


参考资料

本书的主要依据是缴获的德国文件、德国军官和文官的审讯记录和证
词、幸存下来的日记和回忆录以及我在第三帝国的亲身经历。

数百万字的德国档案材料已经以多个系列分卷出版，另有数百万字已被
收集或制成微缩胶片，收藏于各图书馆（在美国，主要收藏于国会图书馆和
斯但福大学的胡佛图书馆）和华盛顿的国家档案馆。此外，华盛顿的陆军部
军史局也保存着大量的德国军事记录。

在已出版的大量档案中，对于我的创作最有用的有三种。首先是《德国
外交政策文件汇编》D部，它包括大量已被译为英文的德国外交部 1937 年至
1940 年夏的文件。承蒙国务院的好意，我获准接触德国外交部的其他一些文
件，这些文件主要与德国对美国宣战有关，尚未翻译和出版。

已出版的关于纽伦堡审判的两个文件集对于了解第三帝国内幕具有无可
估量的价值。第一种是 42 卷本的《主要战犯的审讯》，其中前 23 卷为审讯
证词，其余是作为证据的文件，后者是以原文出版的，多数为德文。为这次
审判而加以收集并被仓促译为英文的其他文件、审讯记录和宣誓词以《纳粹
的阴谋与侵略》为题分 10 卷出版。不幸的是，在国际军事法庭的委员们面前
所作的最有价值的证词大多没有编入该书，这些证词仅能在几家大图书馆看
到油印件。

美国军事法庭其后在纽伦堡又进行了 12 轮的审判，审判的证词和文件出
版了厚厚的 15 卷材料，标题为《纽伦堡军事法庭对战争罪犯的审判》，这还
不到原材料的 1/10，但其余的材料可以在一些图书馆看到油印件或影印件。
伦敦的皇家文书局于 1947—1949 年出版了《审判战争罪犯的法律报告》，对
其他审判做了概述，该书对了解第三帝国很有帮助。

胡佛图书馆藏有极为丰富的未出版的德国文件，国会图书馆和国家档案
馆这类文件也有相当数量。另外，国家档案馆还藏有希姆莱的档案和希特勒
的一些私人文件——最有价值的发现之一便是所谓的“亚历山大文件”，其
中很大一部分已被制成微缩胶片收藏。其他一些缴获文件的有关情况，可参
见本书注释。顺便说一句，未出版的德国材料中有哈尔德将军的日记，共为
7 卷打印稿，并附有这位将军在战后为澄清事件所做的注解，我发现这是有
关第三帝国的最有价值的记录之一。

现将对我有所助益的著作开列如下。这些著作共有三种类型：第一，本
书所叙及的一些领导人物的回忆录和日记；第二，基于新的文件材料的著作，
例如，英国的约翰·W·威勒一贝内特、阿伦·布洛克、H·R·特雷弗·罗珀
和杰拉尔德·里特林格的著作，美国的特尔福德·泰勒，德国的埃伯哈德·泽
勒、格哈特·里特、鲁道夫·皮切尔和沃尔特·戈尔利茨；第三，提供背景
情况的著作。

在动态史研究所的赞助下，《动态史》季刊在慕尼黑出版了一期特刊，详细开列
了有关第三帝国的参考书目。伦敦威纳图书馆的目录中也包括一些极为出色的参
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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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  引

AaCanal（阿运河），728，731
Aacben（亚琛），291 脚注，1088，
1089—90，1092“AB Action”（“AB 行动”），662—63
Abbeville（阿布维尔），718，727，728，731，
738，741，746，759
Abwehr
（谍报局），见 OKW（最高统帅部）项下 Abyssinia
（阿比西尼亚），见 Ethiopia （埃塞俄比亚）
Adarn，Gen.Wilhelm（威廉·亚当将军），
370，378，387
Addis Ababa（亚的斯亚贝巴），297
Adlerangriffe （“鹰计划”），774—75
Adlon Hotel（阿德隆饭店），444，595，597，
616，648，807，1110
Adolf Hitler Schools （阿道夫·希特幼学校），255
A.E.G.（通用电气公司），145
Africa（非洲），82，305，804，805；另见
NotthAfrica（北非）
Afrika Korps（非洲军），911—13，919—
25，1078 Aga Khan （阿加·汗），751 脚注
Ahnenerbe（遗传研究所），980，982
AirForce，Gernlan（德国空军），见 Luft-waffe （德国空军）Aisne river

（安纳河），737Alanbrooke，FieldMarsbaILord（陆军元
帅阿伦勃洛克勋爵），730 脚注 ALbania（阿尔巴尼亚），469，813，816，

818，820，821，825，1006Albert Canal（艾伯特运河），724，725Alexander
I，CzarofRussia（亚历山大一世，沙皇），542，1015Alexander，Gen.Sir Harold
（哈罗德·亚历山大将军）.919，1033，1107Alexandria， Egypt（埃及亚
历山大港），817，911，919Alfieri,Dlno（狄诺·阿尔非里），751，756A1geria
(阿尔及利亚），814，923A1giers

（阿尔及尔），923Allianz insurance company（联盟保险公司），144，
206Allied air operations （盟军空中作战）， 1001，1038，1040，1092，
1093，1099；bombing of Gernlany（轰炸德国），778——80，807——9，
954，1008——9，1013，1027，1031，1032，1037，1096——1100，1108，
1110Allied commandos（盥军突击队），955Allied Supreme War COuncil
（盟国最高军事会议），675 脚注，696，717Allies，Nazi hopes for dissension
among（纳粹希望盟国内讧），1011，1033，1042，1087，1091—92，1098Als8ce
（阿尔萨斯），400，983 脚注，1091，1094 AlsaceLorreine （阿尔萨斯一
洛林），58，286，436，641.742

Altmark（阿尔特马克号），679，680
AlvenSleben，Wernervon（瓦尔纳·冯·阿尔文斯勒本），182
Amann，Max（马克斯·阿曼），49，80，246，760
Amau，Vice-Minister（天羽次官），884



Amen，col.JohnHarlan（约翰·哈兰·阿门上校），532 脚注，959
AmericaFirstCommittee（美国第一委员会），827 脚注，871
Amery，Leopold（利奥波德·阿末利），611
Amsterdam（阿姆斯特丹），716，721
Andalsnes（昂达耳斯年斯），706，708，710
Angell，Norman（诺曼·安吉尔），784
Anglo-Gernlannavalagreement（1935）（英德海军协定），287—89，

419，467，471，489 脚注
Anglo-polishtreaty （1939）（英波条约），550，551，556—57，564，

570
Annunziata，Collarofthe（阿农齐亚塔颈 章），483
Anti-CominternPact（反共产国际公约），299，353，439，455，459,465，

476，506，523，539——40,887
 anti-Hitler conSpiracy（反希特幼密谋），372—82，404—8，411

—14，422—26，517，530，558—60，591，596，647—56，658—59，670，
692—94，715，719，754 脚注，846 脚注， 848 脚注，903—8，1002，1012
——82

aIlti-Selnitism（反犹主义），23—27，35，40 脚注，41，45，48，
91，106，149，236，238，251，372；另见 Jews（犹太人）“Anton”（“安
东计划”），922，923

Antonescu，Ion（伊昂·安东奈斯库），800 脚注，995
Antwerp（安特卫普），717，718，724，725，761，772，1086，1090，

1099
Arabia（阿拉伯），810
Arabiansea（阿拉伯海），805
Archangel，U.S.S.R.（阿尔汉格尔），811，870 脚注
Arco-Valley ，CountAnton（安东·阿尔科—凡雷伯爵），33
Ardenlles Forest（阿登森林），718，723，933，1090—96，1108
armisticet of l918（1918 年停战协定）见 Wcrld war I （第一次世界

大战）项下；of 1940（1940 年停战协定）见 Franco-Gernlan arnlistice
（法德停战协定）； Franco-Italian armistice （法意停战协定）

Army，German（and Reichswer）（德国陆军），63—66，89，93，119，
143，160，185，201，211，236，259，260，263，267，293，301，305，328，
458，1104—5

UNDER 1THE REPUBLlc （在共和国统治下）：political activities（政
治活动），3，31—35，38，45，46，53—55，63，64，137—38，150—52，
159—62，174——75，179，182——88，188，219，po1icy on armistice and
Versilles terms（对停战协定和凡尔赛和约条款的政策），31—32，53，58
—60，62，63065，281，284，285；attitude towardRepublic （对共和国
的态度），31—34，53，58——61，64——65，138——42，186—
87;suppressesleftists（镇压左派），33—34，54—55，65，165；
relationswithNazis（tol934）（与纳粹关系，到 1934 年），45，46，70
—73，77，138——42，146，159——61，182——83，185——88.196——98，
204——7，214——16，220，225—27，229



HITLERERA（希特勒时代）：subor-dina-tion to Hitler（服从希特勒），
226—27，229, 318，320, 324,355—56，658—59，754 脚注，840，866—
67;expansionand reorganization by Hitler （希特勒扩大和改组陆军），
253—55，281，284—85，299，307，318—19，489，865；generals，opposition
to Hitler（将军们反对希特勒），309，310，354，366—71，488，517——
18, 643——46，830——31，834，856——58，915，917——19，926——27，
1091；Blomberg-Fritsch affair（勃洛姆堡—弗立契事件），311—21，354
—56;generals'ploi （将军们的密谋），317，372，374，378——82，393.405，
414,424——26，517——18，558——60.647——51.658—59，693——94，
903——7，1014——15.1018——19，1020——22,1026—36，1041——82

INVA310NPLAN8ANDCAMPAlcNs（进攻计划和战役）：Austria （奥地利），
335，3361Balkans（巴尔干各国），816—17，820; Britain（英国），747，
758—67，774，781；Czechoslovakia（捷克斯洛伐克），363，366—71,377
—82，387，393，402，410，428，445；Danzig andMemel（但泽和默默尔），
456，468，498；Mediterranean area（地中海地区），913——14；NorthAtfic8.
（北非），827，911—13；Norway and Denmark （挪威和丹麦），673，681
—82，698—701，707，709—11；Poland（波兰），460，462—63，496—98，
506，517—18，530，534，549，556—60，569，589—91，599·625， 626，
629，633，660——61，944，Russia（俄国），796—800，810，812，822，
829—32，834，844—46，853，855—70，879，891，909，915—19，922，
925—34， 1014—15；Western Europe （西欧），487,506,590,618, 633,635，
643— 46，652，656，658—59，693—94，713，715——38，728——29，731
——36，741

SETBACKS AND DEFEAT（挫折与失败）：retreat in Africa（在非洲的
后撤），919—21；Italy （意大利），996，999—1001；Russian front（俄
国战线），1006—7，1041，1043，1085，1096—98，1103；in west（在西
线），1036—42，1085——86.1088——96.1099，1100——2；total
mobilization（全面动员），1087；desertions （逃兵），1088，1100—1；
routand surrender（溃退和投降），1105—7，1112—13,1120—22，1125，
1126，1130， 1138，1139

WAR CRIMESAND VlOLAIONS 0FGENEVACONVENT10N（战争罪行与违反日内
瓦公约），939，945，947，952,957—59，976，1029，1090 脚注，1095 脚
注，1100

Army，German，tinits （德国陆军部队）：ARMYcROUPS（集团军）：
A集团军（在东线）， 915，928
A 集团军（在西线），718，726，732，733，762——63
B 集团军（在阿尔卑斯山），999
B 集团军（在东线），916
B 集团军（1940 年在西线），733，762
B 集团军（1944—45 年在西线），1031，1038，1040，1074—75，1105
C 集团军，646
Center （中央集团军），8531 856—57，859，862，86S，865，903 脚

注，905，947，1014，1018—19，1041，1046， 1085
DOn（顿河集团军），926—28G 集团军，1138



H 集团军，1101
North（北方集团军），497，625，626，853，903 脚注
South （南方集团军）、497，830、853、856，903 脚注
Ukraine-North （乌克兰—北方集团军），947
ARMOREDGROUPS（装甲集团军）：ThdTank （第三坦克集团军），863
FourthTank（第四坦克集团军），863、865ARMIES（军团）：
First（第一军团），387，1138
Pirst Panzer（第一装甲军团），860，914，916，928Second（第二军

团），387，1043
second PanzeT （第二装甲军团），863，864
Thlrd（第三军团），387，497，625，660
Foulth（第四军团），387，497，625，860，863，864，865，868—69
FouTth Panzer（第四装甲军团），914—16，919，926—27
Fifth Panzer（第五装甲军团），1093，1105
Sixth （第六军团），722，724，725，726,7280，730，731，762，763，

767，782，861 脚注，909，914，915，919，922，926—27，929，930—31，
933，1014

Seventh（第七军团），1037，1038，1039
Eighth （第八军团），387，497
Ninth（第九军团），762，782，868，947，1120
Tenth（第十军团），387、497，626
Eleventh （第十一军团），959
Twelfth （第十二军团），387，826
Fourteenth（第十四军团），387，497，626
Fifteenth （第十五军团），1037，1105
Sixteenth（第十六军团），762
Seventeenth（第十六军团），928，1007
Eighteenth（第十八军团），721，731，738
Nineteenth（第十九军团），1138
Rep1acetnent （Honle）Army（补充军或称国内驻防军调 904，906，1015，

1019，1030，1034—35，1044—45，1048—49，1057，1058，1063，1064，
1073，1080，1087West，Army of the （西线陆军），370CORPS（军）：

Ist（第一军），557
IIIrd (第三军），413
XVthArmored （第十五装甲军），724
XVIth Armored（第十六装甲军），725
XIXth Armored （第十九装甲军），626，724
XXXIXth（第三十九装甲军），722
XLlst Armored （Tank）（第四十一装甲军），724，859
XLVIlth Armored （第四十七装甲军），1093
LXXVth （第七十五装甲军），956
Afrika Korps（非洲军），911—13, 919—25，1078
DIVISIONS（师）。2nd Panzer （第二装甲师），727 3rd
Panzergrenadiet（第三装甲步兵师），999 4th Panzer （第四装甲师），



626 6th
Panzer（第六装甲师），1028 9th
Panzer （第九装甲师），722 10 th
Panzer （第十装甲师），1029 18 th
Grenadier（第十八步兵师），1088 21 st
Panzer （第二十一装甲师），1039 23 rd
lnfantry （第二十三步兵师）, 375 28 th
Rifle （第二十八步兵师），1074 16 36
hfantry （第一百六十三步兵师），1716 703 25 8th
lnfantry（第二百五十八步兵师），863
Volksgrcltadicr （人民步兵师）， 1048—49 日 RIGADE3，REGIMENT3.

BAITALDNs（旅，团，营）：12 ih
Artillery Regt.（第十二炮兵团），35517 th
Bamberg Cav。 Regt.（第十六班堡骑兵团），102815 0th
Panzer Brigade （第一百五十装甲旅）， 10926uard
Battalion Grossdeutschland （大德意志警卫营）， 1061 MILITARY

DlSTRICTS（Wehrkreise）
（军区）：m（krlin） （第三（柏林）军区），284， 375，1035，106hkdh

调 rmma11 咖 ntur（柏林卫戍司令），1030，1061，1063V11（Munich）
（第七（慕尼黑）军区），35，38；wAFFEN（ARMED）S.S.UNITS（武装

党卫队），见 S.S.（党卫队）项下 Army
Genera1 Staff （陆军参谋总部），53。99，174，335，367，370，371，

379，380，400，424，487，488，498，650，656，658，673，718，749 脚
注，756，758，763 脚注，774，830，843，856—57，914—19，933，1029，
1087，1130，1139；banned by Versailles Treaty （被凡尔赛条约取缔），
58 脚注，62；recreated as Truppenamt （重建为陆军办公室），62 1
reestablished （重建参谋总部），281，284，285 脚注；

r卜 signation ofBeck as Chief（贝克辞去参谋总长一职），370—72，
559； apptmt.

Of Halder（任命哈尔德为参谋总长），370—72;
Halder out， Zeit- zler named（哈尔德下台，蔡茨勒继任），917—

181
Guderlan named（古 德里安继任），1080—81；Krebs named（克莱勃

斯继任），1112;另见 Beck，Ludwig；Halder；Guderian； Krebs；Zeitzler
（贝克、哈尔德、古德里安、克莱勃斯、蔡茨勒）Army High Command
（Oberkommando des Heeres—OKH）（陆军总司令部— 简称陆总），377—
79，560，658，661。

673，682，717，726—27，759，762，764， 774，782，812，822，856
—57，858，1027，1028，1030，1057，1073

Arny Law （Ju1y 20，1933）（陆军法），208Atnhem（阿纳姆［安亨］），
1089

Arras （阿腊斯），30
Artists’Club  （艺术家俱乐部），1012
Aryan superiority （亚利安人优越性），39，81——82，86——89，



103——4，107，145，237，245，250，251
Asch （阿舍），388，402
AshtonGwatkin，Frank（弗朗克·阿希东—格瓦特金），416—18
Asia（亚洲），305，805，872，873，885，892，901，1007
Asquith，Herbert（赫伯特·阿斯奎斯），385
Assmann，Adm.Kurt（库特·阿斯曼海军上将），1052 脚注
Associated Press（美联社），477 脚注，784 脚注，956
Astakhov，Deorgi（格奥尔基·阿斯塔霍夫），481，493，500—1，505，

506，513
Astor，Ladr（阿斯托夫人），376
Athcnia，S.S.（雅典娜号），622，636—38
Athens（雅典），826
AtLntic，B8ttle of the（大西洋战役），877 脚注，879—83，894 脚

注，895，898，901，912.913，1007，1008，1099
Atlantic Charter （大西洋宪章），9048
tom bOmb（原子弹），1099
atomic energy （原子能），252
Attolico , BernardO（伯纳多·阿托利科），377，408，409 和 415，

482，508,511 脚注，551，552，554，556，565，566，587—88，603，605
—8,643，687，751 脚注

Aufbau Ost（“加强东方”），799August Wilhelm， Prince （奥古斯
特·威廉 亲王），907

Auschwitz（奥斯威辛），272，664，949 脚注，967—74， 981，988
Austria （奥地利），21—28，36，64，94—95，120，130，32，136，

238，326，332，334，358，794，889，1105，1107；
Anschluss （德奥合并），9，41，84,209，散见 279—309，322—60，

363—66，422，440，459，518，530，543，579，591，598，632，657，677，
686，692——93，710，904；

Dollfuss murder，Naziagitation （陶尔斐斯被刺，纳粹骚动），223，
279——80.295—96，322——23，328，340—41；

German invasion p1ans （德国入侵计划），289，304—9，331，335
—37；

Hitler ultimatums to （希特勒的最 后通牒）， 327—31，339—42，
344；

plebiscite on Anschluss （合并的公民投禀），334—39，347，349
—50；

Nazi rule established（建立纳粹统治），348，350—51；另见 Italy，
and Anschluss；

Miklas；Schuschnigg；Seyss-Inquart（意大利、德奥合并、米克拉斯、
许士尼格、赛斯—英夸特）

Austrian Legion （奥地利军团），280，327
Austrian NationaI Bank（奥地利国家银），351
“Autumn Journey” （Herbstrcise）（“秋季旅行”），768
Avlation，Ministry of （航空部），282



Avranches（阿夫朗舍）， 1076，1085
Axmann，Artur（阿图尔·阿克斯曼），1137
Azores（亚速尔群岛），817，879，901
Azov，Sea of（亚速夫海），928，1007
Babarin，E.（巴巴林）， 500—1
Bach-Zelewski （巴赫—齐列夫斯基）， 962 脚注
 Baden-powell，Lord （巴登—包维尔勋爵），784
Bad Harzburg （哈尔兹堡浴场），154
BadNauheim（瑙海姆浴场），215，1108
Badoglio，MarsbaI Pietro （波得罗·巴多格利奥元帅），998.999，

1002 脚注，1003，1006
Bagdad （巴格达），828，829
Bahama Is.（巴哈马群岛），786，787，788，789，790，792
Baku （巴库），798，809，942
Baldwin， Stadey（斯坦莱·鲍尔温），302
Balkan States（巴尔干国家），209，747，795，804，805，808，815，

816，817，819，822—30，839，844，928，1006，1090，1096
Ballerstedt，Herr （巴勒施塔特先生），43
Ballestrem，Countess （巴勒施特莱姆伯爵夫人），1025
Baltic Sea（波罗的海），549，674，695，710， 808，833，39，847，

853，909，1105，1116
Baltic States （彼罗的海国家），484，494，495，501，502，514，

515，521，534，541，542，630—31，632，657，665—66，668，683，711
脚注，747，793—94，797，798，800，801，811，822 脚注，832，853，939，
942，1061

Bamberg（班堡），127—28
Banat（巴纳特），824 脚注
BankofFrance（法兰西银行），943
Bank of Norway （挪威银行），703
Baranov （巴拉诺夫），1097
“Barbarossa”（“巴巴罗沙”）， 797， 810—13，818，822——24，

828——30，838，845，873，8U；另见 Army，German，inva sionplans
andcampaigns，Russia；So- viet Union， Hitler’s aims toward（德国
陆军进攻计划和战役项下俄国；苏联项下希特勒的目标） ardia（巴尔迪亚），
827

Barmen（巴门），238“barons，cabinet”（“男爵内阁”），164—65
Barth，Karl（卡尔·巴尔特），251Baruch，Bernard（伯纳德·巴鲁赫），

784 脚注，897 脚注
Basel（巴塞尔），563
Bastogne（巴斯托尼），1093—95
Batum（巴统），809
Bavaria（巴伐利亚），28，33—36，38，42—44，48，51，63—67，280，

1105，1141；
 Hitler difflculties with govt.（希特勒与政府的纠葛），118，119，



130—31，160，164（另见 Beer HaII Putsch 啤酒政变）；loca1govt.abolished
（废除当地政府），200；

Nazl rulein （纳粹统治），201，2191 1023；另见 Munich（慕尼黑）
Bavaria, Kingdom of （巴伐利亚王国），95

“Bavarian Joe”（“巴伐利亚的裘”），316
Bavarian People’s Party（巴伐利亚人民党），118，195，201
Bavarian“people’s State”（巴伐利亚“人 民国”），33
Bayerlein，Gen，Friiz（弗里茨·拜尔莱因 将军），912 脚注，913

脚注；92013
ayreuth （拜罗伊特），101—2，105，109，279，297,1061
BBC（英国广播公司），247，558，619，755，1001，1037，1122
“Beast of Belsen”（“贝尔森的野兽”），见 Kramer，Josef
Bechstein，Carl （卡尔·贝希施坦因），145Becbstein，Helene （海

伦·贝希施坦因），46
Beck，Col.Jozef （约瑟夫·贝克上校）, 377，421，455—57，59—61，

463 65，466 脚注，467，469，475，476，536—37，543 脚注，574—75，580，
586—87，605 脚注

Beck，Gen. Ludwig（路德维希·贝克将军），142，281，285 脚注，313,
335，355，373，918 ；

opposes Hitler’s mili-tary plans （反对希特勒的军事计划），293，
309，316—17，365—71，488；re-signs as Gen， Siaff

Chief （辞去参谋总 长一职），370—71，374，424—25；inanti-Hitler
conspiracy （参与反希特勒密谋），374，375，380 脚注，382，422— 26，
517，559，649—50，670，846 脚注，848 脚注，904，907，908，1014—18，
1030，1032—33，1035，1036，1042—43：named head of First Army （被
任命为第一军团司令），387；

July 1944 bomb plot（1944 年 7 月炸弹阴 谋），1045—48，1054，1058
—61，1065， 1067—68，1073，1075；death（死），1067——68Becker，
Dr.（贝克尔），960

Beer HaII Putsch（啤酒馆政变），4，10，13，67—80，112 脚注，118，
139，146，221，223，280，312，701, anniversary cele-bratiol2s（周年
纪念）， 77，121，653，882，922，925，1010

BeethOven，Ludwig von（路德维希·冯·贝多芬），17，97，242，326,
933.97013

eigbeder y AtieTlza，Col.Juan（胡安·贝贝台尔·伊·阿蒂札上校）.786
BelgianArmy（比利时军队），718，724，727——31
Belgiangovernment in exile （流亡中的比利时政府），729
Belgium (比利时），58，294，302，307，470,516，531，533，561，

590, 616，633，645，841，1074，German plans for invasion of （德国
进攻计划），486，487，519 脚注，644—47，649—52，656，658，665，669，
671—72，694，710, 711，714—20，739，793;

invasion and battle of （进攻比利时和比利时战役），713，720,723,
728—31, 737, 738,954,1090；King surrenders（国王投降），729—31；
German occupatiOn （德国占领），734，759，906，943，956—57，1009，



1031，1047
IliberatiOn（解放），1085，1086，1099
Be1grade （贝尔格莱德），823—26，97113
e11，Dr. George（乔治·贝尔），1017—18，1024
Be1ow，Co1.Nicolaus von（尼古拉斯·冯·贝罗上校），1130，1131

脚注 Belsec（贝尔赛克），272，967，968
Belsen（贝尔森），981
Benes，Eduard（爱德华·贝奈斯），346，358—60，363—65，381 脚

注，383，390，391，393，397，402，414 脚注，420.421.441，443——45，
448，456，464，784

Benghazi（班加西），819，921，922
Berchtesgaden（and the Obersalzberg）（伯希特斯加登[和上萨尔斯

堡]），9，51，112，129，130，167，169，284，309，311，324，360，361，
363，364，365，368，475，494，521，523，525，925，1027，1028，1038，
1041，1105—7，1116，1118，1127；

Berghof （伯格霍夫），51，131 脚注，325，326 脚注，752，834，838，
1107，1111；

Berghof diplo-matic conferences （伯格霍夫外交会议），232，298，
302，325—30，331，333，334， 338,340,344,349,384—87，391.406，426，
455，457，499，507，509—10，513，546，548，551，562，800，821—23；

Bergthof militarymeetings （伯格霍夫军事会议），369—70，378，
496，515—18，528，559，660，752，764，797—98，819，845，880， 1041；
plot to eliminate Hitler at （在此消灭希特幼的密谋），1033，1045，
1046 脚注；

wache11feld （villa）（瓦亨菲尔德），85，131，133
Berchtold，Joseph（约瑟夫·伯希托尔他），121
Berg，Paul（保罗·伯格），709 脚注 Bergen （卑尔根），681，695，

696，701，707，721
Berger，Gotilob（戈特洛勃·伯格尔），1114——15
Berggrav，Bishop Eivind（埃温·伯格拉夫主教），709 脚往
Berghof （伯格霍夫），见 Berchtesgaden 项下 Berlin （柏林）：Allies

advance on （盟军向柏林推进），1088—89，1097，1103，1105，1107，1108；
Battle of（柏林战役），1073，1106，1112，1117—21，1127，1128，1130，
1132，1135—37；bombed bv Allies （盟军轰炸），778，779， 780， 807
—9，11101 govt.of（柏林政府），275；life in，during1920s（1920 年
代的柏林生活），1181

Mus-solini visit（墨索里尼的访问），301；
peace rumor riOt （和谣骚动），643 脚注；people’s apathy to war

（人民对战争的冷淡态度），396—97，399，413，593，595，597，599，615
—16，670，revolutionary agitatiol1（1918）（1918 年革命运动），52，
54—55；S.A.viOlence in（冲锋队在柏林的暴行），147，166

Berlin， Unlversityof（柏林大学），98，99，110，124.241,250,251,783
Berljner Arhatcrzritung （《柏林工人日报》），123
Berliner Boersenzertung （《柏林交易所日 报》），143，698 脚注



Berliner Tagcblatt （《柏林日报》），124， 245
B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柏林交响乐团），242
Berlin State Opera（柏林国家歌剧院），242，284，346 13
ernadOtte，Count Folke（福尔克·伯纳多特伯爵），1114, 1116—17，

1122
Berne（伯尔尼） ，648—49，1018
Bernstorff，Count Albrecht von（艾尔布菜希特·冯·伯恩斯多夫伯

爵），374，1025，1073
Bessarabia （比萨拉比亚），541，544，794， 795，800，806
Best， Capt.s.Payne （潘恩·贝斯特上尉），653—55，692
Best.Dr.Werner（瓦尔纳·贝斯特），271
BethrnannHollweg，Theobald von （西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维

格），713
RaVstok（比亚利斯托克），853
Bible，banning of （取缔圣经），240
Biddle，A.j.Drexel（德菜西尔·比德尔）。688
Bieberback，Ludwig （路德维希·皮勃贝克），251
Birmingham，England 伯明翰），453—54，783
Bismarck，OttoI Prince von（奥托·冯· 俾斯麦），90，94—98，55，

174，175，186·197，200·657，1025·1113
msmarck，Otto Christian，Ptince von （奥托·克里斯蒂安·冯·惮

斯麦）， 851B：smarck （Ger.battleship）（俾斯麦号），667，668
RislnarckYouth （俾斯麦青年团），154
BlackFront（黑色阵线），48“Black
Reicbswehr”（“黑色国防军”），65，150
Black sea（黑海），549，666， 805, 811，823，846，847，653，859,

909
“Black Wednesday”（“黑色的星期三”），404—8.410
Blackshirts （黑衫队），见 S.S（党卫队）Bldha，Dr. Frank（弗朗

克·勃拉哈），984
Blaskowitz，Gen，Johannes（约翰内斯·勃拉斯科维兹将军），1101
Blomberg，Erna Gruhn （埃娜·格鲁恩·勃洛姆堡），311—14
Blomberg，Gen，Wetner von （瓦尔纳·冯·勃洛姆堡将军），151，183，

184，207—8,210，211，214,215,219,220，225，235，285 脚注，290—93，
297，303—5，308，310—20，323，332，357，374，488Blood purge（血腥
清洗），215—19，268，269，271，280，392 脚注，1056—57；另见 Roehm，
Ernst（恩斯特·罗姆）

“Bloody Weekk"in Berlin（柏林“血腥的— 周”），55
Bluecher （勃吕彻尔号），702—3
Blum，Leon（莱翁·勃鲁姆），344，352，1074
Blumentritt，Gen，Guenther （古恩特·勃鲁门特里特将军），488，

734，761，852 脚注，855，859，860，863，864，868，1038，1041 脚注，
1075，1076，1082，1090

BOck，FieldMarshaI FedOr von（费多尔·冯·包克陆军元帅），625，



626，733，755 脚注，762,853，856, 859，862—65，869，903 脚注，905，
914

BOdelschwing，Pastor Friedrich von（弗雷里希·冯·包得尔许温），
237

BOdenschatz，Gen. Karl（卡尔·包登夏茨将军）.999，1054 脚注
BOehm，Adm. Hermann（赫尔曼·包姆海军上将），529 脚注
h汕 m·Tette 比 8Ch，6.k1.Hmg（汉斯·包姆—特特尔巴赫中校），381
Boer War（波尔战争）, 957
BOeselager，Co1，Frh.von （男爵冯·波斯拉格上校），1019，107213O
etticher，Gen. Friedrichvon（弗雷德里希·冯·波提彻尔将军），684，

749 脚注
BogorOdsk（博哥罗次克），862
Boguchar（博古查尔），928
Bohemia（波希米亚），359，362，382，402，428，429，438，440,444,448,

449，451，460, 598,657,686,991, 1032, 1129
Bohemia，Kingdom of （波希米亚王国），358
ffelogna（博洛尼亚），1107
Bonham Carter，Lady（波纳姆·卡特夫人），784
BOnhoeffer，Pastor Dletrich（狄特里希·波霍弗），374，1017，1024，

1072，1073
BOnhoeffer，Klaus（克劳斯·波霍弗），1073
Bonn government（波恩政府），950 脚注，965 脚注
BOnnet，GeQrges（乔治·庞纳），389，390。408，413—14，437，460，

536—37，543 脚注，604—5，607—10，612，616—17，642——43
Bono,Marshal Emilio de（艾米利奥·德·波诺元帅），1005 脚注
BOnte，Rear Adm，Frltz（弗里茨·邦迪海 军少将），701，707
book burning（焚书），241
Booihby，Robert（罗伯恃·包恩拜），478 脚注
Bordeaux（波尔多），738，744—45
Borisov（包里索夫），905
BOrmann，Martin（马丁·鲍曼），148—49，240，275，406 脚注，838，

938，939，941，1062，1104，1112，1116，1117—18，1120—21，1123，1126，
1127,1128，1129，1130,1132,1133，1134，1135，1136，1137

BOrovsk（博罗夫斯克），869
Bosch, Dr. Karl（卡尔·包许），190
BO3e，Herbert von （赫伯特·冯·包斯），218，222
Bosporus，Strait of（博斯普鲁斯海峡），804, 807—10
Bottai，Giuseppe（朱塞佩·波大伊），996
BOulogne（布伦），728，731，761，770，772
Boy Scouts（童子军）,784
Bradley，Gen. OmarN. （奥马. N·布莱德雷将军），1076，1106 脚注
Brazldenburg（勃兰登堡），93，166，1035，1061，1109，1110
BrandenburgGate（勃兰登堡门），5
Brandt，Col.Heinz（海因兹·勃兰特上校），1020—21，1051.1052.1054



Brandt，Lt.Cen.Rudolf（鲁道夫·勃兰特中将），980
Bratislava（布腊提斯拉伐），440—41
Brauchitsch，Charlotte von（夏洛特·冯·幼劳希契）.319，371 脚

注
Brauchitsch,Fieldhal Walther von（瓦尔特·冯·勃劳希契陆军元帅），

214, 321, 542，710, 816, 824，1062;
named Army 已 inC（就任陆军总司令），319;andCzechos1.invasiOn plans

（与侵捷计划）, 365, 367，368—69，370—71,378，379；and anti—Hitler
plot（与反希特勒密谋），375，407—8，559——60，647——51，658——
59，670，93——94，10801andP。1andinvas10n plans（与侵波计划），462
—63，484，496—97，515 脚注，516，517，531，557，591，625，627; and
western offensive（与西线攻势），633，640，643—44，647，715，718;andS.
S.brutlity inPoland（与党卫队在波暴行），660；and Weseruebung（与“威
塞演习”），681；

Dunkirk and stop order（敦刻尔克和停止前进的命令），726—27，731
—34，736；

at Colnpi 乞 gne（在贡比臬），742，743；
rnade field marshal（提升为陆军元帅），755 脚注；
and Britain invasion plans（与侵英计划），763，764，767，768，

782；
Russian campaign（俄国战役），797，810，822，831，840，846，856

——57，858，859；
illness and“resigna-tiOn”（病和“辞职”），648，861 脚注，864,

866，903 脚注
k乞 uer，Dr.Curt（库特·勃劳耶），678 脚注，698，702—6，709
Braun，Eva（爱娃·勃劳恩），483 脚注，1110—11，1120，1122—23.1127。
1128，1133，1134Braun，Gretl（格利特·勃劳恩），1121
BraIlnau am lnn（茵河畔的勃劳瑙），6，9
Bdutigam，Dr. Oiio（奥托·勃劳蒂加姆），940—41
Breda（布雷达）,722
k6dow，Courltess Hanlla von（汉娜·冯·勃莱多夫伯爵夫人），1025
Bredow.Gen. Kurt von（库特·冯·勃莱多夫将军），222，224，225，

320
Bremen（不来梅），221，222，1105，1107
Bremen，S.s.(不来梅号），768
Bremerhaven（不来梅港），1141
Brenner Pass（勃伦纳山口）,280，337，508，552—53, 689，690—91,

774，815
Breslau（布累斯劳），211
Brest（布列斯特），914
Brest Litovsk（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57， 542，626，628，852

脚注，948
Brighton（布赖顿）， 762，767
Bristol（布里斯托尔），763，783



日 ritain（英国），95，97，256，306，450，957，9651
co116Ctive action with France and ltaly（与法意的集体行动），280，

284—85 甲 288 费 289＠296，297，307；ap 的 peasement policy:on German
rearma- ment（姑息政策：在德重整军备问题上），282—85，287—89（另
见 Anglo-Gernlan naval agreement（英德海军协定]）；

on Rhineland remilitarization（在菜因兰重新武装问题上） ， 290
—95；on ltaloEthiopian war（在意埃战争问题上）289—90，2971

on Span. Civil war（在西班牙内战问题上），299；
on An- schluss（在德奥合并问题上），324，327，330，344——46，

353;
on Czechoslo vakia（在捷克斯洛代克问题上），354，360—27，散见

443，450—54，544（另见 Munich Conference and Pact［慕尼黑会议与协
定））；

joint pollcy with France（与法共同政策），283，284，287，290，
293——94，299，307，330.384，389，396，398，454，461，465, 469, 501
—4，605—171

Hitler，scontempt for（希特勒对英的蔑视），300，306.436，518，
529；

Hitler considers and plans war against（希特勒考虑和计划对英作
战）, 298, 304, 307，366，368,420,467，484—87，498，501，508 脚注，
516，520, 531，566——67，590，600，620—22；

pact with ltaly on Mediterranean（在地中海问题上与意缔约），301；
policy toward U.S.S.R.(对苏政策），353，361，404，460,466，478

—81,489—92, 494—96,501—6，513—16，521.523，525，526，533—43，
550 脚注，

presses Czechs to appease Hitler（压捷姑息希特勒），360，376—
77, 388—90, 399，402, 411, 417—18，420—21；

proestsN8Zi moves against Czechs（抗议纳粹对捷行动），364——65，
452——53;

contacts with anti- Hitler Germans（与反希特勒的德国人联系），
373，380—82 ,405,424，558,648—50, 692—94, 1017—19, 1024,1026，
1042;

pledge of aid to Po1and（保证援波），460，464—66，469，472,478，
481，495，506，509—10, 514—18，521, 526，533—43, 545—54, 556—
58，561，564，569—89，591—93.596，600—17，634；

plecdges aid to Greece，Rumania（保证扛希腊和罗马尼亚），469，
495；

mobilization，warp1epara-tions（动员和战争准备），545，562，595；
and l939‘‘peace negotiatiOns”（与 1939 年的“和谈”），569—

89，601—41
ulti-matum and declaration of war（最后通敝和宣战），605—201
at war（作战），633, 666，689, 698，782，807, 827，854 脚注，904，

995，1036，1087，1099，11051
ship losses（船只损失），635—38，646，669，711，737，775，901



脚注（另见 Atlantic，Battle of the；BriiishNavy[大西洋战役，英国海
军〕）；

Ger- man peace offers to（德国和平建议），639—42，734—35，746
—57，785，79，835——38.1012，1138——39，German atti-tude and strategy
toward in war（战时德对英态度和战略），658，669，760，763，768，770
—71, 798，804，805，809，846，849——50, 853，871—74，915，954，
1124

joint strategy with France（与法的共同战略），635，643，744—45；
expe-ditionary force to Finland（去芬兰的远征军），675，682 脚

注，invOlvement in Norway（参加挪威战役），676—77, 679，682 脚注，
694—961

invasion of（对英国的进攻），752，753，756，758—85，797，813，
816，820，873，879，1039；

airop6f8tions against （Battle of Britain）（对英空战；又称不列
颠战役），756，763，765，769，774—82，809，827850，1009，1040，1098；

German occupa-tion plans for（德国的占领英国计划），782—85,791 ;
Vichy war against（维希对英作战），815，817，923;
Japanese war against（日本对英作战），872, 873，877 脚注，886—

88，892，894，895, 1007;
alliance with Russia（与俄结盟），838，847——48，1011，1033，

1098;
in Mediterranean（在地中海），812—13，816—18;U. s. aid to（美

国的援助），877，880—83, 898, 900，901
British Admiralty（英国海军部） ，695—96, 702，731，735，892
British Air FOrce（英国空军），402，635，701，752, 827，914，920,

991，1019, 1040；
in Battle of France（法国战役），724，731，736—38，740 脚注；
in Battle of Bitain（不列颠战役），759—61，763，764，766，767，

770,772——81；
bombingof Gerrnany（轰炸德国），778，779，807—8, 934，1008—9，

1010，1068，1100，1110，1115，1117
British Army（英国陆军）.424，510，533，618，672，682 脚注，708，

716，954—55，1089，1105；
jnFrance and Belgium（在法国和比利时），542，634，635，717，718，

720，723.724，727，728，730，731，736—381
Norway expeditiOn（远征挪威），696，707，708;
defense againstlnvasiOn（防御入侵），763 脚注，764，7671
in N，Africa（在北非），818 脚注，819，827，911—12，919，920;
in Gr- eece（在希腊），823，826，827;
Nor-mandy landings（诺曼第登陆），1033，1038；
in Getmany（在德国），1088，1090，1102，1105, 1107, 1141
British Empire（英帝国），288，306，548—49，569，575.734—35，

738，747，749，752，754，757，804，806，808，815。828，829，336，910
British lntelligence（英国谍报局），363，652—55，787，789，1026



British Navy（英国海军）f401，402，487，554，646，669—70，679，
701—2，707，723，731.737，738，817，873，922；

blockade of Germany（封锁德国），687—88，701，9141
ship losses（舰只损失），711，737，901 脚注；
defense against invasiOn（防御入侵），759，761，763.764，766，

767，770
British White Paper（ 《英国白皮书》），283
Brittany（布里塔尼），1076，1085Broadcasting House（广播大厦），

564，595，755，1064
Brockdorff，Countess Erika von（埃里卡·冯·勃洛克道夫伯爵夫人），

1043 脚注
Brockdorff-Ahlefeld，Gen.CountEdch von（埃里希·冯·勃洛克道夫

—阿尔菲尔德），375，413
Brockdorff-Rantzau，Count Ulrich von（乌里希·冯·勃洛克道夫—

伦佐伯爵），494
Brown House，Munich（褐色大厦），121
Brownshirts（褐衫队），见 S.A.（冲锋队）
Bruckman， Hugo（雨果·勃鲁克曼），145
Brueckller，Lt.wilhelm（威廉·勃鲁克纳中尉），66，279
Bruening，Heinrich（海因里希·勃鲁宁），56 脚注，137，138，151

—55，157—64，172，174，190，195，199，216，372
Bruenn，Czechoslovakia（捷克斯洛伐克布鲁恩），443
Brunswick（不伦瑞克），157
Btussels（布鲁塞尔），672，713，1086
Bryans，J.Lonsdale（“Mr.X”）（J·朗斯台尔·布赖恩斯），692—

93
Bryansk（勃良斯克），859
Bryant ，Arthur（阿瑟·布赖恩特），730 脚注
Buch，Maj.Walther（瓦尔特·布赫少校），122，221，430——31
Buchenwald（布痕瓦尔德），272，352—53，948，979，983—84
Buchrucker，Major（布赫鲁克少校），65
Bucovlna（布科维那），794，795，800
Budapest（布达佩斯），1090 脚注，1096
Budenny，Marsha1 Semen（谢苗·布琼尼元帅），854，857
Buehler，Dr.Josef（约瑟夫·贝勒），966
Buelow-Schwante，Ambassador von（冯·贝劳—许汪特），652，713

—14
Buerckel，Josd（约瑟夫·贝克尔），441
Buergerbraukeller（贝格勃劳凯勒），见 keer Hall PutschBug river

（布格河） ，626，630，746
Buhle，General（布尔将军），1049
Bulgaria（保加利亚），800，801 脚注，804，805，806，807，808，

809，810，817，820，823，826，839，847，1085
Bulge，Battie of the（凸出地带战役），222 脚注，954；另见Ardennes



Forest（阿登森林）Bulliit，WiIJianI C.（威廉·C·布立特），295，688
Bullock，Alan（阿兰·布洛克），200，410 脚注，1050 脚注
Bund Deutscher Maedel（德国少女队），120，254
Bund Oberland（高地联盟），70，72，73
Burckhardt，Dr.Carl（卡尔·布克哈特），424 脚注，499
Burgdorf，Gen.Wilhelm（威廉·布格道夫将军），1077—78，1123，1126，

1129，1133，1137
Burnett，Air Marshal Charles（查尔斯·伯纳特空军中将），503 脚

注，504 脚注
Busch，Gen.Ernst（恩斯特·布许将军），762
Bussche，Capt.Axel von dern（阿克西尔·冯·丹·布舍上尉），1027
Busse，General（布赛将军），1109
Butcher，Capt.Harry c.（啥里·c·布彻尔上尉）1001 脚注，1004 脚

注
Buttlar-Bfandenfels，Col.Frh Treusch von（冯·布特拉—勃兰登菲

尔斯上校），922
Cadogan，Sir Alexander（亚历山大·贾德干爵士），572，583，601，

611—12
Caen（冈），1037
Calais（加莱），728，731，761，770，1038
Canada（加拿大），684 脚注，754，913
Canadian Army（加拿大陆军），1086，1088，1090，1102，1105
Canaris，Adm.Wilhelm（威廉·卡纳里斯海军上将），331，374，380

脚注，405，462，467，517，518，556，558，560，596，654，659—61，685
脚注，1019，1024，1026，1034，1036，1073

Canary Is.（加那里群岛） ， 813，817，879
“Canned Goods”（“罐头货”），520，595
Canterbury，Archbishop of（坎特伯雷大主教），344
Cape Verde Is.（佛德角群岛），817，901
Cap Gris-Nez（格里斯—尼兹角），761
Caprivi de Caprara de Montecuccoli，Gen.Count Georg von（格奥尔

格·冯·卡伯利维·德·卡伯拉拉·德·蒙特古哥利将军），175
carinthia（卡林西亚），350
Carlyle，Thomas（托马斯·卡莱尔），1108——10
Carl，Prince，ofDenmark（卡尔亲王），见 Haakon VII，King of Norway

（哈康六世）Carls，Adm.Rolf（鲁尔夫·卡尔斯海军上将），73
CaroI II，King of Runlania（卡洛尔二世），800 脚注
Carpathian Mts.（喀尔巴吁山脉），1033
Carpatho-Ukraine， Republic of（喀尔巴阡—乌克兰共和国），449
Carr，Edward Hallett（爱德华·哈莱特·卡尔），481 脚注
Casablanca Conference（卡萨布兰卡会议），1033
Case Otio（奥托方案），304，335，336，342 脚注；另见“Otto”
Case Richard（理查德方案），304
Cases Green，White，Yellow（绿色、白色、黄色方案），见 Creen；



white； Yellow（绿色方案，白色方案，黄色方案）caspian Sea（里海），
909，914

Catholic Action（天主教行动组织），218，223，235
Catholic Trade Unions（天主教工会），190，202 脚注
Catbolic Youth League（天主教青年联盟），235，253
Caucasia （the Caucasus）（高加索），32，857，359，860，865，870，

909—12，914—18，928，929
Caulaincourt，Marquis Armand de（阿芒·德·高兰古侯爵），860Cavour

（加佛尔号），818 脚注
Center Party（中央党），55—56，61，137，138，157，164，166，170，

173，181，186，189，190，195，196，199，201，234
Central security Offica（中央保安局）见 R.S.H.A（德国中央保安局）
Chagall， Marc（马克·夏加尔），244
Chalons-sur-Marne（马恩河畔的夏龙），726
Chamberlain，Houston stewatt（豪斯顿·张伯伦），103—9
Chemberlain，Neville（尼维尔·张伯伦），275，283，302，382，450，

544，643，649，653，657，674，679，716，779，1018；condones，Anschluss
（宽容德奥合并），324，332，344—45，353；“Munich”policy on Czechosl.
（在捷克问题上采取“慕尼黑”政策），287，354，360，364，375——77，
381，383——99，401——27，429，435，442——43，448，451，453—54，
469，531，740，814；

policy toward U.S.S.R.（对苏政策），353，476，478——80，489—
—90，492，495——96，502—4，543；

opposes Hiteron Poland（在波兰问题上反对希特勒），454，460，465，
466，467，517，537，545—47，548 脚注，549，556—58，562，569，572
—73，575，579—80；583，836；

warns Hitler，declares war（警告希特勒，宣战），608，610—12，
615，619；

says Hitler“missed the bus”（说希特勒“错过了机会”），695 ；
Churchill’stribute to （丘吉尔的悼词），619
Chamberlain，Field Marshal Sir Neville Bowles（陆军元帅尼维尔·包

尔斯·张伯伦爵士），104
Charles XII，King of Sweden（查理十二世），812，829
Charleville（查理维尔），732
Chautemps，Camille（加米叶·夏当），344
Chelmno （切尔诺），967
Cherboutg （瑟堡），762，770，773，1037，1089
Chicago Daily News（《芝加哥每日新闻》），784 脚注
Chicago Tribune（《芝加哥论坛报》），894 脚注
choltitz，Gen，Dietrich von（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将军），1085

脚注
Christian X，King of Denmark（克里斯蒂安十世），695，696，698

—700，704 脚注
Christian，Gen.Eckard（埃卡德·克里斯蒂安将军），1115



Christianity（基督教义），99，102—3，234，239，240
Chtistian socialists（基督教社会党），22，24，350
Chistiansand（克里斯丁散），677，702
Chuikov，Gen.vasiliI.（瓦西里·崔可夫将军），1135，1137
Church and State（政教关系），234—40
Church Federation（教会联合会），237
Church of England（英国被会），784
Church of Jesus Christ（耶稣基督教会），238
Church of the old Prussian Union（老普鲁士联盟教会），235
Churchill，Winston S.（温斯顿·s·丘吉尔），294，345 脚注，406

脚注，424，493 脚注，526，543，619，634，635，636 脚注，638，642，672，
731，736 脚注，737，751 脚注，755，786，787，790，804 脚注，807 脚注，
809 脚注，815 脚注，835—38，847 脚注，874，900，901 脚注，904，1033
脚注，1105；

contact with anti-Nazis（同反纳粹分子的接触），380，558，1017，
026，1042；

criticizes Munich Pact，appeagement（抨击慕尼黑协定和姑息政策），
404，420，423，426；

for cooperation with Russia（主张与俄国合作），404，479，489，
795；

strategy in Norway（在挪威的战略），674，695—96，702，707，710
—11；

suc-ceeds Chamberlain（继任张伯伦），716；
and Frellch，Belgian surrender（与法、比投降的关系），720，724，

726，729，744；
determination to fight on（决心继续作战），737—38，746，747，

49，750——51；
Hitler’s gibes at（希特勒对他的嘲骂），754，779，828，1011，012；
defense of Britain（保卫英国），763 脚注，768，769，777，781，

82，784，785；
appeals for U.S.aid（呼吁美国援助），828，829；
warns Stalin of Naziattack （向斯大林警告纳粹即将进攻），843—

44
Chvalkovsky，Frantisek（弗朗吉席克·契瓦尔科夫斯基），437，438，

444—47，449 脚注 Ciano，Edda（爱达·齐亚诺），1004—5
Ciano，Count Galeazzo（加里亚佐·齐亚诺伯爵），436，469—70，562，

755，780，800，803 脚注，818 脚注，845，851，854 脚注，889，890，893，
912，921，923；

meetings wlth Hitler（与希特勒会见），298，509—13，640，690—
91，735，740—41，751—52，756，774，815，816，821，823，910—11，
923—24，928—29；

negotiation，pacts with Britain（与英国谈判缔约），301，450；
mediationin Czech crisis（调停捷克危机），408，414，415 脚注，

421；



Pact of Steel nego-tiatlon（谈判钢铁条约），482—83；
andItaly’s reluctance to go to war（与意大利不愿参战的关系），

508—13，551—54，565——67，688——91；
anti-Germansentiment（反德情绪），512，551—54，640，665，910；
mediation efforts in Polish crisis（调停波兰危机），588，603，

604，607，608，616：
French atrmisticeterrns（法国停战条款），741；
ousted asForeign Minister （被黜），995；
in anti-Mussolini revolt（参与反墨索里尼叛变），996，1004—5；
executed（处决），1005
ciliax，Vice-AdlniraJ（西里亚克斯海军中将），914 脚注
Cincar-Markovic，Aledsander（亚历山大·辛卡尔—马科维奇），823
Circle of Friends of the Economy （Freun- deskreis der Wirtscbefi）

（经济之友会），144—45
Circle of Friends of the ReichsfuehrerS.S.（党卫队长之友会），

144—45City of Flint，S.S.（弗林特市号），646
Civil Service Act （1937）（公务员法案），249
Civil Service Law （Apr.7，1933）（公务员法），268
Clark， Gen.Mark（马克·克拉克将军），1001
Clay，Gen.LuciusD.（卢修斯·D·克莱将军），1096 脚注
Clemenceau，Georges（乔治·克莱孟梭），57—59，82
Cohen，Benjamin（本杰明·科亨），897 脚注
Cologne （科隆），127，148，178—80，934，1034
Colson，General（科尔逊将军），617
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哥伦比亚广播公司），467 脚注
Combat League of Middle-Class Trades People（中产阶级商人战斗联

盟），206“Commando Order”（“突击队命令”），955
Commerz und Privatf Bank（商业私营银行），144“Commissar Order”

（“政治委员命令”），830——31，834
Committee of Independent Worktnen（独立工人委员会），36
Committee of seven（Austrian Nezis）（七人委员会），323
Communists in Czechoslovakia （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人），359，

438
Communists in Germany （德国的共产党人）：in post-World War I period

（第一次大战后时期），33，34，40，52，54——55，64，65，126，129；
in Rdichstag（在国会中），138，144，146，170，179；
brawls with Nazis （与纳粹分子殴斗），147，165，174，519；
and Bruening（与勃鲁宁的关系），152，153；
in1932—33 e1ections（在 1932—1933 年的选举中），157，166，172，

176，195；
suppression of（受到镇压），179，189，190——91，194——96，199

——200，231；
strategy of，an ald to Hitler（他们的策略，帮助了希特勒），185；
and Re-ichstag fire（与国会纵火案的关系），192——93，269，274、



and anti-Hitlerplot（与反希特勒密谋的关系），1043——44
Como（科摩），1131concentration camps（集中营），111，223，231，

232，238，270—72，322，351，352，497—98，509，518，664—65，953，
967—74，979——91，993，1003，1035，1057，1073，1142；另见Auschwitz；
Buchenwald；Dachau；Mauthausen；Sachsenhausen；Tre-blinkaCondor Legion
（秃鹰军团），297

Compiègne（贡比臬），29，741—42，758，759，821，852，924，1139
Confessional Church（明认信仰教会），236，238，239
Congressional Record（《国会记录》），748
Conspiracy against Hitler（反希特勒密谋），见 anti-Hitler

conspiracy（反希特勒密谋）Constance，Lake（康斯登斯湖），1079 脚注
Conwell-Evans，Dr.Philip（菲利普·康维尔—伊凡斯），649
Cooper，Alfred Duff（阿尔弗雷德·达夫·古柏），见 Duff Cooper，

AlfredCopenhagen（哥本哈根），681，695，697—700
Corbin，Charles（查理·考平），608，612
Corsica （科西嘉），740，924
Cossacck（哥萨克号），679
Coulondre，Robert（罗伯特·考仑德雷），437，443—44，446，451

——52，482，540 脚注，542，543 脚注，549—50，568，584 脚注，602，
605—7，613 脚注，616——18

Council of People’s Representatives（人民代表委员会），54
Courageous（勇敢号），646
Coventry（考文垂），781
Coward，Noel（诺尔·考德），784
Cracow（克拉科夫），626，663
Craig，Gordon A.（戈登·A·克雷），162 脚注
Crete （克里特），826，828，923
Crimea（克里米亚），857，858，865，942，1007
Cripps，Sir Siafford（斯坦福·克里普斯爵士），795，843—44，848
Croatia（克罗地亚），552，824，826 脚注
“Cromwell”（“克伦威尔”），769
Croydon（克劳伊登），776
Csaky，Count lstvan（伊斯特凡·察基伯爵），507—8
Cuno，Wilhelm（威廉·古诺），144
Curzon line（寇松线），459 脚注
Cvetkovic，Dragisha（德拉吉沙·斯维特科维奇），823
Cyrenaica（昔兰尼加），818 脚注，819，827，911 脚注
Czech Broadcasting House（捷克广播大厦），383
Czech Maginot Line（捷克马奇诺防线），382
Czechoslovakia （捷克斯洛伐克），84，282，283，295，307，336，

345—46，353，354，356，382，399—400，421—23，437——54，458，472，
507，544，591，632，643；

history（历史），358—59；
Hitler’swar plans against（希特勒作战计划），211，304，306，309，



332—33，357——63，365——68，370，375，378—80，382—88，393，399，
402，405—7，423，424，426——29，437，438，714；

pactwith U.S.S.R.（与苏联的条约），285，354，362，390，392，427，
mobilzesagainst German threat（动员起来对付德国威胁），363—64，393
—94，401；

British，French interventiOn（英法出面干涉），364，368，376，380
—98，402—4，408—11，414—27，546（另见 sude-tenland）；

German occupation of（德国的占领），448—54，457，459，464，466，
478，498，518，519，530，543，573，579，580，657，710，938，991—94，
1009，1113

Czechoslovakian government in exile （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
784

Czechoslovak National Bank（捷克斯洛伐克国家银行），439 脚注
Czetnin，Countess Vera（Frau von schuschnigg）（维拉·捷尔宁伯

爵夫人，即冯·许士尼格夫人），352
Czerny， Josef（约瑟夫·捷尔内），85
D’Abcrnon，Lotd（达伯农勋爵），112 脚注
Dachau（达豪），212，223，239，271，272，352，353，655，918 脚

注，968 脚注，971，975 脚注，979，981，984—86，988—90，1092 脚注，
1095 脚注

Dahlem（达伦姆），238，239，1048
Dahlerus，Birger（比尔格·达勒鲁斯），516—17，569—74，576—77，

583—85，589，592，600，601，604，614，639——40，686 脚注
Daladier，Edouard（爱德华·达拉第），360，384，389，390，396，

410，413—21，423，425，443，535，537，550，568，609，610 脚注，611
—12，617，643，682 脚注，740

Dallin，Alexander（亚历山大·达林），944 脚注
Dalmatia（达尔马提亚），552
DanieL，H.6.（H·G·丹尼尔斯），288 脚注
Danner，General von（冯·丹纳将军），71
Danube river（多瑙河），823，1033，1107
Danzig（但泽），41，84，169，209，212，359，438 脚注，455—65，

468，471，484，488，497—99，508 脚注，509，510，511 脚注，546，563，
568，569，572—73，575，577，582，583，588，539，600，603，606——8，
639Dardanelles（达达尼尔海峡），804，807—10

Darlan，Adm. Jean（让·达尔朗海军上将），609，740 脚注，922，925
脚注

Darmstaetter und Nationalbank（达姆施达国家银行），136
Datré，Walther（瓦尔特·达里），148.204，257——58
Davies，Joseph E.（约瑟夫·E·戴维斯），478 脚注，544 脚注
Dawes Plan（道威斯计划），112，136，943
Dawson，Geoffrey（杰弗雷·道逊），288 脚注
Decamp，General（德坎普将军），609 脚注
Decline of the West，The（《西方的衰亡》），61



Defense Law，Secret（May 21，1935）（秘密国防法），259，285 脚
注

DeGaulle，Gen.Charles（夏尔·戴高乐将军），744，817
Degesch of Dessau（德骚的达格奇公司），972
Dekanozov，Vladimir（弗拉季米尔·杰卡诺索夫），794，848—49
Delp，Father Alfred（阿尔弗雷德·台尔普神父），1072 脚注
DeLuce，Daniel（丹尼尔·德·鲁斯），784 脚注
Democratic Party （Staatspartei）（民主党，又名国家党），55—56，

186，201
Denikin， Gen. Anton （安东·邓尼金将 军），917 脚注
Denrnark（丹麦），58，94，470，494 脚注， 561；
 German plans for invasion of （德 国的进攻计划），678，681—83，

6891
 German conquest of（德国的征服）， 694—700，704 脚注，710，
711 脚注， 712，713，716，793；
German occupation （德国的占领），519 脚注，775，957， 1107；
surrender of Germans in（德军 在丹麦的投降），1138
Der Angriff（《进攻报》），148，245
Der Deutsche Erziehcr（《德意志教育家》），249
Der Fuehrer（《元首报》），564
Derousseaux， General（德罗骚将军），729
Derna（德尔那），912 脚注
Der Stuermer（《冲锋队员》），26，50，106
Der Totale krteg（Ludendorff）（《总体 战》），259
Desna river（杰斯纳河），859
Deutsche Allgemetne Zeitung（《德意志总 汇报》），245，615—16
Deutsche Bank（德意志银行），144
Deutsche Kredit Gesellschaft（德意志信贷 公司），144
Deutschc Mathematik（《德意志数学》），250
Deutscher Kampfbund（德国人战斗联 盟），63，66，67，73
Deutscher Wehrgecst（《德国国防精神》），139
Deutsches Jungvolk（德国少年队），120， 253，255
Deutsche Zeitung（《德意志日报》），157
Deutschland （德意志号），214，215，226
Deutschland（德意志号，后又改名为 Luet-zow［卢佐夫号］），462，

518，520，636，646
“Deutschland Erwache”（“觉醒吧，德意志！”），44
Deutschlandsender（德意志广播电台），1064——65，1069
“Deutschland ueber Alles”（“德意志高于一切”），85，147，199
De Valera，Eamon（埃蒙·德，瓦勒立），474
Devonshire （得文郡号），709
Dickmann，Maj.Otto （奥托·狄克曼少校），993 脚注
Didier Works（第迪尔工厂），971
Die Chemische Industrie（《化学工业》），252



Dieckhoff， Hans（汉斯·狄克霍夫），400—1，433 脚注，897
Diehn，August（奥古斯特·狄恩），144
Diels，Rudolt（鲁道夫·狄尔斯），192—93
Diet1，Brig，Gen，Eduard （爱德华·狄特尔准将），701，707，709，

711，810
Dietricb，Otto（奥托·狄特里希），143—44，221，224——25，245，

854
Dietrich，Sepp（塞普·狄特里希），222 脚注，855，1005，109011095

脚注
Dill，Field Marshal Sir John（陆军元帅约翰·狄尔爵士），1001 脚

注
Dimitroff，Georgi （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193Dinant（迪囊），

723，724，1093
Dingfelder，Dr.Johannes （约翰内斯·丁菲尔德），40Dirksen，Herbert

von（赫伯特·冯·狄克森），319，360，364，376，454，490，503，569
Dirschau bridge（德却奥桥），589，600，601
Djibouti （吉布提），740—410.N.B.（德意志通讯社），280，343，

511 脚注，562—63，627
Dnieper river（第聂伯河），798，811，853，857，1007
Dobrudja（多布鲁甲），801 脚注“Doctors’Trial”（“医生案审讯”），

979 脚注，908，985，987，988，990—91
Doeberitz （邓伯立兹），1057，1061，1062，1064 脚注
Deenitz，Adm，Karl （卡尔·邓尼茨海军上将），637—38，882，Navv

C.in C. （海军总司令），1000，1002 脚注，1003，1007，1008 脚注，1011，
1056，1098——1100；commands forces in north（统率北方军队），1112，
1113，1120—21；Hitler’ssuccessor（成为希特勒继承人），1126—30，
1132，1134—38，1141，1143Dohnanyi，Hans von（汉斯·冯·杜那尼），
693，904，1019，1024，1026

Dellfuss，Engelbert（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223，229，279—80，
295，296，324，325 脚注，331，3341 341

Dollman，Gen. Friedrich（弗雷德里希·多尔曼将军），1037
Dombas（顿巴斯），708
Donrtver（顿河），860，915—17，919，922，925，926，928，929，

1006Dondorf（顿道夫），387
Donets Basin（顿尼茨盆地），811，857，909，916，1007Dordrecht

（多德莱希特），721，722
Dortmund（多特蒙德），1008
Dostler，Gen.Anton（安东·多斯勒将军），956Doumenc，General（杜

芒克将军），502，533——38
Dover Straits（多维尔海峡），757，764
Drang nach Osten（“东进”），83—84；另见Europe，German expansiOn

aims in（欧洲项下德国扩张对象）Drax，Adm.Sir Reginald （海军上将雷
金纳德·德拉克斯爵士），503，534—36，541

Dreesen，Herr （德莱森先生），220，392 脚注



Dreesen，Hote1，Godesberg （戈德斯堡德莱森饭店），391，392，394
—96

Dresden （德累斯顿），1105
Dresdener Bank（德累斯顿银行），144
Dressler-Andress，Horst（霍尔斯特·德莱斯勒—安德莱斯），247

Drexler，Anton （安东·德莱克斯勒），36—37，39—41，45，119 Dubno
（杜布诺），961

Duesseldorf（杜塞尔道夫），653，1099
Duesterberg，Theodor （西奥多·杜施特堡），157—59
Duff Cooper，Alfred （阿尔弗雷德·达夫·古柏），396，420，779 Duilio

（杜里奥号），818 脚注
Dulles，Allen （艾伦·杜勒斯），1018， 1026—27，1033，1071 脚

注
Dunkirk（敦刻尔克），728—39，747，770，773，777，826，1037Durcansky，

Ferdinand（斐迪南·杜尔坎斯基），437—38，4401 441
Dyleriver（代尔河）， 716，717，724，725
Eagle’s Nest（鹰巢），436
Eastbourne（伊斯特伯恩），764，766，767
East Prussia（东普鲁士），162，179—80，183，212，215，235，1072；

role in Hiiler’s designs on Poland （在希特勒
侵波图谋中的作用），455，458，460，463，468，497，498，557，625；
Russian drive on（俄军的挺进），1041，1046，1085.1090，1096——

97，1103
EbbinRhaus，Julius（尤利乌斯·埃平豪斯），251—52
Ebbutt，Norman（诺曼·埃布特），288，784
Eben Emael，Fort （埃本·埃马尔炮台），725，814
Ebert， Friedrich（弗雷德里希·埃伯特），34，52，53—54，55，56，

57，58，59，64，65，72
Echternach （埃赫特纳赫），1092
Eckart，Dietrich（狄特里希·埃卡特），38—39，46，49，51，97，

110，118
Eckener，Dr.Hugo（雨果·埃克纳），294 脚注
Economics，Ministry of（经济部），259—62，310，320，497，759Eden，

Anthony（安东尼·艾登），214，283，288，293—94，344，495，779，900，
1018

Education，Ministry of（教育部），249
Edward VII1，King of England（爱德华八世），见 Windsor，Duke of

（温莎公爵）Eger（埃格尔），386，388，402
Egypt （埃及），757，813，817，818，821，827，828，850，911——

13，915，919
Egypt，Khedive of （埃及国王），751 脚注
Eher，Verlag（埃那出版社），80，246
Ehrhardt，Captain（埃尔哈特上尉），43，66
Ehrhardt Brigade（埃尔哈特旅），33，34，43



Eichmann，KarI Adolf（卡尔·阿道夫·艾克曼），3511 963，978
Eicke，Theodor（西奥多·艾克），27206
svold （艾得斯伏尔德），705
Eidsvold（艾得斯伏尔德号），701
Einsatzgruppen（特别行动队），958—63，964，966，974，1061，1139
Einsatzkommando（特遣队），972
Einsatzstab Rosenberg（罗森堡特别工作处），945
Einstein，Albert（艾伯特·爱因斯坦），241，250——52，1025
Eisenhower，Dwight D.（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923—25，995，

999，1001，1002 脚注，1036，1075，1076，1088—90，1092 脚注，1099，
1105—6，1116，1122，1138——39

Eisner，Kurt（库特·艾斯纳），33
El Agheila （阿格拉），911 脚注
El Alamein（阿拉曼），911，913，914，919，920，922，933，934
Elbe river（易北河），1105—7，1112
Elberus，Mount（厄尔布鲁斯山），914
El Gazala（加柴拉），911 脚注
Elizabeth，Queen（Consort）（伊利莎白王后），787
Ellis，Havelock（哈夫洛克·艾利斯），241
Ellis，Maj.L.F·（L·F·艾利斯少校），732 脚注
Elser，Georg（格奥尔格·艾尔塞），654—56
Eltz-Rubenach，Baron von（冯·艾尔茨—鲁本那赫男爵），164
Elverum（艾耳佛鲁姆），703，705
EmdeII（埃姆登号），702
EnablingAct（Mar.23，1933）（授权法），196，198—200，229，274
Enderis，Guido （基多·昂德里斯），897 脚注
Engelbrecht，Gen，Erwin（埃尔温·恩格尔布莱希特将军），703
England （英国），见 Britain English Channel（英吉利海峡），646，

718，723，726—28，731，737，746，752，761，762，764，768，770，772
——75，781，812，813，819，913，914，995，1012，1031，1033，1036，
1037

Epp，Gen，Franz Ritter von（弗朗兹·里特·冯·埃普将军），46，
120，200

Ernst，Karl（卡尔·恩斯特），192，220—23
Erxleben，Father（埃克斯勒本神父），1025
Erzberger，Matthias（马修斯·埃尔兹伯格），34，431 51，58
Espirito Santo Silva，Ricardo do（理查图·图·伊斯比利多·圣多·席

尔瓦），789——90
Essen（埃森），220，949
Esser，Hermann（赫尔曼·埃塞），49—51，118
Estoma（爱沙尼亚），494 脚注，495，541，542，544，630——31，794，

833，962
Eihiopia（埃塞俄比亚），289，290，296，297，301，469，566，741Europa，

S.S.（欧罗巴号），768



Europe（欧洲），German expansiOn aims in （德国扩张对象），82
—84，256，280，286，305，308，405，427，429——30，435 脚注，437，
484，488，795，796，799，833，836，839，1131；German rtile over（德
国的统治），5，95，426—27，746，757，795—96，820，937—95，1008，
1082，1141，1142；Nazi-Soviet division of East （德苏瓜分东欧），514，
515，523，541，549，562，631，639，795，808—10；

post-warb settlement （战后的解决），1011，1016，1032——
33Excalibur，S. S.（阿瑟王之剑号），791

extermination camps（灭绝营），664—65，967——74Falaise （法莱），
1076

Falkenhausen，Gen，Alexandervon（亚历山大·冯·福肯豪森将军），
906，1031，1047，1074

Falkenhorst，Gen，Nikolaus von （尼古拉斯·冯·福肯霍斯特将军），
680—82，696，706 脚注，709 脚注

Falkenstein，Maj.Frh.von （冯·福肯施坦因少校），879
Fall Gelb（黄色方案），见 Yellow，Case （黄色方案）Fall Gruen（绿

色方案），见 Green，Case（绿色方案）FallRot（红色方案），见 Red，Case
（红色方案）Fall Weiss（白色方案），见 white，Case （白色方案）
Fallersleben（法勒斯累本），267

Fatherland Front（祖国阵线），37F.B.I.（联邦调查局），843
Feder，Gottfried（戈特弗雷德·弗德尔），35，36，39——41，84，

127，143，144，203——4，261，759Fegelein，Gen.Hermann（赫尔曼·菲
格莱因将军），1114，1121，1122

Feiling，Keith（凯思·法林），302 脚注，460 脚注“Felix”（“菲
立克斯”），817，819

Fel1giebe1，Gen，Erich（埃里希·菲尔基贝尔将军），1030，1034，
1049，1052—55，1057，1058，1072

Feltre （菲耳特雷），996
Femegerichte （秘密法庭），65 脚注 Fermi，Enrico（恩利科·菲尔米），

252
Feuchter，George W.（格奥尔格·w·孚希特），773 脚注 Feuchtwanger，

Lion（里昂·孚希特汪格），241
Fichte，Johann Gottlieb（约翰·戈特利勃·菲希特），97—99
“Final Solution”of Jewish problem（犹太人的“最后解决办法”），

936—68，978，991Finke，Doctor（芬克），987
Finkenkrug （芬肯克鲁格），719，720
Finland（芬兰），281，495，502，541，542，544，561，630，680，

687，710，711 脚注，798，806，810，942，1085；Ger-man arms，troops in
（德国武器和军队在芬兰），801—6，809—11，845，856—57，859；soviet
attack on（苏联的进攻），665—66，668，675，676，682，683

Firebrace，Colonel（法尔勃拉斯上校），502 脚注 Flscher，Dr.Fritz
（弗里茨·贵歇尔），979 脚注

Fischer，Louis（路易·费歇尔），784 脚注
Fischboeck，DOctor（菲许包克），328



Fischlham（菲许拉姆），10Fish，Mildred（玛德丽德·菲许），1043
脚注

Flandin，Pierre，Ee（皮埃尔·艾蒂安·佛兰亭），293
Fleming，Peter（彼得·弗莱明），785
Flensburg（弗伦斯堡），656，1139，1141
Florence， Italy（佛罗伦萨），815，816
Flossenburg（弗洛森堡），1073
Foch，Marshal Ferdinand （斐迪南·福煦元帅），741—43
Fodor，M，w.（M·w·弗道尔），784 脚注
Foerster，Wolfgang（沃尔夫冈·福斯特），317
“folkishstate”（“人民的国家”），88—90
Folklore Museum，Berlin（柏林民俗博物馆），1044
Forbes，Sir George Ogilvie（乔治·奥吉尔维·福比斯爵士），574，

584—85，592，601，614，639，648
Ford，Henry（亨利·福特），149，267
Ford MotorCo. （福特汽车公司），907
Foreign Ministers’Conference，Moscow（莫斯科外长会议），1033
Foreign Office，German（德国外交部），302，310，335，365，386，

387，433，438——40，451——52，454，469，488——89，498 脚注，507，
546，562，571 脚注，595 脚注，599，683 脚注，685 脚注，719，748—50，
874—75，880，893，896，897 脚注；

Hltler tightens control of，names Ribbentrop head of （希特勒加
紧控制，任命里宾特洛甫为外交部长），318—19，324；

subsidizes Sudeten Nazis（津贴苏台德纳粹分子），359；
antlHitler plotters in（外交部内反希特勒密谋分子），380 脚注，

381，405；prods Hungary on Slo-vakia（怂恿匈牙利侵略斯洛代克），429；
negotiatlons with U.S.S.R.（与苏联的谈判），476—77，479—80，

491，492，500，525，528，543 脚注，631 脚注，667，668，804，807，840；
and Baltic States（与波罗的海各国的关系），495；另见 Ribbentrop；
Weizsaecker （里宾特洛甫；威兹萨克）Fornebu（福纳布），703，704

Forster，Albert（艾伯特·福斯特），499
Forster，E.M.（E·M·福斯特），784
Four－year Plan（四年计划），262，265，275，300，310
France（法国），84，224，286，287，294，299——302，373，400，

461，469，470，529，530，562，675，714；
relationswith pre-Hitler Germany（与希特勒上台前的德国的关系），

58，61，63，82，95，209，211，212；
opposes Ger-man rearma111ent （反对德国重整军备），283，284，288

—89；
pact with Russia（与俄国缔约），285，290—91；and Rhineland

remilitarization （与莱因兰重新武装），291—95，327；
policyon Spanish war（对西班牙战争的政策），297—99，301；
opposition to Anschluss（反对德奥合并）， 280，296，324，327，

330，334 脚注，344，346，353；prewar relations with Italy（与意大利



在战前的关系），290，297—99，301，426，603，604——7，687，690——
91；correlation of policy with British（与英国政策上的配合），283，
288—89，384，386—87，389，398，402，403，436，461，469，608——12，
675：

German war plans against（德国对法国的作战计划），303，306，307，
309，414，484——88，498，500，508，531，566——68，590，591——92；

appeasementof Hitler on Czechosl.（在捷克问题上姑息希特勒），354，
360—62，364—68，370，375，376，378—94，396——98，400—5，408—
10，散见 414—27，439，443，448，450—53；pact with Germany （与德
国缔约），436—37；supports Poland against Getmany （支持波兰抗德），
454，457，460，465，468，509，510，515—17，526，537，543，544，549
—50，553—54，558，561，568，569，579，586—87，591—92，596，600，
602，604—12，634；policy on soviet collective-securitybid（对苏联
的集体安全建议的政策），477，479，480，482，489——90，494——96，
502—6，513，521，533——38，541——43；

declaration Of war on Germany（对德宣战），616—18；
at war（战时），621，622，632，634，635—36，644——46，651，658，

666，669，671，672，689；
German “peace”proposals（德国“和平”建议），639—43，734；
Battle of（法兰西战役），716，720，722，728，734，737，827，850，

877；
collapse （崩溃），738—41；German oc-cupation（德国的占领）， 759，

775，821，922，923，924，943，945，956——57，965，969，993，999，
1009，1031，1033，1036，1037，1047，1060，1064，1085；

Vichy govt.（维希政府），806，813，815，817，850，921，923——
24；

Allied invasion and second Battle of（盟军进攻和第二次法兰西战
役），1036—42，1043，1047，1076，1085，1086，1099，1139；另见French
AirForce；French Army; French Navy（法国空军；法国陆军；法国海军）
Franck，James（詹姆斯·弗朗克），250

Franco，Gen，Francisco（佛朗西斯哥·佛朗哥将军），297，299，419，
529，787，791，812，814，817，819，872

Franco-German armistice （1940）（法德停战协定），740—47，758，
759，793，794，821，852，924，1139

Francois-poncet，André（安德烈·弗朗索瓦—庞赛），5，164，171，
175，198，224，290，291，292，310 脚注，318，408—9，416，425——26，
435，604

Franco-Italian armistice （1940）（法意停战协定），741，743—44，
746 Franco-Polish Military  Convention

（May19，1939）（法波军事条约），634
Franco-prussian War（普法战争），736
Frank，Hans （汉斯·弗朗克），122，140，148，268—69，276，661

—63，938，944，947，975，1143
Frank， KarlHermann（卡尔·赫尔曼·弗朗克），383，448—49



Ftankfurt（法兰克福），195，1089，1102
Frankfurter，Felix（菲立克斯·法兰克福特），897 脚注
Frankfurter Zeitung （《法兰克福日报》），32 脚注，218，245，256
Franz Josef，Emperor（弗朗兹·约瑟夫皇帝），24
Frascati，Italy（法拉斯卡蒂），1001
Frauenfeld，Alfred（阿尔弗雷德·法劳恩菲尔德），279
Frederick the Great（腓德烈大工），90，169，197，245，530，532·906，

1086，1108—9
Frederick III，King in Prussia （腓德烈三世），93
Free French（自由法国），744
Freidin，Seymour（西摩·法赖丁），852 脚注，912 脚注
Freikorps （“自由团”），33，34，38，42，43，53，55，66，150
Freisler，Roland（罗兰·法赖斯勒），269，1023，1025 脚注，1070

—71，1076
French Air Force（法国空军），609，737—39
French Army （法国陆军）425—27，533，535—36，542，554，568，

609，617，1086
mobilization of （法国陆军的动员），610，618，634；
Battle of France （法兰西战役），633，635，672，718，720，722

—24，726—28，730，731，736—38；
in Norway （在挪威），708；repulses Italians （击退意军），740
French Army High Command （法军总司令部），728，740 脚注，785
French Army （Free French）（自由法国陆军），983，1085，1101，

1139
French Army（North African）（北非法军），923
French colonies （法国殖民地），768
French Foreign Legion （法国外籍军团），708
French Navy（法国海军），609，740，744—45，817，821，924—25
French North Africa（法属北非），745，814
French Yellow Book （《法国黄皮书》），452 脚注，543 脚注，584

脚注，605 脚注，607，617
French West Africa（法属西非），879，880
Freud，Sigmund （席格蒙·弗洛伊德），241，784
Frick，Wilhelm（威廉·弗立克），68，144，146，148，167，170，171，

173，176，181，184，200，201，219，238，247，271，275，347，498，1143
Fricke，Rear Adm. Kurt （库特·弗立克海军少将），637，759
Friedeburg， Adm.Hans von （汉斯·冯·弗雷德堡海军上将），1138，

1139
Friedrich Karl，Prince of Hesse （弗雷德里希·卡尔亲王），666

脚注
Friedrich Wilhelm，Crown Prince（弗雷德里希·威廉亲王［王储］），

52，146，153，157，159，1970，907
Frisch，Rittmeister von （冯·弗立许骑兵上尉），317，354
Fritsch，Gen.Frh.Werner von（瓦尔纳·冯·弗立契将军），214—15，



219，305，308—10，313—20，323，332，354—56，366，373，374，414，
435，488，1026，1035

Fritzsche，Hans（汉斯·弗里茨彻），1143
Fromm，Gen.Friedrich（弗雷德里希·弗洛姆将军），6491 1019，1030，

1035，1044—45，1047，1053，1058—61，1064，1066—68，1073，1076，
1082

Fuehrerhaus，Munich （慕尼黑元首大厦），415，418，740
Fuehrerprinzip（领袖原则），46，84，89
Fuka （富卡），920，921
Fuller，Gen，J.F.C.（J·F·C·富勒将军），633，634，818 脚注
Funk，Walther（瓦尔特·丰克），142—45，167，171，261，311，320，

497，973—74，1142—43
Furtwaengler，Wilhelm（威廉·福特汪格勒），242
Fuschl（富许尔），509，514，521，786，790，872
Gabeik，Josef（约瑟夫·加拜克） ，991
Galen，Count（加仑伯爵），239
Galicia（加利西亚），534
Galland，Adolf（阿道夫·加兰），776
Gamelin，Gen，Maurice（莫里斯·甘未林将军），292—93，425，534，

609，610，631，635，717，724，726，728
Garbo，Greta（格丽泰·嘉宝），156
Garda，Lake（加尔达湖），1005
Gauguin，Paul（保罗·戈岗），244
Gaus，Friedrich （弗雷德里希·高斯），491，492，540 脚注，706

脚注
Gdynia（格丁尼亚），572，582，589
Gebhardt，Dr.Karl（卡尔·格哈特），979 脚注
Geheimer Kabinettsrat （ 秘 密 内 阁 会 议 ） ， 见

SecretCabinetCouncilGehlin ，General（盖伦将军），1096
Gembloux gap（日昂布鲁缺口），724
GeneraI Motors Corp.（通用汽车公司），686 脚注
Geneva Convention（日内瓦公约），946—47，951，955，1100
Geneva Disarmarnent Conference（日内瓦裁军会议），183，204，210，

211
Genoa（热那亚），740 脚注，956
George VI，King of England （乔治六世），344，787—88，815 脚注，

835
George，Stefan（斯蒂芬·格奥尔格） ， 1028，1029
Gera（吉拉），217，218，219
Gercke，Col.Rudolf（鲁道夫·格尔克上校），498
German Air Force （德国空军），见 Luft-waffe German Army（德国

陆军），见 Army，Ger-man（德国陆军）；
Army，German，units （德国陆军部队）；
ArmyGener-al Staff（陆军参谋总部）；



Army High Command （陆军总司令部）German Broadcasting Co.（德国
广播公司），见 Reich Broadcasting Corp. （德国广播公司）German
Christians’Faith Movement（德国基督教徒信仰运动），235，236，237，
239

German colonies（德国殖民地），302，305，641，746，836
German EvangelicaI Church（德国福音教会），1017
German Fighting League for the Breaking of lnterest Slavery（德

国打破利息奴役制度战斗联盟），35
German Fighting Union（德国人战斗联盟），见 Deutscher Kampf bund

Germania（《日耳曼尼亚报》），218
GermanNationakPeople’s Party（Nation-alists）（德国国家人民党），

56，118，138，154，155，157，159，166，170，172，173，180，181，186，
189，194，195—96，198，201，237

German Naval Register （德国海军记事册），550—51，556
German Navy（德国海军），见 Navy，Ger-man（德国海军）German Officers’
League（德国军官联合会），220
GermanPeople’sParty（formerlyNation-alLiberals）（德国人民党，前身
为国家自由党），56，186，201
German-Soviet Boundary and Friendship Treaty（德苏边界友好条约），
631，632，639
German Workers’party （德国工人党），35—41，50
Germany，defeat of，in World War I （德国在第一次大战中被战败），29
—32，53
Germany，First Reich（德意志第一帝国），90—91
Germany，history（德国的历史），90—97
Germany，Republic of （1918—33）（德意志共和国），3，4，31，42，43，
52—64，91，95，112，118，121，137，150—56，162，168，165，171，175，
200，251，268，458，494，714，1081，1109；
armed rebellions against （武装叛乱），33—34，54—55，60，65—75
（另见 Beer Hall Putsch Kspp putsch［啤酒馆政变；卡普政变））；

reparations problem（赔款问题），51，58，61，64，112，117，136，
137，152，154，943；

birih of （其诞生），52—56：Weirnar Constitution （魏玛宪法），
55—57，60，61，78，126，137，153，229，241，268，274；eco-nomic problems
（经济问题），61—63，112，117，135—36，152—53；

Reichstag elections （国会选举），137—38；165，171，189，195；
1932

 presidential elections （总统选举），153，155，158—60；
endswithHitler’s accession （以希特勒登台而告终），183，213；responsi
bility fordeath of （共和国告终的责任），185—87；

churches’opposition to （教会的反对），235—37，268
Germany，second Reich （1871—1918）（德意志第二帝国），91，95，

96，98，109，197，251Gerothwohl，Prof.M，A.（M·A·格罗提渥教授），
112 脚注



Gersdorff，Colonel Frh.von（冯·格斯道夫上校），1021，1022，1027
Gessler，Otto（奥托·格斯勒），64，65 脚注，66
Gestapo（GeheimeStaatspolizei，secret State Police）（秘密警察），

192—93，222，231，276，294 脚注，518—19，520 脚注，653，655，656，
703，782 脚注，784，785，923，991，1023；

Himmler named chief of（希姆菜被任为首脑），215，216；
harassrnent of churches（对教会的捣乱），235，237—39；
establishment of （其建立），270—71，273；
Fritsch frameup （诬陷弗立契事件），317，354，355，373；inAus-

tria（在奥地利），348 脚注，351—53；and anti-Hitlet conspirators （与
反希特勒密谋者的关系），380 脚注，430，848 脚注，906，1003，1016，1024
—26，1031，1034，1036，1044，1048，1053，1063，1069·1070，1072—
75，1077，1079，1080；

terrorinPoland（在波兰的恐怖暴行），660，663；
execution of Russian POWS（处决俄国战俘），953；
Jewish Office （犹太处），963，978
Gibbs，Sir Philip（菲利普·吉伯斯爵士），784
Gibraltar（直布罗陀），757，768，813，814，817，819，921—22
Gide，Andre（安德烈·纪德），241
Gieseking，Walter（瓦尔特·吉斯金），242
Giesler， Paul（保罗·吉斯勒），1023
Gilbert， Felix（菲立克斯·吉尔伯特），1003 脚注，1014 脚注
Giraud，Gen，Henri（亨利·季劳德将军），718，722，923
Gisevius，Hans Bernd （汉斯·伯恩德·吉斯维乌斯），192—93，316

脚注，373—74，405，407—8，411，412，517，558—60，596，650，655
脚注，1018，1033

Gissinger，Theodor（西奥多·吉辛格），12—136ivet（纪韦），717
Glaesemer，Col.Wolfgang （沃尔夫冈·格拉斯麦上校），1065
Glaise-Horstenau，Edmund von （埃德蒙·冯·格拉斯—霍尔斯特瑙），

328，335，338，339
Glasgow（格拉斯哥号），708
Glasl-Hoerer，Anna（安娜·格拉斯尔—霍勒），8
Gleiwitz （格莱维茨），518—20，595，599，601
Gluecks, Richard（理查德·格吕克斯），664
Gneisenau，FieldMarshalCountAugust Neithardt von （陆军元帅奥古

斯特·奈特哈特·冯·格奈斯瑙伯爵），1028，1081
Gneisenau，Germany（格奈斯瑙），992
Gneisenau （格奈斯瑙号），281，711，914
Gobineau，Count Joseph Arthur de （约瑟夫·阿瑟·德·戈平瑙伯爵），

103—4，106
Godesberg （戈德斯堡） ，220 ，391—96，397，404，407，416，417，

421，425，426，619
Goebbels，Magda（玛格达·戈培尔），483 脚注，1111，1113，1123，

1133，1136，1137



Goebbels，Paul Joseph（保罗·约瑟夫·戈靖尔），4，5，146，155
—73，176—80 ，182，184， 189—93，614，837，866，910 脚注，995—
96，998—1005，1008—9，1010—11，1012，1061，1087，1100，1102 脚注，
1143；

bio-graphical sketch（简传），123—29；
supports radical Nazi faction （支持纳粹党内激进派），126—27，

143，205，215，220；
partypropagandachief （担任党的宣传头子），147，148；Re-ichstag

fire （国会纵火案），191—93；
Propaganda Minister（宣传部长），196—98，202，204，218，227，

233，241—48，275，281，294 脚注，319 脚注，343，347，363，387，396，
398，443—44，563—64，593—94，638，646，653，669 脚注，671，725，
739 脚注，778，780，860，10021 1033 脚注，1105—6；

role in Roehm purge （清洗罗姆中的作用），220，221；book burning，
controlof artsandletters （焚书，控制艺术和文学），241—481 persecution
of Jews （迫害犹太人）， 430，432—33，991；

target ofanti-Hitler plotters（成为反希特勒密谋分子的目标），
1034，1062—64，1066，1069—71，1117；

last days（未日），1108—13，1122，1123，1126—28，1133—
38Goerdeler，Carl（卡尔·戈台勒），372—73，374，382，517，558，650，
652，659，670，693—94，715，846 脚注，848 脚注，904，907，908，1013
脚注，1014，1016—17，1018，1023，1024，1026，1030—31，1032，1035，
1036，1042—43，1044，1046—48，1072

Goerdeler，Fritz（弗里茨·戈台勒），1072 脚注 Goering，Carin von
Kantzow（nee Baroness Fock）（卡林·冯·肯佐夫·戈林，娘家姓福克女
男爵），49，146

Goering，Hermann（赫尔曼·戈林），4，51，118，145，146，168，173，
176，180—83，188—90，194—95，218，232，233，270，271，282，297，
300，303 脚注，319，469，70，530，531，560，613，671，672，683，686
—87，813，834—35，837，871，879，923，1000，1008，1079，1091，1098，
1099，1127：6ac 卜

ground（过去经历），49；in Beer Hall Putsch（在啤酒馆政变中），
68—69，73—75；

drug addiction （吸毒），146；
in Reichstag （在国会中），162，170—71，196，472；heads
Prussian police and govt.（担任普鲁士警察和政府首脑），184，191，

200，201，204，216；
and Reichstag fire（与国会纵火案的关系），192—94；
“Hitler is tbe law”（“希特勒就是法律”），203，268；mili-tary

rank（军阶），215，318，754 脚注；opposes Roehm，brings about purge
（反对罗姆，促成清洗），215—17，219—23，225；anti-Jewishprogram
（反犹太人计划），236，430—35；

economic dictator of Reich （成为帝国的经济独裁者），260—61，
275，310—11；



Nazification of courts （法院的纳粹化），268—70；
animosity toward Ribbentirop（对里宾特洛甫的仇视），298，483，

1056；
meetingswithMus-solini（与墨索里尼的会见），301，469—70，478

—79，909，910；
inonwar prepatations（参与备战），305，484，497—98，515 脚注，

516—17，557 ；
and Blomberg-Fritsch affair（与勃洛姆堡一弗立契案件的关系），312

—17，320—21，354：roleinAn-schluss（在德奥合并中的作用），335，338
—40，342—44，346，347：rolein Czechosl.annexation（并吞捷克中的作
用），365，383，396，404，415，437—38，439 脚注，440，444，446—47：

dealings with Russia（与俄国的来往），476—79，528，667；
“CallmeMeier”（“叫我什么都行”），517 脚注;

last-minute peace talks with British （与英国的最后一分钟和谈），
569—72，574，576—77，583—85，588—89，591—92，614，640；

namedby Hitler ashissuccessor（希特勒任命他为继承人），599；
and invasion of Poland（与入侵波兰的关系），600，601；
Norwav cam- paign（挪威战役），673，676，682，696，710；
target of conspirators（成为密谋者的对象），670，1021，1034，1035，

1045，1051，1117：
westerno fensiveand Battle of Britain （西线攻势与不列颠战役），

719，7221 731—33，737，742，759，766 脚注，770，772，774—78，781，
783；

invasionandoccupadon of Russia （进攻俄国和占领俄国），799，832
—34，854 脚注，926，930—31，941，942；

b0mbingof Belgrade （轰炸贝尔格莱德），824，826； “New Order”
atrocities （“新秩序”暴行），941—42，945，946，951，955，964，965，
985；

successorship to Hitler（继承希特勒问题），1108
 accused Of treason，ousted，arrest ordered （被控叛国，被黜，

下令逮捕），1118—19，1122，1126—28，1130，1134；inNuremberg0 dock
（在纽伦堡被告席上），1142

Goerlitz，Walter（瓦尔特·戈立茨），933
Goethe，Johann Woifgang von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97，

99，243
Golden Badge of Honor（金质荣誉奖章），373
Goltz，General Count Ruediger vonder （吕狄格·冯·德·戈尔茨伯

爵），680
Gorki，U.S.S.R.（高尔基），870
Gort，Lord（哥特勋爵），724，730，731，735
Goudsmit，Prof.Samuel（塞缨尔·戈德斯密教授），1099 脚注
Goy，Jean（让·戈埃），281
Crafspee（斯比伯爵号）， 518，520，636，646，669—70，678—80
Graebe,Hermann（赫尔曼·格拉伯），961—62



Graefe，Albrecht von（艾尔布莱希特·冯·格拉弗），123
Graf，Ulrich（乌里希·格拉夫），49，68，73，122
Grandi，Dino（狄诺·格兰第），996—97
Gran Sasso dI talia（大萨索山），1003
Grassmann，Peter （彼得·格拉斯曼），202
Gravelines （格腊夫林），728，731
Gravesend （格腊夫森），763，768
Graz（格拉茨），333
Graziani，Marshal Rodolfo （鲁道弗·格拉齐亚尼元帅），817，818

脚注，819
Great Britain，见 BritainGrebbe-peel Line（格莱伯—彼尔线），721

—22
Greece （希腊），469，808，815，816，817，818，820，821，823，

825，826，827，828，829，830，839，841，842，875，969，975 脚注，993，
1006

Green，Case （Fall Gruen）（绿色方案），303，356，357，360—63，
365，367，378，392 脚注，393，399，429，714

Greenwood，Arthur（UaM·格林五德），611
Creer （格利尔号），882
Greim，Gen.Robert Ritter von（罗伯特·里特·冯·格莱姆将军），

1118—19，1120，1122
Greiner，Josef（约瑟夫·格雷纳），19 脚注，27 脚注
Grey，Sir Edward（爱德华·格莱爵士），385
Groener， Gen。
wilhelm （威廉·格罗纳将军），53—55，58—59，139，142，150—51，

155，159，160，161，162，163，174
Groscurth，Col.Hans （汉斯·格罗斯库特上校），650Grosz，George

（格奥尔格·格罗兹），244
Grozny （格罗兹尼），909，914，916，928
Gruene Post（《格鲁恩邮报》），246
Gruhn，Erna （Frau Blomberg）（埃娜·格鲁恩，即勃洛姆堡夫人），

311—14Grynszpan，Herschel（赫尔彻尔·格林兹本），430
Grzesmski，Albertc.（艾伯特·C·格尔兹辛斯基），60
Guariglia，Ambassador（瓜里吉利亚大使），608
Gudbrandsdal （古德勃兰德斯山谷），706，708
Guderian，Gen，Heinz（海因兹·古德里安将军），348，625，626，717，

724，726，728，731，855，856，858，859，860，861，862，863，864，865，
903 脚注，1080—82，1091，1096—97，1098，1103

Guernica （盖尔尼卡），297
Guertner，Franz （弗朗兹·古特纳），75，118，164
Gurnbel，E.I.（E·1·古姆贝尔）， 251“Guns before Butter”（“大

炮先于牛油”），231
Gunther， John（约翰·根室），784 脚注
Gustav V，King of Sweden（古斯塔夫五世），400，711 脚注，747，



750—51
Gutkelch，Doctor（古特凯尔希），948
Guttenberg，Karl Ludwig Frh.von （卡尔·路德维希·冯·古登堡男

爵），374Guzzoni，Gen.Alfredo（阿尔弗雷陀·古佐尼将军），821
gypsies，medical experiments on （对吉普赛人的医学试验），979
Haakon VII，King of Norway（哈康七世），696，698，703—6，708，

709，729
Haber，Fritz （弗里茨。哈伯尔），250
Habicht，Theodor （西奥多·哈比希特），279，280
Hacha，Dr.Emil（艾米尔·哈查），421，440，443—47，449 脚注，450

—51，457，578—79，587，729
Haeften，Lt.Werner von（瓦尔纳·冯·哈夫登中尉），1048—49，1053，

1067，1068
Hagelin，Viljam（维拉姆·哈格林），677
Hagen，Lt.Dr.Hans（汉斯·哈根中尉），1061—62，1070—71
Hague，The（海牙），713，721，722，865
Hague Convention（海牙公约） ，636，830，945—47，951
Hailsham，Lord（黑尔什姆勋爵），211 脚注
Haldane，J.B.S.（J·B·S·哈尔丹），784
Halder，Gen，Franz（弗朗兹·哈尔德将军），510 脚注，549 脚注，550

—51，556，590，754 脚注，816—17，819—21，824，860，901，902，922，
1010；

appointed Chief of Staff （被任命为参谋总长），371—72；Czech
invasion plans（侵捷计划），378；in anti-Hitler conspitacy （参与反
希特勒密谋），374—75，378—79，380 脚注，381，382，404—08，411—
13，422，426，517，530，558—59，647—51，658—59，693—94，906；Poland
invasion（入侵波兰），484，487，497，515—18，529 脚注，532，547，
563，569，579 脚注，591，595—96，625—26，660，661，663—64；

Norway and Denmark （挪威与丹麦），678，681，682，710；
war in west（西线战事），626，633，640，643—44，647，651，672，

717，718，726，727，731—36，739，743；
Britain invasion plans（侵英计划），747，752，759，763，764，766

—68，770，771，773—74；
Russian invasion（侵俄），796—99，810，812，822，830—31，840，

846，852，855—60，861 脚注，862—70，877，911，914—15；
ousted as General Staff Chief （免职）；915—18；
in concentration camp（在集中营中），1073—74，1115
Hale，Prof.OronJ.（奥朗·J·哈尔教授），135，246 脚注
Halifax，Lord （哈利法克斯勋爵），302—3，344—45，435 脚注，450，

674；nego-tiations on Czechosl.（就捷克问题进行谈判），360，364，381，
396，410，411，413，451—53；

contacts withanti-Hitler plotters（与反希特勒密谋分子联系），381
—82，558，692—93：sup-port of Poland against Germany（支持波兰抗
德），465，517，537，546，548 脚注，570， 572—75，577，579—80，583，



585 脚注，586—89，600—2；
poli-cy om U.S.R.（对苏政策），478 脚注，495，504，537；
ultimatums andwar with Gerrnany（最后通牒与对德宣战）；605 脚注，

607—10，612—14，615 脚注，617；
rejects Hitler peace bid（拒绝希特勒谈和建议），756
Hallawell.Wing Commdr（哈拉威尔空军中校），502 脚注
Hamar （哈马尔），703，704，706，708
Hambro，Carl （卡尔·哈姆勃罗），677
Harnburg（汉堡），65，165，275，699，752，1008—9，1033，1105，

1107，1137，1141
Harnburg-Amerika line（汉堡—美洲航运公司），144
Hamilton，Duke of （哈密尔顿公爵），835，836
Hammerstem， Gen.Kurt von （库特·冯·哈麦施坦因将军），3，4，

151，160，182，183，207，225，374，380 脚注，387，648，1035
Hamsun，Knut （克努特·哈姆生），709 脚注
Hanfstaeng，Erna（埃娜·汉夫施丹格尔），131
Hanfstaengl，Ernst（Putzi）（恩斯特·汉夫施丹格尔），46—47，51，

74，191，192，784
Hanisch，Reinhold（莱因霍德·汉尼契），19 脚注，20
Hanover（汉诺威），126—27，239
Hansen，Col.Georg（格奥尔格·汉森上校），1036，1072
Hansestadt Dalizig（汉斯施塔特·但泽号），699
Hapsburgs，the（哈布斯堡王朝［室］）， 18，23，24，27，97，301，

304，326，332，336，345 脚注，348，349，359
Hardenberg，Count Hans von（汉斯·冯·哈尔登堡伯爵），905
Harnack， Arvid（阿尔维德·哈尔纳克），1043 脚注
Harrer，Karl（卡尔·哈勒），36，40
Harris，Capt，Sam（山姆·哈里斯上尉），411—12，559
Harris，Lt.Commdr.wmtneyR.（惠特纳·哈里斯海军少校），958
Harstad（哈尔斯塔），707
Ha zburg Front（哈尔兹堡阵线），154
Hase， Gen.Paul von（保罗·冯·哈斯将军），1030，1035，1061，1065，

1070—71
Hassell，Ulrich von（乌里希·冯·哈塞尔），297—98，301，319’

320，371，739 脚注，848 脚注，897 脚注，ant、Hitler
coTlspiracy （反希特勒密谋），373，423，517，558，559，591—92，

649，659，670，692—94，846 脚注，848 脚注，903—4，906—8，1016，1023，
1030，1036，1043；

executed（处决），1072
Haug，Jenny（詹尼·豪格），131
Hauptmann，Gerhart（格哈特·霍普特曼），243
Hausberger，Frltz von（弗里茨·冯·霍斯伯格），684—85
Haushofer，Albrecht（艾尔布莱希特·霍斯霍弗），1073
Haushofer， Gen.（Prof.）Karl（卡尔·霍斯霍弗将军），48，837，



1073
Havel lake，Berlin（哈佛尔湖），1129“Hay Action”（“干草行动”），

947
Hegel，Georg Wilhelm（格奥尔格·威廉·黑格尔），97，98—99，110，

111
Heidegger，Martin（马丁·海德格），251
Heidelberg University（海德耳堡大学），124，250
Heiden，Erhard（埃哈德·海登），121
Heiden，Konrad（康拉德·海登），7，9，10，19，27 脚注，38—39，

45，74 脚注，78，105—6，123，128，131，132，133，223“Heiliger，Max”
（“马克斯·海利格”），973—74

Heilmann，Horst（霍尔斯特·海尔曼），1043 脚注
Heinemann，General（海因曼将军），122
Heines，Lt.Edmund（埃德蒙·海因斯中尉），120，221，225Heinrici，

General（海因里希将军），869 脚注，1120
Heiss，Captain（海斯上尉），66
Held，Dr.Heinrich（海因里希·赫尔德），118
Helhorn，Anke（安克·赫尔霍恩），125—26
Heligoland Bight（赫耳果兰湾），768
Helldorf，Count Wolf von（沃尔夫·冯·赫尔道夫伯爵），161，183，

312—13，413，1034，1059，1063，1072Hencke，Andor（安多尔·汉克），
420，631 脚注，814，816

Hendave （汉达伊），814，816
Henderson，Sir Nevile（尼维尔·汉德逊爵士），345，364，380—81，

385，397，398，402 脚注，403，408—11，415，416，426，451—53，511
脚注，543 脚注，546，547，548—49，550，551，557，562，569，570，572
—86，589，591—93，600—2，605—8，612—13，615，616

Henlein，Konrad（康拉德·汉莱因），359，360，363，377，381 脚注，
383，384，386，387，448—49

Herber，Lt.Col.Franz（弗朗兹·赫尔伯中校），1066
Hereditary Farm Law（Sept.29，1933）（农场继承法），257—58，264
Herfurth，Gen.Otto（奥托·赫尔福特将军），1066
Hermann Goering Works（赫尔曼·戈林工厂），261，351
Herrenklub （贵族俱乐部），178，191
Herriot，Edouard（爱德华·赫里欧），437
Herrlingen（赫林根），1031，1037，1077
Hersey，John（约翰·赫尔赛），975 脚注
Herypierre，Henry（亨利·赫里皮埃尔），982，983
Hess，Rudolf（鲁道夫·赫斯），39，49，110，148，154，178，208，

224 脚注，257，270，275，599，742，944，1073，1108，1142—43；background
（过去经历），47—48；inBeerHallPutsch（在啤酒馆政变中），68，70，
73，75；helps Hitler with Mein Kampy（协助希特勒写《我的奋斗》），
79，85；

directs Nazi revolt in Austria（指挥奥地利纳粹分子造反），323，



347；
flight to Scotland（向苏格兰出走），834—38
Heusinger，Gen.Adolf （阿道夫·豪辛格将军），1048 脚注，1051，

1052，1054 脚注 Hewel，Walter（瓦尔特·赫维尔），1101
Heyde，Lt.Col.Bodo von der（波多·冯·德·海德中校），1067
Heydrich，Reinhard（莱因哈德·海德里希），271，518—20，595，655

脚注，782—83，956，1023，1143；back-ground（过去经历），273；and Fritsch
frameup（与诬陷弗立契事件的关系），315，317，354；

persecution of Jews（迫害犹太人），351，430—34，661，662，958，
964，965，978：assassi-nated（遇刺殒命），991，1019

Heywood，Major General（海伍德少将），503 脚注，533
Hiedler，Johann Georg（约翰·格奥尔格·希德勒），7，8
High Comrnand of the Armed Forces （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见 OKW

（最高统帅部）High Cornmand of the Army（陆军总司令部），见 Army High
Command Hildesheim（希耳德斯海姆），725

Hilgard，Herr（希尔加德），432—33
Hilger，Gustav（古斯塔夫·希尔格），807，809
Himer，Gen.Kurt（库特·希麦尔将军），699—700
Himmler，Heinrich（海因里希·希姆莱），101，124，144—45，178，

240，252，271，275，313，353，378，431，435 脚注，497—98，593，653
—56，663，671，837，991，998，1000，1003，1036，1099，1108，1109，
1112—14，1134；

organization of S.s.，Gestapo，German police （组织党卫队、秘密
警察、德国警察），121，148，215，226，270—71，274：

rumored to have killed Geli Raubal（传说杀害吉莉·拉包尔），132；
aids in Roehm purge（协助清洗罗姆），215，216，219，220，222；

extermination of Jews （灭绝犹术人），236，660—62，664，958，960
—61，962，963， 965，966—67，973，975，977，9781

Blomberg，Fritsch frameups（诬陷 勃洛姆堡和弗立契），313，315
—17， 354，355：Austrian，Czechoccupa- tion（占领奥捷），347，348，
351，449； Polishborder“incident”（波兰边境 “事件”），518—20；
occupation-of- Britain program （占领英国计划），  782 — 83 ；
andRussian-occupation policy（与占领俄国政策关系），832， 834； 937
—38，950 脚注，951，954；medical experiments （医学试验）， 979—
80，982，984—85，986，988— 89，990；andanti-Hitlerpotters （与反
希特勒密谋分子的关系）， 1016—17，1021，1023，1024，1026， 1031，
1034，1035，1036，1044，1045， 1047—49，1051，1054—55，1057， 1063，
1069，1070，1072—73，1117；army command（统率陆军），1063，1064，
1073，1080，1087，1095，1101；

attempt to displace Hitler（企图黜废 希特勒），1072，1116—17，
1121，1122，1126，1129，1130；

captureand suicide （被俘和自杀），1141，1143
Hindemith， Paul（保罗·兴德密特），242
Hindenburg， Maj.Oskar von（奥斯卡· 冯·兴登堡少校），4，150



—51，175， 181，183，227，228，229
Hindenburg，Paul von Beneckendorf und von （保罗·冯·本尼肯道

夫·冯· 兴登堡），3—5，53—55，56 脚注，90，137，150—53，155，160
—64，166—75，179—89，191—920194—201，211—12，215，216，218，
219，225，274，320，530，871；

armisticeof1918 and Versailles Treaty （1918 年停战和凡尔赛和
约），31，58—59；

1932 presidential elections（1932 年总统选举），142，155—60；
meetings with Hitler（与希特勒会见），4，132，152，153，168—69，172
—73；

appointment of Hitler as Chancellor （任命希特勒为总理），4，145，
184，187—90；senili-ty（老朽），4，5，149，152；lastillness （临危），
204，206，213—151

death，last will and testament（死亡，遗嘱），226—30
Hindenburg （兴登堡号飞船），294 脚注
Hipper （希伯尔号），701
Hippke， Lt.Gen.Dr.（希伯克中将），986
Hirohito，Emperor of Japan （日本天皇裕仁），892
Hirt ， Prof.August （ 奥 古 斯 特 · 希 尔 特 ） ， 980 —

83HistoryofFredericktheGreat(Carlyke，卡莱尔著《腓德烈大王传》），
1108—9

Hitler，Adolf（阿道夫·希特勒）：PER80NALLIFE（私人生活）：birth，
famtily background （出身，家庭背景），6—10； ear1y life and education
（早年生 活和所受教育），10—161 artist’s aspira-tions（艺术家的抱
负），11，15，16，19；

women in his life （一生中所遇到的女人），15，20，30，130—33，
483 脚注，（另见 Braun，Eva;Raubal，Geli;)bid- ding political ideas
（政治思想的萌芽），15，21—32;

youth in Vienna（维也纳的青年时代），17—26；anti-Semitism（反
犹思想），25—27，3O—31，35，40 脚注，41；

moves to Bavaria，joins Army（迁居已伐利亚，参军），27—28；
warservice，wounds，medals（战时服役，受伤，获奖章），29—31；

postwar Armyservice（战后军中服役），34—35；
citt-zenship problem（国籍问题），130—31，157；
 incorne tax difficulties（所得税纠葛），133—35；
his reaction to Hess’sflight （对赫斯出走的反应），834—38；
his healih failing（健康恶化），1102—3，1108；
marries Eva Braun （与爱娃·勃劳恩结婚），1122—23；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遗嘱），1123—27；
 suicideandcremation （自杀与火化），1133—34
PARTYLEADER（党魁）：joinsGermanWorkers’party（参加德国工人党），

35—41；
debut as orator（初露演说才能），35—36，40；
formulates Nazi pro-gram（草拟纳粹政纲），40—41 ；



is jailedforassault（因殴打入狱），43；
becomesparty dictator（成为党内独裁者），44—46；
his lieutenants（他的助手），47—51，121—22，146—49；

associationwith Ludendorff （与鲁登道夫的关系），63—64；leads putsch
（领导政变）；

65—75；is tried for treason（被控叛国而受审），75—79；
in prison，writesMeinKampf （在狱中，写《我的奋斗》），79—90，

113，129；his ideological sources （思想来源），80—112；rebuilds party
（重新建党），117—49；

tightens control ofparty（加紧对党的控制）， 119；
defeats Strasser faction （击败施特拉塞派），126—29；
courts Army support（争取陆军支持），138—42，159，196—98，206

—8，214—15；
“heads willroll”speech （“人头将会落地”演说），141；wins big

business support （取得大企业支持），142—46，178—79，189—90；
meets with Hindenburg（会见兴登堡），152—53，163—64，168—69，

172—73，184；
maneuvers towardchancellorship（取得总理职位的计策），152—85；

1932
presidential elections （1932 年总统选举），155—59；purges Roehm，

par-ty radicals （ 清 洗 罗 姆 和 党 内 过 激 派 ） ， 204 ， 213 —
26FUEHRERANDREICHCHANCEL-LOR——DOMESTICPOLICY（元首兼帝国总理——
国内政策）；

be-comes Chancellor （ 就 任 总 理 ） ， 3 — 6 ， 182 — 87 ； has
Reichstagdissolved（解散国会），188—91；

suppresses Communists （镇压共产党），190—96；
nationalizes state govts，（统一邦政府），194，200；
opens new Reichstag at Potsdam（在波茨坦召开国会），196—98；
gets Reichstag to abdicate （使国会交出权力），198—200；
dissolvesopposition parties （解散反对党）’ 201；
outlaws trade un-lons （取缔工会），202—3；
issues an-ti-Jewish laws（颁布反犹法律），203；hispilicies

endorsedbyelec-torate （ 选 民 赞 同 他 的 政 策 ） ， 211 — 12 ， wins
ArmybackingforPresi-dency（取得陆军支持他任总统），215，2201succeeds
Hindenbrrg asPresident （ 继 兴 登 堡 为 总 统 ） ， 226 — 30 ； wins
“unconditionalobedience，of Army（取得陆军“无条件服从”），226—
27；

regirnents churches （控制教会），234—40；
Nazifles culture （文化纳粹化），241—44；co-ordi-nates labor

（控制劳工），263—67；
teorganizes courts （改组法院），268—74；
reshapes govt （改组政府），274—76；
ousts Blomberg，Fritsch ’Neurath，Schacht （黜免勃洛姆堡、弗立

契、牛赖特、沙赫特），309—21：assumesabsolutepowerin Reich（取得全



国绝对权力），867；
conspiraciestodepiseorkillhim （黜免他和杀害他的密谋），372—75，

379—82，404—8，411—14，1014—36，1042—82（另见 anti-Hitler
conspiracy）；

presses persecution of Jews（加紧迫害犹太人），435， 439，散见
937—941beer hall bomb plot （啤酒馆炸弹案），652—56

FUEHRERANDREICHCHANCEL LOR——FOREIGNRELAT10N8（对外关系），signs
pact with Poland （与波兰缔约），212—13；

first meeting with Mussolini （第一次会见墨索里尼），217；
quitsLeague，GenevaConference （退出国际联盟和臼内瓦会议），210

—12；
directs Nazi agitationin Austria （教唆纳粹在奥地利闹事），279

—80，323；aimspeacepropagandaabroad （国外的和平宣传），280—81；
abrogates Versailles Treaty （废除凡尔赛条约），281—85，299；

“peace”speeches（“和平”演说），209—10，285—88，290，300，471
—76.641—42，752—55，761；

expands armedforces’warindustries（扩大军队和军事工业），281
—85；

signs naval pact with Britain（与英签订海军条约），288—89；
remilitarizes Rhineland. Denounces Locarno Pact（重新武装莱因兰，谴
责洛迦诺公约），290—95；

signs pact with Austria （与奥缔约），296—97；
aids Franco rebellion （协助佛朗哥叛乱）297—98；
forms Axis withMussolini（与墨索里尼结成轴心），298，301；
signs Anti-Comintern Pact with Japan（与日本签反共公约），299；
receives Duce，get go- ahead on Austria（接见墨索里尼，后者同意

在奥地利动手），301—2，343；
meets withLordHalifax（会见哈利法克斯勋爵），302—3；
annexes Austria（并吞奥地利），322—54；
meets withSchuschnigg at Berchtesgaden（在伯希特斯加登会见许士

尼格），325—31；
re-assures Duce on Austria（在奥地利问题上向墨索里尼保证），336

—37；
makes entry into Austria（进军奥地利），347—49；
directs Sudeten Nazis（指挥苏台德区纳粹分子），358—59；
urgesHungary，Poland againstCzechs（怂恿匈波侵捷），377，387—

88，429；
demands ujustice for sudetens”（为苏台德人要求“正义”），383：
meets withChamberlain at Berchtesgaden（在伯希特斯加登会见张伯

伦），384—87；
atGodesberg（在戈德斯堡），388—95；
de-mands Sudetenlatld at once（要求立即割让苏台德区），397—98；
at Munichconference（在慕尼黑会议上），414—20；
wins Sudetenland（获得苏台德区），421—24；



dissatsfiedwithMunichaward，blamesCharnberlain（对慕尼黑会议上
的收获犹不感满意，责怪张伯伦），427；

annexes Memel（并吞默默尔），428—29；
signs pact withFrance（与法国缔约），436—37；
“liberates”Slovakia（“解放”斯洛伐克），439—43，449：
takes over rest ofCzechoslo-vakia（接管捷克斯洛伐克残存领土），

438—49；
pressesPolandto cedeDanzig，Corridor（压波兰割让但泽与走廊），

455—57，459—60，462—65，498—99；
rephes toRoosevehpeaceappeal（答复罗斯福和平呼吁），471—75；
signs Pact of Steel with Duce（与墨索里尼缔钢铁条约），483；
negotiatestreaty with U.S.S.R.（与苏谈判条约），490—95，500—2，

505—7，513—15，520—28，538—44；
meets withCiano on war against Poland（就侵波战争与齐亚诺会谈），

510—121
repliesto British，French peace appeals（答复英法和平呼吁），545

—51，569—89，592—93；
is let down by Duce（墨索里尼使他失望），551—57，564—68。
thanks Duce for his help（感谢墨索里尼的帮助），604，620—21；
receivesBritish，French ultimatums（接到英法最后通牒），608，613，

615—18：
blamesBritish for war（把战争倭过于英国），618—19：
invitesRussiaintoPolishwar（邀俄国参与对波作战），621—22；
negotiates boundary treaty withU.S � S.R.（与苏谈判边界条约），

630—32；
offers peace to Britain，France（向英法建议媾和），639—43；
isoriticized byDuce（被墨索里尼批评），665—66；
histrading with Soviets（与苏联的交易），665—69，794，799：
meets withSumnerWells（会见威尔斯），683—88；
his loy-alty to Mussolini（对墨索里尼始终不变心），691—92；1055

—56：
intervenesin Rumania（出兵罗马尼亚），800—1，803;
signsmil.pactwithltaly，Japan（与意大利、日本缔结军事条约），802；
meets with Molotov（会见莫洛托夫），803—9；
invites Russiainto Tripartite Pact（邀俄国参加三国条约），808

—10；
explaibsinvasionof Russiato Duce（向墨索里尼解释侵俄之举），849

—51；
last meeting with Duce（与墨索里尼的最后一次会见）； 1055—56
WARLORD（统帅）：
tells generals hisplans re. Austria and Czechs（把关于侵奥捷计

划告诉将领），303—8；
plansinvasion of Austria（策划侵奥），331，335—37；
assumescommandofarmedforces（掌管武装部队指挥权），318；



ousts l6，transfers 44 generals（黜免十六名将领，调动四十四名将
领职务），318—19；

plans war on Czechs（策划侵捷战事），357—58，360—61，365—67，
377—78，399，423，428—29；

rages at Czechs’arming（对捷克武装大发雷霆），364—65；
meetsgenerals’opposition on war plans（在作战计划上遭到将领们

反对），366—72，378—79，646—47，656，830—31，856—58；
rages againstdefeatistgenerals（对失败主义将领大发雷霆），378

—79；
plans occupation ofDanzig（策划占领但泽），456；
takesover Memel（接管默默尔），461—62；
plans Danzig seizure（策划强夺但泽），463，468；
plans war againstPoland（策划侵波战争），463，467— 69，484—85，

488—89，496—98，517—20，530—31，589，595—96：
prepares for war in west（准备西线战争），484—89，516，530—31，

589—90；
holdsup attack on Poland（暂缓攻波），556 ；
beglns war on Poland（开始侵波战争），597—991
directs war strategy（亲自指挥战略），619—20；
conquers Poland（征服波兰），632：
 limits naval operations（限制海军活动），636
j plans offensive in west（策划西线攻势），633，643—47，651—

52，656—59，670，671，717，19；
Polish occupation policy（占领波兰的政策），660—65；
plans fop war on Russia（策划侵俄战争），669；
ap-proves，leads Norway campaign （批准指挥挪威战役），673—74，

678—83，694—97，709—12：
getsDuce’s promise to enterwar（使墨索里尼同意参战），690—921
invades Low countries（进攻低地国家），714—16，720—26，729—

31；
invades，conquers France（进攻和征服法国），726—29，731—451
offers peace to Britain（向英国建议的和），746—47，750—56；
plans invasiOn ofkitain（策划进攻英国），751—53，756，758—92；
pro-motes l2 to fieldmarshal（擢升十二名将领为陆军元帅），754

脚注；
plans invasion of Russia（策划进攻俄国），796—800，810—12，821

—22，830—34，845—52；
strategyinMediter-ranean，N.Africa （在地中海和北非的战略），812

—21；
 Balkan campaigns（巴尔干各战役），820，822—26，830；
N.African campaigns（北非各战役），827—29，911—13，919—25；
his“Commissar Order”（“政委命令”）。830—34；
directsRussian campaign（指挥俄国战役），851—70，908—11，914

—19，925—33，1006—7，1097，his“No retreat ，nosurrendet”order



（“不准后退，不准投降”令），861，865，867—68，920—21，930：
oustsgenerals who retreat（撤换后退将领），861，865—66，903 脚

注，917—18；
 takes overC-in-Cpost（亲任总司令），866；
collaborates with Japan（与日本合作），870—78，883—96。900；
policy towardU.S.（对美政策），871—72，875 脚注，878—85，887；
declares war onU.S.（对美宣战），892—902；
takes over unoccupiedFrance（接管法国未占领区），924—25
I his occupation policy（他的占领政策），散见 937—94；
meets withDuce（与墨索里尼会谈），995—96；
orderstake-overinlta1y，rescue ofDuce（下令接管意大利和拯救墨索

里尼），998—1006；
refuses to visitbombedout cities（不肯视察被炸城市），1008；
speculates on peace possibili-ties（谈和谈可能性），1011—12；
di-rects defense in west（指挥西线防务），1036—41，1085—96.1098

—1102，1105—6；
rders enemybeach-head “annihiated”（下令“消灭”敌方滩头阵地），

1038；
orders total mo- bilization（下令总动员），1087；
directs Ardennes counteroffensive（指挥阿登反攻），1089—96；
relies on conflict among Allies（指望盟国不和），1087，1091—92，

1098；
issues“scorched earth”directive（发“焦土”指令），1103—4；
his1astdays，inBerlin bunker（在柏林地下室中的未日），1107—35
Hitler （Schicklgruber）Alocis，（阿洛伊斯·希特勒）7—9，11，

14
Hitler，Alois Matzelsberger（阿洛伊斯·马茨尔斯伯格·希特勒），

9，10
Hitler， Angela（安古拉·希特勒），见 Raubal，AngelaHitler Hitler，

Edmund（埃德蒙·希特勒），9
Hitler，Franziska Matzelsberger（弗朗席斯卡·马茨尔斯伯格·希特

勒），9
Hitler， Gustav（古斯塔夫·希特勒），9
Hitler，Ida（爱达·希特勒），9
Hitler，Klara Poelzl（克拉拉·波尔兹尔·希特勒），9，14，15，16

—17
Hitler，Paula（保拉·希特勒），9，14，1127 脚注
Hitler Youth（希特勒青年团），120，249，252—56，1129，1130，1137
Hitzfeld，General（希茨菲尔德将军），1064 脚注
Hidges，Gen.CourtneyH.（古特尼·H·霍季斯将军），1086，1089，1105
Hoepner，Gen.Erich（埃里希·霍普纳将军），375，413，725，863，

865，903，1028，1035，1048，1057，1058，1064，1066—67，1068，1070
—71

Hoerlin，Kate Eva（卡佳·爱娃·霍尔林），224 脚注



Hoess，Rudolf Franz（鲁道夫·弗朗兹·霍斯），664，963，967—69，
970，972—73

Hofacker，Col. Caesar von（凯撒·冯·压法克上校），1047，1059，
1072，1075—77

Hofer，Walther（瓦尔特·霍弗），550 脚注
Hoffrmann，Heinrich（侮因里希·霍夫曼），49，760 脚注，1111
Hoffmann，Johannes（约翰内斯·霍夫曼），33，34
Hoffmann-Schonforn，Colonel（霍夫曼—舒恩福恩上校），1088
Hohenlohe，Prince Max von（马克斯·冯·霍亨洛亲王），750 脚注
Hohenlychen（霍亨里亨），1114
Hohenzollerns，the（霍亨佐伦王室［朝］），52，57，82，93，96，

97，153，197，214，215，229，236，349，549，907Holland（荷兰），见
Netherlands（荷兰）Holstein（荷尔斯泰因），94

Holzloehner，Doctor（霍尔兹洛纳），987
Hoover，Herbert C.（赫伯特·C·胡佛），136，152
Hoover，J.Edgar（J·埃德加·胡佛），843
Hopkins，Harry（哈里·霍普金斯），892
Horak，Mayor（霍拉克市长），992
Hore-Belisha，Sir Leslie（累斯利·霍尔—贝利夏爵士），677
Horst， Anna（安娜·霍尔斯特），105
Horst Wessel song（《霍尔斯特·威塞尔之歌》），5，147，199
Horthy， Adm，Miklos（米克洛斯·霍尔蒂海军上将），377，449，1090

脚注
Hossbach，Col. Friedrich（弗雷德里希·霍斯巴赫上校），305，308，

309，315—16
Hoth，Gen. Hermann（赫尔曼·霍特将军），724，863，927—28
Houffalize（豪法立兹），1095
Household Year for Girls（少女家务服役年），254
House of German Art.Munich（德国艺术馆，慕尼黑），244
Hradschin Palace，Prague（赫拉德欣宫），363，383，420，448
Huber，Kurt（库特·休伯），1022—23
Huebner，General（林伯纳将军），1101 脚注
Huehnlein，Major（休亨莱因少校），71
Huetler，Johann von Nepomuk（约翰·冯·奈波穆克·休特勒），8，9
Huemer，Eduard（爱德华·休麦），13
Hugenberg，Alfred（阿尔弗雷德·休根堡），138，154，166，173，180，

182，184，189，196，198，201，204，206，212，257
Hull，Cordell（科德尔·赫尔），843，873，877 脚注，884—851886，

8871888 脚注，891，894，896
Hungary（匈牙利），358，362，507—8，800，808，824，826，845；
encouragedbyHitler to seize Ruthenia（希特勒怂恿强占卢西尼亚），

377，387—88，400，417 脚注，421，427，429，440—42，449—50；
German occupation of（德国占领），839，8421
army units onRussian front（在俄国战场的军队），869，909，911，



915；
Nazis’masskilling of Jews of（纳粹大批屠杀匈境犹太人），972；
taken by Russians（俄国攻占），1090 脚注，1096，1098
Huntziger，Gen. Charles（查理·亨茨格将军），743—45
Hurricanes（飓风式飞机），775，776
Huxley，Aldous（阿尔杜斯·赫肴黎），784
Iceland（冰岛），879，880—82
I.G.Farben（伊·格·法本公司），144，190，282，597，664—65，968，

972，973Igorka rivers（伊戈尔卡河），839
Illustrious（光辉号），818 脚注
Imredy，Bela（贝拉·伊姆雷第），387—88
India （印度），558，560，883，901，957
Indian Legion（印度军团），1102 脚注
Indian Ocean（印度洋），810，915
Indochina（印度支那），884
Informationsheft（《情报稿》），784
Innitzer，Cardinal（因尼茨尔红衣主教），350
Innsbruck（因斯布鲁克），75，335，553
Institute forMilitarySeientificResearch（军事科学研究所），980
Institute forResearch（Forschungsamt）（研究所），338
Interior，Ministry of the （内政部），275，497—98，1031
“InternationalCommission”on partition of Czechosl.（调查瓜分

捷克斯洛伐克“国际委员会”），417 脚注，420，421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国际军事法庭），1142
Iran （Persia）（伊朗），757，810，915
Iraq（伊拉克），828，829，841
Oreland（爱尔兰），474，646
Irgens，Captain（伊尔根斯上尉），706
Iron Cross（铁十字奖章），30，122，284，754 脚注
Ironside，Gen.Sir Edmund（埃德蒙·埃昂赛德爵士），504，682 脚注
Iserlohn（伊泽尔隆），1129 脚注
Istanbul（伊斯但布尔），1026
Istria（伊斯的里亚），1005
ItalianAir Force （意大利空军），556 脚注
ItalianArmy（意大利陆军），554，556 脚注，817，818，825，826，

827，850，869，909—11，912，915，920—21，925，928，929，996，1001，
1002，1006

ItalianNavy（意大利海军），554，818 脚注，1000，1002 脚注
Italian Social Republic（意大利社会共和国），1005
Italy（意大利），97，2911 294，307，359，436，478—80，490，501，

511，529，530，539，800—1，803—4，806，807，850，924，995，996；
andAnschluss（与德奥合并），209，280，285，296—97，301，302，

324，327，334—37，339，343，345 脚注，347；
prewar policy to-ward Britain，France（战前对英法的政策），284



—85，289，296，298，301，400，436，508，603，687；
invasionofEthiopia（侵略埃塞俄比亚），289，290，296—98；
aid to Spanish rebels（援助西班牙叛军），297—99，307，814；
inAnti-Comintern Pact（在反共公约中），299；
role in German-Czech crisis（在德捷危机中的作用），377，403，404，

408—10，414—21；
frictionwithGermany（与德国龃龉），400，487，492，547—48，665

—66；683，687，774，815：
inva-sion of Albania（进攻阿尔巴尼亚），469，813；
military alliance withReich（与德国缔结军事同盟），482—84（另

见 Pact of Steel[钢铁条约]） ；
reluc-tance to take part in war （不愿参战），493，507，508，510，

512，551—57，561，564—68，598，603—8，620—21，642—43，645，657，
687—92 ；

enters war against France（参加对法作战），739，740，743—44，
746，877（另见 Franco-Italian armi-stice[法意停战协定]）；

war against Britain ln Mediter- ranean.N. Africa（在地中海和北
非与英作战），740，757，813，817—22，836，900，912，914，921；

in Tribartite Pact  （在三国条约中），802，808，889；
inva-sion of Greece（进攻希腊），816—18，821—23；
royal fami1y of（王室），820，996；
gets slice Of Yugoslavia（分得南斯拉夫一杯羹），824，8261
waragainst U.S.S.R.（对苏作战），851，873，909—11 ；
war againstU.S.（对美作战），871，885，889—90，894，898，900；
Allied landing and Battle of Italy （盟军登陆和意大利战役），921，

956，995,1000,1001，1006，1008，1009，1033,1036，1043，1100，1107，
1138;

ousts Duce，makes peace with Allies（黜免墨索里尼、与盟国媾和），
995—1001，1003；

German occupation（德国占领），1001 ，1003—5，1009；
Fascist Republican Party（法西斯共和党），1005
Jackson，Robert H.（罗伯特·H·杰克逊），432 脚注，964 脚注
Jacob，Franz（弗朗兹·雅可布），1044
Jacob，Major（雅可布少校），1064 脚注
Jaeger，Dr. Wilhelm（威廉·雅格）， 948—49
Jaklincz，Colonel（雅克林兹上校），634
Japan （ 日 本 ） ，307 ， 487 ， 492 ， 521 ， 522 ， 539,735,753 ，

798,803,804,806,809，839,850，884，895,1025,pacts with Germany，Iia1y
（与德意缔约）。

299，436，506，802，808，871，876，886—95；
in Hitler’s strategy（在希特勒的战略中的地位），508 脚注，821，

散见 871—96，915；
war againstU. S.，Britain（对英美作战），870—76，880，883—96，

900，901，1007：



neneutral-ity pact with U.S.S.R.（与苏缔结中立条约），876—77
Japanese Air Force（日本空军），901 脚注
Japanese Army（日本陆军），877
Japanese Navy（日本海军）,872，873，887，888，891，892，895
Jaspers，Karl（卡尔·雅斯伯斯） ，251
Jastrzembski（雅茨仁伯斯基），见 Falken-horstJeanneney， Jules

（儒勒·让尼纳），437
Jena（耶拿），98，173，933160Jeschcnnek，Gen，Hans（汉斯·那舒

恩纳克将军），621，763，771
Jessen，Jens Peter（詹斯·彼得·耶森），908,1072
 Jesus Christ，Jew or no？（耶稣基督，是否犹太人？），107，108，

124
“Jewish Emigration Office”，Vienna（“犹太人移民局”），351
Jews（犹太人）， 144，157，179，355，641，700，751 脚注，828，

1088；
Hitler’s hatred for（希特勒的仇视），25—27，31，35，39，41，

81，84，87，97，111，119，137，1124，1126；
German writings against（德国人反犹著作）、98—101，106—7，236;
NaZi persecu-tion of（纳粹迫害），203，209，215,236，260，351，

430—35，685,1028，1031，1071;
exclusion of from arts and professions（艺术界和职业界排斥犹太

人），242—43，245—46，249—51，268；
laws against（反犹法律），213—34，237;
in Czechos lovakia（在捷克斯洛伐克），383，438，439，991；
extermination program，（灭绝计划）.659—65，937,944，946,953,958

—69.972—79，991，1029，1061：
In U. S（在美国），688，749 脚注，872，875 脚注，897， 899；
used as slave labor（被用作奴隶劳工），948—49；
warsaw ghetto uprising（华沙犹太区暴动），974—79;
medi-cal experiments on（在犹太人身上作医学试验），979—81，985
Jod1 ，Gen.Alfred（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142，290，291 脚注，

293，316，319，404,670,671—72，816,821，824，825，866，873，911,918
脚注，921，922，1010，1034，1077，1098，1112—16；

on Blomberg affair（谈勃洛姆堡事件）,311—14；
on Anschluss（谈德奥合并）， 326 脚注， 331，334—36，348；
on Czech problem and annex-ation（谈捷克问题和并吞）, 363，365，

366，369,370，377—79，387,392 脚注，422， 424；
on western-front op-erations（谈西线作战），378，424，635，644，

718—20，727，732，746；
on Nor-way operations（谈挪威战事），677，680，682，683，696，

709，710;
OnFrench armistice（谈法国停战），741,744；
on invasion of Britain（谈进攻英国），758，760，764，767，770：
oninvasion of Russia（谈进攻俄国），795,797,856,858,863，925，



931;
on Hitler’s Commando Order（谈希特勒的“突击队命令”） ，956；
on Italiansurrender（谈意大利投降），998—99，1001；
on Allied landings in Normandy （谈盟军在诺曼第登陆），1038—40；
injured by bomb aimedat Hitler（希特勒遇刺时被炸伤），1051，1054；
signssurrender（签字投降），1138—39；
exe-cuted at Nuremberg（在纽伦堡被处决）,1143
Johannmeier ， Maj.willi（维利·约翰迈耶少校），1129
John，Lieutenant von（冯·约翰中尉），1050
Johst，Hans（汉斯·约斯特），242—43
Juenger，Ernst（恩斯特·约恩格），242，1042 脚注
Jueterbog（于特堡） ，370，1057
Jung，Edgar（埃德加·荣格），218，222
Junge，Gertrude（格特路德·荣格）， 1123，1132
Jungvolk（青年），120，253，255
Junkers（容克地主），53，93—94，96，99，154，157，162，179—80，

186，198，201，205，215，236，257
Justice，Ministry of（司法部），312
Jutland，Battie of（ 日德兰半岛之战），486，698—99，707
Kaas ，Monsignor（卡斯主教），189，199
Kahr，Gustav von（古斯塔夫·冯·卡尔），34,51，64，65，66，67，

68，69—72，75—76，80 脚注，223
Kaiser.Jakob（雅可布·凯撤） ，373
Kaiserhof hote1，Berlin（凯撒霍夫饭店），4，154，155，156，157，

168，175，176，177，182
Kaltenbrunner ，Dr，Ernst （恩斯特·卡尔登勃鲁纳），956，1070，

1143
Kampfbund（战斗联盟），见 Deutscher Kampfbund （德国人战斗联盟）

Kant，Immanuel（爱麦虞埃·康德），93，97，99
Kantzow，Carin von（卡林·冯·肯佐夫），见 Goering，Carln von Kantzow

（卡林·冯·肯佐夫·戈林）Kanya，Kalman（卡尔曼·卡尼亚），387—88
Kapp，Dr. Wolfgang（沃尔夫冈·卡普），33—34
Kappel （卡普尔），273—74
Kapp putsch（卡普政变），3，33—34，43，55 脚注，60，63，75，202
Karinhall（卡林霍尔），777，1112
Karlsruhe （卡尔斯卢合），564
Karlsruhe（卡尔斯卢合号），702
Karmasin，Franz（弗朗兹·卡马辛），437，442
Kasserine Pass（凯塞林山口），1029
Katzenellenbogen，Dr.Edwin（埃德温·卡成仑包根），991
Kaufmann，KarI Otto（卡尔·奥拓·考夫曼），1009
Kaunas（考那斯），794，967
Kearny（克尔纳号），883
Keite1，Field Marshal Wilhelm（威廉·凯特尔陆军元帅），281，319，



482，542，644，667，669，760，816，824，834—35，873，911，917，922，
945，999，1041 脚注，1039，1100，1103，1111，1115，1118，1130；

and Blomberg affair（与勃洛姆堡事件的关系），312—14，316；
Chief of Armed Forces High command（任最高统帅部长官一职），318；
role in Anschluss（在德奥合并中的作用）， 325，329，331，335；
Czech invasion plans（侵捷计划），356，357，361—63，365—67，

378，379，393，396，423—24，428，438,440，441，444；
 Poland invasion plans（侵波计划），462，484，497，498 脚注，518，

556，557；
and ant-Hitler cons piracy（与反希特勒密谋的关系），559—60，1021，

1034，1047，1048 脚注，1049—52，1054，1058—60，1064，1073，1077—
78，1079 脚注；

western front（西线），635，651，720；
and Nazi war crirnes（与纳粹战争罪行），660—61，831，832，846，

941，952，954，957—58；
Norway invasion（进攻挪威），677，679，680，682，710：
at French surrender（在法国投降式上），742—45；
named Field Marshal（擢升陆军元帅），755 脚注；
Britaln invasion plans（进攻英国计划），764—681
war on Russia（对俄作战） ，797，858，866，909，925；
 Battle of Berlin（柏林战役），1112—14，1120；
his death or-dered by Bormann（鲍曼下令处死），1132;
executed at Nuremberg（在纽伦堡被处决），1142—43
Keller，Helen（海伦·凯勒），241
Kelly，Dr.DouglasM.（道格拉斯·M·凯莱），837，838 脚注
Kelly，Sir David（戴维·凯莱爵士），751 脚注
Kempka，Erich（埃里希·肯普卡），1111，1133，1134,1137
Kennan，George F.（乔治·F·凯南），843 脚注
Kennard，Sir Howard（霍华德·肯纳德爵士），464—65，466 脚注，

574—75，586—87
Kennedy，Joseph P.（约瑟夫·P·肯尼迪），688
Keppler，Wilhelm（威廉·凯普勒），144，178，339，340，342，442
Kerr，Aifred（阿尔弗雷德·凯尔），241
Kerr1，Hans（汉斯·凯尔），127，238，239
Kesselring，Field Marshal Albert（艾伯特·凯塞林元帅），722，733，

755 脚注，775，912，1001，1006，1099，1106 脚注，1112，1113，1138
Ketteler，Wilhelm von（威廉·冯·凯特勒），348 脚注
Kharkov （哈尔科夫），933 ，1006
Kiel（基尔），55，281，377，752，1008
Kie1，University of（基尔大学），519，987
Kielce （基埃尔策），626
Kiep，Otto（奥托·基普） ，1025，1026，1072
Kiev（基辅），798，811，853，857，858—59，939，961，1007
King-Hall，Stephen（斯蒂芬·—霍尔），615 脚注



Kira，Princess（寇拉公主），907
Kircher，Rudolf（鲁道夫·寇彻尔），245
Kirdorf，Emil（艾米尔·寇道夫），134，144
Kirk，Alexander C.（亚历山大·C·寇克），561，637
Kirkpatrick，lvone（艾冯·寇克派特里克），397，836—38
Kiizbuehl（基茨布尔），333
Kj■1sen，Captain（寇尔森海军上校），694—95
Kladno（克拉德诺），991，992
Klagenfurt（克拉根福），13—14
Klausener，Erich（埃里希·克劳斯纳），218，223，235，269
Kleist，Gen.Ewald von（埃瓦尔德·冯·克莱施特将军），319，373，

380—81，557，724 脚注，855，860，861，889，914，916，928，1027
Kleist，Heinrich von（海因里希·冯·克莱施特），1027
Kleist，Peter（彼得·克莱施特），555 脚注，1017 脚注
Kletskaya（克列茨卡亚），926
Klintzich，Johann Ulrich（约翰·乌里希·克林茨赫）， 42—43
Klop，Lieutenant（克洛普中尉），654—55
Kluge，Field MarshaI Guenther Hans（古恩特·汉斯·克鲁格陆军元

帅），318—19，625，755 脚注，860，863，864，865，868—69，1013 脚注，
1014—15，1018—19，1020，1021，1030，1041，1046，1047，1058，1064，
074—75，1076—77，1079，1082

Knilling，Eugen von （欧根·冯·克尼林），64
Koblenz（可布林斯），1101
Koch，Erich（埃里希·科赫），127，939
Koch，·I1se（伊尔西·科赫），983—84
Kochem（科切姆），273
Koeln （科尔恩号），697
Koenigsberg（柯尼斯堡），93 ，349，538，843 脚注，1069
Koenigsberg（柯尼斯堡号），697，701
Koestring，Gen. Ernst（恩斯特·科斯特林将军），799
Koht，Dr.Halvdan（哈尔夫丹·科特），705,706
Kokoschka ， Oskar（奥斯卡·科科契加），243—44
Kola Peninsula（科拉半岛），942
Koller，Gen.Karl（卡尔·科勒将军），1112—13，1115，1116
Konev，Marshal Ivan S.（伊凡·S·科涅夫元帅），1097
Konoye，Prince（近卫文■亲王），884，885
Konradswalde （康拉斯瓦德），1072
Kordt，Erich（埃里希·科尔特），381，405，406—7，408，411，415

脚注，548 脚注，550 脚注，555 脚注
Kordt，Theodor（西奥多·科尔特），381，382，384，406，602，649
Korherr，Dr.Richard（理查德·科勒尔），963
KOri，C.H.（C.H.科里），971—72
Korschen（科尔青），1021
Korten，General（科尔登将军），1051，1054 脚注



Kortzfleisch，Gen.Joachim von（约希姆·冯·科茨弗莱契将军），1035，
1061，1066，1073

Kotelnikovski（科切耳尼科夫斯基），927
Kotze，Hans Ulrich von （汉斯·乌里希·冯·科兹），471
Kraemer，Gen， Fritz（弗里茨·克拉麦将军），1095 脚注
Kramer，Gerhard F.（格哈德·F·克拉麦），270
Kramet，Josef（约瑟夫·克拉麦），664，981—82
Krampnitz（克拉姆普尼茨），1046，1057，1065，1115
Krancke， Adm，Theodor（西奥多·克朗克海军上将），922
Kranzfelder，Capt.Alfred（阿尔弗雷德·克朗兹菲尔德上尉），1048
Krause，Dr.Reinhardt（莱因哈特·克劳斯），237
Krebs，Gen，Hans（汉斯·克莱勃斯将军），839，1112，1123，1126，

1129，1133，1135，1137
Kreisau Circle（克莱骚集团），374，908，1015—17,1018,1030，1033，

1036，1072 脚注
Krejci，General（克莱奇将军），363
Kremlin（克里姆林），525，526，539，863
Kressvon Kressenstein，Gen. Frh. Fritz（弗里茨·克莱斯·冯·克

莱斯森施坦因将军），66
Kriegsfalle （可能发生的战争），303
Kristiansand（克里斯丁散），677，702
Krofta，Dr.Kamil（卡米尔·克罗夫塔），390，420
Kroll Opera House（克罗尔歌剧院），198，291，598
Krupp von Bohlen und Halbach，Alfried（阿尔弗雷德·克虏伯·冯·波

伦—哈尔巴赫），950 脚注
Krupp von Bohlen und Halbach，Gustay（古斯塔夫·克虏伯·冯·波

伦—哈尔巴赫），145，189—90，206，949
Krupp works（克虏伯工厂），190，282，498，948，949，968，973
Kuban（库班），909
Kubis，Jan（扬·库比斯），991
Kubizek,August（奥古斯特·库比席克），8脚注，14 脚注，15—16，

18，25
Kuebler，Gen.Ludwig（路德维希·库勃勒将军），869
Kuechler，Gen. Georg von（格奥尔格·冯·库希勒将军），625，660，

721，738
Kuestrin（古埃斯特林），1109
Kuibyshev（古比雪夫），860
Kummetz，Rear Adm，Oskar（奥斯卡·孔末茨海军少将），703
Kuntze，Otto（奥托·孔策），105
Kuntzen，Major von（冯·孔茨恩少校），183
Kursk（库尔斯克），1006
Kurusu，Saburo（来栖三郎），885—86，887，891
Labor，German（德国工人情况），3，18，52,179,180，231，258—59，

261，265，355；另见 trade unions（工会）



LabOr Comrnandos（劳动突击队），65
Laborde，Adrniral de（德·拉波簿海军上将），925
Labor Front（劳工阵线），202，263—67，282
Labor Service（劳动服役），220，249，253，254，256
Lackmann-Mosse，Hans（汉斯·拉克曼—莫斯），245
Lacroix.M. de（德·拉克瓦），390
Ladoga，Lake（拉多加湖），811
Lahousen，Gen.Erwin （埃尔温·拉豪森将军），595 脚注，1019，1026

脚注
Lambach（兰巴赫），10
Lamrnerding，Lt.Gen. Heinz（海因兹·拉麦丁中将），993 脚注
Lammers，Hans（汉斯·拉麦斯），323，941，965，1116，1118
Lampe，Maurice（莫里斯·拉姆普），955
Landbund（农业联盟），154，180
Landespolizeigruppe GeneraI Goering（戈林将军邦警察队），216
Landsberg prison（兰德斯堡监狱），78，79，85，90，111，122，963

脚注，965 脚注
Langbehn，Dr. Carl（卡尔·兰格本），1072
Langbro Asylum（兰格勃罗疗养院），146
Langer，WilliamL.（威廉·L·兰格尔），815 脚注
Langsdorff，Capt. Hans（汉斯·兰格斯道夫海军上校），669—70
Lappus，Sigrid von（席格里德·冯·拉普斯），483 脚注
La Roche-Guyon（拉·罗歇—基扬），1074
Laski，Harold（哈罗德·拉斯基） ，784
Latvia（拉脱维亚），470—71，494 脚注，495,539，541，542，544，

630—31，794，833
Lavs1，Pierre（皮埃尔·赖伐尔），745—46，923，924
LaW for Removing the Distress of People and Reich（人民与国家痛

苦消除法），见 Enabling Act（授权法）
Law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People and the State （Feb.28，1933）

（人民与国家保护法），196，274
LaW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Republic（1922）（共和国保护法），

51
Law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Reich（Jan.30，1934）（国家重

建法），200—1，274 脚注
LaW Regulating National Labor （Jan.20，1934）（全国劳工管理法），

263
Lawrence，Lord Justice（劳伦斯法官），831
League for Air Sports（航空体育协会），17466282
League of 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 Ju-rists（德国国家社会主义

法律工作者联合会），269
League of Nations（国际联盟），112，136，210,211，280,285,286，

289，290，292，294,297，344，346，347，353， 439，458，464，472—73，
480，499，544，656



Lebensraum（生存空间），82，256，283，305，308，427，430，449，
484，488，657,804,915,941

Lebenswege（H.S.Chamberlain）（张伯伦著：《主活的道路》），105
Leber，Julius（尤利乌斯·莱伯），373，1030，1044，1063，1072
Lebrun，Albert（艾伯特·勒伯伦），460
Leclerc，Gen，Jacques（雅克·勒克莱克将军），1085
Leeb，Field Marshal Wilhelm Ritter von（威廉·里特·冯·李勃陆

军元帅），318—19，646—47，755 脚注，853，859，903 脚注
Leger， Alexis（亚历克西斯·莱若），418
Le Havre（勒阿佛尔），762，772，1037
Lehndorff，Count Heinrlch von（海因里希·冯·莱恩道夫伯爵），905
Lehrterstrasse prison，Berlin（柏林利尔特街监狱），1073
Leipart，Theodor（西奥多·莱巴特），202
Leipzig（莱比锡〕，140—42，193，363，372，1016
Le Matin（《晨报》），281
Lemnos（莱莫斯），817
Lemp，Oberleutnant（兰普少校），637，638 脚注
Lenard，Philipp（菲利普·莱纳德），250，251
Lenin，Nikolai（尼古拉·列宁），98，542
Leningrad（列宁格勒），811 822 脚注，853—54，856—57，859，865，

926，937，942
Leonding （利昂丁），11，17，347
Leonrod，Maj. Ludwig von（路德维希·冯·利昂罗德少校），1060,1072
Leopold III，King of the Belgians（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三世），302，

561，616，652，729—31
Lerchenfeld，Count（莱亨菲尔德伯爵），51
Lessing，Gotthold Ephraim（哥特霍尔德·埃弗拉姆·莱辛），93，97，

245
Lessing，Theodor（西奥多·莱辛），251
Leuschner，Wilhelm（威廉·刘希纳），373，1030，1032，1072
Lewis，Fulton，Jr，（富尔顿·刘易斯），748—49
Ley，Dr.Robert（罗伯特·莱伊），127，148，177，202—3，263，264，

265, 266—671 275，282，671， 1142 脚注
Leyden（莱伊登），721
Lezhaky（勒札基），993
Libau（利包），539
Liberals，National（国家自由党），56；另见 German People’sParty

（德国人民党）
Libya（利比亚），817,818 脚注，820，821,823,826，827，912，913
Lichterfelde（利希特菲尔德），216，222，1066，1071 脚注
Liddell Hart，B.H.（B·H·利德尔·哈特），732 脚注，734，761，

762 脚注，855，916 脚注，1041 脚注
Lldice（利迪斯），991—94
Liebknecht，Karl（卡尔·李卜克内西），52，54—55，191



Liége（列日），1086
“Lila”（“利拉计划”），924—25
Lilleharmmer（利勒哈默尔），706，708
Lillesand（利勒散），695
Limoges（里摩日），993
Lindbergh， CharlesA.（查尔斯·A·林白），684，749 脚注，827 脚

注
Lindemann，Gen，Fritz（弗里茨·林德曼将军），1030，1072
Linge，Heiz（海因兹·林格），1134
Linnertz，General（林纳茨将军），1065
Llnz（林嗣），10—11，12，13，14，15，16，25，27 脚注，326 脚注，

347，351，1107，1127
Lippe（利普），180
Lippert，Michael（迈戈尔·利伯特），222 脚注
Lippstadt（利普施塔特），1105
Linski，Josef（约瑟夫·利普斯基），212，455—56，460—61，463

—64，583，584—85，587，588，589，591，603
Lisbon（里斯本），783，785—92
List，Field Marshal Sigmund Wilhelm（席格蒙·威廉·李斯特陆军元

帅），626，755 脚注，823，826，914，915，917，918 脚注
List Regiment（李斯特团），30，47，49
Lithuania（立陶宛），304，429，458，461—62，541，580,630—31，

794，848，962，976
Litt，The odor （西奥多·利特），251
Littorio（利特里奥号），818 脚注
Litvinov,Maxim（马克西姆·李维诺夫），390，404，460，478 脚注，

479，480—81，489，531，544
Lloyd George ， David（戴维·劳合·乔治），232，489，537 脚注
Lobe，Paul（保罗·洛伯），201
Locarno Pact（洛迦诺公约），112，136，212，280，282，283，285，

286—87，290，291，294，302，714
Loire river（卢瓦尔河），1037，1076，1085
London，Jack（杰克·伦敦），241
London（伦敦）：defense measures（防御措施），402，404，595 ;
air bombing of（空袭），423，425，590，767—69，771，772, 776, 777,

780,780,781,1009,1040；
Dutch govt. in（荷兰流亡政府）, 723;
in German plans fOr invt- sion of Britain（在德国进攻英国计划中

的地应），763，767—69，782—83,829
LondOn，Ciiv of（伦敦城），539—40
London Daily Herald（伦敦《每日先驱报》），210
London Daily Mail（伦敦《每日邮报》），280—81，453
London Daily Telegraph（伦敦《每日电讯报》），344 脚注
London Spectator（伦敦《旁观看》），210



London Times（伦敦《泰晤士报》），210，245，287—88，294，344
脚注，376，382，384 脚注，420，453，784，914 脚注
Lonesome Guest（Goebbels）（戈培尔著：《孤客》），124

Loraine，Sir Percy（潘西·洛林爵士），603 脚注
Lorenz, Heinz（海因兹·洛伦兹），1122，1129
Lorraine（洛林），400
Lossberg，Lieut.Col.Bernhard von（伯恩哈德·冯·洛斯堡中校），

769 脚注
Lossow，Gen，Otto von（奥托·冯·洛索夫将军），65—72，75—76
Lothian，Lord（洛提安勋爵），293，750
Louis-Ferdinand，Prince （路易—斐迪南亲王），907
Louvain （鲁文），717，724
Louvre（卢浮宫），945
Low Countries（低地国家），640，652，714，775；另见 Belgium；

Netherlands（比利时，荷兰）
Lubbe，Marinus van der（马里努斯·范·德·卢勃），192—94，269，

654
Lublin（卢布林），626，631，971，974
Lucas，scott（斯各特·卢卡斯），750 脚注
Ludecke，Karl（卡尔·卢台克），119
Ludendorff，Gen. Erich（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31， 32，34，46

脚注，53，56，63—64，69，70—74，75，78，118，122，123，144，150，
259，312，530，754 脚注，871

Ludendorff Bridge，Remagen（雷马根的鲁登道夫桥），1101
Ludin，Lieutenant（卢丁中尉），139—42
Ludwig，III，King of Bavaria（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三世），28
Ludwigshafen（路德维希港），234
Luebeck（卢伯克），238，676，1105，1116
Lueger，Dr. Karl（卡尔·卢格），24—25，138
Lueneburg（卢纳堡），981，1141
Luettwitz，Gen，walther Frh.von（瓦尔特·冯·卢特维茨将军），55，

60
Luettwitz，Gen. Heinrich von（海因里希·冯·卢特维茨将军），1093
Luetzow（卢佐夫号），667，668
Luetzow（卢佐夫号，未改名前 Deutsch-land 德意志号） ，702—3，711
Luftflotten（航空队），775
Lufthansa（汉莎航空公司），146,907
Luftwaffe（德国空军），284，317，318，423，425，571，621，749

脚注，755 脚注，813，818 脚注，820，826，827，850，881，903 脚注，923，
1004，1034，1043 脚注，1056，1072，1126，1128，1130；

building of（建军），282，283，299，489，853；
 in SpanishCivilwar（在西班牙内战中），297， 300；
war prepara-tions（备战），305，335，336，362，369—70，445，487，

488，497，517 脚注，529，590；



bombing of Poland（轰炸波兰），597，603；
in war in the west（西线作战中），619—20，633，646，671—72,726，

730，738，1036，1039，1040，1099；
Norway campaign（挪威战役），673，681，682，699，702，703，706，

708，711;
operations in Hol-land，Belgium（在荷比作战），718—19，721，722，

725，730；
and Stop order（与停止前进命令），732，733，736—37;
 Battle of Britain（不列颠战役）。
752，756，758，759，761，765—67，771，772，775—77，779—81;
eastern front （东线），797，860，926，947 脚注，1009，in Mediterranean

area and N. Africa（在地中海地区和北非），912—13，922；
medica1 experiments for（为空军进行的医学试验），984—87；
Battle of Berlin（柏林战役），1112，1115，1122;
 Goering ousted（戈林被撤职），1119
Lunding ，Colonel（伦丁上校），1073
Lupescu，Magda（马格达·卢伯斯库），800 脚注
Lusitania（卢西塔尼亚号），637
Luther，Dr. Hans（汉斯·路德），204
Luther，Martin（马丁·路德），91，174，236，237
Lutze，Viktor（维克多·卢策），221
Luxem bourg（卢森堡），470，561，590，644，646，650，715，720
Luxemburg，Rosa（罗莎·卢森堡），52，54—55
Lw6w （Lemberg），Poland（利沃夫），628，967
Lyme Bay（来姆湾），762，763，764，766，767
Maas（Meuse）river（马斯河），721
Maastricht（马斯特里赫特），724
Mackensen，Field Marshal August von（奥古斯特·冯·马肯森陆军元

帅），197，225，284
Mackensen，Hans Georg von（汉斯·格奥尔格·冯·马肯森），483，

553，554，565 脚注，566，568，687，890
Mackesy,Maj.Gen.P.J.（P·J·马克赛少将），707
MaddalenaI.（马达累纳），1003
Madeira（马德拉），265，817
Madrid（马德里）， 785—88
Mafalda，Princess（玛法尔达公主），146，352，984 脚注，1003
Magdeburg（马格德堡），1105“Magic”（“魔术”），885，886—87 ，

888 脚注
Maginot Line（马奇诺防线），293，294，422，531，646，718，719，

720，725
Magistrati，Count Massimo （马西莫·马吉斯特拉蒂伯爵），553
Maikop（迈科普），859，909，914
Mainz（美因兹），400，1101
Maisel，Gen. Ernst（恩斯特·迈赛尔将军），1078



Maisky，Ivan（伊凡·迈斯基），478 脚注，495 脚注
Makins，R.M.（R·M·马金斯），605 脚注
Malaya（马来亚），892，901 脚注
Malcolm，Major General（马尔科姆少将），31 脚注
Maldon （马尔顿），763
Malkin，Sir William（威廉·马尔金爵士），391
Malmedy（马勒梅第），954，1095 脚注，1096 脚注
Maloyaroslavets（马洛亚罗斯拉韦茨），868—69
Malta（马耳他），912—13，921， 922，1002 脚注
Manila（马尼拉），876
Mann，Heinrich（海因里希·曼），241
Mann，Thomas（托马斯·曼），241，242
Mannerheim，Marshal（曼纳兴元帅），682 脚注
Manoilescu，Mihai（米海·马诺莱斯库），800
Manstein，Gen，Fritz Erich von（Lewinski）（弗里茨·埃里希·冯·曼

施坦因将军），284，335，345 脚注，369，370，424，488，718，726，830
脚注，840，903 脚注，926—27，928，1015，1030

Manteuffe1，Gen. Hasso von（哈索·冯·曼特菲尔将军），1090，1091，
1093，1094

Marahrens，Bishop（马拉伦斯主教），239
Marburg（Maribor）（马尔堡，又名马里波尔），13，217
Marburg，University of（马尔堡大学），218，219，251
Margival （马吉瓦尔），1039，1040Marienbad（马里安巴德），251
Marienburg （马里安堡），255
Marienwerder（马里安瓦尔德），1072“Marita”（“马丽他”），823，

824
Marneriver（马恩河），727，863，1088
Marseilles（马赛），740
Marshall，Gen. George C.（乔治·C·马歇尔将军），1001 脚注
Marx，Karl（卡尔·马克思），98
Masarik，Dr.Hubert （休伯特·马萨里克），416—17，418
Masaryk，Jan（扬·马萨里克），404，411，784
Masaryk，Tomás Garrigue（托马斯·迦里 格·马萨里克），358，359，

443，444，445，448
Masefield，John（约翰·曼殊斐尔），385 脚注“master race”concept

（“主宰种族”思想），21—28，81—82，86—89，93，97，98，100，103
—9，232，236，249，250，255，286，286，937，939，991

Mastny，Dr. Vojtech（伏伊特赫·马斯特尼），346，416—17，418
Matisse，Henri（亨利·马蒂斯），244
Matsuoka，Yosuke（松冈洋右），839，871，873，874—76，877，878，

888，888，892
Matuschh，Capt.Count von（冯·马图契卡上尉），1030
Matzelsberger，Franziska（Frau Hitler）（弗朗席斯卡·马茨尔斯伯

格），9



Maurice，Emil（艾米尔·莫里斯），42，79 脚注，132，221，223
Maurice，Maj.Gen.Sir Frederick（少将弗雷德里克·莫里斯爵士），

31 脚注
Mauthausen（毛特豪森），272，351，955，956，967，981
Max，Prince of Baden（巴登的马克斯亲王），32,52,55
Maxwell-Fvfe，Sir Davd（大卫·马克斯威尔—费夫爵士），517
May Day celebration （1933）（五一节庆祝活动），202
Maydell，Baron Konstantin von（康斯坦丁·冯·梅台尔男爵），685

脚注
McAuliffe，Gen.A.C.（A·C·麦克奥利夫将军），1093
Mc Carthy，Joseph R.（约瑟夫·R·麦卡锡），1095 脚注
McCloy，John J.（约翰·J·麦克洛埃），950 脚注，1096 脚注
Mechelen-sur-Meuse（缪斯河畔的梅克林），671
Mecklenburg（梅克伦堡），161，301
medical experiments，Nazi（纳粹医学试验），979—91
Medina Sidonia，Duke of（麦丁那·西多尼亚公爵），914 脚注
Mediterranean（地中海），301，530 ，554，691，757，808，812—13，

817—19，827，829，912—14，925，995，1007，1008
Mehlhorn，Doctor（梅尔霍恩），520
Meinecke，Friedrich（弗雷德里希·梅因克），6
Mein Kampf（Hitler）（希特勒著:《我的奋斗》），80—81，113，129

—30，133，134，249，autobiographical material（自传性材料），10，
11，13，14，16，18—22，25—29，34，36，39，40，44，109—10； cited
（引述部分），6，22，25，26，32，41，43，44，82—90，97，110—11，
209，230，234，240，243，248，279，288，307—8，429—30，454，544
脚注，549，796，941,1124，1131

Meissner，Otto von（奥托·冯·梅斯纳），4，155，168—69，173，
175，181，183—84，196Mell，Max（马克斯·梅尔），102

Memel（默默尔），42829，456，461—62，1033
Mendelssohn，Felix（菲立克斯·门德尔松），242 Merekalov，Alexei

（亚历克赛·梅利卡洛夫），476，479—80
Mersa Matruh （梅尔沙—马特鲁），817
Mertz von Quirnheim，Colonel von（冯·梅尔茨·冯·基尔海姆上校），

1058，1060，1067，1068
Mesny，General（梅斯尼将军），1100
Messerschmitt，wilhelm（威廉·麦塞施米特），835
Metz（梅茨），1076，1086
Meuse river（缪斯河），716—18，723—26，1086，1090 脚注，1092

—93，1094
Mézières（梅济埃尔），717
Michae1，King of Rumania （罗马尼亚国王米哈伊尔），800 脚注
Michael （Goebbels）（戈培尔著：《迈戈尔》），124
Middle East（中东），828，829，912，919;
另见 Arabia；Iran;Palestine Syria Miklas，wilhelm（威廉，米克拉



斯），331，332，334 脚注，338， 339，340，341—43,346，347
Mikoyan，Arlastas（阿那斯塔斯·米高扬），494
Milan （米兰），482，740 脚注，995，1131
Milch，Field Marshal Erhard（埃哈德·米尔契元帅），484，497，733，

755 脚注，947 脚注，985，986
Militaer-Wochenblatt（《军事周报））, 260
Minsk（明斯克），621，855，962 脚注，967，973 脚注，1020
Minabeau，count Honoré Gabriel victor Riqueti de（昂诺雷·加勃

里埃·维克多·里克蒂·德·米拉波伯爵），93
Mius river（米乌斯河），861
Moabit prison（摩亚比特监狱），239，1025 脚注，1068
Mcde1，Fielú Marshal Walther（瓦尔特·莫德尔陆军元帅），947，1076，

1078，1088，1090，1095，1105
Moellendorff，Captain von（冯·莫仑道夫上尉），1049，1053
Moerdijk（莫尔狄克），721，722
Molde（莫耳德》，708
Moll，sergeant（莫尔中士），970
Molotov，Vyacheslav M.（维亚契斯拉夫·M·莫洛托夫），490，544

脚注；
named Foreign Min.（就任外长），480—81;negotiations with Germans

（与德国人谈判），476，481—82，491—94，501，505，506，513—14，520
—28。535 脚注，538，540，562，622，626—31，639，667，793—95，844;

With British,French（与英法谈判），495，496，503，504，537;
Berlin visit（柏林之行），800，803—9，818：
replaced as Prime Min.by Stalin（斯大林亲任总理一职），841—44;
receives German war decla-ration（接受德国宣战书），846—49
Moltke，Hans Adolf von（汉斯·阿道夫·冯·毛奇），377，460，462，

499
Moltke，Field Marshal Count Helmuth von（陆军元帅赫尔莫特·冯·毛

奇伯爵），374，657，723，1081
Moltke，Count Helmuth James von（赫尔莫特·詹姆斯·冯·毛奇伯爵），

374，558,908，1015，1016，1025,1036，1072 脚注
Monckton，Sir Walter（瓦尔特·蒙克顿爵士），789，791
Monschau （蒙却奥），1092—93
Montevideo（蒙得维的亚），669—70
Montgomery，Gen.sir Bernard Law（伯 纳德·劳·蒙哥马利将军），

919，920，1001，1086，1088—89，1102，1105，1138，1141
Monthermé（蒙丹梅），724
Montoire（蒙都瓦），814，815 脚注，816
Mooney，JarnesD.（詹姆斯·D·莫纳），686 脚注
Moravia（摩拉维亚），359，362，428，429，438，440，443，444，448，

449，451，460，598，657，686，991
Moravská-Ostrava（摩拉夫斯卡—俄斯特拉伐），383，444
Morell，Dr.Theodor（西奥多·莫勒尔），444，447，1056，1102



Morgan，J.P.（J·P·摩根），688
Morgenthau，Henry，Jr.（亨利·摩根韬），897 脚注
Morison，Samuel Eliot（塞缪尔·伊利奥·摩里逊），883 脚注
Morocco（摩洛哥），297，814，923
Morris，Leland（利兰·毛里斯），900
Moscicki，Ignacy（伊格纳西·莫斯切斯基），560—61
Moscow（莫斯科），Getman war planls against（德进攻莫斯科计划），

798，810，811，937；
rumors of German at tack in（德军攻入莫斯科的谣传），842，844；

German drive toward and  defeat at（德军向莫斯科挺进与败于城下）， 853
—54，856—61，863—70，891,905，952，1006，1007，1081；

evacuated by govt.（政府撤出），859—60
Moscow Pact（莫斯科条约），见 Nazi-Sovi-et Pact（德苏条约）Moselle

river（摩泽尔河），1086，1088，1089，1099
motion pictures，Nazi control of（纳粹控制电影事业），247
Mozdok（莫兹多克），914“Mr.X,”（X先生），见 Bryans，J.Lonsdale

（J·朗斯台尔·布赖恩斯）Muehlmann，Doctor（缪尔曼），340
Mueller，Heinrich（海因里希·缪勒），519—20，595，953，1044
Mueller，Hermann （赫尔曼·缪勒），137
Mueller，Dr.Josef （约瑟夫·缨勒），648，693，1024
Mueller，Ludwig（路德维希·缪勒），235，237，238
Mueller，Wilhelm（威廉·缪勒），250—51
Muenchener Neueste Nachrichten（《慕尼黑新消息报》），223
Muenster（缪恩斯特），239；
Treaty of （缪恩斯特条约），644Muenstereifel（缪恩斯特莱菲尔），

720
Muff，Lt.Gen.Wolfgang（沃尔夫冈·莫夫中将），323，340，342
Munch，Edvard（爱德瓦·门契），698
Munich（慕尼黑），38—44，46—49，112，118，120，123，128—29，

131，132，138，148，156，225，244，271，279，406，457，694，923，1107；
Hitler moves to，from Vienna （希特勒自维也纳迁来），27—28；Hitler

returns to after war（1918）（希特勒战后重返），31，33—36；
amagnet for anti-Re-public forces（反共和势力的中心），34；
Roehm purge in（清洗罗姆案），220—231
Hitler-Duce meeting in （希特勒与墨索里尼在此会晤），740—41；
Hitler-Laval meeting in （希特勒与赖伐尔在此会晤），924；
Cianos take refuge in （齐亚诺在此避难），1004—5；
conspirators plan to take over （密谋分子攻占计划），1033，1034;

另见 Beer Hall PutschMunich，University of （慕尼黑大学），48，124，
1022—23

Munich Conference and Pact（慕尼黑会议与协定），384，403，407, 409
—28，436—37，439，440，443，445，448，450—53，496，506，531，543，
544，557，562，565，566，570，571，580，583，603，611，619，635

Munk，Kaj（卡伊·门克），957



Munters，Vilhelms（威廉斯·门特斯），471
Murmansk（摩尔曼斯克），667，695 脚注，811，859
Murray，Gilbert（吉尔伯特·摩雷），784
music，Nazi control of （纳粹对音乐的控制），242
Mussolini，Benito（本尼托·墨索里尼），63，209，261，344，450，

507，562，640 脚注，645，657，727，735，747，819，849—51，872，923
脚注，995，meetings with Hitler（与希特勒会晤），217，301，740—41，
774，815—16，821—22，995—96，1049，1055—57 ；

sends troops to bar Austrian An-schluss （派军阻挠德奥合并），
280；

invades Ethiopia （侵入埃塞俄比亚），289—90，296；
Hitler gains support of （希特勒得其支持），296—99，301—2，324，

327：
approves Germanannexation of Austria（同意德并吞奥地利），302，

324，327，334—35，336—37，339,343，315，347;
rolein Czech problem（在捷克问题上的作用），377，400，403，407

—10，414—19;
reluctance to risk war a-gainst West（不愿冒与西方作战的危险），

436，482—83，493，508，509，511—12，529，547—48，551—57，564—
68，570，665—66，687—92；

conquest of Albania （征服阿尔巴尼亚），469；
attltude toward U.S.（对美态度），469—70，875 脚注，889—90，

893;
opposes Axis amity with U. S.S.R.（反对轴心国与苏亲善），478—

79；
signs Pact of Steel （签订钢铁条约），482—83；
mediation in war crisis （在战争危机中调解），587—89，592，603

—8，615—18，620—21，640，643；
criticizes NaZi policy toward U.S.S.R.（批评纳粹对苏政策），666，

683，687，6881
promises to enter war （答应参战），689—92；
war，armistice with French（与法国交战与停战），739—41，745，

746；
war with British（与英国交战）， 733，755，812—14，928；
invasion of Greece （进攻希腊），815，816，818，825，826；
in war against U.S.S.R.（与苏作战），851，909—11；
rela-tionswith Japan（与日关系），875，889—90，893；
urges Hitler to make peace in east（要求希特勒在东线媾和），928，

995；
deposed，arrested （被黜，被捕），996—98，1002，1003；
is rescued by S.S.（被党卫队救出），999，1000，1003—6；assassinated

（被害），1131
Myth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Rosenberg）（罗森堡著： 《二

十世纪的神话》），149



Nacht und Nebel Erlass （Night and Fog Decree）（夜雾命令），957
—58

Naggiar，Paul－Emile （保罗—艾米尔·纳吉亚尔），537
Namier，Sir LewisB.（刘易斯·B·纳米尔爵士），556 脚注，593 脚注，

611
Namsos （纳姆索斯），708
Namur （纳缪尔），717，724，725，726，1086
Nansen，Fridtjof （弗里德托夫·南森），675
Nantes （南特），956
Naples（那不勒斯），1001，1002
Napoleon（拿破仑），98， 111，206，448，542，629，760 脚注，769

脚注，812，829，851—52，853，859，860，865，867，868，1015，1028
Napoleon III （拿破仑三世），95，723
Narew river（那累夫河），497，532，541，629，631
Narvik （纳尔维克），674，676， 681，695，696，700—1，707，708，

709，711，721，752，810，930
National Assembly，German （德国国民议会），31，57，59
National Club，Berlin （柏林国民俱乐部），44
National Liberals （国家自由党），56
National Political Institutes of Education（全国政治教育学院）,255
National Redoubt （民族碉堡）， 1105— 6 National Socialist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Lecturers（国家社会主义大学讲师协会），
249

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 Freedom Movement（国家社会主义德国自
由运动），112，118，123

National Socialist movement（ideo-logy）（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思
想] ），25，36，38，39，40—41，83—85，97—104，108—9，117，120
—21，249，1029，1030，1042，1070—71，1082，1123，1125，1128

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 WotkerS’（Nazi）Party，or N.S.D.A.P.
（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简称纳粹党），3，19，22，24，63，112，121
—23，129，154，159，160，165，168，173，184，185，189—92，194，240，
314—15，372，373，430—31，562，563，663，834，837，1061，1064，1065，
1080；

establishment and ear1y growth（建党和初期发展），41—51：
“second revolution”and“so-cialism”in（党内“第二次革命”和

“社会主义”），41，123，126，128，143，147，176，180，204—8，213
—15，232，261；

Hitler’s dictotorship in （希特勒在党内的独戴），44—46；
suppressed ofter putsch attempt（政变失败后遭到取缔），72，75，

111—121
e1ection campaigns （竟选），118，138，152，153，156—59，166，

171—72，180—81，194—96，211—12；
structure （组织结构）， 119—21，252—53，255，263；
fac-tional strife in （党内派系斗争），122—23，126—29，143—



44，147，172，174，180，181，204—8，216；
financial aidfrom big business （得到大企业的资助），134，142

—45，172，176，178，179，203；
gains support in Army （得到陆军方面的支持），139—42，146—49；
activities in Reichstag （在国会中的活动），162，170—72，174，

179，181，199；
sole party in Germany （成为德国唯一政党），201；
 control ofchurches（控制教会），234—40；
of arts and pro－fessions （控制艺术界和职业界），242，244，246；
of education （控制教育界），249，251；
of farmers（控制农民），257；
of labor （控制工人），263—64；
of courts（控制法院），268—69；
terrortactics（恐怖策略），194，221，226，231，233，237，239，

271，276，351，369，372，956—63，993，1139；
in Austria（在奥地利），279，280，296，323，328，330—33，337

脚注，340—41，350，351；
in Sudetenland （在苏台德区），359，360，363，376—77，381 脚注，

383
National socialist Teachers’League （国家社会主义教师协会），

249
Nationalists （民族党），见 German Nation-al People’S Party（德

国国家人民党）Natzweiler （纳茨维勒），981Naujocks，Alfred Helmut （阿
尔弗雷德· 赫尔莫特·瑙约克斯）， 518—19， 594——95，599，653，654

Naval High Comrnand （海军总司令部），636，638，844；
另见 Raeder， Adm。
Erich（埃里希·雷德尔海军元帅）Naval war Staff （海军作战参谋部），

637，679,758—59，763—6 各国 766，768，770，772——73，818，829
Navy，German（德国海军），58 脚注，211，305，317，318，321，354，

401，529，766—68，772—73，853，1003，1008，1048，1098，1121——22，
1125.1126 1130；

Hitler’s pledges to （希特勒对海军的保证），207，214—15；
rebui1ding program （重建计划），281—82，287—89，299，487—893；
Meme1，Seizure。of（占领默戳尔），456，461—62；
preparatiOns for war （备战），456，468，487——89，518，520，

524——25，590；
U-boats （潜水艇），281,289，518，520，524，571，622.635—36，

646 ，667，710，879—83，895，902，912，913，996，1007，1008，1099；
war。operations（作战情况）：in Atlantic。（在大西洋），622，635_

38，646，879_ 83，895，902，913,913,1007，1008，1036;1039 shipsinkings
（击沉船只），622，635—36，637——38,646，913，1007；

ship 10sses（舰只损失），669，707，709，711—12，773·781，1000
脚注；

N0rway invasion（进攻挪威），673—75，679，681，696—97，701，



707，709—12；
invasion of Bri-tain （进攻英国）， 752，756, 758—59，761，763

——7唾，781;
Mediterranean offensive urged （要求在地中海采取攻势），816—20，

828—291
operatiOns against Russia（对俄作战），845；
surrender negotiatiOns（投降谈判），1138Nazi—Soviet Pact （德

苏条约），513—16，520—28，531，535 脚注，538—45，547，544——55，
562，563，566，570。

578，609，626，631，794，801，802，839，847，849
Near East（近东），812
Nebe，Arthur（阿图尔·奈比） 373—74，1054—55，1072
Neff，Walter（瓦尔特·奈夫），987，988
Netherlands （荷兰），281，307，470，516，531，561，590，592，

640，711，717，719，723，886；
German war p1ans against （德侵荷作战计划），486，487，519 脚注，

644—47，649—52，656，658，665，669，671，672，694，710，714—19，
739，793；

conquest of（征服荷兰），713，720—24；
German occu-pation of（德国占领），759，943，956—57，969，1090，

1099，1126.1138
Netherlands Air Force（荷兰空军），955
Netherlands Army （荷兰陆军），718，722，723
Neudeck（纽台克），181，182， 214，219，228——29
Neuhaus（纽豪斯），662 脚注
Neumann，Franz L. （弗朗兹·L.纽曼），60
Neunzert，Liutenant （纽恩蔡特中尉），72
Neurath，Baron Konstantin von（康斯坦丁·冯·牛赖特男爵），164，

184，229，276，283，291，295，298，301，305，308，309，310，319，320，
323，335。

345，365，415，448.662，991，1032。
1142——43“Neville Chamberlain. （Masefield）（曼殊斐尔著：《尼

维尔·张伯伦》），384 脚注“New Beginning，A”（Hitler editorial （希
特勒撰写的社论：《新的开端》），118，122

Newton，Sir Basil（巴锡尔·牛顿爵士），390
New York （纽约），376，685 脚注 New York Joumal—Ammcan（纽约《美

国人日报》），748
NewYorkTimes （《纽约时报》）， 245，397 脚注，477 脚注，595 脚

注，748 脚注，897 脚注
Nibelungenlied （《尼布龙根之歌》），102
Niblack （涅布拉克号），880，883 脚注
Nidda，Krug von（克鲁格·冯·尼达），924
Niederdorf（下多夫），918 脚注，1074
Niekisch，Ernst（恩斯特·涅克希），373



Niemen river （涅曼河），851—52
Niemoeller， Rev.Martin （马丁·涅秘勒牧 师），235，236，237，

238，239，352，655 脚注
Nietzsche，Friedrich Wilhelm （弗雷德里希·威廉·尼采），97，99，

10D，101，102—3，110，111
Nieuwe Maasriver（尼维一马斯河），721，722
Nikitchenko， Gen. I.T. （I·T·尼基钦科将军），959
Nile river（尼罗河），913，914，919，925
No0■1，kéon （利昂·诺尔），536，543 脚注，586，605 脚注，743
Nomura，Adm.Kichisaburo 野村吉三郎海军上将），873 脚注，884—87，

891，892
NordicSOciety（北欧人协会），676
Norge（挪奇号），701
Normandy （诺曼第），1037，1038，1040，1076.1085，1089，1092
Notth Afica（北非），740.757，812，813，817，818，820，827，829，

850，902，910——14，919—25，928——29，995，1009，1029，1079；
A11ied lsnding in （盟军登陆），921—25，933
North German Confederation（北德意志邦联），95
North Germanic Union（北德意志联邦），769
NorthSea（北海）， 646， 673，695，720，764，768
Norway（挪威），561，716，805，841；
German war plans against （德侵挪作战计划），673—83，689，694
Altmark incident （阿特马克号事件），679—80；
In vasion of （入侵）， 698，700—13，719，721，793，826；
history 0f monarchy （王朝历史），704 脚注；
German occu pation of（德国占领），709 脚注，752，768，775，801，

811.914.956—57，993
NorwegiaII Army （挪威陆军），676，678，704，708，709
Norweglan Leads（挪威水路），696
Noske， Gustav（古斯塔夫·诺斯克），55，60
“November criminals”（“十一月罪人”），32，38，63，69，70，

112
N.S.Briefe（《国社党通讯》），123
N.D.A.P.，见 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 Workers'party（国家社会

主义德国工人党）Nuremberg（纽伦堡），26，44，50，63，90，207，340，
378—79，987，1106，1107，1111，1141—43

Nuremberg Laws （Sept. 15，1935）（纽伦堡法律），233，274 脚注，
431，439

Nuremberg party rallies （纽伦堡党代表大会），90，207，230，264，
378,382—83，406，425，518，562.1107

Nybergsund （纽伯格宋），705，706
Oberg， Maj. Gen.Karl （卡尔·奥伯格少将），1060，1075，1076
Oberheuser，Dr.Herta（赫塔·奥伯休塞），990
Obersalzberg（上萨尔斯堡）.见 Berchtes gaden（伯希特斯加登）the



（东占区部），940，952
Ochs-Adler, Col.Julius（尤利乌斯·奥赫斯一阿德勒上校），750 脚

注
Ochsner,Colnel（奥赫斯纳上校），869
Oder river（奥得河），1097，1103，1106，1109,1120
Odessa （敖德萨），811
Ohlendorf,Otto(奥托·奥仑道夫），953， 958—62，963 脚注
okH （陆总），见 Army High commandokM（海总），638
OKW（最高统帅部），318，335，363，379， 400，482，795，816，825，

1027，1047， 1049，1050，1072，1115，1130;
Aust-rian，Czech invasion plans （侵奥捷计 划），335，360—61，

370，375，377， 378，387，393，421.428；
P0lish invasion （侵波），469，487，518，529 脚注，532， 551，

595 脚注，599，629，660—61;
western front（西线），640，644，652，656，671，716—20, 722，

723，725—29, 731——35，103;
Norway campaign （挪威战役），673，678，679，681，696；
activities in U.S. （在美国的活动），684，685，749 脚注；
Battle of Britain （不列颠战役），751，756，758，760，763—68；

Barbarossa（巴巴罗沙），797，799，810，812，822，829，831，853，856
—58，918 脚注，919，925，929，933，952, 953；

Mediterranean and N. Africa（地中海和北非），921，922，924;
Italian defection（意大利倒戈），996，999，1001，1006;
surrender （投降）， 1138；
另见 Jodl;Keiiel （约德尔；凯特尔）Abwehr（谍报局），331 脚注，

374，377，462，518，558，648—49，654，685，693，1018，1019，1024，
1026，1029，1036，1043 脚注，1045，1072；

另见 Carlaris；
Oster （卡纳里斯；奥斯特）EconQmic and Armaments Branch（经济与

军备局），413 脚注，517，667 脚注，799；
另见 ThOmas， Gen.Georg （格奥尔格·托马斯将军）olav Trygverson(奥

拉夫·特里格佛逊号），702O
lbricht， Gen，Friedrich（弗雷德里希·奥尔布里希特将军），904，

1018—19，1027，1029，1030，1035，1036，1045，1046—47，1054，1057，
1058——59，1060—61，1064 脚注，1065，1066—67，1068

Olden，Rudolf（鲁道夫·奥耳登），19 脚注，26，128O
ldenburg（奥耳登堡），163O
lympic games （1936）（奥林匹克运动会），232—33，234，835O
perations （cOde l18mes）（作战计划代号）：
Aida（阿伊达），913
AlpineViolets （阿尔卑斯山紫罗兰），821
Aitila （阿蒂拉），820—21
Axis （轴心），1000，1001
Bernhard（伯恩哈德），519 脚注



Black（Schwarz）（黑色），1000
cltadel（城堡），1006
Dynamo（狄那莫），735
Eagle（Adlerangriffe)（鹰），774—75 亲王），907O
skarsborg （奥斯卡斯堡），702—30slo（奥斯陆），614 脚注，639，

676，677，681，695，697，698，701，702—3，704，705，708，709 脚注，
710，721

“Oslo”powers（“奥斯陆”国家），561O
stend （奥斯坦德） ，770O
ster，Co1.Hans（汉斯·奥斯特上校），374，380，381，405，406—7，

558，563，596.648——51，652，654，694，715—16，846 脚往，904，1017，
1024，1073

Osthilfe （Eastern Relief）（东部救济），180，181
“Ostlad”（“奥斯特兰”），832Ott，Gen，Eugen（欧根·奥特将军），

173，1740877，878，884，886，889，893，脚注
Otto，Crown Prince，of Austria（奥地利王储奥托亲王），304，333

—34，335
“Otto”（Codename）（“奥托”），810；另见 CaseO tto（奥托方案）

Oumansky，Constantine （康斯但了·奥曼斯基），544 脚注，843
Oven，Margarete von（玛格丽特·冯·奥文），1035
Pacholegg，Anton （安东·巴霍莱格），985
Pacific （太平洋），873，875，877 脚注，901
Pact of Steel（钢铁盟约），482—84，511 脚注，553，556，565，603
Paderewski ， 1gnace（伊格纳西·已德莱夫斯基），784
Palatinate（巴拉丁那特），1101
klestine（巴勒斯但），747，813
P8n American Neutrality Patrol （泛美中立巡逻），880
Pan German NatiOnalists（Austrian）泛日耳曼民族主义者），22—25
Papen，Franzvon（弗朗兹·冯·巴本），3，4，56 脚注，167，169f 170

—75，189，191·192，196，216，227—29，234，321 脚注，357，1126；
background（过去经历），164—66；
intrigues with andagainst Hitler（时而联合时而反对希特勒的勾结

活动），177—84；
namedVice 一 Chancellor and Prussian Premier（就任副总理兼普鲁士

总理），183—86.
booted out of Prussian premiership（被逐出普鲁士总理职务），204；
protests Nazi excesses（抗议纳粹暴行），215，218，2191
escapes purge（幸免清洗），222，2231
minister toAustria（任驻奥公使），229，280，296，319；
role in Anschluss （在德奥合并中的作用），323—33，338，342，343，

348；
acquitted at Nu—remberg （在纽伦堡无罪获释），1142—43
Paris （巴黎），177，404，420，423，425，430，436——37，487，

595，726，738，741，760，794，945，1054，1060，1074——75，1085Paris



Peace Conference（巴黎和会），359
Parstfal（Wagner）（瓦格纳歌剧：《派西法尔》），103
“party Rally of Peace”（“和平的党代表大会”），467，518，562
Pas de Calais（加莱海峡），762，1037
Pasewalk （帕泽瓦耳克），29，32
Pastors Emergency League（牧师紧急联盟），238
Patch， Gen. Alexander（亚历山大·派契将军），1086
Patria（派特里亚号），377
Patriotic Front（爱国阵线），338
Patton，Gen，GeorgeS.（乔治·s·巴顿将军），1076，1085，1086，

1089，1093，1094，1101.1102
Pau1 1 Prince Regent of Yugoslavia （南斯拉夫摄政王保罗），823
Paulus，Field MarshaI Friedrich （弗雷德里希·保罗斯陆军元帅），

830，840，909，918 脚注，919，926—27，929 一 34，1014——15
PearI Harbor （珍珠港），870，887，888，891，892，893，894，896，

899，901 脚注
Peasants I German （德国农民），91---94，236.256——57
Peche1，Rudolf（鲁道夫·贝彻尔），558
Peenemunde（庇恩蒙德），1009
Peiper，Co1.Jochen（约翰·贝帕尔上校），1095 脚注
Peipus，Lake（贝帕斯湖），1052
Pemse1，M8j.Gen，Max （马克斯·贝姆塞尔少将），1038，39
People’s cOurt （Volksgericht）（人民法庭），269，375，1023，

1025 脚注，1060 脚注，1068，1070—71，1072，1073，1074，1076——77，
1079，1080

People’s Marine Division （人民海军陆战队师），54，55
People，s Party，Bavarian （已伐利亚人民党），见 Bavarian People，

s Party（巴伐 利亚人民党）People’s Party，German（德国人民党），见
German People，s Party（德国人民党）Pershing，Gen。JohnJ.（约翰·J·潘
兴将军），750 脚注

Persia（波斯），见 Iran （伊朗）Persian Gulf （波斯湾），805，
809，829，915

Perth， Lord（珀思勋爵），408
Pertinax （AndréGéraud） （贝提纳，即安德烈·季劳德），390 脚注，

424 脚注
Petacci，Clara （克拉拉·贝塔西），1005，1131
Petain，MarshaI Henri Philippe （亨利·菲利普·贝当元帅），643

脚注，737，738，741，745—46，747，812，814——15，923——24
Peter，King of Yugoslavia （南斯拉夫国王彼得），823，826
Peters，Dr. Gerhard（格哈德·彼得斯），972
Petersberg （彼得斯堡），391Petersdorff，Captain von（冯·彼得

斯道夫上尉），942
Petsamo （彼得沙莫），811，846
Petze1， Gen，Walter （瓦尔特·贝茨尔将军），557



Pfaffenberger，Andreas （安德里亚斯·法芬柏格），984Philip），
Prince of Hesse （黑森的菲利普亲玉），146，336，343，352，984 脚注，
1003

Phipps，Sir Eric （埃立克·菲普斯爵士），384，610，610，617 Picasso，
Pab1o（巴勃罗·毕加索），244

Piedmont （皮埃蒙特），554
Pichelsdorf （皮彻尔斯道夫），1129，1137
Pierlot. Hubert （休伯特·皮埃洛特），729
Piffraeder， Oberfuebrer（庇弗雷德），1061
Pi1sudski，MarshaI J6zef （约瑟夫·毕苏斯基元帅），209，213，458
Pinder，PrOfessor （平德尔教授），251
Pissa river （比萨河），629，631
Pitman，Key （凯·比特曼），478 脚注
Pittsburgh， Pa，（匹兹堡），358
Pius X1，Pope （教皇庇护士十一世），235
Pius XI1，Pope （Eugenio Pacelli） （教皇庇护士十二世，即欧金尼

奥·巴西利），234，561.648.693，747、1024
P1ettenberg，Countess Elizabeth von（伊利莎白·冯·普勒登堡伯爵

夫人），1026
Ploen（普洛恩），  1134
Ploesti（普洛耶什特），1085
Ploetzensee prison（普洛成西监狱），1071，1076
Poehner， Ernst（恩斯特·波纳），71
Poelz1，Klara （克拉拉·波尔兹尔），见 Hitler，Klara Poelzl（克

拉拉·波尔兹尔·希特勒）Poetsch，Dr。
LeopOld （利奥波德·波伊契），13
Poh1，Dr. Emil（艾米尔·波尔），974
Poh1，Oswald（奥斯瓦德·波尔），963—64，974
Poincare，Raymond（雷蒙·普恩加费），61
Pokorny，Dr. Adolf（阿道夫·波尔尼），979——80，990
Poland （波兰），41，84，209，211，282，283，359，466 脚注，639

—43，657，692，693，710
1created by Versailles Treaty （为凡尔赛和约所创立），58，458

—59;
nonaggression pact with Hitler（与希特勒订互不侵犯条约），212

—13，286;
re-lations with France（与法国的关系），212—13,295,299，306,426

—27,457，458；
German plans for war with （德国与波作战计划），304，437，463，

467—69, 484—89, 491，494,496—99, 507—11，513, 515—21，525—32,
542，556—57，565，589——91；

policy toward Czechs（对捷政策），362，368，377，387—88，417
脚注，421;

toward Russia （对俄政策），377，457，459，460，464，469，478,495，



536—37,543,Hitler de-mands Danzig and Corridor （希特勒要求割让但
泽和走廊），455—61，463—71，499，500；

Bddsh，Frenchrepresen-tations in support of（英法表示支持波兰），
460，464—66，469，472.495，504, 506，516—17, 533—38,545--51，556
——57，562，568——89，591——93，600——2，604——20，634：

Nazi 一 Soviet talks on partition of （德苏瓜分波兰谈判），482，
501，505，515—21，541 一 44，562;

ltaly refuses to enter war a-gainst（意大利拒绝参加对波战争）。
551——57，564——68，603—4;
Germanpropaganda campaign against （德反波宣传），563—64，575

—76，593—951
German invasion and conquest of （德侵入和征服波兰），597，600，

603，619 一 20，625～一 27，632，633，635，714——15，719，720，838，
1124；

Russian inva-sion of （俄侵入波兰），626～32，639；
German occupation of （ 德 国 的 占 领 ） ， 659 — 65 ， 687 ，

782,796,799,8089832，839，842，904，937，938.944，945，947—48，950,956
—58，964 一 68，974—79，993，1009 脚注，1139，1143；11

beration（解放），1007，1041，1090，1096——97
Polish Air FOrce（波兰空军），600，625 Polish Army （波兰陆军），

462，469，472，520，536—37，542，557, 620, 621,625，626, 633—35, 708
Polish Corrdor （波兰走廊），212，455，457，461 ，462,464,465，

471，497,509，546，563，569，572——73，575，576，577，582，583,608
—9,625

Polish Navy （波兰海军），695
PoliticaI Workers， Circle（政治工人集团），36
Pomerania （POnlorze）（波麦腊尼亚，又名波莫瑞），458，460，497，

625
Popitz，Johannes（约翰内斯·波比茨），373，659，670，846 脚注，

904，907，908，1017，1023，1072
Porsche，Dr.Ferdinand（斐迪南·波尔彻），266
Portugal（葡萄牙），785， 788，789，792，817
Posen （波森），212，458，626，659，937 一 38，944，954，966
Potemkin，Vladimir（弗拉季米尔·波将金），482
Potsdam（波茨坦），3，54～55，166，182，196——97.375.413，1072
Pourle Mérite （功勋奖章），49
PoValley （波河流域），1107
Prague（布拉格），332，376—77，383,419，420，443—44，446，447

脚注，448，991，992,1064
Prawda（《真理报》），496
Preuss，Hugo（雨果·普鲁斯），56 脚注，241
Preysing，CardinaI Count（红衣主教普雷辛伯爵），1048 脚注
Price，Ward（瓦德·普赖斯），280—81，283
Prien，Oberleutnant Guenther（古恩特·庇里恩），646



Priess，Hermann（赫尔曼·普里斯），1095 脚注
Priestley，J.B.（J·B·普里斯特莱），784
Prilno de Rivera，Miguel（米古埃尔·普里摩·德·里维拉），787，

788
Prince of Wales（威尔士亲王号），901 脚注
Priliz Eugcn（欧根亲王号），914
Pripet Marshes（普立伯特沼泽），810，811
prisoners of war（战俘），744，854 脚注，932，940，942 脚注，946

—47，948，949，951——56，969.973，979，1029，1086，1095 脚注，1100，
1105，1114—15

Progressive Party（进步党），55—56
Propaganda Ministry（宣传部），167，196，204,244——15，246，247，

387,636,638,1061，1062——63,1110,1121——22，11431 另见 Goebbels（戈
培尔）Protestant Church（新教会），235，236，237，238，239，240，251

Proust，Marcel（马西尔·普劳斯特），241
Prussia（kingdom）（普鲁士王国），92—98，196——97，236，259，

1015，1087
Prussia （federal state）（普鲁士邦），154，155，159，16（〕，

165，184,186,191，200;另见 East Prussl8，West PrussiaPryor，Gen。w。
w。（W·w·普莱奥尔将军），698——99

Puaux，Gabriel（加伯里埃勒·比奥），334 脚注
Puch（普赫），821O
ttara DepressiOn（盖塔拉低地），919
Quisling，Maj. Vidkun Abraham Lauritz（维德孔·阿伯拉罕·劳里茨·吉

斯林少校），675—78，701，704，705，706，709 脚注，755 脚注
Raczy nski，Count Edward（爱德华·拉仁斯基伯爵），551，602
radar（雷达），775，776， 781，1007，1037
Raeder，Gr. Adm. Erich（埃里希·雷德尔海军元帅），207，214—15，

273，305，313，314.317，321，365，401，462，484，487，488，497，515
脚注，529 脚注，622，636—38，646，667，670，742，873，877，878 脚注，
914，915，1080；

naval bullding program（海军扩建计划），281—82，487，622；
Norwaycampaign（挪威战役），674—79，683，696，697 脚注，710；
Britain invasionplans（侵英计划），752，758—59，763—68，770，

771；
urges concentra-tion on Mediterranean area（要求着重地中海地区），

812—13，818—21, 828——29，912——13；
urges attack onU.S.shipping（要求攻击美国航运船只），879，880’

882，895，901～2：
oust-ed as Navy C。in C.（被免去海军总司令职务），1000；
sentenced at Nurem. berg（在纽伦堡受审判），1143
Ramsgate（腊姆斯盖特），762，763，766，767
Rangsdorf（伦格斯道夫），1048，1054～55，1057,1058
Rapallo（拉巴洛），494



Rascher，Dr。Sigmund（席格蒙·腊彻尔），984——90
Rashid Ali（拉希德·阿里），828，841
Rassenkunde（种族学），250；另见“master race”cot1cePt
Rastenburg，E.Prussia（腊斯登堡），101，849，863，919，920,922，

925,928，932,941,998,1001,1002，1004,1010，1015,1020，1026——27，
1034，1058，1062，1066，1069，1070，1075.1077,1080，1107；

8ttemptto assassinate Hitler at（在此暗杀希特勒的尝试），1045
—57

Rath，Ernst von（恩斯特·冯·腊特），430—31
Rathenau,Walther（瓦尔特·腊思瑙），34，51，241，245
Rattenhuber，Oberfuehrer（腊登休伯），1049
Rauba1，Angela Hitlet（安吉拉·希特勒·拉包尔），9，131
Rauba1，Friedl（弗莉德尔·拉包尔），131
Rauba1，Geli（吉莉·拉包尔），9—10，131，132，152，153，221，

223，244 脚注，1111
Rauschning I Herrnann（赫尔曼·劳希宁），169，784
Ravensbrueck （腊文斯勃鲁克），272，979，989，990，992，1025
Réa1，Jean（让·雷勒），105
Reckse，Doctor（勒克西），1025
Red，Case（红色方案），303
Reed，Douglas（道格拉斯·里德），784
Regensburg（累很斯堡），71
Regina Palace Hote1，Munich（摄政宫饭店），418
Reich Broadcasting Corp.（德国广播公司），247，467 脚注
Reich Central security Office（德国中央保安局），见 R.S.H.A.（德

国中央保安局）
Reich Chamber of Art（德国艺术协会），244
Reich Chamber of Culture（德国文化协会），241—44
Reich Chamber of Films （德国电影协会）。247
Reich Chambern of Radio（德国广播协会），247
“Reich Church”（“德国教会”），237，238，240
RdchCommittee of German Youth Asso-ciatiOns（德国青年团体全国委

员会），252——53
Reich Defense Council（德国国防会议），208, 275,281, 282, 290, 497

—98
Reich Defense Law，secret（May 31。1935）（德国防法），259，285

脚注
Reich Economic Charnber（德国经济协会），262
Reichenau，FiedMarshalwalter von（瓦尔特·冯·莱希瑙陆军元帅），

183，325，335，626，724，725，7301 755 脚注，762.763，767，861 脚注，
903 脚注

ReichFoodEstate（德国粮食局），258
Reich Governots（德国各邦邦长），200
Reicb Mu，ic Chamber( 德国音乐协会）。242



ReichPress Chamber（德国新闻协会），246
Reich Press Law （Oct.4.1933）（德国新闻出版法），245
Reichsbank（国家银行），145，146,204，260，261，311，351—52，

439 脚注，973—74
Reichsbanner（国旗队），160
Reichsgerichi（国家法院），269
Reichsgesetzblatt（国家公报），434
Reichskrieg.qflagge（德国战旗），71，72
Reichsrat（德国参议院），153，198
Reichstag（德国国会），95，151，153，163，173，174,176，180，194，

318，560：
Nazi representatlonin（纳粹在国会的代表人数），118，119，123，

138，146，148，149，166，172，186，196；
Nazi progranl in（纳粹在国会的纲领），127，144,162,167，184，196

—201，229，237；
dissolutionS of（解散）’137，155，161，164——65，170——72，

179，181，189，294 脚注；
elections of（选举），138，166，172，211，237，347；
Goebbels ex-pelled from（戈培尔被开除），157;
sup-port of Hitler 一 papen govt；（支持希特勒—巴本政府），182，

197—201，210，274；
votes Hitler absolute power（授绝对权力给希特勒），867；
Hitler speeches in（希特勒在国会的历次演说），213，234,291，562

—63,828，834；
repudia-tion oI Versailles Treaty（废除凡尔赛和约），299，300；
on peace（在和平问题上），209，280，285，290，470—76，641——

42，752—55，761，762,on 1934 purge（在 1934 年清洗问题上），220，223,224，
226,268;

on Anschluss（在德奥合并问题上），348，349;
on Czechinvasion（在侵略捷克问题上），365；
on beginning of Polish war（在波兰战争启衅问题上），598—600，

603，604;
on war withU，S.（在与美作战问题上）.895—900；
on annihilation ofJews（在消灭犹太人问题上），964
Reichstag fire（国会纵火案），146，191—95，196，223，269，274，

653，654
ReichStatisticaI Office（德国统计局），264
Reichswehr（德国军队），33，34，46，60；
becomes Wehrmacht（改名为武装部队），285 脚注；另见 Army，German

（德国陆军）
Reich Theater Cbamber（德国戏剧协会）。242——43
Reichwein，Adolf（阿道夫·莱希维恩），1044，1072
Reims（莱姆斯），1093，1138—39，1141
Reinberger，Maj. Helmut（赫尔莫特·莱因伯格少校），671—72



Reinecke，General（莱因纳克将军），1063，1065
Reinhardt，Gen。Georg—Hans（格奥尔格—汉斯·莱因哈特将军），724，

731，859
Reinhardt，Max（马克斯·莱因哈特），242
Reitlinger，Gerald（吉拉德·莱特林格），970，9731 978，1025 脚

注
Reitsch，Hanna（汉娜·莱契），1111，1118—19，1120，1122，1133
Remagen（雷马根），1101
Remarque，ErichMaria（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241
Remer，Maj.Otto（奥托·雷麦少校），1061——66，1069
Rennes（勒恩），1037
Renthe 一 Fink，Cecil von（西锡尔·冯·伦特一芬克），700
reparations，German I WorUwar I（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赔款），51，

58，61，64，112，117，136，137，152，154，943
Republican Partv（U.s）（共和党），748
Rebulse（击退号），901 脚注
Reuben James（卢本·詹姆斯号），883
Reuters（路透社），1122
Reventlow，Count Ernst zu（恩斯特·佐·勒文特罗），123
Reynaud，Paul（保罗·雷诺），720，726，729.738
Rhevdt（雷特），124
Rhlne river（莱因河），634，646，723，738，1088—89，1090，1095.1099，

1101，1102，1105
Rhineland，remilitarization of（莱因兰重新武装），211，282，286，

290—96，299，302，327，378，459，530，543，635，657,714
Rhone Vallev（尼罗河流域），691，740，1086
RibhentrOp，Gertrud von（格特鲁德·冯·里宾特洛甫），1056 脚注
Ribbentrop，Joachim von（约希姆·冯·里宾特洛甫），233，276，302，

381，406 脚注，435 脚注，507，556—57，560，595 脚注，596 脚注，620，
672，676，741，742，751 脚注，814’924，955，1017 脚注，1097，1112，
1113，1126，1142—43；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个人特点），181，298，415，4361
ambassadorto Britain（任驻英大使），288，298，335，344—45；
appointed Foreign Min.（任外交部长），319；
and Goering，mutualdlslike（与戈林互相憎恶），298，469，483.1056；
at Hitler-Schu-schniggmeeTing（在希特勒一许士尼格会谈时），328，

347；
alld Cze 一 choslovakia（与捷克斯洛伐克），360，364，365，376，

377，405，408，409，421，429，439—42，444，446—47，449，451——521 ;
atHitler-Cham—berlain talks（在希特勒一张伯伦会谈时），385，396；
pact with France（与法缔约），437;
negotiations with Poland（与波谈判），455—57，459，460—61，463

—64，499，588；
rejects British，French protests on Me—mel（拒绝英法在默默尔问



题上的抗议），461——62；
talks With Duce，Ciano on war co 一 operatlon （与墨索里尼和齐亚

诺谈战时合作），436，482—83，508—10，512,548,551—55，564，566，
687—90，816，821，845，910，923；

negotia-tions with U.S.S.r.（与苏谈判），491，492，500.501，505.513
—14，520—281,531，535 脚注，537—41，545，547，609,621—22，627,629
—31，639,674，793——95，801——9，847——49;

negotia-tlons wlth West on Poland（与西方谈判波兰问题），562，
570 脚注，576—78，580—83，585 脚注，586—89，591，602，605—7，613；

relations with U.S（与美国关系），637，683，686，748，871，散见
881—96，897 脚注；

rejects British，Frenchultima—tums（拒绝英法最后通牒），615—
18；

relations witb Norway，Denmark（与挪威和丹麦关系），696—98，703，
704，706；

Windsor kidnap plot（绑架温莎计划），785—91；
dealings in Balkans（在巴尔干的勾当），795，800,801，823—24；
declaration of war on U.S.S.r.（对苏宣战），848—49；
relations with Japal1（与日本关系），871—72，874—78，881—96
j declaration Qf war onU.S.（对美宣战），900
Rlccione（利西奥纳），851
Rlchardson，Willialn（威廉·理查逊），852 脚注，9
uRichthofen FighterSquadron（里希特霍芬战斗机中队），49
Rickenbacker，Eddie（埃第·里肯巴克），684
Rless，Curt（库特·雷斯），1063 脚注
Riga（里加），794，967
Rintelen，General von（冯·林特仑将军），825
Rio de Janeiro（里约热内卢号），695
Riom trial（里奥姆审讯），609 脚注
Rlpka，Herbert（赫伯特·里普卡），390 脚注
Rltter，Gerhard（格哈德·里特），1046 脚注
Rlviera，French（法国南部海岸），740，1086
Robeson，Paul（保罗·罗伯逊），784 脚注
Robln Moor（罗宾·莫尔号），882
Rocca delle Caminate（加米纳特堡），1005
Rockefeller，John D。（约翰·D·洛克菲勒），688
Roehm，Ernst（恩斯特·罗姆）.4，39，46，63，120，155，159，160，

313，317，371，691.834；
background（过去经历），38；
with Goering，organizes S.S.（同戈林一起组织党卫队），49；
in Beer HaII Putsch（在啤酒馆政变中），66，71，73，75：
break Hitler in 1925（1925 年与希特勒决裂），118;
returns to nparty，heads S.A.S.S（回到党内，领导冲锋队和党卫

队）.146—48；



contact with Schleicher(与施莱彻尔的联系），152,161，216；
friendship with Hitler（与希特勒的友谊），207，216；
named to Cabinet（参加内阁），208；
rift with Hitler over radicalism（就过激问题与希特勒有分歧），

204 一 8，213—17；
purged（遭到清洗），219—22，224——26，273，1056——57
Roenne，ColoneI Freiherr von（冯·罗恩纳上校），1030
Roepke，Wilhelm（威廉·罗普克），95，99 脚注，251
Rokossovski，Gen。Konstantin（康斯但丁·罗科索夫斯基将军），929
Roman Catholic Church（罗马天主教会），23，24，55—56，61，64，

92，119，157，166，201，234—35，237—40，326，332，341，350，355，
370，374，1048，1060 脚注

Roman Empire（罗马帝国），104，106，305
Rome（罗马），436，450，469—70，746，910，996，1001，1002，1004，

1005，1006，1036
Rome·13erlinAxis（罗马一柏林轴心），298，301，324，353，478—

—79，482 一一 84，491，508，547，665—66，800
Romme1，Field MarshaI Erwin（埃尔温·隆美尔陆军元帅），724，999，

1000，1085；
in N. Africa（在北非），827—29，902，911—15，919——22，934；
inanti-Hitlerplot（参与反希特勒密谋），1030—321 1041—42，1047，

1076—80；
in Normandy（在诺曼第），1036——42
j urgesHitler seek peace，iscashiered（要求希特勒媾和，遭革职），

1039—41；
wounded in air attack（空袭时受伤），1041—42，1047；
sui-cide and funeral（自杀和葬仪），1078——80
Ronlme1，Frau（隆美尔夫人），1031，1078～一 79
Romme1，Manfred（曼弗雷德·隆美尔），1078
Roosevelt，Franklin D. （弗兰克林·D·罗斯福），435 脚注，544

脚注，684 脚注，686 脚注，688，815 脚注，827 脚注，828，829，871，872，
874，887, 8881 894—95，907；

peace efforts（和平努力），209—10，400，469—75，508 脚注，560
—61，574，683，684，687，714，749；

recalls ambassador（召回大使），433 脚注，685；
negotiations withJapanese（与日本谈判），873 脚注，884—87，892；
Nazi gibesat（纳粹的嘲骂），470—75，875 脚注，897—900；
Atlantic naval policy（大西洋海军政策），877 脚注，880—82；
war aims（战争目标），904，1033 脚注；
deaihof，delights Nazis（亡故，纳粹闻讯大喜），1110Rosen，Count

Eric von（埃立克·冯·罗森伯爵），49
Rosenberg，Alfred（阿尔弗雷德·罗森堡），39，67，73，97，108.118,122，

123, 149,154,236，240，253,276,835：
background（过去经历），48—49;



contact with Quisling（与吉斯林联系），676—781
and German occuDatiOn of Eastern Europe（与德国占领东欧关系），

832—34’939—42，947—48。952—53；
plunder of art treasures（掠夺艺术珍品），945—46；
Nuremberg trial and execution（纽伦堡审判和处决），1142—43
Rosenrnan，SamueI 1.（塞缨尔·1·罗森曼），897 脚注
Ross，Colin（科林·罗斯），683 脚注
Rossbach，Lieutenant（罗斯巴赫中尉），66
Rosterg，August（奥古斯特·罗斯特格），144
 Rostock，Capt.Max（马克斯·罗斯托克上尉），992
Rostov（罗斯托夫），859，860—61，865，916·928 ，952
“Rote Kapelle”（“红色乐队”），1043 脚注、Rothschild，13
aron Louis de（路易·德·罗茨彻尔德男爵），351
Rotterdam（鹿特丹），721，722—23，769
Rovno（罗夫诺），841
Roval oak（皇家橡树号），646
R.S.H.A（德国中央保安局）.782—84，958，1024，1026，1063；另见

S.D rubber，synthetic（人造橡胶）282，301，840
Ruegen（卢根），266
Ruge，Colonel（卢格上校），704，708，709
Ruhr（鲁尔），61—65，112，282，301，486，517 脚注，634，635，

645，793，1088—89，1096，1097，1098，1102，1105
Rumania（罗马尼亚），283，399—400，530，626，799，817，823，824.909：
relations with France，Britain（与英法关系），295，426—27，469，

495；
policy toward U.S.S.R.（对苏政策），478，495，534，538 脚注；
Hungary takes Tran- sylivania from（匈牙利占去特兰西凡尼亚），

800 一 hNazi 一 sOviet struggle for control of（德苏争夺控制权），
541,609，610,632,794，795,797，800--1，803--8，810，811，815,817，
820，822，823,839,842,8450847，858：

N8ziddven outby,Red,,Army（红军逐出纳粹）.1007，1085，1098
Rumanian Army（罗马尼亚陆军），869，911，915,926,928,932
Runciman，Lord（伦西曼勋爵）.376—77，386，388 一一 89，392.4l6
Ruzldfunkhaus（广播大厦）.见 Broad--cast-ing
House（广播大厦）Rundstedt，Field MarshaI Gerd von（格德·冯·伦

斯德陆军元帅），165，293，355，747，757 脚注；
relieved of com mands（four times）（四次被免去职务），318—19，

861，865，903 脚注，1041，1099;
in Polish invasiOn（在进攻波兰时），488，497；
in Battle ofFrance（法兰西战役），718，726，731—34；
namedField Marshal（擢升陆军元帅），755 脚注，Britaln invasionplan

（入侵英国计划），761，762；
Russiancampaign（俄国战役），830，853，855，858—61，865，903

脚注；



and anti-Hltler plotters（与反希特勒的密谋分子的关系），906，1030，
1032；

C. inCWest（任西线总司令），906，918，922，923，1036—41, 1086，
1087，1089—91，10941

sacked again（再次被免职），1099
Rupprecht，Crown Prince of Bavaria（巴代利亚王太子卢伯莱希特），

46 脚注。63，67, 72—73, 371
Russel1，Bertrand（伯特兰·罗素），100 脚注，784
Russian Air Force（俄国空军），502 脚注，855，926，1053.1100
Russian Army（俄国陆军），502 脚往，534，797，810，811，822；
inades Poland（侵入波兰），627，6281
attacks Finland（进攻芬兰），675（另见 Finland：Rus- so-Finnish

War）;
seizes Baltic States（强占彼罗的海各国），7941
takes overkssarabia,Bucovina（占领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那），795；
war with Germany（与德作战），852，854，855，857，859—60，862

—65，869，886，909,915,939,973，1000，1006—7,1033,1036,1041，1042，
1046,1085，1090，1096，1097，1105，1107，1120,at,Stalingrad（在斯大
林格勒），915，9221926—33；

meets Americans at Elbe（在易北河与美军会师），1106，1107，11121
Battleof fferlin（柏林之战)，1106，1108，1112，1117，1118,1129，

1130,1132，1134——36Russo—Finnlsh War（俄芬战争），665～66，668
—69，675，676，682,683

Russo 一 Japanese neutrality pact（俄日中立条约），876—77
Rust，Bernhard（伯恩哈德·卢斯特），127，248——49
Ruthenia（卢西尼亚），440，443.449—50
Rzhev（尔热夫）’868S.A.（冲锋队），3，4—5，143，146—48，154，

159—60,167,169，176,183,190，191·192，194,195，199,202 脚注，237，
249，263，270，271，273，1081;

beginnings of（开创），38，42—43，49；
and Beer HaII Putsch（与啤酒馆政变关系），66—71
t confliciwith Army（与陆军的冲突），120，143，204——8，213—

—16，226，317；
Bruening，s ban on（勃鲁宁的取缔令），160—65；
Hitler，s suppressionof（希特勒的压制），215，217，219—26；
role in Austrian Anschluss（在德奥合并中的作用），327，351
Saalfelden（萨尔费尔丹），529 脚注
Saar（萨尔）1283，286.568，569，738，1095，11013
aarbruecken（萨尔布鲁根），291 脚注，435
Sachsenhauset1（萨赫森豪森），238，239，27（），272，352，655
Sack，Dr.Carl（卡尔·沙克），140
Saefkow，Anton（安东·沙夫科夫），1044
a.Germain（圣歇尔曼），1077
St.Germain，Treaty of（圣歇尔曼条约），41，347



St.Hardouin，Jacques Tarbé de（雅克·塔尔比·德·圣哈杜因），506St.
-L6（圣洛），1076

St.-Omer（圣奥梅尔），728，731
St.-Stephen's Cathedra1，Vienna（圣斯蒂芬大教堂），19，338，350
St. -wolfgang（圣沃尔夫冈），5095
akhalin（库页岛），8093
alerno（萨累诺），1002
Salonika（萨洛尼卡），823
Salzburg（萨尔斯堡），8，27 脚注，325,330，333，337，348，350，

509，546，552，910——11，928，995
Sammler, Rudolf（鲁道夫·沙姆勒），1064 脚注
Sanriver（散河），541，626，629，631
Sandomierz（散多梅希），626
Sanger，Margaret（玛格丽特·山额尔），241
San Remo（圣雷莫），440
Santayana，GeOrge（乔治·桑塔亚那），100
Sarajevo（萨腊耶伏），826
sardinia（撒丁岛），1003
Sas，Col.J.G.（J·G·沙斯上校），694，715——16
Saturday，Hitler's “surprise day”（星期六，希特勒搞“惊人之举

的日子”），284，300 脚注
Saucke1，Fritz（弗里茨·沙克尔），948 脚注，951，1142—43
sauerbruch，Dr。Ferdinand（斐迪南·沙尔勃鲁赫），251，979 脚注，

1025，1029
Saxony（萨克森），65，363
Scapa Flow （斯卡帕弗罗），646
Schacht ,Dr.Hjalmar H.G.（希尔马·H·G·沙赫特博士），112，145

—46，167,189--90，229，351—52，427，918 脚注，1073—74，1115，1142
—43；

plans fOr war economy （战时经济计划），259—611 275，285 脚注；
OutOfware conOlny post （卸去战时经济官职），310——11，320；
in anti-Hitler conspiracy （参与反希特勒密谋），373，405，411

—13，517，558.560，650，659.907
“Schaemme1，Major”（“夏梅尔少校”），653
Scharnhorst,Gen.Gerhard Johann David von（格尔哈德·约翰·戴维。

冯·夏恩霍尔斯特将军），1028，1081
Jcharnhorst （夏恩霍尔斯特号），281，711，914
Schaub，Julius （尤利乌斯·夏勃），279，1113
Schaumburg—Lippe，Prince （夏姆堡一利普亲王），519 脚注
Scheidemann，Phili 叩（菲利普·谢德曼），34 脚注，51，52，57，60
Scheidt，HansWilhelm（汉斯一威廉·夏特），678
scheliha，Franz（弗朗兹·施利哈），1043 脚注
Schellenberg，Gen，Walter（瓦尔特·施伦堡将军），520 脚注，653

—55，783—84，785，787 脚注，788，789，791，991 脚注，1066，1114



che11ing，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弗雷德里希·威廉·约瑟
夫·冯·席林），102

scheringer，Lieutenant（施林格中尉），139——42
Scheubner-Richter, Max Erwinvon（马克斯·埃尔温·冯·施勃纳一里

希特），67，69，70—74，118
schick1gruber，Alois（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勃），6，7，1123
Schicklgruber，Maria Anna（玛丽亚·安娜·施克尔格鲁勃），7
Schiller ,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约翰·克里斯多夫·弗

雷德里希·冯·席勒），97，243
Schirach，Baldur von（巴尔杜·冯·席腊赫），149，252—53，275，

348 脚注，1142—43
Schkopau（施科包），282
schlabrendorff，Fabian von（费边·冯·施拉勃伦道夫），373，374，

380 脚注，558，648，905，1014 脚注，1019，1020—21，1022 脚注，1024，
1026，1029，1049，1071—72，1073 脚注，1074

schlageterI Leo（利奥·施拉格特），967 脚注
ffehleicher，Gen。Kurt von（库特·冯·施莱彻尔将军），3，56 脚

注，137，150—55，159—67，169—70，172—75，182，183，216；
background （过去经历），150—52；
his chancellorship（担任总理），175—82，229；
purge victim（清洗对象），2221224，320，414Schleswig（石勒苏益

格），58，94，1134Schleswig—HOlstein（石勒苏益格一荷尔斯泰因），516
schlieffen plan（施利芬计划），717Schmid，Dr.willi（维利·施密

特），223，224 脚注
schmidt，Gen.Arthur（阿图尔·施密特将军），931Schmidt ,Charlotte

（Frau vonBtauchitsch）夏洛特·施密特，即勃劳希契夫人），319schmidt，
Dr.Guido（吉多·施密特），325，326 脚注，328，329—30，344 脚注

Schmidt ，Hans（汉斯·施密特），316，317，354
Schmidt，Dr.Paul（保罗·施密特），293，301，408，409，436 脚注，

437，441 脚注，538，551，555，556，580—82，606—7，613—14，639，
684 脚注，686，688-99，744，804,805,807，814,815,834，848—49，874;

0n Hitler-Cham-berlain negotiations（记希特勒一张伯伦谈判），385，
386，392，394，395.397，398，399 脚注，401.415，419，549：

antiHitler conspirator（反希特勒密谋分子），406；
at Illiler 一 Hacha meeting（参与希特勒—哈查会谈），445，447；

at HitlerDuce meetings（参与希特勒—墨索里尼会谈），816，996，1055
—56；

at HitlerMatsuoka meetiiig（参与希特勒一松冈会谈），876；
on Hitler's declaring war on U。S（记希特勒对美宣战），896
Schmidt，Theresa（提丽沙·施密特），14
SchrnUt，Willl（维利·施密特），223—24
Schmidihuber，Herr（施密特休伯），1024
SchmJti，Dr。Karl（卡尔·施密特），206，261
Schmundt，Gen.Rudolf（鲁道夫·施蒙特将军）.357，360’378，484，



48511019。
1022，1054 脚注 schneidhuber，Obergruppenfuehrer （施亲德休勃），

221，222
Schniewind，Adm。Otto（奥托·施尼温海军上将），484，766
Schnitzler，Arthur（阿瑟·施尼茨勒），241
schnitzler，Georg von（格奥尔格·冯·施尼茨勒），144，190
Schnurre，Dr.Julius（尤利乌斯·施努尔），476，481，495,500，

501,505,506，513，525，667，668，839——40
Schobert，Gen。EugeII Ritter von（欧根·里特·冯·舒伯特将军），

335
Schoenaich，GeneraIFreiherr von（冯·舒那赫将军），32 脚注
schOenerer，Georg Ritter von（格奥尔格·里特·冯·舒纳勒），23
Schoenfeld，Dr.Hans（汉斯·舒恩菲尔德），1017，1018
SchOerner，Field MarshaI Ferdinand（斐迪南·舒埃纳尔陆军元帅），

1113，1121，1129
Scholl，Hans（汉斯·舒尔）1022—23S
chol1，Sophie（莎菲·舒尔），1022—23S
chopenhauer，Arthur（阿图尔·叔本华），103
schrader，Col.Werner（瓦尔纳·施拉德上校），1027
Schreiber，Capt.Richard （理查德·施莱勃海军上校），676，702
Schroeder，Baron Kurt von（库特·冯·施罗德男爵），144，178
schulenburg，Hetr von（冯·舒伦堡），228
Schulenburg，CountFdeddchwerner von der（弗雷德里希·瓦尔

纳·冯·德·舒伦堡伯爵），376，476—77，481—82，490——94，496.500，
501.505，513，514，520，521 脚注，522—28，540 脚注，521，627—31，
793，795,801,8030，839，840——41，842.844，847—49，876：

in anti 一 Hitler conspiracy （参与反希特勒的密谋），1033，1072
schulenburg，Count Fritz von der （弗里茨·冯·德·舒伦堡伯爵），

413，1047，1072
Schultze，Capt。Herbert（休伯特·舒尔策），636 脚注
Schulu，ig（“训练”），290，291
Schultz，Dr，Walther（瓦尔特·舒尔兹），74
Schulze—BOysen，Harold（哈罗德·舒尔兹一波森），1043 脚注
Schuschnigg，Kurt von（库特·冯·许士尼格），180，280，295—96，

351，385，456，457，578—79：
An－qchluss （德奥合并），323—44，345 脚注，346—52；
rneets with Hitler （与希特勒会晤），325—30：
appeals to Mussolini（向墨索里尼求援），334—35，339，343；
resigns （辞职），341；
arrested （被捕），352
I In concentrationcamp（在集中营中），353 918 脚注，1074，1115
Schuschnigg，Vera（Countess Czernin）（维拉·许士尼格，即捷尔宁

伯爵夫人），352
Schutzbar，Baroness Margot von （玛高特·冯·舒茨已男爵夫人），



355
Schutzstaffel（黑衫队），见 S.S.（党卫队）schwaegermann，Guenther

（古恩特·施瓦格曼），1136
5chwaerze1，Helene（海伦·施瓦尔斯尔），1072
3chwarz，Franz Xavier（弗朗兹·沙维埃·施瓦兹），133
3chwehnvonKrosigk,Count LutZ（卢茨·施维林·冯·克罗西克伯

爵）.164，260,434,943,1107,1109,1110,1126,
Science,Education and Popular Culture Reich Ministry of（科学、

教育与人民文化部），248—49
Scotland（苏格兰），675，682，834，913
S.D.（党卫队保安处），271,273—74，315，430，518—19，520 脚注，

654，782 脚注，783，785，952，953，955，956，958，960，963 脚注，965，
991—93,1060---61,1063,1066,1074--75,1077

“sea Lion”（“海狮”），753
Sebekovskv，Doctor （西伯科夫斯基），383
Second Reich （第二帝国），见 Germany，second Reich（德意志第二

帝国）Secret Cabinet Council（秘密内阁会议），275，319 脚注
Security Service（党卫队保安处），见 S.D.（党卫队保安处）Sdan（色

当），718，723，724
Seckt， Gen。Hans von （汉斯·冯·西克特将军），34，55 脚注，60，

64—65，66，71,139,142,150,212,458,459,494
seeds，Sir William（成廉·西兹爵士），477 脚注，480，504 脚注，

534，535
seidlitz，Gertrud （格特鲁德·赛德立茨），46
Seine river （塞纳河）， 1037，1085，1086
Seisser，Co1。Hans von（汉斯·冯·赛塞尔上校），65—72，75—76Seldte，

Franz（弗朗兹·赛尔特），184
Semmering（赛麦林），915，919
 Snne（赛纳），1102
 Serafirnovich（谢腊菲莫维奇），9261
Serbla（塞尔维亚），824，841
SerranO Suner，Raimln（雷蒙·塞兰诺·苏纳），787，788，814
 Seven Years，War（七年战争），1108，1110
severn tiver （塞汶河），763
Sevez，Gen。Francois（弗朗索瓦·赛维兹将军），1139
Seyss-1nquart，Dr.Arthu，（阿图尔·赛斯一英夸特），296，328，，

31～33，337—42, 347，441，442，661,677，1126.1143
SHAEF（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1105，1106
Shakespeare，William（威廉·莎士比亚），243
 Shaposhnikov，Gen。Boris M. （鲍里斯·M·沙波希尼科夫将军），

504
shaw，George l3ernard （乔治·萧伯纳）.243，784
Shawcross，Sir Hartley（哈特莱·肖克劳斯爵士），961
Sherwood，Robert E，（罗伯特·E·薛伍德），877 脚注



Shetland Is.（设得兰群岛），673
Shkvarzev，Alexander（亚伍山大·施克瓦兹也夫），617
Shulman，Milton（密尔顿·许尔曼），319 脚注，732 脚注，757 脚注
1Siberia（西伯利亚），833，840，885，886，932
Sibibor（锡比堡），967
Sicilv （西西里），912，996，999，1002 脚注
Sldi Barrani（锡迪一白拉尼），817
ador， Karol（卡洛尔·西多尔），440—41
Siegfried Line（齐格菲防线），1086，1089
Siernens， electric81 company（西门子电气公司），145
Sievers，Wolfram（沃尔弗莱姆·西佛斯），980—81,982
Slewert， Lt.Co1.Curt（库特·西瓦尔特中校），5913
11esia（西里西亚），212，363，463，497，518，575，626，797，944，

1096，1097，1098
Silex，Karl（卡尔·西莱克斯），245
Si1vertown，Eng，（锡佛尔镇），7803
1mon，Sir John（约翰·西蒙爵士），283，288，410，453，837
Simovi c，Gen.Du■an（杜森·西莫维奇将军），823，826
Simpson，Gen，William H.（威廉·H·辛普逊将军），1105
Simpson，Mrs。（辛普逊夫人）.见 Wind sor，Duchess of（温莎公爵

夫人）Sinclair，Upton（厄普顿·辛克莱），241
Singapore（新加坡），873，874，876，877，883，885，8933
1rovy，Gen. Jan（扬·西罗维将军），391，42。421
Six，Dr.Franz（弗朗兹·西克斯），782 一 83
Skagerrak（斯卡格拉克），695，702
Skorzeny，Otto（奥托·斯科尔兹内），519，1003—4，1066，1068—

69，1090 脚注，1092
Skub1，Doctor（斯库布尔）337，338
slave labor（奴隶劳工），111，484—85，497，940.946——51.954.966，

968，975，979，1034
aavs（斯拉夫人）121，22，83，87，88，93，97，429——30，937，939，

950，951 31
ovakia（斯洛伐克），358—59，421，429，437—43,449,450—51,460,519，

626,911,956,
Smigly—Rydz I MarshaI Edvvard （爱德华·斯密格莱一利兹元帅），

458—59，583，601
Smiih，Capt.Truman（杜鲁门·史密斯上尉）46 脚注
smith， Gen。Walter Bedell （瓦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1106，

1138—39
Smolensk（斯摩棱斯克），853，856，859，1006,1014,1019,1022，1052
snow，C.P.（C·P·斯诺），784
SOciaI Democrats，Austrian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18，22，42，

325 脚注，334，337 脚注，350
Social Democrats （SocialistS），German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31 脚注，32—34，37，40，551 96 脚注，126，129，137，138.153.155
——57，160，165，166，172，174,178—79,181，185,186，190，194,195,196,198
—99，201，210，231，237，1044；

ptoc1aizn Republic（宣布共和），52；
make deal with Army （同陆军作交易），53—55，60～61
j largest party in nation （成为全国第一大党），55—56，95，112，

118；
party dissolved（解散），201
hcialists，Left（左派社会党人），52
sOlssons （苏瓦松）’1039
sOla airfield，Norway （索拉机场），702
Sola river，Poland （索拉河），971
“Soldiers，Councils”（“士兵委员会”），34，54so！f，Anna（安

娜·索尔夫），1025
Somme river（松姆河），30，727，728，732，737，738.759
Sondergericht（特别法庭），见 Special court（特别法庭）

Sonderkonzmando（特别队），970，973
Soligofthe Nibeluligs （Mell）（梅尔著。《尼布龙根之歌》），102
SOnnenburg（佐内堡），491
South Africa （甫非），95？
soviet Congress of Germat1y （德国苏维埃代表大会），54
Soviet Union （苏联），54，57，150, 209，232，280，282.299，306，

307，353，455，470，550 脚注，711 脚注，752，771，783，822，827，829，
843，1033，1044，1070，1098，1104，1116——17；

Hitleris aims toward （希特勒对苏野心），82——84，299，383，426，
464，669，774，785，795——99，810 一一 13，818,821,822,829,830,837
—47，849——50，871，873——79；

France，pact and relatiOns with（与法国缔约及与、法关系），285，
290—91，295，354，389.390.392，404，427；

German Czech issue，policy on （对德捷争执的政策），285，346，
354，361，362，364—68，376，377，383，389，390，392，404,409;

collective security,talks with Britain and France （集体安全和
与 英 法 会 谈 ） ， 353 ， 460 ， 479 ， 489 — 92,495 — 96 ， 500 —
4,506,521,523,525,531,533—38,541，542,610：

Poland，relations with （与波兰关系），377，458，459，461，464.468，
478，482.485，513—16.521——22，533——38（另见 invasiO nofPoland）;

exclud ed from talks on Czechosl，Pdand（被排斥在捷波问题谈判之
外），404，409,419，427，465 脚注，466，478，481，489 ;

rapprochernent withGer many，talks on trade and Poland（与德修
好，商谈贸易及波兰问题），476—77，480——82，489——96，500——3，
505—7，508 脚注，510—12，553，556，560，617，620—22,626—31，639
—41，645，657，666—70，674，687，695 脚注，747,794—96，800—5，
808—10，839—40，842，844（另见 Nazi 一 soviet Pact）；

and Baltic States （与波罗的海国家关系），495，501，502，515，



521，534,539，541，542，544,630—32，657，665—66，668，683,747，793
—94，797,801；

relations with Japan（与日本关系），521，522，876—77，878,886，
890—92，895;

invasion ofPoland（侵波），626—32，641；
war against Finland （对芬作战），665—66，676，683，806；
activity in Balkans（在巴尔干各国活动），747，800—3，805——7，

817，839，841；
German waragainst（德对苏作战），847—48，853—54，857，859——

63.870，880.886。901，91011010—11，1017 脚注，1018，1139；
Gernlan occupation of（德国的占领），830—34，843，846，851，854，

915.937，939，940，943——44，947——48，950,954,955，957,958，962
—66，979，993，1029，1139；

Italydeclareswar on （意大利对苏宜战），851；
另见 Russian Air Force；
Russian Army （俄国空军；俄国陆军）Spa，Germany（斯巴），54，59，

153，10923
paak，Paul—Henri（保罗—亨利·斯巴克），672，713—14
Spain （西班牙），281；
civil war（内战），297—301,304,307,373,419，566，8141
andworld War II（与二次大战关系），529，642—43，785—89，791，

792，814，817，819，850，911
Spandau （斯本道），1066
Spartacists （斯巴达团），52，54—55；
另见 communists in GermanySpeciaI Court （特别法庭），239，269，

270
Speer，Albert（艾伯特·斯佩尔），947 脚注，1087，1097，1098，1103

——4，1111 脚注，1117—18，1126，1142—43
Speide1，Gen.Hans （汉斯·斯派达尔将军），1031—32，1037，1038，

1039，1040，1041，1042，1047，1075.1076——77，1079，1085 脚注，1086，
1088

Spender，Stephen（斯蒂芬·斯宾德），784
Spengler，Oswald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动），61，208
Sperrle，Field MarshaI Hugo （雨果·斯比埃尔元帅），325，755 脚

注，775
Spiller，Captain（斯比勒上尉），703，7043
pital （希皮塔耳），7，8，9，14，23
Spltfires（喷火式战斗机）.736，775，776，913
Sponeck，Gen。Count Hans von （汉斯·冯·斯波纳克将军），865—

66，903
Sportpalast，Berlin（体育馆），157，207，237，396，397——98，

407，415，643。779——80
Spree river（施勃利河），1137
S.S.（党卫队），又名 Blackshirts（黑衫队），143—45，160，202



脚注，205，255，263，269，276，301，348 脚注，352，369，372，444.461
——62.1023，1055,1114,1121,1122,1126，1127，1129，1136——37，1141;

0rganization of（其组织）’120—21，148，270,273；
control police （控制警察），191，274；
conflict with Army （与陆军的冲突），214，226，315，317,355，660，

1024；
role in Roehnl purge （在清洗罗姆案中的作用），215，220，222，

224，226
1atrocities （暴行），271，272，351，430，659—64,834,934,937

—38，947，953，965—68，971，973—78，980—81，983—86，990，1029
（另见 concentration camps（集中营））I and ant 卜

Hitlerplotters （与反希特勒密谋分子的关系），374，670，1031，1034，
1035，1057，1060—61，1063—66，1068，1073——75，1077；

in Czechoslovakia （在捷克斯洛伐克），388，449，991；
Polish border “incident”（波兰边境“事件”），518—19，595，

599
j Venlolncident（文洛事件），652—55
j andBritain occupation plan（与占领英国计划的关系）1 782—851
rescues Mussolini（拯救墨索里尼脱险），1003—41
arrests Goering （逮捕戈林），1118
Security Service （保安处），见 5.D。（党卫队保安处）standarte 89

（第 89 旗），279
Waffen S.S.（武装党卫队），976，1015，1121
waffen S.3.units（武装党卫队单位）：1stS.S.Armored（Panzer）Corps

（第一党卫队装甲军），1005，1095 脚注
1st S.S.Panzer Div，（第一党卫队装甲师），1095 脚注
sixthS.S.Panzer Armv（第六党卫队装甲军团），1095 脚注
12th S.S.Panzer Div（第十二党卫队装甲师），1038
Bodyguards（卫队），5531 664，905，1005，1040 脚注，1049，1051
Das ReichDiv，（帝国师），993
Panzer Lehr Div。（利尔装甲师），1038
Staatspartei （民主党），见 Democratic Par ty （民主党）Stachiewicz，

General （斯塔契维奇将军），536，537
Stadelheim prison，Munich（施塔德尔海姆监狱），221，222 脚注
Stahlecker，Franz（弗朗兹·施塔勒克），962
Stahlhelm （钢盔队），154，157，191
Stalin， Joseph（约瑟夫·斯大林），276，427，476——80，496，513，

514——15，522，526,657,689，821,839,845,852 脚注，855，939，10291
German pact，trade negotiations （与德缔约，贸易谈判），526—28，

531，535 脚注，540，538——44，549，562，630——32，665，667—70，
799，800，803，804 脚注，805，809—10，839——44：

warnedbyvwest of German attack （西方警告德将进攻），544 脚注，
796，843；

invasion of Po1and（侵波），628—32；



operations in Baltic and Balkan states （在波罗的海和巴尔干各国
的行动），665，793—95，797，

suspicious of British （猜疑英国），835，837——38：
t8kes over asPdmeMin。（亲任总理），841；
signs neutrality pactwith Japan（与日缔中立条约），876；
war leadership （战时领导），909，917，995，996，1033，1097：
and Germanpeace offers （对德国的媾和建议的态度），1011，1012，

1017 脚注，1033，1135
Stalingrad （斯大林格勒）， 830，857，859，861，865，909，911，

914—19，922，924，925—34，975，996，1006，1014—15，1022，1029，
1125

Stark，Johannes（约翰内斯·施塔克），250
StatisticaI Year BOok（《统计年鉴》），257
Stauffenberg，Count Berthold von （伯特霍尔德·冯·施道芬堡伯爵），

1047，1048，1072
Stauffenberg，Lt.C01.Klaus Philip schenk，Count von （克劳斯·菲

利普·沈克·冯·施道芬堡伯爵），1027—31，1033—36，1042—55,1057
—61·1064—6591067—71，1072，1075

Stauffenberg，Countess Nina von （尼娜·冯·施道芬堡伯爵夫人），
1029

Stauning，Thorvald（多尔瓦尔德·施道宁），698
Stavanger （斯塔瓦格尔），677，681，696，702，707，721
Stavelot（施塔佛洛），1092
Stefanie（斯蒂芬尼），15
Stein，Lt。Walter（华尔特·斯但因中尉），662 脚注
Steiner，Gen。Felix（菲立克斯·施坦因纳将军），1112—13，1120
Steinhardt，Laurence（劳伦斯·斯坦哈特），521 脚注，544 脚注，843
Stempfle，Father Bernhard，（伯恩哈德·施丹佛尔神父），85，133，

223
Sternberg（斯端恩堡），43
Stevens，Maj.R.H·（R.H·斯蒂芬斯少校），653—55，692
Steyr （希太尔），11，14
Stieff，Gen.Hemuth （赫莫特·施蒂夫将军），1020，1026，1030，1049，

1070--71，1075
Stockholm（斯德哥尔摩），695，843，1017，1024，1026，1122
stOCkmar,Baron Christian Friedrchvon（克里斯蒂安·弗雷德里

希·冯·施托克马尔男爵），373
Stohrer，Eberhard von（埃伯哈德·冯·施托勒），785—86
storm troopers（冲锋队）见 S.A.（冲锋队）Storting（挪威议会），

703
Stotzingen，Baroness（斯托青根男爵夫人），223
Strang，william （成廉·斯特兰），391，495—96，503 脚注，523，

533
Strasbourg （斯特拉斯堡），983



Strasbourg，University of （斯特拉斯堡大学），980—83
Strasser，Gregor （格利戈尔·施特拉塞），118，122—29，132，143，

144，146—49，152C154—55，157，159，167，171，173，174，176——78，
180，216，222，224，691

Strasser，Otto（奥托·施特拉塞），123，126，127，147，224
strauss，Gen.Adolf（阿道夫·施特劳斯将军），7625
trauss，Richard （理查德·施特劳斯），242
Streck，Major（施特莱克少校），74
streicher，Julius（尤利乌斯·施特莱彻），26，44——45.50，73—

—74，106，118，253.1142——43
“Strength through Joy”movement（“通过欢乐取得力量”运动），

254，265—66
Stresa COnference（施特莱沙会议），285，288，289，2965tresemann，

6ustav（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56，64，66，112，136，201，212
Stroelin，Dr.Karl（卡尔·施特罗林），1031，1032
Strones（施特罗尼斯），7
Stroop，Juergen（雨尔根·施特罗普），975——78
stuckart，Dr.Wllhelm（威廉·斯图卡特），347
Siudie England （《英国研究》），759
Stuelpnage1，Gen。KarI Heinrich von （卡尔·海因里希·冯·施图

尔纳格尔将军），378，379，591，644，957，1031，1032，1048，1059，1060，
1074—77stuka（施图卡式），720，723，725，776

Stumme，Genetal（施登姆将军），920Stumpff，Gen。Hans—Juergen
（汉斯一雨尔根·施登夫将军），775

Sturrnabteilung （冲锋队），见 S.A. （冲锋队）Stuttgart（斯图加
特），1031

Styria （斯蒂里亚），350
Sudeten FreeCorps（苏台德自由团），387，388
Sudetenland （苏台德区），358—61，363,365，381 脚注，382—83，

385—87，392——95，397，398，402——4.406，408,410，416——17，421，
422，425——28,439，444，469，476，530，543，598，657，692，693，904：

earlyHitler designs on（希特勒的早期图谋），41，84，333，359；
neverpatt of Germany（从来不是德国的一部分），358，385 脚注；
Nazi agitation in （纳粹在那里的鼓动），359—60，363，383—84，

387—88；
Runciman mission on （伦西曼使命）；376—77，386—88；
cessiondemanded by Britain，France（英法要求割让给德国），389，

390,402，416—17;
Hitler's “1ast territorialclaim”（希特勒的“最后领土要求”），

397.429，454
Suez Canal （苏伊士运河），757，768，813，817，827，828，829.913
Sukhinichi（苏希尼契），869
Sundlo，Col.Konrad（康拉德·孙德洛），676，701
Susloparov，Gen.Ivan（伊凡·苏斯洛巴罗夫将军），1139



swastih（卐字），43，44，240
Sweden （瑞典），400，561，674，675，681，682， 696，704 脚注，

711 脚注，747，750，808，810，811，10728
witzerland （瑞士），324，359’531，563，590，648—49，691，896，

1017，1018，1024，1025，1033，1072
Sword，Colonel（索德上校），466 脚注
synthetics （人造制品），282，301，1098
Syria （叙利亚），473，813
Tallinn （塔林），630，794
Tannenberg （但能堡），228，530，562，760
Tansil1，Charles C。（查尔斯·C·但锡尔），303 脚注
Taranto（塔兰托），818 脚注
Tass（塔斯社），525，844
Tauroggen，Convention of （道罗根条约），1015
Taylor，Gen。MaxweII D. （马克斯威尔·D·泰勒将军），1002 脚注
Taylor，Telford（特尔福德·泰勒），32 脚注，378 脚注，732 脚注，

738
Teddy’s Perspiration Powder （泰第狐臭粉），19
Tegernsee （特格恩西），166，221，1129 脚注
Teleki，Count Paul （保罗·特菜基伯爵），507----8
Televaag（特莱瓦格），993
Tempelhof Field（但贝尔霍夫机场），202
Terboven，Josef（约瑟夫·特波文）.220，709 脚注
Teriberka（帕里别尔卡），667
Terneuzen（特纳曾），728
Tesch，Bruno（勃鲁诺·特奇），972
Tesch＆Stabenow（特奇⋯施塔本诺夫公司），972
Teschetl（特青），377，388，421，458
Teutonic Knights（条顿武士），83，255
Texas（得克萨斯号），880
Thadden，Elisabeth von（伊利莎白·冯·泰登），1025
Thaelmann，Ernst（恩斯特·台尔曼），157——59
Thailand（泰国），886，892
Thames river（泰晤士河），763，768
Theresienstadt（特莱西恩施塔特），991
Thiele，Gen. Fritz（弗里茨·提尔将军），1057，1059·1072
Thirty Years，War（三十年战争），91—92
Thoma，Gen.Wilhelm Ritter von （威廉·里特·冯·托马将军），920
Thomas，Gen.Georg（格奥尔格·托马斯将军），259，413 脚注，488—

89，497，517—18，530，559—60，644，649，659，667 脚注，693，799
Thompson，DQrothy（桃乐赛·汤普逊），1016
Thomsen，Hans（汉斯·托姆森），471 脚注，684—85，686 脚注，747

—50，894 脚注，896—97
Thorkelson，Congressman（托克尔森），748



“Thousand—Year Reich”（“千秋帝国”），5，230，916，1139
Thuengen，Genera1.Freiherr von（冯·图恩根将军），1035，1061，

1073
Thuringia（图林吉亚），65，1481 173，176，375
Thyssenlritz（弗里茨·蒂森），134，144，145，146，176，190，206，

261，263
Tiergarten，13
erlin（动物园），5，1065，1102 脚注，1117，1118，1120，1129，1133
Tilburg（提尔堡），722
TimoshenkO，Marsha1 Sem■n K.（谢苗·K·提莫申科元帅），854，856

—57，864
Tippelskirch，Werner von（瓦尔纳·冯·提伯尔斯克希）’427，802，

803，839，868
Tirpitz，Grand Adm，Alfred von（阿尔弗雷德·冯·铁比茨海军元帅），

288，373，1043 脚注
Tirpitz （铁比茨号），467
Tiso，Monsignor（提索神甫），440，441，442
Tobruk （托卜鲁克），827，911
Tocqueville，Alexis de（亚历克西斯德·托基维尔），103
Todt，Doctor（托特）378，515 脚注
Togo，Shigenori（东乡茂德），886—87，889，891，893 脚注
Tojo，Gen。Hideki（东条英机将军），885
Tokyo（东京），877，878
Tolischus，Otto D。（奥托·D·托利许斯），101 脚性
Tomaschek，Rudo1phe（鲁道夫·托马希克），250
Topf，I. A，＆Sons（托夫父子公司），971
Torgau（托尔高），1106
Torgler，Ernst（恩斯特·托格勒），170，193—94
ToscaninLAituro（阿图罗·托斯卡尼尼），333
TotaI War（Ludendorff）（鲁登道夫著：《总体战》）259
Toulon（土伦），740，821，924—25
Toussaint，Co1.Rudolf（鲁道夫·土圣特上校），363，401
Toynbee，Arnold（阿诺德·托因比），504 脚注，632 脚注
Toyoda，Admiral（丰田海军上将），878 脚注，884，885
trade unions（工会），34，134，153，155，157，160，165，172，174，

180，185，186，201～3，231，263，267，373；另见 1abor，German（德国
工人情况）

“Transport Exercise Stettin”（“斯德了运输演习”），462
Transport Ministry（运输部），497
Trans—Siberian Railway（大西伯利亚铁路），799 脚注，878
Transylvania（特兰西瓦尼亚），800
Traunstein（特劳恩施大因），34
Treblinka（特莱勃林卡），272，967，968—69，975，977，978
Treitschke，Heinrich von（海因里希·冯·特莱希克），95，97，99



Tresckow，Maj.Gen，Henning von（海宁·冯·特莱斯科夫少将），905，
1018—19，1020——21，1022，1026，1029，1035，1042——43，1049，1052，
1074

Tresckow，Erika von （埃里卡·冯·特莱斯科夫），1035
Trevor 一 Roper，H.R.（H·R·特莱佛一罗伯尔），1111，1129 脚注，

1131 脚注
Trier（特里尔），291 脚注，1092
Trieste（的里雅斯特），1005
Tripartite Pact（国公约），803，805，808，823，871.872，873，874，

875，884，885，889，890，894，900
Tripoli（的黎波里），821，914，922
Tripolitania （的黎波里塔尼亚），827
Troms6（特罗姆索），708，709
Trondhelm（特隆赫姆），681，696，701，707·708，710，721，752
Troost，Professor（特罗斯特教授），156
Trotha，AdmiraIAdolf von（阿道夫·冯·特罗塔海军上将），253
Trott zu sO1z，Adam von（亚当·冯·特罗特·佐·索尔兹），558，

1018，1047，1072 脚注
Truppenamt（军队办公室），62，285 脚注
Tsaritsyn （察里津），917 脚注
Tschirschky，Baron（奇尔希基男爵），348 脚注
Tuebingen，University of（图平根大学），1031——32
Tuka，Dr。Vojtech（伏伊特赫·都卡），359.439——40.449
Tula （土拉），863，864
Tunisia（突尼斯），740，746，924，925，995.996，1029
Turin（都灵），740 脚注，995
Turkey（土耳其）1 530，805，806，808，809.813，1026
TurkishStraits （土耳其海峡），804，807—10
Tyro1（提罗尔），337 脚注，350，353，1005，1072.1074U—30（U-30

潜艇），622，637—38U·47（U—47 潜艇），646 队 110（U—110 潜艇），
638 脚注队 253（U—253 潜艇），880

U-boats（潜艇），见 Navy，German（德国海军〕Udet，Gen。
Ernst（恩斯特·乌德特将军），903 脚注
Ukraine（乌克兰），627，628，632，798，811，822，832，851，858，

856——57，858，859，916，919，939，959，961，965，1001，1048 脚注
Ullstein，House of（乌尔施但因），245，246
Ulm（乌尔姆），139—42，1031
Umberto，Crown Prince of ltaly（意大利王储翁伯托亲王），999
Union of Revolutionary Nationa1 Socialists （革命的国家社会主义

者联盟），147——48
United Press（合众社），802
United States（美国），117，266，684 脚注，685，688，735，737，

750，753，768，802，854 脚注，923—24，1095 脚注，1099
1war aid to Britain，France（战时给英法的援助），367，400，521



脚往，605 脚注，658，666，685，771，815 脚注，818，874，879—84，898；
8nti— Hitler conspirators，contact with（反希特勒密谋分子与美国

的联系），373，1042；
peace efforts of（和平努力），400，469—75，683；
sentimentagainst Nazi excesses （对纳粹暴行的反应），433；
isolationist and pro-German influence in（国内孤立主义和亲德势

力），436 脚注；
possible entry intowar（参战可能性），508 脚注，518，554,645，

684--85,798,804,805813，820--22,827,850,874--75,877—80;
nationals of,on Athenia（雅典娜号上的美国国民），622，637：
Nazi propaganda，sabotage in（国内的纳粹宣传和破坏活动），684

—85，747——50，871，872；
German preparations for war with（德准备与美作战），853，873，

879，887，888—91；relations withU.S.S.R.（与苏关系），842--43，1011，
1033，10981

Hitler，s ignorance about （希特勒对美国的无知），871.875 脚注；
beliigerent aciion in Atlantic （在大西洋的交战行动），880—83；
takes over lceland Far Brltish （为英国占领冰岛），881；
Japanese negoti8tio 叵 9，war onU.S （与日谈判，日对美作战），883

—96，900——1，1007；
1ta1y declares war on （意大利宣战），889—91，900；
war with Germany （与德作战），894—902，904，910，915，952，954

——55，1138—39；
ship losses in Atlaniic （大西洋船只损失），913
U.S.Army （美国陆军），684，750 脚注，769 脚注，854 脚注，887，

954—55；
in Ardennes（在阿登），1092，1093，1095;
in Austria（在奥地利）’918 脚注，1072，1074
j in France（在法国），1033，1038，1076.1080，1090；
in Germany（在德国），1089，1102，1105—701109，1112，1115, 1141;
in ltaiy（在意大利），956，1002；
in N. Africa（在北非），1029；
Malrnédy massacre（马尔梅第的屠杀），954，1095 脚注
U.S.Army，Air Force（美国空军），1008—91 1025 脚注，1040，1071，

1100
U.S.Armv units（美军单位）：ARMIES（军团）：
Flrst（第一军团），1086，1088，1089，1090，1092—93，1105
Third（第三军团），1076，1085，1086，1089，1090，1093，1101，1107
Flfih（第五军团），10023
eventh （第六军团），983，1086，1101，1107
Minth （第九军团），1088，1089，1105
DIVISIONS（师）：2nd Armored（第二装甲师），1093
4th lnfantry（第四步兵师），1085
9th Armored（第九装甲师），1101



69th lnfantry（第六十九步兵师），1106
101st Airborne （第一百零一空运师）.
1093U.S.Arrny Air Corps Reserve（美军陆军航空大队后备队），827

脚注
U.S.Navy （美国海军），872，873，877 脚注，879，880—83，887，

892，895，898，901.913
U，S.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美国战略服务处），1018
U.S. State Department（美国国务院），295，493 脚注，555 脚注，684，

842—43，895 脚注，896—97
U. S.Strategic Bombing Survey（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处），943
U.S.War Council（美国国防会议），887
United States of Europe（欧罗已合众国），1032
United SteeI Works（联合钢铁公司），144，190
UnterlnenscheII （劣等民族），937
UraI Mts.（乌拉尔山脉），942
Urbays，Juozas（约札斯·埃尔巴伊斯），461
Urfahr（乌尔法尔），14
USCHLA （调查解决委员会），122，221
Uruguay （乌拉圭），669—70
U.S.S.R.（苏联），见 Soviet Union（苏联）
Utrecht（乌德勒支），721
Uxkull-Gyllenbrand.Countess von （冯·乌克斯库尔一吉伦勃兰德女

伯爵），1028
V-bombs（v-1，v-2）（v-飞弹，V-1，V-2），1009 脚注，1037，1040，

1098—99
Vachel1 1 Group Captain（瓦吉尔空军上校），466 脚注
Vaernes （瓦尔纳斯），701
Valenciennes （发隆西纳），728
“Valkyrie”（伐尔克里），1033—35，1046，1054，1057，1058，1060
Vansittart，Sir Robert （罗伯特·凡西塔特爵士），360，380
Vatican（梵蒂冈）1201，234，648—49，693，716，719，750，995，

999，1023 脚注，1024
Venice （威尼斯），217，845，1005
Venlo （文洛），519 脚注，653—55
Ventotene （万托特纳），1003
Verdun （凡尔登），726，1075，1077.1086
Vermehren，Erich（埃里希·凡尔麦伦），1026
Vermei1，Edmond（埃德蒙·凡尔梅尔），105
Vereichtungslager （灭绝营），664—65，967——74
Verona （维罗纳），509，845 脚注，1005
Versailles Treaty（凡尔赛和约），32，34，41，57—60，63，137，

142，152—53，186—87，209，211，212，231，357 脚注，458，462，473’
475，604，615 脚注，635，641；

Hitler’s repudiation of（希特勒废除此约），281—86，289，299，



372
Vian，Capt.Philip（菲利普·维安上尉），679
Vichv（维希），923，924
Victor EmmanueI II1，King of lta1y （意大利国王维克多·爱麦虞埃

三世），353，554 脚注，996—99，1002 脚注，1003，1004 脚注，1005 脚注
Victoria，Queen of England（英国女王维多利亚），373
Viebahn，Gen，Max von （马克斯·冯·维已恩将军），335
Vienna（维尔纳），8，9，132，275，304，322—23，325 脚注，340—

41，343，349——53，800——1，823，1004；
Hitler's vouth in（希特勒的青年时代），15—28，31，37；
Dollfuss murder in（陶尔斐斯被杀），279—80；
Hitler enters after Anschluss （希特勒在德奥合并后回到维也纳），

347—48；
anti 一 Nazi coup plans for（反纳粹政变计划），1034，106;
occupiebyRed Army （红军的占领），1106，1107
Vilna （维尔纳），534，967
Vlnnitsa （维尼察），916，919
Vlre river（维尔河），1038
Vishinskv，Andrei（安德烈·维辛斯基），794·1070
Vlstula river（维斯杜拉河），497，532，541，626，629，631，663，

1033，1085，109，1096，1097
Vladivostok（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 ），876.877，878，883，886
Voegler，Albert（艾伯特·伏格勒），144，190
Voelkischer BcObachter（《人民观察家报》），46，49，66，85，109，

118，121，122，129，139，140，149，154，158，208，220，246，320，343，
564，638，642，653，658 脚注

Voolk1sch movement（人民运动），123
Vogt， General（伏格特将军），253
Vo1ga river（伏尔加河），811，859，860，909，914，916——17，918，

919，926，939，942、1006
Volksdeutsche（日耳曼族人），546，630，663——64.665
Volksgericht（人民法庭），见 People's Court（人民法庭）Volkssturm

（人民冲锋队），1123，1130
Volkswagen （大众汽车），266—67
Vologda （沃洛格达），870
Vormann，General von （冯·伏尔曼将军），550 脚注
Voronezh（沃罗涅什），915
Vorosbilov，MarshalmirnentE.（克里门特·E·伏罗希洛夫元帅），503，

504，533—38，541—42，854
Voss，Admiral （伏斯海军上将），1121
Vossische Zertung （《伏斯日报》），245
Vyazma （维亚兹马），859
Vyborg （维堡），1085
Wachenfeld（瓦亨菲尔德），见 Berchtesgaden （伯希特斯加登）wagner，



Addf（阿道夫·瓦格纳），221，230
Wagner，Cosima（考西玛·瓦格纳），105
WaRner，Gen.E eduard （爱德华·瓦格纳将军），660——61，1030，

1049，1058，1065，1074
Wagner，Eva（爱娃·瓦格纳），105
iWagner，Friedelind（弗雷德林·瓦格纳），279
Wagner，Richard（理查德·瓦格纳），15，76，97、101—5
Wagner，Siegfried（齐格菲·瓦格纳），101--一 2
Wagnet，Wa［tet（瓦尔特·瓦格纳），1123
Wagnet，Winifred（温尼弗雷德·瓦格纳）、101，131，132
Wahnfried（瓦恩弗雷德），101—2，105
Waldeck，Prince（瓦尔台克亲王），984 脚注
“Waldsee”（“瓦尔德湖”），969
Waldtruderlng（瓦尔德特鲁德林），121
Waldviertel（瓦尔德维尔特尔），7
Wales（威尔士），763
Wallenberg，Jakob（雅可布·瓦伦堡），1017.1018.1026
Wallenberg，Marcus （马可斯·瓦伦堡），1017
Wandcrer，Thc（Goebbels）（戈培尔著：《流浪音》），124
Wangenheim，Lieutenant von（冯·汪根海姆海军上尉），313--14
Watlnsee（汪西），965，1047，1048
War，Mlnlstryof（战争部），285 脚注，318
War debts（战时债务），见 reparations（赔款）Wllr veterans （退

伍军人）
1 Germans（德国），38，39，42，72，154，214:
French （法国），281
Warburg，Professor（瓦尔堡教授），250
W8tburton- Lee，Capt.B. A. w.（BA·w·瓦尔伯顿--李上尉） ，707
Warlimont，Col.Walter（瓦尔特·瓦尔利蒙上校），758，797，799
Warsaw（华沙），355,504，550 脚注，597，600, 626，627, 629,631,639，

640 ,769, 937, 944,968，973—79，1085, 1097
Warspite（瓦斯巴特号），707
Wasp （U. S carrier）（黄蜂号） ,913
Wasserman，Jakob(雅可布·瓦塞曼），241
Wavel1，Gen，Sir Archibald（阿契巴尔德·韦佛尔将军），818 脚注
Wavre（伐佛尔） ,.724
Webb，Beatrice（皮特丽斯·韦伯），784
Weber，Christian（克里斯蒂安·韦伯），49，221,1121
wecke，Major（韦克少校），183
Wednesdav Club （星期三俱乐部），373
“Week of the Broken Glass”（“砸玻璃窗的一周”），430—35
wehrle，Father Herman（赫尔曼·韦尔勒神甫），1060 脚注
Wehrmacht （武装部队），Hitler’s restoration of （希特勒加以复

活），190，285 脚注；



anti 一 Nazi plotters，plan for （反纳粹密谋者争取计划），1035，
1054，1058，1065，1069

Wehrpolitische Atnt of the S.A（冲锋队国防政治处），120
Wehrtschaft（战争经济），259
Weidling，General（威德林将军），1 130
Weirnar （魏玛），56，57，100，173
weimar Republic（魏玛共和国），见 Germany，Republic of Weinbacher，

Karl（卡尔·威恩巴赫尔），972
welssler，DectQr（威斯勒），238
Weissmann，Doctor（威斯曼），1071
Weizmann I Chaim（却姆·威兹曼），784
Weizsaecker，Baron Ernst von （恩斯特·冯·威兹萨克男爵），462，

470—71，510 脚注，546 脚注，550 脚注，553，554,561，637—38,643,652，
665 脚注，685 脚注，686，687，884；

and anti-Hitler plot（与反希特勒密谋的关系），381—82，591，648
—49，715，1023;

in negotiations on CzechOsl. （ 捷 克 问 题 的 谈 判 ） ， 360 ，
364,415,421,437,444,451-53;

in Russian negotiations（对俄谈判）。479—80，491—93,495，500.501，
505，513，521，528，543 脚注，6671

inpeace negotiations onP0lihcrisis（就波兰危机进行的和平谈判），
587，588，591，595 脚注，599，605，617

Welczeck，Count Johannes von（约翰内斯·冯·韦尔兹克伯爵），430，
502

welke， Ehm（埃姆·韦尔克）.246
Welles，5umner （塞姆纳尔·威尔斯），521 脚注，683，685—88，689

—90，843
Wells，G·G·（H·G·威尔斯），241，784
Wells，Otto （奥托·威尔斯），198—99
wenck,General（温克将军），1120—21，1129，1130
Wendt，Lieutenant（温特中尉）’139—42
“Werewolf”（“狼人”）’916
Wesruebung（威塞演习），673—712
wessel，Horst（霍尔斯特·威塞尔），147
west，Rebecca（丽贝加·维斯特），784
Westarp,Count von（冯·维斯塔普伯爵），56
Westphal，Gen.Siegfried（齐格菲·维斯特法尔将军），1001
Westphalia（威斯特伐利亚），220；
Peace of（威斯特伐利亚和约），91—92，644
West Prussia （西普鲁士），944，1097
West Wall（西壁）’295，367，368，370，378，469,486,492,498,510,515

脚注，516，590，725
WeygandI Gen. Maxime（马克西姆·魏刚将军），502，728，730，737，

738，744_46,923



Wheeler-Bennett，Jogn w.（约翰·w·惠勒一贝纳特），31 脚注，55
脚注，225 脚注，380 脚注，389 脚注，390 脚注，403

white，Case（白色方案），466—69，488。4971 550 脚注，556，589，
597，600 脚注

White Book of the Purge，The（《清洗白皮书》），223
whlte Rose Letters（白玫瑰信件），1022—23
White Russia（白俄罗斯），627，628’798，811.832，962
Wbiie Sea（白海），798
whtworth，vice-Adm，w.J.（w·J·惠 特沃思海军中将），707
Widerstand（《反抗报》），373Wiechert，Ernst（恩斯特·维查特），

242
Wiegand，Karl von（卡尔·冯·维冈）,748
wlessee（维西），217，221，314
Wietersheim， Gen，Gustav von（古斯塔夫·冯·维特斯侮姆），369

—70
Wildpark-Werder（维德派克—瓦尔德），1115
“Wilfred”（“维尔弗雷德”），696
wilhelm I，King of Prussia and Kaiser of Germany（德国皇帝、普

鲁士国王威廉一世），95
Wilhelm,II，Kaiser（德皇威廉二世），29，31，52.53，56.58，94，

95，99，103，104，106，107—8，109，153，197，200,243，288，406，485
—86，499，5981 658，692—93，713，738 脚注，754 脚注，871，907，1025，
1139

wilhelm，Prince（威廉亲王），907
wilhelmina，Queen of the Netherlands（荷兰女王威廉敏娜），561，

640，652，721，723，729
Wilhelmshaven （威廉港），467，752
Wil1staetter，Richard（理查德·威尔斯塔特），250
Wilmot，Chester（吉斯特·威尔莫特），1041 脚庄
Wi1son，Sir Horace（霍拉斯·威尔逊爵士），382，391，396，397，

398—99，401，402，407，416—17，418，572，583，585 脚注
Wilson，HughR，（休·R·威尔逊），360，433 脚注
Wilson， Woodtow（伍德罗·威尔逊），52，57，898
wlndau （温道），539
“Winds”message to Nomura（给野村的“风色”暗号），886
Windsor，Duchess of（温莎公爵夫人），298,785，787,788，789，792
Windsor，Duke of（温莎公爵），298，596 脚注，751 脚注，783.785

—92
winkelmann，cen.H.G.（H·G·温克尔曼将军），723
wlnterhilfe（冬赈）’264，643，779
Wisconsin，University of（威斯康星大学），1043 脚注
Wittelsbach monarchy（维特尔斯已赫王室），33，64，67，70
Wlttenberg （维登堡），237
Witzleben，Field MarshaIErwin von （埃尔温·冯·维茨勒本陆军元



帅）。284.318—19，375,405,407—8，411，412，413，422，426，530，558
—59，670，755 脚注，906，1030，1035，1036，1048，1054，1058，1064
—65，1070——71.1075，1079

Wlodawa （符沃达伐），626
Woermann， Dr.Ernst（恩斯特·瓦尔曼），429，897 脚注
wolf， Otto（奥托·沃尔夫），144
Wolfers， Alfred（阿尔弗雷德·沃尔弗斯），274
wotfsschanze（狼穴），849，870，881，882，919,1000 脚注，1046，

1048—49Wolzek（瓦尔西克），968 woods，sam E.（山蝴·E·伍德），842
—43

Woolff，Virginia《佛吉尼亚·沃尔夫），784
Woolwich Arsenal（瓦尔维治兵工厂），780
World Jewish Congress （世界犹太人大会），978
World War I （第一次世界大战），108，282，283，544，597—98，630，

635，637，658，673，717，727，754 脚注，760，794，800，823，897，918，
957，1007，1081；

Hitler’s service in（希特勒的服役）；29—30，1124；
armistice （停战），29，31—32，52，58—59，741—42，1036；
peace terms （和平条款），见 Versailles Treaty（凡尔赛和约）；
Germanny’s mistakes in（德国战时的错误），485，486，546，645
Wrench，John Evelyn （约翰·埃佛林·伦奇），288 脚注
Wuensdorf （伍恩斯道夫），1057
Wuerttemberg （伍尔登堡），131，1028
Yellow，Case （黄色方案），682’710，717，718，719
Yorck von Wartenburg，Count Peter （彼得·约克·冯·瓦尔登堡伯

爵），1015，1016，1028，1070—71
Young，Desmond（台斯蒙德·杨格）， 1079 脚注
Young Plan （杨格计划），136，145，943
Ypres（伊普莱斯），29，30，730
Yugoslavia （南斯拉夫），295，399—400，426—27，469，47 山 530，

804.808，815，823—24，825，826，828—30，`839，841，842，874，875，
993，1006

Zander，Wilhelm（威廉·山德尔），1129
Zaporozhe （札波罗日那），1001，1007
Zech-Burkersroda，CountJulius Von（尤利乌斯·冯·齐希—伯克斯罗

达），713
Zehlendorf （齐伦道夫），715
Zeitzler,Gen.Kurt（库特·蔡茨勒），360— 61，915，918，919，925

—27，928，933
Zeller，Eberhard（艾伯哈德·齐勒），1046 脚注，1050 脚注 Zeughaus ，

Berlin（军械库），1021，1022 脚注
Zhdanov，Andrei（安德烈·日丹诺夫），496.794
Zhukov，Gen.Georgi（格奥尔基·朱可夫将军），864—65，866，869，

891，1097，1106，1135 脚注



Zichenau（泽希瑙），944
Ziegenberg（泽根堡），1089，1091，1108
Ziegler，Adolf（阿道夫·齐格勒），133 脚注，244
Ziereis，Franz（弗朗兹·泽莱斯），967 脚注
Zoellner，Doctor（佐尔纳）’238，239Zola，Emile（艾米尔·左拉），

241，736
zossen（佐森），518，560，658，670，694，1058，1065
ZP1an（Z 计戈），487,622
Zurich（苏黎世），563，1018
Zweig，Arnold（阿诺德·茨威格），241
Zweig，Stefan（斯蒂芬·茨威格），24，241
Zwoelf-Uhr Blatt（《十二点钟报》），564
Zyklon B（齐克隆 B），970，972



致  谢

虽然这本书的研究和计划工作，同我所写的别的书一样，是由我自己进
行的，但在这本书的五年写作过程中，我曾得到许多人和机构的慷慨协助。

推动我写这本书的是西蒙一舒斯特出版公司已故的杰克·古德曼和该公
司负责本书的编辑约瑟夫·巴恩斯，和我同时在欧洲作记者的老朋友巴恩斯，
不论在我顺利或遭到困难的时候都一直支持我，给了我有益的批评。研究战
争中所缴获的德国文件的权威学者、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弗里茨·T·爱泼斯坦
博士在使用那些汗牛充栋的文件上给我很多指导。其他很多人也在这方面给
我许多帮助。其中有纽伦堡战犯审判检察官的首席顾问特尔福德·泰勒，他
曾写过两本关于第三帝国军事史的书。他将他私人收藏的文件和书籍借给
我，并提供了许多很好的意见。

属于美国历史协会的美国战争文件研究委员会主席、弗吉尼亚大学教授
奥伦·J·哈尔给我提供了很多有用的材料，其中包括他自己研究的某些成果
在内。

1956 年一个炎热的夏日，他帮了我很大的忙，从国会图书馆的文稿室里
把我拉出来，严厉地劝告我回到我的写作本书的工作上去，否则我就会很容
易像某些人那样将我的后半生陷在德国文件中。国务院历史处处长 G·贝纳
德·洛贝尔博士和国务院的外交官员、《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美国编辑
之一的保尔·R·斯维特也帮助我走出纳粹文件的迷津。斯丹福大学的希尔德
加德·R·波宁格夫人在通讯中和阿格尼斯·F·皮德逊夫人在交谈中都给我
很多帮助。在陆军部军事历史处代理处长 W·胡佛上校和他的属员德迪玛
尔·芬克告诉我怎样研究该部收藏最多的德国军事文件。

《外交季刊》的主编汉密尔顿·菲西·阿姆斯特朗对本书的写作很关怀，
外交学会当时的执行理事长瓦尔特·H·马洛里也很关心。我很感谢外交学会
弗兰克·阿尔朱尔和奥佛尔布鲁克基金会，他们给我的一笔慷慨的赠款，使
我能够在这本书的最后一年写作中得以全力以赴。我还必须感谢外交学会藏
书丰富的图书馆的职员，我曾多次麻烦他们。纽约社会图书馆的职员也同样
被我打扰过，但他们非常耐心，十分合作。

路易·加兰地尔和赫尔伯特·克莱德曼耐心地读过大部分稿件，并且提
出很多宝贵的批评。在 20 年代初期阿道夫·希特勒开始他的政治生涯以及后
来他上了台的这一段时间都在柏林美国大使馆作武官的杜鲁门·史密斯上
校，让我研究了他的笔记和报告，这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兴起及其日后某些方
面的发展提供了线索。纽伦堡法庭的美国检察官之一、现在在纽约作律师的
山姆·哈里斯提供给我《主要战犯的审讯》（纽伦堡的文件和证词）和其他
许多未公布的资料。在大战头三年中担任德国陆军参谋总长的弗朗兹·哈尔
德将军对于我提出的问题作了最详尽的回答，并且给我提供了德国原始资
料。我曾在别处提到过他那本未出版的日记对我的帮助，在本书的大部分写
作过程中，这本日记的副本一直搁在我的身边。战争初期在柏林美国大使馆
工作的乔治·凯南曾经提醒我某些有历史价值的东西。我在欧洲时的几位老
朋友和老同事，如约翰·根室，M·W·弗多尔、凯·波尔、西格里德。舒尔
兹、桃乐赛·汤普逊、惠特·伯纳特和纽维尔·罗吉尔斯，都同我讨论过这
本书，使我得到教益，我的著作代理人保尔·R·雷诺在我最需要鼓励的时候
鼓励了我。



最后，我十分感谢我的妻子，她的外文知识、对于欧洲背景的了解以及
在德国和奥地利的经验，对我的研究、写作和核对工作帮助很大，我们的两
个女儿，英加和林达，在学校放假的时候也帮我做了许多必要的工作。

我对以上提到的人以及其他对我帮助过的人，在此表示感谢。这本书的
缺点和错误自然完全由我自己负责。



第三帝国的兴亡(下)



第二十三章  已日罗沙：轮到了俄国

[793]
当希特勒在 1940 年夏季忙于指挥征服西方的战事时，斯大林利用他无暇

他顾的机会，进入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并南下到巴尔干各国。
这两个大独裁国家之间的关系，在表面上一切都是友好的。在德国采取

每一次新的侵略行动或进行新的征服时，代表斯大林的莫洛托夫从不放过任
何机会来赞扬和奉承德国人。当德国在 1940 年 4 月 9 日入侵挪威和丹麦的时
候，这位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立即在当天早晨对德国驻莫斯科大使冯·德·舒
伦堡说，“苏联政府谅解德国被迫采取的措施”。莫洛托夫说，“我们祝德
国在它采取的防御措施中取得完全成功”。①

一个月以后，当德国大使拜访莫洛托夫，把德国军队在西方进行的攻击
正式通知他的时候（里宾特洛甫曾指示他的大使解释说，这种攻击“是德国
被迫进行的，因为英法即将取道比利时和荷兰向鲁尔推进”），这位苏联政
治家再次表示感到高兴。舒伦堡打电报给柏林说：“莫洛托夫抱着谅解的精
神接受了这个通知，并说他认识到，德国必须保护自己不受英法的攻击。他
毫不怀疑我们会获得胜利。”②

6 月 17 日，即法国要求停战的那一天，莫洛托夫约请舒伦堡到他的办公
室，“表示苏联政府对德国军队的光辉胜利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这位外交人民委员还说了一些别的话，这些话在德国人听来并不是非常
愉快的。正如德国大使发往柏林的“特急”电报所说，他把“苏联对波罗的
海沿岸各国采取的行动”通知了德国大使，并说——人们几乎可以看到莫洛
托夫眼中的兴奋神情——“现在有必要结束英法企图在波罗的海沿岸各国散
布德苏之间的不和和不信任而进行的一切阴谋”③。莫洛托夫又说，为了结束
这种“不[794]和”，苏联政府已经派“特使”到这 3个波罗的海国家。事实
上，他们是斯大林的 3个最优秀的刽子手：杰卡诺索夫被派往立陶宛；维辛
斯基被派往拉脱维亚；日丹诺夫被派往爱沙尼亚。

这 3个人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彻底地执行了他们的任务，特别是后面这
两个人。早在 6月 14 日，德军进入巴黎的那一天，苏联政府已经向立陶宛发
出了限 9小时答复的最后通牒，要求它的政府辞职，逮捕它的一些主要官员，
并且要求有权愿派多少红军就派多少红军去。虽然立陶宛政府接受了这个最
后通牒，莫斯科还是认为它的接受“不能令人满意”。第二天，即 6 月 15
日，苏军占领了这个国家——与德国接壤的唯一波罗的海国家。在以后的两
天中，苏联向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提出了同样的最后通牒，接着它们也都被
红军占领了。

在这些事情上，斯大林是能够和希特勒一样残酷无情的——甚至比希特
勒更加无耻。报纸受到压制，政党领袖被捕，除了共产党以外的各个政党都
被宣布为非法。俄国人 7月 14 日在这 3国举行了“选举”，在这样“选出的”
各国议会通过把它们的国家并入苏联以后，俄国的最高苏维埃（议会）就“接
纳”它们到祖国来：立陶宛在 8月 3日被接纳，拉脱维亚在 8月 5日，爱沙

                                                
①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9 卷，第 108 页。
② 同上，第 294，316 页。
③ 同上，第 599—600 页。



尼亚在 8月 6日。
阿道夫·希特勒丢了面子。但是他由于忙于设法组织对英国的入侵工作，

对此无能为力。根据里宾特洛甫的命令，3 个波罗的海国家驻柏林公使抗议
俄国侵略的信件被退还给他们了。为了进一步使德国人丢脸，莫洛托夫在 8
月 11 日不客气地叫他们在两周内“清理”德国驻在考那斯、里加和塔林的公
使馆，并在 9月 1日以前，关闭在这些波罗的海国家的领事馆。

占领波罗的海国家并没有满足斯大林的贪欲。英法军队惊人迅速的崩溃
促使他尽量趁火打劫。他显然觉得，时不再来，机不可失。6月 23 日，即法
国正式投降，在贡比臬签订停战协定的第二天，莫洛托夫再次召见纳粹驻莫
斯科大使，对他说，“比萨拉比亚问题的解决刻不容缓。如果罗马尼亚政府
拒绝接受和平协定，苏联政府决心使用武力”。莫洛托夫又说，苏联希望德
国“不要妨碍而要支持苏联的行动”。此外，“苏联的要求也同样扩大到布
科维那”。④比萨拉比亚是罗马尼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从俄国手中夺去
的。但是布科维那从来不是俄国的领土，罗马尼亚 1919 年占领布科维那以
前，它一直处在奥地利管辖之下。当纳粹—苏联条约在莫斯科进行谈判的时
候，里宾特洛甫曾被迫把比萨拉比亚划归俄国的利益范围。他现在向希特勒
提醒这一点，因为希特勒向他询问此事。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布科维那。

柏林方面相当惊慌。这种惊慌情绪也传播到最高统帅部在西[795]线的大
本营。德军非常需要罗马尼亚的石油，德国也需要从这个巴尔干国家得到的
粮食和饲料。如果红军占领罗马尼亚，德国就会失去这些东西。若干时候以
前，5月 23 日，当法兰西战役达到高潮的时候，罗马尼亚参谋总部曾向德国
最高统帅部发出求援电报，通知它说，苏军正在边界集中。约德尔在第二天
的日记中总括了希特勒大本营的反应。他说：“由于俄国集中部队对付比萨
拉比亚，东方局势日益逼人。”

6月 26 日晚上，俄国向罗马尼亚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割让比萨拉比亚和
北布科维那，并且坚持要罗马尼亚在第二天答复。里宾特洛甫在专车上慌忙
向德国驻布加勒斯特公使发出指示，要他劝告罗马尼亚政府屈服。6月 27 日，
罗马尼亚屈服了。苏军在第二天开进新获得的领土。柏林松了一口气，由于
俄国并未夺取整个罗马尼亚，至少保住了丰富的石油和粮食来源。

从斯大林的行动和德国的秘密文件可以清楚看出，在德国人被牵制在西
线时，斯大林虽然力求在东欧能捞到多少就捞多少，但是，他并不希望也没
有打算与希特勒决裂。

6 月底，丘吉尔在一封私人信件中设法告诫斯大林，德国的征服除了对
英国有危险外，对俄国也有危险。⑤这位苏联独裁者没有答复；他也许像几乎
所有其他人一样，认为英国已经完蛋了。因此，他向德国人透露了英国政府
的打算，原来英国首相曾赶派左翼工党领袖斯但福·克里普斯爵士到莫斯科
担任新的大使，希望能在布尔什维克那里引起比较有利的反应——他后来悲
哀地承认，这是一个无望的希望。7 月初，斯大林接见了克里普斯，丘吉尔
称这次接见是“客套的和呆板的”。7月 13 日，莫洛托夫根据斯大林的指示
向德国大使提交了关于这次秘密谈话的书面备忘录。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文件。它透露了苏联独裁者在冷静估计外交事务方面

                                                
④  同上，第 10 卷，第 3 — 4页。
⑤ 丘吉尔：《他们最美好的时刻》，第 135—36 页（他给斯大林的信件全文）。



的严重局限性，这是任何其他文件从来没有透露过的。舒伦堡用“特急”（当
然也是“机密的”）电报赶紧把它发往柏林。里宾特洛甫对于电报的内容非
常感激，他对苏联政府说，他“非常重视这个情报”。备忘录说，克里普斯
曾力促斯大林表示他对其中这样一个主要问题的态度：

英国政府确信德国正力图称霸欧洲⋯⋯这对于英国和苏联都是危险的。因此丙国应当商定一个

防御德国以自卫的共同政策，并且商定重建欧洲均势的办法⋯⋯[796]

备忘录说，斯大林的答复如下：
他看不出存在着任何一个国家称霸欧洲的危险，更看不出德国可能鲸吞欧洲的危险。斯大林曾

观察了德国的政策，并且清楚了解德国的一些主要政治家。他没有发现他们有鲸吞欧洲各国的任何欲

望。斯大林并不认为德国的军事胜利威胁了苏联以及它与德国的友好关系⋯⋯⑥

这种令人吃惊的自满和这种极端的无知，真使人为之咋舌。当然，这位
俄国暴君并不知道希特勒心中的秘密，但是，希恃勒过去的行径、他的人所
共知的野心以及纳粹的意外迅速的征服，应当足以使他看到苏联现在面临的
严重危险。但是，不可理解的是，这些事情并不足以使他看到这种危险。

从缴获的纳粹文件中，从参加那一年在西欧广大舞台演出的伟大戏剧的
许多主要德国人物所作的证词中，可以明显看出，正当斯大林表示极度心满
意足的时候，希特勒心中事实上正在打着转而扑向苏联、毁灭苏联的主意。

他的基本思想少说早在 15 年前就在《我的奋斗》一书中表现出来了。
[希特勒写道]因此我们国社党人要接替我们在 600 年以前中止了的事业，我们要停止德国向南

欧和西欧的无休无止的移动，把我们的视线转向东方的土地⋯⋯当我们今天谈到欧洲的新领土的时

候，我们主要必须想到俄国和它周围的附庸国家，看来，命运本身希望在这里向我们指出道路⋯⋯东

方的这个巨大帝国解体的时候到了，犹太人在俄国的统治的终结也将是俄国作为一个国家的终结。⑦

这个思想在希特勒心中是根深蒂固的，他与斯大林缔结的协定根本没有
改变他这种思想，而只不过是推迟执行的时间罢了。但这也只是短暂的推迟。
事实上，在这个协定缔结并被利用来毁灭波兰以后不到两个月，希特勒就指
示陆军说，要把已被征服的波兰领土看作是“德国未来的军事行动的集结地
区”。作这个指示的日期是1939 年 10 月 18 日，哈尔德在那一天日记中记下
了这一点。

5个星期以后，11 月 23 日，当他向他的态度勉强的将领们大谈其西线进
攻的问题时，他的心中绝没有忘记俄国。他说，“只有我们在西线腾出手来
的时候，才能够反对俄国”。当时，希特勒心[797]中很嘀咕两条战线的战争
——这是 100 年来德国将领最害怕的事情。他当时详细地谈了这个问题。他
说他不想重犯德国历届统治者的错误；他将继续努力保证使陆军一次只在一
条战线上作战。

因此，法国既已沦亡，英军己被赶到海峡那边，英国即将崩溃，这时希
特勒的思想再次转向俄国来，这就是很自然的事，因为他现在自认为在西线
已腾出手来，因而取得了他为自己规定的“反对俄国”的一个条件。斯大林
在 6月间迅速占领波罗的海 3国和罗马尼亚的两个省份，这一事实促使希特
勒作出决定。

作出决定的时刻，现在终于可以弄清楚了。约德尔说，“基本决定”“早

                                                
⑥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10 卷， 第 207—8页。
⑦ 《我的奋斗》，第 654 页。



在西线战役期间”就作出了。⑧约德尔在最高统帅部的副手瓦尔特·瓦尔利蒙
上校记得，7月 29 日，约德尔在作战局参谋军官会议上宣布，“希特勒打算
在 1941 年春进攻苏联”，约德尔说，在这次会议以前的某个时候，希特勒曾
告诉凯特尔，“他打算在 1940 年秋对苏联发动进攻”。但是，甚至对凯特尔
来说，也觉得吃不消。他使希特勒打消了这个计划，理由是，不但因为秋天
天气不好，而且把大部分军队从西线调到东线来也有困难，使这种进攻无法
进行。瓦尔利蒙叙述道，到 7月 29 日举行这次会议的时候，“打算[对俄国]
发动进攻的日期已经推迟到 1941 年春”。⑨

我们现在从哈尔德的日记中⑩知道，仅仅在1周以前，希特勒仍然坚持可
能在秋天在俄国作战，如果不进攻英国的话。7月 21 日，他在柏林的一次军
事会议上，要勃劳希契赶紧为此进行准备。从勃劳希契对希特勒的答复中可
以清楚看出，这位陆军总司令和他的参谋总部已经对这个问题作了一些考
虑，但是考虑得并不充分。勃劳希契对领袖说，这次战役“将持续 4 周到 6
周”，目的将是“击败俄国军队或者至少占领足够的俄国领土，使苏联轰炸
机不能够到达柏林或西里西亚工业地区，而另一方面，德国空军轰炸机却能
够到达苏联境内的一切重要目标”。勃劳希契认为，德军 80 个师到 100 个师
就能够完成这项任务；他估计俄国的兵力是“50 到 75 个师”。哈尔德所记
载的关于勃劳希契向他叙述的会议情况表明，希特勒因斯大林在东部夺取了
一些地方而感到不快，他认为苏联独裁者“与英国勾搭”，鼓励英国坚持下
去，但是他认为没有迹象表明俄国准备参加对德国的战争。

1940 年 7 月最后一天在伯格霍夫举行的另一次会议上，入侵英国的前景
的消失促使希特勒第一次向他的陆军首脑们宣布他关于俄国的决定。哈尔德
本人出席了这次会议，他用速记确切地记下了希特勒所说的话。①这个记录不
仅表明希特勒已确定在第二[798]年春天进攻俄国，而且还表明他已经在心中
想好了主要战略目的。

[希特勒说]英国的希望在于俄国和美国。如果对俄国的希望破灭，那么对美国的希望也将破灭，

因为消灭俄国以后就会大大增加日本在远东的力量。

希特勒说，他越想到这一点就越相信，英国继续进行战争的顽强决心是
由于它对苏联有所指望。

[他解释说]在英国发生了某种奇怪的事情！英国人原来已经完全倒下了。*现在他们又站了起

来。这时有别人插入谈话。俄国由于西欧的迅速的事态发展而大为不安。

俄国只需向英国暗示：它不希望德国过分强大，那么像一个快要淹死的人一样，英国就会重新

获得这种希望：局势在 6个月到 8个月之内就会完全改观。

但是如果俄国被摧毁，英国的最后的希望就会被粉碎。那时，德国就将成为欧洲和巴尔干

的主人。

决定：由于考虑到这些情况，必须消灭俄国。时间定在 1941 年春天。

越快消灭俄国越好。①

                                                
⑧ 约德尔讲话，1943 年 11 月 7 日。《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1 卷，第 795 页（纽伦堡文件 L—172）。
⑨ 瓦尔利蒙的画押供词，1945 年 11 月 21 日，《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5 卷， 第 741 页；对瓦尔利蒙

的提审记录。1945 年 10 月 12 日，同上，附件 B，第 1635—37 页。
⑩  哈尔德日记，1940 年 7 月 22 日。他记录了勃劳希契告诉他前一天在柏林同希特勒举行会谈的情况。
①  哈尔德日记，1940 年 7 月 3 日。
① 报告中的着重体是哈尔德用的。



这个纳粹统帅然后详细叙述了他的战略计划，将领们可以明显看出，这
些计划若干时候以来就一直在他思想中酝酿着，尽管他为西线的战斗已忙得
不可开交。他说，这次行动只有以一举摧毁苏联为目标，才值得进行，占领
俄国的大片领土是不够的。希特勒强调说：“要消灭俄国生存的力量！这才
是目的！”最初将发动两个攻势：一个是在南方向基辅和第聂伯河进攻，第
二个是在北方通过波罗的海国家，然后向莫斯科进攻。两支军队将在莫斯科
会师。在这以后，必要时将进行一次特殊的作战。以获得巴库油田。希特勒
一想到这种新的征服，就感到十分兴奋：他已经想到了怎样处理这些新征服
的地方。他说，他将干脆吞并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国，把芬
兰的领土扩大到白海。他将拨出 120 个师来进行整个战争，留 60 个师保卫西
线和斯堪的纳维亚。他规定，进攻将在 1941 年 5 月开始，用 5个月的时间完
成，在冬天结束。他说，他本来希望在今年这样做，但是这已经证明是不可
能的了。

第二天，8月 1日，哈尔德同他的参谋总部人员开始制定计[799]划。虽
然他后来声称，他根本反对进攻俄国的主张，认为这是发疯，但是他这一天
的日记透露，他在致力于这项富有挑战性的新任务时，是充满热情的。

制定计划的工作现在在 3个方面以德国人典型的周密彻底作风进行着，
这 3个方面是陆军参谋总部、最高统帅部中瓦尔利蒙领导的作战局和最高统
帅部中托马斯将军领导的经济和军备局。戈林在 8月 14 日指示托马斯说，希
特勒希望“只有等到 1941 年春季”*才向俄国运交订购的货物。同时他的部
门要详细调查俄国的工业、运输和石油中心的情况，这既可以作为轰炸目标
的指南，同时也有助于以后管理俄国。

几天以前，8 月 9 日，瓦尔利蒙曾发出他的第一项指令，要求在东方为
出击俄国准备集结地区。执行这项计划的代号是“加强东方”。8 月 26 日，
希特勒下令从西线向波兰派遣 10 个步兵师和两个装甲师。他规定，装甲部队
要集中在波兰东南部，以便他们可以出兵保护罗马尼亚油田。①向东部调动大
量部队*一事，如果为斯大林所获悉，一定会引起他的多疑，因此德国人作了
很大的努力，保证不使他获悉此事。由于有些调动肯定会被发现，因此德国
驻莫斯科武官恩斯特·科斯特林将军奉令通知苏联总参谋部说，这个调动只
是派年轻的士兵代替要复员参加工业生产的年纪较大的士兵。9 月 6 日，约
德尔发出指示，相当详细地概述了进行伪装和掩蔽的方法。他规定，“使这
种集结的工作绝不能在俄国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好像我们准备在东方发动攻
势”。②

为了使武装部队在取得夏天的伟大胜利以后不满足于自己的功劳，希特
勒在 1940 年 11 月 12 日发出了一项详尽的绝密指令，概述在整个欧洲和欧洲
以外的新的军事任务。我们将在以后再来谈其中的一些任务。我们这里所要
谈的是关于苏联的那一部分。

政治会谈已经开始进行，以弄清俄国目前的态度。不管这种会谈的结果[800]如何，已经在口头

                                                
①  最高统帅部作战局的作战日记，1940 年 8 月 26H。引自《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10 卷，第 549—50

页。
②  见瓦尔利蒙的两份供状，《纳粹的阴 谋与侵略》，第 5 卷，第 740—41 页 （纽伦堡文件 3031，2—pS），

和对他 的提审记录，同上，附件 B，第 1536 页。1940 年 9 月 6 日的约德尔指令载 第 3 卷，第 849—50

页（纽伦堡文件 1229—PS）。



上下令进行的关于在东方的一切准备工作，应当继续进行。一俟陆军向我提出作战计划总纲并经批准，

我就将发出关于这方面的指示。③

事实上，就在那一天，即 11 月 12 日，莫洛托夫到达柏林继续与希特勒
本人进行这种政治会谈。

莫洛托夫在柏林

柏林和莫斯科之间的关系几个月来一直在趋于恶化。斯大林和希特勒欺
骗第三者是一回事，但是当他们开始相互欺骗时，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希
特勒未能阻止俄国夺取波罗的海国家和罗马尼亚的两个省——比萨拉比亚和
北布科维那，他的失望只能加剧他日益增长的愤怒。必须制止俄国向西推进，
首先要在罗马尼亚加以制止。罗马尼亚的石油资源对于德国至为重要，由于
英国的封锁，德国已不再能够由海路输入石油了。

使希特勒的问题更加复杂的是，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也要求对罗马尼亚领
土分一杯羹。事实上，1940 年快到夏末的时候，匈牙利为了夺回罗马尼亚在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从匈牙利夺去的特兰西瓦尼亚不惜一战。希特勒认识到，
这样一场战争会把德国跟它的主要原油来源地切断，而且大概会使俄国人参
加进来，占领整个罗马尼亚，使德国永远得不到罗马尼亚的石油。

到 8 月 28 日，局势已变得十分逼人，使得希特勒命令 5 个装甲师和 3
个摩托化师加上伞兵和空运部队准备在 9 月 1 日夺取罗马尼亚油田。①同一
天，他在伯格霍夫同里宾特洛甫和齐亚诺会商，然后派他们到维也纳去，要
他们在维也纳向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两国外长定下规矩，要它们接受轴心国的
仲裁。在里宾特洛甫对双方进行恫吓以后，这个任务轻而易举地完成了。8
月 30 日，在维也纳的贝尔维德宫，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接受了轴心国的解决办
法。当罗马尼亚外交大臣米海·马诺莱斯库看到地图规定特兰西瓦尼亚的一
半左右要划归匈牙利的时候，他晕过去了，趴在要签订协定的那张桌子上，
只是在医生用樟脑对他施行急救以后，他才恢复知觉。*  ①德国和意大利向
罗马尼亚作出了关于罗马尼亚所剩下的领土的保证。③这表面上是为了使罗马
尼亚得到公平合理的待遇，而实际上是使希特勒在执行他的进一步计划时有
合法的借口。[801]

3 周以后，希特勒的亲信了解了元首的进一步计划。9月 20 日，希特勒
在一项绝密指令中下令派“军事代表团”到罗马尼亚。

对外界说来，代表团的任务是指导友邦罗马尼亚组织和训练它的部队。

真正的任务——决不可使罗马尼亚军队或我们自己的军队看出这种任务——将是：

保护石油地区⋯⋯准备一旦我们被迫同苏俄作战时，以罗马尼亚为基地，部署德国和罗马尼亚

部队。②

这将使他开始在心中计划的一条新战线的南翼得到保护。

                                                
③ 1940 年 11 月 12 日的指令，《纳粹的 阴谋与侵略》，第 3 卷，第 403—7页。 有关俄国的一部分在第

406 页。
① 最高统帅部的作战日记，8 月 28 日。在《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10 卷，第 566—67 页注中极引。
①  《齐亚诺日记》，第 289 页。
③ 其中还要减去多布鲁甲南部，罗马尼亚被迫把这块地方割让给保加利亚。
②  《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6 卷，第 873 页（纽伦堡文件 c—53）。



维也纳的仲裁结果，特别是德国对罗马尼亚剩下的领土的保证，使莫斯
科方面很不好受，因为事先没有同莫斯科商量。舒伦堡在 9月 1日拜访了莫
洛托夫，把里宾特洛甫的一份空话满篇的备忘录交给他。这份备忘录企图对
维也纳所发生的事情作解释和辩护。这位大使报告说，在他提交备忘录后，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同他通常的态度相反，相当冷淡”。但是他并没有过分
冷淡，还是提出了强硬的口头抗议。他指责德国政府违反了纳粹—苏联条约
的第三条，这一条规定要进行协商；他还指责德国政府向俄国提出“既成事
实”，这同德国关于“共同关心的问题”①的保证是矛盾的。盗贼开始为赃物
争吵起来了，这是在这种情况下几乎难以避免的。

在以后的几天中，双方相互进行的责骂变得更加激烈了。9 月 3 日，里
宾特洛甫用电报向莫斯科发出一份很长的备忘录，否认德国违反莫斯科条
约，反而指责俄国违反了这个条约，因为它没有同柏林协商就并吞了波罗的
海国家和罗马尼亚的两个省份。这个备忘录措词强硬，俄国在 9月 21 日用同
样严厉的词句答复——到 了这个时候，双方都通过书面提出了他们的论点。
苏联的答复重申德国破坏了这个条约，并且警告说，俄国在罗马尼亚仍有许
多权益，最后提出了一项讽刺性的建议说，如果规定进行协商的这一条为德
国带来了“某些不便和限制”，苏联政府准备修改或取消条约中的这一条。②

克里姆林宫由于 9月的两次事件对希特勒产生了进一步的怀疑。
16 日，里宾特洛甫打电报给舒伦堡，要他拜访莫洛托夫，并“随便”通

知他说，德国将取道芬兰向挪威北部派遣援军。几天以后，9月 25 日，纳粹
外长向驻莫斯科的大使馆发出了另一份电报，这次是发给代办的，因为舒伦
堡已回德国休假了。这是一封十分[802]机密的电报，上面写有“绝密——国
家机密”字样，电报指示说，只有在第二天代办通过电报或电话从柏林收到
一个特别的暗号后才可以执行电报中的指示。③

他要通知莫洛托夫的是，“在今后几天中”，日本、意大利和德国将在
柏林签订一个军事同盟条约。这个条约不是针对俄国的——一项具体的条款
将说明这一点。

[里宾特洛甫说]这个同盟完全是针对美国战争贩子的。毫无疑问，像通常一样，在条约中不能

明确地这样说，但是可以从条约的条款中明确无误地推断出这一点⋯⋯它的唯一目的是使竭力要求美

国参战的那些分子恢复理智，办法是确凿地向他们表明，如果他们参加目前的斗争，他们自然就得把

这 3个大国作为敌人来对付。①

这个冷冰冰的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对德国人已疑窦丛生，当代办瓦尔
纳·冯·提伯尔斯克希在9月 26 日晚上告诉他这个消息的时候，他是极为怀
疑的。他立即说，按照莫斯科条约的第四条，在这个 3国军事同盟签订之前，
苏联政府有权看到这个同盟条约的全文；他又说，这包括“任何秘密议定书”
的全文在内。说这话时，他对于条约细节表现了学究式的追根问底的态度，
这是使得跟他谈判的一切人，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都感到讨厌的。

莫洛托夫还希望更多地了解德国同芬兰签订的关于通过那个国家调动军
队的协定，他说，他主要是通过报纸，包括合众社从柏林发的一条电讯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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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这个消息的。莫洛托夫又说，在过去 3天中，莫斯科收到了关于德国部
队在至少 3个芬兰港口登陆的消息，“而德国却没有把此事通知它”。

[莫洛托夫继续说]苏联政府希望得到关于军队在芬兰过境的协定的全文，包括协定的秘密部分

在内⋯⋯并希望得知协定的宗旨何在，针对何方，要达到什么目的。②

现在必须安一安俄国人的心了，即使愚钝的里宾特洛甫也能看出这一
点。因此在10 月 2 日，他把他所谓的同芬兰签订的协定全文用电报发给莫斯
科。他还重申，这时已经签订的三国条约*并不是针对苏联的，并且庄严宣布
“没有任何秘密的议定书，也没[803]有任何秘密的协议”①。10 月 7 日，里
宾特洛甫指示提伯尔斯克希“顺便”通知莫洛托夫，德国将要派遣一个“军
事代表团”到罗马尼亚去。里宾特洛甫得到莫洛托夫对这个进一步的消息的
怀疑的反应（这位外交人民委员要求知道：“你们将要向罗马尼亚派遣多少
军队？”）后，②10 月 13 日写了一封长信给斯大林，企图消除苏联对德国所
抱的不安情绪。③

可以预料，这是一封既愚蠢又傲慢的信，它充满了胡言乱语、谎言遁辞。
它把这次战争和到现在为止的一切后果都归咎于英国，但是有一点是肯定
的：“这场战争已被我们打赢了。现在只是英国还要多久才会⋯⋯承认失败
的问题。”德国在芬兰和罗马尼亚所采取的针对俄国的行动和 3国条约都被
说成是对俄国的真正的恩典。同时，英国外交人员和英国特务正在设法在俄
德之间挑起纠纷。为了挫败他们的企图，里宾特洛甫问斯大林，为什么不派
莫洛托夫到柏林来，以便元首可以“亲自说明他对于今后建立我们两国之间
的关系的意见”？

里宾特洛甫狡猾地暗示了这些意见是什么：就是在这 4个极权国家之间
瓜分世界。

[他说]看来 4 大国——苏联、意大利、日本和槽国——的任务是采取一个长期的政策⋯⋯

在世界规模上划分它们的利益。

着重体是里宾特洛甫自己用的。
莫斯科的德国大使馆在投递这封信方面有一些拖延，这使里宾特洛甫大

为震怒，他向舒伦堡发出了一封愤怒的电报，要求知道为什么这封信到 17
日才送出去，“鉴于信件内容的重要性”，为什么没有递交给斯大林本人—
—原来舒伦堡把它交给了莫洛托夫。①斯大林在 10 月 22 日用异常亲切的口气
作了答复。他写道：“莫洛托夫承认他有义务到柏林对你进行访问。他现在
接受了你的邀请。”②斯大林的亲切一定只是一种伪装。舒伦堡在几天以后打
电报给柏林说，俄国人抗议德国拒绝向俄国人运交军用物资而同时却向芬兰
运送武器。舒伦堡通知柏林说：“这是苏联第一次提到我们向芬兰运送武器。”
③

在一个阴暗的、下着毛毛细雨的日子，莫洛托夫到达了，他所受到的接待是极其拘泥于形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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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乘车沿菩提树下大街前往苏联大使馆，在我看来，[804]他很像一个勤苦的乡下小学校长。但是为了

在克里姆林宫的你死我活的竞争中生存下来，他一定有一套办法，德国人夸夸地谈论让莫斯科得到俄

国长期梦寐以求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而他们将占有巴尔于的其余地方：罗马尼亚、南

斯拉夫和保加利亚⋯⋯

我在 1940 年 11 月 12 日那天在柏林写的日记就是这样开始的。德国人夸
夸的谈论，仅就谈论而言，是一点也不含混的。今天，我们对于这一次奇怪
的和后来证明是关系重大的会议了解了更多的情况，这是由于缴获了外交部
的文件。我们在这些文件中找到了德国人所记载的这两天会议的秘密记录，
除了一份以外，全是由无所不在的施密特博士所记的。*  ①

在 11 月 12 日上午两位外交部长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里宾特洛甫的情
绪像他一贯那样极为冷淡和傲慢，但是莫洛托夫很快就看穿了他，明白了德
国玩的是什么把戏。里宾特洛甫首先说，“英国已经被打败，它什么时候最
后承认失败，现在只是时间问题了⋯⋯大英帝国现在已经开始完蛋了”。不
错，英国希望从美国得到援助，但是“美国参战对德国来说是无关紧要的。
德国和意大利决不会再允许一个盎格鲁一萨克逊人在欧洲大陆登陆⋯⋯这根
本不是军事问题⋯⋯因此，轴心国现在并不考虑它们怎样能够赢得这次战
争，而是考虑它们能够如何迅速地结束这场已经打赢了的战争”。

里宾特洛甫解释说，情况既然是这样，现在是俄、德、意、日 4国来确
定它们的“利益范围”的时候了，他说，元首已经得出结论，认为所有这 4
国都自然地要“向南”扩张。日本已经转向南方，意大利也是这样，而德国
在西欧建立了“新秩序”以后，将在“中非”（竟在这里！）找到它的另外
的生存空间，里宾特洛甫说，他“不知道”俄国是不是也要“转向南方，寻
求通往海洋的天然出口，这种出口对它是十分重要的”。

“哪个海？”莫洛托夫冷淡地插言说。
这是一个令人为难的、然而却是关键性的问题，德国人在后 来同这个态

度顽固不化、言谈枯燥乏味、作风一丝不苟的布尔什维克进行 36 小时未中断
的会谈中将会了解这一点。这个插言使里宾特洛甫瞠目结舌，他一时想不出
一个答复。相反，他信口谈到“战后全世界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并且噜
噜苏苏说，重要的是“德俄条约的两个伙伴已经一同作了一些好生意”，并
且“将继续[805]作一些生意”。但是当莫洛托夫坚持要求答复他的简单的问
题时，里宾特洛甫终于答复说：“从长远来说，对俄国最有利的通往海洋的
出路可以在波斯湾和阿拉伯海的方向找到。”

在场作记录的施密特博士说，莫洛托夫坐在那里，“显出一副捉摸不透
的表情”。①他讲的话很少，只是在最后说，在确定利益范围，“特别是德俄
之间”的利益范围时，需要“精确性和警惕性”。这个狡猾的苏联谈判代表
把他的精彩的一手留着对付希特勒，后者他在下午就见到了。对于这个集大
权于一身的纳粹统帅来说，这次会见之伤透脑筋和难以对付，是他完全没有
意想到的，甚至是他这辈子绝无仅有的一次。

希特勒像他的外长一样含糊其词，甚至吹得更加厉害。他首先说，一俟
气候好转，德国就将“对英国进行最后的打击”。不错。存在着美国问题。
但是美国“在 1970 年或 1980 年以前是不能危及其他国家的自由的⋯⋯在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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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非洲或亚洲都没有它的事”——莫洛托夫插言说，他同意这个说法。但
是他不同意希特勒所说的其他许多话。这个纳粹领袖讲了一大套笼统的好听
的话，强调指出两国在追求各自的目的和共同努力取得“通往海洋的出口”
方面没有基本的分歧。在他讲完以后，莫洛托夫回答说：“元首的谈话是一
般性的。”他说，他现在要提出斯大林的意见，斯大林在他离开莫斯科时对
他作了确切的指示。于是他向这个德国独裁者提出质问。记录表明，希特勒
对此是毫无准备的。

施密特后来追述：“问题接二连三向希特勒提出来了。在有我参加的会
谈中，我没有看到过任何外国客人曾经以这种方式向他谈话。”①

莫洛托夫想要知道，德国想在芬兰打什么主意？欧洲和亚洲的新秩序的
意义是什么，苏联将在其中担任什么角色？三国条约的“意义”是什么？他
继续说：“此外，关于俄国在巴尔干和黑海的利益，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
和土耳其有关的方面，有些问题需要澄清。”他说，他希望听到一些答复和
“解释”。

希特勒惊讶得竟至答不上后来，这也许是他平生第一次。“鉴于可能有
空袭警报”，他提议他们休会，他答应在第二天进行详细的讨论。

摊牌推迟了，但是没有避免，第二天上午，当希特勒和莫洛托夫继续会
谈时，这位俄国外交人民委员是冷酷无情的。首先谈芬兰问题，在这个问题
上，两人很快就发生了激烈的和辛辣的争执。莫洛托夫要求德国把军队撤出
芬兰。希特勒否认“德军占领了芬兰”。德军只是通过芬兰开往挪威。但是
他想要知道“俄国是否打算对芬兰进行战争”。据德国的记录说，莫洛托夫
“有点闪烁[806]其伺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希特勒不满意。

希特勒坚持说，“在波罗的海决不能发生战争。这会使德俄关系极度紧
张起来”。这是一种威胁，一分钟以后，他又补充说，这种紧张可能带来“不
可预见的后果”。希特勒想要知道，苏联还想在芬兰得到什么。他的客人回
答说，它想要“像在比萨拉比亚那样规模的解决办法”——这意味着公开的
吞并。希特勒对这一点的反应一定使得甚至这位不会感到不安的俄国人也感
到不安了，他连忙要求元首“对这一点表示意见”。

这位独裁者也有点闪烁其词，他回答说，他只能重申：“决不能同芬兰
作战，因为这样一种冲突可能有深远的影响。”

莫洛托夫反驳说：“这样一种立场为讨论带来了一个新的因素。”
争执变得如此激烈，以致这时一定感到十分恐慌的里宾特洛甫插话说（据

德国的记录）：“实际上根本没有理由使芬兰问题成为一个争端。或许这只
是一个误解。”

希特勒利用了这个及时的插话，马上改变了话题。难道英帝国即将垮台
后出现的坐地分赃打动不了俄国？

他说：“让我们来谈谈更重要的问题吧。”
[他说]在征服英国以后，英帝国散布子全世界的 4000 万平方公里属地就像破产了的巨大产业一

样将被瓜分。在这个破产了的产业中，俄国可以得到通往不冻的真正是开放的海洋的出口。到现在为

止，居于少数的 4500 万英国人统治了英帝国的 6亿居民。他即将粉碎这个少数⋯⋯在这种情况下，将

要出现世界范围的前景⋯⋯可能对这个破产了的产业发生兴趣的各国必须停止它们之间的一切争论，

而专心关注瓜分英帝国的问题。这一点适用于德国、法国、意大利、俄国和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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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这位冷冰冰的、不动声色的俄国客人并没有为这样一个美好的“世
界范围的前景”所动，他也不像德国人那样相信英帝国不久就可以拿到手—
—他后来反复地陈述了这一点。他说，他想要讨论“与欧洲更接近的”问题。
例如，土耳其、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

他说，“苏联政府认为，德国对罗马尼亚的保证是针对苏俄的利益的—
—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坦率地表示自己的意见的话”。其实他坦率地表示他的
意见已有一整天了，这一点使他的主人越来越感到不安。他现在步步进逼。
他要求德国“取消”这个保证。希特勒拒绝了。

莫洛托夫说，那么好吧，鉴于莫斯科在海峡的利益，“如果俄国根据德
国和意大利向罗马尼亚作出保证那样的条件向保加利[807]亚⋯⋯作出保
证”，德国会说什么呢？

可想而知，希特勒听了这话是大皱眉头的。他问莫洛托夫，保加利亚是
否已经像罗马尼亚那样要求这样一个保证？德国的备忘录引述他的话说，“他
[元首]并不知道保加利亚提出了任何要求”。无论如何，他必须首先同墨索
里尼商量，然后才能对俄国人的问题给予一个比较肯定的答复。他又威胁地
补充说，如果德国“不得不找岔同俄国发生摩擦，它无须用海峡问题来找岔”。

但是，通常很健谈的元首没有胃口再同这个无法忍受的俄国人谈下去
了。

德国的记录说，“会谈到这个时候，元首提请注意时间已经很晚了，他
说，鉴于英国可能进行空袭，最好现在中止会谈，因为主要问题大概已经充
分地讨论了”。

那天晚上，莫洛托夫在菩提树下大街俄国大使馆为他的主人们举行了盛
大的宴会。由于下午所受的罪，希特勒显然精疲力竭，并且仍然感到恼火，
他根本没有露面。

英国人倒露面了。我曾感到奇怪，英国轰炸机最近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出
现在这个首都上空，为什么没有在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到柏林的第一个晚上出
现来提醒他，不管德国人对他说些什么，英国仍然在进行战争，并且正在反
击。我承认，我们当中的一些人曾经满怀希望地等待飞机到来，但是它们没
有来。曾经担心会发生最坏情况的威廉街官员显然感到松了一口气。但是这
口气没有松很久。

11 月 13 日晚上，英国人很早就来了。*在一年的这个时候，柏林在下午
4点左右天就黑了。9点过后不久，空袭警报就开始响起来了，然后就可以听
到隆隆的高射炮声，在炮声之间，可以听到轰炸机在上空嗡嗡作响。据参加
苏联大使馆宴会的施密特博士说，在莫洛托夫刚刚提议为友谊干杯而里宾特
洛甫刚刚站起来要作答时，空袭警报就响了，客人们纷纷奔向防空洞。我记
得沿菩提树下大街和在威廉街转角的四散奔逃情况，当时德国人和俄国人纷
纷奔向外交部的地下防空洞。有些官员，施密特博士是其中之一，跑进阿德
隆饭店（我们当中一些人当时正在饭店门前观看），没有能够参加这两位外
长现在在外交部很深的地下室举行的临时会议。由于施密特博士不在，因此
这次会议不得不由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参赞古斯塔夫·希尔格来作记录，
他在会议期间是译员之一。[808]

当英国轰炸机在夜空飞行，高射炮不起作用地向它们开火时，狡猾的纳
粹外长最后一次设法要使俄国人上他的圈套。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协定草
案，这个草案实质上是把 3国条约变为 4国条约，以俄国作为第 4个成员国。



当里宾恃洛甫宣读这个草案的时候，莫洛托夫耐心地听着。
协定的核心是第二条。在这一条中，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苏联保证“尊

重彼此的自然势力范围”。它们之间的任何争执都要“和睦地”解决。两个
法西斯国家和日本同意“承认苏联目前拥有的领土范围并将尊重它”。所有
这 4国在第三条中同意不参加或支持“针对 4国之一的”任何联合。

里宾特洛甫建议，协定本身应予发表，但是当然不发表它的秘密议定书，
他接着就读了这些秘密议定书。最重要的一个秘密议定书阐明了每一国的“领
土要求”。俄国的要求要“集中于苏联国上以南，在印度洋的方向”。

莫洛托夫没有上钩。这个拟议中的条约显然是企图使俄国不再像它历来
那样向西进逼，沿着波罗的海而进入巴尔干，通过海峡而入地中海，因为在
那里，它必然会和德国和意大利的贪婪的野心发生冲突。苏联至少在目前对
遥远的印度洋不感兴趣。莫洛托夫回答说，它目前感到兴趣的是欧洲和土耳
其海峡。他又说，“因此，纸面的协定对苏联来说是不够的；它必须坚持使
它的安全得到有效的保证”。

[他阐述说]苏联感兴趣的问题不仅关系到土耳其，而且还关系到保加利亚⋯⋯但是，罗马尼亚

和匈牙利的命运也是苏联所关心的，在任何情况下对它都不可能是不重要的。苏联政府还想要了解轴

心国对南斯拉夫和希腊有什么打算，同样，还想了解德国对波兰有什么打算⋯⋯苏联政府也对瑞典中

立的问题发生兴趣⋯⋯此外，还存在着从波罗的海向外的通道的问题⋯⋯

这位毫不疲倦、面无表情的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把什么都说出来了，一个
问题也不漏。里宾特洛甫被一大堆问题弄得没有招架之功——因为莫洛托夫
这时说，如果里宾特洛甫答复这些问题，他将“甚为感激”——抗议说他被
“逼问得太紧了”。

[他无力地回答说]他只能够再一次重申，决定性的问题是：苏联是否准备和是否能够在消灭英

帝国这一伟大事业中同我们合作。

 [309]莫洛托夫马上作了一个尖锐的反驳。希格尔在记录中据实记了下
来。

莫洛托夫在回答中说，德国人认为对英国的战争实际上已经打赢了，因此，如果[像希特勒所认

为的那样]德国是在对英国进行一场生死斗争，他只能解释这句话是说德国在“为生”而战，英国是“为

死”而战。

里宾特洛甫是一个极为愚钝的人，这句讽刺话也许还能为他所了解，但
是莫洛托夫并不存侥幸之心。德国人一再声言英国已经完蛋了，对此，这位
外交人民委员最后回答说：“如果情况是这样，为什么我们躲在这个防空洞
里？落下的这些炸弹又是谁扔的？”*

由于这次与莫斯科的谈判能手打交道的吃力费劲的经验，也由于两周以
后出现的说明斯大林的胃口越来越大的迹象，希特勒得出了他的最后结论。

这里必须指出，苏联独裁者后来尽管矢口否认，当时却接受了希特勒要
他参加法西斯阵营的建议，虽然代价比柏林提出的要高。11 月 26 日，在莫
洛托夫从德国回来不到两星期，他通知德国驻莫斯科大使说，俄国愿意参加
四国条约，但是须根据以下条件：

1.德军要立即从芬兰撤退，芬兰⋯⋯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

2.在今后几个月内，苏联在海峡的安全要得到保证，办法是苏联同保加利亚缔结一项互助条

约⋯⋯并且苏联可以凭长期的租借权建立一个可以到达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陆海军基

地。

3.承认在波斯湾的总方向内，巴统和巴库以南的地区是苏联的领土要求的中心。



4.日本放弃它在库页岛北部开采煤炭和石油的权利。①

斯大林总共要求缔结 5个秘密议定书来包含他的新建议，而不是两个秘
密议定书，并且还额外要求，如果土耳其在关于俄国控制海峡的基地方面进
行刁难，4国应对它采取军事措施。

这些建议所要的代价比希特勒甚至愿意考虑的还要高。他曾设法把俄国
排除在欧洲之外，但是现在斯大林要求得到芬兰，保[810]加利亚、对海峡的
控制权，而且实际上还要求得到阿拉伯和波斯的油田。欧洲的大部分石油通
常是由这些油田供应的。俄国人甚至没有提到印度洋，而元首起先是想用印
度洋作为苏联的“领土要求”中心来搪塞的。

希特勒对他的高级军事首脑说：“斯大林真是精明狡猾，他要求的东西
越来越多了。他是一个冷酷无情的讹诈能手。德国的胜利已经是俄国所不能
容忍的了。因此：必须尽快使它屈膝。”②

这个冷酷无情的纳粹讹诈能手如今碰到了敌手，这使他感到十分恼怒。
12 月初，他要哈尔德把陆军参谋总部关于进攻苏联的计划拿给他。
12 月 5 日，哈尔德和勃劳希契遵命把计划拿来给他，在 4小时的会议结

束后，他批准了这个计划。在缴获的最高统帅部的作战日志和哈尔德自己的
秘密日记中都有关于这次重要会议的叙述。③纳粹统帅强调说，必须在普立伯
特沼泽地以北和以南冲破红军的防线，“像在波兰那样”包围他们并加以消
灭。他对哈尔德说，莫斯科“是不重要的”。重要的事情是消灭俄国的“有
生力量”。罗马尼亚和芬兰将要参加攻击，但是匈牙利则不参加。狄特尔将
军在纳尔维克的山地作战师将要通过瑞典北部运到芬兰去攻击苏联的北极地
区。*为了这次大战役一共拨出了大约“120 个到 130 个师”。

哈尔德将军的日记在记述这次会议的情况时，像以前提到攻击俄国的这
个计划时一样，使用了“奥托”这个代号，不到两周以后，在 1940 年 12 月
18 日，这个计划在载入史册时所要用的代号被替换了。在这一天，希特勒下
了最后的决心。他发出了第二十一号指令，它的题目是“巴巴罗沙计划”。
它开始说：

元首大本营

1940 年 12 月 18 日

绝  密

德国武装部队必须准备在对英国的战争结束以前以一次快速的战役击溃苏俄。①为此目的，陆军

必须动用一切可以调动的部队，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保卫已被占领的领土以防突然袭击⋯⋯

准备工作⋯⋯必须在 1941 年 5 月 15 日以前完成。必须非常谨慎，以防泄露进攻的意图。[811]

因此，预定的日期是第二年春季的 5月月中。希特勒规定“巴巴罗沙计
划”的“总目的”如下：

用装甲部队纵深楔入的大胆作战摧毁俄国西部的俄国陆军主力，并且要防止有战斗准备的饿军

                                                
①  舒伦堡的电报，1940 年 11 月 26 日，《纳粹—苏联关系》，第 258—59 页。
② 《海军事务元首会议记录》，1941 年，第 13 页；哈尔德日记，1941 年 1 月 16 日。
③ 哈尔德日记，1940 年 12 月 5 日；《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4 卷，第 374—75 页（纽伦堡文件 1799—

PS）。后者是以约德尔为领导人的最高统帅部作战局的作战日记的部分译文。
① 着重体是希特勒用的。



完整无损地撤退到俄国的广阔地区去。这次作战行动的最后目的是要建立一道从伏尔加河到阿尔汉格

尔的防线，以对付俄国的亚洲部分。

希特勒的指令然后相当详细地叙述了主要的进攻路线*罗马尼亚和芬兰
的任务也被规定下来。它们将充任在极北翼和极南翼的进攻的出击基地，并
且提供军队援助进行这些战斗的德国部队。芬兰的地位特别重要。各种芬一
德军队将要向列宁格勒和拉多加湖地区挺进，切断摩尔曼斯克铁路线，夺取
彼得沙莫镍矿，占领俄国在北冰洋的不冻港。希特勒承认，有许多事情取决
于瑞典是否肯让德国军队从挪威通过它的领土，但是他预言瑞典会同意这一
点，他的预言是正确的。

希特勒解释说，主要的作战行动将以普立伯侍沼泽地来划分。主要的打
击将在沼泽以北，用整整两个集团军进行。一个集团军将通过波罗的海国家
向列宁格勒推进。在南边的另一个集团军将通过白俄罗斯进军，然后挥戈向
北同第一个集团军会师，从而包围从波罗的海退却的苏军的残余部队。希特
勒规定，只有到这时，才应当对莫斯科发动攻势。两周以前在希特勒看来是
“不重要的”俄国首都，现在具有较大的重要性了。他写道，“占领这个城
市除意味着这个国家最重要的铁路交叉点陷落以外，还意味着政治上和经济
上的一个决定性的胜利”。他指出，莫斯科不仅是俄国的主要交通中心，而
且还是它生产军备的主要地点。

第三个集团军将在沼泽以南通过乌克兰向基辅进攻，它的主要目的是包
围和消灭在第聂伯河以西的苏联部队。再往南，德国一罗马尼亚部队将掩护
主要作战行动的侧翼，并向敖德萨推进，再从那里沿黑海推进。在这以后，
将要占领苏联 60％的工业的集中地顿尼茨盆地。

这就是希特勒的宏伟计划，它是在 1940 年圣诞节前不久制定[812]完成
的，这个计划制定得极其精密，不需再作任何实质的修改。为了保密，这个
指令只印了 9份，三军各 1份，其余的保存在最高统帅部。指令表明，甚至
高级战地指挥官，也只能对他们说，这个计划只是为了“预防俄国改变它以
前对我们的态度”。希特勒指示，参与这个机密的军官的人数要“尽可能少。
不然，我们的准备工作就有泄露的危险，因而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产生最严重
的不利后果”。

没有证据表明，陆军总司令部的将领们曾反对过希特勒进攻苏联的决
定，而苏联信守同德国缔结的条约曾使德国有可能在波兰和西线取得胜利。
后来哈尔德在他的书中嘲弄地写到“希特勒的俄国冒险”，并声称陆军领导
人从一开始就是反对这个冒险的。①但是在他的 1940 年 12 月的长篇累牍的日
记中没有片言只字足以证明他的这个说法。事实上，他给人的印象是，他对
这个“冒险”是充满了真正的热情的，他本人作为参谋总长，对于策划这个
冒险是负有主要责任的。

无论如何，对希特勒来说，决心既下，就无后退余地，他在 1940 年 12
月 18 日作出的这个决定，注定了他的最后命运，虽然他当时并不知道这一
点。据他后来透露，他作出了决定以后，感到如释重负，于是他就去和驻在
英吉利海峡——这是他能到的离俄国最远的地方——的军队和飞行员一起庆
祝圣诞节。他的心中一定也没有想到瑞典的查理十二世和拿破仑，他们在进
行了许多次同他相似的光荣征服以后，在广阔的俄罗斯草原上碰到了灾难。

                                                
① 哈尔德：《统帅希特勒》，第 22 页。



但是，他们怎么可能在他的心中占很多的地位呢？因为到了现在，后来的事
实很快就要表明，当年维也纳的流浪汉已经认为自己是世界上历来最伟大的
征服者了。所有的征服者犯的致命毛病——自大狂，已在他身上扎了根。

6个月的挫折

但是，在 1940 年春和初夏取得了这一切喧赫一时的胜利以后，这个纳粹
征服者遭到了 6个月的挫折。他不仅没有取得对英国的最后胜利，而且也丧
失了在地中海给予英国以致命打击的机会。

圣诞节后两天，雷德尔海军元帅在柏林会见了希特勒，但是他没有在圣
诞节带来什么令人愉快的消息。他对元首说：“英国在整个东地中海、近东
和北非所受到的威胁已经消除了⋯⋯因此，我们曾经希望在地中海采取的决
定性行动已经不再可能采取了。”①

由于佛朗哥的多变、墨索里尼的愚蠢、甚至由于贝当元帅的年迈，阿道
夫·希特勒的确在地中海坐失了大好的机会。意大利盟军在埃及的沙漠中遇
到了灾难，现在到了 12 月，又在阿尔巴尼[813]亚的雪山中面临着灾难。这
些不顺心的事件也是战争中和第三帝国的历史进程中的转折点。这些事件的
发生不仅是由于德国的朋友和盟国的软弱，而且一部分是因为这个纳粹统帅
不能了解必须采取目光远大的洲际战略，而雷德尔，甚至戈林，倒曾经敦促
他采取这种战略。

1940 年 9 月问，这位海军元帅曾经两次——9月 6日和 26 日——企图扩
大元首思想上的视野，因为现在看来根本谈不到直接进攻英国的问题了。在
第二次会议上，雷德尔曾与希恃勒单独进行密谈。他在没有陆空军军官打扰
他们会谈的情况下，向他的首脑详细叙述了海军的战略和在英吉利海峡以外
的地方打击英国的重要性。

[雷德尔说]英国人一贯认为地中海是他们的世界范围的帝国的中枢⋯⋯为英国力量所包围的意

大利正在迅速成为主要的进攻对象⋯⋯意大利人拒绝我们的帮助，因为他们还没有认识到这个危险。

但是德国必须趁在美国能够有效地进行干预以前，用它所拥有的一切手段毫不延迟地对英国进行战

争。因此，地中海问题必须在冬季的凡个月中予以澄清。

怎样澄清？这位海军元帅于是谈到了具体的措施。
必须占领直布罗陀。必须由空军占领加那里群岛。

必须占领苏伊士运河。

在占领苏伊士以后，雷德尔对于以后必然会发生的事情作了乐观的描
述。

必须从苏伊士通过巴勒斯但和叙利亚向前推进，远至土耳其。如果我们达到那一步，土耳其就

将在我们的手掌之中。那时俄国问题就不同了⋯⋯是否还有必要在北方向俄国推进，就有疑问了。

雷德尔心中想到的是把英国赶出地中海，把土耳其和俄国掌握在德国手
中。他又继续描绘下去。他正确地预言，英国在美国和戴高乐部队的支持下，
最后会设法在西北非洲获得一个立足点，作为以后对轴心国进行战争的一个
基地。他主张德国和维希法国先占领这个在战略上重要的地区，以防止这一
着。

据雷德尔说，希特勒同意他的“总的想法”，但是希特勒说，他得先同

                                                
①  《海军事务元首会议记录》，1940 年， 第 135—36 页（1940 年 12 月 27 日的 会议）。



墨索里尼、佛朗哥和贝当谈一谈这个问题。①关于这一点，[814]他着手做了，
不过是在丧失了许多时间以后才开始同他们会谈的。他安排在 10 月 23 日会
见西班牙独裁者，在第二天会见贝当（贝当现在是在维希的投敌政府的首
脑），几天以后再会见墨索里尼。

佛朗哥在西班牙内战中获胜是由于意大利和德国给了大规模的军事援
助。他像其他一切独裁者一样，对于坐地分赃有很大的胃口，特别是如果能
够以低廉的代价分得这些赃物的话。6 月间，在法国沦亡的时候，他赶紧通
知希特勒说，西班牙将参战，交换条件是把法国在非洲的广大属地的大部分
地区（包括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西部）给它，另一个条件是德国向西班牙供
应大量的武器、汽油和粮食②。希特勒在10 月 23 日乘专车到达了法国一西班
牙边界城市汉达伊，这是为了给佛朗哥一个履行这个诺言的机会。但是在这
期间的几个月发生了许多情况（例如英国顽强地坚持下来了），希特勒碰到
了一个不愉快的意外。

这个狡猾的西班牙人并没有为希特勒的“英国已被肯定地击败”的吹嘘
所动，他对于希特勒的保证也不满意，这个保证是让西班牙在法属北非得到
领土补偿，“其程度要以有可能从英国殖民地弥补法国的损失为限”，而佛
朗哥想要整个法属非洲，而不附任何条件。希特勒建议西班牙在 1941 年 1
月参战，但是佛朗哥指出这样仓促地采取行动是危险的。希特勒要西班牙人
在1月10日在曾从空中占领了比利时埃本一埃马尔炮台的德国专家的帮助下
进攻直布罗陀。佛朗哥以典型的西班牙自豪感回答说，直布罗陀必须由西班
牙人“单独”占领。于是这两个独裁者进行了争论——争论了 9个小时。据
当时在场的施密特博士说，佛朗哥用单调的声音不断地往下讲，希特勒越听
越恼火，并且一度像他过去对待张伯伦那样，一跃而起，宣布继续会谈下去
没有用了。①

他后来对墨索里尼叙述他同佛朗哥进行的争吵时说，“我宁愿把牙齿拔
掉三四个，也不愿再受这个罪了”。②

9 个小时（其中包括在希特勒的特别餐车上吃饭的时间）以后，会谈在
夜晚中断，而佛朗哥没有肯定答应参加战争。希特勒在那天晚上走后把里宾
特洛甫留下来同西班牙外长塞兰诺·苏纳继续会谈，企图使西班牙人签署一
个文件，至少是签订一个同意把英国人赶出直布罗陀并且不让英国人进入地
中海西部的协议，但是他的这种努力没有成功。里宾特洛甫第二天早晨在施
密特面前骂佛朗哥说：“这个忘恩负义的懦夫！他的一切都是靠我们得来的，
而现在却不愿同我们合作。”③

希特勒第二天在蒙都瓦与贝当会晤的情况较好，但是，这是因为这个年
老的失败主义元帅、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凡尔登英雄、[815]在第二次世界大
战中使法国投降的人，同意法国与它的征服者合作，以便作最后努力使从前

                                                
①  同上，第 91—97 页，104—8页（1940 年 9 月 6 日和 26 日的会议）。雷德尔签署了这两个报告。
②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9 卷，第 620—21 页。
① 施密特著上引书，第 196 页。这位译员相当完全地叙述了会谈情况。在美国国务院的《西班牙政府和轴

心》一书中的德文记录是零星的。当时也在场的埃里希·科尔特在他的没有发表的报告中作了较为详细的

叙述，前面曾提到过这个报告。
②  《齐亚诺外交文件集》，第 402 页。
③  施密特著上引书，第 197 页。



的盟国英国屈膝。而且他同意把这个可耻的勾当写成书面的东西。
轴心国和法国在使英国尽快失败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因此，法国政府将在它的能力范围内支

持轴心国为达到这个目的而可能采取的措施。④

作为对这个背信弃义的行动的报答，法国将在“新欧洲”得到“它应得
的地位”，而在非洲，它将从法西斯独裁者手中得到英帝国的领土，以补偿
它被迫割让给其他国家的任何领土。双方同意这个协议要“严守秘密”。*

 尽管贝当作了可耻的然而是重要的让步，希特勒并不满足。据施密特博
士说，他想要更多的东西——非要法国积极参加对英国的战争不可。在回慕
尼黑的漫长的旅途上，这位翻译官发现元首对此行的结果感到失望和沮丧。

10 月 28 日上午他到达佛罗伦萨会晤墨索里尼后，这种情绪更是有增无
已。

他们两人在仅仅 3周以前，即 10 月 4 日，还曾在勃伦纳山口会过面。像
通常一样，当时讲话的主要是希特勒，他天花乱坠他说了一通美好的前途的
话，其中丝毫不提他将要派遣军队到罗马尼亚一事，而罗马尼亚也是意大利
所垂涎的，当墨索里尼在几天以后知道了这一点以后，大为气愤。

[他向齐亚诺愤怒他说]希特勒总是把既成事实放在我的面前。这次我要用同样的办法来对待他

了。他将从报纸上发现我已经占领了希腊。这样，平衡可以重新建立起来。①

墨索里尼在巴尔干的野心像希特勒的野心一样疯狂，而且妨害了希特勒
的野心。因此，早在 8月中旬，德国人就警告罗马不要在南斯拉夫和希腊采
取冒险行动。齐亚诺在 8月 17 日的日记上写道，“这完全是一个要我们在全
线停下来的命令”。墨索里尼至少暂时放弃了在巴尔干取得进一步军事胜利
的计划，并且在 8 月[816]27 日写给希特勒的一封卑躬屈节的信中证实了这
一点。但是，轻而易举地征服希腊——这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抵消他的伙
伴的光辉的胜利——前景对这个高做的法西斯悄撤的诱惑力太大，他无法抗
拒，虽然这种前景是不真实的。

10 月 22 日，他决定意大利在 10 月 28 日对希腊进行突袭，他在同一天
写信给希特勒（他把这封信的日期写为 10 月 19 日），暗示他打算采取的行
动，但是对这个行动的确切性质和日期则含糊其词。齐亚诺在那一天的日记
中写道，墨索里尼担心元首可能“命令”他住手。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在从
法国各乘专车回国的时候，风闻墨索里尼的计划，纳粹外长根据元首的命令
在进入德国以后的第一个车站就停下来，打电话给在罗马的齐亚诺，主张立
即召开轴心国领导人会议。墨索里尼建议 10 月 28 日在佛罗伦萨开会，当他
的德国客人在那一天上午从火车上走下来的时候，墨索里尼兴高采烈地欢迎
他：“元首，我们在进军！胜利的意大利军队已经在今天黎明越过了希腊一
阿尔巴尼亚边界了！”①

根据任何记述来看，墨索里尼由于能够对他的朋友进行报复，感到极为
高兴，因为在以前，纳粹独裁者在每次开入一个国家时都没有预先告诉过他
的意大利盟友。希特勒非常愤怒。在一年之中这个最坏不过的时候，对一个
顽强的敌人采取这个轻率行动，有打乱在巴尔干的计划之势。正像在稍后一

                                                
④  蒙都瓦协定的全文在缴获的德国外交部的文件中，但是在写本书时，美国国务院还没有发表。可是威

廉·兰格尔在《我们的维希赌博》（第 94—95 页）中从国务院向他提供的德国文件中援引了这一文件。
① 《齐亚诺日记》，第 300 页。
① 里宾特洛甫在纽伦堡受审时以及施 密特在他的书中（第 200 页）追述了 这些话。



些时候写信给墨索里尼时所说的，希特勒赶往佛罗伦萨是希望能防止这个行
动，但是他来得太晚了，据在场的施密特说，这位纳粹领导人还是设法压住
了心头的怒火。

[施密特后来写道］希特勒那天下午回国时心中极为气愤。他已失望了 3 次——一次在汉达伊，

一次在蒙都瓦，这次是在意大利。在以后几年的漫长的冬夜，这些劳顿的长途旅行，是他气愤地责骂

忘恩负义的不可靠的朋友、轴心伙伴和“骗人的”法国人时经常出现的恬题。①

可是，入侵英国既已证明为不可能，他必须采取某种行动来贯彻对英国
的战争。元首刚刚回到柏林，墨索里尼的军队在希腊遭到挫败的消息就传来
了，这进一步使他深切认识到采取行动的必要性。不到一周，意大利在那里
的“胜利的”进攻变成一场溃败。

11 月 4 日，希特勒在柏林的总理府召开了军事会议，他召集陆军的勃劳
希契和哈尔德以及最高统帅部的凯特尔和约德尔参加了这次会议。由于哈尔
德的日记和所缴获的一份约德尔向海军作的关于这次会议的报告，我们知道
了希特勒的决定，这些决定包含在希特勒 11 月 12 日所发布的第十八号指令
中，这项指令的全文收在纽伦堡的记录中。②

德国海军对希特勒的战略的影响变得很明显了，为摇摇欲坠的意大利盟
国采取某种行动的必要性也是如此。哈尔德注意到元首对意大利领导“缺乏
信心”。因此决定不派任何德军到利比亚。[817]原来鲁道弗·格拉齐亚尼元
帅的军队在 9月已经深入埃及 60 英里而到达锡迪—白拉尼。希特勒决定要等
到格拉齐亚尼到达马特鲁一梅尔沙时再派德军到利比亚去，而要到达这个地
方还要沿海岸前进 75 英里。因此，如果到达的话，预料也不会在圣诞节前到
达。同时希特勒决定要制定计划，派遣少数俯冲轰炸机前往埃及，袭击在亚
历山大港的英国舰队和轰炸苏伊士运河。

至于希腊，希特勒向他的将领们承认，意大利在那里的进攻是一个“令
人遗憾的错误”，并且不幸危及了德国在巴尔干的地位。英国人由于占领了
克里特和莱莫斯而获得了空军基地，他们从这些基地能够轻而易举地轰炸罗
马尼亚油田，他们还由于派兵到希腊本上而威胁了德国在巴尔干的整个地
位。为了对付这个危险，希特勒命令陆军立即制定计划，用至少 10 个师的兵
力通过保加利亚入侵希腊，这 10 个师将首先派往罗马尼亚。他说，“预料俄
国将继续保持中立”。

但是，11 月 4 日所举行的会议以及接着发出的第十八号指令，大部分是
关于摧毁英国在地中海西部的地位的。

[指令说]将占领直布罗陀，将封闭海峡。

应当防止英国人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另一个地点或在大西洋的岛屿上获得立足点。

为占领直布罗陀、西班牙的加那里群岛和葡萄牙的佛德角群岛所用的代
号是“菲立克斯”。海军还要研究占领葡萄牙的马德拉和亚速尔群岛的可能
性。葡萄牙本土可能必须加以占领。这个行动的代号将是“伊沙贝拉计划”，
德国 3个师将要集结在西班牙—葡萄牙边界，以执行这个计划。

最后，法国海军的一些舰只和一些部队将要调出来，以便法国可以保卫

                                                
①  施密特著上引书，第 200 页。
② 哈尔德日记，1940 年 11 月 4 日；约德 尔 11 月 4 日对施尼温海军上将提出 的报告，鬼《海军事务元首

会议记 录》，1940 年，第 112—17 页；1940 年 11 月 12 日，第十八号指令，见《纳粹 的阴谋与侵略》，

第 3 卷，第 403—7 页（纽伦堡文件 444—PS）。



它在西北非的属地以防英国和戴高乐的进攻，希特勒在他的指令中说，“从
这个初步任务开始，法国参加反英战争的工作就可以充分地展开”。

希特勒在11月4日向将领们叙述的以及在一周以后的指令中所规定的新
计划，在军事细节方面是很详尽的，特别是关于怎样通过德国的大胆袭击而
占领直布罗陀，这些新计划显然使他的陆军首脑有很深的印象，认为是大胆
的和精明的。但是实际上这些计划是权宜措施，不可能达到它们的目的，而
且这些计划一部分是以他欺骗自己的将领为基础的。哈尔德说，希特勒在 11
月 4 日向他们保证，他刚刚接到佛朗哥重新提出的关于与德国一起参加战争
的保证，但是我们已经看到，这是不很真实的。把英国人赶出地中海这个目
的是正确的，但是为执行这个任务而派出的部队非常不够，特别是因为意大
利的软弱无能。

海军作战参谋部在一个措词强硬的备忘录中指出了这一点，[818]这个备
忘录是雷德尔在 11 月 14 日交给希特勒的①。海军指出，意大利在希腊的惨败
——墨索里尼的军队现在已被赶回阿尔巴尼亚，并且仍在退却中——不仅大
大改善了英国在地中海的战略地位，而且提高了英国在全世界的威望。至于
意大利对埃及的进攻，海军直率地对希特勒说：“意大利决不可能进行它的
埃及攻势。*意大利的领导是很糟的，他们对局势毫无了解。意大利武装部队
既没有胜任的领导，也没有军事效能，以必要的速度和决心在地中海地区进
行所要求的战斗，取得胜利的结果。”

海军最后说，因此这个任务必须由德国来执行。它警告希侍勒说：“争
夺非洲地区的战斗是德国整个战争中的最重要的战略目标⋯⋯它对于战争的
结局是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的。”

但是这个纳粹独裁者并不相信这一点。他一向认为在地中海和北非的战
争只是从属于主要目标。当雷德尔海军元帅在 11 月 14 日的会议上向希特勒
详述海军的战略思想时，希特勒反驳说，他“仍然倾向于同俄国较量”。②

事实上，他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倾向于这一点，因为莫洛托夫刚刚在那天上
午离开柏林，在这以前他惹得希特勒大为愤怒。当雷德尔下一次在圣诞节以
后两天会见希特勒后报告在地中海已坐失了大好机会时，希特勒并不过分感
到不安。雷德尔说，英国在埃及对意大利的胜利*以及它正在从美国得到的越
来越多的物质援助，使得德国有必要集中它的力量把英国打垮，“巴巴罗沙”
应当推迟到“打倒英国”以后再进行。希特勒对这个论点几乎没有听进去。

希恃勒说：“鉴于目前的政治发展，特别是俄国对巴尔干事务的[819] 干
涉，有必要不借一切代价消灭在大陆上的最后的敌人，然后再打英国。”从
现在一直到最后，他将要执迷不悟地坚持这个基本战略。

作为对他的海军首脑的让步，希特勒答应“再设法影响佛朗哥”，以便
能够进攻直布罗陀，使英国舰队不能进入地中海。实际上，他已放弃了整个
主意。

12 月 11 日，他悄悄地下令说，“‘菲立克斯’将不执行，因为政治条
件已不复存在了”。由于他自己的海军和意大利人一再要他催逼佛朗哥采取
行动，希特勒作了最后一次努力，虽然这对他来说是痛苦的。1941 年 2 月 6
日，他写了一封长信给西班牙独裁者。

                                                
①  《海军事务元首会议记录》，1940 年，第 125 页。
②  同上，第 124 页。



⋯⋯领袖，有一件事情必须澄清：我们正在进行一场生死斗争，目前不能够送任何礼物⋯⋯

德国和意大利正在进行的战斗也将决定西班牙的命运。只有我们获胜，你目前的政权才会继续

存在下去。①

对轴心国来说很不幸的是，佛朗哥收到这封信，正好是洛拉齐亚尼元帅
在昔兰尼加的残部于本加济以南被英军消灭的那一天。这就难怪，佛朗哥在
1941 年 2 月 26 日复信时，虽然声称他“绝对忠于”轴心国，但是他提醒纳
粹领袖说，最近的事态发展已使“10 月的情况大大改变”，他们在那个时候
达成的谅解已经“过时了”。

阿道夫·希特勒在他充满剧烈变动的一生中少有几次承认失败，这次是
其中之一。他写信给墨索里尼说，“这个西班牙人的乏味废话归结起来是，
西班牙现在并不想参战，而且将来也不会参战。这是极端令人烦闷的，因为
这意味着暂时已不可能以最简单的方式在英国的地中海属地打击英国了。”

但是，在地中海打败英国的关键是意大利而不是西班牙。而墨索里尼的
脆弱的帝国并没有力量独力完成这个任务，希特勒也没有想到给予它完成这
个任务的手段，其实希特勒是有这种手段的。他现在承认，直接越过英吉利
海峡攻击英国或间接越过更广阔的地中海攻击它的可能性“暂时”已经消失
了。虽然这是令人失望的，但是希特勒在认识到这一点后却感到宽慰。他现
在可以转而处理他心中时刻想着的问题了。

1941 年 1 月 8—9 日，他在伯希特斯加登山上的伯格霍夫举行了一次军
事会议。隆冬的积雪现在已深深地覆盖着这座高山，山上的空气看来已使他
头脑清醒过来。据雷德尔海军元帅和哈尔德将军关于会议的长篇秘密报告①

所透露，当希特勒向他的军事首脑们概述他的伟大战略时，他的思想又如脱
缰之马一样驰骋起来。他又恢复了乐观态度。[820]

[雷德尔记道]元首坚信，即使我们失掉整个北非，欧洲的局势也不再可能对德国有不利的发展

了。我们在欧洲的地位已十分巩固地确立起来，因此结果是不可能对我们不利的⋯⋯英国只有在大陆

上打败我们以后才有希望赢得战争。元首深信，在大陆上打败我们是办不到的。

他承认，直接入侵英国的确是“行不通的，除非使英国在很大程度上陷
于瘫痪，除非德国拥有绝对的空中优势”。他说，海军和空军必须集中力量
攻击英国的海上运输线，从而断绝它的供应。他认为，这种攻击“可能使得
早在 7月或 8月就赢得胜利”。他说，同时，“德国必须使自己在大陆上变
得十分强大，致使我们能够对英国（和美国）进一步进行战争”。括弧是希
特勒加的，括弧内的字是意味深长的。在缴获的德国记录中，这是第一次提
到希特勒——在 1941 年初——准备面临美国参加战争的可能性。

接着，这位纳粹统帅谈到了各个战略地区和各个战略问题，并概述了他
打算怎么办。

［雷德尔写道]元首认为，使意大利不垮台，这一点对于战争的结局十分重要⋯⋯他决心⋯⋯不

让意大利失掉北非⋯⋯失掉北非会使轴心国的威信大大下降⋯⋯（因此）他决心支持他们。

这时，他告诫他的军事领袖们不要泄露德国的计划。
他不愿把我们的计划告诉意大利人。意大利王室极有可能会把情报送给英国！！*

希特勒说，给予意大利的支持，是把一些反坦克部队和德国空军中队派

                                                
①  《西班牙政府和轴心》，第 28—33 页。
①  雷德尔的报告载《海军事务元首会议记录》中，1941 年，第 8—13 页；哈尔德直到 1941 年 1 月 16 日

为止并未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两天会议的情况。



往利比亚。更重要的是，他将派遣由两师半兵力组成的一个军去支援在阿尔
巴尼亚退却的意大利人——希腊人现在已把意大利人逼进了阿尔巴尼亚。在
这方面，“马丽他计划”②将加紧执行，他下令，必须立即开始把军队从罗马
尼亚调到保加利亚，这样就能在 3月 26 日开始“马丽他计划”。希特勒还相
当详细地谈到有必要作好准备，以执行“阿蒂拉计划”（德国的代号看来几
乎是取之不尽的），他在 1940 年 12 月 10 日的指令中已概述了这[821]个计
划。这是要占领法国的残余地区并夺取法国在土伦的舰队的一个计划。他认
为现在可能必须很快执行这个计划。他说，“如果法国不听话，就必须把它
彻底粉碎”。如果这样，这是粗暴地违反贡比桌停战协定的行动，但是，至
少从哈尔德和雷德尔的记录来看，没有一个陆军将领或海军将军提出这个问
题。

正是在这次军事会议上，希特勒称斯大林是“一个冷酷无情的讹诈能
手”，并对他的司令官们说，必须“尽快”使俄国屈膝。

[希特勒说]如果美国[这是他第二次提到美国参加对德战争的可能性]和俄国参加对德战争，情

况将变得非常复杂。因此，必须从一开始就消除出现这种威胁的任何可能性。如果消除了俄国的威胁，

我们就能无限期地对英国进行战争。如果俄国垮台，日本就可大大松一日气，这一点则竟味着美国所

受到的威胁增加了。

这就是这个德国独裁者在 1941 年开始时对全球战略的想法。
在军事会议之后的两天，1月 11 日，他在第二十二号指令中体现了这种

想法。他规定，根据“向日葵计划”调德国掇军去的黎波里，根据“阿尔卑
斯山紫罗兰计划”调德国援军去阿尔巴尼亚。①

“全世界将会大惊失色！”

希特勒约墨索里尼在 1月 19 日和 20 日到伯格霍夫去见他。墨索里尼由
于意大利在埃及和希腊的溃败而感到震惊和丢脸，并没有兴趣作这一次旅
行。齐亚诺发现，当墨索里尼登上他的专车时，他“愁眉苦脸，神经紧张”，
担心希特勒、里宾特洛甫和德国将领们会对他不客气。他带了助理参谋长阿
尔弗雷陀·古佐尼同行，这使事情更糟了。齐亚诺在他的日记中描绘古佐尼
是一个大腹便便头戴染色假发的庸才。齐亚诺认为，把这个人带到德国人面
前，肯定是丢脸的。

墨索里尼感到又惊讶又放心的是，他发现希特勒亲自来到普赫小火车站
的覆盖着白雪的月台上来迎接，态度既客气又热诚，丝毫没有责备意大利在
战场上的可悲的表现。据齐亚诺的日记，他还发现希特勒当时的心情是非常
反俄的。希特勒在第二天花了两个多小时，向他的意大利客人和两国的一些
将领作了讲话。据约德尔将军写的关于这次讲话的一项秘密报告②证实，虽然
元首急于在阿尔巴尼亚和利比亚帮助意大利人，他的主要思想仍放在俄国方

                                                
② “马丽他计划”是在 1940 年 12 月 13 日的第二十号指令中下达的。这个计划规定在罗马尼亚集合一支由

24 个师组成的军队，一俟气候好转，就通过保加利亚向希腊进攻。这个指令是希特勒签字的。①

00400533_1183_1
① 第二十二号指令的全文和说明代号的补充命令，见《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3 卷，第 413—15 页（纽

伦堡文件 448—PS）。
②  《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6 卷，第 939—46 页（纽伦堡文件 C—134）。



面。
[希特勒说]即使美国参战，我也不认为它会形成很大的危险，大得多的[822] 危险是俄国这个

大家伙。虽然我们同俄国签订了非常有利的军事和经济协定，但我宁愿依靠我所拥有的强有力的手段。

虽然他对打算用他的“强有力的手段”干什么事这一点已作了暗示，但
是他没有向他的伙伴透露他的计划。不过，这种暗示已足以使负责拟定细节
的陆军参谋总长在两星期后于柏林举行的会议上能够向最高统帅提出这种计
划。

有最高统帅部和陆军总司令部的高级将领参加的这次军事会议，从 2月
3 日中午开到下午 6 点。哈尔德将军概述了陆军参谋总部的计划，虽然他后
来在他的书①中说，他和勃劳希契怀疑他们自己对苏联的军事力量所作的估
计，并且总的来说是反对“巴巴罗沙”的，认为这是一项“冒险”，但是在
他同天晚上写的日记中或者在最高统帅部关于会议的极端秘密的备忘录②

中，没有只字片语可以证实这个说法。的确，根据日记和记录透露，哈尔德
最初对双方部队都作了认真的估计，估计敌方虽约有 155 个师，但德国的兵
力也差不多一样，而且据哈尔德说，“质量要优越得多”。后来当灾难降临
时，哈尔德和其他将领认识到，他们关于红军的情报是极其错误的。但是在
1941 年 2 月 3 日，他们并不怀疑他们的情报。而且事实上，哈尔德关于双方
兵力和消灭红军的战略*的报告写得令人极其信服，因此希特勒在最后不仅表
示“基本上”同意，而且对于这位参谋总长提出的前景感到极为兴奋，他欢
呼说：

“当‘巴巴罗沙’开始时，全世界将会大惊失色，难置一言！”
他迫不及待地要开始实行这个计划。他急躁地下令“尽快”把作战地图

和部队的部署计划送给他。

巴尔干序曲

在“巴巴罗沙”能够在春天开始以前，必须把位于巴尔干的南翼掌握在
手中，并加强那里的军事力量。到 1941 年 2 月的第三周，德国人已在罗马尼
亚集结了一支 68 万人的大军。罗马尼亚同[823]乌克兰接壤，从波兰边境到
黑海，共长 300 英里。①但是在甫面，希腊人仍然使意大利人不能越雷池一步。
柏林方面有理由相信，从利比亚开来的英国军队不久会在那里登陆。据希特
勒在这段时期里举行的无数次会议的记录透露，他担心，盟国可能在萨洛尼
卡以北形成一条战线，对于德国来说，这条战线会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一
条类似的战线更加麻烦，因为它将使英国人得到一个基地，从那里派飞机去
轰炸罗马尼亚的油田。此外，这条战线还将危及“巴巴罗沙”。事实上，他
们早在 1940 年 12 月就已预见到这个危险，当时发布了关于“马丽他计划”
的第一道指令，规定德国用集结在罗马尼亚的军队，通过保加利亚大举进攻
希腊。

保加利亚在第一次大战中，由于对谁是胜利者没有看准而吃了很大的
亏，它现在又打错了算盘。保加利亚政府相信了希特勒所谓他已经打赢这场

                                                
① 哈尔德，《统帅希特勒》，第 22—24 页。
② 《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3 卷，第 626—33 页（纽伦堡文件 872—PS）。
①  外交部提供的德国方面，1941 年 2 月 21 日为止的数字，《纳粹—苏联关 系》，第 275 页。



战争的保证，并对得到南边的希腊领土而获得一条通向爱琴海的通道的前景
感到眼花缭乱，因此它同意参加“马丽他行动”——至少允许德军过境。李
斯特陆军元帅和保加利亚的陆军参谋总部在1941年2月8日秘密达成了一项
大意如此的协定。①2 月 28 日晚上，德国陆军部队从罗马尼亚渡过多瑙河，
占领了保加利亚的战略阵地，保加利亚翌日参加了三国条约。

比较强悍的南斯拉夫人不是这么听话的。但是他们的顽强只有激使德国
人把他们也拉进自己的阵营。3月 4 日到 5 日，元首非常秘密地把摄政王保
罗亲王召到伯格霍夫，对他进行惯常的那一套威胁，然后是利诱，表示要把
萨洛尼卡送给他。3月 25 日，南斯拉夫首相德拉吉沙·斯维特科维奇和外相
亚历山大·辛卡尔一马科维奇到达维也纳，他们两人是在头天晚上为了躲避
敌对的示威或者甚至绑架而偷偷溜出贝尔格莱德的。他们到达维也纳后，在
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面前代表南斯拉夫签字参加三国条约。希特勒极为满
意，他对齐亚诺说，这会有助于他对希腊的进攻。这两位南斯拉夫领导人在
离开维也纳之前收到了里宾特洛甫的两封信，这两封信肯定德国“决心永远”
尊重“南斯拉夫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保证轴心国家“在这场战争中”不
会要求让它的军队在南斯拉夫有过境权。②这两项保证后来都被希特勒违反
了，其速度之快，在他本人的纪录来看，也是破天荒的。

这两位南斯拉夫大臣回到贝尔格莱德不久，他们以及政府和摄政王就在
3月26日夜里被由若干高级空军军官领导的并得到陆军大多数人支持的一次
群众起义推翻了。年轻的王太子彼得抱着雨水管滑下来，逃过了摄政官员的
监视，被宣布为国王。虽然杜森·西莫维奇将军的新政权立即表示愿意同德
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但是柏林可以清楚看出，它不会接受元首要南斯拉[824]
夫担当的傀儡地位。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狂热的庆祝活动中，一批群众向德
国公使的汽车吐唾沫，塞尔维亚人表明了他们是同情谁的。

贝尔格莱德的政变使阿道夫·希特勒勃然大怒，这是他一生中最愤怒的
时刻之一。他认为这是对他个人的侮辱，一怒之下突然作出了后来证明对第
三帝国的命运是灾难深重的决定。

他在 3月 27 日急忙把他的军事首脑召到柏林的总理府，会议召开得极其
仓促，勃劳希契、里宾特洛甫和哈尔德都迟到了。希特勒大叫大嚷地声称要
对南斯拉夫人进行报复。他说，贝尔格莱德政变危及了“马丽他”，甚至更
严重的是危及了“巴巴罗沙”。因此，他决定“不等新政府有可能宣布效忠，
就在军事上把南斯拉夫毁灭，使它不再是一个国家”，他下令说，“不要进
行外交上的询问，不要提出最后通碟”。他又说，要以“无情的严厉行动”
粉碎南斯拉夫。他命令戈林马上派轰炸机从匈牙利空军基地起飞“进行波状
攻击，摧毁贝尔格莱德”。他发布了立即入侵南斯拉夫的第二十五号指令，①

他要凯特尔和约德尔当晚就制定军事计划。他指示里宾特洛甫对匈牙利、罗
马尼亚和意大利说，南斯拉夫将由它们瓜分，它们全都可以分到一片土地，
一个小小的克罗地亚傀儡邦除外。*

然后，据最高统帅部的极端秘密的会议记录中划有着重线的一节说，②

                                                
①  德国方面的会议记录，《纳粹的阴谋 与侵略》，第 4 卷，第 272—75 页（纽 伦堡文件 1746—PS）。
②  《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1 卷，第 783 页（纽伦堡文件 1450—PS）。
①  第二十五号指令的部分丈稿，见《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6 卷，第 938—39 页（纽伦堡文件 C—127）。
②  最高统帅部的会议记录，《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4 卷，第 275—78 页（纽伦堡文件 1746—PS，第



希特勒宣布了一切决定中关系最重大的一个决定。
他对他的将领们说：“‘已已罗沙计划’不得不推迟开始，期限最多为

4星期。”③

纳粹统帅为了对一个胆敢不把他放在眼里的小小的巴尔干国家发泄个人
的怒气，而推迟对俄国的进攻，这可能是希特勒一生中导致最大灾难的一个
决定。这样说并不过分：由于他在 3月的那个下午在柏林的总理府大怒之下
作出了那个决定，他失掉了在战争中获胜的最后良机，不能使他以如此惊人
的（虽然是野蛮的）天才建立的第三帝国成为德国历史上最大的帝国，同时
不能使自己成为欧洲的主宰。德国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元帅和有天才的陆军
参谋总长哈尔德将军后来由于俄国的大雪和零下温度才发现，按照他们的估
计，要取得最后胜利，所需要的时间尚差三四个星期。这时，他们才沉痛地
想起了这个决定，虽然这时他们对这个决定的后果的了解，要比在作出决定
时深多了。他们和其他[825] 将领后来总是把接着产生的一切灾难都归咎于
一个自负而激怒的人所仓促作出的这个不明智的决定。

最高统帅在散会之前向他的将领们发布的第二十五号军事指令是一项典
型的希特勒式文件。

南斯拉夫的军事政变已经改变了巴尔干的政局。尽管南斯拉夫表示了忠诚，但是目前必须把它

视为敌人，因此必须尽快予以摧毁。

我打算用武力打进南斯拉夫⋯⋯歼灭南斯拉夫军队⋯⋯

最高统帅部的作战局局长约德尔奉命当晚就拟定计划。约德尔后来对纽
伦堡法庭说：“我在帝国总理府工作了一个通宵。我在 3月 28 日清晨 4点，
把一项备忘录交给了我们负责与意大利最高统帅部进行联络的冯·林特仑将
军。”①

因为，必须立即将德国的作战计划通知墨索里尼，并要求他进行合作。
墨索里尼在阿尔巴尼亚的士气不振的军队，当时正有可能遭受南斯拉夫人从
后方袭击的危险。为了保证使墨索里尼了解对他的期望，希特勒不等约德尔
将军拟就他的军事计划，就在 27 日半夜火速写了一封信，命令立即用电报发
往罗马，以便使墨索里尼当夜收到此信。①

领袖，情况迫使我用这个最快的办法把我对局势以及对可能产生的后果所作的估计告诉你。

从一开始，我就认为南斯拉夫在同希腊的争端中是一个危险的因素⋯⋯因此，我尽了一切正当

努力来使南斯拉夫参加我们的大家庭⋯⋯不幸，这种努力没有成功⋯⋯今天的消息使人毫不怀疑南斯

拉夫的外交政策马上就要改变。

因此，我已在军事上安排了一切必要措施⋯⋯现在，我真挚地要求你，领袖，在今后几天不要

在阿尔巴尼亚采取任何进一步的行动。我认为你必须用现有的一切部队来掩护南斯拉夫一阿尔巴尼亚

之间的最重要的关口。

⋯⋯我还认为，领袖，你必须用现有的一切手段，极其迅速地增援你在意大利一南斯拉夫战线

上的军队。

                                                                                                                                           

二部分）。
③ 在 1940 年 12 月 18 日发布的第一道“已巴罗沙”指令中，本来规定在 5 月 15 日开始。
①  约德尔供词，见《主要战犯的审讯》， 第 15 卷，第 387 页，他的“初步”作 战计划，《纳粹的阴谋

与侵略》，第 4 卷，第 278—79 页（纽伦堡文件 1746—PS，第五部分）。
①  全文，希特勒致墨索里尼的信，1941 年 3 月 28 日，见《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4 卷，第 475—77 页

（纽伦堡文件 1835—PS）。



我还认为，领袖，对我们所采取的和下令要采取的一切行动应该严守秘密⋯⋯这些措施如果为

人所知，就会毫无价值⋯⋯领袖，如果能保守秘密，那[826］么我毫不怀疑，我们两人就可取得不下

于一年前在挪威取得的那种成就。这是我的不可动摇的信念。

请接受我的衷心的和友好的致意。

阿道夫·希特勒

就这个短期目标来说，纳粹统帅的预言又是正确的；但是看来他丝毫没
有感到，从长远来说，他对南斯拉夫的成功的报复将使他付出多大的代价。4
月 6日黎明，他的军队以压倒优势的兵力全力扑向南斯拉夫和希腊，势如破
竹地越过了保加利亚、匈牙利和德国本国的疆界，迅速地向那些被德国空军
照例事先进行的轰炸炸得不知所措的、装备很差的守军进逼。

按照希特勒的命令，贝尔格莱德要被夷为平地。接连三天三夜，戈林的
轰炸机在这个小小的首都掠过房顶、低飞肆虐——因为这个城市没有高射炮
——炸毙了 17000 名平民，炸伤了更多的人，使这个地方成为硝烟迷漫的一
堆瓦砾。希特勒称之谓“惩罚计划”，他显然深信，他的命令已经非常有效
地执行了。南斯拉夫人来不及动员他们的人数不多而精悍的军队，他们的陆
军参谋总部犯了试图保卫整个国家的错误，他们被打垮了。4月 13 日，德国
军队和匈牙利军队开进了残破的贝尔格莱德。17 日，南斯拉夫陆军的残余部
队（仍然有 28 个师）在萨腊那伏投降，国王和首相乘飞机逃到了希腊。

在 6个月的战斗中使意大利人丢脸的希腊人，无法抵挡李斯特元帅的由
15 个师组成的第十二军团，其中 4个师是装甲师。英国急忙从利比亚派遣大
约 4个师，共 53000 人，开往希腊。但是，他们像希腊人一样，被德国的装
甲部队和空军的猛烈轰炸打得一败涂地。北部的希腊军队在 4月 23 日向德国
人投降，并且也硬着头皮向意大利人投降了。4 天后，纳粹的坦克隆隆地开
入雅典，在卫城阿克罗波利斯挂起了卐字旗。此时，英国人再次拼命设法从
海路撤军——这是一次小规模的敦刻尔克撤军行动，差不多是同样成功的。

到 4 月底，在 3 周内，除克里特之外，一切都结束了。5 月底，德国人
在用伞兵进行的一次袭击中从英国人手里夺取了克里特。在墨索里尼在整个
冬天遭到惨败的地方，希特勒在春天的几天之内就取得了成功。虽然墨索里
尼由于摆脱了困境而感到宽慰，但是他丢了脸，因为全靠德国人使他摆脱困
境的。希特勒现在开始瓜分南斯拉夫了，而意大利得到的一份是令人失望的，
这也并没有使墨索里尼感到好过一些。* [827]

元首并不只是在巴尔干使他的昏庸无能的小伙伴摆脱困境。当意大利在
利比亚的军队被歼之后，希特勒虽然很勉强，但是终于同意派遣 1个轻装甲
师和一些空军部队前往北非，在那里，他安排由埃尔温·隆美尔将军全面指
挥意大利一德国部队。隆美尔是一个大胆泼辣、足智多谋的坦克军官，他在
法兰西战役中作为一个装甲师的师长而驰名一时。英国人以前在北非沙漠中
从来没有碰到过像他那样的将领，有两年之久，他将使英国人伤透了脑筋。
但是他不是唯一的问题。英国人由于从利比亚向希腊派去相当多的陆军和空
军，而使他们在沙漠里的地位大为削弱。最初，他们并不过分担心，甚至在
他们的情报人员报告说德国装甲部队在 2月底到达的黎波里塔尼亚之后都没
有感到过分不安。他们是不该如此的。

在 3 月的最后一天，隆美尔用他的德国装甲师和两个意大利师（其中 1
个师是装甲师）突然攻击昔兰尼加。在 12 天中，他收复了这个省，包围了托
卜鲁克，并抵达了离埃及边境只有几英里的巴尔迪亚。英国在埃及和苏伊士



的整个地位再次受到了威胁；事实上，由于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到了希腊，英
国在地中海东部的控制权已受到严重的威胁。

在这第二个春天，即这次战争的第二个春天，德国人又取得了一些辉煌
胜利，现在单独坚持作战的英国的困境，由于国内德国空军夜间的轰炸，由
于海外英军被赶出希腊和昔兰尼加，看来比以前更加严重、更加没有希望了。
英国的威信降到了新的低点，而威信在一场生死斗争中是十分重要的，因为
在这种斗争中，宣传是一个非常有力的武器，特别是在影响美国和俄国方面。
*

希特勒于 5 月 4 日在柏林德国国会发表的胜利演说中很快利用了这一
点。他的演说主要是对丘吉尔进行的恶毒的冷嘲热讽的[828]人身攻击，说他
（跟犹太人一起）是战争的鼓动者，说打输战争是他一手造成的。

他是历史上最嗜血成性、也是最外行的战略家⋯⋯5年多来，这个人一直像疯子一样在欧洲到处

追逐，寻求他能够放火焚烧的东西⋯⋯作为一个军人，他是一个糟糕的政客；作为一个政客，他同样

是一个糟糕的军人⋯⋯丘吉尔先生的天才就是善于装成一副虔诚的样子说慌、歪曲事实，直到最后把

惨败说成是光荣的胜利。丘吉尔对战略是一窍不通的，因此，他一下子就在[南斯拉夫和希腊]两个战

场上吃了败仗。在其他任何国家，他都是会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的⋯⋯他的不正常的心理状态只能表

明他患了瘫痪病，或者表明他是一个说胡话的醉汉⋯⋯

至于使他如此愤怒的南斯拉夫政变，希特勒没有试图掩饰他的真正感
情。

一小撮被收买的阴谋分子进行的这次政变使我们全都大吃一惊⋯⋯各位先生，你们知道，当我

听到这个消息时，我立即下令进攻南斯拉夫。这样对待们意志帝国是不行的。

虽然希特勒由于他在春天取得的胜利，特别是由于他对英国人取得的胜
利而狂妄自大，但他没有充分认识到这种胜利对英国是多么大的一个打击，
他也没有充分认识到，英帝国的困境多么严重。在他向德国国会发表演说的
那天，丘吉尔正在写信给罗斯福总统，说明埃及和中东丧失的严重后果，并
要求美国参战。首相当时正处在他在整个战争中最阴郁的心境。

[他写道]总统先生，我请求你不要低估在中东的溃败可能产生的后果的严重性。①

德国海军力促元首充分利用这种局势。为了进一步改善轴心国的情况，
新近被任命的伊拉克首相、亲德的拉希德·阿里领导了对巴格达城外哈巴尼
亚英国空军基地的一次攻击，并呼吁希特勒协助把英国赶出这个国家。这是
5月初的事情。随着克里特在 5月 27 日被攻克，对“巴巴罗沙”一向不热情
的雷德尔海军元帅在5月30日呼吁希特勒准备对埃及和苏伊士发动一次决定
性的攻势。急于一俟得到援军就继续推进的隆美尔从北非也发出了类似的呼
吁。雷德尔对元首说，“这一打击要比占领伦敦对英帝国[829] 更为致命”。
一星期以后，这位海军元帅把海军作战参谋部作战处草拟的备忘录交给了希
特勒，备忘录警告说，虽然“巴巴罗沙”“在最高统帅部的领导方面当然占
主要地位，但决不可因此而放弃或推迟在地中海的作战”。①

但是元首已经下定决心；事实上，从他在圣诞节假日宣布“巴巴罗沙计
划”并对雷德尔海军元帅说必须“首先消灭”俄国以来，他一直没有改变他
的决心。他的思想局限于陆地，不理解海军所主张的目光更远大的战略。甚

                                                
① 丘吉尔：《伟大的联盟》，第 235—35 页。
①  摘自俄国方面的德国海军总司令部的档案；5 月 30 日和 6 月 6 日，《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6 卷，

第 998—1000 页（纽伦堡文件 C—170）。



至在雷德尔和海军作战参谋部在 5 月底向他提出请求之前，他就在 5 月 25
日发布的第三十号指令中②作了最后规定。他下令把一个军事代表团、几架飞
机和一些武器送到巴格达去帮助伊拉克。他说，“我已决定支持伊拉克以鼓
励中东的局势发展”。但是他目光所见没有超过这个小小的、不充分的步骤。
至于海军将领和隆美尔所主张的目光更远大的、大胆的战略，他说：

以后是否可能（如果可能，用什么办法）对苏伊士运河发动攻势并最后把英国人从他们在地中

海和波斯湾之间的阵地赶出去，要到“巴巴罗沙计划”结束之后才能决定。

首先必须消灭苏联；其他一切必须等待。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是一个
极其重大的错误。在这个时刻，即 1941 年 5 月底，希特勒本来只要用他的一
小部分部队就能给英帝国以毁灭性打击，也许是致命的打击。处境极为困难
的丘吉尔比谁都更清楚了解这一点。他在 5月 4日写给罗斯福总统的信中承
认，如果失掉埃及和中东，那么，继续进行战争“将是一件艰巨、长期和前
途黯淡的事情”，即使美国参战也是这样。但是希特勒不了解这一点。由于
他的巴尔干战役已使“巴巴罗沙计划”的开始推迟了几周，从而危及了这个
计划，他的盲目就更加不能理解了。必须在比原定计划更短的时间内完成征
服俄国的工作，因为有一个冷酷无情的限期：曾经使查理十二世和拿破仑遭
到失败的俄国的冬天。德国人要在冬天来临之前攻占一个从来没有被西方征
服过的大国，只剩 6个月的时间了。虽然 6月已经来到，必须在不平的公路
和陈旧的单轨铁路上把那些已被派到东南方面南斯拉夫和希腊的大量军队千
里迢迢地调至苏联边境，而这些公路和铁路要运输如此多的军队，是极其不
够的。

正如结果所证明的，这次延迟是致命的。为希特勒的军事天才辩护的人
们说，巴尔干战役并未使“巴巴罗沙”的时间表大大[830]推迟，无论如何，
推迟主要是由于那一年雪融化得晚，这使东欧的道路在 6月中旬还是泥泞不
堪。但是重要的德国将领的证词则不这样认为。名字将始终同斯大林格勒联
系在一起的弗雷德里希·保罗斯陆军元帅，这个时候是陆军参谋总部的俄国
战役的主要策划人，他后来在纽伦堡证人席作证说，希特勒要毁灭南斯拉夫
的决定使得“已巴罗沙”的开始推迟了“大约 5周”。①海军的作战日志也说
推迟了这佯长的时间。②在俄国带领南方集团军的冯·伦斯德陆军元帅在战后
对盟军的审讯员说，由于巴尔干战役，“我们至少迟开始 4周”。他又说，
“这是一次代价非常昂贵的推迟”。③

无论如何，在 4月 30 日，当希特勒的军队完成了对南斯拉夫和希腊的征
服时，他为“巴巴罗沙”规定了新的日期，在 1941 年 6 月 22 日开始。④

恐怖统治的策划

在占领俄国方面可以不受限制地采取任何手段。希特勒坚持要将领们非

                                                
② 《海军事务元首会议记录》，1941 年， 第 50—52 页。
① 《主要战犯的审讯》，第 7 卷，第 255—56 页。
② 《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6 卷，第 996 页（纽伦堡文件 C—170）。
③ 许尔曼援引，见所著上引书，第 65 页。
④ 绝密指令，1941 年，4 月 30 日，《纳 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3 卷，第 633— 34 页（纽伦堡文件 873—

PS）。



常清楚地了解这一点。
1941 年 3 月初，他召集了三军首脑和重要的陆军战地指挥官，定下了这

个规定。哈尔德记下了希特勒的话。①

[希特勒说]由于对俄国的战争的实际情况，不能以侠义方式进行，这场斗争是一场意识形态和

种族差别的斗争，必须以空前的、残酷无情的严厉方式进行。所有的军官必须抛弃过时的思想。我知

道，用这种办法进行战争的必要性是你们各位将军所不能理解的，但是⋯⋯我绝对坚持，必须毫无违

抗地执行我的命令。政治委员是跟国家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意识形态的传播者。因此要消灭政治委员。

破坏了国际法的德国士兵⋯⋯应予以宽恕，俄国没有参加海牙公约，因此它不能根据这个公约而享受

任何权利。

这样就发布了所谓《政治委员命令》。德国将领们究竟是应当服从元首
要他们犯战争罪行的命令呢，还是应当按照他们自己的良知行事？后来在纽
伦堡的审讯中向他们提出这个重要的道德问题时，进行了不少的讨论。*

 据哈尔德后来说，将领们对这道命令大为愤怒，会议一结束，[831]他
们就向他们的总司令勃劳希契提出抗议。这个没有骨气的陆军元帅*答应，他
将“反对所发布的那种形式的命令”。哈尔德一口咬定说，后来，勃劳希契
书面通知最高统帅部，陆军军官“决不能执行这种命令”。但是他果真如此
吗？

勃劳希契在纽伦堡直接受审时所作的供词中承认，他没有向希特勒采取
这种行动，“因为根本没有办法改变他的态度”。他对法庭说，陆军首脑所
做的就是发布一道书面命令，“陆军的纪律必须按照过去实行的方针和规定
严格遵守”。

语言辛辣的军事法庭庭长劳伦斯大法官间勃劳希契：“你没有发布直接
提到《政治委员命令》的任何命令吗？”

他回答说：“没有，我不能直接取消这道命令。”①

凯特尔将军于 5月 13 日以元首的名义随后发布了几道指令，具有普鲁士
传统的旧派陆军军官这时便又有了一个良心斗争的机会。主要的一个指令限
制了德国军事法庭的职能。这种职能要由一种比较原始的法律取而代之。

［俄国的］敌方平民所犯的可惩罚的罪行不再受到军事法庭的审讯，直到发出进一步通知时为

止⋯⋯

凡有罪行嫌疑者应立即递交一位军官，由该军官决定是否把他们枪毙。

关于武装部队人员对敌方平民所犯的罪行，不一定予以起诉，即使这个行为同时是一种军

事罪行。②

陆军奉令可以从轻处理这种犯罪者，每一次都要记住“布尔什维克”自
从 1918 年以来使德国遭受的一切损害。只有“为维护部队的纪律和安全而需
要把德国兵送交军事法庭时”，才有理由采取这种措施。指令最后说，“无
论如何，只有那些同最高统帅部的政治意图相符合的法庭判决才可予以批
准”。①这项指令应“作为‘绝密，文件处理”。*

 凯特尔代表希特勒在同天签署的第二道指令责成希姆莱承担[832]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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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境内的政治管理进行准备的“特别任务”。指令说，“这种任务是由于
必须在两个对立的政治制度之间进行斗争而产生的”。这个纳粹秘密警察虐
待狂者奉命“由他自己负责”“独立”行事，不受陆军干预。将领们清楚知
道委派希姆莱执行“特别任务”意味着什么，虽然他们在纽伦堡军事法庭受
审时否认他们知道这一点，此外，指令说，当希姆莱进行工作时，应封锁俄
国的被占领区。希特勒规定，即使“政府和党的最高级人员”也不准观看。
同一指令任命戈林“开发这个国家，获取它的经济资财，供德国工业使用”。
附带说一句，希特勒在这道命令中还宣布，一俟军事行动结束，将把俄国“划
分成各个国家，各国建立自己的政府”。③

这种工作进行的办法将由阿尔弗雷德·罗森堡拟定，罗森堡是一个头脑
糊涂的波罗的海人，正式说来，他是纳粹的主要思想家，我们前已述及，在
慕尼黑的日子里，他是希特勒的启蒙导师之一。4月 20 日，元首任命他担任
“有关东欧地区问题的中央监督专员”。善于误解历史甚至误解他所出生和
上学的俄国的历史的这个纳粹傻瓜，立即着手在他的故乡建造他的城堡。罗
森堡的长篇累牍的档案原封不动地被缴获了。他的档案像他的书一样，读起
来枯燥无味，我们不让它们来妨碍本书的叙述，虽然必须偶尔提到它们，因
为它们透露了希特勒关于俄国的一些计划。

到了 5月初，罗森堡为有希望成为德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征服拟就了他
的第一个详尽的计划。首先，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将划分成一些所谓帝国专区，
俄属波兰将成为一个叫做奥斯特兰的德国保护国，乌克兰成为“一个同德国
联盟的独立国”，盛产石油的高加索将由一个德国“全权代表”统治，3 个
波罗的海国家和白俄罗斯将构成一个德国保护国，准备直接并入大德意志帝
国。罗森堡曾向希特勒和将领们提出了无数备忘录，据他说是为了说明他[833]
作出决定的“历史和种族条件”。他在其中的一项备忘录中解释说，完成上
面所说的最后一点的办法将是，把在种族上可以同化的波罗的海人德国化，
并“把不良分子放逐出境”。他告诫说，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必须计
划进行大规模的放逐”。这些被驱逐出境的人将由德国人、最好是由退伍军
人来代替。他规定说，“波罗的海必须成为德国的内海”。①

在军队开始进攻之前两天，罗森堡向他的一些将去接管俄国的统治权的
最亲密的合作者发表了演说。

[他说]养活德国人民这项工作，在德国对东方的要求的清单上居于首位。[俄国]南部领土必

须⋯⋯为养活德国人民⋯⋯而服务。

我们认为绝对没有理由说明我们有义务也用这个富饶地区的产品来养活俄国人民。我们知道，

这是一种严格的需要，而不是带任何感情的事情⋯⋯俄国人今后的年头将是非常难过的。①

的确是非常难过的年头，因为德国人蓄意策划要把数以百万计的俄国人
饿死！

负责对苏联进行经济剥削的戈林甚至比罗森堡更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他的东方经济工作处在 1941 年 5 月 23 日的一道冗长的指令中规定，决不可
把俄国南部黑土地带的剩余粮食运给工业地区的人民，反正那里的工业是要

                                                
③  指令全文，日期也是 1941 年 5 月 13 日，《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3 卷，第 409—13 页（纽伦堡文件

447—PS）。
①  罗森堡的指示全文，见《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3 卷，第 690—93 页（纽伦堡文件 1029，1030—PS）。
①  全文，见《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3 卷，第 716—17 页（纽伦堡文件 1058—PS）。



破坏的。这些地区的工人及其家属就只能等着饿死——或者，如果他们能够
的活，就移居到西 伯利亚去。必须把俄国生产的大量粮食运给德国人民。

[指令宣称]这些地区的德国行政机构可以缓和一下饥馑的后果，并加速恢复原始的农业状况。

但是，这种措施不会避免无疑将发生的饥馑。如果企图从黑土地带输送剩余粮食来使那里的居民免于

饿死，那就会使欧洲的供应受到影响，就会削弱德国在战争中的持久力，破坏德国和欧洲的抵抗封锁

的力量。必须清楚而完全地了解这一点。②

德国蓄意采取这种政策会使俄国老百姓死掉多少？各部国务秘书们在 5
月 2日举行的会议作了一般的答复。会议的一项秘密备忘录说：“无疑，如
果我们从这个国家拿走我们所需的东西，那么就将有好几百万人饿死。”③

戈林说过，罗森堡也说过，这种东西要拿走——必须“清楚而完全地了解”
这一点。

是否有什么德国人，即使是一个德国人，曾经抗议过这个计划中的残酷
行动，这个经过深思熟虑的、要把成百万人饿死的计[834] 划？在有关德国
掠夺俄国的指令的一切备忘录中，没有提到有什么人反对——像至少是一些
将领反对《政治委员命令》那样。这种计划不仅仅是像希特勒、戈林、希姆
莱和罗森堡之流的神志错乱的人的狂妄和邪恶的空想。从一些记录中可以清
楚看出，多少星期和多少月来，许多德国官员把风和日暖的春光消磨在写字
台旁，忙着把一些数字加起来，撰写备忘录，冷酷计划对几百万人的屠杀。
这一次是用饿死的方法。在那些日子里，面貌温和的养鸡出身的海因里希·希
姆莱也坐在他在柏林党卫队总部的写字台旁，戴着夹鼻眼镜，读着要用更快、
更厉害的办法屠杀另外几百万人的计划。

希特勒对于他的忙碌的文武走卒在策划如何进攻苏联、毁灭苏联、剥削
苏联、大肆屠杀百姓方面的劳动感到非常满意。他在 4月 30 日规定了进攻的
日期——6月 22 日，在 5月 4日在德国国会发表了他的胜利演说，然后回到
他最喜欢去的地方伯希特斯加登山上的伯格霍夫，他在那里可以凝视山巅仍
然覆盖着春雪的阿尔卑斯山的壮丽景色，并考虑他的下一次征服，最大的一
次征服，据他对他的将领们说，全世界对这次征服将会大惊失色。

1941 年 5 月 10 日是星期六，就在这天晚上，他在这里得到一个令人惊
奇的出人意料的消息，使他大为震动，并迫使他不得不暂时把战争丢在脑后，
正和西方世界的几乎任何其他人听到这个消息以后的反应一样。原来他最亲
信的心腹、纳粹党的副领袖、仅次于戈林的第二号接班人、自从 1921 年以来
最忠心耿耿的追随者、自从罗姆被谋害以来最接近的朋友，已经自己坐飞机
溜了出去，同敌人进行谈判去了！

鲁道夫·赫斯的出走

据施密特博士追述，5月 10 日晚上鲁道夫·赫斯乘一架麦塞施米特一 110
战斗机独自飞往苏格兰的消息最初传来时，对希特勒的打击“好像一颗炸弹
落在伯格霍夫一样”。①凯特尔将军发现元首在他的宽敞的书房里走来走去，

                                                
② 指令全文，见《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7 卷，第 300 页（纽伦堡文件 EC—126）。
③ 会议备忘录，见《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5 卷，第 378 页（纽伦堡文件 2718—PS）。
①  施密特著上引书，第 233 页。



一个手指放在额角上，口中咕哝着说，赫斯一定是发疯了。②希特勒喊道，“我
必须立即同戈林谈话”。翌日早晨，同戈林和纳粹党的所有首脑开了一次紧
张的会议，他们要设法“想出”——用凯特尔的话来说——一个向德国公众
和全世界公布这件令人难堪的事情的办法。凯特尔后来作证说，他们的任务
并未由于英国人最初闭口不谈他们这位不速之客面容易些，希特勒和当时的
与会者曾一度希望，也许赫斯会用完[835] 了汽油，掉在冰冷的北海中淹死
了。

元首最初得到的情报来自赫斯的一封内容有点前言不符后语的信件，这
封信是由一位信使在赫斯于 5月 10 日下午 5点 45 分从奥格斯堡起飞之后几
小时提交的。希特勒对凯特尔说：“我在这封信里认不出赫斯了。那是另外
一个人。他一定出了什么毛病——神经有点锗乱。”但是元首也很猜疑，他
下令逮捕了麦塞施米特，因为赫斯是从他的公司的机场起飞的，同时还逮捕
了这位副领袖的几十个幕僚。

如果说赫斯的突然离去使希特勒莫名其妙，那么他的出人意料的到来也
使丘吉尔莫名其妙。*斯大林则十分猜疑。在战争进行 的整个期间，这件奇
怪的事情一直是一个谜，只是在纽伦堡的审讯中才得到澄清，赫斯在那里是
被告之一。事实可以简短地谈一谈。

赫斯一直是一个糊里糊涂的人，虽然他不像罗森堡那样愚蠢。他自作主
张飞往英国，幻想他能够安排一项和平协议。虽然他抱有幻想，但却是真诚
的——看来没有理由怀疑这一点。他于 1936 年在柏林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同
哈密尔顿公爵见过面。他从他的麦塞施米特飞机跳出以后，用降落伞安全地
着陆，离公爵在苏格兰的住宅不到 12 英里，可见他导航是准确的。他要求一
个农民带他去见这位苏格兰公爵。哈密尔顿是皇家空军的一个空军中校，那
个星期六傍晚正在扇形站作战室值班，他在晚上 10 点过后不久在雷达屏上发
现这架麦塞施米特飞机从海岸飞进来降落。一小时后，有人向他报告，这架
飞机已经坠落焚毁，驾驶员跳伞，驾驶员说他的名字叫阿尔弗雷德·霍恩，
自称有“特别使命”要见哈密尔顿公爵。英国当局安排在翌日上午进行这次
会晤。

赫斯向公爵解释说，他是在执行一项“人道使命，元首并不想打败英国，
而希望停止战斗”。赫斯说，这是他第四次试图飞到英国来，他在另外三次
曾由于气候关系而不得不折回。他说他毕竟是德国的一个内阁阁员。这些事
实表明了“他的诚意以及德国希望和平的意愿”。在这次谈话中，正如以后
跟其他人进行的谈话中一样，赫斯毫不迟疑他说，“德国将打赢这次战争，
如果战争继续下去，英国人的处境将是可怕的。因此，他的主人最好利用他
的到来，进行和谈。这个纳粹狂人充满自信，相信英国人会坐下来同他谈判，
他请公爵要求“国王‘假释，他，因为他来英国没有带武器，并且是出于自
己的自由意志前来的”。①后来他又要求以一个内阁阁员应得到的尊重来对待
他。

随后几次的会谈（除一次外），英国方面是由艾冯·寇克派特[836]里克
进行的，他是了解德国情况的前英国驻柏林大使馆一等秘书，他的秘密报告

                                                
②  凯特尔提审记录，《纳粹的阴谋与侵略》，附件 B，第 1271—73 页
① 哈密尔顿公爵的个人报告，《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8 卷，第 38—40 页（纽伦堡文件 M—116）。



后来在纽伦堡法庭曾利用过。②赫斯像鹦鹉学舌一般重复了希特勒对于纳粹的
一切侵略行为（从奥地利到斯堪的纳维亚和低地国家）的解释，并且坚持说
战争是英国造成的，如果英国现在不停止战斗，它肯定要失败。接着他就向
这位研究纳粹德国问题的老手提出了他的和平建议。这些建议就是希特勒在
进攻波兰前夕力促张伯伦接受而没有成功的那些建议，即英国应该让德国在
欧洲自由行动，交换条件是德国让英国在“英帝国内完全自由地行动”。必
须归还前德国殖民地，当然，英国还必须同意大利媾和。

［寇克派特里克报告说]最后，当我们要离开房间时，赫斯还补充说了一句。他说，他忘记强调，

这个建议只能根据这样一个谅解予以考虑，即这项建议是由德国同一个非现任的英国政府进行谈判

的。自从 1936 年以来就策划战争的丘吉尔先生以及他的一些支持其战争政策的同僚们并不是元首能够

与之谈判的人物。

作为一个在纳粹党内和在第三帝国内经过勾心斗角的残酷斗争取得这样
高的地位的德国人鲁道夫·赫斯，真是太天真了，这是了解他的一切人都能
证明的。从这些谈话记录可以清楚看出，他满以为会立即受到——如果不是
丘吉尔，那么也至少是“反对党”的接见，把他当作一个认真的谈判代表。
赫斯认为哈密尔顿公爵是反对党的领导人之一。当他同英国官员的接触继续
仅限于同寇克派特里克一人时，他的好战和威胁态度越发厉害了。在 5月 14
日的一次谈话中，他对这位不信他那一套的外交官描绘了英国继续战争将会
遇到的可怕后果。他说，不久将对不列颠群岛进行厉害的、彻底的封锁。

［赫斯对寇克派特里克说]这里如果有人设想英国本土可以投降，战争可以由英帝国进行下去，

那是无用的。希特勒的意图是，万一发生这种情况，就继续封锁英国本上⋯⋯以至于我们不得不面临

有意使这些岛上的人民饿死的情况。

赫斯极力主张立即进行他冒了极大的风险来进行的会谈。据他向寇克派
特里克解释，“他自己的出走是为了给我们一个在不丧失威信的情况下举行
谈判的机会。如果我们拒绝这个机会，那就清楚地证明，我们无意同德国达
成谅解，希特勒就有权——事实上他有责任——把我们完全毁灭，并在战后
使我们永远处于从属[837]地位”。赫斯坚持，谈判代表的人数要少一些。

作为德国的一个部长，他不能使自己处于这样一种地位，即他独自一个人要听一大批人纷纷提

出的意见和问题。

就寇克派特里克而论，会谈就这样可笑地结束了。但是，据丘吉尔说，①

英国内阁——令人惊讶地——“邀请”西蒙勋爵在 6月 10 日会见赫斯。据这
个纳粹副领袖的律师在纽伦堡说，西蒙答应他将把赫斯的和平建议提交英国
政府。*  ①

赫斯的动机是清楚的。他真诚希望同英国靖和。他毫不怀疑，德国会在
战争中获胜，并会毁灭联合王国，除非立即靖和。毫无疑问，他还有别的动
机。战争使他个人黯然失色。在战争期间，作为希特勒的副手管理纳粹党是
一种很无聊的而且不再是非常重要的职务了。目前，在德国的重要工作是处
理战争和外交事务。元首所注意的就是这些事情，其他一切几乎全都顾不上
了，这些事情使戈林、里宾特洛甫、希姆荣、戈培尔和将领们处于重要地位。

                                                
②  寇克派特里克关于他在 5 月 13 日、14 日、15 日同赫斯会谈情况的报告，第 40—46 页（纽伦堡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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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丘吉尔：《伟大的联盟》，第 54 页。
①  《主要战犯的审讯》，第 10 卷，第 7 页。



赫斯感到既失望，又嫉妒。为了恢复他以前在他所爱戴的领袖身边的地位和
他在国内的地位，单枪匹马地安排德英两国之间的和平，这样一种大胆而显
赫的政治成就，岂不是最好的办法吗？

最后，这个眉毛浓密的副领袖，像其他一些纳粹要人一一如希特勒自己
和希姆莱——一样，居然相信占星学。在纽伦堡，他向美国的监狱精神病学
家道格拉斯·凯莱博士说，在 1940 年底，他的一位占星学家在为他算命时说，
他是注定会带来和平的。他还叙述他以前的导师、慕尼黑的地缘政治学家霍
斯霍弗教授如何在梦中看到他在英国城堡的饰以挂毡的大厅里阔步行走，给
两个“北欧人”大国带来了和平。③对于赫斯这样一个从未摆脱幼稚思想的人
来说，这种话当然使他着迷，毫无疑问，他去英国执行这项不可思议的使命，
是受了这种话的影响的。

在纽伦堡，一位英国检察官提出了另一个理由：赫斯飞往英国是设法安
排一项和平协议，这样当德国进攻苏联时，它就可以只在一条战线上作战。
俄国检察官对法庭说，他确信这一点。约瑟夫·斯大林也相信这一点，他在
这个危急时刻是极其猜疑的，但[838]是他的猜疑看来不是集中在他应该猜疑
的德国，而是集中在英国。赫斯到达苏格兰使他相信，在丘吉尔和希特勒之
间正在策划某种阴谋，正如这个俄国独裁者让德国放手进攻波兰和西方一
样，这项阴谋也会让德国放手进攻苏联。3 年以后，英国首相在第二次赴莫
斯科时，曾设法使斯大林相信真实情况，但是斯大林硬是不相信。寇克派特
里克曾设法使赫斯谈出希特勒对俄国的意图，从他进行的询问中可以清楚看
出，赫斯根本不知道“巴巴罗沙”，或者，如果他知道的话，他也不知道马
上就要执行这个计划。

赫斯突然离开之后的一些日子，是希特勒一生中最狼狈的日子。他认识
到他的政权的威信由于他的最亲密的合作者的出走而受到了严重损害。如何
向德国人民和外界解释此事呢？对被捕的赫斯下属进行了讯问后，元首相
信，没有人对他不忠诚，也肯定没有什么阴谋，他所信任的这个助手只是神
经错乱了。在英国证实赫斯到达之后，伯格霍夫方面决定向公众以这个原因
来作解释。不久，德国报纸忠实地刊载了简短的报道说，这个前国家社会党
要人已成了“一个神志不清的、神经错乱的、头脑糊涂的理想主义者，充满
了由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负伤而造成的幻觉”。

[官方的新闻公报说]这位同志赫斯看来是生活在幻觉之中，正由于此，他才认为他能够实现英

国和德国之间的谅解⋯⋯但是这不会影响德国人民被迫继续进行的战争。

希特勒暗中下令，如果赫斯回来，立即枪毙。*他公开剥夺了他的这位老
同志的一切职务，派性格更为阴险和沉默的马丁，鲍曼来代替他担任党的副
领袖。元首希望这个奇怪的插曲将尽快被人遗忘；他自己的思想再次很快转
向对俄国的进攻，这次进攻不久就要进行了。

克里姆林宫的困境

[839]
 尽管有一切证据证明了希特勒的意图——在波兰东部集结德国部队，

100 万纳粹军队驻在附近的巴尔干半岛，德国武装部队征服了南斯拉夫和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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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占领了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克里姆林宫中的人们，特别是
斯大林，虽然的确不愧是赤裸裸的现实主义者，仍然盲目地希望俄国会躲过
这个纳粹暴君的暴怒。当然，赤裸裸的事实不能不使他们天然的疑心日益增
长，希特勒在东南欧的行动也使他们的不满越来越难以遏制，但是在春天的
这几个星期中，莫斯科和柏林的外交往来中却存在着某种不现实的、几乎难
以置信的、十分奇怪的东西（详尽地记录在缴获的纳粹文件中）。在这些往
来中，德国人笨拙地企图把克里姆林宫骗到底，而苏联领导人看来对现实还
没有充分了解并据此及时采取行动。

虽然苏联对德军进入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随后又进攻南斯拉夫和希
腊，几次提出抗议，认为这违反了纳粹一苏联条约，是对俄国“安全利益”
的威胁，但是，随着德国进攻日期的接近，苏联却格外努力去姑息讨好柏林。
斯大林自己在这方面起了带头作用。1941 年 4 月 13 日，冯·德·舒伦堡大
使向柏林拍发了一封耐人寻味的电报，叙述日本外务相松冈洋右在那天晚上
从莫斯科动身的时候，斯大林不仅向日本人而且向德国人表示了“一种异常
友好的态度”。在火车站上

[舒伦堡的电报说]斯大林公开地寻找我⋯⋯用手臂搂着我的肩膀说：“我们必须继续交朋友，

你现在必须千方百计维持我们的友谊！”不一会儿，斯大林转向德国代理武官克莱勃斯上校，在弄清

楚他是一个德国人以后对他说：“我们将继续同你们做朋友一一患难与共！”①

3 天以后，德国驻莫斯科代办提伯尔斯克希打电报给柏林强调说，斯大
林在车站上的表现表明了他对德国的友好态度，“鉴于一直流传的关于德苏
即将发生冲突的谣言”，②这种表现是特别重要的。一天以前，提伯尔斯克希
曾经通知柏林说，克里姆林宫在进行了几个月的讨价还价以后已经“无条件
地”接受了德国关于解决两国之间从伊戈尔卡河到波罗的海的边界的建议。
他说，“苏联政府的殷勤态度看来是非常突出的”。③鉴于柏林正在酝酿采取
的行动，确实是这样的。

苏联政府向被封锁的德国供应重要的原料，也仍然是殷勤的。1941 年 4
月 5 日，负责同莫斯科进行贸易谈判的施努尔高兴地向他的纳粹主子报告
说，俄国在 1941 年 1 月和 2月份的交货，由于“政治关系冷淡”而放慢速度
以后，“在 3月份已经飞跃增加，特[840] 别是在谷物、石油、锰矿、非铁
金属和贵重金属方面”。

[他又说］通过西伯利亚进行的过境运输正在像往常一样顺利地进行着。由于我们的要求，苏联

政府甚至在满洲边界拨出一列运输橡胶的货车供我们支配。①

6 个星期以后，在 5月 15 日，施努尔报告说，有求必应的俄国人拨出了
几列运货专车，以便 4000 吨迫切需要的生胶可以通过西伯利亚铁路运往德
国。

俄国人正在按时依照合同所规定的数量运交原料，虽然这使他们负担很重⋯⋯我的印象是，我

们甚至可以向莫斯科提出超过 1月 10 日条约的范围的经济要求，以使德国获得超过目前合同的范围的

粮食和原料。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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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努尔说，德国没有按照计划如期向俄国送交机器。但是看来他并不介
意，如果俄国人不介意的话。可是他在5月 15 日由于另外一个因素而感到不
安。他抱怨说，“关于德苏即将发生冲突的许多谣言造成很大的困难”。他
把这种谣言归咎于德国的官方人士。令人惊奇的是，施努尔在向外交部发出
的一份很长的备忘录中解释说，这种“困难”不是来自俄国，而是来自德国
工业公司，他说，这些公司正在设法“取消”它们同俄国人缔结的合同。

必须在这里指出，希特勒正在尽他的最大力量否认这些谣言，另一方面，
他正在忙于设法使他的将领和高级官员相信德国遭受俄国进攻的危险在日益
增加。虽然这些将领通过他们自己的军事情报对情况了解得更清楚，但是希
特勒对他们的魔力如此之大，甚至到了战后，哈尔德、勃劳希契、曼施但因
等人（不过没有保罗斯，看来他比较诚实）还争辩说，苏联在波兰边界的军
事集结在夏初已变得具有很大的威胁性了。

冯·德·舒伦堡伯爵这时已从莫斯科回国作短期休假，他于 4月 28 日在
柏林会见了希特勒，并设法使希特勒相信俄国的意图是和平的。他试图解释
说：“俄国对于预言德国要进攻俄国的谣言很为担心。”他又说：“我不能
相信俄国会进攻德国⋯⋯如果说斯大林在 1939 年英法仍然强大的时候没有
能同这两国合作，他今天在法国被毁灭和英国遭受重创的时候肯定不会作出
这样一个决定。我倒相信斯大林甚至会对我们作出进一步的让步。”希特勒
假装表示怀疑。他说，“塞尔维亚事件”使他“预先得[841]到了警告”。他
问道：“⋯⋯俄国人到底着了什么魔要同南斯拉夫缔结友好条约？”*他说，
他并不相信“俄国会进攻德国国”。这话倒说的不错。可是他最后说，他还
是不得不“谨慎行事”。希特勒并没有告诉他的驻苏大使他计划对俄国采取
什么行动，而舒伦堡这个旧派的诚实规矩的德国人直到最后一直是给蒙在鼓
里的。斯大林对于希特勒想要采取的行动也是毫无了解的，但是对于迹象或
警告却不是一点也没有看到或听到。4月 22 日，苏联政府正式对于它所说的
纳粹飞机从 3月 27 日到 4月 18 日侵犯边界 80 次提出抗议，并且详细叙述了
每一次侵犯边界的情况。它说，有一次，4月 15 日在罗夫诺附近降落的一架
德国侦察机中发现了一架照相机，几卷曝光胶卷和一幅撕破了的苏联西部地
区地形图，“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这架飞机的人员的目的是什么”。俄国人
甚至在抗议时态度也是和解的。照会说，他们正向边防军发出“命令，不得
射击在苏联领土上空飞行的德国飞机，只要这种飞行不是经常发生的”。①

斯大林在 5月初进一步采取了和解的行动。为了讨好希特勒，他驱逐了
比利时、挪威、希腊、甚至南斯拉夫驻莫斯科的外交代表，关闭了它们的公
使馆。他承认了伊拉克的亲纳粹的拉希德· 阿里政府。他极其严格地约束苏
联的报纸，以免惹怒德国。

（舒伦堡在 5月 12 日打电报给柏林说）斯大林政府是有意采取这些表明其意图的行动的⋯⋯为

的是缓和苏德之间的紧张局势，并为未来创造更好的气氛。我们必须记住，斯大林本人一向主张德苏

之间应有友好关系。②

虽然斯大林长期以来一直是苏联的绝对的独裁者，但这是舒伦堡在他的
电报中第一次用“斯大林政府”一词。这是有充分的理由的。5 月 6 日，斯
大林取代莫洛托夫亲自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即总理的职务，莫洛托夫继续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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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外交人民委员。这是大权独揽的共产党书记第一次接管政府职务。全世界
的反应普遍认为，这意味着局势对苏联来说已经变得非常严重，特别是在它
同纳粹德国的关系方面，因此只有斯大林担任名义上的和实际上的政府首脑
才能应付这种局势。这个道理是很明显的，但是还有另一个道[842]理不是那
么明显，而德国驻莫斯科的这位精明的大使马上向柏林指出了这个道理。

他报告说，斯大林对于德苏关系的恶化感到不快，把主要责任归咎于莫
洛托夫的笨拙的外交手腕。

［舒伦堡说］我认为，可以有把握地假定，斯大林已为自己规定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外交目标⋯⋯

他希望以他个人的努力来达到这个目标。我坚信，在斯大林认为是严重的国际局势中，他为自己规定

的目标是不使苏联与德国发生冲突。①

这个狡猾的苏联独裁者难道在现在一1941年5月月中——还没有认识到
这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除了卑躬屈膝地向希特勒投降以外，他没有别
的办法达到这个目标？他肯定知道希特勒征服南斯拉夫和希腊的意义，知道
大量德军驻在他的西南邻国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意义，并且知道德国武装部
队在他的西部边界上的波兰加强力量的意义。他一定听到过在莫斯科一直流
传着的谣言。到 5月初，舒伦堡在 5月 2日的第一封电报中所称的“德俄即
将进行军事摊牌的谣言”在苏联首都已极为流传，他和德国大使馆的官员都
很难否认。

［他通知柏林说]请记住，企图驳斥在这里莫斯科的谣言，肯定是徒劳的，如果这种谣言不断从

德国传到这里，如果到莫斯科来的或者途经莫斯科的每一个旅客不仅带来了这些谣言，而且甚至还能

列举事实证实这些谣言的话。②

这位老资格的大使自己也日益怀疑起来了。柏林指示他继续否认这些谣
言，并且要他宣传，不仅德军没有在俄国的边界上集中，而且实际上有大量
部队（为了供他“个人参考”而告诉他，部队数目是 8个师）正在从“东部
调到西部”。③也许这些指示只能增加这位大使的不安，因为这时全世界的报
纸正在开始宣传德国沿苏联边界集结军事力量。

但是在这以前很久，斯大林就接到了关于希特勒进攻计划的明确警告，
他显然没有注意这些警告。最严重的警告是美国政府提出的。

早在 1941 年 1 月，美国驻柏林商务参赞山姆·伍德向国务院发出了一份
机密报告说，他从可靠的德国人士获悉，希特勒正在制定计划在春季进攻俄
国，这是一份详尽的电报，它叙述了参谋总部的进攻计划（这种叙述证明是
十分正确的），以及在一旦征服[843]苏联时对它进行经济剥削的准备工作。
*

 科德尔·赫尔国务卿最初认为伍德上了德国“暗探”的当。他召见了埃
德加·胡佛，这位联邦调查局首脑看了这份报告，认为是真实的。伍德提出
了向他提供情报的人士的名字（他们在柏林的各个部以及在德国参谋总部工
作），在进行核查之后，华盛顿方面认为这些人照理是应当知道将要发生什
么事情的，他们也是非常反对纳粹而不会乱说的。尽管当时美苏政府之间的
关系非常紧张，赫尔决定把情况通知俄国人，要副国务卿塞姆纳尔·威尔斯
把报告的内容通知康斯但丁·奥曼斯基大使。威尔斯在 3月 20 日这么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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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斯后来写道] 奥曼斯基先生面色变得非常苍白。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只是说：“我完全

认识到你向我提供的消息的严重性。对于你的情报，我的政府将不胜感激，我将立即把我们的谈话情

况通知我的政府。”①

如果说他的政府是感激的，如果说它真的相信这个及时的情报，那么，
它并没有向美国政府作过任何表示。事实上，正像赫尔国务卿在他的回忆录
中所说的，莫斯科越来越怀敌意和挑剔了，因为美国对英国的支持使得美国
不可能向俄国供应它所要求的全部物资。可是，据赫尔说，国务院在 6月的
第一周从它驻布加勒斯特和斯德哥尔摩的公使馆接到关于德国将在两周内进
攻俄国的电报以后，就把电报的抄件发给驻莫斯科的斯但哈特大使，这位大
使把电报抄件转交给了莫洛托夫。

丘吉尔也曾设法警告斯大林。4月3日，他要求他驻莫斯科大使斯但福·克
里普斯爵士向这个独裁者提交他本人写的一封信，指出他从英国一名情报人
员那里得悉的德军在波兰南部调动的消[844] 息对俄国的意义。克里普斯没
有立即递交这封信。丘吉尔几年以后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这次事件时②仍然对
这种拖延感到恼火。

在 4月底以前，克里普斯知道了德国所规定的进攻日期，德国人也了解
他知道了这个日期。4月 24 日，德国驻莫斯科海军武官向柏林海军总司令部
发出了一份简单的电报：

英国大使预官 6月 22 日是战争爆发的日期。①

这封电报是缴获的文件之一，在德国海军日记同日记载了这封电报，并
在末尾加上了一个惊叹号。②海军将领们对于英国大使的预言的确切性感到惊
奇。这位可怜的海军武官像驻莫斯科的大使一样，没有被告知这个秘密，他
在电报中说，这“显然是荒谬的”。

莫洛托夫一定也是这样认为。一个月后，5月 22 日，他接见舒伦堡，讨
论了各种问题。大使向柏林报告说，“他像以往一样是和蔼的、自信的和消
息灵通的”，并且再次强调“苏联的两位最有力人物”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正
在“特别”努力避免与德国发生冲突。③

这位通常是机灵的大使有一点是极为错误的。莫洛托夫在这个时候肯定
不是“消息灵通的”。这位大使也不是消息灵通的。

俄国外交人民委员消息闭塞的程度在 1941 年 6 月 14 日，在德国进攻以
前仅仅一周，公开表现出来。莫洛托夫在那天晚上召见了舒伦堡，把塔斯社
一项声明的全文交给他，莫洛托夫说，这项声明将在当天晚上广播，并在第
二天早上见报。④苏联政府这项官方声明把“英国和外国报纸上普遍出现的关
于‘苏德之间即将发生战争’的谣言”归咎于克里普斯本人，斥责这些谣言
“显然是荒谬的⋯⋯是反苏反德力量的笨拙的宣传伎俩”。它又说：

苏联人士认为，关于德国⋯⋯想要对苏联发动进攻的谣言完全是无稽之谈。

声明甚至把最近德军从巴尔干调到苏联边界解释为“同苏德关系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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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俄国将要进攻德国的谣言，则是“不真实的和挑拨性的”。[845] 塔斯
社代表苏联政府所发表的声明，由于德国人所采取的两个行动而越发显得滑
稽已极，一个行动是在声明发表的那一天即 6月 15 日采取的，另一个行动是
在第二天采取的。

里宾特洛甫在 6月 15 日从威尼斯（他在那里同齐亚诺进行会谈）向布达
佩斯发出了一封密电，要匈牙利政府“采取步骤，确保它的边界”。

鉴于俄国在德国的东部边界集结重兵，元首大概会至迟在 7 月初被迫澄清德俄关系，并在这方

面提出某些要求。①

这是德国人向匈牙利人吹吹风，但是却没有向他们的主要盟国这么作，
当第二天在威尼斯的运河上泛舟游览时，齐亚诺向里宾特洛甫询问了关于德
国进攻俄国的谣言。这个纳粹外长回答说：

“亲爱的齐亚诺，由于每一个决定都藏在元首的不可捉摸的心中，我现在还不能向你提供任何

情况。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我们进攻他们，斯大林的俄国将在 8星期内从地图上抹掉。”*

当克里姆林宫正在满不在意地准备在 1941 年 6 月 14 日向全世界广播，
宣布关于德国进攻俄国的谣言“显然是荒谬的”的时 候，阿道夫，希特勒就
在那天同德国武装部队的主要官员就“巴巴罗沙”举行了他的最后一次大规
模军事会议。关于在东部集结军队和把他们部署到出击阵地的工作已按时间
表在 5月 22 日执行了。几天以后发出了一个修改了的时间表。①这是一份详
尽的文件，它表明，到 6月初，不仅关于进攻俄国全部计划都已完成，而且
大规模调动军队、大炮、坦克、飞机、船只和供应品的复杂工作也已按计划
开始进行了。海军在 5月 29 日那一夭的作战日志上有简短的一条说：“为‘巴
巴罗沙’进行的预备性的军舰调动工作已经开始”。同罗马尼亚、匈牙利和
芬兰（芬兰现在渴望夺回俄国人在冬季战争中从它那里拿走的东西）的参谋
总部进行的会谈已经完成。6 月 9 日，希特勒从伯希特斯加登发出命令，召
集三军总司令和战地高级将领在 6月 14 日在柏林就“巴巴罗沙”举行最后一
次全日会议。

尽管任务艰巨，不仅希特勒，而且还有他的将领，在检查历史上最大军
事战役——从北冰洋的彼得沙莫延伸到黑海的大约 1500 英里长的战线上发
动全面攻击——的最后细节时都是满怀[846] 信心的。前一天晚上，勃劳希
契在东部视察军队集结情况后返回柏林。哈尔德在日记中写道，陆军总司令
非常高兴。他说，官兵的情况极为良好，并且作好了准备。

6月 14 日举行的这次最后军事会议从上午 11 点一直开到下午 6 点半。
会议在下午两点休会进午餐，希特勒在午餐时对他的将领们进行了另一次战
斗前夕的激励士气的谈话。②据哈尔德说，这是“一次全面的政治演说”，希
特勒强调，他必须进攻俄国，因为俄国的沦亡会迫使英国“屈服”。但是，
这个嗜血成性的元首一定甚至更多地强调了另外的某种东西。凯特尔在纽伦
堡直接受审时叙述了这一点。

主要的问题在于，这是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决定性战斗，必须用完全不同的尺度来衡量我们作

                                                
①  同上，第 346 页。
① 全文，《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6 卷，第 852—67 页（纽伦堡文件 C—39）。
②  就我所知，这次会议的记录从来没有出现过，但是哈尔德的 1941 年 6 月 14 日日记叙述了这个记录，凯

特尔在纽伦堡受审时谈到了它（《主要战犯的审讯》，第 10 卷，第 531—32 页）。海军作战日记也简短地

提到了它。



为军人所习知的惯例——根据国际法是唯一正确的惯例。

凯特尔说，希特勒于是发布了用“残暴手段”在俄国进行空前的恐怖统
治的各种命令。

凯特尔自己的辩护律师问道：“你，或者任何其他将领，曾否对这些命
令提出过异议？*

这个将领回答说：“没有，我本人没有提出过异议。”他又说，其他任
何将领也没有提出过异议。”

克里姆林宫的人们尽管以多疑、狡猾和冷静著称，尽管在他们面前摆着
一切证据和警告，但是直到最后一分钟还没有认识到他们将会受到进攻——
而进攻的力量之大几乎会毁灭他们的国家。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却是
事实。

在 1941 年 6 月 21 日令人愉快的夏晚 9点半，即在德国预定开始进攻以
前的 9小时，莫洛托夫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接见了德国大使，表现了他的
“最后的昏庸”。*莫洛托夫提到德国[847]飞机进一步侵犯边界的行动，他
说，他已经指示苏联驻柏林大使提请里宾特洛甫注意这些行动。在这以后，
他转而谈到另一个问题，舒伦堡在当天晚上向外交部发出的急电中叙述了这
个问题：

[莫洛托夫对他说]有若干迹象表明，德国政府对苏联政府不满。甚至有谣言说，德苏之间即将

发生战争⋯⋯苏联政府不能了解德国不满的原因⋯⋯如果我能告诉他造成德苏关系目前的情况的原

因，他将很感激。

[舒伦堡又说]我回答说，我不能答复这个问题，因为我没有有关的情报。①

他不久就要得到这种情报。
因为里宾特洛甫正在从柏林向莫斯科发给他日期为 1941 年 6 月 21 日的

一封密码长电，上面写有“特急，国家机密，大使亲收”字样。电报的开头
说：

在接到这封电报以后，仍存在的一切密码文件要统统销毁。无线电机要加以破坏。

请立即通知莫洛托夫先生，你有紧急的事要通知他⋯⋯然后请向他发表下列声明。

这是一个我们现已见惯的声明，其中充满了陈腐的谎言和捏造，希特勒
和里宾特洛甫制造这种谎言和进行这种捏造已是十分熟练的了，因为他们以
前常常进行这种捏造以便为每一个新的无端侵略行动进行辩解。或许这一次
在纯粹厚颜无耻和欺诈诡术方面多少超过了以前的几次，至少这是本书作者
在重读之下所得到的印象。它说，德国信守纳粹一苏联协定，而俄国一再破
坏它，苏联对德国进行了“破坏、恐怖和间谍活动”。苏联“反对德国在欧
洲建立稳定的秩序的努力”。它同英国一起阴谋“进攻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
的德军”。由于集中“现有的全部俄国部队于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一条漫长
的战线上”，它“威胁了”德国。

[它接着说]过去几天所接到的消息，使我们对俄军的这种集中的侵略性质不再有任何怀疑⋯⋯

而且，还接到来自英国的消息，说到克里普斯大使为[848]谋求英苏之间更密切的政治和军事合作在进

行谈判。

因此概而言之，德国政府宣布，苏联政府已违反了它所承担的义务，

1.不仅继续而且甚至加紧企图破坏德国和欧洲；

2.采取了越来越反德的外交政策；

                                                
①  《纳粹—苏联关系》，第 355—56 页。



3.把它的全部部队集中在德国边界并已作好了准备。这样，苏联政府就破坏了它与德国缔结的

一些条约，并且即将在德国争取生存的斗争中从后方攻打德国。因此，元首命令德国的武装部队用他

们所拥有的全部力量对付这个威胁。①

里宾特洛甫在最后通知他的大使说，“请不要就这项照会进行任何讨
论”。舒伦堡曾用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致力于改善德苏关系，他知道对苏联
的进攻是无端的和没有道理的。如今他除了感到震惊和幻灭之外，还有什么
话可说呢？他在天刚黎明时到克里姆林宫，宣读了德国的声明。*莫洛托夫终
于目瞪口呆，他一声不响地听完了，然后说：

“这是战争，你认为应该这么对待我们吗？”
就在同一天的黎明时刻，在柏林的威廉街出现了一个类似的场面。6 月

21 日的整个下午，苏联大使弗拉季米尔·杰卡诺索夫一直打电话给外交部，
要求会见里宾特洛甫，以便提出他对德国飞机进一步侵犯边界一事的温和的
抗议。他得到的答复是，纳粹外长“不在城里”。后来，在 22 日清晨两点，
他接到通知说，里宾特洛甫将在清晨 4点在外交部接见他。这位大使曾经是
副外交人民委员，是斯大林手下的一名刽子手，是一个解决困难的能手，曾
经主持过立陶宛的接管工作。他在外交部像莫洛托夫在莫斯科一样受到了他
一生中最大的震动。当时在场的施密特博士描述了这个场面。

我从来没有看到里宾特洛甫在杰卡诺索夫到达以前的 5 分钟那样兴奋。他像一个囚在笼子里的

野兽一样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杰卡诺索夫被请进房间里来，他显然没有猜到有什么不测之事，向里宾[849]特洛甫伸出手来。

我们坐下⋯⋯杰卡诺索夫开始代表他的政府提出了需要加以澄清的某些问题。但是他刚一说话，毫无

表情的里宾特洛甫就打断他的话说：“这不是现在要谈的问题。”⋯⋯

这个傲慢的纳粹外长接着说明问题是什么，他给了这位大使一份舒伦堡
当时正在向莫洛托夫宣读的备忘录的抄件，并且通知他说，德军当时正在苏
联边界采取“军事反措施”。施密特说，这位吃惊的苏联大使“迅速地恢复
了镇定”，并且对于这种事态发展“表示深切的遗憾”。他把这种事态发展
归咎于德国。“他站起身来，敷衍地点了一下头，没有握手就走出了房间。”
①

纳粹一苏联蜜月结束了。1941 年 6 月 22 日清晨 3 点半，在克里姆林宫
和德国外交部最后的外交仪式结束之前半小时，希特勒沿几百英里长的战线
发出的大炮轰隆声把这一蜜月轰得烟消云散。

在炮击以前还有另一个外交序曲。6月 21 日下午，希特勒在东普鲁士腊
斯登堡附近阴暗森林中的新的地下大本营“狼穴”中，坐在他的办公桌旁，
口授了一封致墨索里尼的长信。正如在准备他的其他一切侵略行动时一样，
他对他的好朋友和主要盟友并不推心置腹。总是到最后一分钟才把自己的秘
密告诉他。现在，在最后一刻钟，他这样做了。他的信是我们所得到的最说
明情况和最真实的证据，说明他所以采取这个致命步骤的原因。这个步骤为
他的未日和第三帝国的未日铺平了道路，长期以来曾使外界迷惑不解，这封
信中当然也充满了希特勒惯用的谎言和遁辞，他甚至企图用这些谎言和遁辞
来欺骗他自己的朋友。但是在这些谎言和遁辞的背后和字里行间，我们可以
看出他的基本想法以及他在 1941 年夏天（大战以后的第二个夏天）正式开始

                                                
①  同上，第 347—49 页。
① 施密特关于这次会议的正式报告，同 上，第 356—57 页，另见他的上引书， 第 234—35 页。



时对于世界局势真正的——虽然是错误的——估计。领袖！
经过几个月的伤尽脑筋的考虑和令人不安的等待，我终于作出了我一生中最困难的决定，我正

是在这个时候写这封信给你的。

局势：*英国已在这场战争中打败了。它像一个快要淹死的人那样，抓住每一根稻草。可是，它

的某些希望当然并不是没有一定道理的⋯⋯法国的毁灭⋯⋯已使英国战争贩子的眼光不断地转向他们

曾经努力挑起战争的那个地方，即转向苏俄。

苏饿和英国两国都同样对于⋯⋯由于长期的战争而筋疲力尽的欧洲发生兴趣。北美联邦则站在

两国后面鼓励它们⋯⋯[850]

希特勒然后解释说，由于苏联的大量军事部队在他背后，他就决不可能
集结力量——“特别是在空中”——对英国进行足以使它屈服的全面攻击。

实际上，俄国现有的一切部队都在我们的边界上⋯⋯如果情况使我有理由运用德国空军对付英

国，那也会产生这样一种危险：俄国将开始执行它的勒索战略，而我只是由于感到空军处于劣势就不

得不默默地屈服于这种战略⋯⋯英国将更加不愿意求和，因为它能把它的希望寄托在俄国伙伴身上。

事实上，随着俄国武装部队备战活动的加强，这种希望自然会增长起来。此外，美国也将把他们希望

在 1942 年获得的大量军用物资运送给他们⋯⋯

因此，经过反复思量，我终于决定趁早下手，以免后患⋯⋯我的总的看法如下：

1.法国像以往一样是不能信任的。

2.北非本身，领袖，就你的殖民地而论，大概在秋天以前没有什么危险。

3.西班牙是不坚决的，我担心它将只是在战争结果有定局时才会参加⋯⋯

5.在秋天以前进攻埃及是不可能的⋯⋯

6.美国是否参战是无关重要的问题，因为它现在正在用它能够动员的一切力量支援我们的敌

人。

7.英国本国的局势是很坏的；粮食和原料的供应越来越困难。进行战争的斗志只是靠希望而存

在，而这些希望完全是以两个假定为基础的：俄国和美国。我们没有消灭美国的可能，但是我们的确

有力量排除俄国。消灭俄国也意味着使远东的日本大大松一口气，从而有可能通过日本的介入对美国

的活动造成更大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我已决定结束克里姆林宫的伪善行径。
希特勒说，德国将不需要意大利的任何军队到俄国去。他不想让人分享

征服俄国的光荣，就像他不让人分享征服法国的光荣一样。但是他说，意大
利可以“提供决定性的援助”，那就是加强它在北非的部队，并且准备“在
一旦法国违反条约时开进法国”。这对于渴望扩大领土的墨索里尼是一个很
好的诱饵。

就对英国的空战而论，我们暂时将继续采取守势⋯⋯[851]至于东线的战争，领袖，它将肯定是

困难的，但是我对于它将获得伟大胜利这一点，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我首先希望的是，那时，我们

将有可能在乌克兰获得一个共同的粮食供应基地，它将向我们提供我们在将来可能需要的额外供应。

接着他谈到他所以没有较早地通知他的伙伴的借口。
领袖，我等到现在才告诉你这个消息，是因为最后的决定要到今晚 7点才能作出⋯⋯

领袖，不管可能发生什么情况，我们的形势不会由于采取这个步骤而恶化；它只会改善⋯⋯如

果英日不从严酷的事实得出任何结论，那么我们在我们的后方得到巩固以后，就能够用更大的力量迅

速地消灭我们的敌人。

最后，希特勒描述了他在终于作出决定后感到大松一口气的快感。
⋯⋯领袖，让我再谈一件事情。由于我在苦心思考以后作出了这个决定，我在精神上再次感到

自由了。尽管我们完全有诚意努力实现最后的和解，可是同苏联的伙伴关系常常使我非常苦恼，因为

在我看来，它总有点违反我的整个信念、我的思想和我以前的义务。我现在为我解脱了这些精神上的



痛苦而感到高兴。

致热烈的同志式的问候

阿道夫·希特勒①

6 月 22 日清晨 3点，在德军开始进攻以前半小时，冯·俾斯麦大使在罗
马叫醒了齐亚诺，把希特勒的长信交给他。这位意大利外长然后打电话把这
封信告诉了当时正在利西奥纳避暑地休养的墨索里尼，墨索里尼在半夜里由
于他的轴心伙伴的来信而被从睡梦中叫醒，这不是第一次了，他对这一点很
恼火。墨索里尼对齐亚诺焦躁地说，“我在晚上也不大打扰我的仆人，但是
德国人毫不体谅人，随便在什么时候都把我从床上叫起来”。②可是墨索里尼
搓搓他的睡眼以后，马上下令立即对苏联宣战。他现在完全是德国人的俘虏
了。他知道这一点，并且对此感到恼火。他对齐亚诺说，“我只希望一件事
情，那就是在东方进行的这场战争中，德国人会给煞一煞威风”。③不过，他
认识到，他自己的前途现在已完全依靠德国的武力了。他确信德国人将在俄
国获胜，但是他希望至少德国人会被打得鼻青脸肿。

他没法知道，也没有想到，在西方的任何其他人也没有想到，德国人会
得到坏得多的结果。6月 22 日星期天，拿破仑就是在[852]

1812 年那一天前往莫斯科途中渡过涅曼河的，他的祖国法国也是在一年
前那一天在贡比臬投降的，阿道夫·希特勒所向无故的机械化装甲部队就在
那一天清晨大举渡过了涅曼河和其他一些河，猛扑俄国。红军尽管得到了一
切警告，但是正如哈尔德将军第一天在日记中所说，红军“在整个战线上，
遭到战术上出其不意的袭击”。*最初所遇到的一切桥梁都是完整无损地占领
下来的。哈尔德说，事实上，在边界的大部分地方，俄国人甚至没有作好战
斗部署，还未能组织抵抗就被打败了。数以百计的苏联飞机在机场上遭到摧
毁。①几天以内，数以万计的俘虏开始源源而来；整军整军的军队被迅速包围
了。看来这是波兰战役的重演。

一向谨慎的哈尔德看过参谋总部的最近报告以后在 7月 3日的日记上写
道：“对俄国进行的战役在 14 天内就获胜了。这么说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他又说，战争将在几周内全部结束。

                                                
① 希特勒致墨索里尼的信，1941 年 6 月 21 日，《纳粹—苏联关系》，第 349— 53 页。
② 《齐亚诺日记》，第 369，372 页。
③  同上，第 372 页。
① 第四军团参谋长古恩特·勃鲁门特里特将军后来追述，21 日午夜稍过，当德军大炮已向目标瞄准时，柏

林一莫斯科快车穿过了在布格河的德国战线，越过了这条河进入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没有发生事件”。

他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对他来说，差不多同样不可思议的是，当进攻开始时，俄国大炮甚至没有回

击。他后来写道，“俄国人在我们的战线上完全措手不及”。黎明时分，德国信号站收到红军电台发出的

电报。勃鲁门特里特引述俄国的一份电报说：“我们正在遭到射击，我们该怎么办？”总部发回了答复：

“你们一定发疯了，你们的信号为什么不用密码？”（西摩·法赖丁和威廉· 理查逊编：《致命的决定》

〔《The Fatal Decisions》〕）



第二十四章  形势的转变
[853]

到 1941 年初秋，希特勒认为俄国已经完蛋了。
战役开始后的头 3个星期中，陆军元帅冯·包克的中央集团军，率有 30

个步兵师、15 个装甲师或摩托化师，从比亚利斯托克向前推进 450 英里，抵
达斯摩棱斯克。莫斯科就在 1812 年拿破仑曾经经过的那条公路向东 200 英
里，北面一路，陆军元帅冯·李勃的集团军，兵力达 21 个步兵师和 6个装甲
师，往北穿过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迅速向列宁格勒推进。南面一路，陆军元帅
冯·伦斯德的由 25 个步兵师、4个摩托化师、4个山地师和 5个装甲师组成
的集团军，向第聂伯河和基辅进军。基辅是希特勒垂涎已久的富饶的乌克兰
的首府。

用最高统帅部的公报的后来说：德军是“按计划”沿着从波罗的海到黑
海的 1000 英里的战线上全面向前推进的。纳粹独裁者相信，随着苏军一个接
着一个被包围或被击溃，德军必将以更快的速度前进。因此，到了 7 月 14
日，即入侵后刚满 3个星期，希特勒竟发布一项指令，说陆军兵力可“在最
近将来大大减少”，军火生产将集中于海军舰只和空军飞机方面，尤其要以
后者为重点，以便对最后的敌人英国作战，以及——他又说——“对美国作
战，如果有此必要的话”。①到了 9月底，他指示最高统帅部准备解散 40 个
步兵师，以便腾出这一部分人力用于工业生产方面。②

俄国的两个最大的城市，彼得大帝在波罗的海沿岸建立的都城列宁格勒
和现在是布尔什维克首都的古城莫斯科，在希特勒看来，快要陷落了。9 月
18 日，他发下严格命令：“列宁格勒或莫斯科方面即使提出投降，也不得予
以接受。”③他在 9月 29 日的指[854]令中对他的指挥官说明了应该怎样对待
这两个城市：

元首已决定将圣彼得堡[列宁格勒]从地球上消除。*一旦苏俄被推翻，这个大城市的继续存在，

并无重要意义⋯⋯

我军目的在于包围这个城市，用炮击和连续不断的空军轰炸，把它夷为平地⋯⋯

把这个城市接管过来的任何要求，将不予考虑。因为全市居民的生存和供应他们食物的问题，

不能由我们也不应该由我们解决的。在这一场争取生存的战争中，我们对于这样一个大城市的人口连

一部分也不想保留。①  ④

就在同一个星期，10 月 3 日那一天，希特勒回到柏林，对德国人民作了
一次讲话，宣称苏联已经崩溃。“今天我宣布，我毫无保留地宣布，”他说，
“东方的敌人已被打垮，再也不能站起来了⋯⋯在我们部队的后边，已经有
了相当于我在 1933 年执政时德意志国家幅员两倍的土地。”

                                                
①  《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6 卷，第 905—6页（纽伦堡文件 c 一 74）。德文全文，《主要战犯的审讯》，

第 34 卷，第 298—302 页。
②  哈尔德报告（油印稿，纽伦堡）。
③ 《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6 卷，第 929 页（纽伦堡文件 C—123）。
① 几个星期以后，戈林对齐亚诺说：“今年俄国将会饿死两三千万人。情况如果真的如此，也许倒是件好

事，因为有些民族就是得减少人口。即使这不算是件好事情，也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它发生。如果说人

类该受饿死的处罚的话，最后死的显然是我们两个民族⋯⋯在收容俄国战俘的集中营里，已经开始人吃人

了。”（《齐亚诺外交文件集》〔《Ciano's Diplomatic Papers》〕第 464—465 页）
④  同上，第 931 页（纽伦堡文件 C—124）。



10 月 8 日，莫斯科南面重镇奥勒尔陷落，希特勒派他的新闻发布官奥
托·狄特里希乘飞机回到柏林。第二天，狄特里希对世界各大报纸的新闻记
者宣布，守卫莫斯科的提莫申科元帅所率苏联最后一支完整的部队，已被围
困在德军于莫斯科城下设下的两个钢铁包围圈中；布琼尼元帅的南方部队已
经溃散；伏罗希洛夫元帅的六、七十个师的部队已被包围在列宁格勒。

“从各种军事意义上看，”狄特里希最后洋洋得意地说，“苏俄已经打
垮了。英国的两线作战的迷梦已经破灭。”

希特勒和狄特里希的牛皮，至少吹得太早了。*俄国人尽管在 6月 22 日
遭到了突然袭击，部队和装备遭到重大损失，在仓猝后撤中，他们的一些精
锐部队陷入敌人包围，但是实际上，从 7月[855]份起，他们已开始进行德军
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日益顽强的抵抗。在哈尔德的日记中，以及在中路战线
统率一支庞大的装甲部队的古德里安将军和像他那样的前线指挥官的报告
中，都开始频繁地——后来则连篇累犊地——记载着顽强的战斗、俄国人的
殊死抵抗和反攻，以及除了苏军以外德军也遭到惨重损失的情况。

勃鲁门特里特将军后来写道，“即使在[争夺明斯克的]第一次战役中，
俄国军队的表现也与波兰军队和西方盟军失败时迥然不同。俄国军队即使是
在被包围的时候，也仍然坚守阵地，继续战斗。”⑤俄军的人数之多，他们的
武器装备之好，都是希特勒做梦也想不到的。苏联的新的师源源投入战斗，
德国的情报机构事前对此竟毫无所闻。哈尔德在 8月 11 日的日记中写道：“现
在已经越发清楚，我们不仅低估了俄国巨人的经济力量和运输力量，而且最
重要的是，低估了他们的军事力量。我们最初计算敌人大约有 200 个师，现
在已经查明番号的有 360 个师。一有十几个师被消灭，俄国人就又投入十几
个师。我军战线由于分布太广，显得过于单薄。我们的战线没有纵深度。结
果，敌人在连续进攻之后，常常得到一些成功。”伦斯德在战后向盟军提审
人员直率供认：“在发动进攻后不久，我便发现以前所写的关于俄国的一切
都是满纸胡话。”

古德里安、勃鲁门特里特和塞普·狄特里希等将军在他们的报告中，对
初次碰到俄国 T—34 型坦克都表示惊讶不已。他们对 T—34 型坦克事前毫无
所闻。这种坦克的装甲很厚，德国的反坦克炮弹打上去就被弹回来，坦克毫
无损伤。勃鲁门特里特后来说，这种装甲车的出现，标志着后来所谓“坦克
恐怖”的开始。战争开始以来，德国人在以空军保护地面部队和进行战前侦
察方面一直占有压倒优势，现在却第一次不能用这种优势占便宜了。苏联的
战斗机，尽管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天在机场上遭到轰炸，在战争初期的战斗中
也受到重大损失，但是，和那些新的师团一样，仍然不断出现，简直说不上
是从哪儿来的，还有，德军进军过于迅速，加上俄国没有适宜的机场，都使
德国空军基地距离太远，无法有效地掩护前线作战。冯·克莱施特将军后来
报告说：“在好几次挺进时，我的装甲部队由于没有飞机掩护，遇到很大困
难。”⑥

德国人对俄国还有一个估计上的错误，克莱施特曾对利德尔·哈特谈过
这一点。不用说，那年夏天，绝大多数西方人士也有同样的错误估计。

克莱施特说：“我们把胜利的希望主要寄托在入侵必然要使俄国发生政

                                                
⑤ 勃鲁门特里特将军在《致命的决定》一书中的文章，该书由西摩·法赖丁和威廉·理查逊编辑，第 57 页。
⑥ 利德耳·哈特：《槽国将领谈话录》，第 147 页。



治混乱这种前途上⋯⋯我们把过高的希望放在这样的信念上：斯大林一旦遭
到重大失败，必然要被国内人民推翻。这种想法是元首的政治顾问们制造
的。”⑦

希特勒确实对约德尔说过：“我们只要在门上踢一脚，整个破[856]房子
就会倒下来。”

希特勒认为，到 7月中旬，踢门的机会已经到来了。当时在德国最高统
帅部中，发生了头一场战略上的大争论。结果是，元首不顾大多数高级将领
的反对，作出了哈尔德认为已证明是“东线战役中最大战略上的错误”的决
定。问题说来也简单，但是却极关重要。这就是，包克所率领的实力最强、
也是迄今为止德国三路大军中成就最大的中央集团军，要不要从 7月 16 日已
经到达的斯摩棱斯克向前推进 200 英里，拿下莫斯科？还是仍然坚持按照希
特勒在 12 月 18 日指令中规定的计划行事，以北路和南路两翼为主攻？换句
话说，是以莫斯科还是以列宁格勒和乌克兰作为最后目标？

以勃劳希契和哈尔德为首的陆军总司令部，坚决主张全力进攻苏联首
都。支持这个意见的有包克，他所统率的中央集团军，正沿着公路向莫斯科
进军；还有古德里安，他的装甲部队正在前边打头阵。他们在辩论当中，除
了强调攻占敌人首都的心理上的价值之外，还申述了更多的理由。他们向希
特勒指出，莫斯科是军火生产的重要来源，而且更重要的，它是俄国交通运
输的枢纽。拿下莫斯科，苏联不仅要失去一个主要的军火来源，而且后方的
兵员、供应也不能运往遥远的各个前线，各个前线就要因此而削弱和崩溃。

此外，将领们还向这位现在已成为他们最高统帅的前下士提出一个最后
的、无可置辩的论点。他们说，种种情报表明，俄国的主力现在正集中在莫
斯科前沿，以图全力保卫首都。在斯摩棱斯克正东，50 万苏军突破了包克的
双重包围，正在挖壕据守，以阻挡德军进一步向首都推进。

[哈尔德在战争结束后不久给盟军写的一份报告中说道]⑧这样一来，俄国兵力的重心就摆在中央

集团军的面前⋯⋯

参谋总部提出了这样一种看法：我军必须以击败敌人的军事力量为作战目标，因此，下一个最

迫切的任务是，集中中央集团军的全部力量，击溃提莫申科的部队，进军莫斯科，拿下敌人的这个抗

战神经中枢，并击溃敌人的新的部队。由于季节变换在即，准备这次进攻的部队的集结工作必须尽快

完成。与此同时，北方集团军须执行既定任务，争取与芬兰人取得联系。南方集团军将继续向东推进，

尽可能牵制敌人的力量。

⋯⋯参谋总部与最高统帅部经过多次讨论，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后来，陆[857]军总司令[勃劳

希契]把参谋总部的一份备忘录交给了希特勒。

我们从哈尔德的日记中了解到，提交这份备忘录的日期是 8月 18 日。哈
尔德写道：“这事引起了爆炸性的后果。”希特勒对乌克兰的盛产粮食地区
和工业地区以及高加索的俄国油田垂涎已久。而且，他认为他现在找到了一
个诱歼仍在坚守中的基辅东面第聂伯河东岸的布琼尼部队的大好机会。另一
方面，他也希望打下列宁格勒，与芬兰军队在北面会师。为了达到这两个目
的，必须从中央集团军分出好几个步兵师和装甲师，调到北路去，尤其是南
路去。莫斯科可以等一等再说。

8月 21 日，希特勒向与他意见不合的参谋总部下达一项新的指令。哈尔

                                                
⑦ 同上，第 145 页。
⑧ 哈尔德报告。



德在第二天的日记中逐字逐句地把指令内容抄录下来。
陆军方面提出的关于东线作战如何继续的建议，不符我的意图。

在冬天到来以前要达到的最重要目标，不在于占领莫斯科，而是拿下克里米亚，拿下顿尼茨盆

地的工业和煤矿区，并切断俄国的高加索石油供应线。北路的任务在于围困列宁格勒和同芬兰军队会

师。

希特勒在指令中规定，必须彻底摧毁南路的第聂伯河一带的苏联第五军
团。这一支部队的顽强抵抗，使希特勒伤了好几天的脑筋。他还要求占领乌
克兰和克里米亚，包围列宁格勒，与芬兰军队会师。他最后说：“只有这样，
才能创造进攻提莫申科部队、顺利地打败它的条件。”

[哈尔德悻悻地说]这样一来，原定要在莫斯科大门前给俄国军队以决定性打击的这一目标，就

只得从属于想夺取一个有价值的工业区和向俄国油区方面进军的欲望了⋯⋯希特勒现在已给同时攻占

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的主意迷住了，因为他自信这两个“共产主义圣地”一旦陷落，俄国就要土崩

瓦解了。

希特勒为了对那些不能赞赏他的战略天才的陆军元帅和将军进行侮辱，
发出了一个哈尔德称之为“反备忘录”（针对陆军 18 日的备忘录）的文件。
参谋总长说这个“反备忘录”“通篇是骂人的话”，例如其中说到，陆军司
令部中全是一批“脑袋已被过时理论弄得陈腐不堪”的人。

哈尔德在第二天日记中大发牢骚：“不能忍受！闻所未闻！莫此为甚！”
这天整个下午和晚上，他与陆军元帅冯·勃劳希契会商，[858]讨论元首对陆
军总司令部和参谋总部事务进行的“不能允许的”干涉，最后他建议陆军总
司令和他本人辞职。“勃劳希契不同意，”哈尔 德写道：“因为他认为这并
不实际，而且也与事无补。”这个胆小怕事的陆军元帅这次仍和从前一样，
向那位以前的下士屈服了。

第二天，8月 23 日，古德里安将军到元首的大本营，哈尔德就怂恿他劝
说希特勒放弃他那将会造成重大损失的决定。虽然，这位性情倔强的装甲部
队司令用不着怂恿也会这么做的。他一到大本营就碰上了勃劳希契。陆军总
司令对他说：“我不许你跟元首谈莫斯科的问题。在南方作战的命令已经发
下来了。当前只是如何执行的问题。讨论是没有用处的。”

但是，当古德里安晋见希特勒时——勃劳希契和哈尔德都没有和他一起
进去——他还是拒绝服从命令，竭力主张立即进攻莫斯科。

[古德里安后来写道]希特勒让我把话说完，然后详细说明他所以作出不同决定的种种理由。他

说，将来继续进行战争，十分需要乌克兰的原料和农业。他谈到有必要使克里米亚半岛失去作用，他

认为“克里米亚是苏联进攻罗马尼亚油田的航空母舰”。我头一回听到他说出这样的话：“我的将军

们对于战争的经济方面的问题一窍不通。”⋯⋯他已经发布严格的命令，规定进攻基辅是当前的战略

目标，进行一切军事行动时，必须牢记这一点。在最高统帅部这里，我头一回看到后来非常习见的一

个现象，希特勒每说一句话，在场的凯特尔、约德尔等人莫不点头称是，只有我仍然坚持我自己的观

点⋯⋯⑨

但是哈尔德在以前历次讨论中，从来没有点头称是。第二天，古德里安
看到他，把自己并没有能使希特勒回心转意的情况告诉了他。古德里安说参
谋总长“精神完全失常，使我十分惊讶，他竟口出不逊，作了完全没有根据
的指责和诋毁”。*

                                                
⑨ 海因兹·古德里安：《装甲部队的领 导人》，第 159—62 页。本章和以后几 章所提到的页数是白兰丁

出版社平 装本中的页数。



这是战争爆发以来德国最高统帅部中发生的最严重的一次危机。可是更
严重的危机及其不利后果还在后头哩。

南路方面，伦斯德的部队由于得到从中路抽调出来的古德里安的装甲部
队和步兵师的增援，终于发动了进攻。古德里安认为这个进攻从本身来说是
一个重大的战术胜利。基辅于 9 月 19 日陷落——德国部队已越过基辅 150
英里——到 26 日，基辅战役便结束了。据德国方面宣布，俄国军队被包围而
投降的共达 665000 人。[859]在希特勒看来，这是一次“世界上史无前例的
最大战役”。但是尽管这个成就非同小可，他的一些将领对于它的战略上的
重大意义却更加怀疑了。在中路，包克的没有装甲部队的集团军，在斯摩梭
斯克东面不远的杰斯纳河一带，两个月来一直按兵不前。秋雨季节快来了，
到时候俄国的道路将是一片泥泞。随之而来的将是冰天雪地的严冬。

对莫斯科的大进攻

希特勒终于勉勉强强地对勃劳希契、哈尔德和包克的主张让了步，同意
重新发动对莫斯科的进攻。但是太迟了！9 月 5 日下午，哈尔德去看他，这
时元首主意既定，就急不可待地要进克里姆林宫了。最高统帅下了命令，“中
路必须在 8天到 10 天之内开始行动”。（“不可能！”哈尔德在日记中叫道。）
“包围他们，击败他们，消灭他们。”希特勒同意把中央装甲集团军的古德
里安装甲部队重新调回来，这时该部在乌克兰正打得难解难分。同时还同意
从列宁格勒前线把莱因哈特的坦克军调过来。可是装甲部队要一直等到 10
月初才能调回来，经过休整，投入战斗。

10 月 2 日，大规模进攻终于开始了。进攻的代号是“台风”。一股强风，
一股旋风，要猛袭俄国人，要在莫斯科前沿歼灭俄国人的最后的作战部队，
要把苏联打垮。

但是在这里，纳粹独裁者又一次犯了自大狂的毛病。在冬季到来之前拿
下俄国首都，他还认为不够。又下令北路的陆军元帅冯·李勃同时占领列宁
格勒，在北面与芬兰军队会师，继续向前推进，切断摩尔曼斯克铁路。他又
下令伦斯德同时清扫黑海沿岸，拿下罗斯托夫，夺取迈高普油田，向伏尔加
河岸的斯大林格勒进军，以切断斯大林与高加索地区的最后联系。伦斯德向
希特勒解释，这样做意味着要越过第聂伯河作 400 多英里的大进军，队伍的
左翼将危险地暴露在敌人面前，这时最高统帅对他说，南路的俄军现在已不
可能进行什么了不起的抵抗了。伦斯德说他对于这个荒谬可笑的命令“纵声
大笑”，他不久以后碰到的却是与希特勒的估计迥然相反的情况。

德军沿着拿破仑进军莫斯科的老路向前推进。一开始，来势汹汹，煞是
像一股台风似的。

10 月上半月，德军打了一仗勃鲁门特里特后来称之为“教科书式的战
役”。德军包围了在维亚兹马和勃良斯克之间的苏联两支部队，据称俘虏了
65 万人，还有 5000 门大炮、1200 辆坦克。到了 10 月 20 日，德国装甲部队
的前锋部队已进抵离莫斯科 40 英里的地方，苏联中央各部和外国使馆急忙撤
退到伏尔加河上的古比雪夫。这时，就连头脑清醒的哈尔德（他从马背上摔
了一跤，折了一根锁骨，暂时住在医院里治疗）也相[860]信，凭着领袖的大
胆的领导和有利的天时，在俄国的严冬到来之前拿下莫斯科是不成问题的。

但是，秋雨连绵，道路泥泞的季节来临了。这一路乘车行进的大军，越



走越慢了，有时还不得不停止前进。正在打仗的坦克也得撤下来，去拖曳陷
在泥坑里的大炮和弹药车。由于缺乏拖曳车辆用的钢链、挽钩，只得派空军
运输机空投一捆捆绳子，其实这时十分需要飞机运送别种军需品。开始下雨
是在 10 月中旬，古德里安后来回忆说，“以后几个星期就听烂泥的摆布了”。
勃鲁门特里特将军是在莫斯科战役中首当其冲的陆军元帅冯·克鲁格的第四
军团的参谋长，他生动描述了当时的狼狈情形。

步兵在泥泞中一步一滑，每门大炮得用许多马队来拉才能前进。所有车辆都陷在泥坑里，一直

陷到车轴部分。甚至牵引机行动起来也十分困难。不上几天，很大一部分重炮就动弹不得了⋯⋯这一

切使得我们早已疲惫不堪的部队处于怎样的紧张状态，也许是不难想像的。⑩

在哈尔德的日记上，在古德里安、勃鲁门特里特等德国将领的报告中，
第一次出现了怀疑、甚至绝望的迹象。这种情绪也传播到战地的下级军官和
士兵中——也许可以说，这种情绪就是从他们中间产生出来的。勃鲁门特里
特回忆说：“现在，当莫斯科似乎已经在望的时候，官兵的心情却开始起了
变化。敌军的抵抗坚决起来，战斗越来越激烈⋯⋯许多连队得不到增补，只
剩下六七十人。”可供使用的大炮和坦克也不够。他说：“冬天快到，可是
冬衣连影子还没有见到。⋯⋯在遥远后方的广大的森林沼泽地带，开始出现
有游击队的活动。运输队常常遭到伏击⋯⋯”

勃鲁门特里特回忆道，从这时候起，曾经在这同一条路上走向莫斯科的
拿破仑大军的鬼影和拿破仑全军覆没的事迹，就常常萦绕在纳粹征服者的睡
梦中。德国将领们开始阅读或者重读高兰古侯爵所著的关于这个法国征服者
1812 年冬天在俄国惨败的可怕故事。

在遥远的南方，天气稍微和暖一些，但是也是多雨，道路泥泞，战事同
样进行得不顺利。克莱施特的坦克已于 11 月 21 日开进顿河口的罗斯托夫。
这时，戈培尔博士的宣传乐队大吹大擂地说，“通向高加索的大门”已经打
开了。但是，这个大门并没有开上几天。克莱施特和伦斯德都认识到，罗斯
托夫是守不住的。5 天以后，俄国军队收复了罗斯托夫。德国军队在南北两
翼受到夹攻，[861]狼狈后撤 50 英里到米乌斯河一线。克莱施特和伦斯德当
初就曾计划在这里建立一条冬季防线的。

罗斯托夫的撤退是第三帝国历史上另一个小转折点。在这里，纳粹军队
头一回遭受到重大的挫折。古德里安后来评论说，“我们的灾难是在罗斯托
夫开始的；那是危机迫近的预兆”。德国陆军的高级将领伦斯德陆军元帅因
此丢了官职。在伦斯德撤退到米乌斯河的时候：

[他后来答复盟军提审时说道]元首突然给我下了一道命令：“留驻原地，勿再后撤。”我立即

复电：“要想坚守，简直是发疯。首先，部队固守不住，其次，若不撤退，将被歼灭。我再次请求撤

销这项命令，否则请另派别人接替。”当晚，元首的复电来了：“同意所请，望即交出指挥权。”

“于是，”伦斯德说，“我便回家去了。”*  ①

像这样命令在远方的部队冒险死守阵地的一意孤行，曾遭到许多将领的
反对，虽然在以后一些令人惊心动魄的月份中也许曾把德国军队从全军覆没
中挽救出来，但是这种做法还是导致了在斯大林格勒和其他地方的惨重失
败，并促成希特勒的覆亡。

那一年冬天，俄国很早就大雪纷飞，气温降到零下。据古德里安记载，

                                                
⑩  勃鲁门特里特文章，载上引书，第 66 页。
①  伦斯德提审记录，1945 年。由许尔曼援引，见所著上引书，第 68—69 页。



初雪是在 10 月 6 日的夜间下的，正是对莫斯科重新发动进攻的日子。这样的
天气提醒他再一次要求大本营发来冬衣，尤其是厚靴和厚毛袜。

10 月 12 日，他记载说，雪还在下个不停。
11 月 3 日，第一次寒潮到来，气温降到了零度以下，而且还在继续下降，

到 11 月 7 日，古德里安报告说，部队开始发现“严重冻伤病员”。
13 日，气温降到零下 8 度，“越来越觉得”缺少冬衣了。枪[862]炮和

人一样受到了严寒的影响。
[古德里安写道]由于供坦克履带防滑用的尖铁没有运到，路上的冰引起了不少困难。天冷使得

大炮上的瞄准镜失去了效用。发动坦克时，得先在底下点人烘烤一阵。燃料常常冻结，汽油也冻得粘

糊糊的⋯⋯[第一百一十二步兵师的]各团因冻伤都减少了 500 人左右。由于天气太冷，机关枪打不响，

我们的 37 毫米反坦克炮已证明对付不了[俄国的]T—34 型坦克。②

古德里安后来说：“结果人心惶惶，甚至一直影响到后方博哥罗次克。
自从俄国战役开始以来，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这是一个警告：我们的
步兵战斗力已经到了尽头了。”

而且，还不止步兵如此。11 月 21 日，哈尔德在日记上潦草地写道，古
德里安打电话来说，他的装甲部队“已经无能为力了”。这位素来悍善战的
坦克兵司令明白表示，他决定于该天去见中央集团军司令包克，请求收回发
给他的命令，因为他“实在无法执行”。他情绪消沉达于极点，那天写道：

冰天雪地，无处避寒，无衣御寒，人员装备受到严重损失，燃料供应也糟糕透顶——所有这一

切使我难以履行司令官的职责，长此以往，我的重大责任要把我压垮了。
①

古德里安在回溯这段往事时也说：
对此刻发生的事件真正能够作出评价的只有这样的人：在这悲惨的冬天，他曾目睹俄国的漫天

大雪，他曾挨过那吹过俄国的把沿途一切都埋在雪中的凛冽寒风；他曾一小时又一小时地乘车走过荒

无人烟的地方，好不容易见到一间不仅样的房屋，里面住的是无衣少吃、饥寒交迫的士兵；他也曾遇

到对比之下吃得较饱、穿得较暖、冬季作战的装备一应俱金的生气虎虎的西伯利亚人⋯⋯③

这些事现在不去细说了，但是有一点需要首先强调一下：尽管俄国的冬
天这样可怕，同时，即使苏联军队的冬天准备工作必然比德国军队作得好一
些，但是现在应该指出的起决定作用的主要因素不是气候，而是红军的英勇
战斗以及他们的不屈不挠的顽强意志。哈尔德的日记和战地指挥官的报告，
都证实了这一点。他们经常对俄国军队进攻和反击的规模和声势感到惊讶，
而对德军的挫折和损失则感到灰心。纳粹将领们不能理解，有着暴政制度[863]
的俄国人，在德军初次打击下又受到惨重损失的俄国人，为什么没有像法国
和其他情况比俄国好的国家那样土崩瓦解。

勃鲁门特里特写道：“我们在 10 月底 11 月初惊讶而又失望地发现，俄
国人虽然遭到打击，但看来并不认为自己已不再是一支战斗力量。”古德里
安谈到他在进军莫斯科途中，在奥勒尔遇到一个年老退休的沙皇时代的将
军。

“你们要是早来 20 年[他对这位装甲兵将领说]，我们一定会伸开双手欢迎你们。但是现在太晚

啦，我们刚刚开始站起来，现在你们来了，把我们推回到 20 年前去，这么一来我们又得从头开始。现

                                                
②  同上，第 192 页。
①  古德里安著上引书，第 189—90 页。
③  同上，第 194 页。



在我们在为俄罗斯打仗，在这个事业中，我们是团结一致的。”①

到了风雪交加、气温持续在零下的 11 月底，在希特勒和他的大部分将领
看来，莫斯科似乎已在股掌之中了。德军在首都北、南、西三面，已到达距
离目标二、三十英里的地方。希特勒远在后方东普鲁士的大本营里，反复地
端详着地图。在他看来，到莫斯科的这最后一程，根本算不了什么。他的军
队已前进了 500 英里；他们只要再走二、三十英里便行了。他在 11 月中旬对
约德尔说，“我们最后再用点力，就要胜利啦”。陆军元帅冯·包克负责指
挥中央集团军向莫斯科作最后攻击。他在 11 月 22 日打电话给哈尔德，以马
恩河战役与现在情况相比，他说，“那次战斗中，投入最后一个营就决定了
战役的胜利”。尽管敌人加强抵抗，包克对参谋总长说，他相信“一切都已
不成问题”。到 11 月的最后一天，他果然投进了他的最后一个营。对苏联心
脏的最后的总攻，定在第二天，即 1941 年 12 月 1 日。

最后的总攻意外地遇到顽强抵抗。这是有史以来在一条战线上集中了最
强大的坦克部队：在莫斯科正北，霍普纳将军的第四坦克集团军和霍特将军
的第三坦克集团军向南进迫，在莫斯科正南的古德里安的第二装甲军团从土
拉北上，克鲁格的庞大的第四军团居于中央，穿过市郊的森林向东杀开一条
血路——希特勒的最大希望就寄托在这样声势浩大的军事部署上。到 12 月 2
日，第二百五十八步兵师的一个侦察营突入莫斯科城郊的希姆基，克里姆林
宫的尖顶已经在望，但是第二天早晨就为几辆俄国坦克和从市内工厂紧急动
员起来的工人队伍所击退。这是德国军队到达莫斯科最近的地方；这是他们
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克里姆林宫。[864]

12 月 1 日晚上，正害着严重胃痉挛的包克已经打电话给哈尔德，说他的
部队力量大为削弱，他再也不能用他们来“作战”了。参谋总长给他打气说，
“应该不惜使出最后一把劲，打倒敌人。如果办不到，我们再另作决定”。
第二天，哈尔德在日记上简短地写道：“敌军的抵抗已达到极点。”过了一
天，12 月 3 日，包克再打电话给参谋总长。哈尔德在日记上记下包克所谈的
情况：

第四军团的先头部队又撤下来了，因为侧翼跟不上去⋯⋯我军快要到山
穷水尽的地步了。

包克第一次谈到要转攻为守时，哈尔德提醒他说：“最好的防守是坚持
进攻。”

这话说来容易做来难，因为碰上的是俄国人和那样的天气。第二天，12
月 4 日，古德里安的第二装甲军团从南面攻占莫斯科的企图已被制止，古德
里安报告说气温已下降到零下 31 度。第二天，温度又下降了 5度。他说，他
的坦克“差不多动弹不得了”。同时，他的侧翼和在土拉北面的后卫都受到
了威胁。

12 月 5 日是关键性的一天。德军在环绕莫斯科周围 200 英里的半圆形阵
地上，全线被制止住了。傍晚，古德里安通知包克，他不仅已经被止住，而
且还得后撤。包克打电话给哈尔德说，“他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同
时，勃劳希契也绝望地告诉他的参谋总长说，他要辞卸陆军总司令的职务。
这一天是德国将领们黑暗、悲惨的一天。

[古德里安后来写道]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必须作出这样一种决定，没有比这再困难的事了⋯⋯我

                                                
①  同上，第 191 页。



们对莫斯科的进攻已经失败。我们英勇的部队的一切牺牲和煎熬都已归于徒劳，我们遭到了可悲的失

败。①

在克鲁格的第四军团司令部里，参谋长勃鲁门特里特已看出形势到了转
折点。他后来回忆道：“我们想在 1941 年打败俄国的希望，已在最后一分钟
化为泡影了。”

第二天，12 月 6 日，刚在6个星期以前继提莫申科元帅任中路战线司令
的格奥尔基·朱可夫将军，发动了攻势。在莫斯科前沿 200 英里长的战线上，
他的 7个军团和两个骑兵军——共计 100 个师——全线出击。这些部队中有
新入伍的，也有久经沙场包克第一次谈到要转攻为守时，哈尔德提醒他说：
“最好的防守是坚持进攻。”

这话说来容易做来难，因为碰上的是俄国人和那样的天气。第二天，12
月 4 日，古德里安的第二装甲军团从南面攻占莫斯科的企图已被制止，古德
里安报告说气温已下降到零下 31 度。第二天，温度又下降了 5度。他说，他
的坦克“差不多动弹不得了”。同时，他的侧翼和在土拉北面的后卫都受到
了威胁。

12 月 5 日是关键性的一天。德军在环绕莫斯科周围 200 英里的半圆形阵
地上，全线被制止住了。傍晚，古德里安通知包克，他不仅已经被止住，而
且还得后撤。包克打电话给哈尔德说，“他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同
时，勃劳希契也绝望地告诉他的参谋总长说，他要辞卸陆军总司令的职务。
这一天是德国将领们黑暗、悲惨的一天。

[古德里安后来写道]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必须作出这样一种决定，没有比
这再困难的事了⋯⋯我们对莫斯科的进攻已经失败。我们英勇的部队的一切
牺牲和煎熬都已归于徒劳。我们遭到了可悲的失败。

在克鲁格的第四军团司令部里，参谋长勃鲁门特里特已看出形势到了转
折点。他后来回忆道：“我们想在 1941 年打败俄国的希望，已在最后一分钟
化为泡影了。”

第二天，12 月 6 日，刚在6个星期以前继提莫申科元帅任中路战线司令
的格奥尔基·朱可夫将军，发动了攻势。在莫斯科前沿 200 英里长的战线上，
他的 7个军团和两个骑兵军——共计 100 个师——全线出击。这些部队中有
新入伍的，也有久经沙场�开始被开刀了。我们已经看到，伦斯德由于被迫
撤出罗斯托夫，已被解除南路部队司令官的职务。陆军元帅冯·包克自从在
12 月间遭到失败以后，胃病转重，已于 12 月 18 日由冯·克鲁格元帅接替他
的工作。克鲁格的被打得落花流水的第四军团被逐出莫斯科近郊，而且永远
不能再推进到那里了，甚至英勇善战、首先采用大规模装甲战而革新了现代
战争的古德里安将军，也在圣诞节被解除职务，因为他未得上级批准，擅自
下了撤退命令。同样喧赫一时的坦克部队司令霍普纳将军，也以同样的罪名
被希特勒突然撤职，被夺了军阶，还被禁止穿着军服。他的第四装甲集团军
曾到达莫斯科北面望得见城区的地方，但随即被逐退。汉斯·冯·斯波纳克
将军，一年前曾以指挥空运部队在海牙登陆而得到骑士十字勋章，现在受到
更严厉的处分。因为他在 12 月 29 日当俄国军队在其背后从海上登陆时，把
他在克里米亚的 1个军中撤出 1个师。他不仅被立即褫夺军阶，还被拘禁，
送交军事法庭审讯，在希特勒的坚持下被判以死刑。*[866]

                                                
①  同上，第 199 页。



甚至善于逢迎拍马的凯特尔也和最高统帅闹起纠纷。甚至像他那样的人
在 12 月初也清楚看到：为了避免奇灾大祸，必须从莫斯科作全面撤退。但是
当他鼓足勇气向希特勒陈述这个意见时，希特勒对着他狠狠地训斥了一顿，
大声骂他是个“木头人”。过后不久，约德尔看到这位最高统帅部长官哭丧
着脸，坐在桌子旁写辞呈，旁边搁着一支左轮手枪。约德尔悄悄地挪开手枪，
劝凯特尔——显然并不太费事——不要辞职，要对元首的侮辱继续忍受下
去。凯特尔照办了，他以无比的耐心一直忍受到最后一刻。①

陆军元帅冯·勃劳希契要统率一支不能像最高统帅所要求的那样常胜不
败的军队，这项吃力的差使使他的心脏病一再复发。到朱可夫开始发动反攻
时，他已决意要辞去陆军总司令的职务。

12 月 15 日，他到新转移的防线作了视察以后回到总司令部，哈尔德见
他“疲惫不堪”。他在日记上写道：“勃劳希契再也看不到有使陆军摆脱绝
境的办法。”这位陆军首脑已智穷力尽。他在12 月 7 日曾请求希特勒兔去他
的职务，12 月 17 日又提出一次，两天以后，得到正式批准。3个月以后，元
首跟戈培尔谈起他对这位由他亲自提名统率陆军的人的真正看法。

元首谈到他[勃劳希契]时，用的尽是些轻蔑的字眼[戈培尔在 1942 年 3 月 20 日的日记上写道]，

说他是一个爱好虚荣、懦弱无能的可怜虫⋯⋯笨蛋一个。①

希特勒对他的亲信谈起勃劳希契：“他算不上是个军人；他是个稻草人。
如果勃劳希契再留在他的职位上，哪怕是几个星期，事情就会酿成巨灾大
祸。”②

由谁来接替勃劳希契，这个问题在陆军人士中曾引起种种猜测。但是这
正如同当年由谁来接替兴登堡的猜测一样，都离谜底甚远。

12 月 19 日，希特勒召见哈尔德，对他说，他将亲自接任陆军总司令。
哈尔德可以留任参谋总长，如果他愿意的话。哈尔德表示愿意。但是希特勒
明白表示，从今以后，他将亲自掌管陆军事务，正如他掌管德国的几乎一切
事务一样。

[希特勒对哈尔德说]担任作战指挥算不得什么，是谁都干得了的。陆[867]军总司令的任务是按

照国家社会主义的方式训练陆军。我不知道有哪一位将军能按照我所要求的做到这一点。因此，我决

定亲自接任统率陆军的任务。①

希特勒就这样取得了对普鲁士军官团的彻底胜利。这位曾在维也纳当过
流浪汉的前下士现在成了国家元首、战争部长、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兼陆军总
司令。哈尔德在日记中不满他说：将军们现在只不过是传送希特勒命令的信
差，而他的这些命令是根据他的独特的战略思想制定出来的。

实际上，这个自大狂的独裁者不久又给自己带来更大的权力：通过法律
使自己具有德国历史上任何人——不论帝王或总统——都没有得到过的权
力。1942 年 4 月 26 日，他让他的唯命是从的国会通过一条法律，赋予他对
任何德国人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同时明令废止与此相抵触的一切法律。
为了让大家相信，有必要引一下这条法律的条文。

⋯⋯在目前这场战争中，德国人民正面临着一场有关生死存亡的斗争，元首必须拥有他认为必

                                                
①  戈立茨：《德国参谋总部史》，第 403 页。
①  《戈培尔日记》，第 135—36 页。
②  《希特勒秘密谈话录》，第 153 页。
①  哈尔德：《统帅希特勒》，第 45 页。



要的一切权力，以便促进或赢得胜利。为此，元首作为国家领袖、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政府首脑和最

高行政首长、最高法官和党的领袖，得以——不受现行法律规定的约束——在必要的情况下，采取一

切手段强使任何德国人履行自己的职责，不论他是普通士兵还是军官，是下级文官、高级文官还是法

官，是党的领导干部还是下级干部，是工人还是厂主。若有人违背自己的职责，元首经过缜密调查以

后，有权不必按规定程序，给予应得的惩罚，撤销其职务、官阶和地位，而不考虑其所谓完全应该享

有的权利。②

阿道夫·希特勒真的已不仅是德国的领袖，而且成了法律的化身。甚至
在中世纪或更早的野蛮部落时代，也从没有任何德国人像他这样，在名义上、
法律上和实际上一样都独揽暴君威权于一身。

话又说回来，希特勒即使没有增添这份权力，也已是陆军的绝对领导，
现在不过是直接掌握了陆军指挥权罢了。那年寒冬，他断然采取行动，煞住
了他的残兵败卒的退却，使他们免于拿破仑军队沿同一条冰天雪地的道路从
莫斯科退却的命运。他禁止部队继续后撤。长期以来，德国将军们对他的死
守方针是否正确一直有着争论：它到底是把部队从全军覆没中挽救出来了，
还是加重了不可避免的重大损失。大多数司令官争辩说，他们当初在阵地防
守不住时如果有权退却，就可以挽救出许多人员和装备，并为进行休整甚至
发动反攻提供有利的条件。事实是，整师整师的部[868]队常常被追上、被包
围和被打得四分五散，如果及时退却的话，本来是可以把这些部队救出来的。

但是，后来也有一些将领不得不承认，希特勒坚持要部队稳住阵脚、继
续战斗的坚强意志，是他在战争中的最大成就；也许正由于此，部队才没有
在冰天雪地中完全土崩瓦解。勃鲁门特里特将军对这种见解有过很好的概
括：

希特勒执意下令部队不论在任何形势下，不论在多么困难的条件下，都必须坚守阵地，这无疑

是正确的。他本能地意识到，在冰天雪地中作任何撤退，必将使前线在几天之内土崩瓦解，他也意识

到，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德国部队一定要遭到拿破仑大军同样的命运⋯⋯由于冰雪封途，撤退只

有通过空旷的田野。这样，用不了几夜，部队就支持不住，他们就会情愿在半道上躺倒等死。而且，

后方也没有准备好可供他们撤退到那里的阵地，也没有他们可以守得住的任何防线。①

一个军长冯·提伯尔斯克希将军同意这种看法。
这是希特勒的一个巨大成就。在那个危急的关头，部队都在回想拿破仑撤出莫斯科的故事，终

日生活在这个阴影的笼罩之下。如果一经开始退却，就会仓皇四散，溃不成军。①

德国陆军，不论是前线部队还是远在后方的大本营，全都惶惶不可终日。
哈尔德把这种情况生动地记在日记中。“非常困难的一天！”这是 1941 年圣
诞节日记的开头一句话。一直到新年以后，他在日记中记述俄国军队的历次
突破和德军所遇到的严重情况时，都用上了这一类词句。

12 月 29 日。又是危急的一天！⋯⋯元首和克鲁格在长途电话中作了紧张的谈话。元首禁止第四

军团北翼继续后撤。第九军团情况岌岌可危，该军团的指挥官们显然已不知所措。中午，克鲁格慌慌

张张地打来一个电话。第九军团请求撤退到尔热夫后面⋯⋯

1942 年 1 月 2 日。激战的一天！⋯⋯第四军团和第九军团情况十分危急⋯⋯俄国军队已突破马

洛亚罗斯拉韦茨北面的阵地，把前线撕开一个大缺口，目前还看不出有重建防线的办法⋯⋯由于这种

情况，克鲁格要求批准撤出深陷在敌后的阵地。与元首展开激烈争辩，元首仍坚持他的意见：不论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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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如何，必须保持现有阵地⋯⋯

1月 3日。马洛亚罗斯拉韦茨和博罗夫斯克之间的防线已被突破，情况[869]越发危险。库勃勒*

和包克十分激动，要求批准撤出北路正在崩溃的阵地。元首怀疑手下的将领是否有勇气作出困难的决

定，发了一顿脾气。但是部队在零下 30 度的严寒中明明是无法守住阵地的。元首下令：他会亲自来决

定是否有必要继续撤退⋯⋯

但是到了这个时候，这种事情的决定权，已不在元首而在俄国军队手中
了。希特勒能勒令德国军队拼死守住阵地，但是他再也阻挡不了苏联军队的
前进，正跟克努特王不能阻挡潮水涌来一样*。有一次，在惊慌之中，陆军总
司令部有些军官建议，使用毒气也许可能扭转局势。哈尔德在 1月 7日的日
记上写道：“奥赫斯纳上校劝我对俄国人开始进行毒气战。”也许由于天气
太冷了，总之这项建议没有下文。

1月 8日是哈尔德在日记上记载的“万分危急的一天”。“苏希尼契[在
莫斯科西南]的突破，使克鲁格的处境更困难了。因此他坚持要求撤出第四军
团。”这位陆军元帅给希特勒和哈尔德打了一整天的电话，坚持要求撤退。
到了晚上，元首才勉强同意了。他批准克鲁格“逐步地”后撤，“以便保护
部队的联络”。

原定要在莫斯科庆祝圣诞节的德国军队，现在在这一整个可怕的冬天，
却被俄军逐步地有时是迅速地击退，此外，也因为恐怕遭到俄军的包围和突
破而退却。到 2月底，德军已退到离莫斯科 75 英里到 200 英里的地方。哈尔
德在 2月将尽时，在日记中记下了这次冒险进攻俄国失败的兵员损失数字。
他写道，到 2月 28 日为止，兵员损失共计 1005623 人，相当于他的全部兵力
的 31％。其中死亡202251 人，受伤 725642 人，失踪 46511 人，（冻伤 112627
人）这还不包括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意大利部队在俄国的重大损失。

春天到来，冰雪消融，漫长的战线上平静了一个短暂时期。希特勒和哈
尔德开始忙于筹划向前方调派生力军，调派更多的坦克、大炮，以便重新发
动攻势——至少在前线的一部分地区发动攻势。德国军队在广大的战线上再
也没有发动全面进攻的力量了。严寒的冬天所造成的损失，特别是朱可夫的
反攻，使全面进攻的希望破灭了。

但是我们现在知道，希特勒早就意识到，他要想征服俄国的[870]这一场
赌博已经失败了，不仅在 6个月的时间内办不到而且永远办不到。哈尔德在
1941 年11月19日的日记中记下了元首向最高统帅部几个军官所作的一次长
篇“训活”。希特勒在德国军队离莫斯科只有几英里而且正在死命进攻这个
城市时，便已经放弃了在年内打败俄国的希望，而在打第二年的主意了。哈
尔德记下了元首的打算。

明年的目标。首先拿下高加索。目的，俄国南方边疆。时间：3、4 月。北路方面，今年战事结

束以后，伏洛格达或高尔基，*时间只能在 5月底。

明年还有什么目标，尚待决定。一切将看铁路运输的能力而定。关于将来要建立一堵“东壁”

的问题也待以后决定。

如果苏联要被消灭的话，就用不着建立什么“东壁”。看来，哈尔德在
听着最高统帅继续往下谈的时候，对这一点是动过脑筋的。

总的说来[他最后写道]，给人的印象是，希特勒现在已认识到任何一方都不能消灭对方，并认

识到这种情况将导致和平谈判。

对这位纳粹征服者来说，这一点认识一定是起了当头棒喝的作用的。6
个星期以前，他还在柏林发表过广播演说，“毫无保留地”宣布俄国已被“打



垮，再也不能站起来了”。他的计划已经给打得粉碎了，他的希望已经化为
泡影了。两个星期以后，12 月 6 日，当德国军队在莫斯科郊外给击退回来的
时候，他的计划和希望更进一步破碎了。

次日，1941 年 12 月 7 日是星期日，在地球的另一边，发生了一件事件，
把希特勒轻率地挑起的欧洲战争变成为一场世界大战。这场世界大战将要决
定他和第三帝国的命运，尽管希特勒自己这时还不能意识到这一点。原来在
这一天，日本轰炸机袭击了珍珠港。第二天，*希特勒赶忙从他在“狼穴”的
大本营乘火车回到柏林，他曾经对日本庄严地许下秘密的诺言，现在已到了
履行这个诺言——或者是翻悔——的时候了。



第二十五章  轮到了美国
[871]

阿道夫·希特勒对日本的轻率的诺言，是他在柏林与亲轴心的日本外相
松冈洋右经过一系列会谈之后作出的。时间是在 1941 年春天，正是德国对俄
国发动进攻前不久。我们从缴获的德日会谈记录中，可以追溯出希特勒又一
个重大的估计错误的来龙去脉。这份记录和纳粹在这段时期的其他文件表
明，元首是多么无知，戈林是多么狂妄，里宾特洛甫是多么愚蠢，以至于他
们不能了解美国的潜在军事力量——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威廉二世、兴
登堡和鲁登道夫曾经犯过的错误。

希特勒对美国的政策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一个基本的矛盾。虽然他根本瞧
不起美国的军事力量，但在战争的头两年中，却仍然尽力使美国不卷入战争。
正如前文所述，使美国不卷入战争，是德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主要任务。他
们用尽一切手段，包括贿赂国会议员、试图津贴作家和资助“美国第一委员
会”，来支持美国孤立主义者，使美国在战争中不参加到德国的敌人方面。

希特勒十分懂得，只要美国由罗斯福总统领导一天，希特勒的征服世界、
与意大利和日本瓜分地球的狂妄计划就一天不得实现。他在私下谈话时把这
一点说得很清楚。他认为，早晚要对付�美国，而且用他的说法，要“狠狠
地”对付。但是一次只能对付一个国家，这是他的战略迄今得到成功的秘诀。
对付美国的时候一定会到来，但只有在打败英国和苏联之后才能这么做。到
那时候，他将在日本和意大利的帮助之下，对付暴发户美国人。胜利了的轴
心国家将轻而易举地使孤立无援的美国人屈服在它们的淫威之下。

希特勒尽力想在对美国下手的准备工作就绪之前，使美国不卷入战争；
要做到这一点，日本是关键所在。

1940 年 3 月 11 日，里宾特洛甫曾对墨索里尼指出，日本拥有牵制美国
的力量，它可[872]以阻止美国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出兵欧洲对德国作
战。①

在战争期间，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与日本人打交道时，最初特别强调不
要惹得美国放弃中立的重要意义。到 1941 年初，他们特别急切地想把日本拖
进战争，不是去打美国，更不是打他们马上就要进攻的俄国，而是去打显然
快要打败、但仍不肯屈服的英国。早在 1941 年，德国就加紧对日本施加压力
了。2月 23 日，里宾特洛甫在萨尔斯堡附近的富许尔霸占来的宅邸里，接见
了日本大使大岛浩将军。这位大使性情暴躁，常常使作者认为他是一个比纳
粹党人还要地道的纳粹分子。里宾特洛甫对客人说，战争虽已取得胜利，但
是日本“为了自身利益”，应该“尽快”参战，占领大英帝国在亚洲的领土。

[他继续说道]日本的突然出兵，一定可以阻止美国参战。美国目前还没有武装起来，它不会愿

意它的海军在夏威夷以西遭到危险。在日本出兵的情况下，美国参战的可能性更小。日本只要在其他

方面尊重美国的利益，罗斯福即使拿什么丧失威望的论据来说服美国人打仗，也是不可能的。如果美

国在日本进占菲律宾时也不得不袖手旁观，那未它就很不可能宣战。

里宾特洛甫又说，美国即使真的参战，“也绝不会对三国条约的国家的
最后胜利产生多大危险”。日本舰队一定会轻而易举地打败美国舰队，战争
将以英国和美国的垮台而迅速结束。这样的话对这位性情暴躁的日本大使是
十分动听的，所以里宾特洛甫大讲特讲。他劝日本在华盛顿正在举行的谈判

                                                
①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 8 卷，第 905—6页。



中，态度要坚决，“说话要干脆”。
美国只有在认识到他们面对的是坚定不移的决心以后，他们才会后退。美国人民⋯⋯不愿意牺

牲自己的子弟，因此是反对参战的。美国人民本能地感到，罗斯福和幕后操纵的犹太人是在无缘无故

地把他们拉迸战争中去。因此，我们对美国的政策一定要干脆、坚定⋯⋯

这位纳粹外交部长还提出一点警告。这个警告也曾对佛朗哥提过，但是
可悲地没有产生作用。

德国一旦受到削弱，用不着多久，日本就将发现它自己处于全世界的围攻之中。我们坐的是一

条船。现在是决定我们两国未来几世纪命运的时刻⋯⋯德国的失败也就是日本帝国的理想的告终。②

1941 年 3 月 5 日，希特勒发布了一项称作“关于与日本合作[873]的第
二十四号基本命令”的绝密指示，把他的对日新政策通知了军事将领和外交
部的高级官员。③

在三国奈为基础上的合作必须以尽早促使日本在远东采取积极行动为目标。若能做到这一步，

英国的强大力量将受到牵制，美国利益的重心将转移到太平洋⋯⋯

作战的共同目标主要在于迫使英国迅速屈服，从而使美国不能参战。

占领新加坡这个英国在远东的战略重镇，肯定地意味着我们 3 大强国取得了整个作战中一项决

定性胜利。*

希特勒还敦促日本占领英国的其他海军基地，甚至在“一旦不能阻止美
国参战时”，占领美国的基地。希特勒在指示的最后部分命令：“千万别让
日本得知‘巴巴罗沙’计划的消息。”盟国日本与盟国意大利一样，不过是
德国实现野心的工具，它们的政府都不能使元首推心置腹地把他的进攻俄国
的打算透露给它们。

两个星期以后，即 3月 18 日，海军元帅雷德尔在同希特勒、凯特尔、约
德尔开会时，强烈地要求迫使日本赶快进攻新加坡。雷德尔解释说，现在是
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因为“整个英国舰队已受到牵制，美国对日本进行战
争还没有准备好，美国舰队的力量也赶不上日本”，这位海军元帅说，攻下
新加坡，就可以“解决涉及英美两国的其他一切亚洲问题”，同时，自然也
可使日本得以避免与美国发生战争，如果日本希望避免的活。这位海军元帅
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只有一个障碍，在他提起这一点时，希特勒一定是大皱
眉头的。雷德尔警告说，根据海军情报，日本只有在“德国开始登陆英国以
后”，才肯在东南亚对英国采取行动。在这次会议的海军方面的记录中，没
有记载希特勒是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的。雷德尔肯定知道最高统帅既没有在今
年登陆英国的计划，也不存这种希望。雷德尔还提了另外一件事，元首未置
可否。他“建议”“把对俄国的打算告诉”松冈洋右。④

日本外务相现在正在取道西伯利亚和莫斯科前往柏林途中。一路上，如
赫尔国务卿所说，*他发表了好战的亲轴心的谈话。3 月 26 日，他到达德国
首都。当时正是希特勒感到十分狼狈的时候，[874]因为那天夜间贝尔格莱德
发生政变，南斯拉夫的亲德政府被推翻了，元首正忙于制订镇压这个难以驾
驭的巴尔干国家的新计划。因此他要等到 27 日下午才能接见日本客人。

第二天上午，里宾特洛甫与松冈会谈，他的谈话不过像放了一阵留声机

                                                
② 《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4 卷，第 469—75 页（纽伦堡文件 1834—PS）。
③ 全文，《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6 卷，第 906—8页（纽伦堡文件 C—75）。
④ 雷德尔关于会议的报告，《海军事务元首会议记录》，1941 年，第 37 页。另载《纳粹的阴谋与侵略》，

第 6 卷，第 966—67 页中（纽伦堡文件 C—152）。



旧唱片，这种唱片是专门用在这种场合，放给这类客人听的。只不过话说得
比往常更愚蠢，而且还不让短小精悍的松冈插嘴。这在施密特博士记录的长
篇会谈秘密记录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这份记录现在是缴获的外交部文件之
一）。⑤“这场战争，轴心国家是赢定了，”里宾特洛甫宣称，“英国认输只
不过是时间问题。”接着他就催促日本“赶快进攻新加坡”，因为这将是“早
日打倒英国的一个具有极大决定意义的因素”。面对着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
说法，这位矮小的日本客人眼睛眨也没有眨一下。施密特回忆说：“他不动
声色地坐着，对这种奇怪的谈话究竟有什么印象，丝毫也没有透露。”⑥

谈到美国的问题，里宾特洛甫说道：
毫无疑问，若不是罗斯福总是给丘吉尔打气，英国早就不会打下去了⋯⋯三国条约的一个首要

目标就是威吓美国⋯⋯阻止它参战⋯⋯我们必须用尽一切办法，阻止美国积极参加到战争中来，并且

阻止它过于有效地援助英国⋯⋯一旦拿下新加坡，阻止美国参战也许就大有希望，因为美国是不能冒

险把舰队派到日本海面去的⋯⋯这样一来，罗斯福的处境就十分困难了⋯⋯

尽管希特勒有过规定，不要把德国即将进攻俄国的事告诉松冈——为了
防止泄露消息，这样做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就要看到，这给德国带来了灾难
性的后果——里宾特洛甫还是作了若干泛泛的暗示。他告诉客人，德国和苏
联的关系是没有毛病的，但是不大友好。而且，如果俄国威胁德国的话，“元
首就要消灭俄国”。他又说，元首深信，如果打起来的话，“几个月之内，
俄国就不存在了”。

施密特说，松冈听了这番话，眨一眨眼睛，满脸显出惊讶神情。里宾特
洛甫这才赶忙叫他放心，说他不相信“斯大林会采取不明智的政策”。施密
特说，在这当儿，里宾特洛甫被希特勒叫去讨论南斯拉夫危机问题，按说他
应该举行正式午宴招待贵宾的，竟也忙得顾不上了。

下午，希特勒在下定了消灭另一个国家（南斯拉夫）的决心以后，对日
本外务相做工作了。他开始说道，“英国已经输掉了战[875]争，问题只在于
英国能不能明智地认输”。现在，英国还抓住两根救命草：俄国和美国。希
特勒在谈到苏联问题时，比里宾特洛甫谨慎一些。他说，他不相信会发生与
俄国打仗的危险。归根到底，德国有着大约 160 个师到 170 个师的兵力“可
用于防备俄国”。至于美国，他说：

美国的面前摆着三条路：它可以武装自己，它可以支援英国，它也可以在另一条战线上作战。

如果它援助英国，就不能武装自己。如果它抛开英国不管，英国就要被打垮，那时美国就会发现自己

处于单独同三国条约国家作战的境地。但是，美国要想在另一条战线上作战，是绝对不可能的。

因此，元首最后说道，“任何人都不能想像得出”日本在太平洋动手有
比现在更好的机会了。他竭力夸张地说：“这样的时机，一去难得再来。这
是历史上千载难逢的机会。”松冈表示同意，但是提醒希特勒说，可惜他“做
不了主。此刻他不能代表日本帝国作出肯定采取行动的保证”。

但是希特勒这个绝对的独裁者却能够作出保证，并真的在 4 月 4 日对日
本作出了保证，这是在十分随便而且谁也没有要求他这么做的情况下作出
的，是在松冈拜访了墨索里尼回到柏林以后。*这第二次会谈，是在纳粹进攻
另两个无辜的国家南斯拉夫和希腊的前夕举行的。这天，元首沉浸在一片好
战的心情中，他急切地希望取得新的轻易的胜利，急切地希望对贝尔格莱德

                                                
⑤ 这些文件与后来的谈话，包括与希特勒的两次谈话，一起发表于《纳粹—苏联关系》中第 281—316 页。
⑥ 加密特著上引书，第 224 页。



报仇。他说，虽然他认为与美国开战是“不合宜的”，他已经把“它包括在
他的估计之内”。但是他并不认为美国的军事力量有什么了不起。⑥

德国为了阻止美国人在欧洲登陆，已作了种种准备工作。它将用潜艇、飞机对美国进行一场激

战，德国有丰富的战争经验⋯⋯美国绝不是它的对手，[876］且完全不说德国士兵显然远远胜过美国

人这一事实。

这样的吹牛使他无法不作出致命的保证。施密特在会谈记录中记了下
来：

如果日本与美国发生冲突，德国方面将立即采取必要的步骤。

从施密特的记录中可以清楚看到，松冈并没有充分体会到元首所作保证
的重要意义，因此希特勒又说了一遍。

正如他已经说过的，一旦日美两国发生冲突，德国将立即参加。*

希特勒不仅对这个随便作出的保证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而且，还因为没
有把他在占领巴尔干以后立即要进攻俄国的意图告诉日本而付出了昂贵的代
价。松冈在 3月 28 日的一次谈话中，转弯抹角地问里宾特洛甫，在他回国途
中，要不要“在莫斯科停留，以便与俄国人就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或中立条约
的问题进行谈判”。呆头笨脑的纳粹外交部长满不在意地回答说，松冈“在
莫斯科如果可能就不必提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也许和当前形势不完全适
应”。他并没有十分了解未来事件的意义。可是在第二天，他的木头脑袋想
明白这一点，在这天的谈话中他一开头就谈起这个问题。跟希特勒即将于 4
月 4日随便地作出保证一模一样，他在谈话开始时先提出了保证：一旦俄国
进攻日本，“德国将立即投入战斗”。

他说，他所以作出这项保证，“为的是让日本放心地向南进攻新加坡，
而不必担心俄国的牵制”。松冈最后谈到他前来柏林路过莫斯科时，曾向苏
联建议签订一个互不侵犯条约，并暗示说俄国人颇有赞同的意思。里宾特洛
甫听了，又毫不在意，只是劝松冈对这个问题“表面上敷衍一下”。

但是日本外务相在返国途中一到莫斯科，就和斯大林签订了一个中立条
约。预见到这个条约后果的德国驻苏大使冯·德·舒伦堡，曾把条约的内容
用电报通知了柏林。它规定如一方卷入战争，另一方将保持中立。这个条约
是在 4月 13 日签字的。这是日本一直信守到底的唯一条约，虽然后来德国方
面劝告日本不要遵守这个条约。因为到了 1941 年夏末，纳粹就要央求日本进
攻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而不是进攻新加坡或马尼拉了！

尽管如此，希特勒最初并没有了解到俄日中立条约的意义。4[877] 月
20 日，当雷德尔向希特勒问起这件事时，希特勒说，这项条约是“在德国默
许之下”订立的，并说他欢迎这个条约，“因为这么一来日本就不能随意对
符拉迪沃斯托克采取行动，应该引它去进攻新加坡”。*⑦希特勒这时深信德
国能在当年夏天消灭俄国。他不想让日本在这项盖世武功中与他平分秋色，
正如他过去不愿意与意大利分享征服法国的果实一样。他也有绝对的自信，

                                                
⑥ 他认为美国的任何东西都没什么了不起。他对美国的奇怪想法——希特勒到了这个时候对他自己的纳粹

宣传也相信起来了——在 1941 年 8 月末他与墨索里尼在俄国前线的一次谈话中再次暴露出来。意大利方面

的记录间接援引他的话道：“元首详细地叙述了那个包围罗斯福的剥削美国人民的犹太集团的情况。他说，

在美国那样的国家，他无论如何一天也生活不下去。美国的生活概念浸透了最贪得无厌的商业主义，美国

根本不喜欢像音乐之类表现人类最高尚情操的东西。”（《齐亚诺外交文件集》第 449—452 页）
⑦ 《海军事务元首会议记录》，1941 年，第 47—48 页。



可以用不着日本的帮助就能打败苏联。里宾特洛甫道出了他的主子的这种思
想。他在 3月 29 日对松冈说，一旦俄国逼得德国“动手打起来”，“如果日
本军队无法进攻俄国，他认为是对的”。

但是，不到三个月，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却有了意想
不到的、极大的转变。1941 年 6 月 28 日，即纳粹军队大举进犯俄国之后的
第六天，里宾特洛甫打电报给德国驻东京大使欧根·奥特将军，要他尽一切
力量促使日本从背后迅速袭击俄国。电报指示奥特要利用日本人抢夺领土和
财富的贪欲，同时力陈这是使美国保持中立的最好办法。

[里宾特洛甫解释说]我们可以希望，迅速打败苏俄——特别是如果日本 在东方采取行动的话

——最足以说服美国使其相信，跟完全孤立的英国站在一边、与世界上最强大的联盟相对抗，是徒劳

无益的。⑧

松冈是赞成立即进攻俄国的，但是东京政府并不接受他的看法。政府的
态度似乎是这样：如果德国果真像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能迅速打败俄国，他
们就不会需要日本的帮助。可是，东京方面对纳粹能否取得闪电式的胜利尚
难肯定，这就是他们所以采取上述态度的真正原因。

但是里宾特洛甫仍不死心。7月 10 日，正是德国对俄国的进攻势如破竹
的时候（我们在前边谈过，甚至连哈尔德也认为胜利[878]已经到手了），这
位纳粹外交部长在东线所乘的专车上给德国驻东京大使发去一份电报，重新
提出更强烈的要求。

既然像日本驻莫斯科大使所报告的那样，俄国实际上已处于崩溃边缘⋯⋯日本就决不可能在完

成军事准备工作之后不解决符拉迪沃斯托克和西伯利亚地区的问题⋯⋯

我要求你用一切办法继续要求日本尽早参加对俄国的战争⋯⋯日本参战越早越好，德日两国的

目标当然仍是在冬季到来之前，在西伯利亚大铁路上会师。⑨

这样一个令人头晕目眩的大好前景，并没有能打动军国主义的日本政
府。4 天以后，奥特大使回答说，他仍在尽一切力量说服日本方面尽早进攻
俄国。他说松冈是完全赞同的，但是东京的内阁中“障碍很大”，⑩奥特必须
对之进行斗争。事实上，性情暴躁的松冈不久就给排挤出内阁。他的去职，
使德国暂时失去了一个最好的友人。尽管我们不久将要看到，柏林和东京后
来又恢复了比较密切的关系，但是无论如何也没有能密切到使日本人相信，
帮助德国进攻俄国是明智的。希特勒又一次在自己擅长的惯技上，输给了一
个狡猾的盟友。“这年整个秋天（以后两年中还有好几次），里宾特洛甫一
直努力劝诱日本夹攻俄国，但是东京政府都拒绝了，答复很彬彬有礼，实际
上就是说，“实在对不起，请原谅”。

这年整个夏天，希特勒一直没有死心。8月 26 日，他对雷德尔说，他“相
信日本在兵力一经集中以后，便将立即进攻符拉迪沃斯托克。日本人现在所
以不动声色，我看是为了便于顺利地集结兵力和突如其来地发起进攻”。①

日本档案文件透露东京在这个令人为难的问题上是如何对德国虚与委蛇
的，例如 8月 19 日，当奥特大使向日本外务次官问起日本出兵俄国的问题，

                                                
⑧  纽伦堡文件 NG—3437，文件集第 8 卷 B，《威兹萨克案件》。H·L。特莱福斯援引，见《德国与美国

的中立（1939—1941 年 V，第 124 页及注。
⑨ 电报全文，《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6 卷，第 564—65 页（纽伦堡文件 2896—PS）。
⑩  同上，第 566 页（纽伦堡文件 2897—PS）。
① 《海军事务无首会议记录》，1941 年；第 104 页。



外务次官回答说：“进攻俄国这类问题对日本来说是一个极端严重的问题，
得三思而行。”8月 30 日，越来越不耐烦的奥特大使向外相丰田海军上将提
出一个问题：“请问日本有没有参加苏德战争的可能性？”丰田回答说，“日
本现在正作准备，完成准备工作还需一些时间。”②

“避免与美国发生事件！”

由于日本自己也有烤着的栗子取不出来，它坚决不肯为希特勒从俄国的
火中取栗，因此对德国来说，在征服苏联以前，不让美国卷入战争，就成为
更加重要的事情了。在 1941 年夏天，元首深信德国可以在冬季到来以前把苏
联征服。［879]

很久以来，德国海军一直不满意希特勒限制他们的活动，不许他们破坏
美国对英国的货运，对抗美国海军舰只在大西洋上对德国潜水艇和海面舰只
越来越厉害的敌对行动。纳粹的海军将领，比心思局限在陆地上的希特勒看
问题看得远。他们几乎从一开始便看到美国参战必不可免，并力劝最高统帅
对此要早作准备。1940 年 6 月法国战败以后，雷德尔在戈林的支持下，便立
即敦促希特勒夺取法属西非，更重要的是占领大西洋上的冰岛、亚速尔群岛、
加那里群岛等岛屿，以防止美国占领这些岛屿。希特勒表示颇有兴趣，但是
他要先进攻英国和征服俄国，然后再对付已处于绝望境地的暴发户——美国
人。参谋总部的男爵冯·福肯施但因少校，在一份绝密的备忘录中透露了希
特勒在 1940 年夏末的观点。

元首现在正在忙于考虑占领大西洋诸岛的问题，其目的在于日后对美国进行战争，此间也已开

始考虑这个问题。①

由此可见，问题已不在于希特勒想不想对美国进行战争，而在于选定什
么时候发动战争。第二年春天，发动战争的日期在元首心里已经有点谱儿了。
1941 年 5 月 22 日，雷德尔海军元帅与最高统帅会商，悲哀地报告说，海军
“不得不打消占领亚速尔群岛的计划”，原因很简单：力量不够。但是到了
此刻，希特勒对这项计划的兴趣却大起来了。据雷德尔的秘密札记所载，①

希特勒的回答是这样的：
元首仍然赞成占领亚速尔群岛，以便远程轰炸机可以从那里起飞去轰炸美国，可能在秋天就会

有这样的需要。*

这就是说，在击溃苏联以后。然后就轮到美国了。两个月以后，7月 25
日，正当对苏攻势进入高潮时期，希特勒对晋见他的雷德尔更明确地谈了这
个问题。据雷德尔笔记：希特勒对他说，“东方战事结束以后，他将保留对
美国采取严厉行动的权利”。②希特勒对这位海军首领又强调地说，但是在此
以前，他仍然希望“避免美国宣战⋯⋯这是因为考虑到陆军正在进行紧张的
战斗”。

雷德尔不满意这种主张，事实上，他的日记中（现在可以从缴获的文件

                                                
②  《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6 卷，第 545—46 页（纽伦堡文件 3733—PS）。
① 1940 年 10 月 29 日福肯施坦因备忘录，《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3 卷，第 289 页（纽伦堡文件 376—

PS）。
① 《海军事务元首会议记录》，1941 年，第 57 页。
② 同上，第 94 页。



中看到）关于同希特勒会见的记载，都流露出他对元首抑制德国海军的做法
的日益不耐烦的情绪。每一次会见时，他[880] 都想改变希特勒的看法。

这年年初，2 月 4 日，雷德尔向希特勒呈送一份备忘录。在这份备忘录
中，海军方面表示十分怀疑让美国继续像现在这样中立下去对德国的价值，
实际上，海军将领们都认为，美国参战如能促使日本成为轴心方面的一员交
战国，反而“对于德国的战争努力是有利的”。③但是纳粹独裁者并没有为这
种论点所打动。

雷德尔泄气极了。这时“大西洋战役”正酣，德国没有占上风。美国根
据租借法案提供的大批物资源源运到英国。“泛美中立巡逻”使德国潜水艇
越来越难以进行有效的活动。雷德尔把这些情况都向希特勒一一指出，但是
没有收到多大效果。3月 18 日，他又晋见希特勒，报告说，开向英国的美国
货船得到美国军舰护航，一直到冰岛。他请求授权给他不经警告而攻击美国
军舰。他要求采取一定措施，以防止美国在法属西非获得立足点。他说，美
国如果获得立足点，“是十分危险的”。希特勒听了回答说，他将与外交部
（不是任何其他单位而是外交部！）磋商这些问题。这不过是搪塞推托海军
将领们的一个办法。①

这年整个春天和初夏，他一直搪塞推托。4月 20 日，雷德尔又向他请求
准予“按照海上截夺惯例，对美国商船开火”，②希特勒也拒绝了。美德军舰
的第一次正式有记录的冲突，是在 4月 10 日发生的。这天美国驱逐舰涅布拉
克号对一艘有进攻迹象的德国潜水艇发射了深水炸弹。5月 22 日，雷德尔带
着一份长篇备忘录回到了伯格霍夫，他建议对罗斯福总统的不友好行动采取
反措施，但是没有能打动他的最高统帅。

元首认为[海军元帅写道]，美国总统的态度仍在未定之中。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希望发生会导

致美国参战的事件。③

俄国战役爆发以后，避免与美国发生事件的理由就更多了。6月 21 日，
对苏发动进攻前夕，希特勒又对雷德尔着重地谈了这个问题。这位海军元帅
曾兴高采烈地对他报告，U—253 号潜艇在北大西洋德国宣布的封锁区内发现
了美国战斗舰得克萨斯号和随行的一艘驱逐舰之后，如何“跟踪前进，准备
进攻”。他又说，“凡是涉及美国的事情，坚定的行动往往比明显的让步更
为有效”。元首同意他所说的原则，但是不同意这一具体行动，并且再次对
海军提出告诫。

元首详细说明，他希望在“巴巴罗沙”计划有相当进展之前，避免与美[881]国发生任何事件。

几个星期以后，局势就会更加明朗起来，并且可望对美国和日本产生有利于我的影响。到那个时候，

美国由于受到日本的威胁的增加，便会不那么想参战。因此，如果可能的话，今后几个星期内，必须

停止在封锁区内对海军船只进行任何攻击。

雷德尔试图争辩说，在夜间是很难辨别出是敌舰还是中立国家的舰只
的。希特勒没让他把话说完，便责成他发布避免与美国发生事件的新命令。
于是，这位海军首领当晚便发布命令，停止对“封锁区内外”任何军舰进行

                                                
③ 同上，附录 l（雷德尔致元首报告，1941 年 2 月 4 日）。
①  同上，第 32 页（1941 年 3 月 18 日）。
②  同上，第 47 页（1941 年 4 月 20 日）。
③ 同上，1941 年 5 月 22 日。



攻击，除非确定是英国军舰。对空军也下达了同样的命令。①

7 月 9 日，罗斯福总统宣布美国军队将接替英国对冰岛的占领。柏林方
面迅速作出强烈的反应。里宾特洛甫致电东京指出：“美国军队帮助英国，
侵入了我们已正式宣布为战区的地方，这本身就是对德国和欧洲的侵略行
为。”②

雷德尔急忙赶到“狼穴”，元首正在那里指挥着他在俄国的部队。雷德
尔要求希特勒对这样一个问题做出决定：“应该把美国占领冰岛看作是参战，
还是看作是一种应该不予理睬的挑衅行为。”在德国海军看来，美国登陆冰
岛是一种战争行为。海军在一份长达两页的备忘录中，请元首注意罗斯福政
府对德国犯下的其他各种“侵略”行为。海军还要求有权在必要时可以在护
航区内击沉美国货船和进攻美国军舰。*希特勒没有同意。

［雷德尔在关于这次会见所写的报告中说道］元首详细解释说，他迫切望美国的参战能再推迟

一两个月。一方面因为东线战事需要投入空军的全部力量⋯⋯他不希望分散空军力量，那怕只是一部

分；另一方面，在东线作战如能获胜，将对整个局势起巨大的影响，说不定还能对美国态度起巨大的

影响。因此，他暂时不希望改变现行命令，而是希望切实避免发生事件。

雷德尔又争辩说，他手下的海军指挥官们如果出于，“误会”而袭击美
国船只，不能要他们负责。希特勒反驳说，至少在遇到军舰时，海军要先“确
实判明”是敌舰以后才能进行攻击。为了使（882）海军将领们正确领会他的
意思，元首于 7月 19 日发布了一项特别命令，规定“在扩大的作战区域内的
美国商船，不论是单独航行或者在英美护航队中航行，如果在使用武力以前
即已判明为美国商船者，不得进行攻击”。在美国也已承认是不可入内的封
锁区中，可以袭击美国商船。但是希特勒在他的命令中又特别规定：这个作
战区“不包括美国到冰岛之间的航路”。“不”字下面有希特勒自己划的着
重线。①

但是正如雷德尔所说，“误会”是不可避免的。5 月 2 日，一艘潜水艇
击沉了开往南非的美国货船罗宾·莫尔号，击沉的地点在德国封锁区外很远
的地方。临近夏未时，又有两艘美国商船遭到鱼雷袭击。9 月 4 日，一艘德
国潜水艇向美国驱逐舰格利尔号发射了两个鱼雷，都未命中。一个星期以后，
9 月 11 日，罗斯福在一次演说中对这次攻击作出反应，他宣布已下令海军，
‘一发现就开火”，同时警告说，轴心国家的舰只如进入美国防区，那就是
“自冒风险”。

这篇演说把柏林惹火了。纳粹报刊把罗斯福骂作。‘头号战争贩子”，
里宾特洛甫在纽伦堡回忆说，当时希特勒“非常激动”。但是，等到 9月 17
日下午，雷德尔海军元帅到达东线大本营“狼穴”，力劝希特勒对“一发现
就开火”的命令断然采取报复措施时，元首的怒气已经平息了。海军元帅向
他请求说，现在应该对德国海军解除不得进攻美国船只这一禁令了，但是最
高统帅的回答仍然是斩钉截铁的一个“不”字。

[雷德尔在关于这次谈话的记录中写道]对俄国的战事看来到 9 月底可以定局了，因此元首要求

谨慎从事，在 10 月中旬以前，在对商船航运的作战中，避免发生任何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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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德尔忧伤地写道，“因此，海军总司令和潜水艇舰队司令［邓尼茨海
军上将]撤回了他们的建议。必须把暂时按照原先发布的命令行事的理由通知
各潜水艇”。①从当时形势看来，希特勒一定是用了非凡的克制能力才做到这
一步的。但是，对于那些年轻的潜水艇舰长来说，他们在北大西洋的惊涛骇
浪中执行任务，不断遭到日益奏效的、美国海军舰艇也常常参加的英国反潜
艇措施的骚扰，要他们这样进行自我克制显然是更加困难了。7 月间，希特
勒对雷德尔说，如果有一个潜水艇舰长“出于误会”击沉了美国船只的话，
他绝不会查究。11 月 9 日，他在慕尼黑那个人所共知的啤酒馆里，对“纳粹
党元老”作每年一次的讲话时，对罗斯福的演说作了回答。

罗斯福总统已经下令他的舰只一经发现德国舰只立即开火。我已命令德国舰只在遇到美国舰只

时不要开火，但在遭到攻击时进行自卫。任何德国军[883]官如果没有采取自卫行动，我将把他送交军

事法庭审判。

11 月 13 日，他又发布一项新的指令，命令德国潜水艇在尽力避免与美
国海军交战的同时，在受到攻击时必须进行自卫。①

潜水艇当然早已这样做了。
10 月 16 日夜间，美国驱逐舰克尔纳号在援助遭受德国潜水艇袭击的护

航队时，发射了深水炸弹，德国潜水艇对它发射鱼雷，作为报复。船员 11
名死亡。这是美国在对德国的不宣而战的战争中的第一批伤亡。*紧接着就有
了更多的伤亡。

10 月 31 日，美国驱逐舰卢本·詹姆斯号在执行护航任务中被鱼雷击沉，
全舰 145 名人员中牺牲了 100 名，包括全部 7名军官。这样，在最后正式宣
战以前很久，一场真枪实弹的战争就已开始了。

日本自有打算

前边已经说过，希特勒给日本派定的任务，不是让美国参加到战争中来，
而是使它置身于战争之外，至少要暂时做到这一点。他知道，如果日本拿下
新加坡，威胁印度，这就不仅对英国是一个严重打击，而且也会把美国的注
意力——以及一部分力量——从大西洋转移到太平洋去。甚至在他请求日本
进攻符拉迪沃斯托克之后，他仍然认为日本这样做不仅是可以帮助他打垮俄
国而且是可以进一步压迫美国继续保持中立的一种手段。说来奇怪得很，不
论希特勒本人还是其他任何德国人，似乎从来没有想到过，日本另有它自己
的一套打算，他们一直到很久以后才明白，日本在没有摧毁美国太平洋舰队、
消除后顾之忧之前，是不敢在东南亚对英国、荷兰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更不
用说从背后进攻俄国了。不错，纳粹征服者对松冈作过保证，说一旦日本与
美国交战，德国一定跟着参加，可是现在松冈已经下野了。此外，希特勒也
曾经常不断地要求日本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集中力量对付英国和苏
联，因为英国和苏联的抵抗使希特勒无法赢得这场战争。这些纳粹统治者不
明白，日本可能首先考虑的是对美国进行直接的挑战。

这并不是说，柏林方面希望日美达成谅解。那将使三国条约的[884]主要
目的——恐吓美国，使它不敢参加战争——遭到破坏。里宾特洛甫在纽伦堡

                                                
① 《海军事务元首会议记录》，1941 年 9 月 17 日，第 108—10 页。
①  同上，1941 年 11 月 13 日。



回答提审人员时，把元首对这个问题的想法作了一个大概是诚实而确切的估
计，不过也就是这一遭：

他［希特勒]害怕，美国和日本一旦达成某种协议，就意味着使美国免除了后顾之忧，美国将会

更快地发动突然进攻或参战⋯⋯他担心他们会达成协议，因为日本有某些集团是希望与美国取得和解

的。①

野村吉三郎海军上将就是这样一个集团中的一员。他于 1941 年 2 月到华
盛顿任日本驻美国大使，从 3月份开始直到最后一刻，与科德尔·赫尔进行
了一系列目的在于和平解决两国分歧的秘密会谈。这些会谈使柏林方面感到
极为不安。*

老实说，德国为破坏华盛顿会谈作了最大努力。早在 1941 年 5 月 15 日，
威兹萨克向里宾特洛甫提交一份备忘录，指出“目前日美之间达成任何政治
协议都是不可取的”。他力陈，除非能防止产生这样一种协议，否则日本将
会脱离轴心。纳粹德国驻东京大使奥特将军经常访问外务省，对赫尔—野村
谈判提出过警告。当美日双方不顾这种警告继续进行谈判时，德国方面又改
用一种新策略，竭力诱使日本把美国放弃对英国的援助和敌视德国的政策作
为日美继续谈判的条件。①

那是 5 月间的事情。到了夏天，情况发生了变化。7 月间，希特勒最关
心的是唆使日本对苏联进攻，而在这同一个月中，由于日本侵入法属印度支
那，赫尔国务卿中断了与野村的谈判。到 8 月中旬，日本政府建议近卫文②

首相与罗斯福总统亲自举行会谈，以便和平解决两国的争端，这才恢复了赫
尔—野村的谈判。柏林方面对日美恢复谈判十分不快，不知疲倦的奥特不久
以后又到东京外务省表达了纳粹方面对这一发展的不快情绪。外务相丰田海
军上将和外务次官天羽甜言蜜语地告诉他，计划中的近卫—罗斯福会谈，只
会有助于实现三国条约的目标。他们提醒他说，三国条约的目标就在于“防
止美国参战”。③

到秋天，正当赫尔—野村谈判继续进行时，威廉街又恢复了[885]春天用
过的老策略。它在东京坚决要求日本方面指示野村向美国提出警告：如果美
国对欧洲轴心国家继续采取不友好行为，德意两国可能要宣战，在这种情况
下，日本将要按照三国条约的规定参加德意一边。这时希特勒仍然不希望美
国参战；他采取这种手段的用意实际上是为了恫吓华盛顿，使它不敢参战，
同时缓和一下大西洋上的美国的敌意。

赫尔国务卿立即获悉德国施加的这种新压力。这是由于当时人们所称的
“魔术”而获悉的。原来美国政府从 1940 年底开始，依靠这种“魔术”，把
日本用绝密电码拍发的电报和无线电报都抄收下来和翻译出来了——不仅是
来往于东京与华盛顿之间的电报，而且还有来往于东京与柏林以及其他各国
首都之间的电报。德国的要求在 1941 年 10 月 16 日由丰田打电报告诉野村，

                                                
①  《纳粹的阴谋与侵略》，附件 B，第 1200 页（在纽伦堡提审里宾特洛甫记录，1945 年 9 月 10 日）。
①  纽伦堡文件 NG—4422E，文件集第 9 卷，《威兹萨克案件》，特莱福斯援引，见上引书，第 102 页。
② 同上，1941 年 5 月问里宾特洛甫和奥特之间许多电报，以及东京《远东审判》中奥特的口供，特莱福斯

援引，见上引书，第 103 页。
③  外务省次官夭羽是 8 月 29 日告诉他的，外相丰田海军上将是 8 月 30 日告诉他的。日本方面关于这两次

会议的记录载《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6 卷，第 546—51 页（纽伦堡文件 3733—PS）。



还附有指示，要野村把德国的要求用一种大为缓和的口气转达给赫尔。①

这一天，近卫政府倒台，换上来的是以狂热好战的东条英机将军为首的
军人内阁。在柏林，与东条一样好战成性的大岛将军，连忙跑到威廉街，向
德国政府说明这个好消息的意义。大岛大使说，东条担任首相意味着日本将
更加靠拢轴心伙伴，华盛顿的谈判将要告终。不知是否故意，他并没有向他
的纳粹朋友们道出停止谈判将必然会导致怎样的结果，也没有谈到东条接任
首相因而将有着比他们所设想的还要多得多的意义，那就是：除非华盛顿会
谈以罗斯福总统接受日本得以自由行动——不是进攻俄国而是占领东南亚—
—的条件而迅速结束，否则日本新政府将决意与美国进行战争。这样一种可
能性从来没有在里宾特洛甫和希特勒的头脑中出现过，他们仍然认为，日本
只有进攻西伯利亚和新加坡并使美国担心太平洋的局势而不敢参战，才对德
国有利。元首一直没有懂得，他的糊涂的外交部长更不用说了，他们所渴望
的赫尔—野村的华盛顿会谈的失败，恰恰会带来他们力图在时机成熟以前要
避免的结果：美国卷进世界冲突中来。*

现在，时间越来越紧了。
11 月 15 日，来栖吉三郎作为帮助野村进行会谈的特使抵达华盛顿。来

栖此人曾出使柏林，签订过三国条约，多少有些亲德倾向。赫尔国务卿不久
便发现这位日本外交使节没有带来什么新建[886］议。赫尔认为，他此行目
的在于力图说服华盛顿立即接受日本的条件，如果不成，则以谈判来麻痹美
国政府，等日本准备就绪，便发动一场迅雷不及掩耳的袭击。①11 月 19 日，
东京给野村发来不祥 的“风向”暗号，赫尔的密码译电员立即翻译出来。在
日本大使馆每天收听的东京短波广播中，如果日本新闻广播员插进“东风，
有雨”的字眼，那就意味着日本政府决定与美国作战。东京方面还通知野村，
在收到“风向”的警报时，立即销毁所有密码和机密文件。

现在柏林方面才意识到要发生什么事了。在发出“风向”电报的前一天，
11 月 18 日，里宾特洛甫突然接到东京一项请求，希望德国与日本签订一项
规定两国不与共同敌人单独媾和的条约。这使他颇为惊异。日本方面所指的
共同敌人是哪些，并没有说清楚，但是很明显，纳粹外交部长是希望以俄国
为第一号敌人的。他“原则上”同意了这项建议，显然是放心地认为日本这
下子终于要履行它将在西伯利亚攻打苏联的含混诺言了。这是十分可喜而及
时的，因为红军在辽阔的战线上的抵抗正日益猛烈，俄国冬天又已到来，它
比原先预计的要早得多。日本对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太平洋滨海各省的进攻，
可能会增添额外压力，促使苏联迅速崩溃。

但是里宾特洛甫的迷梦很快就破灭了。11 月 23 日，奥特大使从东京发
来电报，向他报告说，种种情况表明，日本将要南进，目的在于占领泰国和
荷属婆罗洲的油田，并说日本政府希望知道，一旦日本发动战争，德国是否
将与日本患难与共。这项情报清楚地意味着，日本不是要进攻俄国，而是打
算在南太平洋对荷兰与英国“开战”，而这场战争很可能使日本卷进与美国
的武装冲突中。但是里宾特洛甫和奥特并没有领会到最后这一点。他们在这
段时间中来往的电报表明，尽管他们现在失望地了解到日本不愿意进攻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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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但是却仍然相信，日本的南进将是进攻荷兰与英国的属地，而不会是美
国的属地。像希特勒所希望的那样，山姆大叔将继续放在一旁，等到轮到它
的时候再说。①

纳粹德国在这个问题上所以发生种种误解，主要是由于在这个关键时
刻，日本没有对德国推心置腹，把它的有关美国的重大决定通知德国。赫尔
国务卿由于得到密码译电“魔术”的帮助，消息灵通多了。早在 11 月 5 日，
他便得悉新任外务相东乡茂德已打电报指示野村，以 11 月 25 日为根据日本
方面的条件同美国政府签订协定的限期。日本方面于 11 月 20 日向华盛顿提
出了最后建议。赫尔和罗斯福所以知道这些建议是最后建议，因为两天以后，
“魔术”给他们译出的东乡发给野村和来栖的一份电报就是这样说[887]的，
只是限期延长至 11 月 29 日。

[东乡打电报给大使和特使说]我们所以要求在 25 日以前解决日美关系，有种种为你们所猜测不

到的理由。但假使能于29 日签字⋯⋯我们决定等到那一天。这次我们已下定决心，限期绝对不再改变。

到限期以后，事情就会发生。②

1941 年 11 月 25 日是一个关系重大的日子。
这一天，日本航空母舰特遣舰队驶向珍珠港。在华盛顿方面，赫尔在这

一天到白宫，去，向国防会议提出警告说，国家面临着来自日本的危险，他
并向美国陆海军首脑着重指出日本进行突袭的可能性。同一天，柏林举行了
一个有点奇特的仪式。在这个仪式上，3 个轴心国家以非常盛大而铺张的典
礼延长了 1936 年签订的反共公约。正如有些德国人所说，这是个空洞的姿
态，对于把日本拉进对俄战争没有起丝毫作用，只不过是给专门说大话的里
宾特洛甫一个机会，攻击罗斯福是“头号战犯”，并为被这样一个不负责任
的国家领导人出卖了的“忠实、虔诚⋯⋯的美国人民”洒几滴鳄鱼之泪。

看来，纳粹外交部长已被他自己的话弄得飘飘然了。11 月 28 日，里宾
特洛甫参加了由希特勒主持的一次军事会议，会开得很久。当晚他召见大岛。
这次会谈给日本大使的印象是：德国对美国的态度（用大岛随后拍给东京的
电报所说的话）已经“大大强硬起来了”。希特勒原定在对付美国的准备工
作没有完成以前尽一切力量使美国不卷入战争的政策，看来要放弃了。里宾
特洛甫突然怂恿日本同时对英美进行战争，并且保证第三帝国给予支持。里
宾特洛甫警告大岛说，“如果日本犹疑不定⋯⋯英美的全部军事力量将集中
起来对付日本”。——在欧洲战争还在进行的情况下，这是颇为愚蠢的论点。
他接着说：

希特勒今天说过，在德国、日本同美国之间，在生存权利问题上有着根本的分歧。我们接到报

告，日美谈判由于美国方面采取了强硬态度，实际上已无取得圆满结果的希望。

如果情况属实，如果日本决定要与英国和美国交战，我深信这不仅有利于德日双方的共同利益，

而且必将为日本自身带来有利的结果。[888]

这位矮小精悍的日本大使听了又惊又喜，但是他还想核实一下自己是不
是理解得不错。

他问道：“阁下的意思是不是说，德国与美国之间即将进入实际战争状
态？”

里宾特洛甫迟疑了一下。也许他说得太过头了。“罗斯福是个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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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回答说，“因此谁也说不上他会干出什么来。”
从这位外交部长刚刚说过的话来看，大岛觉得这个回答是奇怪而不能令

人满意的，因此在谈话快要结束时，他坚持再回到主要问题上来。他问道：
假如战争果真扩大到“一直在援助英国的那些国家身上”，德国将采取什么
行动？

[里宾特洛甫回答道]一旦日本与美国交战，德国自然立即参战。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绝无可能

单独与美国媾和。元首在这个问题上是下了决心的。①

这样干脆的保证正是日本政府一直在期待的。不错，这年春天希特勒曾
对松冈作出过同样的保证。但是自从那时以来，希特勒为日本拒绝参加侵俄
战争很不高兴，似乎早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了。现在从日本方面说，剩下的
唯一问题是让德国把它的保证写成书面文件。11 月 29 日，大岛将军兴冲冲
地给东京打了报告。第二天，发来了新的指示，通知他说，华盛顿谈判“现
已破裂”。

[来电指示说]因此，请阁下立即会晤希特勒总理与里宾特洛甫外长，将事态发展的概况秘密地

通知他们。告诉他们：英美两国最近都采取了挑衅态度。告诉他们：英美正计划向东亚各地调集军事

力量，我方必然也将调兵进行对抗。极端秘密地告诉他们：日本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之间存在着由

某种武装冲突而突然爆发战争的极大危险，还要告诉他们：这场战争爆发的时间可能比任何人想像的

还要快。*  ①

日本的航空母舰舰队现在正在驶往珍珠港的途中。东京迫不及待地希望
德国签字。在大岛接到新指示的同一天，即 11 月 30［889]日，日本外务相
与德国大使在东京举行会谈。他对德国大使着重说明，由于日本拒绝对美国
要它退出三国条约的要求让步，华盛顿谈判已告破裂。日本希望德国正确估
计它为共同事业作出的这一牺牲。

“现在已到了作出严重决定的最后关头，”东乡对奥特将军说，“美国
正在认真地准备战争⋯⋯日本并不怕谈判破裂，它希望一旦发生那种情况，
德国和意大利能按照三国条约站在它这一边。”

［奥特在向柏林拍发的电报中说]我回答他，德国未来的立场是无庸置疑的。日本外务相于是说

道，他从我的话中了解到，德国在这种情况下将会认为自己与日本的关系是共命运的关系。我回答说，

照我的看法，德国当然愿意两国在这种形势下有共同的协议。②

珍珠港事件前夕

大岛将军是德奥古典音乐的热烈爱好者。尽管局势如此严重紧张，他还
乘飞机到奥地利去参加莫扎特音乐节。但是这位奥地利伟大作曲家的美妙音
乐，他并没能欣赏多久。12 月 1 日，他接到紧急通知，赶忙回到柏林。一到
大使馆，便看到新发来的指示，要他加紧行动起来使德国在协定上签字。一
点时间都不能耽误。

而现在，里宾特洛甫被逼到墙角里，却迟疑起来。这位纳粹外交部长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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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伦堡 文件 D—656）。
① 《珍珠港袭击》，第 12 卷，第 204 页。截获到的东京电报载《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6 卷，第 308—10

页（纽伦 堡文件 3598—pS）。
② 《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5 卷，第 556—57 页（纽伦堡文件 2898—PS）。



然开始充分意识到，他对日本的轻率许诺所引起的后果了，因此态度变得十
分冷淡，谈话也是闪烁其词。12 月 1 日深夜，他对大岛说，他必须请示元首
后才能作出任何明确的诺言。12 月 3 日，星期三，日本大使再到威廉街催问，
但是里宾特洛甫仍然借词推脱。尽管大岛告诉他情况万分紧急，外交部长的
回答仍然是，他本人是赞成签订书面协定的，但必需等本星期晚些时候元首
从大本营回来以后才成，正如齐亚诺在日记中颇为得意地写到的，希特勒实
际上已飞往俄国南方前线去见冯·克莱施特将军，因为“他的部队由于遭到
一次意外的攻势，正在继续后撤中”。

这时日本方面也求助于墨索里尼，他并未到前线去，12 月 3 日，日本驻
罗马大使拜访墨索里尼，正式要求意大利根据三国条约的规定，在日本与美
国的冲突开始时，立即对美国宣战。大使还希望签订一个规定不单独媾和的
条约。齐亚诺在日记中写道，那[890]个日本译员“像片树叶似地发抖”，墨
索里尼则声称，他是“乐于”同意的，不过要等与柏林方面磋商以后。

第二天，齐亚诺发现德国首都方面的态度极为审慎。
也许他们会同意的[他在 12 月 4 日的日记中开头写道]，因为除此而外，也没有别的办法。但是

德国人越来越不喜欢惹得美国出兵的主张。与此相反，墨索里尼倒是乐意的。

不论里宾特洛甫有怎样的意见——说来奇怪，希特勒仍有几分重视他的
意见——只有这样纳粹统帅自己，才能决定德国要不要向日本作出正式保证
的问题。

12 月 4 日夜间，外交部长显然已得到元首同意签订条约的命令，在深夜
3 点的时候，他给大岛将军送去一份条约草案。条约载明德国将与日本一同
对美国作战，井同意不单独媾和。里宾特洛甫在毅然孤注一掷，跟着元首改
变了两年来一直顽固坚持的政策之后，不由得希望他的盟国意大利也能迅速
仿效行事。

昨晚被里宾特洛甫闹得通宵不安［齐亚诺在 12 月 5 日日记中开头写道］。他两天以来迟迟未给

日本答复，现在却 1分钟也不能等待了。夜间 3点钟，他派马肯森［大使]来访，送来一份关于日本参

战和同意不单独媾和的三国条约的草案。他们要我叫醒领袖，但我没有照办。领袖很高兴。

日本人方面现在己得到一个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已赞同的条约草案，但
是两人都还没有签字，这使他们还是放心不下。日本人怀疑元首之所以拖延，
是因为要求得到交换条件：若要德国参加日本对美国的战争，日本就必须参
加德国对俄国的战争。日本外相在 11 月 30 日发给大岛的电报指示中，就一
旦德国人和意大利人提出这个棘手的问题时该如何应付，发出了几点指示。

如果[他们]问起我们对苏联的态度，告诉他们：我国政府已在 7 月间发表的声明中澄清了我国

对俄国的态度。告诉他们：我国现时的南进行动，并不意味着放松对苏联的压力；如果俄国与英美进

一步携手合作，对我国采取敌对行动，我们准备倾全力对付。但在目前，集中力量用于南方对我有利，

我们暂时不对北方采取任何直接行动。①

12 月 6 日到了。这一天，朱可夫在莫斯科前线发动反攻。德[891]军在
风雪严寒中踉跄后退，这使希特勒有更多的理由要求接受他的交换条件。东
京的外务省为这个问题感到十分不安。海军特遣舰队现在离珍珠港已不远，
珍珠港已在航空母舰上的飞机的航距之内。迄今为止，美国军舰或飞机一直
没有发现这支特遣舰队，这真是个奇迹。但是，它还是随时有被发现的可能。
东京给在华盛顿的野村和来栖发去一份很长的电报，指示他们于第二天，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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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7 日星期日午后 1时正拜访赫尔国务卿，告诉他日本拒绝美国的最新建
议，并着重说明，谈判“实际上已经破裂”。东京现在拼命要求柏林提供书
面的支援保证。但是日本军阀对德国仍然没有推心置腹，没有把第二天即将
对美国进行攻击的消息告诉他们。但是他们越来越担心，除非日本同意不仅
对美国和英国作战而且也对苏联作战，希特勒可能不肯作出保证。东乡无计
可施，只得再给大岛大使发出一份很长的电报，要求他尽力在俄国问题上拖
延一下德国人，除非万不得已不要让步。日本的陆海军将领们尽管自欺欺人
地认为自己有能力对付得了美国和英国，但总还算清醒地认识到，即使有德
国的帮助，日本也不能同时再与俄国交战。东乡在那个决定命运的星期六（12
月 6 日）发给大岛的指示和其他被截获的电报一样，被赫尔国务卿的译电专
家翻译出来，使我们能够窥见在这最后关头日本对第三帝国所玩弄的外交手
腕。

我们希望在战略上的条件成熟以前，避免⋯⋯与俄国发生武装冲突；因此，要使德国政府了解

我们的这种处境，并与他们进行商谈，使他们至少在目前不要坚持在这方面交换外交照会。

向他们详细解释：虽然美国在向苏联运送物资⋯⋯这些物资的质量不好，数量也不大。一旦我

们对美国发动战争，我们将截获美国开往苏联的一切船只。此点务望尽力取得谅解。

但是，如果里宾特洛甫仍坚持要求我方在这个问题上作出保证，由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别无他

法，只有发表一项⋯⋯声明，大意为：我们在原则上将阻止美国通过日本海面向苏联运送作战物资；

同时也使他们同意，允许发表补充声明，大意为：如果从战略上考虑，我们仍有必要避免苏联对日本

作战（我的意思是，我们不能截夺苏联的船只），就不能彻底执行这项保证。[892] 如果德国政府拒

不同意[上述办法]，并以我国参战并缔结一项不得单独媾和的条约为他们同意的绝对条件，那我们别

无他法，只有暂缓签订这项条约。①

日本人其实无须这么担心。希特勒并不坚持要求日本在对美英两国作战
的同时，也对俄国作战。原因是为什么，不仅东京的军国主义者或其他任何
人不明白，也是违反逻辑和难以理解的。虽然，如果希特勒坚持的话，可以
想像，战争的进程也许就会不一样了。

不管怎样，日本方面在 1941 年 12 月 6 日（星期六）晚上，已下定决心
要在太平洋上给美国一个沉重的打击。但华盛顿或柏林方面却没有人知道，
这次打击的确切的地点和时间。这天早晨，英国海军部告诉美国政府一个消
息：发现一支庞大的日本入侵舰队正在穿过暹罗湾向克拉地峡方向驶去，这
表明日本方面将首先进攻泰国或马来亚。下午 9点，罗斯福总统以个人名义
给日本天皇发去一封电报，请他一同寻求“驱散乌云的办法”，同时警告说，
日本军队侵入东南亚将会造成“难以想像的”局势。美国海军部的情报人员
已就日本海军主要舰只的位置起草了最新报告。报告说，绝大部分军舰都在
日本国内港口，其中包括此刻已开到离珍珠港不到 300 英里，正在把轰炸机
发动起来，准备于黎明时起飞的特遣舰队的全部航空母舰和其他舰只。

也是在那一个星期六的夜间，海军部向罗斯福总统和赫尔先生报告说，
日本大使馆正在销毁电报密码。海军方面首先要译出东乡的长篇电报，这份
电报共有 14 个部分，陆陆续续拍发了整整一下午。海军译电员尽快地边收边
译，到下午 9点 30 分，一位海军军官已把前 13 个部分的译文送到白宫。罗
斯福先生正和哈里·霍普金斯在书房里，罗斯福读了电报后说道，“这是说
要爆发战争了”。但是究竟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电报上没有说，总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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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就连野村海军上将也不知道。远在东欧的阿道夫·希特勒也不知道，
而且比罗斯福知道的更少。

希特勒宣战

1941 年 12 月 7 日（星期日）上午 7 点半（当地时间），日本对美国驻
扎在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发动了突然袭击，使柏林和华盛顿方面都猝不及
防。尽管希特勒曾对松冈许下口头诺言，德国将参加日本对美国的战争，里
宾特洛甫也曾对大岛大使作过保证；[893]但是这种保证一直没有签字，日本
方面也丝毫没有向德国人透露过一点关于袭击珍珠港的风声。*而希特勒此刻
又正为了重行整顿在俄国战场上丧魂落魄的将领和狼狈后撤的部队，忙得不
可开交。

当外国广播收听台首先收到偷袭珍珠港的消息时，柏林已入夜了。外交
部新闻司一个官员打电话给里宾特洛甫，把这个震撼世界的新闻告诉他，里
宾特洛甫起初还不相信，并且责怪这个官员打扰了他，大发了一通脾气，他
说，这个报告“很可能是敌人耍的宣传花招”，下令天亮以前不许吵醒他。①

因此，里宾特洛甫在纽伦堡作证时也许说的是真话，不过也就是这一遭：“这
次袭击使我们完全感到意外。我们过去认为日本可能要进攻新加坡或香港，
但我们从不认为，进攻美国会对我们有利。”②可是，同在法庭上所说的正好
相反，他对日本进攻美国实际上是极为高兴的。或者说，他给齐亚诺的印象
是这样的。

晚上，里宾特洛甫打电话来［齐亚诺在 12 月 8 日的日记中这样开头］。他为日本进攻美国感到

高兴。他既然这样高兴，我就不得不向他道贺，虽然我对这件事是否有利并不是很有把握⋯⋯墨索里

尼（也）很高兴。很久以来他就赞成澄清美国和轴心国家之间的关系了。

12 月 8 日（星期一）下午 1时，大岛将军到威廉街，请里宾特洛甫澄清
德国的态度。他要求德国“立即”对美国正式宣战。

［大岛给东京发去的电报称］里宾特洛甫回答说，希特勒当时正在大本营开会，讨论宣战该采

用怎样的形式才能使德国人民有个好印象。他将把你的要求立即转达给希特勒，并尽一切力量促其迅

速实现。

日本大使在给东京的电报中说，这位纳粹外交部长还告诉他，就在 8日
清早，“希特勒已下令德国海军，不论在何时何地与美国船只遭遇，即行攻
击”。③但是这个独裁者在宣战问题上仍拖延不决。*

据元首的记事日历所记，他于 12 月 8 日夜间赶回柏林，第二天上午 11
点钟到达。里宾特洛甫在纽伦堡国际法庭上声称，他曾向领袖指出：按照三
国条约的条款，德国并不一定要对美国宣战，因为日本显然是侵略者。[894]

三国条约的条文规定我们只有在日本自身受到进攻时，才给予援助。我晋见元首，将当前局势

中有关的法律问题作了解释。我对他说，我们固然欢迎在对英国的战争中得到一个新盟友，但是如果

对美国宣战⋯⋯则又意味着增加一个必须对付的新敌手。

我对他说，根据三国条约的规定，既然发动进攻的是日本，我们就没有必要正式宣战。元首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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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了好一阵，然后给了我一个明确的决定。“如果我们不站在日本方面，”他说，“从政治上说，条

约就不存在了。但这还不是主要的理由。更主要的是，美国已经在向我们的舰只开火。他们在这场战

争中一直是一个有力的因素。由于他们的行动，他们早已造成战争的局面了。”

元首当时认为，美国现在要对德国进行战争是明摆着的事情。因此他命令我把护照发给美国外

交代表。②

罗斯福和赫尔在华盛顿一直在充满信心地等待着希特勒作出这个决定。
他们在 12 月 8 日对日本宣战以后，就受到相当大的压力，要他们让国会通过
对德国和意大利宣战的决议。但是他们决定等等再说。珍珠港的遭到轰炸，
已解除了他们进行宣战的一个束缚，现在，手头掌握的若干情报更使他们相
信，一意孤行的纳粹独裁者将会解除他们的另一个束缚。*他们曾经仔细研究
了 11[895]月 29 日大岛大使从柏林发往东京而被美国截抄的电报，①其中谈
到里宾特洛甫曾经对日本方面作出保证：一旦日本与美国“交战”，德国一
定与日本站在一边。在这项保证中，并没有说明德国只有在确定了谁是侵略
者之后，才给予援助。这是一张空白支票。美国肯定认为，日本人此刻一定
正在柏林嚷着要求兑现。

这张支票终于兑现了，但那是在希特勒再度犹豫之后才兑现的。
12 月 9 日，他回到柏林的当天，便下令召集国会开会，但是后来又把会

议拖延了两天，一直到 11 日才开会。显然，正如里宾特洛甫后来所说，他已
下定了决心。他受够了罗斯福对他本人和纳粹主义的种种攻击；他不能再忍
受美国海军在大西洋对德国潜水艇的战争行动，雷德尔曾为此跟他唠叨了差
不多一年。他日益仇恨美国和美国人，而且有一种日益增长的倾向——后患
无穷地低估了美国的潜在力量，从长远来说，这一点对他更有不利的后果。*

与此同时，他又大大过高估计了日本的军事力量。看来他真的相信一旦
有世界上最强海军的日本在太平洋上收拾了英美之后，便会掉过头来进攻俄
国，帮助他完成征服东方的大业。几个月之后，他对一些部下确实说过这样
的话：他认为日本的参战，“对我们有着非凡的价值，即使光是从它所选择
的时间来看”。

日本人选择的时间事实上正是俄国寒冬的意外困难使我军士气遭到严重压力的时候，也正是德

国人都十分担心美国早晚要参加冲突的时候。因此从我们的立场看，日本的参战再及时也没有了。①

日本对美国在珍珠港的舰队发动突然而猛烈的袭击，无疑也[896]受到希
特勒的赞赏——他之所以赞赏，更由于这种“突袭”正是他自己最得意的拿
手好戏。12 月 14 日，他在给大岛大使颁发德国雄鹰大十字金质勋章时，表
示了这种看法：

你们用这种办法宣战，做得对！这种办法是唯一正确的办法。

他说，这与他“自己的做法”是一致的。
这种做法就是谈判尽可以谈下去。但如一方发现另一方只是为了进行拖延，为了欺骗和侮辱对

方，而不愿意达成协议，一方则必须进行打击——自然越重越好——不必为宣战手续浪费时间。他听

到日本头一批战役的消息时感到十分宽慰。他自己就常常以极大耐心进行谈判，例如与波兰和与俄国

的谈判。但是当他看出对方不愿意达成协议时，便不通过任何手续，发动突然的进攻。他将来还要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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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做。①

希特勒所以这样仓促决定把美国列进他的死敌名单中，另外还有一个理
由。在那一个星期中曾出入总理府和外交部的施密特博士，明白地指出了这
一点。他后来写道：“我得到的印象是，希特勒虽然也估计到美国会宣战，
但由于他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威望欲，要由自己首先宣战。”②希特勒在 12 月
11 日向国会所作的演说也证实了这一点。

“我们将总是先动手，”他对那些欢呼的议员们说，“我们将总是先下
手！”

真的，柏林在 12 月 10 日深怕美国先宣战，里宾特洛甫严令德国驻华盛
顿代办托姆森，丝毫不得有什么疏忽大意以致将希特勒第二天的行动计划泄
露给美国国务院。

12 月 10 日纳粹外交部长通过一份长电给托姆森发去了宣战声明全文。
他自己一定要在 12 月 11 日下午两点半在柏林把这个声明交给美国代办。托
姆森奉令在 1小时以后，即柏林时间 3点半准时把宣战声明送交赫尔国务卿，
要求发给他护照，并把德国的外交代表事务委托瑞士代理。里宾特洛甫在电
报的末尾警告托姆森，在递交这一照会以前，切勿与美国国务院进行任何接
触。他说，“我们希望在任何情况下不要让美国政府抢先这一步”。

不论希特勒为何犹豫不决，使国会会议延期了两天，但从缴获到的德国
外交部与驻华盛顿大使馆之间的来往电文中以及外交部其他文件中可以清楚
看出，元首实际上在 12 月 9 日，即他从俄国前线的大本营回到首都的当天，
即已作出要对美国宣战的重大[897] 决定。看来这位纳粹独裁者之所以要延
迟两天，并不是为了作进一步的考虑，而是为了反复推敲他的国会演说，以
便使向美国宣战一事能对德国人民产生应有的效果。希特勒深深了解，德国
人民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是记忆犹新的。

12 月 9 日，汉斯·狄克霍夫奉命起草一份关于罗斯福反德活动的长篇清
单，以便元首在国会演说之用。*狄克霍夫当时在名义上仍然是德国驻美大
使，但自从 1938 年秋两国撤回主要外交使节以来，他一直在外交部无所事
事。

也是在 12 月 9 日，托姆森在华盛顿接到指示，要他焚毁电报密码和机密
文件。这天午前 11 点 30 分他急电柏林：“一切均已按指示采取了措施。”
现在他才开始意识到柏林在闹什么鬼了。当夜，他密告德国外交部：美国政
府显然也知道了。他说：“此间相信，德国将于 24 小时以内对美国宣战，至
少是断绝外交关系。”*

希特勒在国会里：12 月 11 日

12 月 11 日，希特勒在国会中对那些机器人似的议员们发表演说，为他
的对美宣战进行辩护。这篇演说的主要内容是对弗兰克林·D·罗斯福进行人
身攻击，指责这位美国总统为了掩盖“新政”的失败而挑起战争。他大声咆
哮道，“只有”受到百万富翁和犹太人支持的“这个人”“应对第二次世界
大战负责”。长期以来，他对这个人积累下来的满腔郁愤，如今一下子迸发

                                                
① 《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5 卷，第 603 页（纽伦堡文件 2932—PS）。
②  施密特著上引书，第 237 页。



成冲天怒火。这个人自始至终阻挡着他独霸世界的道路；这个人曾三番五次
痛斥[898]他；正当英伦三岛遭到沉重打击而岌岌可危的时候，这个人却对它
进行有力的援助；这个人的海军又在大西洋中使他屡遭挫折。

现在请允许我对那个以这个人为代表的另一半世界明确表示我的态度。正当我国军队在冰天雪

地中奋战的时候，这个人却狡猾地喜欢发表炉边谈话，这个人是这次战争中的头号罪犯⋯⋯

这个称作总统的人对我进行的侮辱性攻击，我是不屑理会的。他把我叫做匪徒，实在是无聊透

顶。归根到底，这个字眼，无疑不是在欧洲而是在美洲创造出来的，因为在欧洲这里没有这种匪徒。

再说，我也不是罗斯福所能侮辱得了的，因为我认为他是狂人，和威尔逊一样的狂人⋯⋯他始而煽动

战争，继而颠倒是非，再用基督教的伪善外衣把自己可耻地掩盖起来，然后慢慢地、肯定地把人类引

向战争，还赌咒发誓请上帝来证明他进攻别人是多么正当。——简直跟从前共济会会员惯用的那一套

手法一模一样⋯⋯

罗斯福犯下了一系列违反国际法的严重罪行。德国人和意大利人的船只及其他财产所受的非法

侵夺，被拘留而失去自由的人受到威胁和掠夺。罗斯福日益嚣张的挑衅最后竟发展到这般地步：他命

令美国海军在任何地点袭击并击沉悬挂德国和意大利旗帜的船只，这是对国际法的粗暴违反。美国部

长们对于用这种犯罪手段击沉德国潜艇竟还大肆吹嘘。德国、意大利的商船遭到美国巡洋舰的袭击和

劫夺，船员遭到监禁。

多年以来，德国和意大利虽然受到罗斯福总统的令人无法忍受的挑衅，却仍一直进行真诚努力，

以防止战争的扩大并保持与美国的关系，这种努力现在已因此归于失败了。

罗斯福要把“反德情绪煽到战争的高峰”的动机是什么？——希特勒问
道。他解释有两个原因。

我深深了解，罗斯福的思想与我的思想有着天壤之别。罗斯福出身富家，他所属的那个阶级在

民主国家中有一帆风顺的坦途。我只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得靠勤勉工作才能打开一条出路。第一次

世界大战爆发时，罗斯福的地位使他只知道战争的好处，这种好处是那些在别人流血时大做生意的人

所享受的。我只是一个执行命令的普通士兵，战后复员归来，自然仍和 1914 年秋天一样穷困潦倒。我

和千百万的人共命运，而弗兰克林·罗斯福则是和所谓“上层的一万家”的人共命运。

战后，罗斯福做起金融投机的买卖来。他从通货膨胀中，从别人的不幸中谋利，而我呢⋯⋯躺

在病院里⋯⋯[899]

希特勒又花了一些篇幅继续作这种不伦不类的对比，然后才谈到他的第
二点：罗斯福想利用战争来逃避他做总统失败的后果。

国家社会党开始在德国执政与罗斯福当选总统是在同一年⋯⋯他接受的国家在经济上凋敝不

堪，我接管的国家则由于民主制度而面临着全面崩溃当德国在国家社会党的领导下，出现了史无前例

的经济恢复和文化艺术的复兴时，罗斯福总统却没有使他的国家得到丝毫的进步⋯⋯这是不足为奇

的，只要我们记住，他所号召支持他的那些人，或者不如说，把他叫来的那些人，都属于犹太分子，

他们的利益只在瓦解而不在建立秩序⋯⋯

罗斯福的“新政”立法是完全错误的。毫无疑问，继续执行这样的经济政策，即使是在和平年

代，也会把这位总统搞得焦头烂额，尽管他有如簧之舌也是枉然。他如果是在一个欧洲国家搞这一套，

迟早要被控犯有故意浪费国家财富的罪名，给送上国家法庭；恐怕还难免被控犯有非法谋利罪而被送

上民政法庭。

希特勒以为美国孤立主义者和一大部分实业界人士对罗斯福的“新政”
也有这样的评价，至少是也有一部分这样的评价。他竭力想利用这一点。他
哪里知道自从珍珠港事变以后，这些集团的人士和全体美国人民一样，都已
一致支持他们的国家了。

美国有许多人，其中还包括身份很高的人［他继续说，暗指上边谈到的那些集团的人士］，已

经看出并完全认识到这个事实了。罗斯福已有渐成众矢之的之势。他设想解救的办法唯有一条，就是



把公众的注意力从国内转移到对外政策方面⋯⋯在这一点上，他周围的犹太人支持了他⋯⋯犹太人的

一切穷凶极恶的卑鄙手段都汇集到此人周围，他则伸出手来。

于是美国总统越来越致力于制造冲突⋯⋯多少年来这个人只有一个希望：在世界上的某一个地

方爆发一场冲突。

希特勒接着又历数了罗斯福在这方面的活动。他从 1937 年罗斯福在芝加
哥发表“隔离演说”*说起。“现在他［罗斯福]害怕，”希特勒大声叫道，
“如果欧洲实现和平，他在扩军方面浪费的千百万美元就要被看作是明显的
欺骗，因为事实上并没有人想进攻美国——因此他一定要挑惹别人进攻他的
国家。”

这个纳粹独裁者由于德美关系终于破裂似乎感到欣慰，他还要让德国人
民也同他一样感到欣慰。

我认为大家一定感到欣慰，现在总算有一个国家，为真理和正义遭到史[900] 无前例的无耻糟

蹋而首先提出了抗议⋯⋯日本政府在与这个人进行了多年的谈判以后，也终于再也不能容忍他的无耻

欺骗了。这个事实使我们全体德国人民，我想还有全世界一切正直的人民，都深深感到满意⋯⋯美国

总统最后总该懂得——我这样说只是因为他智力有限——我们已看透了他孜孜以求的目标是一个接一

个地摧毁别的国家⋯⋯

至于德国，它不需要罗斯福先生或丘吉尔先生，更不用说艾登先生，大发慈悲。它只要求它自

己的权利！它将为自己赢得这种生存的权利，哪怕有 1千个，1万个丘吉尔和罗斯福合谋反对它⋯⋯

因此我已安排好在今天把护照发给美国代办，以及下列⋯⋯①

讲到这里，国会议员们一跃而起，大声欢呼，元首的话淹没在一片疯狂
的喧闹声中。

没有多久，下午两点半，里宾特洛甫以极其冷淡的态度接见了美国驻柏
林代办利兰·毛里斯。他让毛里斯站着，听他宣读德国的宣战声明，随后给
他一份抄件，就打发他走了。

［声明说]尽管从这次战争爆发以来，德国方面在与美国的来往中一直严格遵守国际法的规定，

美国政府对德国终于采取了明显的战争行为。这就在实际上造成了战争状态。

为此，德国政府决定与美国断绝一切外交关系，并且宣布，在罗斯福总统造成的这种情况下，

德国也同样认为自即日起已与美国处在战争状态。①

这天上演的这出戏的最后一幕是签订德、意、日三国协定，协定宣布三
国“在对美英联合作战取得胜利以前，绝不放下武器”、也不单独媾和的“不
可动摇的决心”。

仅仅 6个月以前，阿道夫·希特勒在一场在他看来胜利已经在握的战争
中，面对的只是一个在围困之中的英国。可是现在，他出于有意的选择，使
自己处于与世界上 3个最大工业强国相对抗的斗争中。在这一场斗争中，归
根到底，军事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经济力量。这 3个敌国的人力合在一
起，也大大超过了 3个轴心国家。在 1941 年岁末 12 月这多事的一天，希特
勒和他的陆海军将领们看来都没有头脑清醒地好好权衡一下这些事实。［901]
聪明的德国参谋总长哈尔德将军在 12 月 11 日的日记中，竟没有把德国已对
美国宣战的事情记载下来。他只提到那天晚上他听了一个海军上校所作的关
于“日美海战的背景”的讲演。日记其余部分写的全是从俄国前线许多情况
紧急的地方陆续传来的坏消息。这些消息，也许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已无

                                                
①  希特勒讲话的部分译文载戈登· W·普伦吉（所编）的《希特勒言论 集》，第 97 页，第 367—77 页。
① 英丈译本载《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8 卷，第 432—33 页（纽伦堡文件 TC—62）。



暇设想将来会有这么一天，他的力量日衰的部队可能还得和来自新世界的生
力军交手的问题。

雷德尔海军元帅对希特勒的这一行动确实是欢迎的。第二天，12 月 12
日，他和元首谈话，宽慰后者说，“由于日本的有效干预，大西洋的局势将
会有所缓和”。他谈到兴高采烈时说道：

已经得到情报：有些[美国]军舰正从大西洋调往太平洋。太平洋方面肯定需要更多的轻型军舰，

特别是驱逐舰。运输船只会有大量需要，因此可以预料美国会从大西洋撤出商船。英国的航运任务将

趋紧张。

希特勒在这样不顾前后作出孤注一掷的决定以后，现在却突然满腹狐疑
起来，他有几个问题要向海军元帅提出。元帅“是否认为敌人在最近将来会
采取步骤，占领亚速尔群岛、佛得角，甚至进攻达喀尔，以挽回在太平洋遭
到挫折而丧失的威信”？雷德尔认为不会。

［他回答道]在未来几个月中，美国将把它的全部力量集中到太平洋。英国由于巨型军舰已遭到

惨重损失，也不愿再作任何冒险。*他们看来也没有运输能力执行这种占领任务或提供补给。

希特勒要问的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美国和英国有无可能暂时放弃
东亚，以便首先击败德国和意大利？”海军元帅也请他不必担心。

［他回答道]敌人不可能放弃东亚，即使是暂时放弃也不可能；英国如果这样做，将严重危及印

度，同时，只要日本舰队占上风，美国也不可能从太平洋撤出舰队。

雷德尔为了鼓舞元首情绪起见，又报告说：6艘“巨大的”潜[902]水艇
将“尽速”开往美国东海岸。①

德国侵俄的战局既已弄到那种地步，隆美尔的部队又在北非后撤，德国
最高统帅和他的军事首脑的注意力很快便从新的敌人方面移开。他们肯定地
认为，这个新的敌人在遥远的太平洋上已忙得无暇西顾了。直到过了一年之
后，他们才回过来再去考虑这个新敌人的问题。而这一年，将是战争期间最
关紧要的一年，是出现伟大的转折点的一年，它不仅将无可更改地决定这场
冲突的结局（在整个 1941 年中，德国人都认为战事差不多已经结束，德国差
不多已经胜利了），而且要决定第三帝国的命运。第三帝国由于初期获得了
惊人胜利，地位扶摇直上，迅速地升到今人头晕目眩的高度，希特勒当真相
信，而且宣称，他的这个帝国将会昌盛千秋。

随着 1942 年新年的临近，哈尔德日记中的记载也越来越有不祥的兆头
了。

“又一个黑暗的日子！”他在 1941 年 12 月 30 日用这句话开始他的日记，
这一年除夕那天的日记也以此开头。这位德国参谋总长对就要发生的可怕的
事情有了预感。

                                                
① 《海军事务元首会议记录》，1941 年，第 128—30 页（12 月 12 日）。



第二十六章  伟大的转折点：1942 年——斯大林格勒和阿拉曼

［903]
密谋分子恢复了活动

希特勒的侵俄大军在 1941 年冬天受到严重的挫折，一批陆军元帅和高级
将领的受到撤职处分，这两件事重新燃起反纳粹密谋分子心头的希望。

只要军队以破竹之势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只要德军和德国的荣耀直上
云霄的时候，密谋分子是无法使高级将领们对反叛发生兴趣的。但是现在，
至今天下无敌、不可一世的德国军队碰上了堪与匹敌的强手，在风雪严寒中
败退；半年以来死伤兵员已过百万大关；大批最著名的将领被不容分说地撤
职，其中有些人，例如霍普纳和斯波纳克，当众受到凌辱，而大多数人也受
到了侮辱 并成为这个残暴独裁者的替罪羔羊。*

“时机看来差不多成熟了”，哈塞尔在1941 年 12 月 21 日的日记中满怀
希望地说。他和他的同谋分子确信，普鲁士军官团不仅（904）由于他们身受
不体面的待遇，而且由于最高统帅在俄国严寒时节疯狂地把他们和他们的军
队带到灾难边缘，一定会感到不满。前面已经谈过，密谋分子一直相信只有
兵权在握的将军们才有推翻纳粹暴君的实际力量。现在正是他们还来得及动
手的最后机会。最重要的是要抓紧时机。他们看到，在进攻俄国遭到失利、
美国又已参战以后，战争已不再有胜利的希望了。但是也还不能说战争已经
失败。他们认为，如果在柏林建立起一个反纳粹的政府并且讲和的话，还有
可能得到有利的和平条款，使德国仍然成为一个主要强国，也许至少还可以
保全希特勒获得的若干利益，例如奥地利、苏台德和波兰西部。

即使在 1941 年夏未击败苏联仍然大有希望的时候，他们就在反复盘算着
这些念头。8月 19 日，丘吉尔和罗斯福起草了大西洋宪章，这个宪章的内容
给他们当头狠狠一棒，特别是其中第八条规定：在战后普遍裁军协定签订以
前，德国必须解除武装。对哈塞尔。戈台勒、贝克等反对派成员来说，这意
味着盟国并不想将德国纳粹分子和非纳粹分子区别对待，并且，如哈塞尔所
说，“证实了英美两国不仅是在对希特勒作战，而且要摧毁德国，使它失去
防卫能力”，的确，对于这位现在正专心致力于反叛希特勒，却决心要为一
个没有希特勒的德国获得尽量多的东西的贵族出身的前任大使来说，大西洋
宪章的第八条，“破坏了取得和平的一切合理的机会”。②他在日记中就是这
么说的。

尽管大西洋宪章的条文使密谋分子大失所望，但是大西洋宪章的公布，
看来又促使他们行动起来，哪怕只是因为它使他们感到，必须在还来得及的
时候干掉希特勒，以便使反纳粹的政权能为仍然占有大半个欧洲的德国在讲
和中有利地进行讨价还价。他们并不反对利用希特勒的战果来为德国争取最
为有利的条款，8 月底，哈塞尔、波比茨、奥斯特、杜那尼和国内驻防军参
谋长弗雷德里希·奥尔布里希特将军在柏林举行了一系列会谈。用哈塞尔的
话来说，会谈的结果是，“德国爱国者”（他们这么自称）要向盟国提出“十
分温和的要求”，但是“有一些权益则不能放弃”。这些要求和权益是什么，
哈塞尔没有说；但我们从他的日记中其他部分可以看出：这等于是坚持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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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 年的东部边界，加上奥地利和苏台德区。
但是时间日益紧迫了。8 月底，哈塞尔在与其同党开完最后一次会议之

后在日记中写道：“他们一致认为，再拖下去就太晚了。等到我们获胜的机
会显然已不复存在，或者说微不足道的时候，就没有办法了。”③

他们曾经做过一些努力，劝诱东线战场上的重要将领，在进攻俄国的夏
季战役中把希特勒逮捕起来。这种做法肯定是得不到[905]什么效果的。因为
这些将领们在战争初期获得惊人胜利的情况下，根本不会想到要推翻这个使
他们能获得这样胜利的机会的人。不过这些努力在军方人士的心中也确实播
下了一些种子，它们以后会萌芽成长起来。

这年夏天在陆军中策划密谋的核心是在冯·包克陆军元帅的司令部里，
他的中央集团军正向莫斯科挺进。包克参谋部中的海宁·冯·特莱斯科夫少
将是密谋集团的首脑人物，他早年对国家社会主义的一股热情己完全消失，
使他终于成为密谋者队伍中的一员。协助他的有他的副官费边·冯·施拉勃
伦道夫，还有他们安置在包克那里当副官的两个同党汉斯·冯·哈尔登堡伯
爵和海因里希·冯·莱恩道夫伯爵，这两人都是德国著名世家的子弟。*他们
为自己规定的任务之一是对陆军元帅包克进行工作，劝他在希特勒访问集团
军司令部时把他逮捕起来。但是对包克做工作可不是一桩容易的事情。包克
虽然口口声声说厌恶纳粹主义，但是他依靠它的庇荫，官运亨通，而且他为
人爱好虚荣，野心勃勃，根本不会在这场赌局的这个阶段干冒险事情。有一
次恃莱斯科夫试图向他指出，元首正在把国家引向灾难，包克听了大声说道：
“我不许攻击元首！”④

特莱斯科夫和他的年轻副官给浇了一盆冷水，但是并没有气馁，他们决
定自己动手干。1941 年 8 月 4 日，元首巡视设在包里索夫的集团军司令部。
他们计划当他从飞机场驱车到包克的住处时，把他逮捕起来。但是这些策划
反叛的人这时还不是行家，他们没有考虑到元首的保安措施。希特勒左右前
后密布着党卫队的警卫，而且他拒绝乘坐集团军方面派来的汽车，他预先调
来了自己的车队，供从机场到市区之用。这就使那两个军官根本无法接近他。
这次失败——类似这样的失败显然还有过几次——给陆军中那些密谋分子不
少教训。第一点教训是，要想抓到希特勒并不容易；他总是戒备森严的。另
一点是，即使抓住他或逮捕了他也并不解决问题，因为重要将领一个个不是
胆小怕事，就是由于作过忠诚宣誓，麻醉过深，不会帮助反对分子接着干下
去。大概到了这个时候，即 1941 年秋天，陆军中有些年轻军官，其中大部分
如施拉勃伦道夫等都是部队的文职人员，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杀死希特
勒是最干脆的，也许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因为这样一来，那些胆小怕事的将
军们就可以从他们对领袖的忠诚宣誓中解放出来，拥护新政权并使陆军支持
它。

但是在柏林的策划反叛的头目仍然不打算把事情闹大到这样地步。他们
正在策划一个叫做“隔离行动”的愚蠢计划。由于某种理由，他们认为这个
计划一方面可以使那些将军们不至于背弃自己效忠元首的誓言而在良心上得
到安慰，同时又可以帮助他们[906]为德国除掉希特勒。他们的想法一直到今
天还令人难以理解。不过他们的计划是这样：东线和西线的高级司令官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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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先约好的暗号，一齐拒绝服从作为总司令的希特勒的命令。这当然会使将
领们破坏服从希特勒的誓言，但是柏林的诡辩家们却装作看不到这一点。他
们解释说，不管怎么样，这个计划的真正目的在于制造混乱局势，这种局势
一出现，贝克依靠国内驻防军在柏林的部队的帮助，就夺取政权，解除希特
勒的职务，并宣布国家社会主义为非法。

但是国内驻防军并不成其为一支军事力量。它只不过是一批乌合之众的
新兵，在作为补充兵员调往前线之前受一点基本的军事训练。这次冒险要想
真正获得成功，必须把在俄国前线或占领区统率着老兵的若干高级将领争取
过来才成。其中一位似乎是当然人选，他就是曾参加过哈尔德想在慕尼黑时
代逮捕希特勒的密谋、现任西线总司令的冯·维茨勒本陆军元帅。1942 年 1
月中，密谋分子派遣哈塞尔去与维茨勒本和驻比利时军事司令官亚历山
大·冯·福肯豪森将军会谈，策动他们参加新的密谋计划。曾任大使的哈塞
尔因已受秘密警察的监视，只得打着巡回讲学的幌子到处向德国军官和占领
区的文官讲演，题目是《生存空间和帝国主义》。讲演期间，他先后在布鲁
塞尔与福肯豪森、在巴黎与维茨勒本进行过秘密会谈。他对这两个人，特别
是后者，获得良好的印象。

当许多其他的陆军元帅在俄国大显身手的时候，维茨勒本被搁在法国这
条次要的战线上，感到手痒难耐。他对哈塞尔说，“隔离行动”是不切实际
的想法，只有采取直接行动推翻希特勒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他愿意担当领
导的任务。他认为，1942 年夏季德国军队重新在俄国发动进攻的时候，也许
是采取行动的最好时机。为了准备这一天，他希望动点小手术，先把身体弄
好。不幸得很，这项决定却给这位陆军元帅和那些同谋者带来了严重后果。
维茨勒本和腓德烈大王等人一样患有痔疮。*为了解除痔疮的病痛，动手术本
来是平常的事。但是当这年春天维茨勒本请短期病假去动手术时，希特勒却
乘机免去了他的现役职务，派伦斯德接替他的工作。而伦斯德尽管最近还遭
到过领袖的不客气的对待，并不想参加反对希特勒的密谋。这么一来，密谋
分子发现他们在陆军中寄予最大希望的人，成了一个没有一兵一卒的陆军元
帅。没 有兵力，是无论如何也建立不了新政权的。

密谋的领导人大失所望。他们接连举行秘密会议，筹划对策，[907]但不
能克服他们的沮丧情绪。哈塞尔于 1942 年 2 月底的一次会议之后写道：“看
来目前对希特勒是没有什么办法可想了。”⑤

但是在下列两个方面要做的事情并不少：一是解决关于他们在废黜希特
勒之后究竟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德国政府的问题；一是加强他们的临时拼
凑、至今效率极低的组织，以便一旦时机到来时能够接管政府。

在抵抗运动的领导人中，绝大多数都是上了年纪的保守分子，他们的要
求之一是恢复霍亨佐伦皇朝的君主政体。但是在霍亨佐伦皇室中由哪个亲王
登上宝座，却一直未能取得一致意见。密谋分子中的一名文职领导人员波比
茨希望由皇太子登位，但在其他人中，大多数都对皇太子深恶痛绝。沙赫特
赞成皇太子的长子威廉亲王，戈台勒赞成威廉二世的幼子普鲁士的奥斯卡亲
王。大家一致的是：都不考虑德皇的四子、绰号叫做“奥咸”的奥古斯特·威
廉亲王，因为他是狂热的纳粹分子，党卫队的分队长。

到了 1941 年夏天，大家大致同意帝位的最适当人选是皇太子的次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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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当时在世的年龄最大的儿子路易一斐迪南亲王。*当时他正 33 岁，在迪尔
伯恩的福特汽车工厂工作过 5年，现在在汉莎航空公司当雇员，接近并同情
密谋分子。这个风度翩翩的年轻人终于成了霍亨佐伦皇室中最孚众望的人
选。他跟得上20 世纪的潮流，是个讲民主、有脑筋的人。而且他有一个美丽、
聪慧而勇敢的夫人，即以前的俄国女大公寇拉公主。还有，对密谋分子来说
当时是最为重要的一点，他还是罗斯福总统的私人朋友。1938 年他们夫妇在
美国度蜜月时，罗斯福曾邀请他们到白宫作过客。

哈塞尔和他的几个朋友并不完全认为路易—斐迪南是理想的人选。1941
年圣诞节前后，哈塞尔在日记中无可奈何地写道：“他缺少许多非有不可的
品质。”但是他还是同意了别人的意见。

哈塞尔最感兴趣的是德国政府未来的政体和性质。早在上一年年初，他
在与贝克将军、戈台勒和波比茨商量以后，制定了一个过渡时期纲领，1941
年末又作了进一步修改。⑥这个纲领规定：恢复个人自由；在正式宪法通过以
前，由一位摄政执掌国家最高权力；这个摄政作为国家元首，可以任命政府
和国务委员会。戈台勒和密谋分子中的几个工会方面的代表不赞成这样使权
力过于[908]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的做法，建议立即举行公民投票，使临时政权
得到群众支持，而表明其民主性质。但是由于缺少更好的办法，大家这才把
哈塞尔的方案作为一个原则性的声明接受下来。后来这个方案为 1943 年制定
的一个自由而开明的纲领所代替，后者是在赫尔莫特·冯·毛奇伯爵所领导
的克莱骚集团的压力下制定出来的。

1942 年春，密谋分子终于正式选定了一个领袖。他们一致承认贝克将军
为领导，不仅因为他的才智和品德，而且因为他在将领中的威信和在国内外
的声望。但是由于他们没有加紧组织起来，因此实际上也就没有让他担当起
领导的责任。哈塞尔等少数人尽管对这位前参谋总长十分敬佩，却并不完全
信任。

1941 年圣诞节前不久，哈塞尔在日记中写道：“贝克的最大缺点在于空
论太多，正如波比茨所说，他是一个战术家，却缺少意志力。”后来事实证
明，这个评价并非毫无根据，将军的这种优柔寡断性格和严重缺乏采取行动
的意志，日后证明是极其不幸的。

虽然如此，到了1942 年 3 月，密谋分子经过多次秘密会议以后还是决定
“必须由贝克主持一切”（哈塞尔语）。到了月底，这位大使又写道，“贝
克已正式被接受为我们集团的领袖”。⑦

但是人们从他们遗留下来的记载可以看到，在这段期间，他们的密谋活
动仍然茫无头绪。在他们的无休无止的会议上，甚至最积极的成员也一直笼
罩在一种很不现实的气氛之中。到这年春天，他们知道希特勒正在计划，等
俄国的地面干燥以后，立即重新发动进攻。他们认为，这只会使德国在无底
洞中越陷越深。但是，尽管他们谈得很多，却未见有所动作。1942 年 3 月 28
日，哈塞尔坐在他的埃本豪森乡村别墅中写下这样的日记：

临离开柏林的前几天，与那森*、贝克和戈台勒作了详谈。前景不甚美妙。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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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怎能美妙得起来呢？连个行动计划都没有。得马上行动起来，趁现
在还有时间。

在战争的第三个春天到来的时候，阿道夫·希特勒却有他的计划——而
且他有实现这些计划的坚强意志。

德军在战争中的最后一次大攻势
[909]

由于希特勒愚蠢地不让德军在俄国及时撤退，造成了重大的伤亡和武器
损失，使得许多指挥人员锐气大伤，也使 1942 年 1 月、2月间几个星期中的
局面有几乎无法收拾的危险。尽管如此，希特勒死守活拼的疯狂决心无疑也
有助于抵挡来势汹涌的苏军。德国军人的勇敢和坚韧的传统精神也起了作
用。

俄国军队在北起波罗的海南至黑海的战线上发动的进攻，到了 2 月 20
日劲头已经过去了。3 月底，又到了泥泞季节，血流成河的漫长战线相对地
沉寂下来。双方都已精疲力尽了。1942 年 3 月 30 日德国陆军的一份报告透
露了这一回冬季战役中遭到了多么惨重的损失，东线全部 162 个作战师中，
只有 8个师还有进攻的能力。16 个装甲师中，只剩下 140 辆坦克可供使用—
—比 1个师的正常数字还要少。⑨

当部队休整时，现在身兼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和陆军总司令的希特勒，就
己在忙于制定夏季攻势的计划了。其实还要早得多，早在隆冬时期部队仍在
冒着风雪后撤时，他就在这么做了。这些计划不如去年那样野心勃勃。现在
他才开始明白，要经过一次战役就摧毁红军的全部力量是不可能的。这年夏
天，他将把大部分力量集中在南线，证服高加索油田、顿尼茨盆地工业区、
库班的小麦产区，并拿下伏尔加河上的斯大林格勒。拿下这些地方，可以达
到几个重要目标：使苏联失去为继续进行战争所迫切需要的石油、大量粮食
和工业，另一方面却可使德国得到几乎同样急需的石油和粮食的来源。

希特勒在即将发动夏季攻势时，对倒霉的第六军团司令保罗斯将军说：
“如果我拿不到迈科普和格罗兹尼的石油，那么我就必须结束这场战争。”⑩

斯大林很可能也说过差不多同样的话，为了把战争坚持下去，他也必须
保持高加索的油田。斯大林格勒之所以变得如此重要，原因就在于此。德国
占领斯大林格勒，就可以封锁住通过黑海和伏尔加河向俄国中部运送石油的
最后的主要路线，如果高加索油田还保持在俄国人手中的话。

希特勒不仅需要石油发动飞机、坦克、卡车，还需要人来补充他的兵员
日减的部队。冬季作战结束时伤亡总数是 1167835 人，病员还不包括在内，
后备兵员不足弥补这样的损失。最高统帅部向德国的盟国——还不如说是仆
从国家——要求提供更多的部队。早在冬天，凯特尔元帅匆忙赶到布达佩斯
和布加勒斯特，为夏季攻势征募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军队，整师整师地征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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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林，最后甚至希特勒也亲自出马，请求墨索里尼提供意大利军队。
1942 年 1 月底，戈林到达罗马，点收意大利向俄国战线增援[910]的部

队。他向墨索里尼保证 1942 年可以打败苏联，1943 年可以使英国放下武器。
齐亚诺发现这位脑满肠肥、胸前挂满勋章的帝国元帅简直不堪忍受。

他在 2月 2日的日记上写道：“此人还是那样趾高气扬，架子十足。”
两天以后又写道：

戈林今天离开罗马。我们在艾克赛尔西奥饭店吃饭，吃饭的时候戈林别话不说，只谈他的珠宝。

他手上真的戴着几只漂亮戒指⋯⋯在去火车站的路上，他穿着一件宽大的黑貂皮大衣，既像 1906 年汽

车夫的穿着，又像一个高等妓女去看歌剧时的打扮。①

第三帝国的第二号人物的腐化堕落已日甚一日了。
墨索里尼向戈林表示，只要德国给大炮，就在 3月份派两师意大利部队

到俄国去。但是他对他的盟邦在东线的失败是如此忧心忡忡，以致于使希特
勒认为有必要在这个时候举行一次会谈，以便说明德国仍然拥有多么强大的
军事力量。

这次会谈于 4月 29 日和 30 日在萨尔斯堡举行。墨索里尼、齐亚诺和随
从人员被安顿在一座巴罗克式的克莱斯汉姆宫里，这座宫殿曾经是历代王公
主教的故宫，现在又经过一番装饰，布置了从法国运来的帷帘、家具和地毯。
意大利外交大臣猜想德国人得到这些东西大概“所费无几”。齐亚诺看到元
首倦容满面。他在日记中写道，“去年冬天那几个月在俄国的生活在他身上
留下了明显的痕迹，我第一次发现他添了许多白发”。*

会谈中，德国方面照例说了一通对总的形势的估计。里宾特洛甫和希特
勒请两位意大利客人放心：在俄国、北非、西线和公海上，一切都很顺利。
他们透露，东线即将发动的攻势，矛头是指向高加索油田。

一旦俄国石油来源告罄[里宾特洛甫说]，俄国便要屈膝投降了。然后英国⋯⋯也将屈服，以求

保全被打得支离破碎的英帝国的剩水残山⋯⋯

美国完全是吹牛⋯⋯

齐亚诺带着几分耐心听着他的对手的话。但他得到的印象是：[911]不论
美国最后采取什么行动，真正吹牛的却是德国。实际上，只要他们一想到这
里，“他们就觉得凉了半截身子”。

像往常一样，话说得最多的是德国元首。
希特勒没完没了的说呀，说呀，说呀[齐亚诺在日记中写道]。墨索里尼在受罪——他也是惯于

只管自己发言的，现在却不得不憋着不说话。第二天吃过午饭，在一切都谈过以后，希特勒又不住嘴

他讲了 1小时又 40 分钟。战争与和平，宗教和哲学，以至艺术和历史，什么问题都淡了，真是一项不

漏。

墨索里尼不由得看看手表⋯⋯德国人，可怜的德国人，天天得耐着性子听希特勒讲话。我敢担

保，他讲话时的每一种姿势，每一个字眼，每一处停顿，他们莫不记得烂熟，约德尔将军经过一番了

不起的克制，最后在一张长沙发上睡着了。凯特尔也直打瞌睡，但他总算没让脑袋搭拉下来。他离希

特勒太近，不能由着自己⋯⋯①

虽然希特勒费了很多口舌，或者也可以说正是由于他费了这些口舌，总
算使墨索里尼答应向俄国前线提供更多的意大利炮灰。希特勒和凯特尔从各
个仆从国家得到了很大收获，据德国最高统帅部统计，“盟邦”将有 52 个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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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夏季作战之用——罗马尼亚 27 个师，匈牙利 13 个师，意大利 9个师，
斯洛伐克 2个师，还有西班牙1个师。这 52 个师约占东线的轴心国家全部兵
力的 1/4。在德军进攻重点所在的战线南部，将要增援 41 个师的生力军。其
中一半，即 21 个师是匈牙利部队（10 个师）、意大利部队（6个师）和罗马
尼亚部队（5 个师）。哈尔德等绝大多数将领并不赞成把大多的希望寄托在
这么多的“外国”师上。他们认为，这些部队的作战素质往轻里说也是靠不
住的。但是由于他们自己人力不足，也只得接受这些援兵。这一决定很快就
对即将到来的灾难起了促成作用。

最初，在 1942 年夏天，轴心方面还大走红运。在进攻高加索和斯大林格
勒的战役开始以前，北非战场上便已取得了轰动一时的胜利。

1942 年 5 月 27 日，隆美尔将军在沙漠地区重新展开攻势。“他率领有
名的非洲军（有 2 个装甲师和 1 个摩托化步兵师）和 8 个意大利师（其中 1
个师是装甲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势把英国沙漠部队打得狼狈逃回离
埃及边境不远的地方。6月 21 日，他攻陷英军防线上的重镇托卜鲁克，1941
年英军曾在这里坚守 9 个月，直到德国撤围。两天以后，他进入埃及。6 月
底，到达离亚历山大港和尼罗河三角洲 65 英里的阿拉曼。盟国许多政界人士
大为震惊，他们反复端详着地图，认为现在几乎已无法阻挡隆[912]美尔给予
英国一次致命打击：征服埃及，然后在得到增援的条件下，向东北推进，席
卷中东的大油田，再与俄国境内的德军会师于高加索。俄国境内的德军这时
已经开始从北面向高加索前进了。

这是盟国在战争中最黑暗的时刻之一，相对说来，是轴心方面最光明的
时刻之一。但是正如前面所说，希特勒对全球战略是一窍不通的。他不知道
如何利用隆美尔在非洲获得的惊人成就。他奖给这位非洲军的英勇领导人一
根陆军元帅的节杖，却没有给他送去供应和援兵。”由于雷德尔海军元帅和
隆美尔的一再催促，希*1941 年 11 月和 12 月，在与英国军队经过一系列恶
战之后，隆美尔的部队被完全逐出昔兰尼加省，一直退到该省西部边境的阿
格拉一线。但是到了 1942 年 1 月，隆美尔以其惯有的弹性，卷土重来，经过
17 天的快速战斗，收复了一半失地，回到加柴拉，并于 1942 年 5 月末从加
柴拉发动了一场新的攻势。

特勒才勉强同意首先派非洲军和一小批空军到利比亚。他这样做只是为
了防止北非意大利军队的溃散，而不是由于预见到征服埃及的重要性。

德国要征服埃及，关键实际上在于马耳他岛。这个小岛位于地中海中间，
在西西里和利比亚的轴心基地之间。英国的轰炸机、潜水艇和海面舰只就是
从这个英国军事要塞出发，袭击德国和意大利向北非运送给养和兵员的船只
的。1941 年 8 月，准备运给隆美尔的给养和增援部队，大约有 35％葬于海底；
10 月，这个数字达到 63％。11 月 9 日，齐亚诺在日记中悲哀地写道：

从 9月 19 日以来，我们已放弃了向利比亚运送物资和人员的打算；每一次尝试都付出了很高的

代价⋯⋯今晚我们再作尝试，7艘轮船出发了，护航的有两艘万吨巡洋舰和 10 艘驱逐舰⋯⋯我们的船

只全部——我说的是全部——被击沉了⋯⋯英国人在葬送我们的船只之后，返回他们[在马耳他]的港

口。①

德国人过迟地从大西洋战场腾出几艘潜水艇到地中海来，并给凯塞林元
帅增加了若干中队的飞机，供西西里基地使用。德国决定要使马耳他岛失去

                                                
① 同上，第 403—4页。



作用：如果可能的话，还要摧毁英国在地中海东部的舰队。这个决定立即收
到了效果。1941 年底，英国损失了 3 艘战舰、1 艘航空母舰、2 艘巡洋舰以
及几艘驱逐舰和潜水艇，余下的舰只被逐回埃及基地。几个星期之中，马耳
他日夜遭[913]到德国飞机的狂轰滥炸。这就使轴心的供应顺利运出——1月
间没有损失任何船只——使隆美尔得以重整旗鼓，大举进军埃及。

3 月间，雷德尔海军元帅说服希特勒批准了隆美尔进攻尼罗河的计划
（“阿伊达计划”），同时批准了用伞兵占领马耳他的计划（“大力神计划”）。
从利比亚发动的进攻将于 5月底开始，袭击马耳他预定在 7月中。但是到了
6月 15 日，正当隆美尔得到初步成功时，希特勒却推迟了进攻马耳他的计划。
他向雷德尔解释说，这是因为无法从俄国前线抽调出部队和飞机。一两个星
期以后，他又一次推迟“大力神计划”，说不妨等到东线夏季攻势结束、隆
美尔征服埃及之后。①他指示在这个时期中可用继续轰炸的办法使马耳他不能
动弹。

但是马耳他并没有被制伏得不能动弹。由于没有能使马耳他失去作用，
也没有能把它拿下来，德国即将付出昂贵的代价。6月 16 日，英国的一个大
护航舰队开到这个被围困的海岛。尽管损失了几艘军舰和运输船，这次行动
使马耳他又恢复了基地的作用。美国航空母舰“黄蜂”号上的喷火式战斗机
飞到马耳他，不久以后就使德国轰炸机再也不能轰炸这个岛屿了。隆美尔尝
到了苦头。他的供应船只被击沉了 3/4。

隆美尔进驻阿拉曼时，只有 13 辆作战坦克。*他在 7月 3日的日记中写
道：“我军力量已日渐衰竭。”而这时金字塔已几乎在望，再往远处看，便
是埃及和苏伊士运河这个大战利品！希特勒又失去了一个大好机会，又失去
了一个由战运给他带来的最后的天赐良机。

德军在俄国的夏季攻势：1942 年

到了 1942 年夏末，阿道夫·希特勒似乎又显得不可一世。每个月德国潜
水艇在大西洋击沉 70 万吨英美船只。美国、加拿大和苏格兰的造船厂虽在热
火朝天地加紧生产，但也补不上这个损失。尽管元首为了早日结束俄国的战
事，大大削减了西线的兵力，调出了大部分部队、坦克和飞机，但是这年夏
天丝毫没有迹象表明，英美部队已强大得足以在英吉利海峡对岸进行哪怕是
小规模的登陆。英美部队甚至也不敢冒险占领法属西北非，其实它们如果登
陆的话，软弱的法国由于派别分歧，即使企图抵抗，也是难以阻挡的，而德
国在意大利和的黎波里除了有很少几艘潜水艇和几架[914]飞机以外，别无任
何武装力量。

英国海空军也未能阻止从法国西部港口布列斯特开出的德国两艘巡洋战
舰“夏恩霍尔斯特”号、“格奈斯瑶”号和重巡洋舰“欧根亲王”号，在光
天化日之下闯过英吉利海峡安全地驶回德国。*希特勒曾经担心英美一定会占
领挪威北部，因此他坚决主张这 3艘重型军舰从布列斯特闯过英吉利海峡，
以便到那里去防卫挪威海面。他在 1942 年 1 月底对雷德尔说：“挪威是决定
胜负的地区。”他认为必须不借一切代价守住挪威。但是事实表明这样做是
多余的。英美在西线兵力有限，对于如何使用这些兵力另有它们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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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图上看，希特勒到 1942 年 9 月所占领的地区，是相当惊人的。地中
海实际上已成为轴心国家的内湖，德国和意大利拥有北岸从西班牙直到土耳
其的大部分地区，在南岸拥有从突尼斯到离尼罗河 60 英里的广大地区。事实
上，德国部队现在守卫着北起北冰洋上挪威的北角、南到埃及、西自大西洋
上的布列斯特、东至中亚细亚边缘的伏尔加河南岸这一片广大地区。

8月 23 月，德国第六军团已抵达斯大林格勒正北的伏尔加河一带。两天
以前，卐字旗已插上厄尔布鲁斯山，这是高加索山脉最高的一座山峰（18481
英尺）。8月 8 日，占领了年产石油 250 万吨的迈科普油田，虽然德国人发
现油田已几乎全部遭到破坏。8月 25 日，克莱施特的坦克部队已进驻莫兹多
克，距格罗兹尼四周的苏联最大产油中心只有 50 英里，距里海也只有 100
英里。31 日，希特勒催促高加索方面的司令李斯特陆军元帅纠集所有可以调
集的力量向格罗兹尼作最后进攻，以便他“能够拿到油田”。同一天，隆美
尔也向阿拉曼发动进攻，力图向尼罗河突破。

希特勒对他的将领们的战绩从来没有满意的时候，他于 7月 13 日撤去了
指挥整个南线攻势的冯·包克陆军元帅的职务；又据哈尔德的日记透露，他
还不断责骂大部分司令官和参谋总部进展迟缓。尽管如此，他现在仍然相信，
决定性的胜利已经在握。他命令第六军团和第四装甲军团在攻占斯大林格勒
以后，沿伏尔加河北进，形成一个大规模的包围行动，从东西两面进逼俄罗
斯中部和莫斯科。他认为俄国人已经完了；据哈尔德说，他当时曾谈[915]
到分兵越过伊朗进驻波斯湾的问题。①他眼看便可以与日本在印度洋会师了。
德国情报部门 9月 9日的一份报告说：俄国在整个前线的后备力量都已消耗
殆尽。希特勒对这份报告的正确性竟深信不疑。他在 8月底与雷德尔海军元
帅举行会谈时，他的心思已从俄国转移到英美方面。他说，俄国现在在他的
眼中已是一个“不怕封锁的生存空间”。他确信，不用多久便可迫使英美达
到“可以谈和的程度了”。②

但是当年情况正如库特·蔡茨勒将军后来卧区时听悦，尽管大可乐观，
却如镜中幻影。差不多所有战地的将领都和参谋总部的将领们一样，看出了
这幅美丽图画上的破绽。概括说来就是：德国根本缺乏人力、枪炮、坦克、
飞机和运输手段等种种资源，来实现希特勒执意要达到的目的。当隆美尔试
图就埃及情况向希特勒指出这一点时，希特勒命令他到赛麦林山中去养病。
当哈尔德和李斯特陆军元帅也想就俄国前线情况指出这一点时，他们被撤了
职。

苏军在高加索和斯大林格勒的抵抗日益顽强，秋雨季节又日益临近，这
时就连最外行的战略家也会看出德国军队在俄国南部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危
险。第六军团的北翼战线极长，从斯大林格勒沿顿河上溯到沃罗涅什共长 350
英里，毫无掩护，希特勒在这一线部署了仆从国家的 3个军团：匈牙利的第
二军团在沃罗涅什的南面；意大利的第八军团在东南面更远一些位置；罗马
尼亚的第三军团，在斯大林格勒正西、顿河河曲的右侧。由于罗马尼亚人和
匈牙利人有着很深的敌对情绪，因此得用意大利人把他们隔开。

在斯大林格勒南面的草原地带，还有第四支仆从军队，罗马尼亚的第四
军团。这些军团的战斗力都不可靠自不用说，他们的装备也不充足，缺乏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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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重炮和机动能力。还有，他们的兵力十分分散，罗马尼亚的第三军团只
有 69 个营，却守卫着一条 105 英里长的战线。但是这些“盟邦”的部队是希
特勒所拥有的全部人马了。德国自己腾不出足够的兵力来填补这个缺口。同
时，正如希特勒对哈尔德所说，由于他认为俄国人已经“完了”，因此他并
不为顿河侧翼这条暴露在敌人面前的漫长战线过分操心了。

但是这条战线却正是掩护斯大林格勒的第六军团和第四装甲军团以及高
加索战线上的 A集团军的关键。如果顿河侧翼垮下来，不仅斯大林格勒方面
的德军要受到被包围的危险，而且高加索方面的德军也将被切断。这个纳粹
统帅又进行了一次赌博。他在这年夏季战役中进行这样的赌博已不是第一次
了。

7 月 23 日，正当攻势进入高潮时，希特勒又在进行另一次赌[916]博。
当时俄国军队正在顿尼茨盆地和顿河上游之间全线后撤，一路迅速向东撤到
斯大林格勒，一路向南退守顿河下游。德国必须当机立断：是集中力量拿下
斯大林格勒、封锁伏尔加河，还是把主要矛头指向高加索，以夺取俄国的石
油。早在月初，希特勒便已反复考虑了这个决定大局的问题，但他拿不定主
意。最初，石油气味的引诱力很大。B 集团军所属的第四装甲军团本来已经
推进到顿河河曲一带，离斯大林格勒已经不远，但是希特勒却于 7月 13 日把
它从 B集团军中抽调出来，派到南方去帮助克莱施特的第一装甲军团越过罗
斯托夫附近的顿河下游，继续向高加索油田推进。这时，第四装甲军团本来
也许可以奔袭轻取几乎没有防卫的斯大林格勒。但是等到希特勒发觉自己犯
了错误，为时已经太晚了。接着他一错再错。两个星期以后，当第四装甲军
团回师北上，向斯大林格勒进发时，俄国人已经充分恢复过来，足以抵挡德
军了；第四装甲军团的撤离高加索前线，又使克莱施特的力量大受削弱，无
法完成向格罗兹尼油田进军的任务。*

这一支强大的装甲部队回师向斯大林格勒推进，是希特勒在 7月 23 日所
作的致命决定的结果之一，他不顾哈尔德和前线指挥官的劝告而作出的要求
同时拿下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的狂妄决定，具体规定在德国陆军历史上著名
的第四十五号指示中。这是希特勒在战争时期所作的最有决定命运意义的一
项决定。因为不上几天，这项决定便得到了两头落空的结果，从而导致德国
军队有史以来最为丢脸的失败，它确定了希特勒永远不能赢得战争的胜利，
千秋万代的第三帝国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

哈尔德将军惊惶之至。在乌克兰维尼察附近的“狼人”大本营（7月 16
日，希特勒搬到这里，为的是离前线更近一些）出现了一场激烈的争吵。参
谋总长哈尔德极力主张集中主要力量打下斯大林格勒，并试图解释，德国陆
军根本没有力量能在两个不同方向同时进行两场强大的攻势。希特勒反驳
说，俄国人已经“完了”。哈尔德便竭力使他相信：根据陆军的情报，情况
远非如此。

[这天晚上哈尔德在日记上忧郁地写道]对敌人的力量一直作过低的估[917]计，达到了可笑的程

度，并且越来越具有危险性。在这里要想认真地进行工作已经不可能了。凭着浮光掠影的印象作出病

态的反应，对形势及其发展前景毫无估计的能力——这些使这个所谓“领导”具有一种极其特别的性

质。

哈尔德担任参谋总长职务的日子也已屈指可数了。后来他在回想当年的
情况时写道：

希特勒的决定与自古以来公认的战略、战术原则不再有共同之处。他的决定是一种狂暴的天性



在一时冲动下的产物，这种天性不承认可能性是有限度的，而只凭愿望和梦想行事⋯⋯①

关于哈尔德所说的最高统帅“对自己力量病态地估计过高，对敌人力量
有害地估计过低”的情况，他后来谈过这样一桩事情：

有一次，有人把一份非常客观的报告念给他听。报告上说，斯大林于 1942 年在斯大林格勒以北、

伏尔加河以西地区仍能集结 100 万到 125 万生力军，在高加索的 50 万人还不包括在内。这份报告并证

实了俄国为前线生产的坦克每月至少达 1200 辆。希特勒未等听完，便攥着拳头、嘴角挂着白沫，把念

报告的人大骂了一顿，不许他今后再念这种愚蠢的废话。①

哈尔德说：“用不着有未卜先知的天才，也能预见到一旦斯大林把这 150
万大军用于斯大林格勒和顿河侧翼，将会出现怎样的局面。*我十分清楚地向
希特勒指出这一点。但是结果却是解除了我陆军参谋总长的职务。”

这事发生于 9月 24 日，早在9月 9日，哈尔德听凯特尔说，握有高加索
方面军队最高指挥权的李斯特陆军元帅已被革职，他便料到下一个该轮到他
下台了。凯特尔还告诉他，元首认为他“在精神上已不能胜任他所担任职务
的要求”。关于这个问题，希特勒在哈尔德24 日向他辞行时向他作了详细的
解释。

“你我的神经都太紧张了。我有一半是为了你的缘故。我看不值得再这
样拖下去了。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热情，而不是专业的能力，
在你这样的旧式军官身上，我是得不到这种热[918]情的。”

哈尔德事后评论道：“这种话简直不像是一个负责的统帅说 的，而像是
一个政治狂人说的。”①

弗朗兹·哈尔德就这样下了台。他并不是没有缺点的。和前 任参谋总长
贝克将军一样，他的思想常常混乱，缺乏行动的毅力。 虽然他有时也反对希
特勒的做法，尽管不起作用，但是仍然和第 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其他的陆军
高级将领一样，还是同希特勒合 作，并且在一个长时期内助长了他的疯狂侵
略和征服。不过他总 算还保持着某些文明时代的德性。他是第三帝国陆军的
最后一个 旧派的参谋总长。*继他之后任参谋总长的是库特。蔡茨勒将军。 他
比哈尔德年轻，是属于另一类的军官，曾在西线的伦斯德手下 当过参谋长。
陆军参谋总长一职曾有一度，特别在第一次世界大 战期间，在德国陆军中职
位最高、权力最大。现在库特。蔡茨勒在任这个职务时，却比元首的一个听
差好不了多少。他一直做到 1944 年 7 月发生谋刺希特勒的事件为止。②

调换一个参谋总长并不能改变德国陆军的处境。这时分兵两路进攻斯大
林格勒和高加索的德军，受到苏军的顽强抵抗，阻滞 不前。10 月份一个月
中，斯大林格勒一直进行着激烈的巷战。德军逐屋战斗，虽获得一些进展，
但损失十分惊人。因为正如经历过现代战争的人都知道的，大城市中的断垣
残壁，十分有利于顽强而持久的防守。俄国人充分利用这些障碍物，拼命争

                                                
① 哈尔德著上引书，第 50 页。
① 同上，第 52 页。
① 这里所引用的希特勒和哈尔德的话载哈尔德的日记和书，另引自海因兹·施罗特所著《斯大林格勒》，

第 53 页。
② 最高统帅部的作战局局长、忠实而狂热地忠于元首的约德尔将军，这时也失去了 希特勒的宠爱。他曾反

对撤销李斯特陆军元帅和哈尔德将军的职务。他对这两个人的 维护，使希特勒气得有好几个月不愿同约德

尔握手，或者同他或同其他参谋人员一同 进餐。1943 年 1 月底，希特勒正想撤销约德尔的职务，由保罗

斯将军接任，但是为时 已经太晚，我们下面即将看到，这时保罗斯已不再能为他效劳了。



夺每一寸焦土废墟。尽管哈尔德及其继任者对希特勒作过警告：德国进攻斯
大林格勒的部队已疲惫不堪，但是最高统帅仍然硬要他们继续前进。一批又
一批新的师投入战斗，但转眼间就在这人间地狱中化为齑粉。

进攻斯大林格勒本来只是达到目的的一个手段，但是现在却成为目的本
身了。当德国部队已到达斯大林格勒城郊的南北两面的伏尔加河西岸，切断
了伏尔加河的交通时，这个目的实际上已经达到了。但现在对希特勒来说，
能否占领斯大林格勒已成了一个关系到个人威信的问题。有一次，蔡茨勒居
然鼓足勇气向元首[919]提出一个建议：由于沿顿河一带漫长的北翼战线情况
危险，应将第六军团从斯大林格勒撤退到顿河河曲一带。希特勒听了勃然大
怒，厉声说道：“德国士兵到了哪里，就要守在哪里！”

虽然情况困难，损失惨重，第六军团司令保罗斯将军却于 10 月 25 日打
电报向希特勒报告：他估计至迟可于 11 月 10 日完全占领斯大林格勒。希特
勒听到这项保证兴奋极了，第二天便发下命令：第六军团和正在斯大林格勒
南面作战的第四装甲军团应准备于斯大林格勒攻陷之后，立即沿伏尔加河向
南北两面继续向前挺进。

希特勒并不是不知道顿河侧翼战线所受到的威胁。最高统帅部大事日记
的记载表明，这种威胁曾引起过希特勒的相当不安。但是问题在于：他没有
充分意识到这种威胁的严重性，结果是没有设法去应付这种威胁。他深信局
势已在他掌握之中，于是在 10 月的最后一天，他和最高统帅部人员及陆军参
谋总部撤出了在乌克兰维尼察的大本营，回到腊斯登堡的“狼穴”。他确实
相信，如果苏联果真会发动什么冬季攻势的话，也只能在中路和北路战线发
动。那样他在东普鲁士的大本营可以更好地进行指挥。

他一回到腊斯登堡，坏消息便从另一条战线也是更遥远的战线传来了。
隆美尔陆军元帅的非洲军遇到了困难。

第一个打击：阿拉曼之役和英美军队的登陆

8月 31 日，在交战双方都称之为“沙漠之狐”的隆美尔，在阿拉曼重新
发动进攻，企图包围英国第八军团，进逼亚历山大港和尼罗河。从地中海边
到盖塔拉低地之间约 40 英里长的沙漠战线上，在酷热天气中进行了一场恶
战。但是隆美尔没有达到目的，9 月 3 日，他中止战斗，转攻为守。在埃及
的英军好不容易得到了人员、枪炮、坦克、飞机的有力增援（坦克和飞机主
要来自美国）。8月 15 日，还调来了两个新司令官：一位是脾气古怪却颇有
天才的将军伯纳德·劳·蒙哥马利爵士，接任了第八军团司令；另一位将军
哈罗德·亚历山大爵士，后来证明是一位出色的战略家和有才干的行政官，
他担任了中东总司令的职务。

隆美尔在这次挫折后不久，请病假到维也纳南面山区的赛麦林医治鼻疾
和肝肿病。10 月 24 日下午，他在那里接到希特勒打来[920]的电话。“隆美
尔，非洲的消息很不妙。情况一时好像还弄不清。

看来没有人知道施登姆将军的下落。*你觉得能回到非洲，重新接管那边
的工作吗？”①隆美尔病虽未好，同意立即回到非洲。

蒙哥马利于 10 月 23 日下午 9点 40 分发动进攻。10 月 25 日晚，隆美尔

                                                
① 拜尔莱因将军引自隆美尔的文件，见 《致命的决定》，法赖丁和理查逊编 辑，第 110 页。



回到阿拉曼西面的司令部时，德军已给打败了。第八军团的大炮、坦克和飞
机太多了，尽管意、德军战线仍在固守，尽管隆美尔仍在拼命调动他那些备
受打击的各师，以抵挡来自各方的进攻，或甚至还展开反攻，但是他已意识
到形势毫无希望了。他没有人员、坦克、汽油的后备力量。英国皇家空军这
时终于完全掌握了制空权，对德军的人负、装甲车辆和剩下来的军需物资进
行了无情的轰炸。

11 月 2 日，蒙哥马利的步兵和装甲部队突破了战线的南部，开始压倒守
卫这一防线的意大利师。这天晚上，隆美尔向设在 2000 英里以外的东普鲁士
的希特勒大本营发去一封无线电报，报告说他再也守不住了，打算乘目前为
时尚不算晚，向西撤退到 40 英里之外的富卡阵地。

第二天，当他已开始这样行动时，最高统帅打来了一份很长的无线电报。
致隆美尔陆军元帅：

我与德国人民怀着对你的领导能力和在你领导之下的德、意部队的英勇精神的忠实信心，注视

着在埃及进行的英勇防御战。在你现在所处的形势下，只有坚宁阵地，绝不后退一步，把每一条步枪、

每一个士兵投入战斗，舍此别无考虑⋯⋯你可向你的部下指明，不是牲利就是死亡，别无其他道路。

阿道夫·希特勒②

如果服从这项愚蠢的命令，意、德军队将立即遭到歼灭。拜尔莱因将军
说，隆美尔接到这项命令时，头一遭在非洲感到不知怎么办才好。经过一番
内心斗争，他决定服从最高统帅的决定，而不理会实际指挥德国非洲军的里
特。冯·托马将军的反对。托马将军曾经表示，不管怎么样，他也要撤退。*
隆美尔后来在日记中写道：“我终于强迫自己接受这个决定，因为我经常要
求部下无条[921]件服从，所以我希望自己也能接受这个原则。”后来，他才
明白这是不对的。他后来的日记表明了这一点。

隆美尔一面勉强地下了一道停止退却的命令，一面派专人乘飞机回国向
希特勒说明：除非同意他立即撤退，否则全军将要覆没。但是事态的发展已
使得这次旅行成为多余的了。11 月 4 日晚，隆美尔冒着因违抗命令而被送上
军事法庭的危险，决走保全他的残兵败卒，撤退到富卡。但是能撤出来的，
也只是装甲部队和摩托化部队的残部。步兵（其中大部分是意大利部队）只
得抛在后头听任他们投降，事实上多半已经投降了。①11 月 5 日，元首来了
一份简略的回电：“我同意将部队撤到富卡阵地。”但是富卡阵地早已被蒙
哥马利的坦克越过了。隆美尔率领他的非洲军残部在 15 天中一气溃退了 700
英里，一直撤到班加西以西，但是到了那里还是没有驻足喘息的机会。残部
中有意大利部队 25000 人，德国部队 10000 人，60 辆坦克。

这是阿道夫·希特勒末日的开始，也是他的敌人迄今为止赢得的最有决
定性的一场战役。虽然，下面还有一场比这更具有决定性的战役即将在俄国
南部冰雪覆盖的草原上开始。但是在它爆发以前，希特勒还将从北非听到更
坏的消息，这个消息决定了轴心力量在世界这一地区的命运。

早在 11 月 3 日，元首大本营在接到隆美尔惨败的初步报告时，使得悉发
现有盟军舰队在直布罗陀集结的消息。最高统帅部中谁也猜不透这批舰队的
动向如何。希特勒认为只不过是驶往马耳他的又一批由众多舰只护送的船队
而已。这是很有趣味的事情，因为半个多月以前，即 10 月 15 日，最高统帅

                                                
② 拜尔莱因引用了这项命令，同上，第 120 页。
① 阿拉曼一役，隆美尔全军 96000 人中，伤亡和被俘者达 59000 人，其中德军 34000 人。



部的参谋人员就曾讨论过几份关于“盎格鲁一撒克逊”即将在西非登陆的报
告。情报显然来自罗马。因为在一个星期之前，即 10 月 9 日，齐亚诺在与军
事情报机关的领导人会谈以后，在日记中就写道：“‘盎格鲁一撒克逊’正
准备在北非大举登陆”。这个消息使齐亚诺大为沮丧；他预见到这次登陆将
不可避免地导致盟军对意大利本土进行直接的进攻。事实证明这个预见是正
确的。

希特勒最初听到这个情报，并没有予以十分重视，因为这时他正为俄国
人并未停止他们的拼死抵抗而操心，根本没有心思考虑别的问题。10 月 15
日在最高统帅部的一次会议上，约德尔建议准许维希法国增援北非，以便使
法国人能够击退英美的登陆部队。据最高统帅部的大事日记所载，元首没有
同意这个建议，认为这可能引起意大利人的不满，意大利人对增强法国力量
的任何措施都是嫉妒的。直到 11 月 3 日为止，德国最高统帅部中似乎再没有
[922]人提起这件事。但是在那一天，尽管在直布罗陀的西班牙一边的 德国
情报人员已经报告，说有大批英美舰队集结，希特勒由于正 在忙着为在阿拉
曼的隆美尔打气，对于在他看来只是又一批开往马耳他的护航队的小事，并
没有关心。

11 月 5 日，最高统帅部接到报告：一支英国海军部队正从直布罗陀向东
开出。但是一直到 11 月 7 日早晨，美英部队在北非开始登陆的 12 个小时之
前，希特勒才对来自直布罗陀的最新情报稍作考虑。这天上午他在东普鲁士
的大本营又接到报告：英国驻在直布罗陀的海军部队正与从大西洋调来的大
批运输船只和军舰会合，向东驶往地中海。参谋人员和元首进行了长时间的
讨论。这一切意味着什么？这一大批海军舰只的目标何在？希特勒说，他现
在倾向于这样的看法，即西方盟国可能试图用四、五个师的兵力在的黎波里
或班加西作大规模登陆，以便从后方打击隆美尔。最高统帅部的海军联络官
西奥多·克朗克海军上将宣布说，敌军部队最多不过两师人，就算两师人吧，
也必须采取行动对付。希特勒要求地中海方面的空军立即加强力量，但是得
到的回答却是：“目前”不可能办到。根据最高统帅部大事日记来判断，这
天早晨希特勒只办了一件事情，那就是通知西线总司令伦斯德准备执行“安
东计划”。这个计划是占领法国至今尚未被德国控制的地区的代号。

希特勒没有把这个预兆不妙的消息或隆美尔的困难处境放在心上——如
果英美在他的后方登陆的话，隆美尔将成为瓮中之鳖。希特勒也没有把最近
从俄国前线传来的一个情报放在心上，这个情报警告说，俄军即将在斯大林
格勒的德国第六军团的背后顿河沿岸发动反攻。11 月 7 日午饭以后，希特勒
乘车到慕尼黑去了，因为第二天早晨，国社党的老党员将要在慕尼黑举行一
年一度的庆祝“啤酒馆政变”的纪念集会，希特勒预定要在会上发表演说！*

正如哈尔德所说，在战争期间这一危急的关头，希特勒作为政客的本性
压倒了他的作为军人的本性。他把在东普鲁士的最高统帅部临时交由一个名
叫冯·布特拉一勃兰登菲尔斯的上校负责，最高统帅部的负责军官凯特尔元
帅和约德尔将军与希特勒一同去参加啤酒馆庆祝活动了。希特勒曾经坚持要
亲自过问在辽阔的战线上的师、团以至营的行动，以指挥战事。但正当希特
勒的纳粹大厦开始倾陷的关头，他却为了一桩并不重要的政治事务，到远离
战线数千英里的地方作这一次旅行，这种做法实在是奇特和疯狂的行动。希
特勒开始变了，他开始腐朽衰退了。正如戈林早[923]已如此一样。戈林的一
度强大的空军在日趋衰微，但是他却日益迷恋他的珠宝和玩具火车，根本没



有时间来考虑这一场旷日持久、日趋艰苦的战争的种种不愉快的现实问题。
艾森豪威尔将军统率的英美部队于 1942年11月8 日午夜1点30分在摩

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海滩登陆。早晨 5点 30 分，里宾特洛甫从慕尼黑打长途
电话到罗马，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齐亚诺。

[齐亚诺在日记中写道]他颇为紧张不安，问我们准备如何应付。说老实话，我冷不防被他的电

话叫醒，困得没法给他一个十分满意的回答。

这位意大利外交大臣从德国大使馆打听到，使馆人员都“给这个意外的
消息真的吓坏了”。

希特勒从东普鲁士开出的专车直到下午 3点 40 分才抵达慕尼黑。他接到
的关于盟军在西北非洲登陆的最初报告是颇为乐观的。①报告说，法军在各地
奋勇顽抗，并在阿尔及尔和奥兰击退了试图登陆的敌军。在阿尔及利亚，亲
德的达尔朗海军上将得到维希政权的批准，正在组织抵抗。希特勒作出的最
初反应是很混乱的。他下令立即加强克里特的守军——克里特离开新的战场
十分遥远——他解释说，采取这项措施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向非洲运送增援部
队。他命令秘密警察把魏刚将军和季劳德将军*带到维希那里监视起来。他要
求冯·伦斯德元帅准备执行“安东计划”，但在他给予新的指示之前，不要
越过在法国的分界线。他要求齐亚诺②和现任维希法国总理皮埃尔·赖伐尔第
二天来慕尼黑见他。

希特勒在这 24 小时之中，一直沉湎于这种想法：力求与法国结成联盟，
使它参加对英美的战争，同时在眼前，尽力加强贝当政府反对盟军在北非登
陆的决心。11 月 8 日星期日早晨，贝当与美国断绝了外交关系；这位高龄的
法国元帅并对美国代办发表声明，表示法国部队将抵抗英美的入侵。贝当的
这些行动，大概助[924]长了希特勒的上述想法。最高统帅部在那个星期日的
大事日记强调说，希特勒一心想达成“与法国的全面合作”。这天晚上，德
国驻维希代表克鲁格·冯·尼达向贝当提出一项建议，要求德法结成紧密的
联盟。①

但是第二天，元首在向老党员作了讲话（他在这次讲话中宣称斯大林格
勒“牢牢掌握在德国手中”）以后，又改变了主意。他告诉齐亚诺，他毫不
幻想法国会有什么作战的愿望，他已决定“全面占领法国，登陆科西嘉岛，
在突尼斯建立一个桥头堡”。这一决定在赖伐尔乘汽车于 11 月 10 日抵达慕
尼黑后就通知了他，虽然没有告诉他执行的时间。这个法国卖国贼连忙答应
说服贝当接受元首的要求，但建议德国方面可先按计划行事，无需等待那位
衰老昏债的老元帅的同意。这当然正中希特勒的下怀。齐亚诺在日记中对这
个在战后以叛国罪被处决的维希总理有一段描写。

赖伐尔打着白领结，穿着法国农村中产阶级服装，在大厅中许许多多身着制服的人中间特别显

                                                
① 本章所述希特勒的最高统帅部会议 的这个文件及其他许多文件的来源 是出自所谓最高统帅部日记，在

1943 年春天以前是由赫尔莫特·格雷纳 博士记的，从那以后直到战争结束系 由波西·恩斯特·施拉姆博

士记的。 日记原稿已于 1945 年 5 月初在约德 尔的副手温特将军的命令下销毁了。 战后，格雷纳把他保

存的那一部分札 记和草稿重新整理出来，最后交给在 华盛顿的陆军部的军事历史处。这个 材料有一部分

已刊载在格雷纳的《武 装部队的最高领导，1939—1943 年》 一书中。
② 齐亚诺在 11 月 9 日的日记中写道：“夜间，里宾特洛甫打电话来，要墨索里尼或我尽速去慕尼黑。赖伐

尔也要到那儿去。我叫醒墨索里尼，他不怎么想走，特别是因为他身体不大舒服，这才决定由我去的。”
① 《见当审讯录》（巴黎，1945 版），第 202 页——赖伐尔的证词。



眼。他极力用亲切的语调谈他这次旅行的情况，说他在车上睡得很久。但没有人理睬他这些话。希特

勒对他保持了冷淡的有礼态度⋯⋯

这个可怜虫想也没有想到德国人将把怎样的既成事实摆到他的面前。当赖伐尔在隔壁房间里抽

着香烟和各式各样的人交谈时，德国方面正在发出占领法国的命令——关于即将采取的行动，一句话

也没有对他讲。冯·里宾特洛甫告诉我，要到第二天早晨 8点钟才会这样通知赖伐尔：由于夜间接到

的情报，希特勒迫不得已着手全部占领法国。②

希特勒完全违反停战协定占领法国非占领区的命令，是在 11 月 10 日下
午 8点半钟发下的，于第二天早晨执行。除了贝当表示无效的抗议以外，未
发生任何事件。意大利人占领了科西嘉岛。在艾森豪威尔的部队来得及赶到
之前，德国飞机开始空运部队，占领法属突尼斯。

这种希特勒式的欺骗行为还有一桩，而且是更典型的一桩。11 月 13 日，
元首向贝当保证，德国和意大利都不会占领土伦的海军基地。停战以后，法
国舰队便被冻结在那里。11 月 25 日，最高统帅部的大事日记记载说，希特
勒已经决定尽速执行“利拉计划”，*这是占领土伦并夺取法国舰队的代号。
27 日早晨，德军进攻土伦[925]军港，但法国水兵进行了抵抗，使得舰上人
员能够按照德·拉波德海军上将的命令把这些舰只凿沉。法国的舰队因此没
有落到在地中海迫切需要它的轴心国手中。但盟国也没有得到这批舰队，它
们对盟国来说也是极有价值的。

希特勒赶在艾森豪威尔之前拿下了突尼斯，但这却是一个值得怀疑的胜
利。在他的坚持之下，为了守住这个桥头堡，共投入了约 25 万德国和意大利
军队。如果在几个月前，元首把这批部队和坦克的 1/5 用于增援隆美尔，这
头“沙漠之狐”现在很可能已越过尼罗河，英美在西北非的登陆就不可能发
生，地中海也不会无可挽回地落到盟国手中，从而使轴心国的腹部还能得到
保护。但是如今的事实却是：希特勒在这年冬天迫不及待地送到突尼斯来的
每一个士兵、每一辆坦克、每一门大炮以及非洲军的残部，到春末就要完全
损失，德国部队被押进战俘营的人数，比在斯大林格勒被俘的还要多。*现在
我们必须回过头来谈谈斯大林格勒战役了。

在斯大林格勒的惨败

11 月 19 日黎明，俄国军队在大风雪中向顿河展开了猛烈反攻。几小时
以后，消息传到伯希特斯加登，这时希特勒和最高统帅部的主要将领们正在
阿尔卑斯山上胜地流连忘返。最高统帅部虽然也曾料到苏军可能在顿河地区
发动进攻，但并不认为有什么大了不起，非得要希特勒于 11 月 8 日晚在慕尼
黑向他的老党员同志发表了他的出名的啤酒馆演说之后，同他的主要军事顾
问凯特尔和约德尔赶回东普鲁士大本营不可。因此，他们仍然在上萨尔斯堡
享受山间的清新空气。

留在腊斯登堡的新任陆军参谋总长蔡茨勒将军打来的加急电话，突然打
断了他们的宁静生活。蔡茨勒得到了最高统帅部的大[926]事日记中所称的
“紧急消息”。进攻开始的最初几小时中，占压倒优势的一支俄国装甲部队，
在斯大林格勒西北的顿河沿岸，在谢腊菲莫维奇和克列茨卡亚之间，全面突
破罗马尼亚第三军团的阵线。在这个被围城市斯大林格勒的南面，另一支强

                                                
② 《齐亚诺日记》，第 541—42 页。



大的苏联部队正在猛攻德国第四装甲军团和罗马尼亚第四军团，眼看就要突
破他们的阵线了。

只要看一看地图，便可明显看出俄国的目标所在。蔡茨勒对 此更是一清
二楚，因为他从陆军情报部门获悉，敌人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在斯大林格勒
南面集中了 13 个军团，几千辆坦克。俄国人显然正以大量兵力从南北两面夹
击，企图切断斯大林格勒德军的退路，逼迫德国第六军团不是仓皇向西退却，
就是束手就擒。蔡茨勒后来争辩说，他一看到这种形势，便建议希特勒同意
第六军团从斯大林格勒撤退到顿河河曲一带，恢复被突破了的阵线。这么一
个建议竟惹得元首大发了一顿脾气。

“我决不离开伏尔加！我决不从伏尔加后退！”他大声叫喊。事情就这
样定了。他一时发疯作出的这个决定，很快就带来了灾难。他亲自下令第六
军团坚守斯大林格勒周围阵地。①

希特勒及其随行人员于 11 月 22 日回到大本营，这天已是苏军发动进攻
的第 4 天，前方传来的消息很坏。南北两面的苏军已在斯大林格勒西面 40
英里顿河河曲上的卡拉赫会师。当晚，第六军团司令保罗斯将军发来一份无
线电报，证实他的部队已被包围。希特勒立即回电，指示保罗斯把他的司令
部迁入城内，布置困守，部队解围前的给养将由空运解决。

但是这话等于白说。现在在斯大林格勒被切断了退路的德军共达 20 个
师，还有罗马尼亚两个师。按照保罗斯来电要求，每天空运的军需物资至少
须 750 吨。德国空军缺少足够的运输机，远不能满足这种要求。即使有足够
运输机，在这样风雪交加的天气中，在苏联战斗机已占空中优势的地区，也
并不是全都能完成任务的。虽然如此，戈林仍对希特勒保证，空军可以担负
这项工作。可是始终没有开始这样做。

为第六军团解围是比空投更为切实可行和有希望的办法。
11 月 25 日，希特勒把最有天才的战地指挥官冯·曼施坦因元帅从列宁

格勒前线调回来，委派他担任新建的顿河集团军司令。他的任务是从斯大林
格勒西南向前推进，为第六军团解围。

但是元首现在对这位新任司令官的要求，简直是办不到的。曼施坦因竭
力向他解释，唯一的成功的机会在于第六军团从斯大林[927]格勒向西突围，
另一方面曼施坦因自己的部队以第四装甲军团为前锋，向东北进攻，夹击处
于这两支德军之间的俄军。但是希特勒仍然不同意从伏尔加河撤退。第六军
团必须留在斯大林格勒，而曼施坦因必须杀开一条血路，打到斯大林格勒。

正如曼施坦因跟最高统帅争辩时所说，这种做法是行不通的。俄国人的
力量太强了。尽管如此，曼施坦因还是不得不怀着沉重的心情，于 12 月 12
日发动了进攻。这次进攻称作“冬风计划”，倒是名副其实，因为这时俄国
的严冬的寒风已猛袭南部草原，积雪成堆，气温降到零下。反攻起初颇为得
手。霍特将军所率的第四装甲军团，沿科切耳尼科夫斯基到斯大林格勒的铁

                                                
① 这一节材料我是引自法赖丁所编的《致命的决定》一书刊载的蔡茨勒将军关于斯大林格勒的文章。其他

来源有：最高统帅部作战日记（见注①），哈尔德的书和海因兹·施罗特的《斯大林格勒》。施罗特是德

国第六军团随军记者，有机会看到最高统帅部关于各项军事命令、作战指令的记录，用无线电，打字电报

机发出的电报、附有记号的地图以及在斯大林格勒的许多人员的私人文件。他在第六军团投降前脱身出来，

被指派撰写第六军团在斯大林格勒时的官方历史书，所根据的材料是最高统帅部当时所拥有的文件，戈培

尔博士禁止出版这本书。施罗特在战后找回他的原稿，继续研究这次战役，重写了这本书。



路线两旁，向东北推进到离斯大林格勒约有 75 英里的地方。到 12 月 19 日，
该军离斯大林格勒南郊已不到 40 英里。21 日，离城已不到 30 英里。夜晚时
分，被围的第六军团部队已能看到在大雪覆盖的草原的那一边，来救他们的
援兵所发的信号弹了。

据德国将领们后来所作的证词，第六军团这时如果从斯大林格勒向第四
装甲军团的前进阵地突围，可以说肯定会获得成功。可是希特勒又一次禁止
第六军团突围。12 月 21 日，由于蔡茨勒的坚持，领袖总算同意保罗斯的部
队突围，但以他们也能同时守住斯大林格勒为条件。参谋总长说，这种愚蠢
的想法差不多把他气疯了。

“第二天晚上，”蔡茨勒后来说，“我请求希特勒批准突围。我指出，
这肯定是我们解救保罗斯 20 万大军的最后机会了。”

希特勒一点也不肯让步。我把我们这个所谓堡垒的内部情况告诉他。士兵们饥饿沮丧，对最高

统帅部失去信心，伤员得不到适当照顾而奄奄一息，还有成千人在冻死。但这也没有效果。对我所说

的这些活，同对我过去所提的其他论点一样，他仍然无动于衷。

霍特将军在正面和两翼遭到俄国人日益坚强的抵抗，再也无力越过这最
后 30 英里，打到斯大林格勒。他认为，如果第六军团突围，他还是能够同它
会师，然后两支部队便可以一起撤退到科切耳尼科夫斯基。这至少能挽救 20
万德军的生命。“这在一两天内——12 月 21 日至 23 日——进行，也许能获
得成功，但如果再[928]晚的话，便无济于事了。因为红军这时已在更北面的
地方开始进攻，威胁着曼施坦因的整个顿河集团军的左翼，这是霍特所不知
道的。12 月 22 日夜间，曼施坦因打电话给霍特，要他准备按照即将颁发的
完全不同的新命令行事。第二天，新命令发下来了。命令要求霍特应即停止
向斯大林格勒推进，派遣他所率的 3 个装甲师中的一个师到北面的顿河前
线，他自己则率其余部队就地死守。

为斯大林格勒解围的努力失败了。
曼施坦因之所以给霍特发来这项新命令，是因为他在 12 月 17 日得到一

个紧急的消息。这天早晨，一支苏联军队在顿河上游地区的博古查尔突破了
意大利第八军团的防线，人晚，已打开一道 27 英里宽的缺口。3天以后，缺
口扩大到 90 英里，意大利部队仓皇溃逃。南边的罗马尼亚第三军团，在 11
月 19 日苏军发动攻势的第一天就已挨了严重的打击，现在正在瓦解。因此
无怪乎曼施坦因必须调出霍特的一部分装甲部队来协助堵住这个缺口。于是
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发生了。

不仅顿河方面的部队向后撤退，已经进到离斯大林格勒这样近的霍特的
部队也后撤了。这些撤退又转过来使高加索方面的德军受到威胁。一旦俄国
人打到亚速夫海附近的罗斯托夫，高加索方面的德军将被切断。圣诞节后一
两天，蔡茨勒向希特勒指出：“如果你再不下令立即撤出高加索，我们就要
碰到第二个斯大林格勒了。”最高统帅这才勉强于 12 月 29 日给克莱施特的
A集团军下了必要的指示。A集团军系由第一装甲军团和第十七军团组成，它
们没有完成夺取盛产石油的格罗兹尼油田的任务。现在这支部队也在目标在
望时开始大踏步后撤了。

德军在俄国受到的挫折和德、意军队在北非受到的挫折，促使墨索里尼
转起念头来。希特勒曾经邀请他于 12 月中旬到萨尔斯堡会谈。当时墨索里尼
正患胃病，饮食受到严格限制。他接受了邀请，但对齐亚诺说，要去的话得
有一个条件，即让他单独进餐，“因为他不愿意让一帮狼吞虎咽的德国人看



到他不得不只吃大米和牛奶”。
墨索里尼认为，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候：可以劝说希特勒为了避免在

东线继续受到损失，与斯大林达成某种妥协，集中轴心国家的力量用于防卫
北非残余地区、巴尔干和西欧。他对齐亚诺说，“1943 年将是英美作出努力
的一年”。希特勒由于离不开东线的大本营，不能同墨索里尼会晤，因此齐
亚诺便代表墨索里尼经过长途跋涉，于 12 月 18 日到达腊斯登堡来，把墨索
里尼的建议转达给希特勒。希特勒对这些建议嗤之以鼻。他向意大利外交大
臣保证，他可以向北非派出增援部队而毫不削弱俄国前线的力量，他说北非
是一定要守住的。尽管希特勒作出这些信心十足的[929]保证，齐亚诸却发现
德国大本营中的士气十分低沉。

气氛是沉重的。除了消息不妙，也许还要加上潮湿不堪的森林中的凄凉景象和集体住在兵营中

的沉闷生活⋯⋯俄国前线被突破的消息给人们带来满腹优愁，谁也不想对我隐瞒这种情绪。有人公然

企图把失败归罪于我们。

这时，顿河一带的意大利第八军团残部正在四散逃命。齐亚诺的一个随
员向最高统帅部一名军官问道，意大利部队是否遭到了重大损失，回答是：
“根本没有损失，他们都拔腿溜了。”①

高加索和顿河地区的德国部队，如果不说是在拔腿溜的话，也可说是在
尽快脱身以免被切断。1943 年新年以后，他们天天后撤，越撤离斯大林格勒
越远。现在是俄军消灭斯大林格勒的德军的时候了。但是他们首先给第六军
团已处绝境的士兵一个保全生命的机会。

1943 年 1 月 8 日早晨，3名红军青年军官带着一面白旗，进入斯大林格
勒北部的德军防线，把苏军顿河前线司令罗科索夫斯基将军的一份最后通牒
送交保罗斯将军。最后通牒提醒保罗斯，他的部队已被切断，解围无望，空
中接济也不能保持了，然后说道：

你军已陷入绝境。你们饥寒交迫、疾病丛生，俄罗斯的寒冬还只刚刚开始。严霜、寒流、暴风

雪还在后头。你的士兵缺少冬衣，卫生条件又差到极点⋯⋯你们的处境已一无希望，继续抵抗下去实

在毫无意义。

有鉴于此，并为了避免无谓的流血牺牲，兹建议你们接受下列投降条件⋯⋯

这些条件是体面的。所有被俘人员一概发给“通常标准的口粮”。伤病
员和冻伤人员将得到医治。所有被俘人员可以保留他们的军阶领章、勋章和
个人财物。通碟要求保罗斯于 24 小时之内答复。

他立即将最后通碟的全文以电报发给希特勒、并要求准予便宜行事。最
高统帅立即驳回了他的请求。要求投降的期满之后，又过了 24 小时，即 1
月 10 日早晨，俄国以 5000 门大炮狂轰猛炸，展开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最后
阶段。

这一仗打得激烈而残酷。在瓦砾成堆、遍地冰冻的城内废墟[930]上，双
方都以令人难以置信的英勇，不顾一切地进行战斗。但是战斗并没有持续多
久。6天之中，德军的袋形阵地已缩小了一半，只剩下 15 英里长、9英里宽
的一块地方。1月 24 日，阵地又给一劈为二，最后一条小型的临时跑道也失
去了。过去，飞机还运来些供应品（特别是治疗伤病员的药品），并运走了
29000 名伤病员，现在再也不能降落了。

                                                
① 《齐亚诺日记》，第 556 页。墨索里尼的建议载第 555—56 页，同时在德国方面，最高统帅部的 12 月 19

日的作战日记也予以证实。



俄国方面再给他们这些勇敢的敌人一次投降的机会。1月 24 日，苏联的
使者带着一份新的建议来到德军阵地。保罗斯又一次感到左右为难：是向疯
狂的元首尽服从的天责，还是尽责挽救残部使之兔于灭亡，实在拿不定主意。
他又向希特勒请示。

[他于 24 日去电]部队弹尽粮绝⋯⋯己无法进行有效的指挥⋯⋯伤员 18000 人，无衣无食也无药

品绷带⋯⋯继续抵抗下去已无意义。崩溃在所难免。部队请求立即允予投降，以挽救残部生命。

希特勒的答复至今保存着。
不许投降。第六军团必须死守阵地，直至最后一兵一卒一枪一弹。他们的英勇坚持对建立一条

防线和拯救西方世界将是永志难忘的贡献。

西方世界！不久以前，第六军团的官兵刚刚在法国和弗兰德对这个世界
动过干戈。这对他们说来，真是哑子吃黄连。

继续抵抗不仅无意义、无用处，而且是办不到的事。1943 年 1 月底，这
一场史诗性的战役已近尾声，像一支点完了的蜡烛，就要劈啪几声油干火灭
了。1月 28 日，这一支曾经喧赫一时的军队的残兵余卒被分割在 3小块袋形
阵地之中，保罗斯将军的司令部在南面的一块，设在当初生意鼎盛、如今已
成一片废墟的“万有”百货公司的地下室里。据一个目击者说，总司令坐在
黑暗角落里的行军床上，样子万分颓丧。

向他们祝贺的无线电报开始如雪片涌来，保罗斯和他的部下根本没有心
情欣赏这些。戈林曾在阳光充足的意大利消磨了大半个冬天，手上摆弄着珠
宝，身上穿着皮大衣，到处大摇大摆。现在，在 1月 28 日，他也打了一个电
报来：

第六军团的英勇奋战将名垂青史，后世子孙将会骄傲地谈起兰吉马克战役的大胆，阿耳卡萨尔

战役的顽强，纳尔维克战役的勇敢和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自我牺牲精神。

1943 年 1 月 30 日是纳粹党执政十周年，当晚，这位脑满肠肥[931]的帝
国元帅在无线电里大吹大擂。第六军团的将士们在这最后的一晚听了，也丝
毫不感到欢欣鼓舞。

千年之后，德国人将怀着敬畏心情谈起这次战役（斯大林格勒战役）。他们将会记得，德国之

所以取得最后胜利虽有种种原因，但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这一仗⋯⋯将来人们将会这样谈起伏尔加河

上的英雄战役：你们到德国来的时候，别忘了说一声，你们已经看到我们长眠在斯大林格勒。为了德

国的更大光荣，我们的荣誉和我们的领袖们要求我们必须这样做。

第六军团的光荣和可怕的痛苦现在都快要结束了。1月 30 日，保罗斯电
告希特勒：“最后崩溃不出 24 小时之内。”

最高统帅得到这个信息，赶忙对斯大林格勒的那些死在眼前的军官们封
官晋爵，显然希望这种恩典能加强他们光荣殉职的决心。希特勒对约德尔说，
“在德军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陆军元帅是被生俘的”，随即给保罗斯发去
一份电报，授予他令人羡慕的元帅节杖。

117 名军官也各升一级。这真是骷髅卖俏的把戏。
结局本身已经没有什么精采场面了。1月 31 日晚，保罗斯向总部发出最

后一份电报。
第六军团忠实于自己的誓言并认识到自己所负的极为重大的使命，为了元首和祖国，已坚守自

己岗位，打到最后一兵一卒、一枪一弹。

下午 7 点 45 分，第六军团司令部的发报员自己决定发出了最后一份电
报：“俄国人已到了我们地下室的门口。他们正在捣毁器材。”最后写上“CL”
——这是国际无线电码，表示“本台停止发报”。



在第六军团司令部并没有发生最后一分钟的战斗。保罗斯和他的参谋部
并没有坚持到最后一兵一卒。总司令的地下室的黑黝黝的洞口，有一名俄国
下级军官率领一班士兵来探头伸脑窥看。俄国人叫里面的人投降，第六军团
的参谋长施密特将军接受了要求。保罗斯瘫软无力地坐在行军床上。施密特
问他：“请问陆军元帅，还有什么话要说吗？”——保罗斯连吭一声的力气
都没有了。

北面的一个德军袋形阵地中是 2 个装甲师和 4 个步兵师的全部残兵余
卒，坚守在一座拖拉机工厂的废墟中。2 月 1 日夜间，部队接到希特勒总部
发来的一个电报。

德国人民期望你们与守卫南面堡垒的部队一样，履行你们的职责，你们继续乡坚持一天、乡坚

持一小时，都有利于建立一条新的战线。

2 月 2 日快到中午时分，这支部队投降了。投降之前给最高统[932] 帅
发去一份电报：“⋯⋯已对占压倒优势的敌人战到最后一人。德国万岁！”

冰雪满地、血肉模糊的屠场似的战地，终于沉寂下来了。2月 2日下午 2
点 46 分，一架德国侦察机在城市高空飞过，发回电报说：“斯大林格勒已无
战斗迹象。”

这时，91000 名德军（其中包括 24 名将军），正在冰雪途中一步一拐地
走向寒冷凄凉的西伯利亚战俘营。这批战俘都是饥肠辘辘，身患冻伤，大部
分还负了弹伤，人入迷茫颓丧。他们抓紧了裹在头上的满是血污的毛毯，以
抵御零下 24 度的严寒。两个月以前，这一支远征部队共有 285000 人，现在
除了 20000 名左右罗马尼亚部队和 29000 名伤员已空运回国外，残存的就尽
在于此了。其余人员已全部战死。而在这年冬天正向战俘营作艰苦行军的这
91000 人中，也只有 5000 人有幸能回到祖国。*

 这时，希特勒在东普鲁士的暖气烧得热呼呼的大本营里，正在责骂进攻
斯大林格勒的将领们不懂得如何和何时杀身成仁。其实，该对这次巨大灾难
负责的正是希特勒自己的固执和愚蠢。

2 月 1 日，希特勒和他的将领们在最高统帅部举行会议。会议的记录尚
在，它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位德国独裁者在他一生中的最困难时刻，也是他的
军队和国家的最困难时刻，所显示出来的性格。

他们已经在那儿投降了——正正式式、完完全全地投降了。他们本来应该团结一致，负隅顽抗，

然后用最后一粒子弹自尽⋯⋯那个人[保罗斯]应该举枪自戕，正像历来的司令官眼看大局已去便拔剑

自刎一样⋯⋯甚至瓦鲁斯①还对他的奴隶下命令说：“现在杀死我吧！”

希特勒越说越对保罗斯的贪生怕死感到恨之入骨。
你们应该想像得到：他将被带到莫斯科——还可以想像到那里的陷阱。在那里，任何文件他都

会签字。你们看吧，他会写自白书，发表声明。他们将从精神堕落的斜坡上一步步往下走，直到深渊

的最底层⋯⋯你们看吧，不出一个星期，赛德列兹、施密特甚至保罗斯就要上电台广播*⋯⋯他们将被

送到留布兰卡，在那里将被老鼠啃掉。一个人怎会这样贪生怕死？我实在弄[933] 不明白⋯⋯

生命是什么？生命就是民族。个人总是要死的。在个人生命之外，还有民族。任何人如果不是

因为他的职责使他还离不开这个痛苦的现世，他怎么能害怕使自己从苦难中解脱出来的这一死亡的瞬

间？不能！

⋯⋯许多人已不得不牺牲自己的生命，而现在却有这样一个人、在最后时刻玷污了许许多多人

                                                
① 瓦鲁斯是罗马帝国奥古斯都王朝的将军，负责指挥驻日耳曼的罗马军队。公元 9 年，日耳曼的凯鲁斯奇

人部落爆发起义，瓦鲁斯率兵征讨，在条陶堡森林中了埋伏，部队全部被歼，瓦鲁斯自杀。——译者



的英名“他本该以一死而摆脱一切痛苦，升入永生不朽和民族长存的天国，但他却偏爱去莫斯科！⋯⋯

就我个人说，使我最伤心的是，竟然提拔他这样的人当陆军元帅。我本来是想以此满足他最后

欲望的。在这次战争中，我将不再任命陆军元帅了。小鸡还没孵出来，就不该先数有多少个。①

希特勒和蔡茨勒将军接着就如何向德国人民公布投降消息的问题，简单
地交换了意见。2月 3 日，即保罗斯等投降后的第 3 天，最高统帅部发布一
项特别公报：

斯大林格勒战役已经结束。第六军在保罗斯陆军元帅的卓越领导下，忠实地履行了他们打到最

后一息的誓言，为优势的敌人和不利于我军的条件所压倒。

德国广播电台在宣读这项公报时，先放送低沉的鼓声，宣读之后放送了
贝多芬第五交响乐的第二乐章。希特勒宣布全国志哀 4 天。4 天之内各地剧
院、电影院和一切娱乐场所停止营业。

德国历史学家瓦尔特·戈立茨在他所写的关于参谋总部的一本历史书中
认为，斯大林格勒战役“是第二个耶拿*，肯定是德国军队所曾遭到的最大的
一次失败”。①

还不仅如此。斯大林格勒战役与阿拉曼战役、英美在北非登陆合在一起，
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到了伟大的转折点。纳粹德国的征服达到高潮时，曾
席卷大半个欧洲，打到离亚洲不远的伏尔加河，在非洲也几乎打到尼罗河，
现在退潮已经开始，而且一退就再也不能回涨了。纳粹进行大规模闪电攻势，
以成千上万的坦克和飞机打得敌人胆战心惊、溃不成军的时刻，现在也已告
终了。当然，德军在局部地区还会作拼死的进攻，例如 1943 年春在哈尔科夫，
1944 年圣诞节前后在阿登。但这些进攻也只是以后两年、也是最后两年的战
争中德军拼命进行的防御战的一部分。希特勒手中已失去了主动权，而且一
失而不能再得了。现在他的敌人已夺走了主动权，而且紧紧地掌握住了主动
权。这种主动权不［934]只是在地面，而且还在空中。

1942 年 5 月 30 日晚问，英国第一次以 1000 架飞机轰炸科隆，随后又在
这多事的夏天对其他城市进行了更多的同样规模的轰炸。德国一般居民也开
始和在斯大林格勒、阿拉曼的德国士兵一样，尝到了战争的恐怖。而在此以
前，只有他们的军队把这种恐怖加在别国人民的头上。

纳粹的可怕的大迷梦，终于在冰天雪地的斯大林格勒，在酷热如焚的北
非沙漠破灭了。保罗斯和隆美尔的失败不仅决定了第三帝国的灭亡命运，而
且决定了希特勒和他的党卫队刽子手们一直忙于在占领区内建立的荒诞不
经、令人毛骨惊然的所谓新秩序的灭亡命运。在本书最后一章写到第三帝国
覆亡之前，我们最好先来看看这种新秩序——它的理论和它的野蛮的实践—
—是什么样子，看看欧洲这个古老而文明的大陆在像做了一场噩梦一般经历
了新秩序的初步恐怖之后，好容易逃脱幸免的究竟是什么。不论对本书说来
也好，对亲身经历过这种新秩序的或者在新秩序结束之前已遭屠杀的善良的
欧洲人说来也好，这都是第三帝国全部历史中最黑暗的一章。

                                                
① 菲立克斯·吉尔伯恃：《希特勒指挥他的战争》，第 17—22 页。这本书是根据希特勒在最高统帅部召开

的军事会议的速记记录编成的。不幸的是，这些记录只找到很零碎的一部分。
① 戈立茨：《德国参谋总部史》，第 431 页。



第五编  末日的开始

[935]
第二十七章  新秩序

[937]
新秩序虽然从来没有画出过全面详尽的蓝图，但从缴获的文件和实际发

生的情况中可以清楚看出，希特勒自己是很明白他所要的是怎样的一种新秩
序：一个由纳粹统治的欧洲，它的资源供德国利用，它的人民作为德意志主
宰民族的奴隶，“不受欢迎的分子”必须灭绝——首先是犹太人，其次是东
方的许多斯拉夫族，特别是他们之中的知识分子。

犹太人和斯拉夫人是 Untermenschen——劣等民族。在希特勒看来，这
些人根本无权活在世上。只有斯拉夫人中的一部分人，给德国主子做奴隶、
耕耕地。开开矿，也许还有点用处。东方几个大城市：莫斯科、列宁格勒和
华沙，必须永远从地球上消灭掉*，而且俄国人、波兰人和其他斯拉夫人的文
化也必须毁灭干净，也不许这些国家的人民得到正常的教育，他们的发达的
工业的设备要加以拆除，运到德国。这些国家的人民只许从事农业，以便生
产粮食供应德国，而给他们自己留下的粮食，只够勉强维持生命。纳粹首领
们认为，欧洲本身必须成为“无犹太人”的欧洲。

“一个俄国人或捷克人的遭遇如何，丝毫不能使我感到兴趣。”1943 年
10 月 4 日，海因里希·希姆莱在波森对他的党卫队军官发表一篇机密讲话时
这样说。希姆莱这时是党卫队和第三帝国整个警察系统的领导人，其地位仅
次于希特勒。他不仅对 8000 万德国人，而且还对两倍于此数的被征服人民掌
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

如果这些民族在改进我们的血型方面有些优点可以利用［希姆莱又说]，则利用之，必要时还可

以把他们的儿童掳掠到德国来，由我们抚养成人，这[938]些民族是生活得富裕还是像牲畜一样饿死，

我全都不感兴趣；只有在我们需要他们为我们的文化做奴隶的时候，我才对他们感到兴趣。

我之所以关心 10000 名俄国妇女在挖反坦克壕沟时是否累死，不是为了别的，只不过是想知道

她们为德国建筑的反坦克战壕完成了没有⋯⋯①

1943 年希姆莱在波森发表的这次讲话，下文还要谈到，因为它涉及到新
秩序的其他方面的情况。在他发表这次讲话以前很久，纳粹领导人对于如何
奴役东方人民的问题，就已提出一套主张，并拟定了计划。

1940 年 10 月 15 日，希特勒已经就捷克人——被他征服的第一个斯拉夫
民族——的前途问题作出了决定。他们之中的半数将被“同化”，其主要办
法是把他们送到德国去做奴隶劳工。另一半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则干
脆“消灭掉”，有一份秘密报告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就是用的“消灭掉”这
个字眼。②

两个星期以前，10 月 2 日，元首对将要征服的第二个斯拉夫民族波兰人
的命运，也已明确了思想。他的忠实秘书马丁·鲍曼遗下一份载有纳粹计划
的长篇备忘录。希特勒曾把这个计划的要点给波兰残存部分的总督汉斯。弗

                                                
① 《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4 卷，第 559 页（纽伦堡文件 1919—PS）。
② 同上，第 3 卷，第 618—19 页（纽伦堡文件 862—PS），德国武装部队在这个保护国的副司令官海因里

希将军的报告。



朗克以及其他官员作了概括。③

波兰人生来就该专门干下贱的劳动［希特勒强调说]⋯⋯对于他们谈不上什么改善生活。波兰人

的生活必须保持在最低的水平，不得有所提高⋯⋯波兰人很懒，必须强迫他们从事劳动⋯⋯[波兰的]

总督辖区只是我们获得非熟练劳动力的来源⋯⋯德国每年需要的劳工可以从那里获得。

至于波兰的教士：
他们应按照我们的要求传教。若有教士不接我们的要求行事，就除掉他。教士的任务在于使波

兰人安分守己、愚昧无知。

还有另外两个阶层的波兰人需要对付，这个纳粹独裁者也没有忘掉谈起
他们。

必须记住，不能让波兰绅士阶层生存下去；哪里有这种人，就必须把他们消灭掉，不论听起来

多么残忍⋯⋯

波兰人只应该有一个主人，就是德国人。同时存在两个主人，是不可能、也是绝不允许的。因

此，必须把波兰的知识分子的一切代表人物都灭绝。这 听起来虽然残忍，但生活的法则就是如此。

德国人把自己当做主宰民族、而斯拉夫民族必须做他们的奴[939]隶的这
一套痴心妄想，在对待俄国人方面表现得尤其狠毒。德国驻乌克兰专员、残
暴不仁的埃里希·科赫于 1943 年 3 月 5 日在基辅所作的演说中把这种狠毒用
心暴露无遗。

我们是“主宰民族”，我们必须严厉而公正地进行统治⋯⋯我要取走这个国家的一切财富。我

到这儿来不是降福布祥的⋯⋯这里的居民必须劳动、劳动、再劳动⋯⋯我们来到这里绝不是给他们散

发灵粮神食。我们来到这里为的是给胜利打基础。

我们是一个主宰民族，我们必须记住，即使最下贱的德国工人，从人种上和生物学的方面看，

也比这里的居民高贵千倍。④

不到一年之前，1942 年 7 月 23 日，当德军逼近俄国的伏尔加河和高加
索油田时，希特勒的党务秘书和当时已成了他的得力助手的马丁·鲍曼给罗
森堡写了一封长信，重申希特勒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罗森堡的德国东方占
领区事务部有一个官员把这封信的要点概述如下：

斯拉夫人该为我们劳动。一旦我们用不着他们了，可以让他们死去。因此，强迫他们打预防针

以及由德国为他们提供医药是多余的。斯拉夫人的繁殖是不需要的。他们可以避孕或人工流产——越

多采用越好。让他们受教育是危险的。计数能数到 100 就够了⋯⋯每多一个受教育的人就多一个未来

的敌人。我们把宗教给他们留下来，作为他们消愁解闷的一种方法。至于粮食，除了绝对必要的数量

之外，一点也不能多给。我们是主人，先得顾我们自己。⑤

德国军队进入俄国之初，在许多地方曾被那些长期受到斯大林暴政压迫
和恐怖统治的人作为解放者来欢迎。战争初期，俄国军队还发生过成批开小
差的事。特别是在被俄国占领不久的波罗的海地区，以及在独立运动始终未
被完全扑灭的乌克兰，许多人由于能从苏联的统治下获得自由——哪怕解放
他们的是德国人——而感到欢欣鼓舞。

当时在柏林曾有少数人相信，如果希特勒注意策略，采取怀柔政策，答
应把俄国人民从布尔什维克的虐政下解救出来（给他们宗教自由、经济自由，
把集体农庄改为真正的合作社），最后建立一个自治政府，是能够把俄国人
民争取过来的。当时不仅占领区的俄国人可能与德国人合作，而且非占领区

                                                
③ 鲍曼的备忘录，引自《主要战犯的审讯》，第 7 卷，第 224—26 页（纽伦堡文件，苏联 172）。
④ 《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3 卷，第 798—99 页（纽伦堡文件 1130—PS）。
⑤ 同上，第 8 卷，第 53 页（纽伦堡文件 R—36）。



的俄国人也会从斯大林的暴政下争取解放。抱有这种看法的人还说，如果做
到这一点的话，布尔什维克政权将会崩溃，红军将会瓦解，正如 1917 年沙皇
军队的瓦解一样。

但是，在纳粹占领下的野蛮统治和德国征服者常常公开宣布的露骨意图
很快就破坏了出现这种前途的一切可能。德国征服者[940] 的意图就是：掠
夺俄国土地，奴役俄国人民，并把德国人移民到东方来。

有一个德国人奥托·勃劳蒂加姆博士对于这种灾难性的政策以及它所破
坏的一切良机，作了再透彻不过的说明。勃劳蒂加姆是职业外交家，又是罗
森堡新建立的东方占领区事务部的政治司副司长。他在 1942 年 10 月 25 日写
给上级的一份颇有意见的绝密报告中，大胆指出了纳粹在俄国所犯的错误。

我们刚到俄国的时候就看出当地居民对布尔什维主义有厌恶情绪，他们急切地期待着一些能为

他们未来生活提出较好前景的新口号。德国人有责任提出这样的口号，但是这些口号却至今未提出来。

当地人民把我们当作解放者，欢欣鼓舞地欢迎我们，他们是愿意为我们效劳的。

事实上，口号倒是提过一个，但是一下子就给俄国人识破是什么货色了。
未开化的人由于东方民族的天生本能立刻发现[勃劳蒂加姆继续说]，“从布尔什维主义下解放

出来”的口号，只不过是德国人用来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奴役东方民族的幌子⋯⋯工人、农民很快便

看出，德国并没有把他们当作具有平等权利的伙伴，而只是把他们看作是实现他们政治、经济目标的

对象⋯⋯我们自以为是，毫不客气，把一切政治经验都置诸脑后⋯⋯以“二等白人”的待遇对待东方

占领区的民族，认为上帝赋与他们的任务只是替德国人当奴隶⋯⋯

勃劳蒂加姆说，使俄国人反对德国人的还有另外两件事情：虐待俄国战
俘和强征俄国男子和妇女做奴隶劳工。

几十万俄国战俘在我们的战俘营里饿死、冻死，这对我们的朋友和敌人来说都已不是什么秘

密⋯⋯现在我们又看到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在战俘像苍蝇一样饿死之后，却又不得不从东方占领区

招募几百万劳工到德国来⋯⋯

我们到处肆无忌惮地糟蹋斯拉夫人，我们所使用的“招募”办法也许只
能从最黑暗的贩卖奴隶时代找到渊源。经常抓丁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不论健
康与否或年龄大小，一批批的劳工被运到德国⋯⋯*

这位官员在报告中总结说，德国在俄国的政策和措施已经[941]“遭到东
方民族的极大反抗”。

我们的政策已迫使布尔什维主义者和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结成了反对我们的联合阵线，俄国人今

天之所以以无比英勇和自我牺牲精神进行战斗，正是为了争取使他们做人的尊严得到承认。

勃劳蒂加姆博士在结束他的长达 13 页的备忘录时，以肯定的语气要求彻
底改变现行政策。他说，“我们必须向俄国人具体说明他们的未来命运”。⑥

但是这种呼声在纳粹德国是无人理睬的。我们在前边已经谈过，希特勒
早在进攻俄国以前，就对如何对待俄国和俄国人的问题发过指示。*他这个人
一经作出决定，所有德国人是谁也不能劝他改动分毫的。

1941 年 7 月 16 日，希特勒召集戈林、凯特尔、罗森堡、鲍曼和拉麦斯
（帝国总理府长官）到他的东普鲁士大本营开会，再次说明他对新征服区的
计划。当时，德国对俄国发动进攻还不到一个月，但从德国的初期胜利中已
明显看出，很大一块俄国领土即将沦入德国人手中。他在《我的奋斗》中曾
清楚表明德国要从俄国取得广大的“生存空间”，现在这个目标终于实现在

                                                
⑥ 勃劳蒂加姆博士 1942 年 10 月 25 日备忘录。全文见《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3 卷，第 242—51 页；德

文原文载《主要战犯的审讯》，第 25 卷，第 331—42 页（纽伦堡文件 294—PS）。



望了。从鲍曼起草的有关这次会议的秘密备忘录（已在纽伦堡披露）⑦中可以
清楚看出，希特勒要求他的这几个得力副手都能清楚了解他在这方面的意
图。他还告诫说，他的意图不得“外传”。

[希特勒说]外传是没有必要的，问题主要在于我们自己必须弄清我们所要求的是什么⋯⋯不应

该使任何人能够认识到，这是最后解决的开始。我们也不要因此而不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枪杀、

易地移殖，等等——我们是要采取这些措施的。

希特勒接下去谈到，在原则上，
我们现在必须面对这样的任务，即按照我们的需要来切开这块蛋糕，以便能够：

第一，统治它；

第二，管理它；

第三，榨取它。

他说，他并不在乎俄国人已经下令在德国战线的后方进行游击战：“他
们进行游击战，我们就可以消灭任何反对我们的人了。”

希特勒解释说，总而言之，德国要统治远至乌拉尔为止的俄国领土。在
这一大片土地上，除了德国人以外，任何人不得携带[942]武器，接着，希特
勒又逐个地谈到如何处置俄国每一片蛋糕的问题。

整个波罗的海地区必须与德国合并。⋯⋯克里米亚将成为德国领土，外国人必须全部从那里撤

走，只留德国人在那里安家立业⋯⋯科拉半岛将由德国占领，因为该地有大片镍矿。必须谨慎地进行

准备工作，以便把芬兰归并到德国，使之成为联邦中的一个邦⋯⋯元首将把列宁格勒夷为平地，然后

交给芬兰人。

希特勒命令，要使巴库油田成为“德国的祖借地”，把伏尔加 河一带的
日耳曼人聚居区归并过来。在讨论到将由哪些纳粹领导人管理这些新领土
时，一场剧烈的争吵发生了。

罗森堡表示，他想起用冯·彼得斯道夫上尉，因为他有特殊功绩；大家听了莫不惊讶，人人都

表示反对，元首和帝国元帅［戈林］都着重指出，冯·彼得斯道夫肯定是个疯子。

在怎样最有效地统治被征服的俄国人的方法上，也有过一番争论。希特
勒建议德国警察应配备装甲车。戈林认为没有必要。他说，他的飞机可以“在
发生骚乱时投掷炸弹”。

[戈林又说]自然，必须尽快绥靖这一片广大地区。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将一切不敢正眼看你的人

统统枪毙。*

戈林是四年计划的负责人，又担任开发俄国经济的领导工作。①其实说“掠
夺”更恰当一些。1942 年 8 月 6 日，他向派往占领区的纳粹官员讲话时就是
那样说的。他说：“这过去常常称为掠夺。不过今天情况已变得人道多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要掠夺，彻底地掠夺。”⑧至少在这一点上，戈林是言出必
行的。他不仅在俄国，而且在整个欧洲的纳粹占领区恣意进行掠夺。这可以
说是新秩序的全部内容。

[ 943]
纳粹对欧洲的掠夺

                                                
⑦ 《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7 卷，第 1086—93 页（纽伦堡文件 L—221）。
① 戈林的东方经济工作处于 1941 年 5 月 23 日颁布一项指令，命令破坏俄国的工业区，对这些地区的工人

及其家属，听任他们挨饿而不必理会。指令说，禁止“任何人企图从（俄国）黑土地带运入余粮以把工业

区居民从饥饿中拯救出来”。见本书原文第 833 页。 �
⑧ 《主要战犯的审讯》，第 9 卷，第 633 页。



纳粹掠夺的财富总数有多少，永远是个谜；要把它精确计算出来，没有
人有这种能力。但是有些数字是可以找到的，其中不少还是德国人自己统计
出来的。这些数字表明，戈林发给他的部下的指示，是如何按照德国人办事
彻底的作风贯彻执行的。

你一发现有什么东西可能是德国人民所需要的，就必须像警犬一样追逐。一定要把它弄到手⋯⋯

送到德国。⑨

弄到手的东西可真不少，不仅有货物、劳役，还有钞票和黄金。希特勒
每占领一个国家，他的财政人员马上便夺取这个国家的国家银行中的黄金和
外国证券、外汇等。这还不过是头一步。接着便征收数字惊人的“占领费”。
据纳粹财政部长施维林·冯·克罗西克伯爵计算，到 1944 年 2 月底，这种占
领费共达 480 亿马克左右（约合 120 亿美元），法国比其他被征服国家遭受
更大压榨，担负了其中的大部分。到战争快结束时，征收的占领费估计约为
600 亿马克（150 亿美元）。

在这笔费用中，法国被迫支付 350 亿马克，平均每年担负 70 亿马克，约
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按照道威斯计划和扬格计划每年所付赔偿费的
4倍以上。而当初要德国付出这笔赔偿费，希特勒曾认为是滔天大罪。此外，
法兰西银行还被迫给德国“贷款”45 亿马克，法国政府还被迫支付“罚金”
5 亿马克。据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估计，德国以占领费和“贷款”的名目向
比利时榨取的钱约相当于比利时国民收入的 2/3，向荷兰榨取的钱也占该国
国民收入同样的比例。据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处的统计，德国向各被占领国家
总共榨取了贡金 1040 亿马克（约合 260 亿美元）。”

但是德国甚至连形式上的付款手续都不办而掠夺走的货物，则根本无法
统计。纽伦堡国际法庭不断收到从各方面送来的数字，多到你无法对付；但
是据我所知，没有一个专家能把这笔帐整理出来，计算出总数。例如，估计
德国人从法国运走（以“征收实物”名义）900 万吨谷物、全国所生产的燕
麦的 75％、油的 80％、钢的 74％等等，总值 1845 亿法郎。

备受兵烫和德国野蛮统治的蹂躏的俄国，却不是那么容易榨[944]取。在
纳粹文件中有着许许多多关于苏联“交货”的报告。例如，德国人在 1943
年的“交货”清单中，就列有900 万吨谷物、200 万吨饲料、300 万吨马铃薯、
66.2 万吨肉类。此外，苏联调查委员会还有一笔帐，在占领期间，德国从苏
联运走 900 万头牛、1200 万口猪、1300 万只羊，这还是仅举少数几项。但是
俄国的“交货”还远不够理想；德国人计算这些“交货”总值才不过 40 亿马
克（10 亿美元）。⑨

贪得无厌的德国征服者对波兰的压榨可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德国驻波兰
总督弗朗克博士说，“只要这一地区还有什么东西能压榨，我就要不遗余力
地压榨出来”。这番话是在 1942 年底说的，他按官价兑换率（两个半德国马
克合 1美元）约合 400 亿美元。但我是按照黑市兑换率 4个德国马克换 1美
元计算的。按购买力说，这样换算比较精确。

不断吹嘘，在占领波兰的 3年中已榨取了大量物资，特别是为德国的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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饿的人民榨取到了粮食。他还警告说，“如果在 1943 年执行了新的粮食计划，
光是华沙城内及郊区就会有 50 万人无粮食可吃”。⑩

在波兰的新秩序的性质，是在这个国家被征服之初就确定下来的。1939
年 10 月 3 日，弗朗克向陆军传达了希特勒的指示。

我们对波兰的统治，只能采用下列手段来利用这个国家的资源人力：进行无情的剥削；运走对

德国战时经济极关重要的全部粮食、原料、机器、工厂设备，等等；迫使所有波兰工人到德国去劳动；

把波兰经济削减到仅够维持当地居民生存需要的最低限度；关闭一切教有机构，特别是技术学校和高

等学校，以防止波兰新知识分子的成长。必须把波兰当作殖民地对待。波兰人应该是大德意志帝国的

奴隶。①

纳粹副领袖鲁道夫·赫斯也说，希特勒决定“不再重建华沙，元首也不
想在总督辖区恢复或重建任何工业”②。

弗朗克博士曾经发出公告：在波兰的一切财产，不论其为犹太人所有或
为波兰人所有，一律无偿没收。从波兰人手中抢走了无数农场，交由德国移
民接收。在并入德国的 4个波兰地区（西普鲁士、波森、泽希瑙、西里西亚），
到 1943 年 5 月 31 日为止计“查封”了 70 万处地产，共合1500 万英亩土地，
并“没收”了 9500 个庄园，共合 650 万英亩土地。在德国“中央地产局”精
密表格中③，并没有解释“查封”与“没收”的区别何在，这对被剥夺了财产
的波兰人来说，根本没有什么区别。

甚至占领区中的贵重文物也遭到掠夺。后来从缴获的纳粹文[945]件可以
看出，这是在希特勒和戈林的明确指示下进行的。希特勒和戈林依靠这种掠
夺，大大扩充他们的“私人”收藏。据这个肥胖的帝国元帅自己估计，他的
藏品价值达 5000 万德国马克。在掠夺艺术品这一特殊领域中，戈林是名副其
实的策动者。征服波兰以后，他便立即下令掠夺波兰的文物。受他委派执行
这项命令的专员，在半年之内就能作出这样报告：“这个国家的几乎全部文
物”已被接收了。①

但是，欧洲的伟大的艺术珍品多半收藏在法国。这个国家被纳粹征服后
不久，希特勒和戈林便下令进行劫夺。希特勒委派罗森堡执行这项特别的劫
夺任务。罗森堡设立了一个称作“罗森堡特别工作处”的机构，他不仅得到
戈林而且还得到凯特尔将军的协助。凯特尔确曾向德国驻法陆军部队下过一
道命令，说明罗森堡“有权将他认为有价值的文物运到德国进行保护。至于
这些文物的用途，将由元首亲自决定”②。

1940 年 11 月 5 日，戈林为了分配巴黎卢浮宫所收藏的艺术品，特别发
布了一道密令。这个命令道出了希特勒决定“这些文物的用途”的一套想法。
这些艺术品将“按下列几类分别处理”：

1.元首对其用途保留决定权者。

2.对充实帝国元帅[即戈林]的收藏⋯⋯有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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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适合于迭交德国各博物馆者⋯⋯③

法国政府抗议掠夺该国的文物，指出这种行为违背海牙公约。当罗森堡
手下的一个名叫本耶斯先生的德国艺术专家大胆提请戈林注意这个问题时，
那个胖胖的艺术专家戈林回答说：

“亲爱的本耶斯，让我来操这份心吧。我是全国最高法律权威。我的命
令就是决定，你遵照执行就是了。”

从缴获文件来看，本那斯在第三帝国历史中只在这里出现过一次。据他
的报告说：

球艺厅中收藏的、准备归元首所有的文物，以及帝国元帅指定归己的文物，将用两个车厢装运，

挂在帝国元帅的专车之后⋯⋯送到柏林。①

以后还有更多的车厢装运文物。德国官方的一份秘密报告表明，到 1944
年 7 月为止，从西欧运到德国的文物共装了 137 辆铁路货车，计有 4174 箱，
21903 件，其中绘画 10890 幅。②这些绘画[946]中有伦勃朗、鲁本斯、哈尔
斯、弗美尔、委拉斯开兹、牟利罗、戈雅、维赛里奥、华托、弗拉戈纳尔、
雷诺兹、庚斯博罗的作品。*罗森堡早在 1941 年 1 月估计光从法国掳掠的文
物就值 10 亿马克。③

德国人掠夺原料、制成品、粮食，尽管把占领区人民搞得山穷水尽，食
不果腹，甚至造成饥荒，并且在战争行为方面违反了海牙公约，但是德国人
总还可以借口全面战争的迫切需要来为自己开脱，即使这不是什么正当的理
由。但是盗窃文物对希特勒的战争机器并没有什么帮助。这种事情之所以发
生完全是由于贪欲，由于希特勒和戈林个人的贪得无厌所致。

被征服各国人民对以上种种掠夺还能忍受得了。因为战争和敌人的占领
总不免要带来贫困的。但这只不过是新秩序的一个方面，而且是最温和的一
个方面。在幸而短命的新秩序中，最令人难忘的，并不是德国对物质财富的
掠夺，而是对人的生命的掠夺。纳粹在这方面的道德堕落是人世间亘古少见
的。千百万正直、善良的男女被强迫从事劳动；千百万的人在集中营里遭到
严刑拷打；还有千百万的人，其中犹太人便有 450 万，遭到血腥屠杀或被活
活饿死，死者的遗体被付诸一炬，为的是焚尸灭迹。

这些惊人的恐怖事件，如果不是有充分的文件作证和有凶手亲自供述的
话，的确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下文所述是根据确凿的证据，其中有一些是根
据少数生还者的亲身经历作为旁证写成的。这些记述只是一个概要，由于篇
幅所限，无数骇人听闻的详细情节只得略而不谈了。

新秩序下的奴隶劳动

截至 1944 年 9 月底，为第三帝国做苦工的外国平民共约 750 万人。这些
人几乎都是用武力逮捕来的。他们被装在铁篷货车上运到德国，途中常常吃
不上，喝不上，连拉屎撒尿的地方也没有。到了德国以后，就被派到工厂、
田间、矿山从事劳动。不仅被强迫劳动，而且还遭到侮辱、殴打和饿饭，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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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因为缺衣、缺食、没有住所以致冻馁而死。
此外，在这些外国劳动力之外还有 200 万战俘，其中至少有50 万人被分

配到兵工厂和军火厂劳动。这种做法是公然违反海牙公约和日内瓦公约的，
这两个公约都规定了不能用战俘从事这些［947]劳动。*这个数字还不包括被
强迫建筑工事、向前线运送军火、甚至被派去操纵高射炮的几十万战俘。德
国人强迫战俘干这些工作，是对德国签过字的各种国际条约的又一违反。④

德国人把大批劳工运来，害得许多人家妻离子散，一家人流落在德国，
天各一方。少年儿童中年岁稍大能做点工的，也逃不掉这个命运。甚至德国
高级陆军将领也参与劫夺儿童的工作，把他们运回国来从事奴隶劳动。罗森
堡的文件档案中有一份写于 1944 年 6 月 12 日的备忘录，透露了在俄国占领
区劫夺儿童的情况。

中央集团军打算抓四五万 10 岁到 14 岁的少年⋯⋯运到德国。这个方案原来是第九军团提出

的⋯⋯其目的在于将这批少年主要分配到德国各种行业当徒工⋯⋯德国企业部门是十分欢迎这个办法

的，因为它是解决徒工不足的重要措施。

这种办法不仅可以阻止敌人的兵力得到直接的增援，而且还可以削弱敌方人口增长的潜力。

劫夺少年的行动计划有一个代号：“干草行动”。这份备忘录还说，莫
德尔陆军元帅率领的乌克兰一北方集团军也在执行这一计划。③

德国人抓劳工的办法最初还比较温和，后来却越来越恐怖。人们走出教
堂或影院就被一把抓走了。特别在西欧，党卫队往往干脆把城市里的一段地
区封锁起来，把身强力壮的男女全部抓走。为了同一目的，在乡村采用了包
围全村进行搜捕的办法。在东欧，如果发生抗拒强迫劳动的命令的事情，就
干脆烧掉整个村庄，把居民全都运走。在罗森堡的被缴获的文件中，就充满
了德国方面的载有这类事件的报告。在波兰，至少有一个德国官员认为事情
做得有点过火了。

[他在给总督弗朗克的报告中说道]在城乡各处，在街道、广场、车站，甚至在教堂，夜晚到住

户家中，残酷地滥抓人，使得居民惶恐不安，达于极点。人人都处在危险中，不知何时何地会遭到警

察突如其来的逮捕，被送到[948]集中营，他们的家属谁都不知道他们的下落。①

但是，把奴隶劳工抓来还不过是第一步。*把劳工送到德国去的运输条件
是够恶劣的。1942 年 9 月 30 日，一个叫古德凯尔希博士的人在给罗森堡的
东方占领区事务部的一份报告中叙述两列火车相遇时的情景：一列火车上满
载着体力已经耗尽而遣送回国的东方劳工；在布列斯特一立托夫斯克附近遇
到了岔道上另一列上面满载着“新召募来的”俄国工人的火车。他写道：

由于回国的劳工乘坐的车厢里的死尸，很可能惹出一场大祸来⋯⋯在这列火车里，有些妇女生

了孩子，孩子在半路上就扔到窗口外面去了。有肺病和性病的人与大家坐在同一个车厢里。快要死的

人躺在连稻草也没有铺的货车里；有一个死人被扔在铁路路基上。在其他开回去的火车上想必也发生

过同样的情况。①

对东方劳工说来，这不是进入第三帝国的一个令人感到光明的前奏，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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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至少使他们对即将面临的苦难的历程有所准备。等待着他们的是饥饿、鞭
打、疾病、挨冻，住的是没有炉子的房子，穿的是单薄而破烂的衣服。等待
着他们的是成日成夜的劳动，什么时候身子撑持不住了，什么时候劳动才算
完。

德国制造枪炮、坦克、弹药的规模巨大的克虏伯工厂是使用奴隶劳工的
典型场所。克虏伯用了大批奴隶劳工，其中也包括俄国战俘。战时有一个时
期，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中有 600 名犹太妇女被送到克虏伯工厂做工，她们“住
在”被炸得一塌糊涂的劳动营里。原来收容在这所劳动营里的是意大利战俘，
他们已经迁走了。克虏伯工厂中为奴隶劳工看病的“高级医生”威廉·雅格
博士，在纽伦堡所写的一份供词中叙述了他接任这项职务时所看到的情况。

我头一次出诊时，看到这些妇女身上害着大块大块的脓疮和别的疾病。在我去以前她们至少已

有两星期没有看到医生了⋯⋯没有药品供应⋯⋯她们没有鞋穿，光着脚走来走去。每人穿的仅有的一

身衣服是麻袋缝成的，麻[949]袋上开了几个口，让头和手臂伸出来。她们的头发都给剃了。营房四周

围上铁丝网，由党卫队的警卫人员严密把守着。

 劳动营中食物供应的数量很少，质量极坏。到营房走过一趟，没有不挨跳蚤咬的⋯⋯我的两只

手臂和别的地方就被咬起几块大疮⋯⋯

雅格博士把这种情况报告克虏伯的董事们，甚至报告厂主古斯塔夫·克
虏伯·冯·波伦—哈尔巴赫的私人医生，但是毫无效果。他所写的几份关于
克虏伯工厂其他劳动营的报告，也没有能使情况得到丝毫改善。他在供词中
提到，有几份报告，叙述的是住有俄国和波兰劳工的 8个营房的情况：住的
地方拥挤不堪，因而疾病丛生，而且缺少足以维持一个人活命的食物，缺少
用水，缺少厕所。

东方工人的衣服也十分缺乏。他们不论劳动时或睡觉时穿的都是从东方来的时候穿的那一身衣

服。他们几乎全都没有大衣，只得用毛毯当大衣御寒和挡雨。由于没有鞋穿，许多工人只得光着脚上

工，甚至冬天也是如此⋯⋯

卫生条件恶劣到了极点。在克拉麦普拉茨，1200 个人使用的厕所，是原来只供 10 个儿童用的⋯⋯

厕所的地面上到处是大小便⋯⋯鞑靼人和吉尔吉斯人受的罪最大；由于居住条件太坏，食物粗劣，不

能吃饱，加上劳动过度，得不到足够的休息，他们像苍蝇一样死去。

许多工人还害着斑疹伤寒。传染这种病的虱子以及无数的跳蚤、臭虫等害虫，折磨着住在这些

营房中的人⋯⋯营房中的供水时常中断，一断就是 8天到 14 天⋯⋯

一般地说，西方劳工比东方劳工生活得略好一筹——后者在德国人眼中
不过是人类的渣滓。但是这种区别也只是相对的。雅格博士在克虏伯工厂设
在埃森市诺格拉特街收容法国战俘的一个劳动营中所见，可作例证。

他们在狗窝、小便池和原来的面包房里住了将近半年。狗官高 3 英尺，长 9英尺，宽 6 英尺，

每间住上 5个人。战俘必须四肢着地才能爬进去⋯⋯劳动营里没有水。”*  ①

[950]被分配到德国农场劳动的奴隶劳工大约有 250 万人。其中绝大部分
是斯拉夫人和意大利人。尽管由于环境不同，他们的生活比在城市工厂中劳
动的人要好一些，但远不是理想的，甚至也谈不上是人道的。从缴获的一项
关于“波兰籍的外国农场工人的待遇问题”的指令中，可以看到他们所受待
遇的一斑。这项命令虽然适用于波兰人——签发的日期是 1941 年 3 月 6 日，
那时还没有能用上俄国人——但后来被用作对待其他国籍的人的通则。

波兰籍的农场工人不再有申诉的权利，因此，任何官方机构均不得接受其申诉⋯⋯严禁到教堂

去⋯⋯严禁到剧院、电影院或其他文化娱乐场所⋯⋯

严禁与妇女和姑娘性交。



波兰籍的农场工人如与德国妇女性交，按照希姆莱于 1942 年颁发的布
告，将被处以死刑。*

从事奴隶劳动的农场工人不得乘坐“火车、公共汽车或其他公共交通工
具”。颁布这项指令显然为的是防止农场工人逃出他们不得离开的农场。

[指令规定]严禁任意调换工作。农场工人须按雇主要求长期劳动。每天劳动时间的长短，不加

限制。

雇主均有权对农场工人进行体罚⋯⋯如果条件许可，可将农场工人从居[951] 处迁到马厩等处

居住，在采取这样措施时不能心善手软，②

甚至被抓到德国来做家务劳动的斯拉夫妇女，也被当作奴隶一般对待。
早在 1942 年，希特勒便命令沙克尔找 50 万斯拉夫妇女到德国来，“以便减
轻德国家庭妇女的负担”。这位奴隶劳工专员对她们在德国家庭中劳动的条
件作了如下规定：

不许提出工余时间的要求。从东方来从事家庭劳动的妇女，只有为了办家务事才可离家上街⋯⋯

她们不得上饭馆、电影院、剧院，不得上其他类似的场所去。也不得到教堂去⋯⋯①

在纳粹的奴隶劳工计划中，妇女和男子显然是同样需要的。在德国人抓
来劳动的 300 万左右俄国平民中，有半数以上是妇女。大部分妇女被分配在
农场从事重劳动或在工厂做工。

奴役征服区的几百万男女，使他们为第三帝国于最低贱的劳动，并不只
是战时的权宜措施。上面引述的希特勒、戈林、希姆莱等人的言论只不过是
他们言论的很少一部分，但是也可以清楚看出，如果纳粹德国长久维持下去，
新秩序将意味着德意志主宰民族统辖一个西起大西洋东至乌拉尔山脉的庞大
的奴隶帝国。在这个帝国中，东方的斯拉夫人受到的待遇肯定是最坏的。

1941 年 7 月，当时希特勒进攻苏联还不到一个月，他便着重指出，他的
占领苏联计划是“一种最后解决办法”。一年以后，征服俄国的战事进入高
潮时，他教训部下说：

我们对于亿万愚蠢可笑的斯拉夫人，要采取这样的办法：把他们之中的最优秀的按照我们的要

求加以改造，而把其余的人隔离在他们自己的猪圈里；谁要是妄谈什么该对当地居民慈悲为怀，该让

他们得到教化，马上把他送进集中营！②

战  俘

尽管德国人严重违反了海牙公约和日内瓦公约，把战俘送到兵工厂或从
事与前线作战有关的各种劳动，但是对于那些被第三帝国俘获的几百万战俘
来说，这种规模庞大的劳动还不是他们最发愁的事情。

他们最关心的还是熬过战争，保全一命。如果他们是俄国人，那未熬过
战争保全性命的希望最少。苏联战俘的人数比其他各国[952]战俘合在一起的
总数还要多，大约有 575 万人。1945 年盟军解放战俘营中被俘人员时，生还
的苏联战俘只有 100 万人。在战争时期被德国人释放的或被批准到德军建立
的伪军中服役的人大约也有 100 万。饿死、冻死、病死的俄国战俘达200 万。
其余的 100 多万人没有作出交代，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证实这 100 多万人

                                                
② 同上，第 7 卷，第 260—64 页（纽伦堡文件 EC—68）。
① 同上，第 5 卷，第 765 页（纽伦堡文件 3044—B—PS）。
②  《希特勒秘密谈话录》，第 501 页。



中的大部分，或者因上述原因而死亡，或者被党卫队保安处处死。据德国方
面文件记载，处死的有 67000 人，这肯定只是一部分数字。①

大部分俄国战俘，约 380 万人，是在德国发动侵俄战争的第一阶段，即
从 1941 年 6 月 21 日到 12 月 6 日期间对俄国进行的几次大包围中被俘的。显
然，在战事正在进行和迅速向前进军时，要求任何军队能很好地照顾这么一
大批战俘是有困难的。但是问题在于德国人根本未作任何努力。我们从前边
引述的纳粹文件中看到，德国人对苏联战俘确实是故意不给饭吃；在 1941
年漫天风雪的冬天，气温降到零下时，不给他们安身的地方，许多人因此活
活饿死冻死了。

据罗森堡这样有权威地位的人说，许多纳粹官员的态度是：“这些战俘
死得越多，对我们越好。”

愚蠢不堪的东方占领区事务部部长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是个讲人道的纳粹
分子，特别是对于俄国人。而我们知道，他是在俄国人那里长大的。但是，
即使连他这样的人，也曾心有不忍。1942 年 2 月 28 日，他在致最高统帅部
长官凯特尔元帅的一封长信中， 曾对俄国战俘所受到的待遇提出抗议。他写
这封信，正是那年冬天苏联军队在莫斯科和罗斯托夫击退德军，反攻之势有
如破竹的时候；德国人这时已经看出，他们想一举消灭俄国的一场赌博已经
输定了，说不定要一输到底了；他们也已看出，在美国已经参加到俄国和英
国一边而与德国为敌的今天，德国人很可能在这一场战争中被打败。情况如
果真的如此，胜利方面是要追究他们的战争罪行的。

［罗森堡在致凯特尔的信中说]在德国的苏联战俘，遭到极为悲惨的命运。360 万战俘中，全劳

动力只有几十万人。许多人不是饿死，就是由于气候的折磨而死。

罗森堡继续说道，这种情况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俄国有足够的粮食供他
们食用。

但是在多数情况下，战俘营长官都不许把这些粮食供战俘食用，而宁可[953]让他们饿死。甚至

在战俘被押送到战俘营的途中，也不许老百姓给他们东西吃。许多战俘在途中由于饥饿劳累，跟不上

队伍，就被枪决。枪杀战俘是当着饱受惊吓的老百姓的面进行的，尸体就弃在原地。许多战俘营根本

没有住的房子。下雨下雪，战俘也睡在露天里⋯⋯

最后还得提一下枪决战俘的事情。他们这样做⋯⋯根本不从政治上考虑问题。例如各集中营里

都把“亚洲人”一概枪决⋯⋯①

岂止亚洲人。俄国战役开始后不久，最高统帅部和党卫队保安处便达成
一项协议，由保安处“甄别”俄国战俘。保安处的大刽子手奥托·奥仑道夫
在一份供词中透露了“甄别”的意图何在。奥仑道夫与希姆莱手下许多人一
样，是个不务本业的知识分子，他曾得过两个大学学位（法学和经济学），
并曾在应用经济科学学院当过教授。

[奥仑道夫说]所有犹太人和共产党干部都要调出战俘营，处以死刑。据我所知，在对俄国作战

的整个期间，一直采用这种办法。①

但是这样做也不无困难。俄国战俘的身体往往衰弱得连上刑场都走不

                                                
① 根据亚历山大·达林所著《德国在俄国的统治》，第 426—27 页。这本书是详细研究了德国人的记录写

成的，他所用的数字是最高统帅部武装部队总局所搜集的，载《根据 1944 年 5 月 1 日的情况寻找苏联战俘

下落的材料》。
① 《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126—30 页（纽伦堡文件第 081—pS）。
① 同上，第 5 卷，第 343 页（纽伦堡文件 2622—pS）。



了。为此，秘密警察头子海因里希·缪勒提出了抗议，此人短小精悍，也是
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 他说：

集中营长官不满地说，预定要被处决的苏联人在到达集中营时，已有 5％到 10％的人死亡或濒

于死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前往集中营的途中，譬如从火车站走向集中营的途中，就有相当多

的战俘由于疲惫不堪倒在路上，有死了的，也有半死的，因此护迭时后边还得跟上一辆卡车装运这些

人。要想不让德国人看到这种场面是不可能的。

秘密警察对俄国战俘饿死累死丝毫也不在乎，他们遗憾的只是每死一个
战俘就使刽子手们少一个行刑的对象，但是他们不愿意德国人民看到倒毙于
途的惨象，因此“秘密警察缪勒”——他在德国以此著称——下令：

自即日起（1941 年 11 月 9 日），俄国战俘凡显然无活命希望因而连短途旅程也不能走动者，以

后无需运到集中营处死。②

 [954]死了的战俘不能劳动自不必说，甚至饿坏累坏的战俘也都失去劳
动能力了。到了 1942 年，德国人已清楚地意识到战争将长期拖下去，比他们
原先设想的时间要长得多；同时也已看出，他们的后备劳动力十分缺乏，被
俘苏军已成为德国后备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纳粹放弃了屠杀战俘的
政策，而采取利用他们从事劳动的办法。1943 年，希姆莱在波森对党卫队人
员作了一次讲话，解释了为什么要改变这项政策的道路。

当时[1941 年]我们对这么一大批人没有像今天这样，把他们当作原料和工人。战俘饿死累死几

万几十万，从几个世代那样长远的意义上看，是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但是在目前，由于丧失了劳动力，

这种情况却是可惜的。①

现在必须让战俘们吃得足以使他们有力气干活了。到 1944 年 12 月，已
有 75 万战俘在兵工厂、矿山（分配了 20 万人）和农场劳动，其中包括不少
军官。他们的待遇是苛刻的，但是总算可以活命。甚至凯特尔元帅建议在战
俘身上打烙印的办法也废除了。*

德国人对待西方战俘，特别是英美战俘，比对待俄国人相对地来说好一
些。虽然屠杀英美战俘的事也偶然发生过，但一般都是由于个别战俘营长官
个人的极端残暴和虐待狂所致。1944 年 12 月 17 日比利时凸出地带战役中，
在马勒梅第附近的田野中血腥屠杀 71 名美国战俘，便是一个例子。

希特勒也曾亲自下令杀害西方战俘。例如他曾下令屠杀 50 名英国飞行
员，这些人于 1944 年春被俘，后来在萨岗的一个集中营逃跑未成。戈林在纽
伦堡说，他“认为这是整个战争时期最严重的一次事件”，约德尔将军则称
之为“不折不扣的谋杀”。

1943 年英美对德国加紧轰炸以后，德国便有意鼓励杀害盟军在德国跳伞
降落而被俘的飞行人员，上述事件实际上似乎是他们这个政策的一部分。德
国鼓励一般平民在抓到跳伞降落的盟军飞行员后，立即私刑处死。战争结束
以后，不少犯有这种罪行的德国人受到审判。（1944 年英美轰炸德国达到高
潮时，里宾特洛甫主[955] 张对被击落的英美空军人员立即处死，但希特勒
则采取比较温和的态度。）

1944 年 5 月 21 日，他在与戈林会商以后，只是发布这样一项命令：英
美飞行人员凡曾扫射过客车、平民以及紧急着陆的德国飞机者，可不经军法
审判即予枪决。

                                                
② 同上，第 3 卷，第 823 页（纽伦堡文件 1165—PS）。
① 同上，第 4 卷，第 558 页（纽伦堡文件 1919—PS）。



被俘的空军人员有时则被直接交由党卫队保安处进行“特别处置”。
1944 年 9 月，约有 47 名美英和荷兰的飞行人员（全都是军官）在毛特

豪森集中营惨遭杀害。集中营中有一个法国战俘莫里斯·拉姆普是目击者之
一，他在纽伦堡叙述这次屠杀的情况时说：

47 名军官光着脚，被带到石坑里⋯⋯在石坑的最下一层阶梯上，警卫人员把石头放到这些可怜

的人们背上，要他们扛到上边去。头一趟扛的石头约60 磅重，一面扛着一面挨打⋯⋯第二趟扛的更重，

什么时候被石头压垮了，就遭到脚踢棒打⋯⋯到了晚上，路上已倒下 21 具尸体，另外 26 个人在第二

天早晨也死了。①

这是毛特豪森集中营里常用的“处决”方式，也是杀害无数俄国战俘的
若干方式之一。

从 1942 年起，亦即战争的趋势开始对希特勒不利以后，他便下令杀害被
俘的盟军突击队员，特别是在西线被俘的人员。（被俘的苏联游击队员被立
即枪决，自不必说。）元首在1942 年 10 月 18 日发布的《突击队绝密命令》，
是被缴获的纳粹文件之一。

自即日起，在欧洲或非洲执行所谓突击任务的敌人一俟被德军发现，不论是否携带武器，也不

论是在战斗中还是在逃跑中，应全部处死，即使他们身着军服也不赦免。①

同一天，希特勒又发布一项补充指示，将他所以发布这个绝密指令的理
由对司令官们作了解释。他说，由于盟军突击队获得成功，

我不得不严令消灭敌人从事破坏工作的部队，并宣布对不服从这些命令者予以严惩⋯⋯必须晓

喻敌人：从事破坏工作的突击队员将毫无例外地被全部消灭。

这就是说，他们要想死里逃生是绝对没有希望的⋯⋯［他们］绝不要妄
想会得到日内瓦公约规定的待遇⋯⋯如果由于审问上的需要而留下一个两个
暂时不杀，审问过后也得立即枪决。②[956]这种特殊罪行是严格保密的，约
德尔将军在希特勒指令上又添加了补充说明，下边还打上重点：“这项指令
只供司令官阅读，切勿落人敌人手中。”他们还得到指示，在及时记下内容
后，全部文件即悉数销毁。

文件的内容想必已铭记在各级司令官的心中，因为他们都已贯彻执行
了。有两个例子可以谈一下，当然事例还多得很。

1944 年 3 月 22 日夜间，美国陆军第二六七特别侦察营的 2名军官和 13
名士兵，乘一艘军舰在意大利境内距德国阵地后方很 远的地方登陆，准备破
坏斯比塞到热那亚之间的一个铁路隧道。这批侦察人员一律身着军装，并没
有携带便服。3月 26 日，即他们被俘后的第 3天，一队执刑队人员就根据德
国陆军第七十五军军长安东·多斯勒将军亲自颁发的命令将他们处死，刑前
未经审问。战争结束后不久，多斯勒将军受到美国军事法庭的审判时，为自
己的罪行辩解说，他只不过是遵照希特勒的突击队命令行事。他争辩说，他
如不服从，自己将被元首送交军事法庭审判。

1945 年 1 月在斯洛伐克跳伞降落的 15 名英美军事人员，其中有一名美
联社战地记者，全都身着军服，在毛特豪森集中营被处死刑。这是根据恩斯
特·卡尔登勃鲁纳博士的命令执行的。卡尔登勃鲁纳博士继海德里希之后任

                                                
①  同上，第 6 卷，第 185—86 页。
①  《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3 卷，第 416—17 页（纽伦堡文件 498—PS）。
② 同上，第 426—30 页（纽伦堡文件 503—PS）。



党卫队保安处处长，是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被告。②这个屠杀罪行如果不是
集中营中目击他们处死的一名副官招供出来，恐怕永远也无人知道，因为这
个集中营中大规模处决战俘的文件大部分已经销毁了。

纳粹在占领区的恐怖统治

1941 年 10 月 22 日，法国《灯塔报》刊登了下列通告：
10 月 20 日上午，受英国和莫斯科雇用的懦怯的罪犯暗杀了南特的战地司令。凶手至今尚未捕

获。

我已下令先枪决 50 名人质，作为这个罪行的抵偿⋯⋯如果从现在起至 10 月 23 日午夜，凶手仍

未捕获归案，将再枪决 50 名人质。*

这一类通告常常出现在法国、比利时、荷兰、挪威、波兰、俄国的报纸
上，或者写成红底黑框的海报张贴出来。德国人公然宣称，偿命的比率一律
定为 100：1——每有一个德国人被枪杀，就[957]枪决 100 名人质。

虽然抓人当人质是古代的习惯，例如罗马人就十分爱用这种办法，但是
到了近代，一般已不采用这种办法了。只有德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
国人在印度和布尔战争时在南非用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指挥下
的德国陆军却大规模地抓人当人质。凯特尔元帅和一些身份比他低的司令官
都曾签署过逮捕人质和枪杀人质的密令，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曾提出许多这
样的密令文件。1941 年 10 月 1 日，凯特尔下令说：“人质当中必须包括著
名头面人物或者他们的家属，这一点至为重要”；一年以后，驻法德军司令
冯·施图尔纳格尔将军也强调指出，“被枪决的人质的名气越大，对凶手所
起的威慑作用也就越大”。

第二次大战期间，德国人一共处决了 29660 名人质，这个数字还不包括
“瘐死”在法国监狱中的 40000 人。波兰是 8000 人，荷兰是 2000 人。在丹
麦，他们用一种所谓“肃清暗杀”制度来代替公开宣布枪杀人质。希特勒明
令，德国人在丹麦如遭杀害，要秘密采取“以五顶一”的报复办法。①由于德
国人采取这种办法，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最孚众望的人士之一、丹麦牧师、
诗人兼剧作家卡伊·门克被残酷杀害了。他的尸体被抛弃在街头，身上挂着
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猪猡，你还是为德国效了劳。”

凯特尔元帅在纽伦堡供称，在他不得不遵照希特勒命令行事而犯下的所
有战争罪行中，以根据 Nacht und NebeI Er1ass——《夜雾命令》所犯的罪
行“最为严重”。这项奇怪的命令是希特勒专门用来对付西欧占领区的无辜
居民于 1941 年 12 月 7 日亲自颁布的。正如这项命令的奇怪名称所显示，它
的目的在于逮捕“危及德国人安全”的人，逮捕以后并不立即枪决，而是丝
毫不落痕迹地让他们消失在德国的茫茫夜雾之中。他们的下落不通知其家
属，即使所谓下落常常只不过是他们在德国的埋葬地点。

1941 年 12 月 12 日，凯特尔发布一个指令，对希特勒的命令作了解释。
“在原则上，”他说，“对德国犯有罪行的人应处死刑。”但是，如果对这
些罪犯给以监禁的处分，即使同时还罚做终身苦役，也将被认为是软弱的表
现。只有对罪犯处以死刑，或者采用使罪犯家属及当地居民不知其下落的办

                                                
② 卡尔登勃鲁纳于 1946 年 10 月 15 日夜间在纽伦堡监狱被绞决。
① 《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7 卷，第 798—99 页（纽伦堡文件 L—51）。
①  《主要战犯的审讯》，第 7 卷，第 47 页。



法，才能收到极大的威吓效果。①

1942 年 2 月，凯特尔又对《夜雾命令》作了补充。如果一个[958] 人被
捕后 8天之内还没有被判死刑的话，

应将这些囚犯秘密送往德国⋯⋯这些措施将起到威慑作用，因为

（1）这些囚犯将不留痕迹地消失，

（2）不说明他们的下落和命运。②

受命执行这个可怕任务的是党卫队保安处。在缴获到的保安处文件中充
满了有关“NN”（代表“夜雾”两字）的各种指示，特别是关于要求对被害
人埋葬地点严守秘密的指示。到底有多少西欧人士消失在“夜雾”之中，纽
伦堡国际法庭根本无法确定这项数字，但是看来难得有人逃出虎口。

但是我们从党卫队保安处的文件中，可以得到一些能说明问题的数字，
这是关于他们在占领区中用在俄国的另一种恐怖行动所杀害的人的数字。这
种特别的恐怖行动是德国人称做特别行动队干的。从其活动情形看，称为灭
绝队更合适些。他们所杀害的人的头一批整数是在纽伦堡偶然查清楚的。

有一天，在开审前不久，美国检察官、年轻的海军军官惠恃纳·R·哈里
斯少校向奥托·奥仑道夫盘问他在战时的活动情况，人们知道，这个看上去
年纪颇轻（38 岁）而又漂亮的德国知识分子当过希姆莱的德国中央保安局的
第三处处长，但在战争的最后几年的大部分时间中，他在经济部任对外贸易
专家。他告诉哈里斯少校，战争时期他一直在柏林任公务员，只有一年是例
外。当被问到这一年离开柏林时干了些什么时，他回答说，“当特别行动队
D支队队长”。

哈里斯是律师出身，这时已是熟悉德国问题的有相当权威的情报专家，
对特别行动队的情况有不少了解。因此他立即追问下去：

“在你任特别行动队 D支队队长的那一年，你的那一队一共杀害了多少
男子、妇女和儿童？”

哈里斯事后回忆说，当时奥仑道夫耸了耸肩，稍微迟疑了一下回答道：
“9万！”①

特别行动队最初是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于 1939 年组织起来的，其目的是跟
随德军进驻波兰，搜捕犹太人，把他们集中到犹太人隔离区。过了将近两年，
在进攻俄国的战争开始以后，特别行动队才与德国陆军取得协议，受命随战
斗部队之后执行“最后解[959]决”的一部分任务。为了执行这项任务，组成
了 4个特别行动队：

A支队、B支队、C支队和口支队。奥仑道夫于 1941 年 6 月到 1942 年 6
月之间领导的便是 D支队，该支队在乌克兰南端地区活动，附属于第十一军
团。约翰，哈兰·阿门上校在法庭上问奥仑道夫曾接受过什么指示，他回答
说：

“指示要求我们清算犹太人和苏联政治委员。”
“你所说的‘清算’，是不是就是‘杀死’的意思？”阿门问他。
“是的，就是杀死。”奥仑道夫回答道，并解释说，杀掉的人中有男子，

也有妇女和儿童。

                                                
①  《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7 卷，第 873—74 页（纽伦堡文件 L—90）。
②  同上，第 871—72 页（纽伦堡文件 L— 90）。
① 哈里斯：《暴政受审记》，第 349—50 页。



“为什么要屠杀儿童呢？”俄国法官 I·T·尼基钦科将军插口问道。
奥仑道夫：命令是必须全部消灭犹太居民。

法官：也包括儿童在内？

奥仑道夫：是的。

法官：犹太儿童全部杀死了吗？

奥仑道夫：是的。

奥仑道夫在回答阿门提出的其他问题时以及在他的供状中，叙述了一场
典型的杀人情况。

特别行动队到了一个村庄或市镇以后，就命令当地犹太人中的头面人物
把全体犹太人集合起来，说是要给他们“重新安置”。*他们被勒令交出自己
的贵重物品，并且在临刑前脱下外衣。他们被装上卡车押往刑场，刑场通常
是在反坦克战壕里——往往当场能杀死多少便装上多少。用这种办法是想使
被害人从知道死到临头至真正被处决的这段时间越短越好。

不一会儿，摆出一副战斗姿态的执刑队人员就枪杀这些站着或跪着的人，然后把尸体扔到壕沟

里。我不许执刑的人单独枪决人，而是叫他们几个人放排枪，以避免个人直接承担责任。别的支队的

领导人要求让被害人平伏在地上，从后颈射进子弹。我不同意这种做法。

“为什么？”阿门问道。
“因为这样做会使被害人和执刑的人心理上的负担过重。”奥仑道夫回

答说。
奥仑道夫又详细谈到他在 1942 年春天接到希姆莱的一项命[960]令，要

他们改变处决妇女和儿童的方法。*此后，妇女、儿童就被送到两家柏林公司
专门为杀人建造的“毒气车”上去。这个党卫队保安处的军官向法庭供述了
这种奇特的车辆怎样进行工作的情况。

从外表上看不出这种囚车的实际用途。它们看起来跟密闭的货车差不多，但构造却不一样，车

子一开动，就把［排出的]毒气送到车厢里，10 分钟到 15 分钟便使人致命了。

“你们是怎样把被害人引上囚车的？”阿门上校要他说明白。
“我们对他们说，要把他们送到另外一个地方。”奥仑道夫回答。①

接着他诉说，埋葬毒气囚车上的死难者是教特别行动队人员“受罪的苦
差使”。在纽伦堡法庭上提出的一份文件中，有一个叫贝克尔博士的人证实
了这一点。据奥仑道夫证明，贝克尔就是制造毒气囚车的人。他在给总部所
写的一封信中，反对由特别行动队人员把毒气熏死的妇孺尸体卸下来，他提
请注意：

该项工作可能对这些人员身心健康起危害作用，他们向我诉说，每次卸下尸体都要感到头痛。

贝克尔博士还向上级指出
毒气的使用方法往往不对头。司机为了想尽快把工作办完了事，把加速器扳到最大限度。被处

决的人是被闷死而不是按照我们原来计划昏睡而死的。

贝克尔博士——在他自己的心目中——真是个人道主义者，他下令改进
操作技术。

我的指示现在证明，正确调整操纵器，结果死亡来得更快，而且犯人是安安静静地睡着了的。

                                                
① 奥仑道夫和“特别行动队案件”的其他 21 名被告一起，在纽伦堡受到美国军事法庭的审判。被判处死刑

者 14 人，但是只有 4 个人，即奥仑道夫和其他 3 个支队长于 1951 年 6 月 8 日在兰德斯堡监狱被处决，当

时距判刑时已达 3 年半之久。其余被判死刑的人都得到减刑。



再也看不到以前常见到的恶形怪状的死相和遗屎遗尿的现象了。①

但是据奥仑道夫证明，毒气囚车一次只能处死 15 到 25 个人，这完全不
能满足希特勒和希姆莱的大规模屠杀的要求。据特别行［961］动队官方报告，
仅仅 1941 年 9 月 29 日、30 日这两天中，在乌克兰的首府基辅就“处决”了
33771 人，其中绝大部分是犹太人。要完成这样的任务，毒气囚车是不够的。
②

英国首席检察官哈特莱·肖克劳斯爵士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宣读过
一个德国人的报告，此人曾亲眼看到乌克兰的一次规模较小的集体屠杀。法
庭在宣读这份报告时，全场吓得鸦雀无声。报告是赫尔曼·格拉伯经过宣誓
画押的供词，他曾任一家德国建筑公司乌克兰分公司的经理兼工程师。1942
年 10 月 5 日，他在乌克兰的杜布诺亲眼看到特别行动队的人员在乌克兰民团
的配合下，在杀人坑旁杀人的情况。他报告说，这次共杀害了镇上的 5000
名犹太人。

⋯⋯我的工头和我直接走向坑那边去。我听到从一个小土堆后面传来一连串的枪声。手中拿着

马鞭子或狗鞭子的党卫队人员命令从卡车上下来的男人、妇女和大大小小的儿童脱下衣服。他们被迫

把衣服放在指定地点，按鞋子、外衣、内衣分类放着。我看到的一堆鞋子大约有 800 到 1000 双，还有

一大堆一大堆内衣和衣服。

这些人脱下衣服，一声也不叫喊，也没有哭泣。他们一家一家地聚在一起，互相吻别，等待着

另一个党卫队人员打手势。这个党卫队人员站在离坑不远的地方，手里也拿着一根鞭子。我在近坑处

站了 15 分钟，没有听到一个人叫怨或恳求饶命⋯⋯

一个银白头发的老太太抱着 1 个周岁左右的孩子，唱歌给他听，还逗着他。孩子高兴得咯咯地

笑着。孩子的父母噙着眼泪望着他们。父亲拉着一个约 10 岁的男孩子，温存地向他说话；孩子忍着满

眶泪水。父亲又一手指着天空，一手抚着孩子的头，好像在给他解说些什么。

这时，站在坑边上的一个党卫队士兵向他的一个同志叫喊几声，那人便点出 20 来人，叫他们往

土堆后面走去⋯⋯我清楚地记得一个苗条的乌发姑娘从我身边走过时指着自己说：“23 岁。”

我绕过土堆走去，发现前边有一处很大的坟场。尸体紧紧地挨在一起，一个压着一个，只有脑

袋露在上边。差不多所有的人头上都有血，淌到肩膀上。有人还在动弹，有人举起膀子，转动着脑袋，

表示自己还没有死。坑里已装满 2/3，我估计里面有 1000 人了。我探寻放枪的人。那是一个党卫队人

员，他坐在狭窄的坑头的边沿上，双脚悬到坑里，手里拿着一支冲锋枪，抽着香烟。

赤身露体的人们住坑里走下几步，从躺在坑里的人头上爬到这个党卫队人员指定的地方。他们

躺在死人或受伤者的上边；有人还抚摩一下活着的［962］人，轻声跟他们说些什么。一会儿，我就听

到一阵连续的枪声。再往坑里一看，有人抽搐着身子；有人把头枕在别人身上，动也不动了。血从他

们的脖子上流下来。

又一批人已经走过来了。他们走进坑里，一排排躺在前一批死难者身上被枪杀。

就这样杀了一批又一批。第二天早晨，这个德国工程师又到刑场去看了
一下。

我看到大约 30 个赤身露体的人躺在离坑不远的地方。有些人还活着⋯⋯过后，这些还活着的犹

太人被勒令把尸体拖到坑里。然后，他们自己也得躺到坑里，以便子弹从他们脖子上射进去⋯⋯我在

                                                
① 奥仑道夫在纽伦堡受审时的证词，见《主要战犯的审讯》，第 4 卷，第 311—23 页；他的供状，是根据

哈里斯的提审，载《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5 卷，第 341—42 页（纽伦堡文件 2620—PS）。贝克尔博士

的信，同上，第 3 卷，第 418—19 页（纽伦堡文件 501—PS）。
② 《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8 卷，第 103 页（纽伦堡文件 R—102）。



上帝面前起誓，说的全是实情。①

在红军把德军逐出苏联领土以前，特别行动队到底屠杀了多少犹太人和
俄国共产党干部（前者数字远远超过后者）？纽伦堡法庭一直没有统计出确
实数字，但是我们从希姆莱的记载（虽然不完全对得起来）中可以得到一个
粗略的概念。

奥仑道夫的 D支队杀害了 90000 人，还不如其他一些支队。例如在北方
的 A支队于 1942 年 1 月 31 日报告，它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和白俄罗斯“处
决了”229052 名犹太人。A支队队长弗朗兹·施塔勒克向希姆莱报告说，他
在白俄罗斯遇到一些困难，因为“动手很晚，已是霜冻季节，使大规模行刑
更加困难得多。但是，”他报告说，“到目前为止，已［在白俄罗斯］枪杀
了 41000 名犹太人。”施塔勒克后来在同年被苏联游击队杀死。他在报告中
附了一纸相当详细的地图，上面标出在他指挥之下各地处死的人数——用棺
材作为标志。地图表明，仅在立陶宛便屠杀了 136421 名犹太人；另有 34000
人“因为需要他们劳动”，暂时不杀。报告宣布，犹太人较少的爱沙尼亚已
“没有犹太人”了。①

特别行动队的刽子手们在严冬暂停活动一段时候以后，到 1942 年夏天又
忙得不可开交。到 7 月 1 日，在白俄罗斯已杀死 55000 多犹太人。10 月间，
明斯克犹太人隔离区剩下来的 16200 人在一天之内全被杀光。到了 11 月，希
姆莱已经可以向希特勒报告，从 8月到 10 月底在俄国已杀死 363211 名犹太
人，虽然为了博得嗜杀的元首的欢心，这个数字不免有些夸大。②*［963］ 据
秘密警察的犹太处处长卡尔·艾克曼统计，特别行动队在东欧各国总共屠杀
了 200 万人，差不多全部是犹太人。但是这个数字几乎肯定是浮夸的；党卫
队的头目对他们的屠杀成就总是十分得意，他们往往填报加了码的数字，以
博得希姆莱和希特勒的欢心。这事说来有点奇怪，但事实确是如此。1943 年
3 月 23 日，希姆莱手下的统计专家理查德·科勒尔博士向他报告，住在俄国
的 633300 名犹太人已经“重新安置”——这是对特别行动队的屠杀的一种委
婉说法。④令人惊异的是，这个数字与一些专家后来煞费苦心调查所得的结果
正相吻合。加上战争最后两年中杀害的 100000 人，这个数字大概是我们所能
得到的最准确数字。*

以上这个数字虽然已经够大了，但是若与希姆莱的灭绝营在贯彻“最后
解决”政策时杀害的人数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哩。

“最后解决”

1946 年 6 月晴朗的一天，纽伦堡的 3个美国检察官在提审时盘问党卫队
大队长奥斯瓦德·波尔，被告曾担任的工作之一是负责纳粹集中营中的囚犯
所从事劳动的工程。他在参加党卫队以前是海军军官，德国崩溃以后隐藏了

                                                
①  同上，第 5 卷，第 696—99 页（纽伦 堡文件 2992—PS）。
① 同上，第 4 卷，第 944—49 页（纽伦 堡文件 2273—PS）。
② 《战犯的审讯》，第 9 案（纽伦堡文件 NO—511）。这就是所谓《特别行动队 案件》，其名称是《美

国对奥托·奥仑 道夫等人案件》。
④ 莱特林格在《最后解决》一书引述，第 499—500 页，莱特林格在这本书中以 及在他的《党卫队》一书

中对这个问 题所作的研究，就我所知是最们 辟的。



一阵，直到一年以后，在 1946 年 5 月才被逮捕归案，当时发现他乔装成雇工，
在一个农场劳动。①

波尔在回答一个问题时用了一个名词。纽伦堡的检察官们当时已忙碌了
好几个月，研究几百万字的缴获文件，所以这个名词对他们已很熟悉。波尔
当时说，有一个叫霍斯的同事被希姆莱派去搞“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

“那是个什么问题？”检察官问波尔。
“灭绝犹太人。”他回答道。
随着战事的进展，纳粹高级领导人的辞汇里和文件中日益频繁地使用这

个名词。因为从表面上看这个名词好像并没有什么伤［964］天害理的意思，
显然可以使他们免得彼此提醒对方真实含意而感到内疚，而且他们也许认
为，如果犯罪的文件一旦泄露出去，这个名词多少可以掩饰一下他们的罪行。
绝大多数纳粹头子果然在纽伦堡受审时不承认他们了解这个名词的意思。戈
林还争辩说，他从没有用过这个词儿。但是谎言不久就被揭穿了。法庭在审
问这个肥胖的帝国元帅时，摆出他在 1941 年 7 月 31 日给党卫队保安处处长
海德里希的一项指令。他发布这项指令正是特别行动队在俄国兴致勃勃地执
行灭绝任务的时候。

［戈林指示海德里希］现在我委任你进行各项准备工作⋯⋯以便全面解决德国统治下的欧洲各

地的犹太人问题⋯⋯

我还责成你尽快给我草拟一份文件，说明⋯⋯为了贯彻我们打算进行的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的

工作，已经采取了哪些措施。*  ①

海德里希十分清楚戈林所说最后解决一词的含意，因为早在快一年以
前、占领波兰之后的一次秘密会议上，他自己就曾用过这个名词。在那次会
议上，他概述了“最后解决的第一步”，其中包括把犹太人全部集中到大城
市里的犹太人隔离区，这样最后处理他们的命运就不费事了。②

就其实际执行情况来看，“最后解决”是阿道夫·希特勒老早就盘算过
并且在战争爆发以前公开谈论过的。1939 年 1 月 30 日，他在国会讲话时就
说过：

如果国际犹太金融家⋯⋯再一次把各国推进世界大战的深渊，结果将是⋯⋯整个欧洲各地的犹

太民族全被消灭。

他说，这是一个预言，他后来在其他公开讲话中又一字不易地把这句话
重复了 5次。其实，把欧洲推进武装冲突深渊的并不是“国际犹太金融家”，
而正是他自己，不过这个问题对希特勒来说，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现
在已经爆发了世界大战，在这场战争中，他已征服了绝大多数欧洲犹太人居
住的东欧广大地区，从而使他有机会执行他的“消灭”计划。到进攻俄国的
战争开始时，他已经发布了必要的命令了。

纳粹高级领导人物所熟知的“元首关于最后解决的命令”，显然一直没
有写成明文——至少在缴获的纳粹文件中没有找到一份［965］成文的东西。
种种迹象表明，这项命令很可能是希特勒口头上告诉戈林、希姆莱和海德里

                                                
① 1947 年 11 月 3 日，波尔在“集中营案件”中被美国军事法庭判以死刑，1951 年 6 月 8 日在兰德斯堡监

狱与奥仑道夫等人同时被绞决。
① 《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3 卷，第 525—26 页（纽伦堡文件 710—PS）。这里最后一行文字的英文翻

译，把意思完全弄错了。德文“Endi6sung”（“最后解决”）译成了“可取的解决”。见德文本。
② 见本书原文第 661 页。



希，再由他们在1941 年夏秋时候往下传达的。不少证人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
庭上作证说，他们“听到过”这个命令，但是谁都说未见过文件。后来，德
国总理府长官、顽固不化的汉斯·拉麦斯出庭作证时，在被追问之下回答说：

我知道元首有一项命令由戈林传达给海德里希⋯⋯这项命令叫做“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①

但是拉麦斯跟许多被告一样声称，他在纽伦堡听到盟国律师向他说明这
个情况以前，真的不了解这项命令到底是怎么回事。*

到 1942 年初，据海德里希的意见，应该是对“最后解决”的“各项根本
问题”加以澄清的时候了，以便这项工作可以最后得到贯彻和结束。为此，
海德里希于 1942 年 1 月 20 日在柏林郊区风景美丽的汪西湖召集政府各部和
党卫队保安处各机构的代表举行了一次会议。会议的记录对后来纽伦堡的一
些审判起了很重要的作用。③尽管当时德军在俄国正受到挫折，纳粹官员仍然
认为胜利已经在望，德国眼看就要统治包括英格兰、爱尔兰在内的整个欧洲
了。因此，海德里希对参加会议的 15 名高级官员说，“在最后解决欧洲犹太
人的问题的过程中，牵涉到的犹太人近 1100 万”。然后他就谈了各国犹太人
的数字。在德国旧有版图上，只剩下 131800 名犹太人（1939 年有 25 万人）。
他说，但是在俄国还有 500 万犹太人，在乌克兰还有 300 万，在波兰总督辖
区还有 225 万，在法国还有 75 万，在英国还有 30 多万。言外之意显然是要
全部消灭这 1100 万犹太人。然后他又说明了如何来完成这项重大任务。

现在，在“最后解决”的过程中，必须把犹太人送往东方⋯⋯作为劳动［966］力使用。把有劳

动力的犹太人按性别分开，编队送到这些地区去筑路。许多人在这样的劳动中肯定会受到自然淘汰。

剩下来终于能活下来的人，由于无疑是具有最坚强的抵抗力的部分，必须受到相应处理。所以

要这样做，是因为应该认为这些经过自然淘汰而剩下来的人是犹太人可能东山再起的祸根。

换句话说，欧洲的犹太人首先将被送到被征服的东方，然后劳动到死，
活下来的少数体格特别健强的人则干脆处死。至于原来就住在东方、已在德
国统治之下的几百万犹太人，又该怎样处理呢？代表波兰总督辖区的国务秘
书约瑟夫·贝勒博士提出了一项现成的处理方案。他说，波兰的犹太人将近
250 万，这些人“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他们是“疾病的传染者，黑市的经
营者，而且不适宜于劳动”。这 250 万人不产生送走的问题，他们原来就住
在那里。

［贝勒博士最后说]我只有一个要求：必须尽快解决我的领土上的犹太人问题。

这个老实的国务秘书，情不自禁地道出了上自希特勒的纳粹高级领导人
的急躁心情。在这个时候，他们谁也不懂得几百万犹太人对德国将是多么有
价值的奴隶劳工。实际上，直到 1942 年快到年底的时候，他们才明白过来，
但为时已太晚了。早先他们只懂得一点：在修筑向东通往俄国的道路的工程
中，使几百万犹太人劳累致死，得费不少时间。因此，早在这些不幸的人们
累死之前——大多数人还根本没有被叫去参加劳动——希特勒和希姆莱便决
定采用更迅速的办法来处置他们。

办法主要有两种。一种办法，我们在前边已经谈过，是在 1941 年夏天入
侵俄国之初采用的。这就是特别行动队的执刑队大规模枪杀波兰和俄国的犹
太人，死在他们手里的有 75 万人。

希姆莱于 1943 年 10 月 4 日在波森对党卫队将领们作报告。当时他心中

                                                
① 《主要战犯的审讯》，第 11 卷，第 141 页。
③ 《战犯的审讯》，第 13 卷，第 210—19 页（纽伦堡文件 NG—2586—G）。



盘算的就是这个实现“最后解决”的方法。
⋯⋯我要很坦率地跟你们谈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我们自己人中间必须谈得非常坦

率，但是绝不要向别人公开⋯⋯

我说的是⋯⋯灭绝犹太民族⋯⋯你们当中绝大多数人一定了解，当 100 具、500 具或 1000 具死

尸躺在一起的时候，这事情意味着什么。一方面要坚持这样做，另一方面又要保持自己成为正派人（除

了由于人性弱点所造成的某些例外情况），这就是我们的艰苦所在。这是我国历史上从未写过、将来

也不会再写的光荣的一页⋯⋯①［967］

这个戴眼镜的党卫队领袖为了寻欢作乐，曾经要人枪杀包括妇女在内的
100 名东方的犹太人给他看，当场却几乎晕倒过去；因此，他在看到党卫队
军官们在灭绝营的毒气室中有效率地工作时，想必把这种杀人法看作德国历
史上更加光荣的一页。因为正是在这些死亡营中，“最后解决”获得了最骇
人听闻的成就。

灭 绝 营

纳粹设立的 30 多个主要集中营全都是死亡营，几百万囚徒挨饿受刑，死
在这些集中营里。*虽然集中营当局都有记录，每个集中营都有正式的死亡登
记簿，但并不完整，而且在胜利的盟军逼近时，许多登记簿都被销毁了。毛
特豪森集中营有一本死亡登记簿保存下来一部分，那上面记载着从 1939 年 1
月到 1945 年 4 月死亡了 35318 人。*1942 年底，对奴隶劳工的需要感到特别
迫切时，希姆莱下令“务必降低”集中营中的死亡率。由于缺乏劳动力，他
在办公室里接到下面这项报告时大不高兴：从 1942 年 6 月到 11 月，收容在
集中营里的 136700 名囚徒中，死亡者约 70610 人，处决者 9267 人，“转移”
者 27846 人。①所谓“转移”就是送到毒气室的别名。这样，剩下来可以当劳
工的人就没有多少了。

但是在实现“最后解决”方面，取得进展最大的正是在灭绝营中。最大
的也是最出名的灭绝营是奥斯威辛，它有 4个大毒气室和附设的火葬场，处
死和焚化的能力远比特莱勃林卡、贝尔赛克、锡比堡和切尔诺等其他集中营
为高。它们都是在波兰境内。在里加、维尔纳、明斯克、考那斯和利沃夫附
近，还有一些规模较小的灭绝营，它们与大的几个营有一点不同，就是用枪
杀而不用毒气。

有一个时期，用何种毒气处死犹太人效率最高，在党卫队领导人之间曾
有过不少竞争。速度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特别是在奥斯威辛。这个灭绝营
在快要完蛋的时候，曾创造一天毒死 6000 人的新纪录。一度担任过该营长官
的鲁道夫·霍斯本来是一个曾犯谋杀罪的罪犯。他在纽伦堡法庭上供述了他
所使用的毒气是优越的。③  ［968］

                                                
① 《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4 卷，第 563 页（纽伦堡文件 1919—PS）。
① 同上，第 6 卷，第 791 页（纽伦堡文 件 3870—PS）。
③ 霍斯于 1900 年出生，是巴登—巴登一家小店主的儿子。他父亲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曾逼他去当神甫。

但是他在 1922 年参加了纳粹党。1923 年因牵连进谋杀一个教师的案件，被判无期徒刑。据说这个教师曾

告发在鲁尔搞破坏活动的德国人利奥·施拉格特。施拉格特因此被法国人处死而成为纳粹的烈士。 1928

年大赦时霍斯被释放，两年后参加党卫队。1934 年他成为党卫队“髑髅队”的一员，这支部队的主要任务

是守卫集中营。他最初任职于达豪。他的差不多整个成年时代就是这样先当囚徒、后当看守度过的。他在



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意味着彻底灭绝欧洲的全部犹太人。1941 年 6 月，我奉命在奥斯威

辛建立灭绝设备。当时在波兰总督辖区已经有了其他 3个灭绝营：贝尔赛克、特莱勃林卡、瓦尔西克⋯⋯

我访问特莱勃林卡，以便了解他们是怎样进行灭绝工作的。特莱勃林卡营长官告诉我，他在半

年之中已经消灭了 80000 人。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消灭来自华沙犹太人隔离区的全部犹太人。*

他用的是一氧化物的毒气，我认为他的办法效率并不十分高。因此，我在奥斯威辛建立灭绝营

时，用的是一种结晶的氢氰酸叫“齐克隆 B”。我们把这种药品从一个小洞投到死亡室里去，这样杀

死死亡室里的人，约需 3分钟到 15 分钟，视天气情况而定。

我们知道里面的人是什么时候死的，因为他们一死就不再叫唤了。我们一般等待半个小时再把

门打开，把尸体搬走。尸体搬走以后，我们的特别队人员就从尸体上取下戒指，挖出假牙上的金子。

我们还有一个地方也是比特莱勃林卡有改进的：我们建造的毒气室同时可容 2000 人，而特莱勃

林卡的 10 个毒气室每个只能装 200 人。

接着霍斯又说明送往毒气室去的死难者是怎样被“挑选”出来的。所以
要挑选，是因为并不是所有囚犯都要消灭——至少不是立刻消灭，因为要把
其中一些人送到伊·格·法本化学厂和克虏伯工厂去做工，直到他们耗尽了
精力，够上“最后解决”的条件时为止。

我们有两名党卫队医官在奥斯威辛专管检验运来的囚犯。一名医官叫囚犯列队行进，就在他们

走过他面前时，当场作出决定。适合劳动的人被送迸集中营，其余的人立刻被送到灭绝工厂。未成年

的儿童都被处死，因为他们年轻，做工还不行。

霍斯先生总是不断改进大规模杀人的艺术。［969］
还有一个方面，我们也是比特莱勃林卡有改进的：特莱勃林卡的被害人往往事先就知道自己将

被杀害，而我们在奥斯威辛则设法欺骗被害人，使他们相信他们是去消灭身上的虱子。当然，他们也

常常看出我们的真正意图，我们有时也碰到一些骚乱和麻烦。妇女往往把孩子藏到衣服底下，不消说

我们一发现就把孩子送去处死。

上级要求我们把这种灭绝屠杀干得不让人知道：但是继续不断地焚化尸体所发出来的令人作呕

的臭气，不可避免地要充斥这整个地区，所有附近居民都知道奥斯威辛是在进行灭绝工作。

霍斯解释说，有时候对少数“特别囚犯”——显然指的是俄国战俘——
则干脆注射石脑油杀死。“我们的医生奉命要填写一般的死亡证明书，当然
死亡原因一项随便怎么填上都可以。”*  ①

奥斯威辛幸存的囚犯和看守也叙述了当年集中营中人们被杀害和被处置
的情景。他们的叙述可以补充霍斯的直率的供词。“挑选”哪些犹太人去劳
动、哪些犹太人立即用毒气熏死的工作，是在被害人一下货车，在铁路的岔
道上进行的。他们被锁在货车里，既没有饭吃又没有水喝，有的长达一星期
——因为许多人是从法国、荷兰、希腊那样遥远的地方运来的。虽然在这时
出现了夫妻、子女被强行拆散的悲惨情景，但是正如霍斯和幸存的人所说，
他们谁也想不到自己将落到怎样的下场。事实上有些人还拿到印有注着“瓦
尔德湖”字样的美丽的风景明信片，要他们签上字寄给亲人。明信片上印有
这样的话：

我们在这里过得很好。有工作做，待遇也不错。我们在等待你们的到来。

从近处看，毒气室以及附设的焚化场丝毫不是外表可怕的所在；怎么也
看不出这会是这样一个地方。上面是修整得很好的草地，草地四周还种上花；

                                                                                                                                           

纽伦堡受审时以及在为起诉方面所作的画押证词中，对自己的杀人罪行都供认不讳——甚至还夸大其词。

他后来被移交给波兰，被判死刑，于 1947 年 3 月在他犯罪最严重的地方奥斯威辛绞决。
① 霍斯供词，《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6 卷，第 787—90 页（纽伦堡文件 3868—PS）。



入口处的牌子上写有“浴室”字样。毫不生疑的犹太人以为只是把他们带到
浴室来消灭虱子，因为在所有集中营消灭虱子是很普遍的事情。而且他们在
进去时还有美妙的音乐伴奏哩！［970］

演奏的是轻音乐。据一个生还的人回亿，从囚犯中挑一些人组成了一个
乐队，参加乐队的都是“年轻貌美的女郎，一律身穿白衬衫和海军蓝的裙子”。
在挑选送进毒气室的人时，这个独特的乐队就奏起《快乐的寡妇》和《霍夫
曼故事》中的轻松曲调。她们不演奏庄严的、沉重的贝多芬作品。奥斯威辛
的死亡进行曲是直接选自维也纳或巴黎轻歌剧的轻快欢乐的曲调。

伴随着这些令人回忆起幸福和快乐年华的音乐，男女老幼被带进“浴
室”，一到里面，就有人要他们脱下衣服准备洗“淋浴”。有时还领到毛巾。
他们一走进“淋浴间”，这才开始看出有些不对头了，因为多至两千人像沙
丁鱼似地被塞进了这个房间，根本无法洗澡。这时重实的大门马上推上了，
加了锁，还密封起来。死亡室的顶上砌有磨菇形通气孔，它们给修整得很好
的草地和花坛掩盖得几乎一点也看不出来，勤务兵们站在这些气孔旁边，准
备好一接到命令，就把紫蓝色的氢氰化物或称“齐克隆 B”的结晶药物投下
去。“齐克隆 B”原本是作为强烈的消毒剂制造出来售卖的，而现在，如前
所述，霍斯先生却自鸣得意地发现了它的新的用途。

有些曾从附近房屋里目击当时情景的幸存的囚犯回忆说，有一个时期，
向勤务兵们发出讯号，要他们把药物投下去的是一个莫尔中士。“好吧，给
他们点东西尝尝。”他说完就会大笑一阵，药物就从气孔里倒进去，倒完马
上把气孔封上。

刽子手们通过门上装着厚玻璃的窥视孔可以看到里边的情况。下面那些
赤身露体的囚犯们有的仰头望着滴水不出的莲蓬头，有的望着地上在纳闷，
为什么看不到下水道。毒气发生效果需要过一些时间，但是囚犯们不用多久
就看出毒气是从上面的气孔放下来的。这时人人都吓慌了，一齐向离管子远
的地方拥去，最后冲到巨大的铁门旁边。据莱特林格说，在大门附近，“他
们堆成了一个金字塔，人人身上发青，血迹斑斑，到处湿漉漉的。他们互相
抓着、掐着想爬过去，一直到死还不松手”。

二三十分钟以后，这一大堆裸露的肉体都不动弹了，抽气机把毒气抽掉，
大门打开，“特别队”的人员进来接手工作了。这些人都是被囚禁的犹太男
子，营部答应他们免于一死，并给以足够的食物，作为他们做这种人间最可
怕的工作的报酬。*他们工作时都戴上防毒面具，穿上胶皮靴，手拿水龙头。
莱特林格叙述了当时的情况。

他们的第一项工作是，洗掉血迹和便污，然后再用绳套和铁钩把互相抓［971］着、掐着的死尸

分开来，这是今人毛骨悚然的搜寻黄金和拔除死者的牙齿和头发的前奏；德国人认为这些牙齿和头发

都是战略物资，接着，便开始了这样的旅程：先用电梯或轨道货车将尸体运往焚尸炉，再将骨渣运到

工厂磨成灰末，最后，用卡车把它们运到索拉河，撤入河中。*

许多记载表明，德国商人为了争夺建筑这种屠杀和处理尸体的新设备和
供应这种致人死命的蓝色结晶药物，曾经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艾尔福特的制
造加温设备的托夫父子公司在投标建造奥斯威辛的火葬场时，获得了成功。
在集中营的档案中找到的连篇累牍的信件，暴露出这家公司的商业经营的情
况。从该公司在 1943 年 2 月 12 日的一封信中可见其一斑：

致奥斯威辛党卫队和警察局中央建筑处：

事由：为集中营建造第二和第三个火葬场



我们已收到你们要建造 5 个三层焚尸炉的订货单，其中还包括两个搬运尸体的电梯和一个紧急

时用的电梯。另外还订造一套加煤设备和一套搬运骨灰的设备。①

但是，做这种骇人听闻的生意的，不只是托夫父子公司这一家。在纽伦
堡审判中，还提出另外两家公司的名称和它们的一些信件。其他许多集中营
对死尸的处理，也曾引起商业竞争。例如，柏林的第迪尔工厂曾投标在贝尔
格菜德一个纳粹集中营装置一座焚尸炉，并且自称这座炉子可以生产十分优
良的产品。

将尸体送入焚尸炉，我们建议只要在滚动的圆筒上安装一个金属叉子。

每座焚尸炉的炉膛只需 24 英寸高、18 英寸宽，因为棺材是不用的。从贮尸处将尸体运往焚尸炉，

我们建议用轻便的有轮子货车。随函附上按比例绘制的设计图。①

另外一家钻营贝尔格莱德这种生意的公司是科里公司。它强调在这方面
有极丰富的经验，因为它已为达豪建造了 4座焚尸炉，为卢布林建造了 5座，
而且它说它们“在实际运用中都令人十分满意”。

我们曾在口头上和你们谈过关于提供构造简单的焚尸设备，现再送上我［972］们的已臻完善的

焚尸炉的设计，这种焚尸炉用煤做燃料，使用情况迄今令人十分满意。

我们建议给你们计划中的建筑物装置两座焚尸炉，但请你们进一步研究，两个焚尸炉是否肯定

能满足你们的需要。

我们保证这些焚尸炉效率高、耐用，并且用上等材料和精湛技术制造。

等待你们进一步的消息，我们将随时为你们效劳。

希特勒万岁！

C·H·科里

科里公司总经理②

最后，即使德国的自由企业尽了极大努力，利用上等材料，提供精湛的
技术，还是满足不了焚烧尸体的需要。在许多集中营，结构完善的焚尸炉远
远赶不上需要，尤其是 1944 年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当时它每天要焚毁 6000
具的尸体（据霍斯提出的数字则多达 16000 具）。例如，1944 年夏天的 46
天中，这个集中营杀死的匈牙利犹太人就达 25 万至 30 万名。甚至毒气杀人
室也赶不上需要，而不得不用特别行动队的办法进行集体扫射。尸体干脆扔
入壕沟焚烧，其中许多尸体只烧毁了一部分，然后就用推土机推上土埋起来。
到最后，集中营长官都埋怨焚尸炉不仅不敷应用，而且“不经济”。

首先用来杀死受难者的“齐克隆 B”结晶药物是由两家德国公司供应的，
它们都从伊·格·法本化学公司取得了专利权。这两家公司就是汉堡的特奇
一施塔本诺夫公司和德骚的达格奇公司；前者每月供应两吨氰化物结晶体，
后者每月供应 3/4 吨。它们的提货单曾在纽伦堡拿出来作证过。

这两家公司的董事辩解说，他们出售这些产品只是供消毒用的，并不知
道被用来杀人，但是，这种辩护是不能成立的。从已经发现的特奇一施塔本
诺夫公司的一些信件来看，这些信上谈到不仅供应产生毒气的结晶药品，而
且还供应灭绝室的换气和保温设备。而且，那个与众不同的霍斯一旦开始供
认，就供认得相当彻底，他还证明，特奇公司的董事们不可能不知道他们的
产品的用途，因为他们提供的毒物足以杀害 200 万人。英国的一个军事法庭

                                                
① 纽伦堡文件，苏联—8，第 197 页。译本。
① 同上，第 585 页。
② 同上，第 585 页（纽伦堡文件，苏联 225）。译本。



在审问这家公司的两个合伙人布鲁诺·特奇和卡尔·威恩巴赫尔时确信这一
点；这两个人都在 1946 年被判死罪并被绞决。第二家公司，德骚的达格奇公
司的董事格哈德·彼得斯博士受到的惩罚较轻，德国法庭只判处了他 5年徒
刑。①

战后，在德国开始审判以前，人们普遍认为，大规模屠杀只［973］是为
数很少的一些狂热的党卫队头子的罪行。但是，法庭的记录毫无疑问地证明
了许多德国企业家是同谋犯，其中不仅包括克虏伯和法本化学托拉斯的董
事，而且还包括许多较小的企业家，这些人从外表上看一定是最平凡和正派
的人，就像任何地方的规矩的企业家一样，是社会的栋梁。

仅仅在奥斯威辛一个集中营里，到底屠杀了多少不幸的、无辜的人？人
们将永远无法知道它的确切数字。这些人中大多数是犹太人，但也有许多别
的人，特别是俄国战俘，霍斯本人在他的供状中估计，有“250 万人是在毒
气室和焚尸炉中被消灭的，至少还有 50 万人死于饥饿和疾病，总数约为 30Q
万人”。后来，在华沙法庭审判他本人时，他将这个数字减少为 113.5 万人。
1945 年 1 月红军占领了这个集中营以后，苏联政府进行过一番调查，获得的
数字是 400 万。莱特林格根据自己的详细研究，认为奥斯威辛用毒气处死的
受难者的数字“连 75 万”也不到。他估计有 60 万人左右死于毒气室，此外
还要加上大约 30 万或 30 万以上“失踪者”的“未知数”，这些人是被枪杀
或病死饿死的。不过，不论根据哪一种估计，数字都是巨大的。①

特别队人员在一堆堆冰冷粘湿的尸体旁边工作着，死者如有假牙，他们
就把镶的金子拔出来。未被拔掉的，尸体被焚毁后，假牙上镶的金子还留存，
就从尸灰中拣出来。*这些金子被熔化以后，同其他从罹难的犹太人身上搜到
的贵重物品一起运给德国国家银行。根据希姆莱和银行总裁瓦尔特·丰克博
士签订的一个秘密协定，这些东西都存在党卫队帐上。帐户用的一个假名字
叫“马克斯，海利格”。从这些灭绝营中劫掠而来的贵重物品，除了牙齿上
的黄金以外，还有金表、耳环、手锡、戒指、项链，甚至还有眼镜框子——
因为党卫队欺骗犹太人说要“重新安置”他们，鼓励他们把所有的贵重物品
都带在身边。此外还有大量的珠宝，特别是金刚钻和银器，以及大叠大叠的
钞票。

事实上，“马克斯·海利格”存放的财物在德国国家银行里几乎是满坑
满谷。早在 1942 年，银行在保险库便堆不下了。唯利是图的董事们便设法将
这些物品交给市政当局主办的当铺去处理，换成现钞。德国国家银行于 9月
15 日致柏林市营当铺的一封信谈［974］到“第二批货物”的事。它一开头
便说：“我们将下列贵重物品交给你们，请尽可能予以最好的利用。”信中
所附清单很长，并且分门别类，其中包括 154 只金表，1601 个金耳环，132
个金刚钻戒指，784 只银质怀表和“160 个各种镶金假牙”。到 1944 年初，

                                                
① 《战犯的审讯的法律报告》，第 1 卷，第 28 页。1946 年伦敦出版。这是关于十二名次要战犯审讯记录

的摘要，包括在《战犯的审讯》中。
① 上边有关奥斯成辛这一节，除了说明来源者外，是根据瓦兰—古杜里尔夫人在纽伦堡的证词写成的，她

是被囚禁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一个法国妇女。见《主要战犯的审讯》，第 6 卷，第 203—40 页；另见所谓

“集中营案件”的第 4 案，其名称是《美国对波尔等人的案件》，载《战犯的审讯》，《贝尔森审讯录》，

1949 年伦敦出版；G·M·吉尔伯特著上引《纽伦堡日记》；菲立普·法里德曼：《这就是奥斯威辛》；以及

莱特林格在《最后解决》和《党卫队》中所作的出色的研究。



这家柏林当铺已被这些源源不绝送来的赃物堆满。它通知德国国家银行，不
能再继续接受了。盟军占领德国以后，在纳粹藏匿过部分档案和赃物的一些
荒废的盐矿中，发现了许多在“马克斯·海利格”帐上留下来的财物，它们
足以堆满德国国家银行法兰克福分行的 3个大保险库。①

银行家们知道不知道这些独特的“寄存物品”的来路呢？德国国家银行
贵重金属物资部经理在纽伦堡供认，他和他的同事们注意到许多批货物都是
从卢布林和奥斯威辛运来的。

我们都知道这些地方是集中营所在地。金牙是在 1943 年 11 月送来的第 10 批货物中出现的。金

牙日渐增多，数量十分可观。②

臭名远扬的党卫队经济处处长奥斯瓦德·波尔曾经专门负责党卫队的这
门交易工作。他在纽伦堡强调指出，丰克博士和德国国家银行的负责人与董
事们都十分清楚他们要典当出去的这些货物的来路。他相当详细他说明了“丰
克和党卫队之间进行的关于把犹太死人的贵重物品运给德国国家银行的交
易”。他记得他和银行副总裁艾米尔·波尔博士曾经有过这样一次谈话。

在这次谈话中，对这一点不再存在任何怀疑：将要交付的物资都是从那些在集中营里被杀害的

犹太人身上来的。所谈的物资包括戒指、表、眼镜、金条、结婚戒指、胸针、别针、金牙和其他贵重

物品。

波尔谈到，有一次在视察了德国国家银行中存放“来自犹太死人”的贵
重物品的那些保险库之后，丰克博士举行了一次愉快的宴会，招待前往视察
的人员。在宴会中，他们的谈话的中心就是这些战利品的独特的来路。①  *

“华沙犹太人隔离区已不再存在”

不止一个目击者说过，许许多多犹太人是抱着听天由命的精神来迎接纳
粹毒气室中或特别行动队的集体屠杀坑中的死亡的。但是，并非所有的犹太
人都是这么乖乖地听人处死的。1943 年春天，被圈禁在华沙犹太人隔离区中
的约 6万犹太人就曾经对纳粹［975］刽子手进行过反抗和斗争。这 6万人是
1940 年像牲畜一般被赶进这个区域的 40 万人中的残存者。

关于这次华沙犹太人隔离区的暴动，也许没有一个人留下的记载会比镇
压暴动的那个扬扬得意的党卫队军官的记载更为可怕和具有权威性。②这个德
国人就是党卫队联队长、警察少将雨尔根·施特鲁普。他那本写得绘声绘色
的官方报告书至今还留存着*。那份报告用皮面精装，有着丰富的插图，用
75 页精致的厚证书纸打字而成，题目是《华沙犹太人隔离区已不再存在》。
①

在纳粹征服波兰一年以后，即 1940 年秋末，党卫队把约 40 万犹太人赶
到一起，用一堵高墙把他们圈禁在那个中世纪的古老的犹太人隔离区周围将
近 2 英里半长、1 英里宽的地区之内，同华沙其他区域隔绝。在正常的情况

                                                
① 《纳粹的阴谋与侵略》，附件 A，第 675—82 页（纽伦堡文件 3945—PS， 3948—PS，3951—PS）。
② 同上，第 682 页（纽伦堡文件 3951— PS）。
① 同上，第 805—7页（纽伦堡文件 4045—PS）。
② 约翰·赫尔赛根据犹太人的记录写的一本小说《墙》（《TheWall》），就是描述 这次暴动的史诗式的

作品。
①  全文，同上，第 3 卷，第 719—75 页 （纽伦堡文件 1061—PS）。



下，这个地区只能住 16 万人，因此这时就拥挤异常。但这还只是最起码的困
难。总督弗朗克甚至连仅够勉强维持一半人活命的食物也拒绝发给。犹太人
还不准离开这个封锁区，违者一经发现，就当场格杀勿论。因此，他们只能
在围墙内的几个军火工厂中工作，除此以外，再也找不到其他工作。而这几
个军火工厂都是德国武装部队经营的，要不就是深知如何利用奴隶劳动来攫
取大量利润的贪得无厌的德国商人经营的。至少有 10 万犹太人依靠别人每天
施舍一碗常常是用草煮成的汤来苟延残喘。那是一场毫无希望的求生的挣
扎。

但是，犹太人隔离区的居民并未按照希姆莱所期望的那样很快地饿死、
病死，因此他在 1942 年夏天发布命令，以“治安的原因”为辞，迫使华沙犹
太人隔离区中的犹太人全部迁出。7月 22 日，大规模的“重新安置”行动开
始了。据施特鲁普的统计，自那天起到 10 月 3 日，一共有 310322 个犹太人
已被“重新安置”。那就是说，他们已被运往灭绝营（其中大多数被运往特
莱勃林卡灭绝营）用毒气杀害了。

希姆莱还是不满足。1943 年 1 月，他突然到华沙进行了一次视察，发现
犹太人隔离区中还有 60000 人活着，就下令一定要在 2月 15 日以前完成“重
新安置”的行动。结果证明这是一项困难的任务。冬天的气候如此严寒，加
之当时陆军在斯大林格勒遭到惨败，跟着又在俄国南部节节后退，迫切需要
运输工具，因此党卫队很难找到必要的火车车皮来完成最后的“重新安置”
计划。而且，据施特鲁普报告，犹太人也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抵制对他
们的最后清洗。直到春天，希姆莱的命令才得以执行。当时决定采取连续 3
天的“特别行动”来清除犹太人隔离区，但结果却花了 4个星期。

在上年 30 余万犹太人迁出以后，德国人得以缩小四周围着高［976］墙
的隔离区的范围。当 1943 年 4 月 19 日早晨，党卫队的施特鲁普将军指挥他
的坦克、大炮、火焰喷射器和爆破队袭击这个地区时，它的面积已只有 1000
码长、300 码宽，然而，它却像一个蜂窝似的，布满了下水道、地洞和地窖，
拼命挣扎的犹太人把这些地方变成了他们的防守据点。他们的武器很少，只
有一些手枪和步枪、偷偷运来的一二十挺机关枪和土制的手榴弹。但是，在
这个 4月的早晨，他们决心使用这些武器。在第三帝国历史上，犹太人用武
力反抗他们的纳粹压迫者，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施特鲁普率领了 2090 名士兵，其中约有一半是正规军或武装党卫队，其
余的则是党卫队的警察，加上 335 名立陶宛民团和一些波兰警察及消防队
员。他们在第一天就遭到了意外的抵抗。

［施特鲁普曾用电传打字机每天发出报告，其中第一篇报告说］行动刚一开始，我们就遭到了

犹太人和匪徒们的猛烈的集中射击。一辆坦克和两辆装甲车受到了莫洛托夫鸡尾酒*的猛击⋯⋯由于遭

到了敌人的这种反击，我们只得后撤。

德国人重新进行了攻击，但是，遇到很大阻碍。
约在 17 点 30 分，我们遭到一排建筑物中敌人的猛烈抵抗，包括机枪射击。有一个突击队击败

了敌人，但是，未能捉到抵抗者。犹太人和罪犯们从一个据点到另一个据点且战且退，进行抵抗，最

后逃走了⋯⋯在第一次攻击中，我们损失了 12 个人。

起初几天的情况一直是这样，在坦克、火焰喷射器和大炮的攻击下，武
器少得可怜的守卫者节节败退，但仍然坚持抵抗。施特鲁普将军表示不能理
解“这些废物和劣等民族”（这是他对那些被围困的犹太人的称呼）为什么
不肯屈服和不甘心被清算。



［他报告道］在几天以内，事情已看得很清楚：犹太人不再心甘情愿地被重新安置，而是决心

要反抗疏散⋯⋯开头几天还能捉到相当数量天生是胆小鬼的犹太人，但是，在行动的后一阶段，要抓

到匪徒和犹太人就越来越困难了。犹太人一而再、再而三地组成二三十人的新的战斗小组，组内还有

数量相等的妇女，燃烧起新的反抗火焰。

施特鲁普写道，妇女们都是先锋队，惯会“双手开枪”和投掷手榴弹，
这些手榴弹藏在她们穿的灯笼裤里面。［977］

战斗打到第 5天，怒不可遏的希姆莱命令施特鲁普“用最严酷和无情的
顽强手段”“扫荡”隔离区。

［施特鲁普在最后一份报告中说］因此我决定用烧光所有的房子的办法把整个犹太区摧毁。

接着，他描述了随后发生的情况。
犹太人留在大火燃烧着的屋子里，直到他们害怕被活活烧死，才从楼上跳下来⋯⋯即使骨头已

被摔断，他们还是尽力想爬到街道对面尚未着火的房子里去⋯⋯尽管面临着被活活烧死的危险，犹太

人和匪徒们往往还是宁想回去葬身于烈火之中，而不愿冒被我们活捉的危险。

施特鲁普这一类人根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些男男女女宁愿在烈火中
战死，而不愿在毒气室中平静地送命。此刻他正在把那些未被杀害的俘虏送
到特莱勃林卡去。4月 25 日，他打了一个电传打字电报给党卫队总部，报告
他抓到了 27464 名犹太人。他说：

我正在设法搞一列火车车皮，明天开往 T2［特莱勃林卡］。如搞不到的话，就只好明天在这里

清算他们了。

清算常常是就地进行的。第二天，施特鲁普向上级汇报：“有 1330 名犹
太人被拉出战壕，立即消灭；有 362 名犹太人死于战斗。”只有 30 名俘虏被
“撤走”。

到暴动将近结束时，抵抗者躲到下水道中去。施特鲁普想往下水道总管
里灌水，把他们淹出来，但犹太人设法把水挡住了。有一天，德国人从 183
个下水道探洞往里投烟幕弹，但施特鲁普懊恼地报告说，他们未能获得“预
期效果”。

最后的结局自然没有什么可怀疑的。陷入绝境的犹太人以奋不顾身的勇
气斗争了整整一个月，虽然施特鲁普在一次每日汇报中是用另一种不同的口
吻说的，他抱怨“犹太人和匪徒们使用种种狡猾的战斗方法和诡计”。到 4
月 26 日，他报告说，许多抵抗者被“热、烟和爆炸”弄得“快要发疯了”。

这一天，又有好几排房子被烧成焦土。这是迫使这些废物和劣等民族到地面上来的唯一的和最

后的办法。

5 月 16 日是最后一天。那天晚上，施特鲁普发出了最后一天的战况报告。
［978］

180 名犹太人、匪徒和劣等民族已被消灭，过去的华沙犹太区已不复存在。20 点 15 分，炸毁华

沙犹太会堂，这一场大规模行动至此结束⋯⋯

总共处置了 56065 名犹太人，其中包括抓到的和证实已被消灭的犹太人。

一星期以后，总部要他对这个数字作一说明。他回答道：
在这 56065 人中，有 7000 人在大规模行动期间在前犹太人隔离区中被消灭。6929 人被押送到特

莱勃林卡后消灭了；因此，被消灭的犹太人的总数是 13929 人。此外，有 5000—6000 名犹太人是被炸

死或在烈火中烧死的。

施特鲁普将军的算术做得不十分清楚，因为还有 36000 名犹太人没有交
代。但是，他在那本精装的最后报告中说的确是实情：他抓到了“总共 56065
个犹太人，他们确实已被消灭”。毫无疑问，有 36000 人是在毒气室里被毒



死的。
据施特鲁普报告，德国人的损失是：
16 人被杀，90 人受伤。从这个将军亲自描述的十分可怕的战斗细节和逐

屋争夺战的残酷性质来看，真正的数字大概要大得多，但是为了不去刺激希
姆莱的敏感的神经，他把数字报得很低。施特鲁普最后说：德国的军队和警
察“本着忠诚的精神，毫不懈怠地完成了他们的任务，他们全都是士兵的好
榜样”。

“最后解决”一直进行到战争结束时为止。它究竟屠杀了多少犹太人？
这个数字一直在争论中。据两个党卫队中目击者在纽伦堡供述，仅仅秘密警
察犹太处处长卡尔·艾克曼就杀死了五六百万人。*艾克曼是从事这种罪行的
纳粹大专家之一，在“最后解决”创导者海德里希的指使下进行这个工作。
纽伦堡起诉书上的数字是 570 万，与世界犹太人大会的估计数字一致。莱特
林格对“最后解决”曾作过详细调查，他推断的数字要少一点——在 4194200
人到 4581200 人之间。②

1939 年住在希特勒军队占领区里的犹太人约有 1000 万。不论根据哪一
种估计，他们肯定已被德国人消灭了将近一半。这就是纳粹独裁者的神经错
乱所造成的最终结果和付出的惊人代价；［979］这种神经错乱是他早在青年
时代在维也纳过流浪生活时患上的，而且又传给了他的众多的德国信徒们，
或者说，他们本来就患这种病症。

医学试验

在寿命不长的新秩序时期，德国人的某些行为与其说是产生于大规模屠
杀欲，不如说是出于纯粹的虐待狂。也许对精神病医生说来，这两者之间才
有所区别，但它们的最后结果是完全一样的，只不过死亡的规模前者与后者
有所不同罢了。

纳粹的医学试验便是这种虐待狂的一个例子，因为把集中营的囚犯和战
俘当作豚鼠进行试验，在科学上得到的好处是极少的，如果说有任何好处的
话。这是德国医学界不能引以自豪的一个恐怖的故事。虽然进行“试然”的
是不到 200 名的残忍的江湖医生——其中固然有些人在医学界的地位甚高—
—但是全国的成千上万名第一流医生是知道他们的罪行的，而从所有的文件
看来，这些医生竟没有一个人提出过最轻微的公开抗议。*

在这种谋杀中罹难的不只是犹太人。纳粹医生也利用了俄国战俘、波兰
集中营里的男女囚犯，甚至还有德国人。“试验”的方法各种各样。囚犯们
被置于压力试验室，受“高度”试验，直至停止呼吸。他们被注射致命的斑
疹伤寒和黄疽病毒。他们被浸在冰水中作“冷冻”试验，或者被脱光衣服放
在户外雪地里直至冻死。他们还被用来进行毒药弹和糜烂性毒气的试验。在
专门囚禁妇女的腊文斯勃鲁克集中营，被称为“兔子姑娘”的成百名波兰女
犯受到毒气坏疽病的创伤，其余的女犯则被进行“接骨”试验。在达豪和布
痕瓦尔德，吉普赛人被挑选来试验靠喝盐水究竟能活多长时间，是怎样活的。
在几个集中营，以各种不同的方法大规模地对男女犯人进行了绝育试验，因
为正如一个党卫队医生阿道夫·波科尔尼有一次在给希姆莱的信中所说：“不

                                                
② 莱特林格：《最后解决》，第 489—501 页。作者逐国分析了犹太人被消灭的情况。



仅要征服敌人，而且要使他们灭绝。”如果不能把他杀掉——如前所述，到
战争快要结束时，对奴隶劳动的需要使这种做法成为疑问——可以使他
［980］不能生育。事实上，波科尔尼医生告诉希姆莱，他认为他已找到了完
全恰当的办法，就是用一种杯芋属植物。他说这种植物有永远绝育的效果。

［这个高明的医生在写给党卫队头子的信中说]目前囚禁在德国的300万布尔什维克可以使之绝

育，这样，就可以使他们做工，而又不致于繁殖，仅仅这个想法就展示了远大的前景。①

另一个胸怀“远大前景”的德国医生是斯特拉斯堡大学解剖学研究所所
长奥古斯特·希尔特教授。他的专业同其他人的专业有所不同。他在 1941
年圣诞节写给希姆菜的副官鲁道夫·勃兰特中将的信中，把自己这一专业作
了以下的说明：

我们搜集了大量各个种族和民族的头盖骨。但犹太人种头盖骨标本很少⋯⋯现在在东方进行的

战争给我们提供了克服这个缺点的机会。由于获得了犹太族布尔什维克政治委员——他们是令人憎厌

但却十分典型的劣等民族的标本——的头盖骨，我们现在有机会得到科学材料了。

希尔特教授不要已经死掉的“犹太族布尔什维克政治委员”的头盖骨，
他建议在这些人还活着的时候，先把他们的头量一量。然后——

在把这些犹太人弄死以后，不要损坏他们的头颅，应由医生割下他们的头，装入密封的白铁罐

里送来。

希尔特博士答应，接到这些头颅以后他将进行工作，进一步作科学的测
量。①希姆莱高兴极了。他指示为希尔特教授“提供他的研究工作所需要的一
切东西”。

希尔特得到了充分的供应。他的供应者是一个名叫沃尔弗莱姆·西佛斯
的有趣的纳粹分子。他在纽伦堡的主要案件和其后的“医生案件”中，花了
许多时间充当见证人。在“医生案件”中，他也是一个被告。*西佛斯原来是
一个书商，后来爬到党卫队上校和遗传研究所执行秘书的地位。这个研究所
是希姆莱为追求他的许多疯狂想法之一而建立的一个荒谬绝伦的“文化”组
织。据西佛斯说，它有 55 个“研究分支机构”，其中有一个称为“军事科学
研究所”，由西佛斯兼任所长。此人目无定睛，表情阴险，还长着浓密的、
漆黑的胡须。在纽伦堡，人们给他取了个外号，叫［981］“纳粹蓝胡子”—
—“蓝胡子”是一个著名的法国杀人犯。像本书中许多其他人物一样，他也
保藏着一本小心记录的日记，这本日记和他的一些信件都留存下来，对他走
上断头台的末路起了不小作用。

到 1943 年 6 月，西佛斯在奥斯威辛搜集到一些男人和女人，供斯特拉斯
堡大学教授希尔特博士作“科学测量”的骨胳之用。西佛斯报告说，“总共
处理了 115 人，其中有 79 名犹太男子，30 名犹太妇女，4名‘亚洲人’和 2
名波兰人”。他要求柏林的党卫队总部把这些人从奥斯威辛运到斯特拉斯堡
附近的纳茨维勒集中营去。纽伦堡的一位英国检察官曾经问到“处理”这个
词究竟包含着什么意义。

西佛斯回答道：“人类学的测量。”
“在他们被杀害之前，他们要经过人类学的测量？这就是处理的全部过

程，是吗？”
“还做了模型。”西佛斯补充道。

                                                
① 《主要战犯的审讯》，第 20 卷，第 548 页。
① 同上，第 519 页。



以后的情况是党卫队上尉约瑟夫·克拉麦叙述的，他是奥斯威辛、毛特
豪森、达豪和其他集中营的一名老刽子手，曾经以“贝尔森野兽”之名而威
震一时，后来被一个英国法庭在卢纳堡判处死刑。

斯特拉斯堡解剖学研究所的希尔特教授告诉我，有一批囚犯正从奥斯威辛运来。他说这批人将

被送往纳茨维勒集中营的毒气室用毒气杀死，尸体将被送到解剖学研究所供他使用。他给我一个装着

约半品脱盐——我想那是氰化盐——的瓶子，并且告诉我，大概应当用多少份量去毒死那些来自奥斯

威辛的囚犯。

1943 年 8 月初，我收到了 80 个囚犯，要我用希尔特给我的毒气杀死。第一次，我在晚上带着大

约 15 个妇女乘坐一辆小汽车驶往毒气室。我告诉这些妇女，她们必须到室内进行消毒。我没有告诉她

们将被毒死。

这时，纳粹的技术已经十分完善了。
［克拉麦接着叙述道］在几个党卫队人员的协助下，我把那些女人的衣服剥得精光，并把她们

赤条条地推进毒气室。

门一关上，她们就开始尖声号叫起来。我通过一条管子把一定数量的毒盐送入室中⋯⋯从一个

窥视孔看室内发生的情况。这些女人只呼吸了大约半分钟便栽倒在地上。我开了通风机以后，把门打

开。我发现那些女人都已死在地上，混身都是粪便。

克拉麦上尉作证说，他这样反复做了几次，直到 80 名囚犯都被杀死，他
们的尸体也都“按照要求”送给希尔特教授了。当检[982]察官问他当时的感
觉时，他说出了一个令人难忘的答案，这个答案揭露了第三帝国的一种极难
为人理解的现象的本质。他说：

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毫无感觉，因为我是奉命用我已告诉过你的办法杀死这 80 个人的。

而且，我正足按照这种方式训练出来的。①

另一个证人亨利·赫里皮埃尔供出了下一步所发生的情况。他是一个法
国人，在斯特拉斯堡解剖学研究所希尔特教授的实验室中当助理员，一直到
盟军进驻该地时为止。

我们收到的第一批材料是 30 个妇女的尸体⋯⋯这 30 具女尸到达时，身上还没有完全冰凉。她

们的眼睛睁得很大，而且还在发光，眼珠通红，充满血丝，而且都从眼窝里突了出来。鼻子和嘴巴周

围有血迹，尸体还没有完全僵硬。
赫里皮埃尔怀疑她们是被人弄死的，偷偷地将刺在她们左臂上的囚犯号

码抄了下来。他说，其后又运来了两批囚犯，共 56 个男尸，情况和第一批的
完全一样。在希尔特博士的技术指导下，他们被浸在酒精里。但是，这位教
授对这件事有点心神不安。他对赫里皮埃尔说：“彼得，如果你不能守口如
瓶，你就会像他们一样。”

但希尔特教授还是进行了他的工作。根据西佛斯的信件，教授把死者的
头割下来，并且，如他自己所写的，“把这些过去从未得到的骨胳收集在一
起”。但是，出现了一些困难。在听到希尔特博士申述这些困难以后，本人
并没有医学或解剖学的专门知识，但是仍担任这个遗传学研究所领导的西佛
斯，于 1944 年 9 月 5 日向希姆莱报告。他说：

由于科学研究的工作量很大，分解尸体的工作至今尚未做完。分解 80 具尸体需要一些时间。

而且时间不多了。正在挺进的美、法军队已逼近斯特拉斯堡。希尔特要
求“对如何处理这些收藏，予以指示”。

                                                
① 约瑟夫·克拉麦的提审记录，《战犯 的审讯》第 1 案件——所谓“医生审 判案”，其名称是《美国对

勃兰特等人 的案件》。



［西佛斯代表希尔特博士向总部汇报说］可以把尸体的肌肉剥掉，使人们辨认不出他们究竟是

谁。但是，这就意味全部工作中至少有一部分是白做的，科学将失去这一批独特的收藏，因为剥掉肌

肉以后，就不能再做石膏模型了。

这样的骨胳收藏是不会引人注意的。肌肉部分可以就说是在我们接管解［983］剖学研究所时法

国人留下来*并准备送去焚烧的。在以下 3种建议中，应实行哪一种，请予指示：（1）全部收藏都保

存下来；（2）销毁一部分；（3）全部销毁。

“你为什么要剥掉尸体的肌肉，证人？”在寂静无声的纽伦堡法庭上，
英国检察官问道，“为什么你建议把责任推到法国人身上？”

“我是个门外汉，对这件事可说不出什么意见。”这个“纳粹蓝胡子”
回答道，“我只不过是转达希尔特教授的一个问题。我和屠杀这些人的事情
毫无关系。我只是起了邮差的作用。”

检察官反驳他说：“你仅仅是个邮差，一个杰出的纳粹邮差吗？”
许多纳粹分子在受审时总是拿这个漏洞百出的理由为自己辩护。这一

次，也和其他多次一样，一下子就被检察官抓住了。①

缴获的党卫队档案透露，西佛斯于 1944 年 10 月 26 日曾经汇报：“斯特
拉斯堡的收藏已按照指示全部销毁。从整个形势看来，这样处置最好。”②

后来，赫里皮埃尔描述了没有完全成功的焚尸灭迹的企图：
1944 年 9 月，盟军向贝尔福特挺进，希尔特教授命令朋恩和梅尔先生把这些尸体切成块，送到

焚尸炉里烧毁⋯⋯第二天我问梅尔先生，他把所有尸体都切掉了没有，朋恩先生回答道：“我们设法

把全部尸体都切掉，尸体太多，干不完。我们留了几具在储藏室里。”

一个月后，当美国第七军团的部队以法国第二装甲师为前锋进入斯特拉
斯堡时，一个盟军工作组在那儿发现了这几具尸体。*①

新秩序的主子们不仅搜集骨胳，而且还搜集人皮。不过在后一种情况下
不能用“为科学研究服务”作借口。集中营中囚犯的人皮、特别是专门为了
这个残忍目的而处死的囚犯身上剥下来的人皮，只有装饰的价值。有人发现
它们可以用来制造极其精美的灯罩，其中有几只是专门为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长官的老婆依尔斯·科赫夫人制造的；囚犯们给这个女人取了个外号叫“布
痕瓦尔［984］德的娼妇”。②文身的人皮似乎最受欢迎。一个名叫安德烈阿
斯·法芬伯尔格的德国囚犯在纽伦堡谈到这个问题。⋯⋯所有文身的囚犯奉令须向

医疗所报告⋯⋯对囚犯们检查以后，其中刺得最好、最具有艺术价值的，就用注射毒药的办法杀死。

然后将尸体送往病理学部门，把一片片符合要求的文身人皮从尸体上剥下来，并作进一步的处理。成

品送给科赫的老婆，做灯罩和其他家具上的装饰品。①

有一片人皮显然最为科赫夫人所喜爱，上面刺着“汉斯和格丽特尔”字
样。

                                                
① 西佛斯的证词，《主要战犯的审讯》， 第 20 卷，第 521—25 页。
② 同上，第 526 页。
① 亨利·赫里皮埃尔的证词见“医生审判案”的译本。
② 科赫夫人完全掌握布痕瓦尔德囚犯们的生杀大权。她一时兴之所至，就能使 1 个囚犯遭到可怕的处罚。

在“布痕瓦尔德案件”中，她被判处无期徒刑，但后来又减刑为 4 年徒刑，而且不久便被释放了。1951 年

1 月 15 日，一个德国法庭以谋杀罪判处了她无期徒刑。她的丈夫在战争期间被党卫队法庭以“违法乱纪”

罪判处死刑，但允许他到俄国战场服役抵罪。他还没来得及到俄国去，就被当地党卫队头子沃尔德克亲王

处决了。意大利国王的女儿、黑森的菲利普亲王的妻子玛法尔达公主，也是在布痕瓦尔德死去的。
① 《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6 卷，第 122—23 页（纽伦堡文件 3249—PS）。



在另一个集中营达豪，这种人皮常常供不应求。一位名叫弗朗克·勃拉
哈博士的捷克被囚医生，在纽伦堡为此作证时，就曾这样说过：

有时我们得不到足够的有着好皮的尸首，腊彻尔博士就说：“没关系，你们将会得到尸体的。”

第二天我们就会收到二三十具青年人的尸体。他们都是颈部中弹或头部被击碎致死的，这样可以不弄

坏皮肤⋯⋯这种人皮一定要从健康的囚犯身上剥下来，而且要完整无缺。②

正是这个席格蒙·腊彻尔博士似乎应当首先对残忍已极的医学试验负
责。由于在党卫队中流传腊彻尔夫人在 48 岁以后还生育了 3个子女的新闻，
这个可怕的江湖医生引起了希姆莱的注意。因为希姆莱一心要培育繁殖优秀
北欧人的后代。事实上，这 3个孩子却是腊彻尔夫妇每隔一个时期到孤儿院
去拐骗来的。

1941 年春，腊彻尔博士参加德国空军在慕尼黑举办的一个特种医学训练
班时，突然异想天开。他在 1941 年 5 月 15 日写信给希姆莱，谈到他这个狂
想。他说他吃惊地发现，关于飞行高度对飞行员影响的研究工作已陷于停顿，
因为“一直找不到人来进行试验，因为这种试验非常危险，没有人自愿来做”。

［985］ 你能否提供两三个职业罪犯来做这种试验⋯⋯受试验者当然会死掉。

这种试验将在我的合作下进行。①

党卫队头子在一个星期内就复信表示：“自将乐于提供囚犯供高空飞行
研究之用。”

于是便拨来了一些囚犯，腊彻尔博士开始进行工作了。他的工作成果可
以从他自己的以及别人的一些报告中看到，这些报告都在纽伦堡和其后审讯
党卫队医生的法庭中出示过。

腊彻尔博士自己的研究报告，在乱用科学术语方面称得上是典范之作。
为了进行高空试验，他把慕尼黑的空军减压室搬到达豪集中营附近，那里有
活人随时备用，当做试验的豚鼠。从这个装置里，把空气抽掉，使其中的氧
气和气压近似在高空中的状态。

然后，腊彻尔博士就进行观察。下面是一个典型的观察情况。
第三个试验是试验人体在相当于 29400 英尺高空时的失氧反应，受试验的是 1个 37 岁的健康的

犹太人。呼吸继续了 30 分钟。4分钟以后，受试验者开始出汗和扭动头颈。

5分钟以后，出现了痉挛状态；从第 6分钟到第 10 分钟，呼吸急促，受试验者失去知觉。从第

11 分钟到第 30 分钟，呼吸减慢，每分钟只吸气 3 次，到这段时间终了时，呼吸完全停止⋯⋯停止呼

吸后大约半个钟头，开始解剖尸体。②

在腊彻尔博士办公室内工作过的一个奥地利囚犯安东·巴霍莱格也描述
了这些试验，不过不是那么有科学味道而已。

我曾亲自从减压室的观察窗中，看到里面的囚犯站在真空中，直到他的两肺破裂⋯⋯他们会发

狂，扯掉自己的头发，想努力减轻压力。他们在疯狂中用手指和指甲抓破自己的头和脸，伤害自己。

他们用手和头撞墙，高声号叫，努力减轻耳膜上的压力。这些情况总以试验者死去告终。①

腊彻尔博士对 200 名左右囚犯进行这种试验之后，才结束了他这个工

                                                
② 同上，第 5 卷，第 952 页（纽伦堡文 件 3249—PS）。
① 同上，第 4 卷，第 132 页（纽伦堡文 件 1602—PS）。
② 腊彻尔博士致希姆莱的报告，1942 年 4 月 5 日，载“医生审判案”第 1 案件《美国对勃兰特等人的案件》

的译本。卡尔·勃兰特博士是希特勒的私人医生兼德国卫生局长。他在审讯中被定了罪，判处死刑，并已

绞决。
①  《纳粹的阴谋与侵略》，附件 A，第 416—17 页（纽伦堡文件 2428—PS）。



作。从“医生案件”的证词看来，这 200 人中约有 80 人当时被害，其余的人
则是为了灭口而在后来被处死的。

这个特殊的研究计划于 1942 年 5 月结束。当时，德国空军元帅埃哈德·米
尔契向希姆莱转致了戈林的“谢意”，感谢腊彻尔博士的首创性试验。不久
以后，在 1942 年 10 月 10 日，空军军医督［986］察希伯克中将为了“达豪
的试验”以德国空军医务和研究部门的名义向希姆莱表示“由衷的感谢”。
然而，他认为这些试验中遗漏了一项，他们没有把飞行员在高空所面临的严
寒考虑在内。他告诉希姆莱，为了弥补这个缺陷，空军正在建造一间“有着
全套冷却设备和相当于 10 万英尺高空条件”的减压室，他还说，“各种方式
的冷冻试验仍在达豪继续进行”。②

试验确实在继续进行，而且又是腊彻尔博士带头的。但是，他的医生同
行中，有些人已开始感到不安了。基督徒应当做腊彻尔博士正在做的事情吗？
德国空军中的少数军医显然开始产生了怀疑。希姆莱听到这种情况，非常震
怒，立即写信给米尔契空军元帅，抗议空军中的“基督教医学界”所引起的
麻烦。他要求这位空军参谋长解除腊彻尔在空军医务队中的职务，以便把他
调到党卫队去。他建议他们去找一个“应该有科学家的声望的非基督教徒的
医生”来继续腊彻尔的有价值的工作。同时希姆莱强调指出，由他亲自负责
从集中营提供只配一死的社会渣滓和罪犯供这种试验。

腊彻尔博士的“冷冻试验”有两种：第一种是，观察一个人最大限度能
忍受多冷的气温，超过这个限度才会冻死；第二种是，找寻经受了极端寒冷
而尚未冻死的人重新回暖的最好办法。他选用了两种冻死人的方法：把人浸
在一桶冰水里，或者在冬天将人脱得精光，赤条条地放在雪地里过夜。腊彻
尔写给希姆莱的关于“受冻”和“回暖”试验的报告连篇累牍；这里只举一
两个例子就可以说明其大概。最早的一次试验是在 1942 年 9 月 10 日进行的。

受试验者穿上飞行员服装，被浸入水中⋯⋯头上蒙了罩子。让他们穿着救生衣以免下沉。试验

时水的温度在华氏 36.5 度至 53.5 度之间。在第一组试验中，脑后根留在水外。在第二组试验中后颈

和小脑淹在水里。胃部的温度低至 79.5 度，肠部低至 79.7 度，都由电表记录下来。只是当脊髓和小

脑都冻得冰冷的时候才会死亡。

在解剖这种死尸时，总会发现脑壳内的空处充满了大量的、多至一品脱的淤血。心脏的情况总

是右心室极度肿胀。受试验者只要体温降到 82.5 度，就不免要死亡，即使施以各种急救也无法复活。

这种解剖结果明显地证明，在［987]目前正研究制作的泡沫护身服上有一个保温的头部和颈部保护装

置是很重要的。①

腊彻尔博士的一个附件中包括 6份“死亡病历”，它们注明了水温，受
试验者出水时的体温，死亡时的体温，在水中浸泡的时间和致死所需的时间，
最强壮的人能在冰水中维持 100 分钟，最弱的只能维持 53 分钟。

集中营的囚犯瓦尔特·奈夫曾在腊彻尔博士手下担任护士，他用外行话
给“医生案件”提供了一份描述水冻试验的材料。

这是一次最残忍的试验。两个俄国军官从战俘营中被押解出来。腊彻尔把他们的衣服剥光，赤

身浸入水桶。1 个钟头又 1 个钟头地过去了，这一次，这两个人呆了整整两个半钟头还能应声答话，

而一般情况是，最多只呆上 60 分钟就会失去知觉。他们恳求腊彻尔给他们注射安眠剂，但怎么恳求也

不答应。在快满第 3个钟头时，一个俄国人向另一个说道：“同志，请你跟那个军官说，开枪把我们

                                                
② 医生希伯克教授致希姆莱的信件，1942 年 10 月 10 日，见第 1 案件译本。
①  《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135—36 页（纽伦堡文件 1618—PS）。



打死吧！”另一个人回答道，他不期望这个法西斯豺狼会发善心。然后，两人就握手道别，彼此说了

一句“再见，同志。”⋯⋯一个波兰青年把这几句活翻译给腊彻尔听，虽然译的与原话稍有出入。腊

彻尔走进他的办公室。那个波兰青年马上想给这两个受害者打麻药针，但腊彻尔立即又折回来，他用

手枪威吓我们⋯⋯试验至少延续了 5小时，那两个受试验者才死去。①

初期冷冻试验的名义上的“主持人”是个叫霍尔兹洛纳博士的基尔大学
医学教授。他有一个助手名叫芬克博士。他们和腊彻尔一起工作了两个月以
后，认为他们已经用尽了一切可以试验的办法。于是这 3个医生就给空军写
了一份长达 32 页的绝密报告，题为《人体的冷冻试验》。1942 年 10 月 26
日至 27 日还在纽伦堡召开了一次德国科学家会议来听取和讨论他们的试验
报告。会议讨论的主题是《关于在海上和冬季紧急情况中的医学问题》。根
据“医生案件”中的证词，当时有 95 名德国科学家出席了这次会议，其中包
括医学界的一些最著名人物。虽然这 3个医生使大家毫无疑问地知道试验杀
害了许多人，却没有一个人对此提出任何问题，因而也没有提出任何抗议。

霍尔兹洛纳教授*和芬克博士这时退出了试验，但坚持不懈的腊彻尔博士
仍然独自坚持下去，从 1942 年 10 月一直进行到第[988]二年的 5月，除了其
他试验以外，他还要进行一种他所谓的“干冻试验”。他在写给希姆菜的信
中说，在奥斯威辛

进行这种试验要比在达豪适合得多，因为那里更冷，同时因为那里地方大，在集中营内引起的

骚动可以少一点。（受试验者在挨冻时要大喊大叫的。）

由于某些原因，改变地点一节未能实现，因此腊彻尔就在达豪继续他的
研究工作，他巴望着来个真正的严冬天气。

[1943 年初春，他写信给希姆莱说]感谢上帝，达豪又出现了一阵突然的严寒。一些人在户外 21

度的气温下呆了 14 小时，他们的体温落到 77 度，身上出现冻伤⋯⋯①

在“医生案件”中，证人奈夫又用外行话描述了他的上司所进行的“干
冻”试验。

晚上，一个囚犯被赤身放在营房外的一副担架上，身上盖一条被单，每小时往他身上泼一桶冷

水。这个受试验的人就这样躺在外面，一直到第二天早晨。他的体温都记录了下来。

后来腊彻尔博士说，给受试验者盖被单和泼水是错误的⋯⋯将来，受试验者身上绝不要盖任何

东西。下一次又用 10 个囚犯来依次进行试验，他们一个个都被脱得精光。

当囚犯们慢慢冻死的时候，腊彻尔博士或他的助手不断记录着他们的体
温、心脏活动和呼吸状况等等，受难者的悲号不时划破夜晚的沉寂。

[奈夫向法庭解释道]起初腊彻尔禁止在麻醉状态下进行这种试验。但是受试验者的狂喊乱叫，

使腊彻尔不对他们施行麻醉就无法继续试验。①

冬夜，受试验者被扔在达豪营房外的冰水桶里或赤身躺在地上冻死——
希姆莱说，这些人只配死。即使没有冻死，他们马上也会被杀死。但是，如
果是勇敢的德国飞行员和水兵们（这些试验表面上正是为了他们才进行的）
掉进北冰洋的冰水里或者陷在挪威、芬兰或俄国北部北极圈内的冰天雪地之
中，则只要可能一定要把他们救出来！于是，这个天下绝无仅有的腊彻尔博
士便在达豪对那些“活人豚鼠”进行所谓“回暖试验”。他想知道，要使冻
僵了的人回暖起来，并能把他救活，究竟用什么办法最好？[989]

                                                
① 瓦尔特·奈夫的证词，第 1 案件译本。
① 腊彻尔博士致希姆莱信件，1943 年 4 月 4 日，第 1 案件译本。
① 瓦尔特·奈夫的证词，同上。



海因里希·希姆莱在给他那伙忙忙碌碌的科学家提供“实际”解决办法
方面，从来是不落后的。他向腊彻尔建议，可以试用“动物的体温”来回暖，
但这个医生起初并没有重视这个想法。他写信给这个党卫队头子说：“用动
物的体温——动物或女人的身体——来回暖太慢了。”可是，希姆莱坚持要
说服他。

[他写信对腊彻尔说]我对用动物体温进行试验怀有很大的好奇心。我个人认为这种试验可以取

得最好的、最有效的结果。

腊彻尔博士虽然有怀疑，但他不是一个敢漠视党卫队头子的建议的人。
他立即动手进行所有试验中最荒诞的“试验”，并且为后代子孙留下了各种
骇人听闻的详细记录。4 个女犯从腊文斯勃鲁克的妇女集中营被送到达豪来
给他。但是，在这些被列为妓女的女犯中，有一个使这位大夫感到不安，因
此他向上司汇报说：

在指派给我的女人中，有一人表现出她具有地道的北欧民族的特点⋯⋯

我问这个女孩子为什么情愿当妓女，她回答道：“为了脱离集中营。”当我表示反对说自愿做

妓女是可耻的事情时，她对我说：“在妓院里混半年总比在集中营里关半年强⋯⋯”

当我想到一个外表看来纯系北欧民族的姑娘在劣等种族的集中营犯人面前赤露身子时，我的种

族良心感到受了侮辱⋯⋯为此，我拒绝用这个女孩子来进行我的试验。①

但是他用上了另外那些头发不那么金黄、眼睛不那么碧蓝的女人。他的
研究结果于 1942 年 2 月 12 日写成一份“秘密”报告，送呈给希姆莱。②

受试验者按照惯常的方式受冻——穿着衣服或是脱得精光——他们被浸入不同温度的冷水

里⋯⋯当他们肛门温度到 86 度时，就被从水中移出。

在 8 次试验中，我们把 1 个冻僵的男人放在一张宽大的床上，躺在两个裸体女人中间。指示这

两个女人尽量紧挨着蜷伏在冻僵了的男人的身旁，然后用毯子把 3个人盖起来⋯⋯

受试验者一旦苏醒过来，他们就再也不会失去知觉，他们很快就明白过来，贴近女人的裸体。

然后，他们的体温逐渐上升，上升的速度和用毯子紧裹下的回暖速度几乎完全一样⋯⋯有 4个受试验

者发生了例外的情况，他们在体温达到 86 度至 89.5 度之间时，进行了性交。性交以后，他们的体温

迅速上升，同用热水洗澡差不多。[990]

腊彻尔博士发现，一个女人使冻僵者回暖的速度比两个女人还要快，他
对这一发现颇感惊奇。

我认为这是因为用一个女人来回暖，就避免了那种个人的抑制，她会更紧地贴近冻僵的人。在

这种情况下，完全恢复知觉特别迅速。只有一个人没有恢复知觉，只是稍稍有点回暖。这个受试验者

出现脑溢血的症状后死去，解剖的结果证明确实是脑溢血。

概括说来，这个嗜杀成性的刽子手得出结论说，用女人来使“冻僵了的”
男人回暖，其“进程非常缓慢”，用热水洗澡的办法更有效些。

[他总结说]在受试验者中，只有那些身体状态允许进行性交的人，才能以惊人的速度回暖，并

以惊人的速度恢复健康。

从“医生案件”中的证词看来，有 300 人被用来进行了约 400 次“冷冻”
试验，直接被冻死者有八九十人，其余的人（除极少数例外）后来都被杀害，
有些人发了疯。腊彻尔博士本人没有出席这次审讯作证。他继续进行他的血
腥的新试验，为数之多，不胜枚举，直至1944 年 5 月同他老婆一起被党卫队

                                                
① 希姆莱的信件及腊彻尔的抗议，同上。
② 1616—PS，载第 1 案件译本。这个文件在《主要战犯的审讯》中未见刊载，在《纳粹的阴谋与侵略》中

的英文译本很短，没有任何帮助。



逮捕时为止。他们被捕的原因似乎并不是为了他那些杀人的“试验”，而是
因为他和他老婆被控在他们的子女的出生问题上进行了欺骗。这种欺骗行为
是崇拜德国母亲的希姆莱所不能容忍的。他曾经真的相信，腊彻尔太太是在
48 岁那年开始先后生育 3个孩子的，当他知道这些孩子是拐骗来的之后，他
大为震怒。于是，腊彻尔被关进了他所熟悉的达豪集中营的政治犯牢房，他
的老婆则被押往腊文斯勃鲁克集中营，这个医生曾经从那里得到许多妓女来
进行“回暖”试验。夫妻两人都没有活下来，据信他们是希姆莱本人下令处
死的——这是他一生中最后的行动之一。否则，他们可能成为尴尬的证人。

这样尴尬的证人，确实有一些活下来受审了。其中有 7名被判死罪并已
被绞决，他们直到最后还为自己辩护，说他们的杀人试验是为祖国服务的爱
国行为。“医生案件”中唯一的 1个女被告赫塔·奥伯休塞博士被判 20 年徒
刑。她承认曾给五六个被关在腊文斯勃鲁克的波兰妇女（一共有几百人）注
射致命的毒针，使她们受到各种“试验”的折磨。有不少像臭名昭著的波科
尔尼那样想使千百万敌人丧失生殖能力的医生被宣告无罪。有几个人表[991]
示悔罪。在第二次审讯这些医界败类时，曾在哈佛医学院任教的艾德温·卡
成仑包根博士要求法庭判处他死刑。他大声说：“你已经在我的前额刻上了
该隐*的标记。任何一个医生如果犯了我所被控的那些罪行，都应当处死。”
他被判处了无期徒刑。①

海德里希之死和利迪斯村的末日

战争进行到中途时，发生了一件报复行动：新秩序的匪首们因为屠杀被
征服的人民而遭到了一次报复。保安警察和党卫队保安处处长、秘密警察的
副首领、38 岁的莱因哈德·海德里希遭到了暗杀。这个长着鹰钩鼻子和一对
冷酷的眼睛的恶魔警官，是“最后解决”的创始人，在占领区中被称为“刽
子手海德里希”。

日夜图谋取得更大权力并且阴谋取代他的上司希姆莱的海德里希，在他
的其他许多职务之外，又谋到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代理保护长官”的
职位。前任“保护长官”，那个可怜的老牛赖特于 1941 年 9 月被希特勒用长
期病假的名义赶走了，海德里希代替了他，占据了布拉格的赫拉德欣古堡—
—波希米亚国王的王宫所在地，但是，他在这个宝座上没有坐很长久。

1942 年 5 月 29 日的早晨，当他乘坐敞篷的曼赛德斯牌竞赛用汽车，从
乡村别墅驶往布拉格的古堡时，一颗英制炸弹向他投来，把他的汽车炸得粉
碎，把他的脊椎骨也炸断了。这颗炸弹是两个捷克人投掷的，他们一个叫扬·库
比斯，一个叫约瑟夫·加拜克，属于当时在英国的自由捷克斯洛伐克军队，
是由英国皇家空军的飞机空投下来的。他们有执行这个任务的良好装备，在
施放烟幕后逃走，并且得到了布拉格的卡尔·波洛梅斯教堂神甫们的掩护。

海德里希于 6月 4日伤重身死，接着，德国人就进行野蛮的报复。为了
他们的英雄之死，按照古老的条顿民族原始仪式，一场地地道道的大屠杀开
始了。根据秘密警察的一份报告，有 1331 名捷克人，其中包括 201 名妇女，

                                                
① 亚历山大·米彻尔里希医生和法赖德·米尔克：《丧尽廉耻的医生》，第 146—70 页。这是两个德国人

所写的“医生审判案”出色的摘要。米彻尔里希博士是在这个审讯中的德国医学界委员会的主席。



被立即处死。①真正的刺客和 120 个隐藏在卡尔·波洛梅斯教堂的捷克抵抗运
动成员一起，被党卫队包围起来，杀得一个不剩*。然而，由于这个反抗主宰
民族的行动而受害最深的，还是犹太人。他们之中有 3000 人被赶出特莱西恩
施塔特的“特殊照顾的”犹太人隔离区，运往东方被消灭。在爆炸的当天，
戈培尔就在柏林的少数尚未被捕的犹太人中逮捕了 500 人；在海德里希死去
的那天，枪决了其中的 152 人，以示“报复”。

但是，在海德里希之死所引起的后果中，离布拉格不远的克拉德诺煤矿
城附近的利迪斯村的命运，也许是文明世界所最难忘[992]却的。在这个和平
的小村里，进行了一场可怕的野蛮屠杀，原因只不过是为了杀一儆百给被征
服的人民看看，因为他们居然胆敢杀害一个征服者。

1942 年 6 月 9 日早上，有 10 辆大卡车满载德国保安警察，在马克斯·罗
斯托克上尉*的率领下，到达了利迪斯，包围了这个村庄。任何人都不准离开
这个村庄，只许外出的村民回来。有一个 12 岁的小男孩因为吓怕了，想偷偷
逃走，当场被枪杀。有一个农妇跑向村外的田野里，背后中了一枪身死。全
村的男子都被锁在村长霍拉克的谷仓、马厩和地窖里。

第二天从天亮时起一直到下午 4点钟，他们被押到谷仓后的花园里，10
人一排，被保安警察的执刑队枪决。在那里处决的共有 172 个男子和 16 岁以
上的青年，此外还有 19 个男村民在大屠杀时，正在克拉德诺矿场里工作，后
来被抓到后在布拉格处决。

有 7个妇女在利迪斯被捕后，被押到布拉格枪决。这个村庄的所有其他
妇女，一共 195 人，都被运往德国的腊文斯勃鲁克集中营，在那里，7 人被
毒气毒死，3人“失踪”，42 人被虐待致死。有 4个将要分娩的利迪斯妇女，
起初被送往布拉格的产科医院，她们的新生婴儿被杀害后，她们自己又被运
往腊文斯勃鲁克。

留下来要德国人处理的只有利迪斯村的儿童了。他们的父亲现在都死
了，母亲都被囚禁起来了。必须说明，德国人并没有把他们也枪决掉，甚至
男孩子也未枪决。他们都被送到格奈斯瑙的一个集中营。他们一共有 90 人，
其中 7个不满 1周岁的孩子经过希姆莱的“种族专家”的适当检查以后，被
纳粹挑选出来送往德国，取了德国名字，准备培养成德国人。后来，其他孩
子也得到同样的处置。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提交纽伦堡法庭的一份关于利迪斯的官方报告中，
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们已完全没有下落了。”

幸运的是，他们之中至少有一些人后来被找到了。我记得在 1945 年秋，
我在当时盟军管制的德国报纸上看到一些侥幸没有死亡的利迪斯村的母亲们
所发出的可怜的呼吁，她们要求德国人民帮助她们寻找她们的子女的下落，
并把他们送回“老家”*。

实际上，利迪斯这个村庄本身已经从地球表面上消失了。在屠杀了男人、
运走了妇女和儿童以后，保安警察立即烧毁了村庄，[993]炸光了断垣残壁，
并且把它夷为平地。

虽然利迪斯村成为纳粹所犯的这类野蛮罪行中最著名的一个例子，但
是，它并不是德占区中得到这种悲惨结局的唯一的村庄。在捷克斯洛伐克还

                                                
① 《维奈尔图书馆公报》，1951 年，第 5 卷，第 1 — 2页。莱特林格在《党卫 队》一书中曾引用过，见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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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这样的村庄，勒扎基；在波兰、俄国、希腊和南斯拉夫也有几个。甚
至在新秩序的屠杀罪行较少的西欧，德国人也曾一再重演利迪斯这样的惨
剧，虽然在许多情况下，例如在挪威的塔勒伐格，他们只不过是在将村中所
有房屋夷成平地以后，把男子、妇女和儿童分别送往不同的集中营。

但是，在 1944 年 6 月 10 日，亦即利迪斯大屠杀后两年零一天，法国里
摩日附近的格拉尼河畔奥拉多村，又发生了恐怖的屠杀惨案。以在俄国进行
恐怖行动出名而不是以战斗出名的德国党卫队“帝国师”的一支特遣队，包
围了这个法国市镇，勒令居民到市中心的广场集合。司令官在广场宣布，据
报村子里藏着炸药，必须进行搜查和核对身分证。于是，全村的 652 个居民
都被监禁起来。男人被赶入谷仓，妇女和儿童被赶入教堂。整个村庄都被纵
火焚烧。然后，德国兵就来处置居民。关在谷仓里而尚未烧死的男子，都被
机枪扫射身死，关在教堂里的妇女和儿童也遭到机枪扫射，未中弹者也在德
军纵火焚毁教堂时葬身于大火之中。3 天以后，里摩日的主教在已被焚毁的
讲坛后面发现有 15 具烧焦的儿童尸体堆在一起。

9年以后，1953 年，一个法国军事法庭确定，在奥拉多的大屠杀中，一
共有 642 人罹难，其中妇女 245 人，儿童207 人，男子190 人。只有10 个人
幸免于死。尽管当时被烧伤得很厉害，他们靠装死而逃脱了出来。*

同利迪斯一样，奥拉多也始终没有重建起来。它的断垣残壁成为希特勒
的欧洲新秩序的一个纪念碑。内部全毁的那个教堂在一片和平景象的田野里
十分令人注目，使人记起那个收获前夕的、美丽的 6月的日子。那一天，整
个村庄和它的所有居民突然消失了。在教堂原先的一扇窗户那儿，有一块小
小的牌子，上面写着“洛芳西夫人，当年教堂内唯一生还者，在此窗户脱逃”。
前面有一座小小的、钉在生锈的铁十字架上的耶稣像。[994]本章所述，便是
希特勒的新秩序的开端，便是“纳粹匪徒帝国”在欧洲初显身手的情况。对
人类说来，幸运的是，这个新秩序在婴孩时代就被摧毁了——不是被德国人
民反对这种野蛮倒退的起义所摧毁，而是由于德军的战败和其后第三帝国的
垮台。现在剩下要谈的就是这个经过了。



第二十八章  墨索里尼的垮台
[995]

在大战初期，有连续 3年之久，每当夏天到来，德国人就在欧洲大陆上
发动大规模的攻势。现在，到了 1943 年，形势却倒转过来了。

那年 5月初，曾经一度横行北非的一支轴心劲旅的残部在突尼斯被俘，
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下的英美军队下一步显然就要进攻意大利本土了。正是
这种恶梦，曾经在1939 年 9 月使墨索里尼坐卧不安，也曾经使墨索里尼迟迟
不敢让意大利参战，直等到毗邻的法国已被德国人征服，英国远征军又被赶
到海峡对岸。现在，这个恶梦又来了，但这一次，它很快成为现实。

墨索里尼本人心力交瘁，幻想破灭；被这种恶梦吓得胆战心惊。在他的
人民和军队中间，普遍存在着失败主义的情绪。工业城市米兰和都灵发生了
大规模罢工，饥饿的工人为了“面包、和平、自由”而举行示威。威信扫地
的、腐败的法西斯政权正在迅速瓦解中。当齐亚诺伯爵于这年年初被解除外
交大臣的职务，而被派到梵蒂冈去作大使时，德国人就怀疑他到那里去是想
与盟国单独议和，正如罗马尼亚的独裁者安东尼斯库已经在怂恿的那样。

几个月来，墨索里尼不断向希特勒呼吁，要求他同斯大林议和，以便把
德国军队调到西方，和意大利军队一起，共同防御在地中海上的英美军队的
日益增长的威胁，以及他认为正在英国集结、准备横跨海峡入侵大陆的英美
军队的日益增长的威胁。希特勒认识到，此刻又是需要同墨索里尼举行会谈
的时候了，应当给这个意志消沉的伙伴打打气，使他挺起腰杆来。这次会谈
于 1943 年 4 月 7 日在萨尔斯堡举行，虽然意大利领袖到会时下定决心要实现
自己的主张，或者至少要谈出自己的主张，但是，最后他却又一次屈服于希
特勒的滔滔不绝的词令之下。后来希特勒向戈培尔谈到了他取得成功的经
过，戈培尔把这件事写在日记中：

[996]由于作了一切可能的努力，他成功地把墨索里尼又推回到原来的轨道上⋯⋯意大利领袖完

全改变了主意⋯⋯希特勒认为，当墨索里尼到达这里走下火车时，他看来很像一个心劳力竭的老人，

而[在 4天以后]离开这里时，又是精神奕奕，对于什么事情都有了准备。①

但是，实际上，墨索里尼对随后即将迅速连续发生的事件，并未作好准
备。5月间，盟军占领突尼斯，接着在 7月 10 日，英美军队又在西西里胜利
登陆。意大利人十分不愿意在自己的本土上发生战事。不久，希特勒获悉意
大利军队已经处于他在最高统帅部向他的顾问们所说的“崩溃状态”。

[希特勒于 7月 17日在一次军事会议上说]只有采取像斯大林在 1941 年或法国人在 1917年所采

取过的那些野蛮的措施，才能拯救这个国家。必须在意大利成立某种法庭或军事法庭，来清除不良分

子。②

他再一次把墨索里尼找来讨论这件事。这次会议于 7月 19 日在意大利北
部的菲尔特雷举行。这正好是两个独裁者的第十三次会谈，会谈的情况同不
久前举行的几次一样。饭前 3小时、饭后两小时，都是希特勒一个人在说话，
墨索里尼在一旁恭听。这个狂热的德国领袖竭力想使他这位有病的朋友和同
盟者的颓丧精神重新振作起来，但是并未收到很大效果。他说，他们必须在
各个战场上继续作战。他们的任务不能留给“下一代”，“历史的声音”还
在呼唤着他们。如果意大利人打下去，西西里和意大利本土是能够守住的。

                                                
①  《戈培尔日记》，第 352 页。
② 《海军事务元首会议记录》，1943 年，第 61 页。



更多的德国军队会来增援他们。不久便有一种新式的潜水艇参加作战，它要
给英国来一个“斯大林格勒”。

施密特博士觉得，尽管希特勒许了诺言，夸了海口，当时的气氛还是低
沉已极。墨索里尼实在劳累过度，对他的朋友的长篇大论无法听进去，最后
要求施密特把笔记给他看。会议正在进行期间，传来了盟军飞机第一次在白
昼对罗马大肆轰炸的消息，意大利领袖的绝望心情更加深了。③

本尼托·墨索里尼还不到 60 岁，却已非常疲惫衰老。他曾在欧洲舞台上
昂首阔步了 20 年之久，这时已到了智穷力竭的地步。回到罗马时，他发现情
况比第一次大轰炸所造成的结果严重得多。他面临着法西斯党统治阶层内部
他的某些最亲信的追随者、甚至他自己的女婿齐亚诺的反叛。而且，在这种
反叛的幕后，有着一个连国王也包括在内的更广泛阶层的人物所策划的、企
图推翻他的阴谋。

以狄诺·格兰第、朱塞佩·波太伊和齐亚诺为首的那些法西斯谋反头子，
要求召开法西斯党最高委员会。自 1939 年 12 月以来，这个委员会一直没有
召开过会议，而且它一直是一个完全听[997]命于领袖个人的有名无实的机
构。委员会终于在 1943 年 7 月 24 日夜间召开了会议，墨索里尼在作为独裁
者的生涯中第一次发现自己由于把国家引入灾难而成为猛烈抨击的目标。委
员会以 19 票对 8 票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恢复有一个民主议会的君主立宪
制。决议还要求把军队的全部指挥权重新交还国王。

这些法西斯反叛者，看来并没有什么比这更进一步的打算，可能只有格
兰第例外。但是，某些将领和国王策划了第二个更大的阴谋，而且现在已发
作了。墨索里尼本人显然觉得自己已经度过了惊涛骇浪。意大利的事情毕竟
不是由法西斯党最高委员会的多数票决定的，而是由领袖个人决定的。因此，
当 7月 25 日夜晚，他被国王召到宫中，立即被撤除全部职务并被一辆救护车
押往一个警察局时，他感到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当代罗马帝国的恺撒就这样不光采地垮台了。这个在 20 世纪中一贯进行
好战叫嚣的人物，懂得如何从混乱和绝望中取利，但是，实在说来也是个金
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人物。作为一个常人，他不是没有头脑的。他博览史书，
自以为懂得历史的教训。但是，作为一个独裁者，他却犯了这样一个致命的
错误：想把一个缺乏工业资源的国家变成一个强大的军事帝国，而且这个国
家的人民和德国人不同，他们太文明，太世故，太讲实际，不是这种虚妄的
野心所能迷惑得了的。意大利人民从来没有像德国人那样衷心拥护过法西斯
主义，他们只是忍受着它，知道它不过是一个就要过去的阶段，墨索里尼到
最后似乎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像所有的独裁者一样，他被权力冲昏了
头脑，而权力又必然娇纵了他，腐蚀了他的思想，毒化了他的判断力。这便
导致他犯了第二个致命的错误：把他自己的和意大利的命运部同德意志第三
帝国的命运连结在一起。当丧钟开始为希特勒的德国敲响的时候，也开始为
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敲响了。1943 年的夏天来临时，意大利领袖已听到这个钟
声。但是，他无法逃脱他的命运。到了这时，他已成了希特勒的俘虏。

没有人放一枪来拯救他，甚至法西斯民团也没有这样做。没有一个人来
替他作辩护。似乎没有一个人把他的屈辱的下台放在心上——他被装在一辆

                                                
③ 关于菲耳特雷会见的意大利方面的 会议记录载《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第 165—90 页；载国务院公报，

1946 年 10 月 6 日，第 607—14 页；施密特博 士关于这次会见的叙述载他的上引 书中第 263 页。



救护车里，从国王面前押走，送到监狱里。[998]相反，大家都对他的垮台额
首称庆。法西斯主义也像他的创始人一样，轻易地瓦解了。彼得罗·巴多格
利奥陆军元帅召集一些文官武将组成了一个无党无派的政府。法西斯党被解
散，法西斯分子被撤除了重要的职位，反法西斯人士从监狱里被释放出来。

希特勒的大本营对墨索里尼垮台的消息的反应是可以想像的，虽然无须
乎作这种想像，因为有连篇累牍的秘密记录记载了当时的情况。④这一次强烈
的震惊，甚至纳粹人士也立即清楚地意识到，可能会发生某些类似的情况。
在罗马发生的事件也许开了一个可怕的先例，这种危险使戈培尔感到非常不
安。7 月 26 日，他应召急速前往腊斯登堡大本营。我们从他的日记中获悉，
这个宣传部长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向德国人民解释墨索里尼被推翻这件事情。
“我们到底该对他们说些什么呢？”他问着自己，后来，他决定暂时只能告
诉他们，意大利领袖是因为“健康的原因”而辞职的。

[他在日记中写道]可以想像，德国某些颠覆分子知道了这些事件以后，他们可能更加认为，他

们可以在这里重演巴多格利奥及其追随者们在罗马干过的同样的勾当。元首命令希姆莱，这种危险如

在德国一触即发，就采取最严格的警察措施。

但是，戈培尔接着又说，希特勒并不觉得这种危险在德国已达到一触即
发之势。宣传部长最后安慰自己说，德国人民不会把“罗马的危机看成是一
个先例”。

还不到两个星期以前，在双方会谈中，德国元首已经看到墨索里尼正在
走向崩溃的一些迹象，但是，当 7月 25 日下午大本营开始收到罗马的消息时，
他还是感到完全出乎意料。第一个消息只不过是说法西斯最高委员会已经召
开，希特勒不明白召开这个会议的原因。他问道：“召开这种会议究竟有什
么用处？除了说些空话之外，他们还能做些什么呢？”

那天晚上他担心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得到了证实。在 9点半钟开始的一
次会议上，他向他那些吃惊得目瞪口呆的军事顾问们宣布：“意大利领袖已
经辞职。我们的死敌巴多格利奥接管了政府。”

希特勒在战争末期曾数度以极其冷静的判断力对待意外的消息，这一次
也是如此，正如他早先在比较顺利的时期遇到危机时所表现过的那样。当约
德尔将军主张他们应当等待罗马的更全面的报告时，希特勒打断了他的话。

[他说]那是当然的，但是，我们仍应当预先作好计划。毫无疑问，为了叛卖，他们必定会宣称

他们仍将忠于我们，但是，那是叛卖。他们肯定是不会继续忠于我们的⋯⋯虽然那个人[指巴多格利奥]

立即宣布要把战争继续下去，但那没有什么意义。他们不能不那么说，可是叛卖终归是叛卖。我们[999]

也要采取同样的手段，同时作好一切准备，以便一下子把全部党羽都抓过来，把这些流氓一网打尽。

这就是希特勒的第一个念头：把推翻墨索里尼的那些人都抓起来，使意
大利领袖复辟。

[他又说下去]明天我将派一个人去，命令第三装甲步兵师师长率领一支精选的部队开往罗马，

立即将整个政府、连同国王和全班人马，都逮捕起来。首先要逮捕王储，并且把整个集团、特别是巴

多格利奥和全部党羽都抓起来。然后，迫使他们屈服，两三天内就会发生另一次政变。

希特勒转身对最高统帅部作战局局长说：
希特勒：约德尔，起草命令⋯⋯告诉他们带着进攻武器开进罗马⋯⋯逮捕政府官员、国王和全

                                                
④ 主要来源是希特勒与他的助手们于 7 月 25、26 日在东普鲁士大本营举行会议的速记记录，载菲立克斯·吉

尔伯特的《希特勒指挥他的战争》，第 39—71 页；另见《戈培尔日记》，1943 年 7 月，第 403—21 页；

以及《海军事务元首会议记录》，1943 年 7 月和 8 月，是由新任德国海军司令邓尼茨海军上将所记。



班人马。我首先要的是王储。

凯特尔：他比那个老头更重要。

包登夏茨[空军的一名将领]：那要先布置好，以便把他们装进一架飞机运走。

希特勒：直接装进飞机就起飞。

包登夏茨：别让那个小孩子在飞机场上走失了*。

在午夜过后不久召开的又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如何对付梵蒂冈的问题。
希特勒作了这样的回答：

我立刻就到梵蒂冈去。你们以为梵蒂冈会使我有什么为难吗？我们马上会把这个地方接管过

来。全部外交团都在那里⋯⋯那些贱骨头⋯⋯我们要从那里把那群猪猡抓出来⋯⋯事后我们可以再道

歉⋯⋯

那天晚上，希特勒还下令占领意德边境和意法边境的阿尔卑斯山的所有
山口。为了这个目的，从法国和德国南部迅速集结了大约 8个德国师，编成
B 集团军，由精悍的隆美尔指挥。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如果意大利人炸毁
了阿尔卑斯山的隧道和桥梁，那么，驻扎在意大利的德军的给养来源就会被
切断，其中有些部队在西西里同艾森豪威尔的部队已经在进行激战，它们就
不能维持多久。

但是，意大利人不可能在一夜之间突然转身过来反对德国人。巴多格利
奥必须首先和盟军取得联系，看看自己能否和他们签订停战协定，得到盟军
的支持来抵抗德军。希特勒正确地估计到这[1000]正是巴多格利奥所要做的
事情。但是他丝毫也不知道这件事会拖那么久。的确，7月 27 日在元首大本
营召开的一次军事会议的讨论就完全是在这种设想的支配下进行的；出席这
次会议的有纳粹政府和军队的大多数显要人物，包括戈林、戈培尔、希姆莱、
隆美尔和新任海军总司令卡尔·邓尼茨海军上将——他是在 1月间雷德尔海
军元帅失宠以后接任的。*以隆美尔为首的大多数将领都力主谨慎从事，对意
大利的任何行动计划都应进行周密准备，三思而行。希特勒想立即有所行动，
甚至不惜从俄国人刚刚开始（7月 15 日）发动第一次夏季攻势的东方战场撤
出一些主要的装甲师。将领们的想法这一回似乎总算占了上风，希特勒接受
了他们的暂不采取行动的劝告。同时，把手头能集结起来的德军尽量派去，
越过阿尔卑斯山，开进意大利。戈培尔对将领们的犹豫不决采取了一种不赞
成的看法：

[在这次军事会议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他们不考虑敌人正在准备做什么。毫无疑问，在我们

考虑和准备行动的时候，英国人是不会袖手旁观等待一星期的。

他和希特勒其实用不着担心。盟国不但等了一个星期，而且等了 6个星
期。到了这个时候，希特勒的计划已经确定，执行计划的军队也已布置就绪
了。

事实上，在 7月 27 日召开军事会议时，他已经在自己忙碌不停的头脑里
匆匆忙忙地想好了这些计划。计划分四个部分：一、“橡树计划”——如果
墨索里尼是在一个岛上，就派海军去营救，如果墨索里尼是在大陆，就派空
军伞兵去营救；二、“学生计划”——突然占领罗马，使墨索里尼的政府在
那里复辟；三、“黑色计划”——这是对意大利全部领土进行军事占领的代
号；四、“轴心计划”——用以掳获或破坏意大利舰队。后来，最后两个计
划合起来称为“轴心计划”。

1943 年 9 月初的两次事件使德国元首的计划付诸实行了。9月 3日，盟
军在靴形的意大利南端登陆；9 月 8 日，意大利和西方[1001]国家于 9 月 3



日秘密签订的停战协定公开宣布出来。
那天，希特勒飞往乌克兰的扎波罗日耶，企图使一蹶不振的德国战线重

新振作起来。但是，据戈培尔说，希特勒突然觉得有一种“奇怪的不安情绪”，
因此于当晚就回到了东普鲁士的腊斯登堡大本营。他一到就听到了他的主要
同盟国已经投敌的消息。虽然这事是他意料之中的事，而且他也为此作了准
备，但是，实际发生的时间仍然使他感到意外。大本营有好几个钟头陷于一
片混乱之中。德国人首先是从伦敦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中听到意大利签订停
战协定的消息的。当约德尔从腊斯登堡打电话询问当时驻在罗马附近法拉斯
卡蒂的凯塞林元帅这个消息是否属实时，这位在意大利南部的德军司令官承
认这对他也是一个新闻。凯塞林的总部那天早上正被盟军炸毁，他也正忙于
调集军队，以便去阻击在西岸某地新登陆的盟军，但是他还是发出了“轴心”
这个代号。解除意军武装和占领意大利的计划开始执行了。

那一两天内，意大利中部和南部的德军情况是十分危急的。意大利有 5
个师在罗马附近同德国的两个师对峙着。如果 9月 8日在那不勒斯港外出现
的强大的盟军入侵舰队，像凯塞林及其幕僚当初所预料的那样开往北方，在
首都附近登陆，再得到占领附近机场的伞兵的增援，那么，意大利的战局就
会有不同的发展，第三帝国就可能提早一年遭到最后的灾难。凯塞林后来说，
在 9月 8日晚上，希特勒和最高统帅部已经把他的 8个师的全部兵力作为无
可挽回的损失而“一笔勾销”了。⑤两天后，希特勒告诉戈培尔，意大利南部
已经丢失了，必须在罗马以北的亚平宁山一带建立一条新防线。

但是，盟军司令部并没有利用它的完全制海权，而靠了这种制海权，它
本来是可以在意大利东西两岸的几乎任何地点登陆的；它也没有利用它在空
中的压倒优势，而这正是德国人所担心的。而且，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似乎
也没有作什么努力去利用大批意大利部队同自己的军队配合行动，特别是在
罗马附近的 5个师。如果艾森豪威尔那样做了，德国人就会陷入绝境。至少
凯塞林和他的参谋长齐格飞·维斯特法尔事后都有这样的看法。他们说，他
们根本没有力量打退从意大利的“靴子”南端北上的蒙哥马利军队，击退在
任何地点登陆的马克·克拉克将军的入侵部队，同时对付在他们阵地中间和
后方的大批意军。*⑥

但是美国的第五军团不是在罗马附近、而是在那不勒斯南面[1002]的萨
累诺登陆，盟军的伞兵部队没有在罗马机场上出现，这使这两位将军大大地
松了一口气。当意大利的军队毫无抵抗地投降和缴械时，这两位将军就更觉
得放心了。这意味着德国人可以轻而易举地占领罗马，甚至暂时占领那不勒
斯。这样，他们就占领了意大利的 2/3 地区，包括北部的工业区，那里的工
厂都被开动起来为德国制造军火。希特勒近乎奇迹地又延长了一段寿命。*

意大利的退出战争，使他十分恼火。他再一次把戈培尔叫到腊斯登堡，
对他说，这是“一件极其不要脸的事”。此外，墨索里尼之被推翻也引起了
他对自己的地位的担心。戈培尔在 9月 11 日的日记中写道：“元首采取了最
后的措施，以便一劳永逸地防止在我们这里发生类似的事情。”

戈培尔曾再三要求希特勒，“在这困难的关头，应该让人民从元首那里

                                                
⑤  《凯塞林元帅回忆录）（1953 年伦敦出版），第 177，184 页。我曾用过英国版的凯塞林的这个回忆录；

它曾在美国出版过，书名叫《一个军人的记录》。
⑥ 凯塞林著上引书，以及齐格菲·维斯特法尔将军的《德国陆军在西线》，第 149—52 页。



听到一两句鼓励和慰藉的话”。9月 10 日晚上，希特勒向全国作了广播。但
他在那次广播中，却以毫不在乎的口气谈起下面的问题：

有人妄想在这里找到卖国贼，那是因为他们完全不懂得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的性质；他们以为

他们能在德国制造一次“七·二五”事件，那是因为他们对我个人的地位、对我的政治合作者和我的

元帅们和三军将领的态度有着根本的错觉。

实际上，正如下文将要叙述到的，有几个德国将领和一小撮过去的政治
合作者，在军事上节节败退之际，开始再一次产生反叛的念头，这种念头到
第二年 7月就将发展成为一种比推翻墨索里尼一举更为猛烈、虽然不那么成
功的行动。[1003]

希特勒为了防止任何正在酝酿的叛变而采取的措施之一是下令撤除所有
德国亲王在国防军中的职务。黑森的菲利普亲王过去一直在元首和墨索里尼
之间作通信联络工作，常到大本营来，这时便被逮捕，交给秘密警察去发落
了。他的妻子玛法尔达公主是意大利国王的女儿，也遭到逮捕，并且同她的
丈夫一起关进集中营。意大利国王像挪威和希腊的国王一样，逃出了希特勒
的魔掌，希持勒以逮捕他的女儿来泄愤。*

有好几个星期，元首每天召开的军事会议都以大量时间来讨论希特勒心
中所关心的一个问题：营救墨累里尼。读者还记得“橡树计划”是这个计划
的代号，在大本营的会议记录上，墨索里尼常常被称为“宝贵的对象”。绝
大多数将领，甚至戈培尔都怀疑这位意大利前领袖是否还是一个非常宝贵的
对象，但希特勒却仍然这样认为，而且坚决主张去营救他。

他不仅想为这个他仍然有着私人感情的老朋友帮一次忙，他还想让墨索
里尼担任意大利北部的新法西斯政府的首脑，以减轻德国人管理这部分领土
的负担，并且帮助他保卫那条很长的供应线和交通线，防止怀有敌意的意大
利人民的破坏，因为人民中间，现在已开始出现令人头疼的游击队了。

到 8月 1日，邓尼茨海军上将向希特勒报告，海军相信已查出墨索里尼
被囚在万托特纳岛上。到 8月中旬，希姆菜的密探肯定领袖是在另一个岛，
即离撒丁岛北端不远的马达累纳岛上。他们制订了周密的计划，准备派遣驱
逐舰和伞兵进攻该岛，但是，这个计划还未执行，墨索里尼又被转移了。根
据停战协定的一个秘密条款规定，应当把他交给盟军，但巴多格利奥由于某
种原因迟迟没有执行这个规定。到 9月初，这个“宝贵的对象”被偷偷地带
到亚平宁山脉最高峰大萨索山山顶上的一家旅馆里去了，到这个地方只有一
条铁索铁路可通。

德国人立刻获悉了他的下落，就派飞机到那山顶上空侦察，并且判定用
滑翔机运载军队，大概可以登到那个顶峰，制服意大利宪兵警卫队，然后用
一架小型费赛勒怪鸟式飞机把墨索里尼带走。这个大胆的计划于 9月 13 日执
行，领导者是希姆莱的党卫队里另一名知识分子出身的暴徒，一个叫奥托·斯
科尔兹内的奥地利人。[1004]他还将在本书末尾的另一次天不怕地不怕的冒
险行动中出现。* 斯科尔兹内绑架了一个意大利将军，把他装进自己的滑翔
机里。当他率领空运部队在距山顶旅馆 100 码的地方降落时，他发现领袖正
在二楼的一个窗口满怀希望地往外看着。大部分意大利警卫一看见德国军队
就逃入山中，少数没逃的也在斯科尔兹内和墨索里尼劝阻下没有动用他们的
武器。这个党卫队头子把他抓来的将军推在自己队伍前面，大声叫警卫们别
向这个意大利将军开枪。同时，据一位目击者回忆，意大利领袖也在窗口高
呼：“谁都不要开枪！不要流一滴血！”果然一滴血也没有流。



那个法西斯首脑欣喜若狂。因为他曾经发誓宁可自杀，也不愿落到盟军
手里，被送到纽约的麦迪逊广场公园去展览（这是他自己后来说的）*。几分
钟以内，他就被塞进一架小型的费赛勒怪鸟式飞机里，从旅馆下边一小块尽
是石头的草坪上冒险起飞了。他们先飞到罗马，当晚又换乘一架德国空军运
输机飞到维也纳。⑦

墨索里尼很感激希特勒营救了自己。当他们两天以后在腊斯登堡会面
时，他热烈地拥抱了希特勒。但是，他现在已是一个垮了的人了，意气颓唐，
以前在他心中燃烧过的火焰已变成灰烬。而且，使希特勒十分失望的是，他
看来并不想在德国占领下的意大利恢复法西斯政权。将近 9月底时，德国元
首在同戈培尔进行一次长谈时，毫不掩饰他对他的意大利老友的失望心情。

[这次谈话后，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这位意大利领袖没有如元首所期望的那样，从意大利的灾

祸中得到教训⋯⋯元首希望意大利领袖做的第一件事应该是用一切报复手段惩处背叛他的人。但他没

有作这种表示，因而就显出了他的真正无能。他不像元首或斯大林那样是一个革命家。他总是以意大

利本国人民为念，这就缺乏作一个世界革命家和起义者的宽广胸襟。

还有一件使希特勒和戈培尔十分恼火的事情是，墨索里尼同齐亚诺取得
了和解，而且似乎是完全在他的女儿、齐亚诺的妻子爱达的操纵之下。当时
齐亚诺夫妇正在慕尼黑避难。②希特勒和戈培尔认为，墨索里尼应当立即将齐
亚诺处死，至于爱达，应该像[1005]戈培尔说的那样，狠狠地抽她一顿鞭子。
*他们不同意墨索里尼把齐亚诺“那个毒蘑菇”（戈培尔这样称呼他）放在新
的法西斯共和党的首要地位。

希特勒坚决主张意大利领袖立即建立这样一个党。墨索里尼 9月 15 日在
德国元首的怂恿下宣布成立新的意大利社会共和国。

这个新政府从来没有什么作为，墨索里尼根本没有把心放在上面。也许
他还保有足够的现实感，看到自己现在只不过是希特勒的一个傀儡，他和他
的“法西斯共和政府”除了德国元首为了德国的利益而授给他们的某些权力
以外，并无任何真正的权力，而且意大利人民也永远不会再接受他和法西斯
主义了。

他再也没有回到罗马。他住在意大利极北部一个很冷僻的地方——加尔
达湖畔加尔那诺附近的加米纳特堡。他的住所周围由党卫队元首警卫队的一
支特派部队严密守卫着。为了把墨索里尼的臭名昭著的情妇克拉拉·贝塔西
护送到这个幽美的湖畔胜地。特地把塞普·狄特里希这个党卫队老打手从俄
国前线被打得屁滚尿流的党卫队第一装甲军调出来负责这项工作，在第三帝
国，事情常常是这么办的。潦倒的独裁者由于情人又回到了自己的怀抱，对
生活中的其他事情似乎都漠不关心了。情妇不止一个的戈培尔，说此事使他
大为震惊。

[戈培尔在 11 月 9 日的日记中写道]意大利领袖和他那位由塞普·狄特里希奉命护送来的女友的

私生活，引起了许多疑虑。

戈培尔在几天前就注意到，希特勒已经开始“在政治上勾销这个领袖

                                                
⑦ 墨索里尼获救的第一手材料见奥托·斯科尔兹内著《斯科尔兹内的秘密使命》，另见墨索里尼自己的《回

忆录（1942—1943 年）》，以及帝国旅馆经理所写的一篇专文，刊载于英国版一的墨索里尼《回忆录》中。
② 实际上，或者至少是根据齐亚诺后来写给国王维克多·爱麦虞埃的一封信上所说，他是在 8 月间被德国

人骗到德国去的。德国人告诉他，他的孩子们生命危险，德国政府很乐于让他和他的家庭取道德国到西班

牙去。（《齐亚诺日记》第 V 页）



了”。但是，应当补充说明，德国元首在勾销他之前，先已迫使他把的里雅
斯特、伊斯特里亚和南提罗耳“割让”给德国，双方并取得谅解，将来还要
加上威尼斯。对这位曾经骄横一世的专制魔王，可以毫不留情地使他蒙受种
种羞辱。希特勒竟然逼着他在 11 月逮捕了自己的女婿齐亚诺，并于 1944 年
1 月 11 日将齐亚诺在维罗纳的监狱中处死。*

到 1943 年初秋，阿道夫·希待勒很可以认为，他已度过了第[1006]三帝
国所面临的最严重的危险。在关键性的几个星期里，希特勒和他的将领们曾
经担心，墨索里尼的垮台和巴多格利奥政府的无条件投降，很可能使德国南
部边界暴露在盟军的直接攻击之下，并为盟军开辟了从意大利北部进入防御
薄弱的巴尔干半岛的道路，而巴尔干恰恰位于正在俄国南部拼命作战的德军
的后方。意大利领袖乖乖地离开了罗马的权力宝座，对德国元首在国内外的
威信是一个严重打击，正如随之而来的轴心联盟的毁灭一样。然而，在两个
月之内，希特勒以一次大胆的行动，使墨索里尼复辟——至少在世人眼里看
来是如此。意大利在巴尔干半岛、希腊、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的占领区，
免除了遭受盟军攻击的危险。这样的攻击，德国最高统帅部曾经预计在夏末
随时可能发生。但那里的好几个师的意军都乖乖地投降，成了德国的战俘。
元首满意地看到凯塞林的部队不但没有像德国元首当初设想的那样已被一笔
勾销，不但没有撤退到意大利北部，这个元帅的部队反而在罗马以南布下了
阵地，轻而易举地阻挡住英美法军队在半岛上的北进。不容否认，希特勒以
他个人的胆识和他的军队的勇猛，已使他在南方的处境有了很大的好转。

但在其他地方，他的处境却继续在逆转。
1943 年 7 月 5 日，他对俄国发动了后来证明是最后一次的大攻势。德国

陆军的精华——将近 50 万人，加上配备有新式重型“老虎”坦克的 17 个装
甲师，向库尔斯克西面俄国阵地的突出部分进攻。这就是所谓“城堡计划”。
希特勒认为这一攻势不仅能置俄国最精锐的百万大军于死地（就是这支大军
曾在头年冬天将德国人从斯大林格勒和顿河赶出来），而且能使他再向顿河
流域推进，也许甚至于能推进到伏尔加河流域，然后从东南迂回攻陷莫斯科。

这一攻势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俄国人对此已经早有准备。到 7 月 22
日，装甲部队的坦克已损失了一半，德军攻势已完全停顿，并开始溃退了。
俄国人对自己的力量信心十足，他们不等德国的进攻结束，就在 7月中旬向
库尔斯克以北奥勒尔的德军阵地突出部分发动了他们自己的攻势，并且迅速
地突破了德军阵地。这是俄国人在这次大战中的第一次夏季攻势，自此以后，
红军再也没有失去过主动权。8 月 4 日，他们把德国人赶出奥勒尔，这个地
方是德国人在 1941 年 12 月攻打莫斯科时在南部的一个枢纽。

现在，苏军攻势已扩大到全线。8月 23 日，哈尔科夫失守。1个月后，9
月 25 日，德国人被赶出了哈尔科夫西北 300 英里的斯摩棱斯克。而在进攻俄
国的初期，德国人曾经像拿破仑的大军那[1007]样，十分自信地从这个城市
踏上通向莫斯科的大路。到 9月底，希特勒在南路遭到步步进逼的军队退到
第聂伯河一线和北自第聂伯河河曲的扎波罗日耶南到亚速夫海一线。顿尼茨
盆地的工业区已经失守，克里米亚的德国第十七军团处于被切断的危险中。

希特勒相信他的军队能够守住第聂伯河和扎波罗日耶以南的要塞阵地，
这两条防线联在一起，形成了所谓“冬季防线”。但是俄国人甚至没有稍微
停留一下进行休整。在 10 月份的第一周内，他们在基辅的北面和东南渡过第
聂伯河。



11 月 6 日，基辅失守。到这个决定命运的 1943 年末，南部的苏军越过
了希特勒部队 1941 年夏向俄国内地进军时轻而易举地取得初期胜利的那些
战场，逼近波兰和罗马尼亚的边界。

事情还不止于此。
那一年，希特勒的命运遭受到另外两个挫折，它们也标志着形势的转变：

其一是大西洋战役的失利；另一是盟军加紧对德国本上进行破坏力极大的、
夜以继日的空袭。

正如上面说过的，德国潜水艇在 1942 年击沉了盟军船只共计 625 万吨，
其中大多数是开往英国或地中海的。要弥补这个损失，是远远超过西方各国
造船厂的生产能力的。但是，到 1943 年初，由于利用了远程飞机和航空母舰，
特别是由于有了新技术，在海面船只上装设雷达，可以在敌军潜水艇尚未看
到自己以前就发现了它们，因此盟军在对付潜水艇方面已占了上风。潜水艇
在尚未驶近盟军护航舰队之前就遭到伏击而被炸沉，数量之多，使新任海军
总司令兼潜水艇舰队司令邓尼茨起初怀疑是否有人叛国。但他很快就知道这
并非有人叛国而是雷达造成了如此惨重的损失。在 2 月、3月和 4月这 3 个
月内，被击沉的潜水艇正好是 50 艘；而在 5月份 1个月内，就达 37 艘。这
样迅速地损失下去，德国海军是受不了的，于是，还没到 5月底，邓尼茨就
自作主张下令将潜水艇全部撤出北大西洋。

9 月间，它们又回到北大西洋，但在这年的最后 4 个月内，它们只击沉
了 67 艘盟国船只，自己却又损失了 64 只潜水艇。这个比例决定了潜艇战的
未日，并且决定了大西洋战役的结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 1917 年，当
德国陆军陷于困境时，它的潜水艇曾经逼得英国几乎屈膝投降。

1942 年，它们眼看要实现使英国屈膝的目的了；这一年，希特勒的军队
在俄国和北非也已被阻，而美英为了一面要阻止日军在东南亚的侵略，一面
又要集中人力、武[1008]器和给养来攻打西方的希特勒欧洲帝国，也弄得焦
头烂额。

1943 年，他们在破坏北大西洋航运方面遭到了失败，虽然失败的确实消
息使希特勒大本营的人们感到气馁，但他们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它的灾难性后
果。*因为，正是在这决定战局一年的 12 个月中，大量武器和给养几乎毫无
阻碍地运过了大西洋，这就使来年对“铜墙铁壁的欧洲”的进攻成为可能。

也正是在这一年中，德国人民尝到了现代战争的恐怖滋味，而且是在他
们自己的家门口尝到的。公众都不知道潜水艇的战况如何。虽然来自俄国、
地中海和意大利的消息越来越坏，但它们涉及的毕竟是远离本土几百或几千
英里以外的地方发生的事情。可是，夜里有英国飞机、白天有美国飞机来进
行的空袭，现在已开始摧毁一个普通德国人的家、他的工作的机关或工厂了。

希特勒本人从来不肯去视察遭到轰炸的城市；看来这个任务对他简直是
一种难以忍受的痛苦。戈培尔为此苦恼不堪。他抱怨说，他源源不绝地收到
来信，“质问元首为什么不去视察那些遭受空袭的不幸的地区，为什么在任
何地方都见不到戈林的面”。这位宣传部长的日记权威地描述了空袭给德国
城市和工业区造成的日益惨重的损失。

1943 年 5 月 16 日⋯⋯美国轰炸机的白昼空袭正在造成异常重大的困难。在基尔⋯⋯海军的军事

与技术设施遭到非常严重的损失⋯⋯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我们将面临到头来无法忍受的严重后

果⋯⋯

5月 25 日⋯⋯英国飞机对多特蒙德的夜袭，是德国城市所遭受的空袭中特别严重的、也许是最



严重的一次⋯⋯来自多特蒙德的报道十分可怕⋯⋯工厂和军火厂受到极惨重的破坏⋯⋯有 8 万至 10

万居民无家可归⋯⋯西方的居民开始逐渐丧失勇气。这样的地狱生活是难以忍受的⋯⋯晚上我收到[又

一篇]关于多特蒙德的报告。该城几乎全部被毁。几乎没有一间房子能够住人了⋯⋯

7月 26 日夜间，汉堡受到一次严重的空袭⋯⋯给居民和军事生产都带来了十分惨重的后果⋯⋯

这是一场真正的灾难⋯⋯

7月 29 日夜间，汉堡又遭到迄今最严重的一次空袭⋯⋯来了 800 至[1009]1000 架轰炸机⋯⋯考

夫曼[当地纳粹党领袖]给我发来第一份报告⋯⋯他谈的惨祸，规模令人难以想像。一个百万人口的城

市被摧毁了，其毁坏情况是史无前例的。我们面临着几乎无可解决的种种问题。必须为这 100 万人解

决吃住的问题。必须把人口疏散到尽可能远的地方去。必须给他们衣服穿。总之，我们在那儿面临的

问题，在几星期以前是丝毫没有想到的⋯⋯考失曼淡到约有 80 万无家可归的人在街头流浪，无以为

生⋯⋯

虽然德国的某些军事工厂，特别是制造战斗机、轴承、海军舰只、钢和
新式喷气飞机的燃料的工厂，遭到了很大的损失，虽然希特勒寄予极大希望
的、设在皮奈蒙德地方的那个十分重要的火箭试验站，*也遭到了很大的损
失，虽然铁路和运河运输不断被切断，但是，在 1943 年英美加紧轰炸期间，
德国整个军备生产实际上并没有减少。其部分原因是没有遭受轰炸的德国占
领区，尤其是捷克斯洛伐克、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北部的工厂增加了生产。

正如戈培尔在日记中所说明的，英美空军所造成的最大的损害，是在德
国人民的家庭和精神方面。本书作者还记得，在战争的最初几年，关于德国
空军轰炸对敌人、尤其是英国人所造成的可怖后果，有过许多报道，使德国
人得意洋洋。他们当时相信，这种轰炸能使战争早日胜利结束。现在，在 1943
年，他们自己开始尝到空袭的充分滋味，这种空袭的破坏力远比德国空军对
别人，甚至比1940—1941 年对伦敦居民的任何空袭都要厉害得多。德国人民
像英国人民曾经表现过的那样，勇敢地、艰苦地忍受了这一切。但是，在 4
年战争以后，频频遭到轰炸就越发使人感到是严重的负担了。这就难怪在快
到 1943 年年底时，随着德国人在俄国、北非和意大利的希望的破灭，随着第
三帝国从南到北各处城市都被炸成一片焦土，德国人民已开始绝望，开始认
识到败局已定，目[1010]前的遭遇就是这个败局的开始。

当时已经赋闲在家的哈尔德将军后来曾这样写道：“至迟到 1943 年年底
时，人们已明确无误地看出，这场战争在军事上已经失败了。”⑨

1943 年 11 月 7 日，啤酒馆政变纪念日的前夕，约德尔将军在慕尼黑对
纳粹党的各地领袖们发表了一篇不准公开的、调子低沉的演说。他虽然没有
说得像哈德尔那样严重，但对战争第五个年头开始时形势的描述也够暗淡
了。

[他说]今天，在国内战线最令人头痛、从而对前线有最严重影响的，是敌机对我们的家园和妻

儿的恐怖空袭。在这一方面⋯⋯战争具有了这种方式，完全是英国的过错。自从种族战争和宗教战争

以来，人们曾经认为不可能再发生这种战争的方式了。

这些恐怖空袭在心理、精神和物质上的影响十分重大，因此我们必须设法减轻——假若不能完

全制止的话。

1943 年的失败和轰炸给德国人的民心和士气所造成的影响，由这位代表
元首发表演说的权威人士作了生动的描述。

颠覆的鬼影在全国各地徘徊着。所有的胆小鬼都在寻找出路，或者照他们的说法，寻找政治解

                                                
⑨ 哈尔德：《统帅希特勒》，第 57 页。



决办法。他们说，我们应当趁手里还有点东西的时候进行谈判⋯⋯*

 不只是“胆小鬼”有这种想法。戈培尔博士本人，希特勒最忠实的和狂
热的信徒，像他在日记中所透露的那样，也想在 1943 年年终之前寻求一条出
路。他所苦心思索的不是德国应不应当谈判和平，而是应当同谁谈判的问题
——同俄国，还是同西方？他不像某些其他人开始做的那样，背着希特勒谈
论寻求和平的必要性。他勇气十足，毫无顾忌地直接向领袖倾吐自己的想法。
1943 年 9 月 10 日，戈培尔在日记中第一次提到可能进行和谈的问题。那天
他正在腊登斯堡元首大本营，他是在得到意大利投降的消息之后奉召去大本
营的。

[1011]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应当首先转向哪一边：是转向莫斯科方面，还是转向英美方面。无论

如何，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对这两方面同时作战，要取得胜利是非常困难的。

他发现希特勒对盟军在西方入侵的前景和俄国战场的“危急”局势“有
些担忧”。

令人苦恼的是，我们丝毫不知道斯大林留作后备的力量究竟有多少。我非常怀疑，在这种情况

下我们是否有可能从东方调出若干师兵力到其他欧洲战场上去。

戈培尔在他那机密的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的一些想法，这些想法在几个月
前肯定是会被他自己认为是叛国性质的失败主义的想法的。写了以后，他就
开始对希特勒道出了这些想法：

我问元首，我们迟早是否可以同斯大林打交道。他说暂时还不行⋯⋯但元首认为，同英国人打

交道要比同苏联人容易些。元首认为，到了一定时候，英国人会清醒过来的⋯⋯我却比较倾向于斯大

林更为容易接近、因为斯大林是一个比丘吉尔更为实际的政治家。丘吉尔是一个浪漫的冒险家，跟他

谈话是谈不出什么道理来的。

当他们的事情搞得漆黑一团的时候，希特勒和他的助手们开始抓住这样
一线希望：盟国内部会发生纠纷，英国和美国会害怕红军席卷欧洲，终于会
和德国联合起来保卫旧大陆，使之不受布尔什维主义的统治。8 月间，希特
勒曾经在一次会议上和邓尼茨相当详细地谈过这个可能性，现在，在 9月间，
他又和戈培尔讨论了这个问题。

[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英国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愿意有一个布尔什维克的欧洲⋯⋯一旦他们认

识到⋯⋯他们只能在布尔什维主义或者对国家社会主义放松一些，这两者中选择其一，那么，他们无

疑会对我们表示出愿意和解的意向⋯⋯丘吉尔本人是反对布尔什维克老手，他目前同莫斯科合作只不

过是权宜之计。

希特勒和戈培尔似乎都忘记了，是谁首先同莫斯科合作的，是谁迫使俄
国作战的。在同希特勒讨论了和平的可能性以后，戈培尔作出了这样的结论：

迟早我们就将面临倒向哪一边的敌人的问题。德国进行两线作战从来没有得过便宜，这一次我

们也不可能把这样的战争长期坚持下去。[1012]

但是，到这时才考虑这个问题不是已经太迟了吗？戈培尔在 9月 23 日回
到大本营。他在早晨和希特勒散步时，发现元首对于同一方和谈以便在一条
战线上作战的可能性，要比两星期前悲观得多了。

元首不相信目前进行谈判能够取得任何结果。英国还没有被打得晕头转向⋯⋯在东方，目前的

形势自然是相当不利的⋯⋯斯大林正处于有利地位。

那天晚上，戈培尔单独和希特勒一起进餐。
我问元首，他是否准备和丘吉尔进行谈判⋯⋯他不相信同丘吉尔谈判会取得任何结果，因为丘

吉尔充满敌意，再说，他是受仇恨而不是受理智支配的。元首宁愿和斯大林谈判，但他不相信谈判会

成功⋯⋯



我告诉元首，不论形势如何，我们必须同这一方或那一方取得和解。德国从未在两线作战的战

争中取得过胜利。因此我们必须设法使自己摆脱一场两线作战的战争。

这个任务远比他们似乎认识到的要困难得多，虽然十分轻率地把德国投
进了一场两线作战的战争的正是他们自己。但在 1943 年 9 月的那天晚上，至
少有一会儿，这个纳粹统帅终于流露出他的悲观心情，并且沉思着和平的味
道该是多么甜蜜。据戈培尔的 记录，希特勒甚至说他“渴望”和平。

他说他将很高兴再一次同艺术界人士进行接触，晚上去看看戏，去访问艺术家俱乐部。①

在战争进入第五年的时候，在德国，思考取得和平的机会和办法的人，
并不止希特勒和戈培尔两个。那些遭到挫败、喜欢空谈的反纳粹的密谋分子，
目前人数已有所增加，但还是少得可怜。现在他们看到希特勒的军队虽然还
在国外作战，但败局已定，就又在考虑反叛的问题了。他们之中的大多数（绝
不是全体）终于在克服了最严重的良心不安以后，勉强得出这样的结论：要
使德国取得和平，从而使祖国有希望体面地生存下去，就必须用谋杀的办法
搞掉希特勒，同时消灭国家社会主义。

1944 年到来了。英美军队肯定会在这一年开始后不久的时间内发动横渡
海峡的进攻，红军将会逼近帝国本土，德国许多古老的大城市很快便将被盟
军炸成平地。*密谋分子着急之下，开始积[1013]极准备起来，企图在希特勒
政权把德国投入彻底毁灭的深渊之前，采取谋杀这个纳粹独裁者和推翻他的
政权的最后尝试。

他们知道，时间已经不多了。

                                                
①  上面这个戈培尔日记摘要引自《戈培尔日记》，第 428—42，468，477—78 页。希特勒于 1943 年 8 月

与邓尼茨的谈话是由这位海军上将在《海军事务元首会议记录》1943 年记载下来的，见第 85—86 页。



第二十九章  盟军对西欧的进攻和德国内部杀害希特勒的尝试
[1014]

在 1943 年里，密谋分子进行了不下 6次暗杀希特勒的尝试，其中有一次，
他们在元首乘飞机巡视俄国战线后方的时候，把一颗定时炸弹放在他的飞机
里面，只是因为这颗炸弹没有爆炸，密谋才告失败。

这一年里，抵抗运动发生了同以前的情况大不相同的变化。密谋分子最
后放弃了对陆军元帅们的期望。这些元帅们简直太怯懦了，或者太无能了，
他们不敢利用他们的地位和兵权来推翻他们的最高统帅。1942 年 11 月，在
斯摩棱斯克森林中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上，抵抗分子中的核心政治人物戈台
勒，曾经亲自劝请东线中央集团军司令克鲁格陆军元帅积极参加清除希特勒
的活动。这位运摇不定的将军刚接受了元首的一笔厚礼。*当时他倒是答应了
戈台勒的请求，但过了没有几天就又胆怯起来了。他写信给在柏林的贝克将
军，要求别把他算在他们里面。

几个星期之后，密谋分子又想劝诱保罗斯将军。这位将军所率领的第六
军团正被围在斯大林格勒，他们估计他对领袖一定极度失望，因为造成这样
局面的正是领袖本人。他们想诱使他发表一个告全军官兵书，号召他们推翻
这个把 25 万德国士兵置诸死地的专制魔王。贝克将军亲自写了一封呼吁他这
样做的信，由一个空军军官乘飞机把信送进这个被围的城市。前面已经说过，
[1015]保罗斯的回答是向他的元首发出了雪片似的表示效忠的无线电报。直
到他成为俄国人的俘虏到了莫斯科之后，他才有所觉悟。

对保罗斯的希望破灭以后，密谋分子曾经有几天把希望寄托在克鲁格和
曼施坦因身上。这两个人在斯大林格勒惨败之后，飞到腊斯登堡，据说是去
要求元首把俄国战线的指挥权交付给他们。这一步如果成功，就成为在柏林
发动政变的一个讯号。但这些密谋分子的主观愿望再一次落空了。这两位陆
军元帅确实飞到了希特勒的大本营，但只是去重申他们对最高统帅的忠诚。

“我们被抛弃了。”贝克愤恨地抱怨道。
对贝克和他的朋友们说来，这一点已很明显：他们不能期望从前方的高

级指挥官那里得到实际的帮助。在绝望之余，他们转向唯一剩下的一个军事
力量的来源——国内驻防军，或称补充军。国内驻防军根本不能说是一支军
队，只是正在训练的新兵和在国内执行警卫任务的超龄部队的大杂烩。但那
些人至少都有武装。在正规化的部队和武装党卫队远在前线的情况下，当希
特勒遭到暗杀的时候，这支军队也许足以帮助密谋分子占领柏林和其他一些
重要的城市。

但是，在暗杀希特勒这一致命行动是否必要，甚至于是否适宜的问题上，
反对派内部仍然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

例如，克莱骚集团就绝对反对任何这一类的暴力行动。这个集团是由一
群各色各样的杰出青年知识分子和理想主义者组成的。他们聚集在德国两个
最著名的、最贵族化的世家后裔的周围：一个是赫尔莫特·詹姆斯·冯·毛
奇伯爵，他是1870 年率领普鲁士军队战胜法国的那位陆军元帅的曾侄孙；另
一个是彼得·约克·冯·瓦尔登堡伯爵，他是拿破仑时代那位著名将军瓦尔
登堡的嫡系子孙，这位将军曾同克劳塞维兹一起在和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缔结
的道罗根条约上签字；根据这个条约，普鲁士军队调转枪口，帮助推翻了拿
破仑。

这个集团的名称，来自毛奇在西里西亚的克莱骚的庄园。它不是一个阴



谋团体，而是一个讨论小组*，它的成员代表了纳粹上台以前的德国社会的横
断面，也可以说是他们希望在希特勒统治的这场恶梦消失之后将要出现的德
国社会的横断面。它包括两个耶稣会神甫，两个路德派牧师，若干保守分子，
自由分子，社会民主党人，富裕的地主，前工会领导人，教授和外交官。虽
然在出身和思想上各有不同，他们还是能找到广泛的共同点，使他们的反对
希特勒的运动在思想方面、精神方面、伦理方面、哲学方面以及在某种程度
上的政治方面有一定的基础。几乎所有这些人都在战争结束之前被绞死了，
他们遗留的文件包括对未来的政府[1016]和对新社会的经济。社会和精神基
础的规划。根据这些文件来判断，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种基督教社会主义的
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所有的人都要成为兄弟，现代社会的可怕病症，人类
精神的败坏，将得到纠正。他们的理想是崇高的，高到像是在天空的白云之
中，而且还染上一点德国神秘主义的色彩。

但是，这些有崇高理想的年轻人却有着令人难以相信的耐心。他们痛恨
希特勒，痛恨他给德国和欧洲带来堕落。但是，他们对于推翻希特勒并不感
到兴趣。他们认为德国即将遭到的失败会完成这个使命。他们只把注意力集
中在希特勒倒台以后。毛奇当时曾这样写道：“对我们来说⋯⋯战后的欧洲
是如何在我国人民心中重建人的形象的问题。”

杰出的美国新闻记者桃乐赛·汤普逊，长驻德国多年，对德国十分了解。
毛奇是她所接近的老朋友。她曾力劝他从山顶上走下来，正视现实。1942 年
夏天，在一系列从纽约发给“汉斯”的短波无线电广播中，他请求他和他的
朋友们采取一定行动消除那个恶魔似的独裁者。她努力提醒他：“我们不是
生活在一个圣者的世界里，而是一个凡人的世界里。”

“汉斯，上次我们见面，在临湖的那个美丽的阳台上一起喝茶⋯⋯我说过，有一天你得用行动

——剧烈的行动，来表明你的立场⋯⋯而且我记得，我还问过你，你和你的朋友们究竟有没有勇气行

动⋯⋯”这是一个尖锐的问题。结果，答案看来是这样：毛奇和他的朋友们有
勇气议论——他们因此被杀害了——而无勇气行动。

这与其说是他们精神上的缺陷，倒不如说是理智上的缺陷，因为他们全
部十分勇敢地面对残酷的死亡。这个缺陷是造成克莱骚集团同贝克一戈台勒
—哈塞尔密谋集团之间分歧的主要原因，虽然他们对于未来接管纳粹政权的
政府的性质和结构也有争论。

1943 年 1 月 22 日，他们在彼得·约克家里举行了一次正式会议，由贝
克将军主持。据哈塞尔在日记里说，贝克“当时是比较软弱和沉默的”②。以
后还开过几次会。在未来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上，在“青年人”和“老年人”
——用哈塞尔的话——之间，掀起了一场猛烈的争辩，毛奇同戈台勒之间也
冲突起来。哈塞尔认为，这位前任莱比锡市长十分“反动”，同时指出毛奇
“倾向英美与和平主义”。秘密警察也注意到了这次会议，后来在对参加者
的审讯中，对于这些讨论提出了一份详细得惊人的报告。

对密谋分子的活动，希姆莱已经掌握了比他们之中任何一个人所意识到
的更多的线索。本书所叙述的历史中，有不少意想不到的转折，这里又出现
了这样一个转折。在 1943 年的这个关头，［1017］因为胜利的前景已经消失、
失败的前景已在眼前，这个举止温文而嗜血成性的党卫队领袖、第三帝国的

                                                
① 桃乐赛·汤普逊：《听着吧，汉斯》，第 137—38，2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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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头子，开始对抵抗运动产生了个人的而且并不完全是不怀好意的兴趣。
他同抵抗运动进行了不止一次的友好接触。有一件事情可以说明这些密谋分
子的心理状况：他们之中不止一个人——特别是波比茨——竟开始认为可以
用希姆莱代替希特勒！这个看来狂热地效忠于希特勒的党卫队头子，自己也
开始这样考虑，但是一直到最后，他始终耍两面派的手法，而在这个过程之
中，许多英勇的密谋分子在他手里送了命。

抵抗运动现在在 3个方面进行工作。克莱骚集团为了拟订一个幻想中的
太平盛世的规划，在进行着无休无止的讨论。比较现实一些的贝克集团在努
力想办法杀掉希特勒，取得政权。它还在同西方进行接触，以便让民主的盟
国得知将要发生的事情，并探询它们将会同一个新的反纳粹政府谈判什么样
的和约。*这些接触都是在斯德哥尔摩和瑞士进行的。

在瑞典首都，戈台勒常常同银行家马尔克斯和雅可布·瓦伦堡会晤。他
们是他的老朋友，在伦敦有密切的商务关系和私人关系。在 1942 年 4 月戈台
勒同雅可布·瓦伦堡举行了一次会晤，戈台勒催促他设法同丘吉尔接上头。
密谋分子要求事先从这位首相那里得到保证：如果他们逮捕希特勒并推翻纳
粹政府，盟国就同德国媾和。瓦伦堡回答说，根据他对英国政府的了解，要
它作出这样的保证是办不到的。

一个月之后，两个路德派教士在斯德哥尔摩同英国人进行了直接的接
触。他们是德国福音派教会对外关系局成员之一汉斯·舒恩菲尔德博士和狄
特里希·波霍弗牧师，后者是一个著名的神职人员和积极的密谋分子。他们
听说英国圣公会契切斯特主教乔治·贝尔博士正在斯德哥尔摩访问，就赶去
见他。波霍弗是化了装，拿着谍报局奥斯特上校给他的伪造护照出国的。

两个牧师对主教谈了密谋分子的计划，而且同戈台勒一样，提出了这个
问题：一旦希待勒被推翻之后，西方盟国是否将同一个非纳粹政府谈判一个
体面的和约。他们要求通过私下的通讯或公开的宣言得到答复。为了使主教
得到反希特勒的密谋是认乎其真的印象，波霍弗给了他一份领导人名单。这
个不慎的行动后来使［1018］他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并且使得其他许多人不
可避免地遭到杀害。

这是盟国所掌握的关于德国内部的反对派及其计划的最权威和最新的材
料。6月间，贝尔主教回到伦敦之后，立即转给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
但是，1938 年曾经为了抗议张伯伦对希特勒的姑息政策而辞去外交大臣职务
的艾登，看了这份材料以后，却心存怀疑。因为从慕尼黑事件以来，英国政
府曾经从自称是德国密谋分子的人那里得到过类似的材料，但是一直没有发
生过什么事情，结果就没有给予答复。④

德国地下组织和盟国方面在瑞士的接触，主要是通过艾伦·杜勒斯。他
从 1942 年 11 月到战争结束，一直是在瑞士的美国战略服务处的负责人。他
的主要客人是汉斯·吉斯维乌斯。吉斯维乌斯是德国谍报局的工作人员，派
在德国驻苏黎世总领事馆当副领事。他经常从柏林到伯尔尼来旅行。前面已
经提到，他也是谋反活动的积极分子。他的作用主要是从贝克和戈台勒那里
把消息传递给杜勒斯，让他随时了解各种反希特勒计划的发展情况。去访问
杜勒斯的其他德国人中间还有舒恩菲尔德博士和特罗特·佐·索尔兹，后者
是克莱骚集团的成员之一，也是谋反活动的参加者之一。他有一次到瑞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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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其他许多人做过的那样，对杜勒斯提出“警告”：如果西方民主国家拒绝
考虑同一个反纳粹的德国政府签订一个体面的和约，密谋分子们就要转向苏
俄。杜勒斯虽然本人表示同情，但无法给予任何保证。⑤

这些德国抵抗运动的领导人既如此坚持从西方取得有利的和平解决，而
在取得这一和平解决之前，对除掉希特勒却又如此踌躇不定，这不免使人们
感到奇怪。人们可能以为，如果他们像经常所声述的那样——这无疑是真诚
的——把纳粹主义看作一种滔天的罪恶，他们就应该集中力量努力去推翻
它，而不管西方会怎样对待他们的新政权。人们得到这样的印象：这些“善
良的德国人”中的许多人，太容易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外部世界，正如他们
之中的有些人，把第一次战败后德国的苦难，甚至于把希特勒本人的得势，
都归咎于外部世界一样。

“闪电计划”

1943 年 2 月，戈台勒在斯德哥尔摩告诉雅可布·瓦伦堡，“他们计划在
3月份发动政变”。

他们确实有这样的计划。
这个计划称作“闪电计划”，是陆军办公厅主任弗雷德里希·奥尔布里

希特将军和克鲁格率领下在俄国作战的中央集团军参谋长冯·特莱斯科夫将
军两人在 1月和 2月间筹划的。奥尔布里希特是一个十分虔诚的教徒，新近
才参加密谋集团。但是他由于就［1019］任新职，很快就成为一个关键人物。
作为补充军司令弗雷德里希·弗洛姆将军的副手，他的地位使他能够集结柏
林和德国其他大城市的卫戍部队来支持密谋分子。弗洛姆本人同克鲁格一
样，现在对元首的幻想已经破灭了，但还被认为不是完全可以信任的，所以
没有让他参与这个密谋。

2 月末，奥尔布里希特对特莱斯科夫参谋部中一个低级军官、年轻的费
边·冯·施拉勃伦道夫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是‘闪电’的时候了。”3
月初，密谋分子在中央集团军总部所在地斯摩棱斯克举行最后一次会议。谍
报局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虽然没有参加行动，他是知道这件事情的，还为
这次会议作了安排。他同他手下的汉斯·冯·杜那尼和埃尔温·拉豪森将军
一起飞到斯摩棱斯克，表面上是去召开一次武装部队谍报军官会议。拉豪森
随身带了几个炸弹。他从前是奥地利陆军的一个谍报军官，在参与谋反活动
的德国谍报局人员中，他是在大战结束时唯一的幸存者。

施拉勃伦道夫和特莱斯科夫在经过多次试验之后，发现德国炸弹不适合
他们行动的要求。据这个年轻军官后来解释，⑥这些德国炸弹要用一根信管引
发，信管点燃时发出一种不大的嘶嘶的声音，这就会使他们露了马脚。他们
发现英国炸弹好一些。施拉勃伦道夫说，“在爆炸之前，它们没有任何声响”。
英国皇家空军曾经在欧洲的德国占领区空投过许多这样的武器，供盟国特务
人员进行破坏之用，有一个曾被用来暗杀海德里希。谍报局收集到一些，后
来转到密谋分子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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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摩棱斯克会议订出的计划是诱使希特勒到这个集团军总部来，在那里
把他干掉。这将是在柏林发动政变的讯号。

希特勒现在对绝大多数将领都有戒心，所以要诱使他进圈套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情。但是特莱斯科夫说服了他的一个老朋友——希特勒的副官，现在
成了将军的施蒙特，要他对希特勒做工作。在经过一阵犹疑和几次改期之后，
元首终于同意在 1943 年 3 月 13 日到斯摩棱斯克来。施蒙特本人对这个阴谋
是完全不知情的。

在这期间，特莱斯科夫又重新努力使他的上司克鲁格来领头杀死希特
勒。他向这位陆军元帅建议，准许指挥集团军司令部骑兵部队的陆军中校
冯·波斯拉格男爵*在希特勒和他的卫队到达时，用这支部队把他们消灭。波
斯拉格是欣然同意的。他所需要的只是陆军元帅的一道命令。但是这位动摇
不定的司令官没有敢下这道命令。特莱斯科夫和施拉勃伦道夫于是决定亲自
动手。

他们打算只是简单地在希特勒回去的时候在他的飞机里放一个英国制的
炸弹。施拉勃伦道夫后来解释说，“把事情弄得像是飞机失事，可以避免暗
杀行动在政治上的不利后果。因为当时希特［1020］勒还有许多党徒，如果
发生暗杀事件，他们将对我们的起事进行坚决的抵抗”。

在 3月 13 日希特勒到达后的下午和晚上，这两个反纳粹的军官曾经两度
准备改变计划。他们先想在希特勒同集团军高级将领开会的克鲁格私人寓所
里让炸弹爆炸；后来又想在这群人吃晚饭的军官食堂里爆炸。*但是这样做将
会炸死一些将领，而密谋分子正是指望着这些将领，在他们一旦摆脱个人对
元首效忠誓言的约束之后，帮助他们在德意志帝国接管权力的。

晚餐之后，元首的飞机立即就要起飞。把炸弹偷运进飞机这个工作还未
完成。施拉勃伦道夫已经把他称作“两个爆炸包”的东西装置好，而且把它
们扎在一起，像是两瓶白兰地酒。在进餐的时候，特莱斯科夫做出很自然的
样子，问希特勒随行人员之一、陆军参谋总部一个名叫海因兹·勃兰特的上
校，能不能帮忙把他的一份礼物——两瓶白兰地酒，带给他的老朋友、陆军
总司令部组织处处长赫尔莫特·斯蒂夫将军①。勃兰特根本没有想到会有什么
问题，就答应说，他乐于帮忙。

在飞机场上，施拉勃伦道夫紧张地用手指从他那个包裹的一个小小的开
口处伸进去，开动了定时炸弹的装置，然后在勃兰特走上元首座机的时候，
把这个包裹交给了他。这是一个构造精巧的武器。它没有那种使人生疑的钟
表装置。当这个青年军官按了一个按钮之后，一个小瓶子就被打破，流出一
种腐蚀性的化学品，把一根拉住弹簧的金属线慢慢腐蚀掉。这根线蚀尽之后，
弹簧就把撞针一推，打着雷管，使炸弹爆炸。

施拉勃伦道夫说，他们预计希特勒的飞机从斯摩棱斯克起飞之后约 30
分钟，刚过明斯克不久，就会出事。他兴奋之极，打电话给柏林，用密码通
知那里的密谋分子，“闪电”已经开始。然后，他同特莱斯科夫怀着怦怦跳
动的心，等待着惊人的消息。他们预期，最早的消息将来自护送元首座机的
战斗机的无线电报告。他们 1 分钟 1 分钟地数着，20 分、30 分、40 分，1
个小时⋯⋯还是没有消息。过了两个多小时，消息来了。那是一个例行公事
的电报，报告希特勒已在腊斯登堡降落了。

                                                
① 他后来被纳粹处决。



［施拉勃伦道夫后来复述当时情况说］我们都怔住了，想不出失败的原因。我马上给柏林打电

话，用密码告诉他们，尝试失败了。接着特莱斯科夫［1021］和我商量下一步怎么办。我们震动得很

厉害。这次尝试失败是十分严重的事情。但更糟糕的将是炸弹被发现，这必然会引起对我们的侦查和

一大批紧密合作者的送命。

炸弹永远没有被发现。当天夜里，特莱斯科夫打电话给勃兰特上校，随
意地问起他是不是已经抽空把他的包裹送给斯蒂夫将军。勃兰特说，他还没
有功夫办这件事情。待莱斯科夫就叫他别送去了，因为瓶子弄错了，施拉勃
伦道夫明天有点公事到那里去，将托他把想送给斯蒂夫的真正好白兰地捎
去。

施拉勃伦道夫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飞到希特勒的大本营，把两瓶白兰
地酒换出了那个炸弹。［他后来叙述说]我还能清楚地回忆起当时我的恐怖心情。勃兰特把炸

弹递给我，不小心猛然一撞，使我担心它会来一个过时的爆炸。我装得很镇静，不去想我拿着的是个

炸弹，立即上了汽车，开到邻近的科尔青铁路交叉点。

他从那里搭夜车去柏林。在卧车车厢里，他关起门来，一个人把炸弹拆
开。他很快就发现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说，为什么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炸弹的装置是灵的；小瓶子破了；腐蚀性的液体蚀尽了金属线；撞针也向前撞过了；但是，雷

管没有发火。

柏林的密谋分子极度失望，但并不气馁。他们决定对暗害希特勒再来一
次新的尝试。很快就有了一个好机会。希特勒将由戈林、希姆莱和凯特尔陪
同，出席3月 21 日在柏林军械库举行的阵亡将士纪念日的纪念仪式。这是一
个不仅可以搞掉希特勒而且还可以搞掉他的主要伙伴的机会。正如克鲁格的
参谋部中的谍报科长冯·格斯道夫上校后来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个不可多
得的机会。”特莱斯科夫选定格斯道夫男爵来掌握炸弹，这是一次要同归于
尽的任务。计划是这样：上校把两颗炸弹藏在大衣口袋里，点上信管，在仪
式中尽量靠近希特勒站着，把元首和他的随从以及上校自己都送上西天。格
斯道夫以突出的勇敢精神，毫不踌躇地自愿牺牲自己的生命。

3月 20 日晚上，他在柏林艾登饭店他的房间里同施拉勃伦道夫见面。施
拉勃伦道夫带来了两颗炸弹，用的都是点燃 10 分钟的信管。但因为军械库内
玻璃顶的院子里气温接近零度，这些武器爆炸之前可能需要 15 分钟到 20 分
钟时间。希特勒在发表演说之［1022］后，预定在这个院子里用半小时参观
从俄国人那里缴获的战利品的展览。这个展览是格斯道夫的部下布置的。这
是上校能够接近元首和杀害他的唯一的地方。

格斯道夫后来叙述了当年所发生的事情。⑦

第二天，我在大衣两边口袋里各装了 1个带 10 分钟信管的炸弹。我打算尽可能靠近希特勒，这

样至少可以把他炸得粉碎。当希特勒⋯⋯走进展览厅的时候，施蒙特过来告诉我，希特勒准备只用 8

分钟或 10 分钟参观展览。固此，不可能实行这次暗杀了，因为即使在正常的温度下，信管至少也需要

10 分钟。这个最后 1分钟的改变计划，是希特勒典型的保安诡计，又一次救了他的命。*

格斯道夫说，特莱斯科夫将军在斯摩棱斯克“手里拿着一只跑表”，焦
急地和期待地听着仪式的实况广播。当广播员宣布，希特勒进了展览厅只停
留了 8分钟就离开时，这位将军知道，又一次尝试失败了。

后来至少又有 3次密谋分子称之为“大衣”行刺希特勒的尝试，但下面
我们将会看到，每一次都遭到类似的挫折。

                                                
⑦ 致鲁道夫·贝彻尔信件，他在他的  《德国抵抗运动》一书中详细引用了他的话。



1943 年初，在德国发生了一次自发性的事件。这次事件虽然规模不大，
但有助于使抵抗运动萎靡不振的精神重新振作起来，而到那时为止，抵抗运
动想除掉希特勒的所有尝试都告挫败了。这次事件又是一个警告，说明纳粹
当局对于最起码的反对的表示，会采用多么残酷无情的手段。

我们在前面已经讲到过，德国的大学生在 30 年代初期，曾经是最狂热的
纳粹分子。但是，希特勒的 10 年统治使他们幻想破灭了。德国不能赢得战争，
特别是当 1943 年来临的时候，发生了斯大林格勒的灾难，这就使这种幻灭感
更加尖锐起来。慕尼黑曾经是产生纳粹主义的城市。慕尼黑大学现在却成了
学生反抗运动的温床。领头的人物是一个 25 岁的医科学生汉斯·舒尔和他的
21 岁的妹妹、学生物学的沙菲。他们思想上的导师是一个哲学教授，名叫库
特·休伯。他们利用称为“白玫瑰通信”的方式，在其他大学里进行反纳粹
的宣传，并且同柏林的密谋分子也取得了联系。［1023］

1943 年 2 月里的一天，巴伐利亚纳粹党领袖保罗·吉斯勒在收到了秘密
警察送给他的一批这种信件之后，召集了学生开会。他在会上宣布，身体不
合格的男生——身体合格的都已被征入陆军服役——将被分配去做某种更有
用的战时工作。接着，他不怀好意地对大家瞟了一眼，提出要女生们为了祖
国的利益每年生一个孩子。

他还说：“如果有些姑娘缺少足够的姿色去勾上男人，我可以把我的副
官分配给她们⋯⋯而且我能保证她们尝到妙不可言的滋味。”

巴伐利亚人虽然素以有点粗俗的幽默著称，但是学生们对这种下流话是
受不了的。他们把这个党领袖轰下了台，又把来保护他的几个秘密警察和党
卫队人员赶出会场。当天下午，反纳粹的学生在慕尼黑街道上举行示威，这
在第三帝国还是破天荒第一次。学生们在舒尔兄妹领导下，开始散发小册子，
公开号召德国青年行动起来。2月 19 日，一个宿舍管理员看到汉斯·舒尔和
沙菲·舒尔从大学的阳台上撒传单，就向秘密警察告了密。

他们送命的经过是迅速而野蛮的。他们被拉到可怕的“人民法庭”上，
由庭长罗兰·法赖斯勒主持审判。法赖斯勒大概可以说是第三帝国中继海德
里希之后最阴险和最嗜杀的纳粹分子，本书以后还要提到他。他们被判定犯
了叛国罪，宣判死刑。在受讯时，沙菲·舒尔被秘密警察拷打得十分厉害，
她出庭的时候，有一条腿已经折断了。但是她的精神仍然不屈。对法赖斯勒
的野蛮威吓，她平静地回答：“你同我们一样都知道，这场战争已经输定了。
为什么你这样卑怯，不敢承认这一点？”

她撑着拐杖，一步一拐地走向绞刑架，极其英勇地迎接死亡。她的哥哥
也是这样。休伯教授和另外几个学生在几天之后也被处死刑。⑧

这一事件促使在柏林的密谋分子看到他们面临着的危险。这时，在密谋
分子中间，某些领导人的轻举妄动，经常引起其他领导人的担心。戈台勒本
人嘴巴太不牢。波比茨在努力试探希姆莱和党卫队其他高级军官参加密谋集
团的可能性，这是极端冒险的。为人十分独特的威兹萨克在战后喜欢把他自

                                                
⑧ 关于学生暴动，有许多记载，有些是第一手的：英吉·舒尔：《白玫瑰》（1952 年法兰克福出版》；卡

尔·伏斯勒：《致慕尼黑大学牺牲者的悼词》（1947 年慕尼黑出版）；里卡德·休希在苏黎世出版的《新

瑞士评论》月刊上所写的《慕尼黑大学中反希特勒的行动》一文，1948 年 9—10 月；《现代报》上《2 月

18 日：德国抵抗运动概 况》一文，发表于 1940 年 10 月 30 日； 贝彻尔所著上引书，第 96—104 页； 惠

勒一贝纳特，《权力的报应》，第 539—41 页；仕勒斯著上引书，第 120—22 页。



己描绘成坚决的抵抗分子，但在当时他吓得同最亲密的朋友哈塞尔断绝一切
来往。他指责哈塞尔（还有冯·哈塞尔夫人）“轻率得令人难以置信”，还
警告说，秘密警察正在跟踪哈塞尔。*

秘密警察还在监视着其他许多人，特别是多嘴的、自信的戈［1024］台
勒。1943 年 3 月，是密谋分子受挫折的月份，他们两次行刺希特勒的尝试都
流产了。紧接着，秘密警察又给了他们一次打击。但是，很有讽刺意味的是，
这一打击主要不是由于专门的追踪技术，而是两个情报机构、即武装部队谍
报局和希姆莱的中央保安局倾轧的结果，中央保安局主管党卫队的情报机构
并且想把卡纳里斯海军上将撵走，接管他的谍报局。

1942 年秋天，一个名叫施密特休伯的慕尼黑商人，因为私运外币越境到
瑞士而被捕。他实际上是谍报局的一个特务，但他长久以来运出国境的钱是
给在瑞士的一群犹太难民的。在第三帝国，一个德国人的最大罪过莫过于此
了，哪怕他是一个谍报局特务也罢。由于卡纳里斯没有营救施密特休伯，这
个特务就开始向秘密警察供出他所了解的谍报局的情况。他攀出汉斯·冯·杜
那尼。杜那尼同奥斯特上校一样，一直是密谋集团的核心分子。施密特休伯
告诉了希姆莱手下的人，1940 年约瑟夫·缨勒博士到梵蒂冈去的任务，是通
过教皇同英国人搭上关系。他透露了 1942 年波霍弗牧师用谍报局发的伪造护
照到斯德哥尔摩去访问契切斯特主教的事情。他还暗示出奥斯特想除掉希特
勒的各种计划。

经过几个月的侦察，秘密警察行动了。1943 年 4 月 5 日，杜那尼、缪勒
和波霍弗被捕。奥斯特在这期间已经设法销毁了大部分罪证文件，在 12 月间
被迫辞去谍报局职务，在莱比锡被软禁起来。*

这对密谋集团是一个沉重打击。施拉勃伦道夫谈到奥斯特时说，他是“一
个上帝要塑造的那种样子的人，头脑清楚而沉着，危险临头仍镇定如常”。
从 1938 年试图搞掉希特勒以来，奥斯特一直是密谋集团中关键人物之一。杜
那尼的职业是律师，他一直是一个足智多谋的助手。新教牧师波霍弗和天主
教神甫缪勒，不但为抵抗运动带来巨大的精神力量，而且在历次国外活动中，
表现出个人英勇不屈的典范。他们被捕之后，备受酷刑，但仍拒绝出卖他们
的同志。

但最严重的是，谍报局瓦解之后，密谋分子失去了“掩护”，也失去了
他们相互之间、他们同犹豫观望的将军们之间、他们同西方的朋友们之间互
通声气的主要途径。

希姆莱警犬的追踪又有了更多的发现，几个月之内谍报局和它的首脑卡
纳里斯就完全完蛋了。［1025］

有一个新发现是在 1943 年 9 月 10 日发生的，是在纳粹圈子里称为“索
尔夫夫人茶会”的事件引起的。安娜·索尔夫夫人的已故丈夫曾在威廉二世
手下做过殖民大臣，在魏玛共和国做过驻日本大使。她很久以来就是柏林一
个反纳粹的“沙龙”的女主人。常到这个“沙龙”来的有许多高贵的客人，
其中有：俾斯麦的孙女汉娜·冯·勃莱多夫伯爵夫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
国驻美大使的侄子艾尔布莱希特·冯·伯恩施多夫伯爵，著名的耶稣会神甫
埃克斯勒本，还有外交部一个高级官员奥托·基普和伊丽莎白·冯·泰登。
奥托·基普曾因参加一次招待爱因斯坦教授的午宴，被免去德国驻纽约总领
事的职务，但后来又设法复任外交官职。伊丽莎白·冯·泰登是一个有才华
的、虔诚信教的妇女，在海德耳堡附近的威勃林根办一所著名的女子学校。



9 月 10 日在索尔夫夫人家里的茶会上，冯·泰登小姐带来一个少年英俊
的瑞士医生，名叫勒克西，在沙尔勃鲁赫教授主持的柏林仁慈医院工作。同
极大多数瑞士人一样，勒克西博士表示了强烈的反纳粹情绪。在场的许多人
都表示同感，特别是基普。茶会散场之前，这个好意的大夫自动提出，愿意
为索尔夫夫人或她的客人递送任何信件给他们在瑞士的朋友——德国反纳粹
的流亡分子和英美外交官。在场的不止一个人很快接受了他的好意。

不幸的是，勒克西博士是秘密警察的特务。他把几封可以作为罪证的信
件和关于这次茶会的报告，一起交给了秘密警察当局。

冯·毛奇伯爵的一个在空军部工作的朋友偷听到了这个瑞士医生同秘密
警察之间的几次电话。冯·毛奇伯爵从这一朋友那里得悉了这一情况，立即
对他的朋友基普发出警告，基普又通知了索尔夫圈子里的其他人。但是希姆
莱已经掌握了证据。他也许是希望把网再拉得大些，所以等了 4个月才下手。
1月 12 日，所有参加那次茶会的人，除了索尔夫夫人和她的女儿巴勒施特莱
姆伯爵夫人以外，都被逮捕、审讯和处决了。*她们母女俩关在腊文斯勃鲁克
集中营，最后幸免一死，真是奇迹。①冯·毛奇伯爵为他的朋友基普所牵连，
这次也被捕了。但这还不是基普被捕的唯一后［1026］果。它的影响远及土
耳其，并为最后解散谍报局、把它的工作转移给希姆莱铺平了道路。

在基普的亲密的反纳粹朋友中，有埃里希·凡尔麦伦和他的美貌绝伦的
妻子——娘家姓名伊丽莎白·冯·普勒登堡女伯爵。同其他反对现政权的人
一样，他们参加了谍报局，被派在伊斯坦布尔工作。秘密警察召令他们回柏
林在基普案中受审。他们知道回去以后的命运会怎么样，所以拒绝了这个命
令，在 1944 年 2 月初同英国特务机关取得联系，飞到开罗，又从那里飞到英
国。

柏林方面认为，凡尔麦伦夫妇带了谍报局的全部密码逃亡，把它们都交
给了英国人，虽然后来发现这是不确实的。但这却成了希特勒搞掉谍报局的
最后一个借口。在杜那尼和谍报局的其他人员被捕之后，加上对卡纳里斯越
来越怀疑，他就想这样做了。1944 年 2 月 18 日，他下令解散谍报局，由中
央保安局接管它的工作。这是希姆莱又一件值得夸耀的事情。他同陆军军官
团的斗争可以追溯到 1938 年诬告冯·弗立契将军的事件。谍报局的解散，使
武装部队完全失去了自己的情报机构，并且增加了希姆莱对将军们的权力。
这也是对密谋分子的进一步的打击，现在密谋分子已经没有任何可以利用的
特务机构了。*

但是他们没有打消杀害希特勒的图谋。从 1943 年 9 月到 1944 年 1 月，
又组织了 6 次尝试。8 月间，雅可布·瓦伦堡到柏林来看戈台勒。戈台勒向
他保证，一切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在 9月间发动政变。到那时，施拉
勃伦道夫将去斯德哥尔摩会晤丘吉尔先生的代表，进行和谈。

“当时我怀着提心吊胆的心情，等待 9月的来临。”这位瑞典银行家后

                                                
① 起初日本大使出面说情，推迟了审讯。后来，在 1945 年 2 月 3 日，美国空军在一次白昼空袭中扔下的一

颗炸弹，不但炸死了正在主持一次可怕的叛国案审讯的罗兰·法赖斯勒，而且把“人民法庭”档案中关于

索尔夫母女的案卷也炸毁了。但这个法庭仍订于 4 月 27 日审讯她们，不过那时俄国人已经进了柏林。事实

上，她们在 4 月 23 日就从摩亚比特监狱被释放了，这显然是由于差误所致。（惠勒一贝纳特，《权力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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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对文伦·杜勒斯说，“9月过去了，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⑨

一个月之后，施蒂夫将军——就是特莱斯科夫送给两瓶“白兰地酒”和
希姆莱后来称作“中了毒的小矮子”的那个说话刻薄的驼子——设法在腊斯
登堡希特勒的午间军事会议上，放一颗定时炸弹。但到最后关头，他又胆怯
了。几天之后，他从谍报局拿来藏在大本营一个了望楼下面的那些英国炸弹
爆炸了。幸亏希特勒命令负责调查这个案件的谍报局上校瓦尔纳·施拉德，
是参与密谋活动的人，密谋分子才没有暴露。

11 月里，又组织了一次“大衣”行刺活动。密谋分子挑了 24 岁的步兵
上尉阿克西尔·冯·丹·布舍，试穿一种新的陆军大衣和一种新的作战背包，
这两件装备都是希特勒下令设计的，现在他要亲自观看，以便批准生产。为
了避免重蹈格斯道夫的覆辙，布舍决定在他试穿的大衣口袋里，装上两颗在
点燃引线之后几秒钟就会爆炸的德国炸弹。他的计划是趁希特勒检查新大衣
的时候，一把抓住他，这样两人就同归于尽。

但在预定的试穿日期前一天，盟军的一颗炸弹把这些新式的大衣和作战
背包炸毁了。布舍就返回俄国前线他的连队。12 月间，他又来到希特勒的大
本营，打算仍旧利用试样子的机会，进行谋害。但元首忽然决定到伯希特斯
加登去度圣诞节假日。不久，布舍在前线受了重伤，于是另一个在前线作战
的年轻步兵军官调来代替他。这个年轻军官就是海因里希·冯·克莱施特，
资格最老的密谋分子之一埃瓦尔德·冯·克莱施特的儿子。试穿新大衣的日
子定在 1944 年 2 月 11 日，但元首由于某种原因并没有来。据杜勒斯说是因
为空袭。*

到了这时，密谋分子已经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希特勒采取经常改变日
程的手法，他们的计划必需大加修改。①他们看到，希特勒肯定会出现的场合
是每天两次同最高统帅部和陆军总司令部的将军们的军事会议。必须在这样
的一次会议上杀掉他。1943 年 12 月 26 日，一个名叫施道芬堡的青年军官，
代表奥尔布里希特将军来到腊斯登堡大本营，准备参加中午的会议，作关于
陆军补充［1028］问题的报告。在他的皮包里，有一颗定时炸弹。这次会议
临时取消了，因为希特勒到上萨尔斯堡度圣诞节去了。

这是这个少年英俊的中校第一次进行这样的暗杀行动，但不是最后一
次。因为反纳粹的密谋分子终于找到了冯·施道芬堡伯爵这样一个他们所需
要的人。从此以后，他不但担负起用现在看来唯一可能的办法亲手来杀害希

                                                
⑨ 杜勒斯著上引书，第 144—45 页。
① 希特勒常同他的老党羽讨论这种手法。1942 年 5 月 3 日他在大本营谈话，根据速记记录，他说：“我完

全懂得，为什么历史上的谋杀案件，90％都能够成功。唯一能采取的预防办法就是不规则的生活——步行、

乘车、旅行，都要在不规则的时间内进行，而且要出人意外⋯⋯我尽量做到乘车外出时，出人意外地下车，

并且事先不告诉警察。”（《希特勒秘密谈话录》，第 366 页）前面曾经谈过，希特勒一直知道他可能遇

刺。在 1939 年 8 月 22 日，即进攻波兰的前夕的一次军事会议上，他对他的将军们强调指出，虽然他个人

是不可缺少的，但他“有可能随时遭到一个罪犯或白痴杀害”。1942 年 5 月 3 日，在闲谈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又说：“要防备狂热分子和理想主义者，是永远也不会有绝对的安全办法的⋯⋯要是有什么狂热分子想

开枪打死我或者用炸弹炸死我，那么我坐着不会比站着更安全些。”但他认为：“为了某种理想而要谋害

我的狂热分子，为数要比以前少得多了⋯⋯唯一真正危险的分子，不是那些被卑怯的传教士煽惑起来的狂

热分子，就是我们所占领的某一国家内有民族主义思想的爱国分子。即使对这些人，我多年的经验也会使

他们的事情相当难办。”（同上书，第 367 页）



特勒的任务，并且把新的生命和光辉、希望和热情注入密谋集团。他成为密
谋集团的真正的领袖，尽管从来不是名义上的领袖。

冯·施道芬堡伯爵的使命

冯·施道芬堡伯爵是个具有职业军官所需要的惊人才能的人。他于 1907
年出生于德国南部一个著名世家。他的姓名是克劳斯·菲利普·沈克。他的
母亲是乌克斯库尔一吉伦勃兰德女伯爵。他的外曾祖父是抵抗拿破仑的战争
中的军事英雄之一格奈斯瑙，后者曾同夏恩霍尔斯特一起创建了普鲁士陆军
参谋总部。在他母亲这方面，他又是另一个拿破仑时代名将约克·冯·瓦尔
登堡的后裔。他的父亲曾经做过伍尔登堡末代国王的枢密大臣。这个家庭是
一个融洽的、虔诚地信仰罗马天主教、有很高文化教养的家庭。

克劳斯·冯·施道芬堡就是在这样的家庭背景和气氛中长大的。他体格
健壮，所有见过他的人都说他十分英俊。他才气横溢，好学不倦，头脑冷静
周密。他喜好驰骋养马和体育运动，也热爱文学和艺术，博览群书，涉猎颇
广。他在青年时代接受了天才诗人斯蒂芬·格奥尔格的浪漫神秘主义的影响。
这个年轻人一度想以音乐为职业，后来又想从事建筑，但在 1926 年 19 岁的
时候，参加了陆军，在著名的第十七班堡骑兵团当见习军官。

1936 年，他入柏林陆军大学。他的全面的才华引起了教官们和总司令部
的注意。两年以后，他成为参谋总部的一个年轻军官。他虽然像许多同一阶
级出身的人一样，思想深处是保皇派，但到那时为止，并不反对国家社会主
义。显然是 1938 年的排犹行动，使他第一次对希特勒产生了怀疑。1939 年
夏天，他看到元首正在把德国引向一场可能是长期的、伤亡惨重的、最后归
于失败的战争，这时他的怀疑增长了。

尽管如此，当战争来临的时候，他以特有的精力投入了战争。在波兰和
法国战役中，他在霍普纳将军的第六装甲师当参谋，声名卓著。看来是在到
了俄国之后，他对第三帝国的幻想完全破灭了。1940 年 6 月，即进攻敦刻尔
克的前夕，他被调回陆军总司令［1029］部。在对俄国作战的最初18 个月中，
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苏维埃领土上，协助在俄国战俘中组织俄罗斯“志愿”
部队和担任其他等等工作。据他的朋友说，施道芬堡这时认为，在德国人要
推翻希特勒的暴政的时候，这些俄国人的军队可以用来推翻斯大林的暴政。
也许这可以作为斯蒂芬·格奥尔格的糊涂思想给他的影响的一个例子。

党卫队在俄国的暴行，更不用说希特勒的枪杀所有布尔什维克政治委员
的命令，打开了施道芬堡的眼睛，使他清楚地看到他所为之服务的主子是个
什么样的人。由于机缘巧合，他在俄国遇到了决心杀掉这个主子的两个主要
的密谋分子——冯·特莱斯科夫将军和施拉勃伦道夫。据后者说，他们后来
碰了几次面，就使他们相信施道芬堡是他们的人。施道芬堡于是成了一个积
极的密谋分子。

但是他还只是一个低级军官。他很快发现，那些陆军元帅们不是胆子太
小，就是太没有主意，不可能有什么作为，来推倒希特勒或者停止后方对犹
太人、俄国人和战俘的可怕的屠杀。斯大林格勒的不必要的灾祸也使他感到
厌恶。1943 年 2 月，这次灾祸结束之后，他请求派往前线，被调到在突尼斯
的第十装甲师当作战参谋。他参加了凯塞林山口战役的最后阶段，在这次战
役中，他所属的部队把美国人赶出了山口。



4 月 7 日，他乘的汽车开进一处布雷的战地，也有人说，还受到低飞的
盟军飞机的扫射。施道芬堡受了重伤。他的左眼瞎了，左手的两个指头和整
个右手都炸掉了，左耳和左膝盖也受了伤。有几个星期，看来情况是即使幸
而能活下来的话，他的右眼好像也很可能瞎掉。他进了慕尼黑一所医院，多
亏沙尔勃鲁赫教授的精心治疗，他重获生命。人们会认为，任何人处在他的
境地，一定会在伤愈之后退伍，从而也就退出了密谋集团。但到了仲夏时节，
他在反复练习用左手剩下的 3个包扎起来的指头拿笔之后，写了一封信给奥
尔布里希特将军，说他希望在 3个月之内回去重新服役。在长期疗养中，他
有时间思考许多问题，最后得到了这样的结论：虽然成了残废，他还有一个
神圣的使命要完成。

有一天，他的妻子伯爵夫人尼娜（他们有 4个年纪还小的孩子）到医院
去看他。他对坐在床边的妻子说：“我觉得我现在必须做一点事情来挽救德
国。我们参谋总部的所有军官必须担起我们应负的责任。”1943 年 9 月底，
他回到柏林，升任中校，担任陆军办公厅主任奥尔布里希特将军的参谋长。
很快他就开始练习用他那只还没有完全残废的手的 4个指头，拿一把夹子引
发谍报局收藏的英制炸弹。

他所做的工作远不止此。他的勃勃的生气、清楚的头脑、宽阔的思路和
杰出的组织才能，为密谋分子们注入了新的生命和决心。但也产生了一些分
歧。因为施道芬堡对于密谋集团的老朽的领导人如贝克、戈台勒和哈塞尔所
拟议的、一旦推翻了国家社会［1030］ 主义之后所要建立的因循保守、无声
无色的政权，很不满意。他比他那些参加克莱骚集团的朋友们讲求实际多了。
他要实行一种新的、充满活力的社会民主主义，并且坚持要在拟议的反纳粹
政府成员名单中，包括他的新朋友尤利乌斯·莱伯和威廉·刘希纳，前者是
一个卓越的社会民主党人，后者是前工会干部，两人都是密谋集团的核心和
积极分子。在这个问题上经过了许多争论，但施道芬堡很快就在密谋集团的
政治领导人中取得了左右一切的地位。

在密谋集团的绝大多数军人中间，他也同佯取得了成功。他曾经认为贝
克将军在声望上是这些军人的领袖，对这位前任参谋总长表示很大尊敬。但
在回到柏林之后，他看到刚经过一次癌症大手术的贝克，已经失去往日的精
神，显得疲惫并且有点沮丧。在政治上，贝克完全受戈台勒的影响，没有什
么头脑。在实行起义时，利用贝克在军界的很高声望是有好处的，甚至是必
要的。但在提供和指挥所需要的部队方面，必须找服现役的青年军官来帮忙。
施道芬堡很快就找到了他所需要的大部分关键人物。

除奥尔布里希特外，这些人是：施道芬堡的上司、陆军总司令部组织处
长施蒂夫将军，陆军军需总监爱德华·瓦格纳将军，最高统帅部通讯处长埃
里希·菲尔基贝尔将军，军械署长弗里茨·林德曼将军，柏林卫戍司令保
罗·冯·哈斯将军（他可以为接管柏林提供部队），外籍军队科科长冯·罗
恩纳男爵上校，还有他的参谋长冯·马图契卡伯爵上尉。

还有两三个处于关键地位的将军，其中主要的一个是弗里茨·弗洛姆。
他是补充军实际上的总司令。同克鲁格一样，他忽冷忽热，不能完全算数。

密谋分子们也还没有吸收到一个现役的陆军元帅。冯·维茨勒本陆军元
帅是最早参加的密谋分子之一，内定为将来的武装部队总司令。但他现在已

                                                
⑩ 康斯坦丁·费兹吉朋在《7 月 20 日》一书中引用过，第 39 页。



退为后备役，手下没有军队，他们曾向现在指挥西线所有部队的冯·伦斯德
陆军元帅进行游说，但伦斯德拒绝背弃他效忠元首的誓言，或者说，这至少
是他的借口。才能卓越然而看风使舵的冯·曼施但因陆军元帅也是如此。

在这个当儿——1944 年初——一个十分活跃而且受人爱戴的陆军元帅
对密谋分子表示了某种接近的倾向。施道芬堡起初不知道这件事情。这个陆
军元帅就是隆美尔。他的参加反希特勒的密谋计划，使抵抗运动的领导人感
到十分惊异。他们中间多数人把这个“沙漠之狐”看作纳粹分子和机会主义
分子，认为他过去无耻地对希特勒献媚、争宠，现在只是因为看到战争败局
已定，才想背弃他。他们因而不同意要他。

1944 年 1 月，隆美尔就任西线日集团军司令，这支部队是用［1031］来
抵御英美渡海进攻的主力的。在法国时，他开始同两个老朋友往还很密，一
个是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军事总督亚历山大·冯·福肯豪森将军，另一个是
法国军事总督卡尔·海因里希·冯·施图尔纳格尔将军。这两个将军都已经
参加反希特勒的密谋集团，他们慢慢地把隆美尔也引进来。他们对隆美尔进
行的工作，得到后者一个担任文职的老朋友卡尔·施特罗林博士的协助。施
特罗林是斯图加特市长。同本书许多人物一样，一度是一个热心的纳粹分子，
但现在战争正走向失败，许多德国城市，包括他自己的城市，正在盟军轰炸
下很快地成为一堆堆废墟，他就开始另作打算。他在这条道路上又得到了戈
台勒博士的帮助。1943 年 8 月，戈台勒曾劝他参加起草一个给内务部——现
在由希姆莱担任部长——的备忘录，联名要求停止迫害犹太人和基督教会，
恢复公民权利和重新建立一个不受党和党卫队一秘密警察干预的司法系统。
施特罗林通过隆美尔夫人，把这个备忘录送给这位陆军元帅，这个备忘录似
乎对他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1944 年 2 月底，他们两个在乌尔姆附近赫林根的隆美尔家里促膝谈心。
［这位市长后来叙述道］我告诉他，东方战线上某些高级陆军军官提议逮捕希特勒，强迫他在

电台上宣布退位。隆美尔同意这个想法。

我又告诉他，他是我国最伟大、最得人心的将领，在国外比任何其他将领都更受尊敬。我说：

“你是唯一能够使德国避免发生内战的人。你必须以你的大名来赞助这一运动。”隆美尔迟疑了
一下，最后作了决定。

他对施特罗林说：“我想，出来挽救德国是我的责任。”
在这次以及所有以后同密谋分子的会见中，他都反对谋杀希特勒——不

是由于道德上的理由，而是由于实际考虑。他认为，这个独裁者如果被杀，
就会成为一个烈士。他坚决主张由陆军逮捕希特勒，把他押上德国法庭，根
据他对本国人民和占领区人民所犯的罪行加以惩治。②

这时，命运又为隆美尔带来另一个影响。这种影响来自汉斯·斯派达尔
将军。斯派达尔在 1944 年 4 月 15 日担任这位陆军元帅的参谋长。他也是一
个谋反分子，虽然与施道芬堡分属不同的密谋集团，但两人都是不同寻常的
陆军军官，他不但是一个军人，还是一个哲学家，1925 年以优异成绩得过图
平根大学哲学博士学［1032］位。他到任以后立即着手对他的上司做工作。
只过了一个月，即 5月 15 日，他就安排了隆美尔、施图尔纳格尔以及他们的

                                                
① 台斯蒙德·杨格：《隆美尔》.第 223—24 页。施特罗林曾对杨格亲自叙述了会议的情况，另见施特罗林

在纽伦堡的证词，《主要战犯的审讯》，第 10 卷，第 56 页，以及他的《大战末期的斯图加特》一书。
② 斯派达尔在他的《1944 年的入侵》一书中强调了这一点，见第 68，73 页。



参谋长在巴黎附近一所乡村别墅里开会。斯派达尔说，会议的目的是拟定“停
止西线的战争和推翻纳粹政权的必要措施”。③

这是一件大事情。斯派达尔知道，在进行准备工作的时候，同国内反纳
粹分子，特别是戈台勒一贝克集团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是迫切需要的。有几
个星期，浮躁的戈台勒一直要求设法让隆美尔同牛赖特举行一次会谈。不是
别人，竟是牛赖特！我们知道牛赖特为希特勒的肮脏勾当尽过力，起初当外
交部长，后来又当第三帝国驻波希米亚的保护长官。不过现在，由于可怕的
灾难快要降临祖国了，他也开始清醒过来了。隆美尔认为同牛赖特和施特罗
林见面太危险，就决定派斯派达尔将军去。5月 27 日，在弗罗伊登施塔特的
斯派达尔家里举行了会议。出席的 3个人——斯派达尔、牛赖特和施特罗林
都是斯瓦比亚人*，这种亲密关系不仅使会议开得融洽，并且很容易就达成协
议。他们的协议是这样：必须尽快推翻希特勒，隆美尔必须准备出任国家的
临时首脑或武装部队总司令。应该说明，隆美尔自己从来也没有想当这两个
职务。他们还拟定了许多细节，包括同西方盟国接洽停战的计划以及国内密
谋分子同隆美尔总部的通讯密码。

斯派达尔将军着重声明，当时隆美尔已经把要做的事情坦白地告诉了他
在西线的顶头上司冯·伦斯德陆军元帅，而且还说，后者也已“完全同意”。
不过，这个陆军高级军官的性格是有缺陷的。

［斯派达尔后来写道］在讨论起草联名给希特勒的要求的时候，伦斯德对隆美尔说：“你年轻。

你了解和热爱人民。你干吧。”①

后来，在春未又举行几次会议，拟订了下面的计划。在参与密谋的西线
的陆军军人中，斯派达尔几乎是唯一幸免于死的人。他这样叙述这个计划：

立即与西方盟国停战，但不是无条件投降。德国人从西线撤回本国。盟
国立即停止对德国本上的轰炸。逮捕希特勒，由德国法庭进行审判。推翻纳
粹统治。在贝克将军、戈台勒和工会代表刘希纳领导下的各个阶层的抵抗力
量，暂时接管德国的行政权。不实行军事独裁制度。在“欧洲合众国”的结
构内，准备实行“建［1033］设性的和平”。在东方，继续战争。缩短战线，
守住多瑙河口、喀尔巴阡山、维斯杜拉河、默默尔一线。①

将军们似乎毫不怀疑，在实行这个计划之后，英美就会同他们一起进行
反对俄国的战争，以防止——照他们说法——欧洲布尔什维克化。

在柏林，贝克将军同意了这个计划，至少是在对东方继续进行战争这个
限度以内。5 月初，他通过吉斯维乌斯，给杜勒斯送去一个备忘录，提出了
一个异想天开的计划。在英美进攻西欧之后，西线上的德国将军们将把他们
的部队撤到德国边境。在这过程中，贝克要求西方盟国进行 3项战术行动：
派出 3个空运师到柏林地区，协助密谋分子守住首都；在汉堡和不来梅附近
的德国海岸，举行大规模海上登陆；派出相当大量的部队渡过英吉利海峡在
法国登陆。与此同时，可靠的反纳粹的德国部队将占领慕尼黑地区，把希特
勒包围在上萨尔斯堡的山间别墅之中。对俄国的战争将继续进行。杜勒斯说，
他毫不迟延地叫柏林的密谋分子别做梦了。他告诉他们，同西方单独媾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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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的。②

施道芬堡、他那些参加克莱骚集团的朋友以及像前驻莫斯科大使舒伦堡
这样一些密谋分子，早已认识到了这一点。事实上，他们之中绝大多数人（包
括施道芬堡在内）都是“东方派”——虽然反对布尔什维克，但是亲俄。有
一个时期，他们认为同俄国达成较有利的和平协议，比同西方盟国还可能容
易一些。俄国通过斯大林本人的多次声明，在它的广播宣传中，曾经强调它
不是对德国人民作战，而是对“希特勒分子”作战；而西方盟国却只是口口
声声他讲“无条件投降”。*但在 1943 年 10 月，苏联政府在盟国外长莫斯科
会议上正式宣布完全赞同要求德国无条件投降的卡萨布兰卡宣言，这时密谋
分子才放弃了这种主观愿望。

现在，当决定命运的 1944 年夏季快要来临的时候，他们认识到：由于红
军迫近德国边境，英美军队也已经部署好大规模渡海进攻，而德国在意大利
对亚历山大率领下的盟军的抵抗正在瓦解，他们必须赶快除掉希特勒和纳粹
政权，才能够取得某种和议，以免德国被占领和消灭。

在柏林，施道芬堡和他的同伙终于拟就了他们的计划。这些计划总的代
号是“伐尔克里”。这是一个很恰当的名称，因为伐尔克里是北欧一日耳曼
神话中一些美丽而可怕的少女，据说她们飞翔在古战场上，寻找那些该杀死
的人。这一次，要杀死的是阿道[1034] 夫·希特勒。十分含有讽刺意味的是，
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在垮台之前，使元首同意了这个“伐尔克里”计划。原来
他把“伐尔克里”伪装成这样一个计划：一旦在柏林和其他大城市服劳役的
千百万外国劳工暴动时，国内驻防军就接管这些城市的治安工作。这样的暴
动是很少可能发生的，简直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那些外国工人既没有武器，
也没有组织。但是好疑的希特勒这时已感到草木皆兵，而且当时几乎所有精
壮的士兵都不在国内，有的在前线，有的在辽阔的占领区内镇压当地人民，
因此他很容易地就接受了这个想法：国内驻防军应该有个防范这群心怀不满
的奴隶劳工、保障国内治安的计划。这样，“伐尔克里”计划成了军中密谋
分子的一个绝好的掩护，使他们可以相当公开地拟订希特勒被暗杀后，国内
驻防军接管首都和维也纳、慕尼黑、科隆等城市的计划。

在柏林，密谋分子主要的困难是手上的军队太少，人数不及党卫队部队。
在城内和城外四周还有为数不小的空军防空部队。除非国内驻防军采取迅雷
不及掩耳的行动，否则，即使希特勒死了，这些部队将会继续忠于戈林，不
惜为保持在他们的头子的领导下的纳粹政权而战。他们的高射炮可以当大炮
用，来对付国内驻防军部队。另一方面，柏林的警察部队因为它们的头子冯·赫
尔道夫伯爵参加了密谋集团，已为密谋分子所掌握。

鉴于党卫队和空军部队的实力，施道芬堡十分重视控制首都的行动时
间。最初两小时将是最关键的时刻。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陆军部队必须夺占
全国广播总局和两个本市电台、电报局、电话局、总理府、政府各部和党卫
队一秘密警察总部。戈培尔是唯一很少离开柏林的纳粹显要人物。他和党卫
队军官必须加以逮捕。在这时间里，希特勒一死，他在腊斯登堡的大本营必
须立刻同德国其他地方隔绝，使得不论是戈林或是希姆莱，或是凯特尔、约
德尔这样的纳粹将领，都不能接管政府或试图纠集警察或军队来支持纳粹政
权的继续存在。这项工作由长驻元首大本营的通讯处长菲尔基贝尔将军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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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在政变发动后两小时内完成了这一切事情之后，才

能够通过广播、电话和电报，把先期拟好的公报发给其他城市的国内驻防军
部队指挥官、在前线和占领区指挥军队的最高级将领，宣布希特勒已死，一
个新的反纳粹政府已在柏林成立。在 24 小时内，起义就应该结束——成功地
结束，新政府巩固的建立起来。否则，那些摇摆不定的将军们就可能会发生
反悔。戈［1035］林和希姆莱可能把他们争取过去，那就会发生内战。在这
种情况下，前线就会溃退，而密谋分子希望防止的混乱和崩溃就将不可避免。

一切都在于密谋分子有没有能力在希特勒被暗杀之后——这件事情将由
施道芬堡亲自负责——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大的努力，运用柏林市内和四周的
国内驻防军部队，为他们的目的服务。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

在一般的情况下，只有国内驻防军即补充军总司令弗里茨·弗洛姆将军，
才能下令执行“伐尔克里”计划。而他的态度如何，直到最后还是一个问号。
1943 年的整整一年里，密谋分子都在对他做工作。他们最后的结论是，这个
谨小慎微的军官只有等他看到起事已经成功之后才能完全算数。但他们对起
事成功自以为是有把握的，所以就瞒着他，动手起草了一系列准备以他名义
发布的命令。如果他在关键时刻动摇，就用霍普纳将军代替弗洛姆。霍普纳
就是那个卓越的坦克部队指挥官，在 1941 年莫斯科战役之后被希特勒撤职，
并且被禁止再着军服。

柏林的另外一个重要将领的问题也使密谋分子很伤脑筋。这是冯·科茨
弗莱契将军。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纳粹分子，指挥着包括柏林和勃兰登堡在
内的第三军区。密谋分子决定把他逮捕，由冯·图恩根男爵将军代替。柏林
卫戍司令保罗·冯·哈斯将军已经参加了这个密谋，可以指望他领导卫戍部
队完成占领柏林的这个重要的第一步工作。

除了起草控制柏林的详细计划之外，施道芬堡和特莱斯科夫在戈台勒、
贝克、维茨勒本等人的合作下，起草了给各军区司令的命令，指示他们如何
接管辖区的行政权、镇压党卫队、逮捕纳粹首要分子和占领集中营。此外，
还写好几个动人的文告，准备在适当时机发给武装部队、德国人民、报界和
电台。这些文告有的由贝克以新的国家元首的名义签署，有的由冯·维茨勒
本陆军元帅以武装部队总司令名义签署，有的由戈台勒以新总理的名义签
署。这些命令和文告都在班德勒街由两个参加密谋的勇敢的妇女在深夜里十
分秘密地用打字机打出许多副本。这两个妇女，一个是对密谋活动贡献很大
的特莱斯科夫将军的夫人艾立卡·冯·特莱斯科夫，另一个是玛格丽特·冯·奥
文，她是一个退休将军的女儿，多年担任两位前任陆军总司令冯·哈麦斯但
因将军和冯·弗立契将军的忠实的秘书。这些文件准备好之后都藏在奥尔布
里希特将军的保险柜里。

这样，计划都安排好了。事实上，这些计划在 1943 年底就已安排好了，
但有好几个月，并没有为实现这些计划采取什么行动。然而形势的发展却不
等待密谋分子。到 1944 年 6 月，他们意识到［1036］时间已经所余无几了。
首先，秘密警察盯得很紧。参加密谋的人被逮捕，一星期比一星期多，其中
有冯·毛奇伯爵和克莱骚集团成员，同时被处决的人也很多。密谋集团的核
心分子贝克、戈台勒、哈塞尔、维茨勒本等，因为希姆莱的秘密警察盯梢盯
得太紧，连见面都越来越困难。这年春天，希姆莱曾警告已经下台的卡纳里
斯说，他知道得很清楚，有些将军们和他们的文职朋友正在图谋反叛。他提



到正在监视贝克和戈台勒。卡纳里斯把这个警告转达给奥尔布里希特。①

对密谋分子来说，军事形势也同样有着不祥之兆。一般人都认为，俄国
人就要在东线发动一次全面反攻。罗马已经放弃给盟军了。它是在 6月 4日
失守的。在西线，英美登陆迫在眉睫。德国可能很快就要遭受军事失败——
在还没有来得及推翻纳粹之前。也许是由于克莱骚集团的思想影响，确实有
越来越多的密谋分子，开始认为还不如取消原定计划，让希特勒和纳粹分子
去负担这场灾难的责任。现在推翻他们，可能只是重复“背后中了暗剑”的
神话，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背后中了暗剑”的神话曾使许多德国人深信
不疑。

英美的进攻：1944 年 6 月 6 日

施道芬堡本人并不相信西方盟国会在那年夏天作登陆法国的尝试。从谍
报局转到希姆莱的军事情报局工作的格奥尔格·汉森上校，曾经在 5月初提
醒过他，进攻可能在 6月的任何一天发生。但是他还是不相信。

德国陆军本身对于进犯的日期和地点也狐疑不定。在 5月里，有 18 天功
夫，不论气候或海洋、潮汐都适于登陆，但德国人注意到，艾森豪威尔将军
没有利用这些有利条件。5月 30 日，西线总司令伦斯德向希特勒报告，没有
迹象说明进犯已经“迫在眉睫”。6 月 4 日，驻巴黎的空军气象站认为，由
于气候恶劣，至少在半个月内盟军不会采取行动。

这时，德国空军已不能对英国南部海岸港口进行空中侦察，而艾森豪威
尔的军队就是在这一时刻在这里大批登船的。德国海军也因为海浪太大，撤
回了在海峡中的巡逻船艇。因此隆美尔只能根据他所得的很少情报和驻巴黎
的空军气象站的意见，在 6月 5日早晨起草了一个形势报告，向伦斯德报告
说，进犯不会立刻发生，接着就乘汽车回到赫林根家里，同家人一起过了夜，
然后于［1037] 第二天去伯希特斯加登，同希特勒会谈。

隆美尔的参谋长斯派达尔将军后来回忆道，6月 5日是“平静的一天”。
看来隆美尔这么悠哉游哉地回德国去一趟，并不是什么不应该做的事。虽然
德国特工人员发回来的一些例行报告提到盟军登陆的可能性。这一次说是在
6月 6日到 16 日之间。但是自从 4月份以来，这样的报告已经有过上百份了，
所以没有人认真地看待。6月6日，驻防诺曼第的第七军团司令弗雷德里希·杜
尔曼将军竟下令暂时解除经常戒备状态，召集高级将领在离盟军即将登陆的
这些海滩南边约 125 英里的勒恩，进行“图上作业”。

德国人对英美进攻的日期既心中无数，对入侵的地点也完全蒙在鼓里。
伦斯德和隆美尔都肯定地认为，进攻的地点将在海峡最狭处的加莱地区。他
们在这里集中了最强的部队第十五军团，它的实力在春天里已由原来的 10
个步兵师增加到 15 个步兵师。但到 3月底，阿道夫·希特勒的不可思议的直
觉，使他感到进犯的主要地点可能在诺曼第。在以后几个星期，他命令大量
增援部队开进塞纳河和卢瓦尔河之间的地区。他不断告诫他的将军们：“注
意诺曼第！”

但德军实力的绝大部分，不论是步兵师还是装甲师，仍然留在塞纳河以
北，在勒阿弗尔和敦刻尔克之间。伦斯德和他的将军们首先注意的还是加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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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而不是诺曼第。在 4、5月间，英美最高司令部又在这里举行了一系列虚
张声势的行动，使他们更加相信自己的估计是正确的。

6 月 5 日这一天是在比较平静的情况下度过的——就德国人方面来说是
如此。英美的猛烈空袭，继续破坏着德国的军需库、雷达站、V—1飞弹发射
场和交通运输线，但这样的空袭多少星期以来一直在日夜不停地进行，在这
一天看来也不比以往更加紧张。

夜色初降，伦斯德的总部接到报告说，伦敦的英国广播公司正在给法国
抵抗运动发出数量多得异乎寻常的密码电讯，从瑟堡到勒阿弗尔的德国雷达
站遭到了干扰。夜间10 时，第十五军团截获到英国广播公司发给法国抵抗运
动的一份密码电讯，第十五军团相信内容是告诉他们进攻即将开始。该军团
遂立即进入戒备状态，但伦斯德却认为不必对第七军团发出警报。而盟军在
此刻——快到午夜时分——正在向这个军团防守的西端海岸（在冈和瑟堡之
间），千船齐发，蜂拥而来。

直到 6月 6日凌晨 1时 11 分，第七军团才意识到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当
时该军团司令在勒恩参加“图上作业”，还没有回来。两个美国空运师和 1
个英国空运师已开始在他的防地着陆。1时［1038］ 30 分发出了全面警报。

45 分钟之后，第七军团参谋长马克斯·贝姆赛尔少将，用电话向隆美尔
总部的斯派达尔将军报告：这一次看来像是“大规模行动”。斯派达尔不相
信，但把情况转报给伦斯德，后者也同样表示怀疑。这两个将军认为，空降
伞兵只不过是盟军的一种声东击西的手法，它的主要登陆地点仍是在加莱附
近。他们在 2时 40 分告诉贝姆赛尔，伦斯德“并不认为这是一次大规模行动”。
①6 月 6 日拂晓后不久，在诺曼第海岸的维尔河口和奥恩河口之间的地区，在
一个庞大舰队的猛烈炮火的掩护下，大批盟军部队正从无数船舰上登岸。当
这一消息传到之后，这位德军西线总司令仍然认为，这不是盟军的一次主要
攻击。斯派达尔后来说，直到 6月 6日下午，情况才算判明。到了这时，美
军已经在两处海滩、英军在一处海滩取得了立足点，并且向纵深推进了 2—6
英里。

斯派达尔在上午 6时打电话到隆美尔的家中。这位陆军元帅立刻取消了
谒见希特勒的计划，乘汽车从家里动身。但直到下午，他才回到Ｂ集团军司
令部*。在这段时间里，斯派达尔、伦斯德和伦斯德的参谋长勃鲁门特里特将
军，都在用电话同当时在伯希特斯加登的最高统帅部联系。由于希特勒发布
过一个愚蠢的命令，即使是西线的总司令非经元首特许也不能调用装甲师。
这 3个将军在 6日清晨要求批准急调两个坦克师到诺曼第去，约德尔答复说，
希特勒先要看一看形势的发展。然后希特勒就上床了，尽管西线将领的告急
电话响个不停，但没人敢去打扰他。

当下午 3 时这个纳粹统帅醒来时，已经传到的坏消息使他立刻行动起
来。他批准派遣利尔装甲师和党卫队第十二装甲师到诺曼第去，但后来事实
证明，这个命令已下得太迟了。他还发了一道著名的命令，这道命令一直保
存在第七军团的作战日记里，传给了后代：

1944 年 6 月 6 日

16 时 55 分

                                                
① 第七军团总部的电话日记。这个透露 秘密的文件于 1944 年 8 月被完整无 缺地缴获。关于在盟军进攻欧

陆开始 日和随后的诺曼底战役期间，德国人 所叙述的希特勒陆军的情况，这是一 个极有价值的来源。



西线指挥部参谋长着重指出，最高统帅部要求在 6 月 6 日傍晚前，消灭桥头阵地的敌军，因为

存在着敌方鄙队继续由海空登陆进行支援的危险⋯⋯

滩头阵地必须至迟在今晚肃清。

希特勒几个月来一直在说，德国的命运将在西线决定。现在，［1039］
他想从上萨尔斯堡来指挥这场迄今为止最有关键性的战役。在阴凉的山间气
氛中，发出这个异想天开的命令看来是当作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来做的，命
令还由约德尔和凯特尔副署。隆美尔在从德国回到总部 1小时之后，于当天
下午 5时前不久用电话转达这个命令时，他似乎也是严肃对待它的。因为他
命令第七军团总部派第二十一装甲师、也就是这个地区唯一的德国装甲部队
立即发动攻击，“不管增援部队已否到达”。

这个师早在隆美尔下令之前已经发动攻击了。当隆美尔同第七军团总部
通话时，接电话的贝姆赛尔将军，对希特勒要求“至迟在今晚肃清”盟军滩
头阵地（现在已有了 3处）的命令，直截了当地回答道：

“这是不可能办到的。”
希特勒大肆宣传的“大西洋壁垒”在几小时之内就被突破了。一度吹嘘

得不可一世的德国空军已经完全从天空中被赶走了，德国海军从海洋上被赶
走了，德国陆军也冷不防受到袭击。战事还远没有结束，但它的结局已经不
再有什么疑问。斯派达尔后来说，“从 6月 9日以后，主动权已落在盟军手
中了”。

伦斯德和隆美尔认为，现在是当面把真相告诉希特勒并且要求他承受一
切后果的时候了。他们劝诱他在 6月 17 日到苏瓦松北面的马吉瓦尔同他们开
会。开会的地点是在一所建筑坚固的地下避弹室里。这座避弹室原来是准备
在 1940 年夏天进攻英国时作为元首的大本营的，但一直没有使用。现在，过
了 4个夏天，这个纳粹统帅在这里第一次出现了。

[斯派达尔后来写道]他脸色苍白而疲惫，神经质地弄着他的眼镜和夹在手指里的许多颜色铅

笔。他弯着腰坐在一只凳子上，陆军元帅们站着。他原来那种使人跟着走的魔力似乎消失了。他简单

地、冷冰冰地同大家打了个招呼，然后愤愤地大声说，他对盟军登陆成功十分气恼，想让战地指挥官

们对这件事情负责。①

但是，想到再一次遭到大败的前景，将军们的胆子壮了起来，至少隆美
尔是这样。在希特勒疾言厉色的责骂告一段落的时候，伦斯德让隆美尔作主
要发言人，当时在场的斯派达尔说，“隆美尔毫不容情地坦率指出⋯⋯对[盟
军的]空中、海上和陆上优势，死[1040]拼硬斗是没有希望的”。①*真的，如
果希特勒放弃他的寸土不让、驱敌下海的荒唐决定，那未形势也许不会那么
没有希望。在伦斯德赞同下，隆美尔建议德军撤至敌军猛烈的海军炮火射程
之外，把装甲部队暂时撤出战斗，加以整编，留作以后发动攻击之用。他认
为，“在敌人海军炮火射程之外”进行一场战斗，可能把盟军打败。

但是最高统帅对任何撤退的建议都听不进去。德国士兵必须坚持抵抗。
他对后撤的问题显然感到不愉快，于是很快就转变了话题，斯派达尔说希特
勒当时的表现可谓是“犬儒主义和虚假直党的奇怪混合”，他竟对将军们保
证，新的 V—1武器（或称嗡嗡飞弹）已在前一天第一次向伦敦发射，它“对

                                                
①  斯派达尔著上引书，第 93 页。
① 同上，第 93—94 页，这个憎况主要就是根据这本书的材料写的。伦斯德的参谋长勃鲁门特里特将军也留

下一些材料，另外，在利德尔·哈特所编的《隆美尔文件集》中也有材料，见该书第 479 页。



大不列颠将起决定作用⋯⋯使英国人愿意议和”。当这两个陆军元帅要希特
勒注意德国空军在西线的惨败时，元首反驳说，“成群的喷气战斗机”——
当时盟军还没有喷气机，而德国已在生产——很快就会把英美飞行员赶出天
空。他说，那时英国就要垮台。谈到这里，盟军飞机来了，他们只好暂时停
止会议，躲到元首的防空洞里。

进了钢骨水泥的地下室之后，谈话又继续进行*。这时，隆美尔坚持要谈
一谈政治问题。

[斯派达尔说]他预言，德军在诺曼第的防线将要崩溃，盟军突入德境是难以阻止的⋯⋯他对俄

国方面的防线能否守住也表示怀疑。他指出德国在政治上的完全孤立地位⋯⋯他最后⋯⋯竭力主张结

束战争。

在隆美尔说话的时候，希特勒打断了他好几次，最后索性不让他说下去：
“你不用为战争的未来发展操心，还是为你自己受到进攻的防线操操心吧。”

不论在军事方面还是政治方面，这两个陆军元帅的意见都没有得到什么
结果，约德尔将军后来在纽伦堡回忆说，“希特勒对他们的警告根本不加注
意”。最后，两位将军请求这位最高统帅至少到隆美尔的 B集团军总部去一
次，同几个战地指挥官谈一谈他们在诺曼第的作战情况。希特勒勉强同意，
日期定在两天之后，即 6月 19 日。

但结果他并没有去。6月 17 日下午，两个陆军元帅从马吉伐尔走后不久，
一个向伦敦发射的 V—1飞弹，因机件失灵，转过头来，掉在元首地下避弹所
上面。没有人炸死，甚至连受伤的人都［1041］ 没有，但是希特勒却吓坏了，
他立刻动身向比较安全的地方转移，马不停蹄地一直奔进伯希特斯加登的山
里。

在那里又接到更坏的消息。6月 20 日，期待已久的俄军攻势在中路开始
了。攻势十分猛烈，希特勒集中了最精锐部队的德军中央集团军几天之内被
完全击溃，防线被撕了一个很大的缺口，通往波兰的道路被打开了。7 月 4
日，俄国人越过了 1939 年波兰东部边境，向东普鲁士推进。最高统帅部迅速
调集所有可用的后备部队，赶去保卫祖国本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还
是第一次。这使西线德军更加陷于无可挽救的命运，因为从现在起，他们不
可能再指望得到任何为数较大的增援部队了。

6 月 29 日，伦斯德和隆美尔再一次吁请希特勒面对东线和西线的现实，
趁很大一部分德军部队还存在的时候，设法结束战争。这次会议是在上萨尔
斯堡举行的。在会上，最高统帅对两个陆军元帅冷若冰霜，干脆地拒绝了他
们的请求，然后就来了长篇大论的独白，说他将用新的“奇迹般的武器”赢
得战争。斯派达尔后来说，希特勒的谈话“越说越远，越说越离奇，最后不
知说到哪里去了”。

两天之后，冯。克鲁格陆军元帅代替伦斯德任西线总司令。* 7 月 15 日，
隆美尔写了一封长信给希特勒，用陆军电传打字机发出。他在信上写道，“部
队正在各地英勇作战，但是这场寡不敌众的斗争即将结束”。他用亲笔写了
一段附言：

我必须请求您毫不迟延地作出恰当的结论。我作为集团军的司令官，感到有责任清楚他说明这

一点。①

                                                
① 这封信的全文见斯派达尔所著上引 书，第 115—17 页。在《隆美尔文件 集》一书中说法略有不同，见

该书第 486—87 页。



隆美尔当时对斯派达尔说：“我已经给了他最后的机会。如果他不利用
这个机会，我们就要行动。”②

两天之后，7月 17 日下午，隆美尔在从诺曼第前线返回总部途中，他的
军官轿车受到低飞的盟军战斗机的扫射，他身受重伤，当初以为活不过当天。
这对密谋分子是个不幸，因为隆美尔这时已[1042] 经义无反顾地下定决心，
要在以后几天里，尽他的力量推翻希特勒对德国的统治，尽管他仍然反对暗
杀希特勒。斯派达尔说他敢保证隆美尔确已下了决心③。事实证明，陆军军官
中间极其缺少隆美尔的魄力和勇气。而这些陆军军官，当东西两线德军在
1944 年 7 月都告崩溃的时候，好不容易终于要想打倒希特勒和国社党了。

斯派达尔说，密谋分子“痛感自己失去了力量的支柱”。④  *

最后关头的密谋活动

盟军在诺曼第登陆成功，使柏林的密谋分子陷于极大的混乱。如前所述，
施道芬堡并不认为盟军会在 1944 年登陆，即使登陆，成败的可能性也各居一
半。他似乎希望登陆失败，因为美英政府在受到这样一次流血牺牲、代价重
大的挫折之后，会更愿意在西线同他的反纳粹新政府议和，在这种情况下他
的政府就可以取得更好的议和条件。

形势显示进攻已经成功，德国已经遭受又一次决定性的失败，在东线也
有即将遭受一次新的失败之势。这个时候，施道芬堡、贝克和戈台勒就开始
考虑继续执行他们的计划还有没有用处。如果他们成功，他们只会受到促成
最后的灾难的谴责。虽然他们明白这种灾难现在已经不可避免，但德国人民
群众一般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贝克的最后结论是，虽然反纳粹的起事成功，
现在也不能使德国免遭敌人的占领，但至少可使战事结束，使祖国不再流血
和受到摧毁。现在议和还可以防止俄国人打进德国和使它布尔什维化。议和
还可以向全世界表明，除了纳粹德国以外，还有“另一个德国”。而且——
谁知道呢？——说不定至少是西方盟国，会对被征服的德国不至于过分苛
刻，尽管它们提出了无条件投降的条款。戈台勒同意这种看法，他对西方民
主国家甚至还寄予更大的希望。他说，他知道丘吉尔多么害怕“俄国的全面
胜利”的危险。

以施道芬堡为首的年轻人却没有完全被说服。他们去征求特莱斯科夫的
意见。后者现在是驻防在崩溃中的俄国战线上的第二军团［1043］参谋长。
他的答复使得那些踌躇不决的密谋分子重新走上正轨。

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进行刺杀的尝试。即使失败，在首都攫夺权力的尝试也必须进行。我们必须

向全世界和我们的后代证明，德国抵抗运动的成员敢于走出决定性的一步，而且不惜为此冒生命的危

险。同这个目标相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是无足轻重的。①

这个启发性的答复使问题得到了解决，使施道芬堡和他的青年朋友们的
精神重新振作起来，怀疑也冰释了。俄国、法国和意大利战线的崩溃迫在眉
睫，促使密谋分子立即行动。促使他们加紧执行计划的，还有另一个事件。

                                                
② 斯派达尔著上引书，第 117 页。
③ 同上，第 104—17 页。
④ 同上，第 119 页。
① 施拉勃伦道夫著上引书，第 103 页。他当时仍然是特莱斯科夫的僚属。



从一开始，贝克一戈台勒一哈塞尔集团就拒绝同共产党地下组织发生任
何关系，后者对前者也是如此。在共产党看来，密谋分子的反动性质不下于
纳粹分子，如果他们获得成功，国社党德国虽然被推翻了，他们却会阻止一
个共产党德国的出现。贝克和他的朋友们很明白这条共产党路线。他们也知
道，共产党的地下活动是由莫斯科指挥的，它的主要作用是为俄国人提供情
报。*他们还知道，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中混进了不少秘密警察的特务。秘[1044]
密警察头子海因里希·缪勒把这种特务分子称作“V 人”。缪勒本人是苏联
内务部特务机关的仿效者和崇拜者。

6月间，密谋分子违背戈台勒和一批老人的劝告，决定同共产党人接触。
这是出于社会民主党方面，特别是阿道夫·莱希维恩的建议。莱希维恩是社
会民主党的哲学家、以“候鸟”著称，现任柏林民俗博物馆馆长。他同共产
党人保持着暖昧的关系。虽然施道芬堡本人对共产党人是怀疑的，他的社会
民主党朋友莱希维恩和莱伯说服了他。他们说，同共产党人保持某些联系现
在是必要的，因为这样可以了解他们在干些什么以及如果政变成功，他们打
算怎么办，而且还可以在最后时刻，如果可能的话，利用他们来扩大反纳粹
抵抗运动的基础。施道芬堡勉强同意莱伯和莱希维恩在 6月 22 日同共产党的
地下领袖们会见。但他警告他们，尽量少告诉共产党人有关的情况。

会见在东柏林举行。莱伯和莱希维恩代表社会民主党人，名叫弗朗兹·雅
可布和安东·沙夫科夫的两个人，自称是——也可能确实是——共产党地下
组织的领袖。他们还有另一个同志作伴，他们介绍这个人名叫“兰博”。这
些共产党人对反对希特勒的密谋看来知道不少内情，他们还想作进一步的了
解。他们要求在 7月 4日同密谋集团的军事方面负责人会见。施道芬堡拒绝
了这个要求，但授权莱希维恩代表他在那一天同他们继续会谈。莱希维恩一
到那里，就同雅可布、沙夫科夫一起被捕了。原来“兰博”是秘密警察的密
探。第二天，莱伯也被捕了，而施道芬堡原来是指望他在新政府里成为主要
政治力量的。*

施道芬堡对莱伯的被捕感到十分震动，因为他同莱伯已经建立了亲密的
私人友谊，并且认为莱伯是拟仪中的新政府所不可缺少的人物。不仅如此，
他还立刻看到，现在希姆莱的部下已经紧紧跟踪，整个密谋组织已有随时败
露的危险。他认为，莱伯和莱希维恩是勇敢的人，可以期望他们即使在酷刑
之下也不吐露任何机密。但他们到底能不能这样？有些密谋分子觉得并不能
完全肯定。即使是最勇敢的人，当他们的身体被难以忍受的痛苦折磨的时候，
他们能够保持沉默的时间也许是有限度的。

莱伯和莱希维恩的被捕是促使密谋分子立即采取行动的又一个动力。

1944 年 7 月 20 日的政变

快到 6月底时，密谋分子交上了一个好运。施道芬堡被提升为上校，而
且被任命为国内驻防军总司令弗洛姆将军的参谋长。这个职位不但使他可以
用弗洛姆的名义给国内驻防军发布命令，而[1045] 且使他可以直接地和经常
地见到希特勒。事实也确是如此，元首每星期总有两三次要召令国内驻防军
司令或其代表到大本营去，要给在俄国伤亡惨重的师团补充兵员。施道芬堡
想在一次这样的会议上放置炸弹。

施道芬堡现在成了密谋集团的中心人物。成功的唯一希望完全在他身



上。在密谋分子中，只有他能够进入警卫森严的元首大本营，因此杀掉希特
勒非他莫属。由于弗洛姆还没有完全争取过来，不能肯定算数，所以在搞掉
希特勒之后，指挥军队占领柏林，也是他作为补充军参谋长的任务。他要在
同一天里，在相距两三百英里的两个地方——元首在上萨尔斯堡或腊斯登堡
的大本营和柏林——实现这两个目标。在第一个和第二个行动之间，他还必
须花两三小时，乘飞机回首都，而他在飞机上的这段时间里，什么也不能做，
只能指望他在柏林的同伙已经放手执行他的预定计划。我们在下面就会看
到，这是困难之一。

还有其他的困难。其中之一是一种几乎是完全不必要的考虑，但是在那
些现在已决心豁出去的密谋分子心里却产生了这种考虑。他们得出了这样的
结论，即仅仅把阿道夫·希特勒杀掉是不够的。他们必须同时杀掉戈林和希
姆莱，以保证这两个人所掌握的兵力，不会用来反对他们。他们还认为，如
果把希特勒这两个主要的助手搞掉，在前线的那些还没有争取过来的高级将
领会更快地响应他们。由于戈林和希姆莱常常在元首大本营参加每日军事会
议，密谋分子觉得用一颗炸弹同时干掉这 3个人，也许并不是大困难的。这
一愚蠢的决定，使施道芬堡丧失了两个宝贵的机会。

7月 11 日，他奉召到上萨尔斯堡去向元首报告关于急需的补充兵员的供
应的问题。他在到伯希特斯加登的飞机上，带了一颗谍报局的英制炸弹。密
谋分子前一天晚上在柏林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决定趁这个机会杀掉希特勒—
—还有戈林和希姆莱。但希姆莱那天没有出席会议。施道芬堡抽出一会儿功
夫，从会场出来，打电话给柏林的奥尔布里希特，告诉他这个情况，并强调
说，他还是能把希特勒和戈林干掉的。但是这位奥尔布里希特将军却力劝他
还是改日连希姆莱一起干掉。那天晚上，施道芬堡回到柏林，碰到贝克和奥
尔布里希特，坚决主张下一次他一定要下手搞掉希特勒，不管戈林和希姆莱
在场与否。贝克和奥尔布里希特都同意了。

下一次的机会很快就来了。7 月 14 日，施道芬堡奉命在第二[1046] 天
向希特勒报告补充兵员的情况，因为俄国战线上的中央集团军在丧失了 27
个师之后，已经不成其为一支作战力量了，所以必须征调每一个能够征调的
新兵去填充俄国战线上的缺口。那一天——14 日——希特勒已经把他的大本
营迁回腊斯登堡的“狼穴”，亲自负责恢复中路战线的阵地。在中路战线，
红军已经到达离东普鲁士只有 60 英里的地方了。

7月 15 日早晨，施道芬堡上校再度乘飞机到元首总部去，* 皮包里装着
一颗炸弹。这一次，密谋分子认为成功已有十分把握，所以一致同意第一个
“伐尔克里”信号——通知军队开始向柏林进军，坦克部队开始从克拉姆普
尼茨装甲学校驰向首都——应在希特勒会议开始（预定下午 1时）之前两小
时发出。接管工作不得有丝毫延误。

7月 15 日星期六上午 11 时，奥尔布里希特将军对柏林发出“伐尔克里”
一号指示。中午以前，军队就向首都中心移动，奉命占领威廉街。下午 1时，
施道芬堡挟着皮包，来到元首的会议室，作了关于兵员补充的报告，然后离
开会议室，去同柏林的奥尔布里希特将军通电话，用事先准备好的密语告诉
后者说希特勒在场，他打算回到会场，让炸弹爆炸。奥尔布里希特通知他，
柏林的军队已在移动。这件伟大事业的成功终于似乎就要到手了。但是，当
施道芬堡回到会议室的时候，希特勒已经走了，而且没有再回来。

闷闷不乐的施道芬堡赶快再打电话，告诉奥尔布里希特这一新的情况。



这位将军马上撤销了“伐尔克里”信号，命令军队尽快地、尽可能不引人注
意地回到军营。

还有一个失败的消息也沉重地打击了密谋分子。施道芬堡回到柏林之
后，他们集会商讨下一步怎么办。戈台勒主张采取所谓“西方解决办法”。
他向贝克建议，他们两人飞到巴黎去，同冯·克鲁格陆军元帅计议在西线停
战，由西方盟国同意不再推进到德法边界线以东，这样就可以把西线的德军
腾出来而开到东线去，使[1047] 德国免于沦入俄国人和他们的布尔什维主义
之手。贝克的脑筋比较清醒。他知道，现在还认为能同西方单独媾和的想法
完全是白昼作梦。贝克的意见是，即使从挽救德国的荣誉考虑，杀害希特勒
和推翻纳粹主义的计划，也必须不计一切代价地实行。施道芬堡表示同意。
他发誓说，下一次他决不会失败。奥尔布里希特将军因为把军队调进柏林，
受到了凯待尔的责备，所以表示他不能再干这样冒险的事情，这样做会使整
个密谋暴露。他说，他用“这是一次实际演习”的话好不容易在凯特尔和弗
洛姆面前才把上次的事情勉强搪塞过去。在确切知道希特勒已死的消息之
前，再也不敢下令调动军队，这种心理，将在下一个关键性的星期四造成灾
难性的后果。

7月 16 日星期天晚上，施道芬堡邀请了一些知友和亲戚到他在汪西的家
里去。其中有他的弟弟伯特霍尔特，一个不大说话的、内向的、有学者风度
的年轻人，在海军总司令部任国际法顾问。有凯撒·冯·霍法克中校，他是
施道芬堡的表兄弟，密谋集团同西线将领的联系人。有弗里茨·冯·德·舒
伦堡伯爵，他是一个前纳粹分子，现在仍任柏林警察局副局长。还有特罗
特·佐·索尔兹。霍法克刚从西线回来，他曾在那里同福肯豪森、施图尔纳
格尔、斯派达尔、隆美尔和克鲁格等许多将领进行过商谈。他报告说，德国
在西线马上就要完全崩溃，但更重要的是，隆美尔虽然仍旧反对杀害希特勒，
但是不管克鲁格跳向哪一边，他将支持密谋集团。经过了长时间讨论之后，
这些青年密谋分子一致同意，结束希特勒的生命现在是唯一的出路。他们现
在已经没有这样的幻想，即认为他们的孤注一掷的行动会使德国免于无条件
投降。他们甚至于一致认为，德国不但要向西方民主国家也要向俄国人无条
件投降。他们表示，重要的是，让德国人自己而不是他们的外国征服者把德
国从希特勒的暴政下解放出来。①

但是他们已经太晚了。纳粹暴政已经存在了 11 年，到了德国在一次自己
发动的战争中败局已定的形势下，他们才开始采取行动。而在这以前，他们
并没有用实际行动来反对过这次战争的发动，在许多情况下，也根本没有表
示反对。不过，晚行动总比不行动好。无论如何，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前线的将领告诉他们，在东线和西线的崩溃可能只是几星期里的事情。

对密谋分子来说，行动时间看来只有很少几天了。7月 15 日那次过早地
往柏林调兵已经引起了最高统帅部的怀疑。在这一天，传来了密谋集团在西
线的领袖之一冯·福肯豪森将军突然被免去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地区军事总督
的职务的消息。他们担心，一定有人出卖了他们。7月 17 日，他们听说隆美
尔受伤甚重，他们得无限期地不能把他考虑在计划内了。第二天，戈台勒在

                                                
① 关于密谋分子在 7 月 16 日会议情况的材料，根据的是审讯维茨勒本、霍普纳等人的速记记录；卡尔登勃

鲁纳关于 7 月 20 日起事的报告；艾伯哈德·齐勒：《自由魂》，第 213—14 页；格哈德·里特，《卡尔·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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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总部的朋友传消息给他，希姆莱已经下了逮捕他的命令。虽然戈台勒
[1048] 不同意躲藏，由于施道芬堡的坚持，也只得躲藏起来。同一天，施道
芬堡的一个在海军中工作的朋友、也是极少几个参加密谋集团的海军军官之
一阿尔弗雷德·克朗兹菲尔德上校告诉他，柏林流传着谣言，说是元首的大
本营将在以后几天内被炸毁。这再一次使人感到，密谋集团中一定有人泄露
了风声。一切都显示出，秘密警察正在向密谋集团的核心进逼。

7月 19 日下午，施道芬堡再度奉召去腊斯登堡，向希特勒报告关于编组
新的“人民步兵师”的进展情况。补充军正在匆忙地训练这些师，以便投入
正在瓦解的东线。他要在第二天即 7月 20 日的下午 1时，在元首大本营举行
的第一次每日会议上提出报告。* 施道芬堡通知住在柏林远郊的冯·维茨勒
本陆军元帅和霍普纳将军，必须及时进城。贝克将军作了最后的准备工作，
以便在施道芬堡进行暗杀工作后飞回柏林前负责指挥政变。柏林城内和四周
驻军的重要军官都接到了通知，7月 20 日是那个日子。

施道芬堡在班德勒街起草给希特勒的报告，直到黄昏时分。8 时稍过，
他离开办公室回到在汪西的家中。在回家途中，他在达伦姆的一个天主教堂
作了祷告。①他平静地在家中同他的弟弟伯特霍尔特一起度过了这个晚上，很
早就休息了。每个在那天下午和晚上见过他的人都回忆道，他的态度和蔼可
亲，心情平静镇定，看不出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就要发生。

1944 年 7 月 20 日

1944 年 7 月 20 日早晨，阳光灿烂，天气很热。6点刚过，施道芬堡上校
由他的副官瓦尔纳·冯·哈夫登中尉陪同，驱车经过柏林城里一排排被炸毁
了的房屋，到伦格斯道夫机场去。在他那鼓鼓的皮包里，装着有关新的“人
民步兵师”的文件。他将根据这些文件于下午 1时在东普鲁士腊斯登堡的“狼
穴”向希特勒作[1049] 报告。在这些文件中间，用一件衬衣裹着的是一颗定
时炸弹。

这颗炸弹，同去年特莱斯科夫和施拉勃伦道夫放在元首飞机里、后来没
有爆炸的那一颗是完全一样的。如前所述，这种英国制造的炸弹的爆发装置
是这样的：先打破一个玻璃管，让里面的药水流出来，把一根细的金属线腐
蚀掉，于是撞针就弹出来，击发雷管。金属线的粗细决定从发动到爆炸所需
时间的长短。这天早上，炸弹里装的是最细的线，腐蚀掉它最多只要 10 分钟。

在机场上，施道芬堡碰到了昨天晚上给他炸弹的斯蒂夫将军。他们在机
场上找到一架等候他们的飞机。这是陆军军需总监、密谋集团首脑分子之一
爱德华·瓦格纳将军的私人座机。他特意安排好让他们使用这架飞机来担任
这次极端重要的飞行。7点钟，飞机起飞，10 点刚过就到了腊斯登堡。哈夫
登嘱咐驾驶员在过了中午 12 点钟之后，准备好随时起飞回去。

一辆军官轿车把他们从机场载往“狼穴”大本营。它位于东普鲁士一处
阴暗、潮湿、林木茂密的地方。这地方要进去颇不容易，而且正如施道芬堡
无疑曾经注意到的那样，要出来也是不容易的。它的建筑分成内外三层，每

                                                
① 菲兹吉朋说（《7 月 20 日》[《20July》]第 150 页）：“据信他以前曾作过忏悔，但当然不能得到免罪。”

作者叙述道，施道芬堡曾告诉柏林的普雷辛枢机主教他想作什么。主教回答说，他尊敬这位青年人的动机，

并且觉得没有理由用宗教的立场去约束他。（同上书第 152 页）



层都围以布雷的阵地、地堡群和通电的带刺铁丝网，日夜不停地由忠心的党
卫队士兵巡逻。要进入防卫森严的希特勒起居和工作的内院，即使是最高级
的将领也必须持有只能一次有效的特别通行证，并且要由党卫队大队长腊登
休伯（希姆莱的负责保安的头子兼党卫队队长）或他的副手之一亲自查验。
但是由于施道芬堡是希特勒本人召见的，他和哈夫登虽然被挡住查验通行
怔，没有什么困难就通过了 3道检查哨。施道芬堡同大本营营地司令的副官
冯·莫仑道夫上尉共进早餐之后，就找到了最高统帅部通讯处长弗里茨·菲
尔基贝尔将军。

菲尔基贝尔是密谋集团中的关键人物之一。施道芬堡同他约妥，他随时
准备好把爆炸的消息很快传给柏林的密谋分子，以便他们立即开始行动。菲
尔基贝尔然后就切断所有电话、电报和无线电交通，使元首大本营同外界隔
绝。要做这些工作，再没有人比最高统帅部通讯网主管人处在更有利的地位
了，所以密谋分子都觉得把他争取了过来是十分幸运的。整个密谋计划的成
功，没有他是不行的。

访晤了陆军驻最高统帅部代表布尔将军、讨论了补充军的事情之后，施
道芬堡走到凯特尔的办公处，把他的帽子和皮带放在会客室，就走进这位最
高统帅部长官的办公室。他在那里发现他必须比原定计划更急速地行动才
行。现在是中午 12 点刚过。凯特尔告诉他，因为墨索里尼要在下午两点半坐
火车到达，元首的第一次每日汇报会从下午 1点提前到 12 点半举行。凯特尔
叮嘱他，必须报告得简短一些。希特勒要求会议尽快结束。[1050]

在炸弹爆炸之前就结束吗？施道芬堡心里一定感到纳闷：命运是不是在
他作可能是最后一次的尝试时，又一次把成功从他手上夺去。他原来显然还
希望，这次会议会在元首的地下避弹室举行，在那里炸弹的爆炸力将会比在
地面建筑中增加几倍效力。但是凯特尔告诉他，会议将在会议室举行。* 这
个会议室远不是像一般所说的那样是一间简陋的木头结构的小屋。在上一年
冬天，希特勒已下令在这座原来的木头结构房屋四周，筑起了 18 英寸厚的钢
骨水泥墙，以防止起火和防御可能落在近处的炸弹碎片。这些厚实的墙壁将
会增加施道芬堡的炸弹的威力。

他必须马上就发动炸弹内的装置。他把准备向希特勒报告的内容先对凯
特尔简述了一下。快说完的时候，他注意到这位最高统帅部长官在不耐烦地
看表。离 12 点半还有几分钟，凯特尔说，他们必须马上去开会了，否则就会
迟到。他们走出屋子没有几步，施道芬堡说他把帽子和皮带忘在会客室了，
乘凯特尔还来不及要他的副官（一个名叫冯·约翰的中尉，这时正和他们在
一起走着）替他去取，就马上转身跑回去。

在会客室里，施道芬堡很快地打开皮包，用他仅有的 3个指头拿住镊子，
打破玻璃管。除非再发生机械故障，这类炸弹只在 10 分钟之内就要爆炸。

惯于媚上欺下的凯特尔为这一耽误很生气。他转身回到房子外面，叫施
道芬堡快一点。他喊道，我们要迟到了。施道芬堡为这一耽误表示歉意。凯
特尔无疑是知道像上校这样肢体伤残的人束起皮带来会比别人要慢一点的。
当他们走向希特勒的小屋的时候，施道芬堡看来情绪很好，凯特尔那点小小
的不快也消散了。他还没有丝毫起疑心的迹象。

但是，正如凯特尔所担心的，他们迟到了。会议已经开始，当凯特尔和
施道芬堡进屋的时候，施道芬堡在前厅停了一下，对管电话总机的上士说，
他在等候他在柏林的办公室打来的紧急电话，[1051] 电话里要告诉他最新的



材料，补充他的报告（这是说给凯特尔听的），电话一来立刻去叫他。这也
是很不寻常的，因为凡是希特勒在场的时候，即使是一个陆军元帅，除非是
叫他离开或在会议结束那位最高统帅已经退席之后，一般是不敢随便走开
的。但这也没有引起凯特尔的怀疑。

他们两人走进了会议室。从施道芬堡把手伸进皮包、拿镊子夹破玻璃管
之后，已经过去 4 分钟了。还有 6 分钟。房间很小，大约 30 英尺长、15 英
尺宽，有 10 扇窗户，都敞开着，因为天气闷热，这样可以有点风吹进来。这
么多的窗户开着，当然会减少任何炸弹爆炸的效力。房间正中，有一只长方
形桌子，18 英尺长，5英尺宽，是用很厚的橡木板做的。这个桌子的构造很
特别，它不是用几条腿支起来，而是在桌子的两头，用差不多和桌面同样宽
的两块很大、很厚的底座支起来的。这个有趣的构造对往后的历史将起它的
作用。

当施道芬堡进去的时候，希特勒正坐在桌子的一边中央，背对着门。他
的右首是陆军副参谋总长兼作战处长豪辛格将军、空军参谋总长科尔登将军
和豪辛格的参谋长海因兹·勃兰特上校。凯特尔马上站到元首的左边，他的
旁边是约德尔将军。还有三军和党卫队的其他 18 个军官站在桌子四周，但戈
林和希姆莱没有在场。只有希特勒和两个速记员坐着。希特勒在弄着他的放
大镜。他现在需要用放大镜才能看清楚摊开在他面前的地图上印的细线条。

豪辛格正在作一个黯淡的报告。他谈到俄国中路战线被突破的最新情
况，以及由此产生的在中路以及北路和南路战线上德军的危险处境。凯特尔
插进去报告冯·施道芬堡到会和他今天来的任务。希特勒对这个只有一条肩
膀、一只眼还蒙上罩子的上校看了一眼，冷淡地打了个招呼，接着说他要听
完豪辛格的报告之后再听施道芬堡的。

施道芬堡于是站到桌子旁边、在科尔登和勃兰特的中间，离希特勒右边
约几英尺远。他把皮包放在地上，把它推到桌子下面，让它靠着那个坚实橡
木底座的里面一边。它离希特勒的腿约 6英尺远。时间现在是 12 点 37 分。
还有 5分钟。豪辛格继续讲，不时指着摊在桌上的作战形势地图。希特勒和
军官们俯身在地图上仔细地看着。

没有人注意到施道芬堡这时已偷偷溜了出去，也许除了勃兰特上校之
外。这位军官正在全神贯注地听他的将军讲话。他俯身到桌子上去，想更清
楚地看一看地图，发现施道芬堡那只鼓鼓囊囊的皮包碍事，先用脚想踢到旁
边去，最后还是用一只手把它拣起来放到桌子那个厚厚的底座的靠外一边。
这样一来，在炸弹和[1052] 希特勒之间就隔着这个厚厚的底座了。* 也许就
是这个看来无足轻重的举动救了元首的命，而送了勃兰特的命。这是难以解
释的命运在作怪。读者当还记得，勃兰特上校就是 1943 年 3 月 13 日晚上，
特莱斯科夫骗他在乘希特勒的飞机从斯摩棱斯克回腊斯登堡时带两瓶“白兰
地酒”的那个蒙在鼓里的军官。他当时那样做，丝毫没有怀疑这两瓶酒实际
上是一颗炸弹，那颗炸弹同他现在随手在桌子底下挪得离最高统帅远一些的
这颗炸弹有着同样的装置。它的化学药水此时已经快要蚀尽拉住撞针的金属
线了。

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是负责召见施道芬堡这件事情的。他沿着桌子往
这位上校原先站的地方看去，因为豪辛格的黯淡的汇报快讲完了，他要暗示
施道芬堡，准备好接下去汇报。也许施道芬堡还要别人帮忙把文件从皮包里
拿出来。但使他十分生气的是，年轻的上校并不在那里。凯特尔想起施道芬



堡在进来的时候对电话接线员说过的话。就悄悄地退出房间，打算去把这个
行动奇突的青年军官找回来。

施道芬堡并不是在打电话。管总机的上士说，他匆匆忙忙地走出大楼去
了。凯特尔无可奈何地回到会议室。豪辛格正在结束他的关于当天的不利形
势的汇报。他正在说：“俄国人正以强大兵力在杜那河西面向北推进。他们
的前锋已到杜那堡西南。如果我们在贝帕斯湖周围的集团罩不立即撤退，一
场灾祸⋯⋯”①

这句话永远没有说完。
就在这一瞬间——中午 12 点 42 分，炸弹爆炸了。
施道芬堡看到了当时发生的情况。他正和菲尔基贝尔将军站在后者在第

八十八号地下室的办公室前面，离会议室有 200 码远。他焦急地先看看手上
的表，秒针在一秒秒过去，然后抬头看会议室。他看到会议室在轰然一声中
烟火大作。他后来说，当时的情景像是会议室中了一个 155 毫米的炮弹。人
体从窗户里被抛出来，碎片飞到空中。在施道芬堡兴奋的心里，以为毫无疑
问，会议室里每一个人都已经被炸死或者命在旦夕了。他匆忙地同菲尔基贝
尔告别。现在暗杀已经成功，菲尔基贝尔要立即通知柏林的密谋分子，然后
切断通讯线路，直到首都的密谋分子接管了柏林，并且宣布新政府的成立。*

施道芬堡的下一个任务是安全而迅速地走出腊斯登堡大本[1053]营。检
查哨的卫兵已经看到或者听到元首会议室的爆炸，立即封锁了所有出口。在
离菲尔基贝尔的地下室几码远的第一道岗哨，施道芬堡的汽车被挡住了。他
跳下车子，要求见哨所的值班军官。在后者的目击下，他给什么人——不知
道是谁——打了个电话，简短地说了几句话，挂上电话，转身对那个军官说，
“尉官先生，我被批准通行了”。

这完全是蒙人的，但起了作用。这个尉官负责地在他的登记簿上记下了
“12 点 44 分，施道芬堡上校通过”之后，还通知了下一个检查哨，让汽车
通过。到了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检查哨，困难就更大了。这里已经收到了
警报，挡车的栏杆已经放下，卫兵加了双岗，不准任何人出入。施道芬堡和
他的副官哈夫登中尉，发现他们的汽车被一个名叫科尔勃的很顽固的上士挡
住了。施道芬堡又要求打电话，向营地司令的副官莫仑道夫上尉抱怨，“因
为发生了爆炸，”卫兵不让他通过。“我有急事。弗洛姆将军正在飞机场等
我。”这也是蒙人的。施道芬堡知道得很清楚，弗洛姆在柏林。

上校挂上电话，转身对上士说，“上士，你听到了，批准我通行”。但
上士不管他那一套，自己打电话给莫仑道夫核对。莫仑道夫上尉证实了施道
芬堡的话。①

他们的汽车于是向飞机场飞驰而去。在路上，哈夫登中尉急急忙忙地把
他带在自己皮包里的另一个炸弹拆开，把零件丢在路边（后来都被秘密警察
找到）。机场场长还没有收到任何警报。当这两个人的汽车开进机场的时候，
他们的飞机已经发动。一两分钟之内，飞机便腾空而去。

现在是 1 点刚过。后来这 3 个小时，在施道芬堡一生中一定是最长的 3
小时。当这架速度不高的亨格尔飞机在平坦多沙的德国平原上向西飞去的时
候，他只能希望：菲尔基贝尔已经同柏林联系上并且传递了最重要的讯号；

                                                
① 豪辛格：《矛盾的命令》，第 352 页，叙述了当天他最后一句话。
① 齐勒著上引书，第 221 页。



他在首都的同伙已经立即行动起来接管这个城市，并且正在发出早已准备好
的给德国本上和西线的军事指挥官的文告；他的飞机不会被接到了警报的德
国空军战斗机或者被在东普鲁士上空越来越活跃的四出巡弋的俄国飞机所迫
降。除了这样希望以外，他什么也不能做。他自己的飞机没有长距离的无线
电通讯设备，如果有这种设备，也许能使他听到从柏林发出的最早的一些激
动人心的广播。他预期在柏林降落之[1054]前，这样的广播一定已经播出。
因为没有这种设备，他也不能亲自同首都的盟友们通讯，把菲尔基贝尔将军
也许没有能发出的讯号发给他们。

他的飞机在这个夏日的下午继续飞行。它在下午 3点 3刻在伦格斯道夫
机场降落。施道芬堡兴高采烈地奔向机场上最近处的一个电话，打电话给奥
尔布里希特将军，以便确切了解在这决定命运的 3小时里（一切都靠这 3小
时）已经完成了哪些工作。当他一听说什么也没有完成时，不禁大惊失色。
原来 1点刚过，菲尔基贝尔的电话就来了，告诉了柏林的密谋分子关于爆炸
的消息，但是因为线路不好，他们没听清楚，究竟希特勒被炸死了没有。因
此，他们什么也没有做。“伐尔克里”命令是从奥尔布里希特的保险箱里拿
出来了，但是并没有发出去。在班德勒街，大家都无所事事地在等待施道芬
堡回来。在新政府里将分别担任国家首脑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贝克将军和
冯·维茨勒本陆军元帅，本来预定在得讯之后要立即开始发出准备好的文告
和命令，并且通过广播宣告德国新时代的开始的。但此时他们还没有露面。

施道芬堡在伦格斯道夫机场上给奥尔布里希特打电话时表示肯定相信希
特勒已被炸死了。但事实与此相反，希特勒并没有死。勃兰特上校把皮包推
到结实的橡木桌子底座外面，这一几乎是无意识的行动，救了希特勒的一命。
他受了极大的惊吓，但受的伤并不重。他的头发烧焦，两腿的伤，右臂拧伤
后暂时不能动作，耳膜震坏，脊背也被落下来的一根椽子划破了。有一个目
击者后来回忆道，当希特勒由凯特尔搀扶着从这所被炸坏了的、正在燃烧的
屋子里走出来的时候，几乎认不出是他了——脸是黑的，头发在冒烟，裤子
撕成碎片。凯特尔丝毫没有受伤，也真是奇迹。但在炸弹爆炸的桌子那一头
的那些人，绝大多数不是已死或命在旦夕，就是受了重伤。*

 在惊魂未定的最初时刻，大家对爆炸的来源有过几种猜测。希特勒起初
认为可能是由一架敌方的战斗轰炸机偷袭而引起的。约德尔按着溅满了血的
头——吊灯架子和别的东西正掉在他头上——说，他相信是些建筑工人在屋
子地板下放了定时炸弹。施道芬堡的炸弹在地板上炸了个很深的窟窿，所以
看起来颇有点像。

过了一些时候，人们才怀疑到这个上校身上。希姆莱听见爆炸就奔到现
场，他也弄得完全莫名其妙。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在菲尔[1055]基贝尔关闭
通讯联络之前一两分钟打电话给柏林刑事警察头子阿图尔·奈比，要他派一
批侦探乘飞机来进行侦查。

在惊惶和混乱之中，起初没有人记起施道芬堡刚在爆炸发生之前溜出会
议室。起初人们以为他一定在房子里，一定是在那些受了重伤、急送医院的
人里面。希特勒要求对医院进行检查，但当时他还没有怀疑到施道芬堡。

大约在爆炸发生之后两小时，渐渐有了线索。在会议室管理电话交换台
的上士报告说，有一个曾经对他说在等柏林长途电话的“独眼上校”从会议
室出来，不等电话就急急忙忙地出了房子。参加会议的有些人这时想起来，
施道芬堡曾经把他的皮包放在桌子底下。检查哨的卫兵室报告，施道芬堡和



他的副官在爆炸刚刚发生之后通过了这些岗哨。
希特勒对施道芬堡开始怀疑了。同腊斯登堡机场通话后，了解到这个十

分有意思的情况：施道芬堡在下午 1点刚过就从机场起飞，说是去伦格斯道
夫机场。希姆莱立即下令，等他在那里一降落就加以逮捕。但由于菲尔基贝
尔关闭通讯联络的勇敢行动，这个命令始终没有传到柏林。直到这时，大本
营似乎还没有人怀疑到柏林会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情。大家都认为这是施道芬
堡的单独行动。除非他像有人怀疑的那样在俄国敌后降落，抓到他是不难的。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希特勒看来是表现得够镇静的。他心上还有别的事情。
他还要去迎接墨索里尼。墨索里尼乘的火车误点，下午 4点才能到达。

1944 年 7 月 20 日下午，这两个法西斯独裁者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见，是
颇为怪诞可笑的。他们视察了已经成为瓦砾场的会议室，却还在欺骗他们自
己，认为他们手创的、要统治欧洲大陆的轴心，并没有同样成为一片瓦砾。
曾经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意大利领袖现在只不过是被纳粹打手从监禁中救
出来、由希特勒和党卫队支撑起来的一个伦巴底的地方领袖而已。但是元首
对这个已经垮台的意大利暴君的友谊和尊敬从来没有动摇过。他尽自己身体
条件所允许的限度热烈地接待他，带他看那还在冒烟的、几小时前他几乎在
这里送命的会议室残迹，而且预言他们的共同事业，不管遭到多少挫折，将
很快取得胜利。

当时在场当翻译的施密特博士回忆了这个场面①：
墨索里尼简直吓坏了。他不懂这种事情怎么能在大本营发生⋯⋯

[希特勒追叙道]“我当时正站在这张桌子旁边；炸弹就在我脚前爆[1056]炸⋯⋯很明显，我决

不会碰到什么不幸的意外。这无疑是命运要我继续前进，完成我的事业⋯⋯今天在这里发生的事情是

一个顶点！大难已经过了⋯⋯我现在比过去更加确信，我所从事的伟大事业必然将度过目前的危机，

一切都会得到很好的结果。”

墨索里尼过去经常一听希特勒的话就像喝了迷魂汤，据施密特说，这一
次也是这样，表示同意。

[他说]“我们的处境很坏，也许甚至于可以说是近乎绝望。但是今天在这里发生的事情给了我

新的勇气。在[这一]奇迹之后，不能想像我们的事业会遭到不幸。”

这两个独裁者和他们的随从走去喝茶。这时大约是下午 5点钟。跟着就
出现了一个滑稽的场面，这个场面使我们看到了狼狈不堪的纳粹头子们在第
三帝国发生一次最大危机时的一幅很有启发性的，如果说不是令人意想不到
的景象。这时，根据希特勒的手令，腊斯登堡的通讯系统已经恢复，开始收
到来自柏林的报告，说明在柏林，同时也可能在西线，已经爆发了军事叛变。
元首手下高级将领之间爆发了压抑已久的互相埋怨。他们争吵的声音震动屋
顶，而希特勒本人起初则沉默地坐着，心里在盘算，墨索里尼则不好意思地
红着脸。

邓尼茨海军上将听到谋刺案的消息就乘飞机赶到腊斯登堡。他到达的时
候，茶会已经开始。他一来就大骂陆军的背叛行为。戈林代表空军，对他表
示支持。但邓尼茨接着又向戈林开火，责骂德国空军一败涂地。那位肥胖的
帝国元帅为自己辩护了一阵，转而攻击他的老政敌里宾特洛甫，说德国的外
交政策完全破产。说到一个地方，他威胁说要用他那根元帅杖把这个妄自尊
大的外交部长揍一顿。戈林大喊：“你这下流的卖香槟酒的小掮客！闭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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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臭嘴！”这是里宾特洛甫受不了的，他要求对他尊重一点，即使是帝国元
帅也罢。他喊道：“我现在还是外交部长，我的姓名是冯·里宾特洛甫！”*

接着有人提起过去的一次反对纳粹政权的“叛乱”，就是 1934 年 6 月
30 日的罗姆“阴谋”案。希特勒本来愁眉不展地呆着，吞眼江湖医生西奥多·莫
勒尔给他的各种颜色的药片，一听说这件事情，就火冒三丈。据当时在场的
人说，他从椅子上跳起来，满[1057]嘴唾沫，尖声叫喊，大发雷霆。他说，
同他这一次将要对付叛徒们的手段比较起来，他过去对付罗姆和其他叛国从
犯的手段就根本不算什么。他要把他们全都连根铲除。他咆哮说：“我要把
他们的老婆孩子都关进集中营，一点也不宽恕！”在这一点上，同在其他许
多类似的情况中一样，他是说到做到的。

一半是由于声嘶力竭，也由于柏林来的电话开始传来军事暴动的更多情
况，希特勒中止了他那发狂的独白，但是怒气并未平息下去。他送墨索里尼
上了火车，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分别。然后他回到住处。大约 6点钟的时候，
据报告政变还没有平定。他抓起电话，尖声地命令柏林的党卫队，对任何可
疑分子格杀勿论。“希姆莱在哪儿？他为什么不在那里！”他大喊着，忘记
了刚刚 1小时以前，当他们坐下来喝茶的时候，他才命令这个党卫队头子飞
往柏林对叛乱进行无情镇压，此刻他的头号警察还没有赶到那里哩！①

施道芬堡于下午 3点 3刻在伦格斯道夫降落时大为沮丧地获悉，经过长
期周密准备的柏林起义，迟迟没有开始。关系重大的宝贵的 3个小时白白过
去了，而在这段时间里，元首大本营同外界是隔绝的。

施道芬堡永远没有弄清楚这究竟是什么原因，任何历史学家也不能把这
命运攸关的一天内发生的事件系统地整理出来。天气闷热，也许起了一定影
响。主要的密谋分子知道施道芬堡在当天早上去腊斯登堡，参加下午 1时的
元首大本营汇报会，而且像有人告诉霍普纳将军的那样，施道芬堡“皮包沉
重”。尽管如此，快到中午的时候，只有少数几个主要的密谋分子，而且大
部分是低级军官，开始懒懒散散地跨进班德勒街上的补充军总部，也是密谋
集团的总部。我们记得，在施道芬堡上次在 7月 15 日打算谋害希特勒的时候，
奥尔布里希特将军曾在预定炸弹爆炸时间之前两小时下令柏林卫戍部队开始
进军。但在 7月 20 日，也许是鉴于上次所冒的风险吧，他并没有发出同样的
命令。在柏林以及在附近的邓伯立兹、于特堡、克拉姆普尼茨和伍恩斯道夫
的训练中心的部队指挥员，曾在上一天晚上得到通知，他们很可能在 20 日会
接到“伐尔克里”命令。但是奥尔布里希特决定在收到腊斯登堡的菲尔基贝
尔发来的确凿消息之后，再让他的部队行动。霍普纳将军在皮包里带着希特
勒禁止他穿着的制服，在 12 点半钟，正好是施道芬堡打破炸弹装置内的玻璃
管的时候来到班德勒街。他和奥尔布里希特一同出去午餐，互相敬酒，祝贺
他们的事业成功，一共喝了半瓶。

他们回到奥尔布里希特的办公室不久，陆军总司令部通讯处长弗里茨·提
耳将军冲了进来。他激动他说，他刚刚同菲尔基贝尔通了电话，虽然线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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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加以菲尔基贝尔讲得非常含蓄，听来爆炸已经发生，但希特勒并没有炸
死。既然如此，提耳认为[1058] “伐尔克里”命令不应该发。奥尔布里希特
和霍普纳都表示同意。

因此，从下午 1点 15 分到 3点 45 分，即施道芬堡在伦格斯道夫降落并
匆忙赶去打电话的时候，根本没有采取什么行动。部队没有集结，给其他城
市军事司令部的命令没有发出，而且最奇怪的是，没有人想到要去占领无线
电广播局或者电话局、电报局。两个主要的军事首领贝克和维茨勒本还没有
露面。

施道芬堡的到达，终于推动密谋分子们行动起来。他在伦格斯道夫打电
话敦促奥尔布里希特将军立即按“伐尔克里”行事，不必等他到达班德勒街
再动手，因为从飞机场到那里要走 3刻钟。密谋分子最后总算有了发号施令
的人，开始行动了。而没有命令，一个德国军官，即使是一个反叛的德国军
官，即使是处在这样关键性的日子，似乎也不知怎么才好。奥尔布里希特的
参谋长、施道芬堡的密友梅尔茨·冯·基尔海姆上校取来“伐尔克里”命令，
开始用电传打字机和电话发出这些命令。这些命令都是好几个月之前准备好
的。第一道命令要求柏林城内和四郊的部队立即戒备。第二道命令由维茨勒
本以“武装部队总司令”名义签署、由冯·施道芬堡上校副署，宣布元首已
经死亡，维茨勒本“把行政权力转移”给国内的各军区司令和前线的战斗部
队司令。这时冯·维茨勒本陆军元帅还没有到达班德勒街。他到远在柏林西
南 20 英里的佐森去会晤军需总监瓦格纳了。于是派人去请他和贝克将军。密
谋集团中这两个高级将领在这决定命运的一天，行动竟这么从容不迫。

命令发出去了。有些命令是在弗洛姆将军本人并不知情的情况下用他的
名义发布的。奥尔布里希特接着就到这位补充军总司令的办公室去告诉他，
据菲尔基贝尔报告，希特勒已经遇刺，劝他负责“伐尔克里”行动，保证国
内的治安。密谋分子认为，弗洛姆的命令会自动得到遵守。他此刻对他们是
十分重要的。但弗洛姆同克鲁格一样，有骑墙的天才；他是那种骑在墙上先
要看清楚自己将落在什么地方之后才跳下去的人。他要求得到希特勒已死的
确切证明再决定行动。

在这关头，奥尔布里希特犯了密谋分子在这一天所犯的又一个灾难性的
错误。根据施道芬堡从伦格斯道夫打来的电话，他认为元首已死无疑。他也
知道，这天整个下午，菲尔基贝尔已经成功地切断了通往腊斯登堡的电话线
路。因此，他大胆地拿起电话，要总机给他接通一个“闪电”电话给凯特尔。
使他大吃一惊的是，他不知道通讯已经恢复，凯特尔几乎立刻就来听电话了。

弗洛姆：大本营出了什么事情？柏林流传着许多耸人听闻的谣言。[1059]

凯特尔：你问的是什么？这里一切如常。

弗洛姆：我刚收到报告，说元首被刺死了。

凯特尔：胡说八道。确实有人行刺，但幸运的是行刺失败了。元首安全，只是受了点轻伤。顺

便问你，你的参谋长施道芬堡伯爵上校在哪儿？

弗洛姆：施道芬堡还没有回来。①

从这一刻起，密谋集团就失去了弗洛姆，由此而产生的后果很快就看出
来是极其严重的。奥尔布里希特怔了一下，一言不发地溜出了办公室。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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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将军到了。他穿着一身深色的便服来负责全局，也许这是为了使这次起
事减少一些军事色彩。但是，正如大家很快所意识到的那样，真正负责大局
的是冯·施道芬堡上校。他在下午 4点半钟的时候，帽子也不戴，气喘吁吁
地奔上前战争部的楼梯。他简短地报告了爆炸的情况，着重指出，他是在相
距 200 码的地方亲眼看见爆炸的。奥尔布里希特插进来说，凯特尔本人刚刚
接了电话，发誓说希特勒只受了轻伤。施道芬堡答道，这是凯特尔说慌，为
的是借此争取时间。他说，最低限度希特勒一定受了重伤。他接着说，不论
情况怎么样，他们现在能做的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抓紧时间来推翻纳粹政
权。贝克同意这个意见。他表示，这个专制魔王是死是活，对他说来并没有
什么两样。他们必须干下去，摧毁他的罪恶统治。

当前的困难在于：在使事情遭到致命的延误之后，目前又处于混乱之中，
他们虽然计划周密，这时竟不知下一步应该如何进行是好。即使提耳将军带
来了消息，说是希特勒遇刺无恙的新闻即将通过德国全国广播网广播，这些
密谋分子竟仍然没有想到，他们该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立即占领广播电台，
阻止纳粹广播他们的消息，而让他们自己的新政府文告响彻四方。要是他们
手上没有部队来做这个工作，柏林的警察也能够干得了。密谋集团的核心人
物之一、警察局长冯·赫尔道夫伯爵，从中午过后就不耐烦地等待着要带领
他那支不小的、已经处于戒备状态的部队投入行动。但一直没有命令传来。
最后在 4点钟的时候，他乘车赶到班德勒街，去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奥
尔布里希特告诉他，他的警察部队要听陆军的指挥。但是现在还没有一支反
叛的军队——只有一些不知所措的军官们在总部里打转转，却没有兵士可以
指挥。

这件事，施道芬堡该做而不做，反而忙于打紧急电话给他的表兄弟——
在巴黎的冯·施图尔纳格尔将军总部工作的凯撒·冯·霍法克中校，敦促那
边的密谋分子行动起来。这一着无疑是重要的，因为密谋集团的工作在法国
组织得比较好，并且得到柏[1060] 林以外其他地方的更为重要的陆军军官的
支持。施图尔纳格尔确实比他在起事中心的同僚表现出更有魄力。在天黑之
前，他已经逮捕和禁闭了巴黎的全部 1200 名党卫队和党卫队保安处的官兵，
包括他们的那个可怕的司令官党卫队少将卡尔·奥伯格。如果这天下午在柏
林表现出同样的魄力，把这种魄力用在正确的方面，历史的发展可能会有所
不同。

对巴黎发出警报之后，施道芬堡就把注意力转移到顽固的弗洛姆身上。
他是弗洛姆的参谋长。自从弗洛姆从凯特尔那里听说希特勒还活着的消息之
后，他就拒绝同叛乱分子合作。这样就使密谋计划的成功受到严重的危害。
贝克不敢在这场赌局中这样早就同弗洛姆争吵，所以在施道芬堡和奥尔布里
希特去看他的时候，托词不同他们一起去看弗洛姆。奥尔布里希特对弗洛姆
说，施道芬堡能够证实希特勒的死亡。

“这是不可能的。”弗洛姆说得很干脆，“凯特尔对我证实的正相反。”
施道芬堡插进来说：“凯特尔是在撒谎，他向来是撒谎的。我亲眼看见

希特勒的尸体抬出来的。”
这话是出自他的参谋长又是目击者之口，弗洛姆不能不想一想。他沉默

了一阵。奥尔布里希特想利用他的犹豫不决。对他说，不管怎么样，“伐尔
克里”信号已经发出去了。弗洛姆一听就跳了起来，大声喊道：“这简直是
犯上！谁发布这命令的？”听说是梅尔茨·冯·基尔海姆上校发的，他就把



这个军官召来，宣布加以逮捕。
施道芬堡为争取他的上级，作了最后一次努力。他说：“将军，是我自

己在希特勒开会时爆炸这颗炸弹的。这次爆炸就像中了一颗 15 厘米炮弹一
样。屋子里没有人能够幸免。”

但是，弗洛姆这样一个机灵的见风使舵的人是不会上当的。他答道：“施
道芬堡伯爵，行刺已经失败了。你立即自杀吧。”施道芬堡冷然加以拒绝，
弗洛姆这个红脸胖子立即宣布把他所有这 3个客人——施道芬堡、奥尔布里
希特和基尔海姆——逮捕。

奥尔布里希特答道：“你在欺骗自己。现在是我们要来逮捕你。”
在袍泽之间接着发生了一场不合时宜的厮打。据一个说法，弗洛姆打了

独臂的施道芬堡一记耳光。但这个将军很快就被制服，关在他的副官的房间
里。路德维希·冯·利昂罗德奉命看守。* 叛乱分子采取了切断室内电话线
的预防措施。[1061]施道芬堡回到办公室，正碰上党卫队大队长庇弗雷德来
逮捕他。庇弗雷德是一个党卫队流氓，最近在俄国人推进到波罗的海区域之
前，特别行动队赶紧杀害了 221000 名犹太人，他就是因为监督焚尸灭迹的工
作而出了名。庇弗雷德和他的两个党卫队保安处便衣特务被锁进了旁边一间
空的办公室。接着，负责指挥柏林一勃兰登堡区（第三军区）军队的冯·科
茨弗莱契将军来到，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彻头彻尾的纳粹将军坚
持要见弗洛姆。他被带去见奥尔布里希特，但拒绝同后者谈话。于是，贝克
接见了他。他由于顽固不化，也被锁了起来。按照预定计划，冯·图恩根将
军奉派接替他的职位。

庇弗雷德的出现提醒了施道芬堡，密谋分子忘记在这座建筑物四周布置
警卫。于是从大德意志警卫营（这时它应该担任警戒任务，但却没有值勤）
调来了一个分遣队在大门口担任警卫。这样，下午 5点多，叛乱分子总算控
制了他们的总部。但这是柏林城中他们唯一能够控制的地方。那些预定要占
领首都并把它交给新的反纳粹政府的陆军部队，究竟遇到了什么事情呢？

下午 4点刚过，当密谋分子终于在施道芬堡回来之后活跃起来的时候，
柏林卫戍司令冯·哈斯将军打电话给驻在邓伯立兹的精锐的大德意志警卫营
营长，命令他下令全营戒备，并立即到菩提树下大街的司令部来报到。警卫
营营长是新近任命的奥托·雷麦少校。他在这一天要起关键作用，虽然他并
不是密谋分子原来指靠的人。他们已对他进行过审查，因为该营被分派担任
一项极端重要的任务。他们调查了以后认为他是一个不问政治的军官，只知
服从顶头上司的命令。他的勇敢是无可置疑的。他曾负伤 8次，最近还得到
希特勒亲手颁发的橡叶骑士十字勋章——这是难得的荣誉。

雷麦遵命下令全营戒备，并且立即进城来接受哈斯的具体指示。将军告
诉他，希特勒遇刺，党卫队企图发动政变；命令他封锁威廉街的政府各部以
及设在附近的恩哈尔特车站的党卫队保安处总部。下午 5点半钟，行动迅速
的雷麦已经完成了任务，回来向菩提树下大街报告，等候新的任务。

现在另一个次要人物挤到这个戏剧性事件中来，帮助雷麦成为密谋集团
的送命阎王。一个名叫汉斯·哈根博士的中尉，是一个容易激动和自视甚高
的年轻人，担任着雷麦的警卫营的国社党指导员。他也在宣传部的戈培尔博
士手下担任工作。这时他实际[1062]上被宣传部派驻在拜罗伊特，协助希特
勒的秘书马丁·鲍曼写一本名叫《国家社会主义文化史》的书。他在柏林出
现是很偶然的。他是来为一个在前线牺牲的不知名作家发表纪念演说的，同



时他想乘这个机会在下午给全营官兵作一个关于“国家社会主义指导问题”
的报告，虽然这天天气闷热，他十分喜欢在公共集会上讲演。

在去邓伯立兹途中，这个容易激动的中尉确信自己从一辆驶过的陆军汽
车里看到了身着全副军装的冯·勃劳希契陆军元帅。他立刻想到，这些老将
军们一定在干什么叛国的勾当。勃劳希契很久以前就被希特勒一脚踢出了他
的司令部，不管穿没有穿军装，那一天其实并不在柏林，但是哈根发誓说他
见到了勃劳希契。在雷麦少校接到占领威廉街的命令的时候，他正同少校谈
着话。这个命令引起了他的怀疑，他向雷麦要了一辆带车斗的摩托车，上车
立即赶到宣传部去向戈培尔报信。

部长刚接到希特勒打来的第一个电话。希特勒告诉他发生了谋刺的事
情，命令他尽快地把谋刺失败的消息在电台上广播。这似乎是一向警觉的宣
传部长所得到的关于在腊斯登堡发生的事情的最初消息。不一会儿，哈根给
他带来了柏林即将发生的事情的最新消息。戈培尔起初还有点不信，他认为
哈根有点无事生非。有一种说法是，正当他要把这个客人赶走的时候，中尉
请他亲自看看窗外发生的事情。他见到的情景比哈根那些歇斯底里的话更有
说服力。陆军部队正在宣传部四围布哨。戈培尔虽然是个愚蠢的人，这次脑
子却转得特别快。他要哈根通知雷麦立刻来见他。哈根遵命办了。在这以后
这个人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这样，当班德勒街的密谋分子正在同全欧洲的将军们联系，完全没有注
意像雷麦这样一个担负着重大任务的低级军官的时候，戈培尔却在同这个人
联系，不管他的军阶多么低，在这个特定的时刻他却占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他们之间的接触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时雷麦奉命去逮捕这个宣传部
长。这样，少校的手上既有抓戈培尔的命令，又有戈培尔邀请他去会见的通
知。雷麦带了 20 个人走进宣传部。他嘱咐他们，如果过了几分钟他不出来，
他们就到部长办公室去接他。然后他同副官握着手枪，走进办公室，去逮捕
当天在柏林的最重要的纳粹官员。

约瑟夫·戈培尔在德意志第三帝国所以能够飞黄腾达，原因之一是他在
困难局面下有快速讲话的天才，而现在正是他充满风浪的一生中最困难最危
急的局面。他提醒这个青年少校对最高统帅的效忠宣誓。雷麦干脆地答称：
希特勒已经死了。戈培尔说，元[1063]首生龙活虎似地活着，他刚同元首通
过电话。他可以证明这一点。他一面说一面就拿起电话同腊斯登堡最高统帅
紧急通话。密谋分子没有占领柏林的电话总局或者至少切断它的线路，这个
失误再一次加重了灾难。* 只有一两分钟时间，希特勒便在电话里说话了。
戈培尔很快地把话筒递给雷麦。少校听得出他的声音吗？最高统帅问道。在
德国，人们千百次在无线电里听到他讲话，谁听不出他那嘶嗄的声音呢？而
且，在几星期之前受勋的时候，他还直接听到过元首讲话。据说，少校在电
话里听到希特勒的声音立刻立正。希特勒命令他镇压叛乱，并且只服从戈培
尔、希姆莱（他已被任命为补充军总司令，正乘飞机去柏林）和莱因纳克将
军（他正巧在柏林，已奉命接管全市所有部队的指挥权）的命令。元首还立
即提升少校为上校。

对雷麦来说，这就够了。他已经接到了最高当局的命令，接着就以班德
勒街的人们所缺乏的魄力去执行这些命令。他从威廉街撤回全营部队，占领
了菩提树下大街的卫戍司令部，派出巡逻队去阻挡任何其他可能正向柏林进
发的部队，自己则出发侦查密谋集团的总部所在地，以便把首犯一网打尽。



反叛的将军们和上校们为什么把这样重大的任务交给雷麦，他们为什么
不在最后关头用一个全心全意支持密谋集团的军官去替代他的位置，他们为
什么连派一个可靠的军官同警卫营一起行动以监视雷麦是否执行命令这样的
事情都没有做？这些问题都是 7月 20 日事件中的谜。还有，为什么当时不立
即逮捕在柏林的最重要、最危险的纳粹官员戈培尔？宣传部一个武装警卫也
没有，只要冯·赫尔道夫手下两名警察就可以在两分钟之内完成这个工作了。
还有，为什么密谋分子不占领位于艾尔布莱希特亲王街的秘密警察总部，这
样不仅镇压住秘密警察，还可把关在那里的他们的许多同伙（包括莱伯在内）
释放出来？秘密警察总部事实上并没有武装警卫，党卫队和党卫队保安处的
神经中枢——德国中央保安局的办公处也是这样。人们会认为，这些机关一
定会被首先占领的，但却没有这样做。这些问题也都无法解释。

雷麦的迅速转变，班德勒街的人们过了一些时间之后才知道。很显然，
柏林发生的情况，他们知道的太少，也知道得太迟了。[1064] 由于目击者的
报道充满了令人莫名其妙的矛盾，即使今天也难以弄清一些问题的真相。例
如坦克部队到哪儿去了呢？在城外驻防的部队到哪儿去了呢？

下午 6点半钟刚过，全欧洲都能听到的发报力很强的德意志广播电台播
送了一则简短的公告，宣布有人行刺希特勒，但已失败。这对班德勒街那些
心神不定的人们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但这也是一个警告，使他们知道原定占
领广播大厦的部队没有能完成任务。戈培尔在等待雷麦的时候，已把公告的
内容用电话通知了广播电台。7 点差 1 刻，施道芬堡用电传打字机给陆军司
令官们发出一个通报，告诉他们，广播的公告是假的，希特勒已经死了。但
是这则广播对政变分子造成的损失是怎么也补救不了的。在布拉格和维也纳
的司令官们本来已经着手逮捕党卫队和纳粹党的首领，现在又开始缩回去
了。接着在下午 8点 20 分，凯特尔设法通过陆军电传打字机，给陆军各部队
的司令部发出一个元首大本营的通告，宣布希姆莱已被任命为补充军总司
令，“只许服从他和我本人所发的命令”。凯特尔又加上一句：“由弗洛姆、
维茨勒本或霍普纳所发的任何命令均属无效。”德意志广播电台宣布希特勒
无恙的公告以及凯特尔要求只服从他的指挥而不是密谋分子指挥的干脆的命
令，对于远在法国，正要投向密谋分子一边的冯·克鲁格陆军元帅起了决定
性的作用。这一点下面就要谈到。*

就是反叛军官们寄予很大希望的坦克部队也没有能到达。有人可能以
为，著名的装甲部队将军霍普纳会抓得住坦克的，但他[1065] 并没有做到这
一点。密谋分子曾下令克拉姆普尼茨装甲兵学校校长沃尔夫冈·格拉斯麦上
校把他的坦克开进城，他本人也应到班德勒街报到待命。但这个坦克兵上校
不愿意参加任何反纳粹的军事政变。奥尔布里希特劝说无效，只好把他也拘
留在大厦里面。但格拉斯麦还是有机会小声地指示他的没有被捕的副官去对
柏林装甲兵总监部（它对坦克部队有管辖权）报告情况，并叫他要只服从装
甲兵总监部的指挥。

这样，迫切需要的坦克虽然有几辆开到了市中心动物园的胜利碑附近，
但大部分没有落入叛乱分子手中。格拉斯麦后来用欺骗手段逃脱禁闭。他对
卫兵说，他决定接受奥尔布里希特的命令，打算亲自去指挥坦克，于是就溜
出了大厦。坦克很快从城里撤退了。

在那些因为拒不参加谋反而被马马虎虎、客客气气地看管起来的人中
间，这个装甲兵上校并不是唯一溜走的军官。这种情况对叛乱的迅速平息也



有影响。
冯·维茨勒本陆军元帅在快到 8点钟的时候终于来了。他身着正式制服，

挥动着元帅节杖，准备接受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的职务。但他似乎立即发觉，
政变已经失败了。他对贝克和施道芬堡大发脾气，说他们把事情全都搞糟了。
在被审讯的时候，他对法官说，当他听说连广播电台都未占领时，他已清楚
看出，起事没有得手。其实，这时他以陆军元帅的权威本来是可以号召柏林
和国外的更多的部队司令官的。但他并没有尽到力量，他在班德勒街那座大
楼里只呆了 45 分钟，就又大踏步地离开了——离开了现在看来败局已定的谋
反。他乘着他的曼尔赛德斯牌汽车，回到他在这决定性的一天曾白白消磨掉
7 小时的佐森。他对军需总监瓦格纳将军说，起事已经失败，然后又乘车回
到 30 英里外他的乡村别墅。第二天，他在那里被一个名叫林纳茨的陆军将领
逮捕了。

现在，最后一幕的幕布拉开了。
下午 9点过后不久，德意志广播电台宣布，元首将在当天深夜向德国人

民广播。到处碰壁的谋反分子听到这个消息，不禁呆若木鸡。几分钟之后，
他们获悉柏林卫戍司令、也就是当初错派雷麦少校——现在已是上校了——
的冯·哈斯将军已被捕，纳粹将军莱因纳克在党卫队支持下已接管对柏林所
有部队的指挥权，正在准备袭击班德勒街。

党卫队终于集结起来了。这主要得归功于慓悍的党卫队头子[1066]奥
托·斯科尔兹内，他曾把被俘的墨索里尼救出，由此可见他的勇敢。他根本
不知道那天出了什么事情，所以在下午 6时搭上了去维也纳的夜间快车。当
火车在利希特菲尔德郊区停靠的时候，他在党卫队保安处的第二号头子、党
卫队将军施伦堡的敦促下下了车。斯科尔兹内发现毫无戒备的党卫队保安处
总部正处在一种极其歇斯底里的状态。但他是一个头脑冷静的人，而且又是
一个能干的组织者，很快就把他的武装队伍集合起来，着手工作。最先说服
坦克学校的队伍仍旧效忠于希特勒的就是他。

腊斯登堡的有力对策、戈培尔的争取雷麦和利用无线电的迅速决定、党
卫队在柏林的恢复活动，以及班德勒街方面谋反分子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混乱
和无所作为——这一切使得许多正要投向谋反分子一边或者甚至已经这样做
了的军官，踌躇起来。其中之一是奥托·赫尔福特将军，此人是已被逮捕的
科茨弗莱契将军的参谋长。他开始时已同班德勒街合作，设法集合部队，后
来看到风势不对，就改变了立场，于下午9点半左右打电话给希特勒大本营，
说他正在镇压军事政变。*

 弗洛姆将军的拒绝参加，曾使起义一开始就陷入危机，因此遭到拘禁。
他现在却活跃起来了。约在下午 8时，即当他在副官的房间里被拘禁了 4小
时之后，他请求允许他到楼下自己的房间里去休息。他以一个军官的荣誉保
证决不想法逃跑或同外界通消息。霍普纳将军不但同意，而且由于弗洛姆说
他又饥又渴，还给他送来了夹肉面包和一瓶酒。在此以前不久，弗洛姆幕僚
中有 3个将军到了这里，他们拒绝参加叛乱，并且要求把他们送到他们的上
司那里去。令人费解的是，他们居然被送到弗洛姆的屋子里，虽然也是被拘
禁起来。他们一到，弗洛姆就告诉他们，这屋子有一个很少使用的后门，他
们可以从那里逃走。他背弃了对霍普纳的誓言，命令这些将军们出去组织力
量，攻打这座大厦，把他救出来，并平定叛乱。这些将军们乘人不备，溜了
出去。



奥尔布里希特手下的一群低级军官，起初有的附和了叛乱分子，有的留
在班德勒街观看风色，到了这时，已经开始看到，叛乱正在失败。他们还开
始意识到，如果叛乱失败，而他们没有及时起来反对叛乱，他们就都会被作
为叛徒绞死。他们之中就有一个人后来这么说。有一个叫弗朗兹·赫尔伯中
校的，原本是一个警官，又是一个真心实意的纳粹分子。他从斯本道军火库
搞来了一些冲锋枪和弹药，秘密地放在二楼。大约 10 点半钟的时候，这些军
官会见奥尔布里希特，要求他明确地告诉他们，他和他的朋[1067] 友们究竟
想达到什么目的。这位将军作了说明，他们也不争辩，就退出来了。

过了 20 分钟，他们又回来了。大约有 6 个或者 8 个人，由赫尔伯和波
多·冯·德·海德中校带头，手里举着武器，要求奥尔布里希特作进一步的
解释。施道芬堡听见声音，进来观看究竟，就被抓住了。当他夺门而逃，走
下楼梯的时候，他那仅有的一条胳臂中了枪弹。这些反叛乱分子开始胡乱地
开枪，虽然除了施道芬堡以外，他们并没有打着什么人。接着他们在曾经被
谋反集团用作总部的那层楼上跑来跑去，搜捕谋反分子。贝克、霍普纳、奥
尔布里希特、施道芬堡、哈夫登和梅尔茨都被赶进了弗洛姆那间空的办公室。
一会儿，弗洛姆本人在他的办公室里出现了，手里拿着手枪。

“诸位先生，”他说，“我现在要以你们对待我的办法来对待你们。”
但他并没有这样做。

“放下武器！”他命令说，并且告诉刚才逮捕他的这些人，他们已经被
捕了。

贝克平静地回答，伸手去摸手枪。“我是你从前的司令官，你不能这样
要求我。我自己对这个不幸局面的后果负责。”

“好，让枪对准你自己。”弗洛姆警告说。
这个才能出众、文雅有礼的前参谋总长非常缺乏行动的意志力。这使他

在一生中最重大的考验面前最后归于灭亡。直到临死，他都是如此。
“在这一刻，我想起了从前⋯⋯”他开始说，但弗洛姆不让他说下去。
“我们现在不想听你这一套。我要求你停止说话而采取行动。”
贝克采取了行动，他扣动扳机，但是子弹只擦伤了他的头。他倒在椅子

上流了一点血。
“给这位老先生帮点忙。”弗洛姆命令两个青年军官。但当他们去拿武

器的时候，贝克不让他们开枪，请求再给他一次机会。弗洛姆点头同意。
接着，弗洛姆转向其他谋反分子。“你们各位，如果想要写信的话，我

给你们几分钟时间。”奥尔布里希特和霍普纳要了纸笔，坐下来给他们的妻
子写封短短的诀别信。施道芬堡、梅尔茨、哈夫登和别人沉默地站着。弗洛
姆大步走出了房间。

他很快下定决心要消灭这些人。他虽然拒绝积极参加谋反活动，但好几
个月以来他对谋反活动一直是知情的，并且庇护了行刺的凶手，也没有上报
他们的计划。因此他要消灭这些人，不但为了灭口，还要使自己成为枚平叛
乱的人，向希特勒邀功。在纳粹匪徒世界里，要想这样做已经太迟了，但当
时弗洛姆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过了 5分钟，他又回来，宣布他已“以元首的名义”举行了一次“军法
审判”（至今没有发现有什么证据证明他曾这样做过），判处以下 4名军官
死刑：“参谋总部上校梅尔茨·冯·基尔海姆、[1068] 奥尔布里希特将军，
这个我不再知道他姓名的上校[指施道芬堡] 和这个中尉[指哈夫登]。”



那两位将军奥尔布里希特和霍普纳还在给妻子写信。贝克将军瘫在椅子
上，子弹擦伤处流出来的血满脸都是。那 4个“被判死刑”的军官，像电线
杆似地沉默地站着。

弗洛姆对奥尔布里希特和霍普纳说：“先生们，你们准备好了吗？我必
须要求你们快一点，这样才不致于使别人太为难。”

霍普纳写完信，把信放在桌上。奥尔布里希特要一个信封，把信放进去，
封好口。贝克现在恢复了一点神智，要求再给他一支手枪。施道芬堡（他那
只好胳臂的袖子浸透了枪伤流出来的血）和他的 3个“被判死刑”的同伴被
带了出去。弗洛姆叫霍普纳跟出去。

在楼下的院子里，一部陆军汽车用防空布罩罩上的车灯，射出了微弱的
光线。这 4个军官很快地被行刑队打死了。目击者说，当时人声嘈杂，主要
是卫兵们的吆喝声。他们急急忙忙，因为怕空袭。那年夏天，英国飞机几乎
每晚都飞临柏林上空。施道芬堡在临死时喊道：“我们神圣的德国万岁！”①

这时，弗洛姆给霍普纳将军自己选择。3星期之后，在绞刑架的阴影下，
霍普纳对“人民法庭”说出了当时经过。

“[弗洛姆说] 唉，霍普纳，这件事情真使我伤心。你知道，我们一直是好朋友和好同志。你让

自己卷进了这件事情，不能不承担它的后果。你要同贝克走同样的路吗？要不，我就要立即逮捕你。”

霍普纳当时回答说，他并“不感到这样有罪”，他认为他能为自己“辩
白”。

弗洛姆握一握他的手回答：“我理解”。霍普纳被送进了摩亚比特的军
人监狱。

当他被带走的时候，他听见从隔壁房间门口传来贝克的疲惫的声音：“这
次要是不行，那就请帮忙吧。”接着传来手枪射击的声音。贝克第二次尝试
自杀又告失败。弗洛姆从门口伸进头去，再一次要一个军官“给这位老先生
帮一帮忙”。这个不知姓名的军官拒绝帮这个忙，而让一个上士去做。这个
上士把第二次受伤后昏迷过去的贝克拉出房间，颈上加了一枪，结果了性命。
①

                                                
① 齐勒在所著上引书的第 363 页注中，引用两个目击当时执行死刑情况的 人的叙述，一个是陆军司机，他

从附 近的窗口看到当时情况，另一个是弗 洛姆的女秘书。
① 这里叙述的那天晚上在班德勒街发生的情况，主要材料来源是霍普纳将军、维茨勒本及其他六名军官在

“人民法庭”上受审时霍普纳的坦率的供词，这些审讯是在 1944 年 8 月 6 日和 7 日举行的。“人民法庭”

的记录已经在 1945 年 2 月 3 日美军一次轰炸中炸毁了。但是审讯庭上有一个速记员在这次轰炸前偷走了速

记记录（他说他冒了生命危险），子战争结束以后交给了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这些记录都逐字遂句地以

德文刊载在《主要战犯的审讯》，第 33 卷，第 299—530 页。关于 7 月 20 日密谋事件，有许许多多材料，

很多材料互相矛盾，有些材料混淆下清。齐勒曾对事件经过作了整理，他在所著上引书中对材料来源开了

一个很长的单子，见该书第 381—88 页。格哈德·里特的叙述戈台勒憎况的上引书，虽然不免集中谈一个

主题，但却是很有价值的贡献。惠勒一贝纳特的《权力的报应》是最有用的英文材料，这本书和齐勒的书

一样，都引用了奥托·约翰的未出版的备忘录。战后与波恩政府不合、因而遭到囚禁的约翰，那天正在班

德勒街，他大量记述了目睹的情况和施道芬堡对他讲的话。康斯坦丁·费兹吉朋在所著上引书中，曾对 7

月 20 日事件作过生动的叙述，他根据的大部分是德国材料，特别是齐勒的材料。党卫队保安处和秘密警察

对这个阴谋进行调查的每日报告，也有价值，只是阅读时要谨慎一点，报告的日期是从 1944 年 7 月 21 日

到 12 月 15 日。这些报告由卡尔登勃鲁纳签字后送给希特勒，用的是特大号字体，以便元首阅读时不必使

用眼镜。它们是“1944 年 7 月 20 日事件特别委员会”的努力成果，这个委员会有四百名党卫队保安处和



这时已过午夜。在德意志第三帝国 11 年半的时间中，这仅有一次的反希
特勒严重叛乱，在 11 个半小时内就被平息了。斯科尔兹内带了一队武装的党
卫队来到了班德勒街。他是一个警官，知[1069]道不应该杀掉那些人，因为
他们如加以严刑拷打会供出关于谋反活动规模的十分有价值的证据。因此，
他禁止再处决人，把另外的谋反分子加上手铐，送进了艾尔布莱希特亲王街
的秘密警察监狱。他又命令侦探们收集那些谋反分子来不及毁掉的犯罪文
件。希姆莱在这以前已经到了柏林，在戈培尔的宣传部里成立了一个临时总
部，宣传部现在已由雷麦的警卫营的一支部队保卫着。他打电话给希特勒，
报告叛乱已经平定。在东普鲁士，一辆广播车正从柯尼斯堡向腊斯登堡疾驰，
以便元首发表预告已久的广播演说。德意志广播电台从下午 9时起，每隔几
分钟就预告一次元首即将发表广播演说。

快到深夜 1点的时候，阿道夫·希特勒的嗄哑的声音在夏天夜空中响起
来了。

我的德国同志们！

我今天对你们讲话，第一是为了使你们听到我的声音，知道我安然无恙；第二是为了使你们了

解在德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次罪行。

由一些野心勃勃的、不负责任的同时又是愚蠢无知的军官组成的一个很小的集团，合谋杀害我，

以及与我一起的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将领。

施道芬堡伯爵上校放置的炸弹在离我右边两米的地方爆炸。它使我的许多真正的、忠贞的合作

者受了重伤，其中一人已经去世。我本人除了一些很轻微的碰伤、擦伤和烧伤之外，安然无恙。我把

这看作是上天降大任于我的证明⋯⋯

这些篡夺者的圈子是很小的。它同德国武装部队、特别是同德国人民的精神毫无共同之处。这

是一个犯罪分子的匪帮。这个匪帮将加以无情消灭。

因此，我现在命令，任何军事当局⋯⋯都不得服从这群篡夺者的命令。我同时命令，人人都有

义务逮捕任何散发或持有他们命令的人，如果遇到抵抗，可当场格杀勿论⋯⋯

这一次，我们将以国家社会党人常用的方法来对他们实行清算。

血腥的报复

这一次，希特勒也是说到做到的。
纳粹对待自己的德国同胞的野蛮，这时达到了顶点。在疯狂的逮捕之后，

接着就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严刑拷打、草率的审判和死刑的宣布。死刑的执行
大多数是缓慢地绞死，把死难者用钢琴琴弦吊在从肉铺和屠场借来的肉钩子
上。嫌疑犯的亲戚朋友，成千上万地被抓起来送进集中营，许多人就死在集
中营里。少数有[1070] 勇气掩护逃犯的人都被立即处死。

希特勒在万分震怒和难以餍足的报复欲望支配之下，拼命督促希姆莱和
卡尔登勃鲁纳，更加努力去搜捕所有敢于谋害他的人。他亲自定下了处理这
些人的办法。

在腊斯登堡爆炸发生后举行的最初几次会议中，有一次他咆哮说：“这
回对罪犯要毫不客气地干掉。不用开军事法庭。我们要把他们送上人民法庭。
别让他们发表长篇演说。法庭要用闪电速度进行审判。判决宣布两小时之后

                                                                                                                                           

秘密警察的官员，他们分成十一个调查小组。卡尔登勃鲁纳的报告是缴获文件之一。它的显微胶卷副本藏

于华盛顿的国家档案馆——T—84 号，第 39 组，第 19—21 卷。另见第 40 组，第 22 卷。



立即执行。要用绞刑——别讲什么慈悲。”①

这些来自上面的指示，都由“人民法庭”庭长罗兰·法赖斯勒严格地执
行了。法赖斯勒是一个卑鄙恶毒的狂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当了俄
国的战俘，成了一个狂热的布尔什维克。后来，即使在 1924 年他成了一个同
样狂热的纳粹分子以后，他还是赤色恐怖的热烈崇拜者和这种恐怖统治方法
的热心仿效者。在 30 年代中，在莫斯科曾举行过多次审判，许多“老布尔什
维克”和大部分高级将领都以“叛国罪”被清算。这些审判的总检察长是安
德烈·维辛斯基。法赖斯勒就曾专门研究过维辛斯基的技术，所以希特勒在
上面提到的那次会议上曾赞叹道，“法赖斯勒是我们的维辛斯基”。

人民法庭的第一次审讯于 8月 7日、8日在柏林举行。受审判的 7月 20
日事件的谋反分子有冯·维茨勒本陆军元帅、霍普纳将军、施蒂夫将军和冯·哈
斯将军，还有一些同自己所崇拜的偶像施道芬堡密切合作的下级军官——哈
根、克劳辛、伯纳第斯、彼得·约克·冯·瓦尔登堡伯爵。由于在秘密警察
的刑讯室里饱受折磨，他们已经不像样子。又由于戈培尔下令把审判的每一
个细节都拍摄下来，使这部电影在军队和社会上放映时可以作为一个教训—
—也作为一个警告——所以更是千方百计地把被告弄得狼狈不堪。他们穿着
破烂的衣服，旧衣服和旧绒衫，走进法庭的时候，胡子也没有刮，没有领子，
不带领带，裤子上没有背带，也没有腰带，只好提着。特别是曾经威风凛凛
的那个陆军元帅，看去像是一个精神颓丧的、牙齿脱光的老头子。他的一口
假牙被拿掉了。当他站在被告席上受尽恶毒的首席法官刻薄揶揄的时候，他
一直用手抓着裤子，怕它掉下来。

法赖斯勒对他喊道：“你这不要脸的老家伙，为什么老弄着你的裤子？”
尽管他们知道自己的命运已定，这些被告在法赖斯勒的不停侮辱前面，

还是表现出了尊严和勇气。最勇敢的大概要算施道芬堡的表兄弟、年轻的彼
得·约克。他冷静地回答那些最侮辱性的问题，而且从不掩饰他对国家社会
主义的鄙视。

法赖斯勒问道：“你为什么没有入党？”
 [1071]伯爵回答：“因为我不是而且永远不可能是一个纳粹分子。”
当法赖斯勒怔了一阵之后又追问这个问题的时候，约克想作解释。“庭

长先生，我在侦讯时已经说过，纳粹主义是这样一种思想，我——”
法官打断他。“——不能同意⋯⋯你不同意国家社会主义关于根除犹太

人的公正思想？”
约克答道：“重要的是，造成这一切问题的是国家对个人的集权主义要

求，这种要求迫使个人放弃他在道德上和宗教上对上帝的责任。”
“废话！”法赖斯勒大声叫道，他不让这个年轻人说下去。这样的话可

能破坏戈培尔博士的电影，也可能让元首生气，因为元首已经下令，“别让
他们发表长篇演说”。

法庭所指定的辩护律师简直可笑极了。从审判记录可以看到，他们的卑
怯是几乎难以置信的。例如，维茨勒本的律师，一个名叫威斯曼博士的人，
比国家检察官还厉害，几乎同法赖斯勒一样地申斥由他辩护的人是一个“谋
杀的凶手”，完全有罪，应受极刑。

8 月 8 日审判一结束，就宣判极刑。希特勒曾经命令，“他们全都该像

                                                
① 齐勒著上引书，第 372 页，注①，引用当时在场的一个军官的话。



牲口那样被绞死”。他们确实这样被绞死了。在普洛成西监狱，这 8个被判
死刑的人被赶进一个小房间，房里天花板上挂着 8个肉钩子。他们一个一个
被剥光上衣，绑起来，用钢琴琴弦做成一个圈子套在他们脖子上，另一头挂
在肉钩子上。当一个电影摄影机沙沙响起的时候，这些人被吊起来，绞死了。
他们身上那没有裤带的裤子，在他们挣扎的时候，终于掉了下来，使他们赤
身露体地现出临死时的痛苦。①审讯的照片和电影都奉命立即冲洗出来，赶送
给希特勒，使他在当天晚上就可以看到。据说，戈培尔看这些影片时用双手
按住眼睛，才没有晕过去。*  ②

这年的整个夏天、秋天和冬天，直到 1945 年初，狰狞的人民法庭一直在
开庭，匆匆忙忙地进行阴风惨惨的审讯，罗织罪状，判处死刑。

1945 年 2 月 3 日早晨，正当施拉勃伦道夫被带进法庭的时候，一颗美国
炸弹炸死了法赖斯勒法官，炸毁了当时还活着的被告中大多数人的案卷。这
样审讯才算停止。施拉勃伦道夫奇迹［1072］似地保住了性命。他是交上好
运的极少几个密谋分子之一。最后美国军队在提罗耳把他从秘密警察的魔爪
中解放出来。

另外那些人的下落应该在这里作个交代。
在 7月 20 日事件发生之前 3天，准备在新政权中担任总理的戈台勒由于

得到警告，说秘密警察已经对他发出逮捕的命令，就躲起来了。他在柏林、
波茨坦和东鲁普士之间，流浪了 3个星期，很少在同一个地方住上两夜。那
时希特勒已悬赏 100 万马克通缉他，但总还有朋友或是亲戚冒着生命危险掩
护他。8月 12 日早晨，他在东普鲁士日夜不停地步行了几天之后，已经精疲
力尽、饥肠辘辘，就撞进马里安瓦尔德附近康拉斯瓦德村的一家小客店里。
当他正在等候给他端来早点的时候，他发现有一个穿着德国空军妇女辅助队
制服的女人正在注意他，于是他也不等早点了，溜出店铺，走向近处的树林
里去。这时已经太迟了。这个女人名叫海伦·施瓦尔斯尔，是戈台勒家里的
一个老相识。她很容易地就认出了他，偷偷地告诉了同她坐在一起的几个空
军人员。戈台勒很快就在树林里被捕了。

人民法庭在 1944 年 9 月 8 日把他判处死刑，但直到第二年的 2月 2日，
才同波比茨同时被处死。*希姆莱所以迟迟没有绞死他们，显然是因为考虑到
他们，特别是戈台勒，通过瑞典和瑞士同西方盟国建立的联系，可能会对自
己有帮助，如果他要来收拾国家残局的话——这个前景这时已开始在他心里
滋长。①

前驻莫斯科大使弗雷德里希·瓦尔纳·冯·德·舒伦堡伯爵和前驻罗马
大使哈塞尔，原定在新的反纳粹政府中接管指导外交政策的权力，分别在 11
月 10 日和 9月 8日被处死。弗里茨冯·德·舒伦堡伯爵在 8月 10 日死于绞
刑架下。最高统帅部通讯处长菲尔基贝尔将军也在同一天被处决，7月 20 日
他在腊斯登堡所起的作用前面已经谈过。

死者的名单是很长的。有一个材料说，共处死了 4980 人。①秘密警察的

                                                
① 这些处决的情况是监狱看守汉斯·霍夫曼后来叙述的，他是副典狱长兼摄影员。另见惠勒一贝纳特所著

《权力的报应》，第 683—84 页，以及其他等书。
② 维尔弗莱德·冯·奥文：《和戈培尔一起到最后》，第 2 卷，第 118 页。
① 里特在所著上引书第 419—29 页中， 对这个有趣的侧面情况写得很详细。
① 这个数字引自《海军事务元首会议记录》的注释（《海军事务元首会议记录》，1944 年，第 46 页）。



记录上是 7000 人被捕。在本书提到过的抵抗运动领导人中，被处死的有弗里
茨·林德曼将军、冯·波斯拉格上校、狄特里希·波霍弗牧师、谍报局的格
奥尔格·汉森上校、冯·赫尔道夫伯爵、冯·霍法克上校、詹斯·彼得·耶
森博士、奥托·基普、卡尔·兰格本博士、尤利乌斯·莱伯、冯·利昂罗德
少校、威廉·刘希纳、阿图尔·奈比（刑事警察头子）、阿道夫·莱希维恩
教授、伯特霍尔德·冯·施道芬堡伯爵（克劳斯的兄弟）、提尔将军（陆［1073］
军总司令部通讯处长）和冯·图恩根将军（在政变的那天贝克任命他继任冯·科
茨弗莱契将军的职务）。

还有一批共 20 个被判死刑的人，希姆莱迟迟没有执行，显然是因为他认
为，如果他接管政权并进行议和的话，这些人可能对他有用处。但在 4月 22
日夜间，当俄国人开始打到首都中心区的时候，他们都被匆匆打死了。这批
罪犯们当时从利尔特街监狱转移到艾尔布莱希特亲王街的秘密警察地牢中去
——在第三帝国的末日期间，许多罪犯都在这时利用灯火管制的机会逃跑了
——队党卫队人员见到他们，就让他们排在一堵墙前面，开枪扫射了一阵，
只有两个人逃出性命。事情的经过就是他们说出来的。这次被杀的有艾尔布
莱希特·冯·伯恩施多夫伯爵、克劳斯·波霍弗（波霍弗牧师的兄弟）和艾
尔布莱希特·霍斯霍弗（赫斯的好友。他的父亲是一个著名的地缘政治学家，
不久便自杀了）。

弗洛姆将军虽然在决定命运的 7月 20 日晚上有那些表现，还是没有逃掉
一死。第二天，希姆莱接替弗洛姆的补充军总司令职务，下令逮捕了他。他
于 1945 年 2 月间被押上人民法庭，以“怯懦”罪受审，并被判处死刑。*也
许是作为对他协助挽救纳粹政权有功的一点小小的补偿，他没有像被他在 7
月 20 日晚上逮捕的那些人一样用肉钩子吊死，而是在 1945 年 3 月 19 日由行
刑队枪毙。

被革职的谍报局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对密谋分子有过许多帮助，但
是并没有直接参加 7月 20 日事件。他的神秘莫测的生涯，使他死亡的情况多
年不明。人们只晓得，在谋害希特勒的事情发生之后，他被捕了。但是凯特
尔设法不让他被送上人民法庭。

凯特尔在最高统帅部的工作中，只做过很少几件好事，这是其中一件。
元首对于这一延误大发雷霆，命令把卡纳里斯交给一个党卫队的即决法庭审
判。这个程序也拖延了一个时期，直到 1945 年 4 月 9 日，即大战结束之前一
个月，卡纳里斯和他的从前的助手奥斯特上校以及其他 4个人，终于在弗洛
森堡集中营受审，并被判处死刑。但是卡纳里斯是否已被处决，则不能肯定。

10 年之后，这个谜才被解开。
1955 年，处理这个案件的秘密警察检察官被捕受审，许多目击者出庭证

明，他们看见卡纳里斯在 1945 年 4 月 9 日被绞死。有一个目击者丹麦人伦丁
上校说：他看见卡纳里斯光着身子，从牢房里被拖到绞架上。奥斯特也同时
被处决了。

有些被捕的人死里逃生，最后被盟军先头部队从秘密警察手中解放出
来。在这些人中间有哈尔德将军和沙赫特博士。沙赫特同 7月 20 日的叛乱并

                                                                                                                                           

齐勒在他所著上引书中采用了这个数字，见该书第 283 页。贝彻尔曾发现官方的“处决登记簿”，他在所

著上引书的第 327 页中说，据 1944 年记载，共处决了三千四百二十六人，虽然其中少数人也许与 7 月 20

日密谋事件无关。



没有关系，但他在纽伦堡法庭上说，他曾［1074］“加入过”。哈尔德被关
在一个不见天日的单人牢房里几个月。这两个人以及一批著名的德国和外国
犯人，包括许士尼格、莱翁·勃鲁姆、施拉勃伦道夫和冯·福肯豪森将军，
都是 1945 年 5 月 4 日在南提罗耳的下多夫被美军解救出来的，当时看守他们
的秘密警察正打算把他们全部处决。福肯豪森后来被比利时人作为战犯审
讯，在监狱中候审，关了 4年。

1951 年 3 月 9 日，他被判 12 年劳役，但两个星期之后就被释放回国。
许多牵涉进这次谋反事件中的陆军军官，为了不让自己被送上人民法庭

受罪都自杀了。海宁·冯·特莱斯科夫将军是密谋集团在东线军官中的灵魂，
他在同他的朋友和副官施拉勃伦道夫诀别时说了一些话。施拉勃伦道夫记得
最后几句话是：

“现在，大家都会来攻击我们，咒骂我们。但是我的信心并没有动摇——我们做的事情是正当

的。希特勒不但是德国的头号敌人，也是全世界的头号敌人。几小时之内，我将要在上帝面前，就我

的行为和夫责进行申辩。我认为，我能带着一颗无愧的良心，为我在反对希特勒的战斗中所做的一切

进行辩护⋯⋯

“参加抵抗运动的人没有不穿上内萨斯的衬衫的。*一个人只有甘愿为他的信仰而牺牲自己的生

命，他才是有价值的。”①

那天早晨，特莱斯科夫乘车到第二十八步枪师的阵地，悄悄地到前沿无
人地带，拉响了一颗手榴弹，炸掉了自己的脑袋。

5天之后，陆军军需总监瓦格纳也自尽了。
在西线的陆军高级将领中，有两个陆军元帅和一个将军自杀。前面已经

叙述，在巴黎，当驻法军事总督海因里希·冯·施图尔纳格尔将军逮捕了党
卫队和党卫队保安处一秘密警察的全部人马时，起义开头进行得很好。现在
一切都要看冯·克鲁格陆军元帅的动向了。克鲁格是新任西线总司令。特莱
斯科夫在俄国战线工作时，曾对他做了两年工作，想努力使他成为一个积极
的密谋分子。虽然克鲁格忽冷忽热，但最后总算同意——或者说，密谋分子
这样认为——等希特勒一死，他将支持叛乱。

7月 20 日晚上，在拉罗歇—基扬的 B集团军总部——隆美尔出事后，这
个集团军也由克鲁格指挥——举行了一次决定命运的晚餐会。克鲁格想同他
的一些主要的顾问讨论一下关于希特勒存亡的相互矛盾的消息。这些顾问
是：他的参谋长古恩特·勃鲁门［1075］特里特将军、B 集团军参谋长斯派
达尔将军、施图尔纳格尔将军和冯·霍法克上校。施道芬堡在下午稍早一些
时候曾用电话通知霍法克关于爆炸和柏林起事的消息。当这些军官们齐集进
晚餐的时候，至少其中有些人觉得，这位素来谨慎的陆军元帅眼看就要下决
心和叛乱分子同命运了。晚餐快要开始的时候，贝克和他通了电话，恳求他
的支持，不管希特勒是死是活。接着就接到了冯·维茨勒本陆军元帅签署的
第一号通令。克鲁格得到了很深的印象。

但是，他还想得到有关形势发展的更多消息。对叛乱分子说来，不幸的
是，新的消息来自施蒂夫将军。施蒂夫在当天早上同施道芬堡一起到腊斯登
堡，对他表示了预祝，还看到了爆炸，但他判定希特勒并没有被杀。现在，
到了晚上，他正想法灭迹。勃鲁门特里特接通了施蒂夫的电话，施蒂夫就告
诉了他已经发生的事情或者说并没有发生的事情的真相。

                                                
① 施拉勃伦道夫著上引书，第 119—20 页。我对这里引用的英文译丈作了一些改动，以便与德文原文一致。



“这样看来，已经失败了。”克鲁格对勃鲁门特里特说。他似乎是真的
很失望，因为他接着说，如果计划成功，他就要马上与艾森豪威尔接触，要
求停战。

在晚餐的时候，气氛是阴森森的，斯派达尔后来回忆说，“他们好像坐
在一间死神降临的屋子里”。克鲁格听着施图尔纳格尔和霍法克热烈地申述
他们为什么认为即使希特勒还活着也必须要起事的理由。勃鲁门特里特描写
了当时的情况：

当他们申述了理由以后，克鲁格带着显然失望的语气说：“先生们，尝试已经失败了。一切全

完了。”施图尔纳格尔喊道：“元帅，我想你是知道原定计划的。必须要有所行动。”①

克鲁格否认他知道任何计划。他命令施图尔纳格尔释放在巴黎被捕的党
卫队保安处人员。然后，他又劝施图尔纳格尔说：“我看你最好换上便服躲
藏起来。”

但是有着像施图尔纳格尔这样军阶的自尊的将军是不会选择这样的出路
的。在巴黎的拉菲尔旅馆举行了令人不可思议的通宵的香槟酒会，会上由奥
伯格将军率领的被释放的党卫队和保安处军官与曾经逮捕他们的陆军将领们
握手言欢（如果叛变成功，这帮党卫队人员肯定要被枪决）。施图尔纳格尔
在酒会结束以后便坐车回德国去，因为他原已接到命令要他回柏林去报到。
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在那里指挥过一个营的凡尔登停下来再看一看这个
著名的战场。但是也是为了执行一个个人的决定。他的司机和警卫员听到一
声枪响。他们发现他在一条运河里挣扎。子弹打穿了一只眼睛，另一只也受
了重伤。他被送到凡尔登陆军医院，受伤的那只眼睛也被切除了。［1076］
但这并没有使施图尔纳格尔免于厄运。在希特勒的火急命令下，这位双目失
明、处于绝望之中的将军被解到柏林。他被押上人民法庭，躺在一张小床上
听法赖斯勒的辱骂。8月 30 日，他在普洛成西监狱被绞死了。

冯·克鲁格元帅拒绝参加叛变，这一决定性行动并没有能够使他得救，
正如弗洛姆在柏林所采取的类似的行动不能使自己得救一样。斯派达尔在评
论到这位迟疑不决的将军时说道：“命运不会饶恕那些虽有信念但没有足够
的决心把信念付诸实行的人。”现在已经得到证明，12 月 20 日才被处决的
冯·霍法克上校在严刑拷打之下招出克鲁格、隆美尔和斯派达尔曾参与叛变
计划。据勃鲁门特里特说，奥伯格曾对他说过，霍法克在初次提审中“招出”
克鲁格。勃鲁门特里特还说，这位元帅从奥伯格那里亲自听到这一消息后“开
始显得越来越忧虑起来”。①

从前线来的消息也不能使他精神振奋起来。
7月 26 日布莱德雷将军率领的美军已经突破在圣洛的德军阵地。4天以

后巴顿将军率领的新建立的第三军团越过这一缺口到达阿夫朗舍，打开通往
布里塔尼和南方的卢瓦尔河的道路。这是盟军进攻的转折点，7月 30 日，克
鲁格报告希特勒大本营说：“整个西线已被突破⋯⋯左翼已经崩溃。”到 8
月中旬，所有留在诺曼第的德军都被围在法莱附近的狭小的袋形阵地内，希
特勒下令不得再往后退。元首现在已十分讨厌克鲁格，责怪他使西线遭受挫

                                                
① 这个情况是勃鲁门特里特将军告诉利德尔·哈特的（《德国将领谈话录》，第 217—23 页）。
① 同上，第 222 页。关于这次密谋在巴 黎方面的结局，有很多材料来源，其 中包括斯派达尔的著作以及

目击当 时情况的人在德国杂志上发表的无 数文章中的叙述。全面叙述以威廉· 冯·施拉姆的最好，他是

德国陆军驻 西欧的档案保管员，书名叫《7 月 20 日在巴黎》。



败，并且疑心他想要带着队伍投降艾森豪威尔。
8月 17 日瓦尔特·莫德尔元帅来接替克鲁格。克鲁格事先并不知道自己

已被免职，只是到莫德尔突然出现后才知道的。希特勒通知克鲁格，要他报
告今后在德国的行踪。这是一个警告，说明他已被怀疑与 7月 20 日的叛变有
关。第二天他写了一封长信给希特勒，然后就驱车回家了。他走到梅茨附近
服了毒药。

在缴获的德国军事档案中发现了他致希特勒的遗书。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不在人间了⋯⋯生命对我已经失去了意义⋯⋯隆美尔和我⋯⋯早

已预见到今天的形势。我们的话没有人听⋯⋯

我不知道在各方面都受过考验的奠德尔元帅是否能控制目前的局势⋯⋯如果他控制不住，如果

你所期望的新武器不能成功，那末，我的元首，下定决心结束这一场战争吧。德国人民所遭受的苦难

实在太大了，现在已经到了结束这种恐怖的时候了。

我一直敬佩您的伟大⋯⋯如果说命运比您的意志和天才还要强大的话，那么上帝也是如此⋯⋯

希望您现在也表现足够的伟大，在必要时结束这一场毫无希望的斗争⋯⋯

［1077］根据约德尔在纽伦堡的口供，希特勒一声不响地看完了这封信，
然后未加评论地交给约德尔。几天以后，在 8月 31 日的军事会议上，希特勒
说：“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克鲁格如果没有自杀的话，也无论如何要被逮捕
的。”①

接着就轮到德国群众的偶像隆美尔陆军元帅。
当冯·施图尔纳格尔将军自杀未遂，双目失明，神志不清地躺在凡尔登

医院手术台上的时候，他喃喃地道出了隆美尔的名字。
后来冯·霍法克上校在柏林艾尔布莱希特亲王街的秘密警察的监狱中受

不了酷刑，也招认隆美尔曾参与 7月 20 日阴谋。霍法克引证隆美尔元帅曾经
对他说过的话：“告诉柏林的人，他们可以指望我。”希特勒听了这句话以
后十分震惊，他因此作出决定：他所宠信的也是在德国最受欢迎的这位将军
必须死去。

隆美尔当时住在伯奈的野战医院里。他的头盖骨、两个太阳穴和颧骨受
了重伤，左眼也受了严重的损害，脑袋上尽是炸弹碎片。为了避免遭到进攻
中的盟军的俘虏，他先从这个野战医院被迁至圣一歇尔曼，在 8月 8日那天
又迁到乌尔姆附近赫林根的自己的住宅里。他从前的参谋长斯派达尔到赫林
根去访问他。第二天，9 月 7 日，斯派达尔就被捕了。这对隆美尔是第一个
警告，说明会有什么下场等待着他。

“那个病态的撒谎者现在已经完全疯了！”隆美尔在与斯派达尔谈话中
谈到希特勒的时候这样说，“他正在对 7月 20 日案件的谋反分子发泄他的虐
待狂！他不会就此罢手的！”①

                                                
① 菲立克斯·吉尔伯特著上引书，第 101 页。
① 斯派达尔著上引书，第 152 页。我叙 述的隆美尔死亡的情况，根据的是斯 派达尔的材料，他曾问过隆

美尔夫人 及其他目击当时情况的人。其他材料 来源是：隆美尔的儿子曼弗雷德所写 的两份报告。第一份

报告是给英国情 报部门写的，许尔曼引用过，见上引 书，第 138—39 页，第二份报告是为 《隆美尔文件

集》写的，此书由利德 尔·哈特编辑，见该书第 495—505 页；凯特尔将军于 1945 年 9 月 28 日 在纽伦

堡受约翰·H·阿门上校提审 的记录（《纳粹的阴谋与侵略》，附件 B，第 1256—71 页）；台斯蒙德·杨  格，

在所著上引书中，也有全面叙述， 所根据的材料得自与隆美尔家属和 朋友的谈话以及迈赛尔将军的战后

整肃纳粹分子的审讯记录。



隆美尔现在注意到，保安处的人员正在监视他的住宅。他的 15 岁的儿子
原来在高射炮中队服役，现在暂时告假回家来服侍他。当他和他的儿子—同
在附近森林中散步的时候，他们两人都带着手枪。希特勒在腊斯登堡大本营
收到霍法克招出隆美尔的证词副本后，就下令处决隆美尔。但是办法与众不
同。后来凯特尔对纽伦堡的提审人员解释说，元首认识到，“如果这个赫赫
有名的元帅，德国最得人心的将军，被逮捕并押上人民法庭的话，这将是一
件非常丢脸的事”。因此希特勒同凯特尔商量好，让隆美尔知道控告他的证
据，让他选择要么自杀，要么以叛国罪在人民法庭受审。如果他选择自杀的
话，他死后可以获得具有全副军事荣典的国葬仪式，而且可以保全他的家属。

于是在 1944 年 10 月 14 日中午，希特勒大本营有两位将军驱车来到被党
卫队用 5部装甲车团团围住的隆美尔的住宅。一位将军是威廉·布格道夫，
一个长着酒糟鼻子、同凯特尔一样对希特勒唯命是从的酒鬼；另一位是与他
有着同样性格的、他的陆军人［1078］事处的助手恩斯特·迈赛尔将军。他
们事先通知隆美尔，他们是从希特勒那里来的，准备同他谈一谈他“未来的
职务”问题。

凯特尔后来作证说，“我在希特勒的指使下，叫布格道夫带着一份招出
隆美尔的证词到他那里去。如果证词是真的，他要对后果负责；如果是假的，
他会得到法庭的开释。”

“你还命令布格道夫带一点毒药给他，是不是？”检察官问凯特尔。
“是的。我告诉布格道夫带上毒药。假如有此需要，隆美尔也好使用它。”
在布格道夫和迈赛尔到达以后，事实真相就清楚了：他们不是前来商谈

隆美尔的未来职务的。他们要求和这位元帅单独谈话，于是 3人到隆美尔的
书房去。

“几分钟以后”曼弗雷德·隆美尔后来追述道，“我听见父亲上楼到母
亲的房间去。”他接着说：

父亲同我走进我的房间。他开始缓慢地说：“我刚才不得不告诉你的母亲，我将在 15 分钟内死

去⋯⋯希特勒指控我犯了叛国大罪。鉴于我在非洲服役有功，给了我一个服毒自杀的机会。那两位将

军带来了毒药。这种毒药在 3秒钟之内就能致人于死命。如果我接受的话，对我的家庭将不会采用在

这种情况下的例行措施⋯⋯我还可以得到国葬待遇。一切都准备停当了。在 15 分钟年你将接到从乌尔

姆的医院打来的一个电话，说我在赴会途中因脑病发作死去了。”

事情果然就是如此。
隆美尔穿着他那件旧的非洲团皮前克，手里拿着元帅的节杖，跟着两位

将军上了车。车行一二英里后在森林旁的路上停下来，迈赛尔将军和党卫队
司机走下车来，隆美尔和布格道夫仍留在车上。 1 分钟以后，当下车的那两
个人回来的时候，隆美尔已直挺挺地死在座位上。布格道夫不耐烦地走来走
去，似乎担心会误了他的午餐和午饮。隆美尔夫人在与丈夫告别 15 分钟以
后，接到预期的从医院打来的电话。主治大夫报告说，两位将军带来了元帅
的尸体，他是因大脑栓塞致死的，这显然是前次他头盖骨受伤的结果。实际
上布格道夫横蛮地禁止解剖尸体。“不要动尸体，”他大叫道，“一切柏林
都已经安排好了！”

一切的确是已经安排好了。
莫德尔元帅发布一道冠冕堂皇的命令，宣布隆美尔因“7 月 17 日受伤”

不治身死，对“我国最伟大的指挥官之一”的牺牲表示哀悼。
希特勒给隆美尔夫人的电报说：“您丈夫的死给您带来巨大的损失，请



接受我最真挚的吊唁。隆美尔元帅的英名将永远和北非英勇的战役联系在一
起。”戈林在电报中表示了“默哀”：［1079］

我们都希望您的丈夫能继续活在德国人民之中，但是他却因伤英勇地与世长辞了，这深深使我

伤心。

希特勒下令举行国葬。德国陆军高级将领冯·伦斯德在举行国葬仪式时
致悼词。他站在裹着卐字旗的隆美尔尸体面前说，“他的心是属于元首的”。
*

斯派达尔说：“在那些在场的人看来，这个老军人［指伦斯德］似乎精
神颓丧，心情惶惑⋯⋯在这里，命运给了他担当马克·安东尼这一角色的独
特机会。他一直保持着他这种道义上的无动于中的态度。”*  ①

德国陆军骄矜自负的军官团所受到的耻辱是很大的。它的 3个卓越的元
帅——维茨勒本、克鲁格和隆美尔——牵连在试图推翻希特勒的阴谋里，1
个被绞死，另外 2个被逼自杀。它不得不眼看着它的数十名高级将领被押进
秘密警察的监牢，在人民法庭上通过公审丑剧被合法地谋杀。军官团虽然有
着自豪的传统，但在这史无前例的形势下，并不能团结一致。它力图要保持
它的“荣誉”，但其方法，至少在一个外国观察家看来，只能使它丢脸和堕
落。在那个奥地利下士出身的人的淫威下，惊慌失措的军官团领袖们只好摇
尾乞怜，卑躬屈膝。［1080］

因此，当冯·伦斯德元帅站在隆美尔尸体前面致悼词的时候精神颓丧、
心情惶惑，就毫不足怪了。他同其他的将领一样，已经够低三下四了，但是
希特勒现在还要逼着他们受尽一切屈辱。伦斯德亲自接受了所谓军事“荣誉
法庭”执行法官的任务，希特勒设立这个法庭的目的是要把所有参预 7月 20
日案件的军官嫌疑犯全部从陆军中开革出去，这样他们就不能受军事法庭的
审问，而是作为平民不光彩地移交给草草审判的人民法庭。这个“荣誉法庭”
不允许被控告的军官为自己辩护，它只是按秘密警察所提供的“证据”行事。
伦斯德对于这种限制并没有提出过抗议，另一个法官古德里安将军也没有抗
议过。古德里安在炸弹案发生以后被任命为陆军参谋总长，在他的卧区录中，
他曾承认过这是一个“不愉快的任务”，法庭的审问是“凄惨的”，而且提
出了“最困难的良心问题”。这无疑是实情，因为伦斯德、古德里安和其他
法官——都是将军——把数以百计的军官从陆军中开革出去，这样侮辱他们
不算，还要把他们去送死。

古德里安干的勾当还不止于此。他以参谋总长的名义发布过两道堂皇的
命令，向最高统帅保证全体军官对他永远效忠。第一道命令是 7月 23 日发布
的，它谴责谋反分子不过是“很少数的军官，其中有一些是已经退休了的。
这些人丧失了一切勇气。他们由于怯懦和软弱，宁愿走耻辱的道路，而不走
一个高尚军人应该走的唯一的道路——尽职和荣誉的道路”。因此他庄严地
向元首保证“陆军中将军、军官和士兵的团结一致”。

同时那个早已被黜的冯·勃劳希契元帅赶紧发表一个强烈谴责这次政变
的声明，保证继续向元首效忠，对一向瞧不起将军们、连勃劳希契也不放在
眼中的希姆莱被任命为补充军司令表示欢迎。另一位失宠的人，退休了的雷
德尔海军元帅，因为怕自己被人怀疑至少曾同情过这些谋反分子，也急急忙
忙赶到腊斯登堡当面向希特勒表示忠诚。7月 24 日，老式的军礼被强迫废除

                                                
① 斯派达尔著上引书，第 155，172 页。



了，代之以纳粹式的敬礼，以“作为陆军对元首的不可动摇的效忠和陆军与
纳粹党之间最紧密的团结的象征”。

7月 29 日古德里安警告参谋总部的所有军官，从此以后必须带头做效忠
于元首的好纳粹分子。

参谋总部的每一个军官必须是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的军官领袖⋯⋯这不仅要表现在他对政治问题

的模范态度上，而且表现在根据元首的主义对年轻指挥官进行政治教育的积极合作上⋯⋯

上级军官在评定和遴选参谋总部军官的时候，应该首先考虑他们性格和精神的特征，其次才是

才智。一个坏蛋也许永远是非常狡猾的，但在患难时期，他就经不起考验，因为他是坏蛋。［1081］

我希望参谋总部的每一个军官马上表示他自己己接受我的看法，并且当众宣布。凡是办不到这

一点的人，应该申请辞去参谋总部的职务。*

据现在知道的材料，并没有人申请辞职。
一个德国军事历史学家评论道，这样一来，“参谋总部作为一个独立自

主的整体的历史，可以说就此结束了”。①参谋总部这个由优秀军事人才组成
的组织，是由夏恩霍尔斯特和格奈斯瑙所创立并由毛奇发展成为国家支柱
的。它曾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统治德国，控制过魏玛共和国。它甚至逼使
希特勒摧毁冲锋队，杀害其领袖，因为他们反对它。但是，到了1944 年夏天，
它却被贬低到成为一群摇尾乞怜的、吓破了胆的人的可怜的团体。对于希特
勒不会再有任何反抗，连批评也不会再有了。曾经不可一世的陆军，同第三
帝国的所有其他的机构一样，与希特勒同流合污了。陆军的将领们现在已麻
木不仁，十分缺乏当时发动政变时的那几个人所具有的勇气，以至于连提高
嗓子说话（更不必说采取行动）来拦住那个独夫的手都不敢。虽然他们现在
完全认识到，这个独夫正在迅速地把他们和德国人民带到他们可爱的祖国有
史以来最可怕的灾难道路上去。

这些人都是作为基督教徒培养成人的，受过旧道德的熏陶，以爱惜荣誉
自豪，在战场上能视死如归，然而他们精神上和意志上的麻木不仁一至于此，
实在令人惊异。不过，如果读者还记得本书最初几章扼要叙述过的德国历史
的进程的话，这也许并不是难于理解的。这一进程把盲目服从尘世间的统治
者看作是日耳曼民族的最高道德，并且鼓励奴颜婢膝。现在这些将军们认识
到他们对之匍匐在地的人的罪过了。古德里安后来回忆起希特勒在 7 月 20
日事件以后的情况。

在他身上，严厉已变成残酷，虚声恫吓已变成干脆撒谎。他常常毫无顾忌地撒谎，却一口咬定

别人在撒谎。他再也不信任任何人。同他打交道一向是够麻烦的，现在倚直是成了一种痛苦，并且是

越来越加剧的痛苦。他经常失去一切自我克制的能力，使用的语言越来越粗暴。他周围的亲信中，现

在已没有人能起约束的影响了。①

虽然如此，现在只有这个人，这个半疯癫的、在身心方面迅速堕落了的
人，能够把败退中的军队振作起来，并且使这个被打得一塌糊涂的国家打起
精神来，正如他在1941 年大雪纷飞的冬天在莫斯科所做的那样。他运用了那
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在德国任何其他人——陆军、政府和人民中间——都缺
少的意志力量，几乎是匹马单枪地把这个痛苦的战争拖延了差不多一年之
久。

1944 年 7 月 20 日叛变的失败，不仅是由于陆军中和文职人［1082］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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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最能干的一些人的难以理解的愚蠢，弗洛姆和克鲁格性格上的致命弱
点，这些叛变者在每一关头碰到的坏运气。它的失败还由于所有使这个伟大
的国家得以继续维持的人：将军们和文官们，穿军服和穿便服的德国人民群
众，没有进行革命的准备。事实上，尽管他们受尽苦难，有被击败和为外国
占领的悲惨前景，但他们并不想革命。他们仍然接受并且支持国家社会主义，
虽然它给德国和欧洲带来了堕落。他们仍然把希特勒看作是国家的救星。

［古德里安后来写道］当时，无可驳辩的事实似乎是，大多数德国人民仍然相信阿道夫·希特

勒，如果希特勒死了，他们会认为谋杀者杀害的是唯一能够使战争胜利结束的人。①

勃鲁门特里特将军虽然没有参加叛变计划，但是如果他的上司克鲁格能
够坚强些，他一定也会支持叛变的。他在战争结束之后还发现，至少“在平
民中有一半人在听到德国的将军们参加了推翻希特勒的计划时大吃一惊，因
此他们痛恨这些将军们。在陆军中间也表现同样的情绪”。②

希特勒用一种无法解释的催眠术——至少在我这个非德国人看来是如此
——始终得到这一伟大民族对他的忠诚和信任。不可避免地，德国人民像一
群不会说话的牲畜一样，但是怀着一种使他们不同于牲畜的虔诚的信念，甚
至热情，盲目地跟着他跳下悬崖，投向国家的灭亡。

                                                
① 同上，第 276 页。
②  利德尔·哈特：《德国将领谈话录》，第 222—23 页。



第六编  第三帝国的覆亡

［1084］

第三十章   德国的征服
［1085］

战争打到了德国本土。
希特勒还没有来得及从 7月 20 日炸弹案的震动中恢复过来，便又面临着

法国和比利时的丢失及东战场的巨大攻势。敌军以压倒优势兵力从四面八方
向帝国进逼。

从 1944 年 6 月 10 日开始的俄国夏季攻势，节节胜利，到 8月中旬，红
军打到了东普鲁士边境，在波罗的海地区包围了德国 50 个师，深入到芬兰的
维堡，消灭了中央集团军，而且在六个星期内在这条战线上推进了 400 英里，
到达维斯杜拉河与华沙隔河相望。同时，在南线从 8月 20 日开始发动新攻势，
月底就占领了罗马尼亚和供给德军天然汽油唯一重要来源的普洛那什特油
田。8月 26 日，保加利亚正式退出战争，德军开始从该国仓皇撤退。9月间，
芬兰也退出战争，并向拒绝撤离其领土的德军开火。

在西线，法国迅速解放了。在新近成立的美国第三军团司令巴顿将军身
上，美国人找到了一位坦克将军，与在非洲的隆美尔一样骁勇善战。7月 30
日他攻克了阿夫朗舍之后，即让布里塔尼自生自灭，而开始向在诺曼第一线
的德军进行大包抄，向东南推进到卢瓦尔河畔的奥尔良，然后转师向东推进
到巴黎南面的塞纳河。8月 23 日盟军抵达巴黎东南方和西北方的塞纳河，两
天以后，雅克·勒克莱克将军所率的法国第二装甲师和美国第四步兵师就攻
进了巴黎。被德国占领了 4 年之久有法兰西荣誉之称的这一伟大城市解放
了。人们发现法国抵抗运动部队已经基本上控制了巴黎，还发现塞纳河上的
桥梁——其中有许多都是艺术品——均未遭受破坏。*［1086］在法国的德军
残余部队现在正在全线撤退之中。在北非战胜隆美尔的蒙哥马利，于 9 月 1
日晋升为元帅，率领加拿大第一军团和英国第二军团在 4天内挺进 200 英里，
从塞纳河下游通过有历史意义的 1914—1918 年和 1940 年的战场进入比利
时。9 月 3 日攻陷布鲁塞尔，次日又攻克安特卫普。盟军进展神速，德军甚
至来不及破坏安特卫普的港口设备。这对盟军说来是一件大喜事，因为该港
障碍一旦扫清之后，即可成为英美军队的一个主要供应基地。

在英加军队的南面，古特尼·H·霍季斯将军率领的美国第一军团以同样
速度攻入比利时的东南方，到达 1940 年 5 月德军致命的突破从那里开始的缨
斯河，攻占纳缪尔和列日的堡垒，使得德军没有时间进行防守。在第一军的
南面，巴顿的第三军团攻占了凡尔登，包围梅茨，进抵摩泽尔河，并在贝耳
福尔山峡与法美第七军团会师；该军团在亚历山大·派契将军指挥下于 8月
15 日在法国南部海岸一带登陆，迅速挺进到罗尼河流域。

到 8月底，西线德军已损失 50 万人，其中半数是被俘的；并且损失了几
乎全部的坦克、重炮和载重汽车。已经没有什么东西能用来保卫祖国了。曾
经大肆吹嘘过的齐格菲防线实际上已无人防守，也没有武器防守。西线绝大
多数德军将领都认为大势已去。斯派达尔说：“地面部队已经不再存在了，



更不要说空军。”①于 9月 4日重新被任命为西线总司令的伦斯德在战后对盟
军提审人员说：“就我个人来说，战争在 9月间就结束了。”②

但对阿道夫·希特勒来说，却不是如此。8月 31 日，他在大本营对一些
将军们训话，试图给他们灌输铁的意志并鼓舞士气。

我们在必要时将在莱因河上作战。这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战斗下去，正

如腓德烈大王所说，要一直打到那些该死的敌人之中有一个精疲力竭不能再战为止。我们要作战到底，

一直打到赢得在今后 50—100 年内能够保障德国民族生命安全的一个和平局面为止，这个和平局面，

首先不能像 1918 年那样再一次地沾污我们的荣誉⋯⋯我活着就是为了领导这一战斗，因为我知道，如

果在这一战斗的背后没有铁的意志，这场战斗是不能胜利的。

希特勒在严厉批评陆军参谋总部缺乏铁的意志之后，对他的［1087］将
军们透露了他坚信前途有望的一些理由。

盟军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紧张的时候，他们决裂的日子就要到来了。历史上所有的联盟迟早都

是要垮台的。不管怎样艰难，唯一的办法是等待恰当的时机。③

戈培尔受命组织“总动员”的工作。新被任命为补充军司令的希姆莱，
动手建立 25 个人民步兵师以防守西线。在纳粹德国，关于“总体战”的计划
和言论尽管很多，但是国家的资源却远远没有全部利用起来。由于希特勒的
坚持，在整个战争时期日用品的生产仍然维持着庞大的数字，这显然是为了
保持民心和士气。而且他仍然迟迟未实行战前制定的动员妇女进工厂工作的
计划。1943 年 3 月，当斯佩尔打算要妇女进工厂时，他说：“牺牲我们最珍
贵的理想，这个代价太高了！”④纳粹思想认为德国妇女应该呆在家里，而不
是在工厂里，因而她们就一直呆在家里。在战争的头四年，当英国有 225 万
妇女从事战时生产的时候，德国只有 18.2 万妇女干着同样的工作。德国在和
平时期有 150 万人当家庭佣工，战时还始终保持这一数字。⑤

现在敌人已经打到大门口，纳粹首脑们慌起来了。
15 岁到 18 岁的孩子和 50 岁到 60 岁的男子都应召入伍。在大学、中学、

机关和工厂里到处搜寻入伍者。
1944 年9 月到10 月有50万人参加了陆军，但是没有规定要妇女进机关、

工厂去替代这些入伍者。军备和战时生产部部长艾伯特·斯佩尔向希特勒抗
议说，技术工人的应征入伍严重影响到军火生产。

自从拿破仑时代以来，德国士兵就从来没有需要去保卫祖国的神圣领
土。那时以后的普鲁士的和德国的战争都是在别国领土上进行的，受到破坏
的也是别国的领土。现在军队已陷入困境，因此对他们进行了大张旗鼓的激
励士气的工作。

西线战场的士兵们！

⋯⋯我希望你们保卫德国的神圣领土⋯⋯坚持到底！⋯⋯

元首万岁！

陆军元帅

冯·伦斯德

                                                
① 斯派达尔著上引书，第 147 页。
② 英国陆军部提审记录，许尔曼援引，见所著上引书，第 206 页。
③ 元首会议，1944 年 8 月 31 日。菲立克斯·吉尔伯特著上引书，第 106 页。
④ 元首会议，1943 年 3 月 13 日。
⑤ 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处：《经济报告》，附录，表 15。



集团军的士兵们！

［1088］

⋯⋯只要我们一息尚存，决不放弃德国一寸土地⋯⋯任何人不战而退，都是民族的叛徒⋯⋯

士兵们！我们的家乡，我们的妻室儿女的生命系此一战！

我们的元首和我们的亲人对他们的士兵是有信心的！⋯⋯

我们的德国和亲爱的元首万岁！

陆军元帅

莫德尔

虽然如此，可是由于大势已去，逃兵的数目一天比一天多。希姆莱为了
防止逃亡，采取了严厉措施，9月 10 日他下了一道命令。

某些不可靠的分子似乎相信，只要他们向敌人投降，战争对他们来说就结束了⋯⋯

每一个逃兵⋯⋯都将受到应得的惩罚。而且他的可耻的行为会给他的家属带来极其严重的后

果⋯⋯他们统统要被枪毙。

第十八步兵师的霍夫曼一舒恩福恩上校对部下说：
我们队伍里的叛徒逃到敌人那边去了⋯⋯这些杂种泄露了重要军事秘密⋯⋯骗人的犹太造谣者

用小册子来哄骗你们，想要把你们都变成杂种！让这些犹太人放毒吧！⋯⋯至于那些忘掉荣誉的可耻

叛徒，他们的家庭必须为他们的叛国行为抵罪。⑥

9 月间，发生了一件使德国将军大惑不解的、他们称之为“奇迹”的事
情。在斯派达尔看来，这是“1914 年法国的‘马恩河奇迹’在德国的变相重
演。盟军的猛烈进攻突然沉寂下来”。

盟军的司令官，上自艾森豪威尔将军开始，一直到今天还在争论为什么
当时进攻会沉寂下来；而对德国的将领们来说，这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到 9
月的第二周，美军已经进到亚琛前面和摩泽尔河上的德国边境。德国已暴露
在盟军面前。蒙哥马利在 9月初已经催促艾森豪威尔把他的全部供应和储备
物资交给英加军队、美国的第九军团和第一军团，以便在他的指挥下在北方
发起猛烈攻势，急速插进鲁尔区，夺取德国的主要兵工厂，打开通往柏林的
道路并结束战争。艾森豪威尔拒绝了这一建议。*他要求在一条“宽阔的战线
上”向莱因河推进。［1089］

但是他的军队进展太快，供应不上。每一吨汽油和军火必须要从诺曼第
海滩上运进来，或者从瑟堡的唯一的港口运进来，再由汽车运三四百英里才
能到达前线。9 月的第二周，艾森豪威尔的军队便因缺乏供应停足不前。同
时又碰到出乎意料的德军的抵抗。伦斯德在两处重要据点集中了他能调动的
兵力，因此在 9 月中旬能够至少暂时阻止了巴顿第三军团在摩泽尔河的前
进，霍季斯第一军团在亚琛前面的前进。

在蒙哥马利催促下，艾森豪威尔同意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夺取阿纳姆附
近下莱因河畔的桥头堡，从而取得从北面包抄齐格菲防线的阵地。这一计划
和原来蒙哥马利挺进鲁尔区直捣柏林的意图相差很远，但它也可以提供一个
战略基地，以备日后之用。这一进攻是 9月 17 日开始的，第一步行动是把从
英国基地起飞的两个美国空降师和一个英国空降师大批空投下来。但是由于
气候不佳，由于空降部队恰恰降落在他们事先没弄清楚的两个党卫队装甲师
之间，再加上没有充足的陆军从南面接应，进攻因此失败了。经过 10 天猛烈
的战斗之后，盟军撤出阿纳姆。降落在这一城市附近的英国第一空降师约

                                                
⑥ 引自美国第一军团情报处的报告，许尔曼援引，见所著上引书，第 215—19 页。



9000 人，只剩下 2163 人。在艾森豪威尔看来，这次挫折“充分证明更加艰
苦的战斗还在后面”。⑦

可是他仍然没有料到，在那年冬天圣诞节到来之前，德军力量已经充分
恢复，可以在西线发动一次令人猛吃一惊的袭击了。

希特勒垂死的孤注一掷

1944 年 12 月 12 日的晚上，一群西线战场上的德国高级指挥官被召到伦
斯德的总部去，他们被搜取了腰间佩带的武器和手里的公事包，然后被装进
一个大汽车里，在没有亮光的乡野雪地里开了半个钟头，目的是弄得他们晕
头转向，最后停在一个很深的地下室通道前，原来这是希特勒在法兰克福附
近泽根堡的大本营。在那儿这些人第一次知道了少数最高参谋官和指挥官一
个月前就已经知道的事：元首准备在 4天内在西线发动一次强大的反攻。

自从 9月中旬艾森豪威尔的军队在莱因河以西德军前线受阻以来，希特
勒的脑子里就盘算着反攻的念头。虽然美军第九、第一和第三军团在 10 月间
就曾试图再度发起攻势，如艾森豪威尔所说，要“猛扑”莱因河，但是遇到
阻碍，进展缓慢。

10 月 24 日在一场苦战之后，一度是查理曼大帝的帝国古都亚琛向盟军
投降了，［1090］这是盟军占领的第一个德国城市，但是美军还是不能突破，
攻到莱因河的防线。不过，在整个战线上，美军以及在北方的英军和加拿大
军正以消耗战拖住越打越弱的德军。希特勒意识到继续这样保持守势只不过
是拖延末日的到来。他那发热的脑子里涌现出一个大胆设想的计划：夺回主
动权，发动攻势，切断美军第三和第一军团，深入安特卫普，夺取艾森豪威
尔的主要供应基地，压迫英加军队沿比利时和荷兰边境撤退。他认为这一攻
势不但会使英美联军遭受惨败，从而使德国西部边疆不再感受威胁，而且使
他能转过来对付俄国军队。俄国军队虽然在巴尔干半岛方面仍在前进，但从
10 月以来已在波兰和东普鲁士的维斯杜拉河上受阻了。这一攻势还会很快地
打通阿登森林，1940 年德军的大突破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而且德国情报人员
知道这里只有 4个很弱的美军步兵师防守着。

这是一个大胆的计划。希特勒认为这个计划一定会使盟军措手不及，在
他们有机会整顿以前击溃他们。*但是有一个弱点。德军不但比 1940 年时削
弱了，尤其是空军力量，而且它碰到的对手是一个资源雄厚得多、装备好得
多的敌人。德国将军们赶紧提醒元首注意这种情况。

伦斯德后来说：“当我在 11 月初得悉这一计划的时候，我大吃一惊。希
特勒根本没有和我商量过⋯⋯很显然，要执行这样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现
有的兵力实在太少了。”伦斯德和莫德尔知道同希特勒争论是毫无用处的，
他们决定提出一个替代的计划，他们希望这个计划一方面能满足希特勒坚持
发动进攻的愿望，一方面能把进攻局限于除去美军在亚琛的突出地带。⑧然
而，这位德军西线总司令对于改变元首意图是不抱什么希望的，他甚至不愿
参加 12 月 2 日在柏林举行的军事会议，而派他的参谋长勃鲁门特里特去。但
是参加会议的勃鲁门特里特、莫德尔陆军元帅、哈索·冯·曼特菲尔将军和

                                                
⑦ 艾森豪威尔：《欧洲十字军》，第 312 页。
⑧  伦斯德致利德尔·哈特的信件，见《德国将领谈话录》，第 229 页。



党卫队赛普·狄特里希将军（后两人将指挥两支担任突破任务的装甲大军）
都不能改变希特勒的决定。深秋［1091］以来希特勒就为他的最后的孤注一
掷到处搜罗残兵余卒。

11 月间，他居然拼凑了近 1500 辆新的或改装的坦克和重炮，12 月又再
拼凑了 1000 辆。他还征调了 28 个师，包括 9个装甲师，供突破阿登森林之
用；此外还有 6个师，准备在主要攻势发动之后进攻阿尔萨斯之用。戈林还
答应凑 3000 架战斗机。

这是一支相当可观的力量，虽然远比不上 1940 年伦斯德在同一战场上所
使用的兵力。但是要拼凑这样一支兵力，意味着取消对东线德军的增援，东
线的德军司令官们认为这种增援是击退俄国准备在 1月发动的冬季攻势所必
不可少的。当负责东线战场的参谋总长古德里安表示异议时，希特勒痛斥了
他一顿。

用不着你来教训我！我已经在战场上指挥了 5年德国陆军，在这一时期中我所获得的实际经验，

参谋总部无论谁想比也比不了。我曾研究过克劳塞维兹和毛奇，而且把所有施利芬的文件都念过。我

比你清楚得多！

当古德里安抗议说，俄国准备以压倒优势的兵力进攻并且列举了苏军兵
力的数字后，希特勒大声说道：“这是自成吉思汗以来最大的虚张声势！这
些胡话是谁说起来的？”⑨

12 月 12 日晚上，被搜去公事包和武器的将军们聚集在泽根堡元首大本
营，他们发现这位纳粹统帅，正如曼特菲尔后来回忆时所说：“背已驼了，
面色苍白，有些浮肿。他弯着腰坐在椅子上，两手发颤，尽力隐藏那只随时
要发抖的左臂。他是个病人⋯⋯走路时一条腿拖在后面。”⑩

然而希特勒的精神却仍然同从前一样高涨。将军们原以为最高统帅会给
他们讲一讲反攻的全面军事形势，而他却给他们谈了一通政治和历史的大道
理。

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像我们敌人那样的联盟，成份那样复杂，而各自的目的又那样分歧⋯⋯一方

面是极端的资本主义国家；另一方面是极端的马克思主义国家。一方面是垂死的帝国，英国；另一方

面是一心想取而代之的原来殖民地美国⋯⋯

联盟中的每一个伙伴在参加时都抱有各自的政治野心⋯⋯美国企图继承英国的衣钵；俄国想要

取得巴尔干⋯⋯英国打算保住它在⋯⋯地中海的地盘⋯⋯眼前这些国家就在争吵不休。谁能够像蜘蛛

那样坐在网中央，注意形势的发展，他就可以观察到这些国家间越来越加深的矛盾。［1092］

如果我们发动几次攻击，这个靠人为力量撑住的共同战线随时随地可能霹雳一声突然垮台⋯⋯

只要我们德国能保持不松劲⋯⋯

要紧的是打破敌人认为胜利在握的信念⋯⋯战争最后要看哪一方认输。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让

敌人知道，不管他们怎样，他们决不能叫我们投降。决不能！决不能！①

将军们散会时，这个动员演说还在他们的耳朵里嗡嗡地响着。
他们谁也不相信——至少他们后来这样说——阿登攻势会成功，但是他

们仍然决心尽最大的能力去执行命令。
他们这样做了。
12 月 15 日夜间，德军在亚琛以南的蒙却奥和特里尔西北的埃赫特纳赫

                                                
⑨ 古德里安著上引书，第 305—6页，第 310 页。
⑩ 根据曼特菲尔，见法赖丁和理查逊编辑的上引书中，第 266 页。
① 元首会议，1944 年 12 月 12 日。



之间的 70 英里的战线上进入他们的进攻阵地。这天晚上很黑，下着霜，浓雾
笼罩着阿登森林附近崎岖的大雪覆盖着的群山。根据天气预报，会连着几天
有这样的气候，估计盟军的飞机在这期间不能起飞，德国的供应线可以免遭
诺曼第那样的浩劫。连着 5天天气都帮了希特勒的忙，这个完全出乎盟军总
司令部意料的德军行动，在 12 月 16 日早晨获得初步进展以后，接连几次突
破盟军阵地。

12 月 17 日夜间，一支德军装甲部队到达斯塔佛洛，它距美军第一军团
总部驻扎地斯巴只有 8英里，美军仓皇撤退。更重要的是，它距一个存有300
万加仑汽油的巨大美国供应站只有 1英里。假如这个供应站被德国装甲部队
占领，它就会进展得更远更快，因为德军非常缺乏汽油。由于汽油供应不上，
它的装甲部队不断放慢进展速度。斯科尔兹内的所谓第一五○装甲旅，穿着
美式军服，驾驶着缴获的美军坦克、大汽车和吉普车推进得最远。约有 40
辆吉普车穿过被击溃的前线，其中有几辆一直进抵缪斯河。*［1093］

但是在美军第一军团 4个战斗力不强的师在阿登森林被击溃以后，其他
零星部队坚强的临时抵抗却使德国的进展缓慢下来。同时，它们在蒙却奥和
巴斯托尼德耳突破处南北两翼坚守阵地，使德军只能通过狭长的突出地带前
进。美军在巴斯托尼的这一场抵抗决定了德军的命运。

巴斯托尼这个公路交叉点，是防守阿登森林和其后面的缪斯河的关键。
如果防守坚固，不但能够阻止曼特菲尔率领的第五装甲军沿主要公路向缪斯
河上的迪囊进攻，而且能够牵制准备进一步推进的大批德军。12 月 18 日早
晨，曼特菲尔的装甲部队的前哨离巴斯托尼只有 15 英里，而城内只有一些准
备撤退的美军一个军的参谋人员。在 17 日晚上在莱姆斯休整的第一○一空降
师奉命以最大速度赶到 100 英里以外的巴斯托尼。大汽车开着灯跑了整整一
夜，在 24 小时内赶到该城，比德军到得稍早一点。这是一次有决定性的行军
比赛，德国人输了。德军虽然包围了巴斯托尼，但要把部队绕过它，继续向
缪斯河推进，是有困难的，他们不得不把强大部队留下来牵制这个公路交叉
点，试图把它拿下来。

12 月 22 日，德国第四十七装甲军司令海因里希·冯·卢特维茨将军写
信给美军第一○一空降师师长 A·C·麦克奥利夫将军，要求巴斯托尼守军投
降。他收到一封后来传得很广的只有一个字的回信：“呸！”

圣诞节的前一天是希特勒在阿登森林赌博的决定性的转折点。德国第二
装甲师的一个侦察营在前一天到达缪斯河上迪囊以东 3英里的高地，等候开
坦克的汽油和援军以便沿斜坡直冲缪斯河。汽油和援军都没有到来。美国第
二装甲师突然从北面打来。巴顿的第三军团的几个师已经从南面攻上来，其
主要目的是解巴斯托尼之危。曼特菲尔后来写道：“在 24 日的晚上，已经看
得很清楚，我们的行动已成强弩之末。我们现在知道我们的目标是绝对达不
到了。”德国狭长的突出阵地两翼所受的压力实在太大了。圣诞节的前两天
天气转晴，英美空军大显身手，大肆轰炸德国供应线和驶上狭窄崎岖的山间
公路的军队和坦克。德军向巴斯托尼作最后一次尝试。德军在圣诞节整天—
—从早上 3点钟开始——发动了一系列的攻击，但是麦克奥利夫的守军屹立
不动。第二天，巴顿第三军团的装甲部队从南面突破，为守军解危。对德军
说来，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从狭长走廊地带撤退，以免被切断和消灭了。
［1094］

但是希特勒对于任何撤退的建议都是听不进去的。12 月 28 日晚上，他



召集了一个大规模的军事会议。他不但不听从伦斯德和曼特菲尔的劝告，及
时把德军从突出阵地撤出来，反而命令继续猛攻巴斯托尼，重新向缪斯河推
进。此外，他还坚持马上向南方阿尔萨斯发动进攻，那里的美军战线由于巴
顿派了几个师北上进攻阿登森林而变得薄弱了。将军们声称，他们既没有足
够的兵力向阿登森林继续发动进攻，也没有足够的兵力向阿尔萨斯发动进
攻，对于这些话希特勒充耳不闻。

先生们，这一行我已经干了 11 年了，而且⋯⋯我从来没有听人向我报告过一切事情都已准备得

完全好了的⋯⋯准备永远不会完全。这是很明显的。

他滔滔不绝地说下去。*将军们看得明白，他们的总司令说着说着，早已
看不见现实而置身于云雾之中了。

问题在于⋯⋯德国是否有意志继续生存下去和是否遭到摧毁⋯⋯这场战争失败，德国人民就毁

灭了。

他接下去又花了很多时间谈了罗马帝国的历史，谈了七年战争中普鲁士
的历史。最后他又回到当前的迫切问题。尽管他承认阿登攻势“并没有获得
预期的决定性胜利”，但是他声称这一战役已经带来了“整个形势的转变，
在半月以前没有人相信这种转变是可能的”。

敌人不得不放弃所有的进攻计划⋯⋯他们不得不把已经精疲力竭的部队拖上战场。他们的作战

计划完全被打乱了。他们在国内受到严厉的批评。目前是敌人心理上很不利的时刻。敌人已经不得不

承认在 8月以前决定战局已没有希望，也许到明年年底也不能⋯⋯

末了这句话是承认最后失败吗？希特勒连忙想纠正这种印象。
先生们，我必须补充说⋯⋯你们决不能认为我会（那怕是极为遥远地）预计到战争将要失败⋯⋯

我从来不懂得什么叫“投降”⋯⋯在我看来，今天的形势并不新鲜。我经历过比这糟糕得多的形势。

我提这些只是因为我要你们［1095］了解为什么我要这样狂热地追求我的目标，为什么没有任何东西

能够把我拖垮。虽然焦虑使我苦恼，甚至损害我的健康，但没有东西能够丝毫改变我继续作战直到最

后胜利为止的决心。

至此他呼吁他的将军们拿出“全部精力”来支持这次攻势。
那时候我们将⋯⋯彻底打垮美军⋯⋯那时候我们看吧。我不相信敌人能长期抵抗 45 个德国

师⋯⋯我们仍将掌握命运！

太晚了！德国缺少能把他的话兑现的兵力。
元旦那天，希特勒以 8个师的兵力攻打萨尔地区，并且命令海因里希·希

姆莱率领一个军团从上莱因河的桥头堡发动猛攻。在德国将领们看来，让希
姆莱带兵简直是在开玩笑。这两起攻势都没有获得进展。从 1月 3日起以两
个军共 9个师的兵力向巴斯托尼所发动的总攻，展开了阿登战役中最激烈的
战斗，但也毫无所获。到 1月 5日，德军已放弃夺取这一重镇的希望。他们
面临着被英美军队反攻切断的危险，这一反攻是 1 月 3 日从北面发动的。1
月 8日，莫德尔所率领的军队在巴斯托尼东北的豪法里兹有被包围的危险，
这时他才接到准许撤退的命令。到 1月 16 日为止，恰好是希特勒以他最后的
兵力军火作赌注发动攻势的一个月之后，德军又回到他们开始攻击的战线。

德军死伤和失踪约 12 万人，损失了 600 辆坦克和重炮，1600 架飞机和
6000 辆汽车。美国损失也很惨重：死亡 8000 人，受伤 48000 人，被俘或失
踪 21000 人，还损失了 733 辆坦克和反坦克炮。*但是美军能补充他们的损失，
而德军却办不到。他们已经把［1096］最后的招数都使出来了。这是第二次
世界大战中德军的最后一次大反攻。它的失败不仅使西线的失败成为不可避
免，而且也葬送了东线的德军，因为希特勒将他的最后的后备力量投入阿登



战役，这一行动的不利后果马上就显示出来。
希特勒在圣诞节后第三天向他的西线将领发表的冗长训话中，对俄国战

场仍然十分乐观。虽然巴尔干半岛已经丢失，但德军从 10 月以来仍然坚守着
波兰和东普鲁士的维斯杜拉河的阵地。

［希特勒说］很不幸，由于我们的宝贝同盟军的叛变，我们不得不逐步后撤⋯⋯但尽管如此，

我们大体上还能守住东战场。

但能守多久呢？古德里安在俄军包围布达佩斯之后，曾在圣诞节前夕和
元旦早晨两度向希特勒乞求援兵，以便应付俄军在匈牙利的威胁和应付他预
料苏联将于 1月中旬在波兰发动的攻势，但是毫无结果。

［古德里安说］我曾指出，由于西方盟军的轰炸，鲁尔地区已经陷于瘫痪⋯⋯可是我又指出，

另一方面，上西里西工的工业区仍然能够全部开工，德国军人工业的中心已经移到东方了。如果上西

里西工失守，我们在几星期内就将遭到失败。但是这些话等于白说。我受到驳斥，在最没有基督教气

氛的环境中度过了一个十分惨淡的圣诞节前夜。

但是古德里安在 1月 9日第三次再到希特勒的大本营去。他带着他的东
线谍报处长盖伦将军，盖伦企图用地图和其他图表向元首说明，在俄国即将
于北方发动的攻势下，德国所面临的十分危急的处境。

［古德里安说］希特勒大发雷霆⋯⋯他说这些图表是“完全荒谬”的，并且命令我把制图表的

人关到疯人院去。我当时也发了火说：“如果你要把盖伦将军送迸疯人院，最好让医生证明我也是疯

子吧！”

希特勒硬说，东线战场“从来没有拥有像今天这样强大的后［1097］备
力量”。古德里安反驳道：“东线战场是个空架子，只要突破一点，全线都
会崩溃。”事情果然如此。

1945 年 1 月 12 日，科涅夫率领的集团军从华沙南面维斯杜拉河上流的
巴拉诺夫的桥头堡出击，向西里西亚推进。在其北面，朱可夫率领的集团军
跨过华沙南面和北面的维斯杜拉河，华沙在 1月 17 日失守。再往北，俄国两
个军团，占领了半个东普鲁士，并且挺进到但泽湾。

这是大战以来俄国发动的最大攻势。仅仅在波兰和东普鲁士两地，斯大
林就投入了 180 个师的兵力，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装甲师。它们锐不可当，势
如破竹。

古德里安说：“到 1月 27 日［苏联发动攻势 15 天以后］，俄国的声势
浩大的进攻很快就使我们有全军覆没的危险”①那时东西普鲁士已经被切断。
就在这一天，朱可夫从卢本跨过奥得河，在两星期内前进 220 英里到达德国
本土，离柏林只有 100 英里了。最最严重的是，俄军已经占领了西里西亚的
工业基地。

负责军火生产的斯佩尔在 1月 30 日，希特勒上台的十二周年纪念日，给
希特勒打了一个报告，指出西里西亚失守的影响，“战争已经失败”，报告
开头便这样说，接着他冷静而客观地作了说明。自从盟军大举轰炸鲁尔区以
来，西里西亚的煤矿就为德国提供了 60％的煤。现在铁路、发电厂和工厂所
储存的煤只够用两星期。因此，斯佩尔说，在西里西亚失守以后，德国所能
生产的煤只等于 1944 年生产的 1/4，钢只等于 1944 年的 1/6。②这就预示出

                                                
①  古德里安著上引书，第 315 页。
① 同上，第 334 页。
② 文伯特·斯佩尔致希特勒信件，1945 年 1 月 30 日，见《主要战犯的审讯》，第 41 卷。



1945 年是灾难的一年。
古德里安后来叙述说，元首晃眼看了一下报告，念了第一句之后便叫人

把它收在保险柜里。他拒绝单独接见斯佩尔，他向古德里安说：
“⋯⋯我拒绝再单独地接见任何人⋯⋯［他］总是说些使人不愉快的话。我受不了！”③

1 月 27 日下午，在朱可夫的部队渡过奥得河，离柏林只有 100 英里的时
候，希特勒大本营发生了饶有趣味的事。这时大本营已迁至柏林总理府，此
后，一直到最后，大本营都没有再移动。

25 日那天急得团团转的古德里安去见里宾特洛甫，要他设法同西方马上
接洽停战，以便使剩下来的德国军队能集中起来对付东线俄军。这位外交部
长马上到元首跟前告密，于是那天晚上希特勒把［1098］古德里安大骂了一
顿，并且指控他犯了“叛国罪”。

但是在两个晚上以后，东线的灾难性的打击使得希特勒、戈林和约德尔
反而认为没有必要向西方要求停战了。他们深信西方盟军由于害怕布尔什维
克的胜利所带来的后果会自动找上门来。1月 27 日元首会议记录的片断还保
存了这场戏的一部分。

希特勒：你们认为英国人对俄国的这一切进展会感到高兴吗？

戈林：他们当然不希望我们会挡住他们，而让俄国人占领整个德国⋯⋯他们当初并不希望⋯⋯

我们会像疯子一样地抵挡他们，而让俄国人节节进逼，现在差不多占领了整个德国⋯⋯

约德尔：他们一向对俄国人怀有戒心。

戈林：如果这种情势发展下去，几天之内我们就会［从英国人那里］收到电报。①

第三帝国的首脑们就这样把他们的最后希望系在一根游丝上。这些人曾
经缔结了对付西方的纳粹一苏联条约，但是到最后他们还是不能理解为什么
英国人和美国人不跟他们一道去击退俄国的进犯。

德国军队的崩溃

1945 年的春天，第三帝国的末日很快地来到了。
垂死前的痛苦是在 3月里开始的。到了 2月，由于鲁尔区大部分已经成

为一片废墟，上西里西亚又沦于敌手，煤的产量降到 1944 年的 1/5；而且由
于英美轰炸使得铁路和航运瘫痪，这些煤很少能运出去。元首会议上的主要
议题是缺煤问题。邓尼茨抱怨说，因为没有燃料，他的舰只有很多无法开动；
斯佩尔耐心地解释说，由于同样原因，发电厂和军火工厂也陷于停顿状态。
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油田的丧失，加上德国人造汽油工厂遭到轰炸，使得汽油
非常缺乏，以致迫切需要投入战斗的战斗机大部分不能起飞，被盟军的空军
炸毁在飞机场上。由于坦克缺乏汽油，很多装甲师不能出动。

对“神奇武器”的指望最后也放弃了。不仅是人民大众和士兵，甚至于
像古德里安这样讲实际的将军们，都曾一度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这种武器
上。当艾森豪威尔的军队重新占领法国和比［1099］利时的海岸时，用以袭
击英国的 V-1 飞弹和 V-2 火箭发射场，除了在荷兰还保留了几处以外，其余
差不多全部丧失了。当英美军队进抵德国边境以后，德国向安特卫普和其他

                                                
③ 古德里安著上引书，第 336 页。
① 元首会议，1945 年 1 月 27 日。这个文件收录在菲立克斯。吉尔伯特所著上引书中，第 111—32 页。我

对原文的次序略作了更动。



军事目标发射了约有 8000 枚这种飞弹，但造成的损失微不足道。
希特勒和戈林曾经想要依靠新的喷气机把盟军的空军赶跑。如果缺乏这

种飞机的英美飞行员未能成功地采取对策的话，希特勒的想法是可能实现
的，因为德国人已经制造了 1000 多架这种飞机。盟军的老式战斗机是无法同
德国喷气机在空中较量的，但是这种喷气机极少能够起飞。制造供喷气机使
用的特殊汽油的炼油厂已经被炸毁了，为了使喷气机能够起飞而建造的加长
跑道很容易被盟军驾驶员发现，把停在机场上的喷气机炸毁。

海军元帅邓尼茨曾经向元首保证，新的用电力发动的潜水艇能在海上创
造奇迹，再度给北大西洋上的英美生命线以灾难性的打击。但是到 1945 年 2
月中旬为止，新制造的 126 艘这种潜水艇，只有两艘下了水。

至于那使伦敦和华盛顿十分焦虑过的德国原子弹计划，也没有什么进
展，这是因为希特勒对它没有兴趣，同时希姆荣又逮捕了许多原子科学家，
怀疑他们对党国不忠，或者是把原子科学家派去从事他认为是更重要的一些
无聊的“科学”试验。1944 年底英美两国政府大大松了一口气，他们已探悉
到德国人在这一次战争中不可能有原子弹。*现在已有 85 个师兵力的艾森豪
威尔的军队，于 2月 8日开始向莱因河进逼。他们预计德国军队只能采取拖
延战术，而且为了保持实力，会退到江面辽阔、水流甚急的极难强渡的莱因
河对岸去。伦斯德就曾提出过这样的主张。但是在这里，也像在其他的地方
一样，希特勒在这些吃败仗的日子里总不愿听撤退的话。他对伦斯德说，这
不过意味着“把灾难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而已”。因此，德军在希
特勒的坚持下守住了阵脚，但是并没有能守多久。到 2月底，英美军队在杜
塞尔道夫以北好几处地方进。抵莱因河。两个星期以后，他们已经牢牢控制
了摩泽河以北的莱因河左岸。德军死伤和被俘的又有 35 万人，其中被俘的占
29.3 万人，大部分武器和装备均已损失。

希特勒又大发雷霆。3月 10 日，他最后一次再把伦斯德革职，换上来的
是在意大利长期苦战坚守的凯塞林元帅。2 月间，元首在［1100］大怒之下
已经打算宣布废除日内瓦公约。他在 19 日的会议上说：“让敌人知道我们决
心用我们手头所有的一切手段为我们的生存而战。”既不上火线却又嗜血成
性的戈培尔博士怂恿希特勒采取这一步骤，他建议将所有被俘的飞行员一律
立即枪毙，作为盟军猛烈轰炸德国城市的报复。当有些在场的将领从法律的
角度提出反对意见时，希特勒愤怒地反驳道：

见他的鬼！⋯⋯如果我毫不含糊地表明：我不体恤俘虏，不管报复不报复，我根本不考虑敌军

战俘的权利，那么，不少［德国］人在他们开小差以前就会好好想一想。①

这是希特勒的追随者第一次看到，在他的世界征服者的使命失败以后，
他决心像沃丹在瓦哈拉那样，要投入一场血腥的大屠杀中，不仅要使敌人而
且也要使德国人民同归于尽。在讨论结束时他要邓尼茨海军元帅“考虑这一
步骤的利弊，并火速汇报”。

第二天邓尼茨带来了他的报告，这个报告典型地显示了邓尼茨的为人。
这件事如果实行，弊多利少⋯⋯总而言之，最好还是维持一下外表，同时把我们认为必要的措

施实行起来，但不必事先就宣布。②

                                                
① 元首会议，无日期，也许是 1945 年 2 月 19 日，因为邓尼茨海军上将在他那天的记载中提到过这次讨论。

见《海军事务元首会议记录》，1945 年，第 49 页。吉尔伯特在所著上引书中援
② 引了希特勒的话，见该书第 179 页。《海军事务元乎会议记录》，1945 年， 第 50—51 页。



希特勒勉强同意了这个报告。正如前面已经提到过的，*虽然 被俘飞行
人员和其他战俘（俄国人除外）没有普遍遭到屠杀，但有好些被杀害了，而
且老百姓也被教唆用私刑打死用降落伞着陆的盟军飞行人员。有一个被俘的
法国将军名叫梅斯尼，是按照希特勒的命令蓄意加以谋杀的。盟军战俘被迫
长途行军，在途中没吃没喝，同时又遭到盟军在空中的扫射，很多战俘断送
了性命。德国的意图是想把这些战俘运到内地去，以免被进攻的盟军所解放。

希特勒要德国士兵“在开小差以前好好想一想”的问题不是没有根据的。
在西线开小差的人，至少是在英美军队进攻前面尽快投降的人，正在急剧地
增加。2月 12 日凯特尔以“元首的名义”下了一道命令说，任何士兵“骗取
假条或用伪造证件旅行⋯⋯将被处死刑”。3月 5 日西线 H 集团军总司令勃
拉斯科维兹将军［1101］下令：

一切散兵游勇⋯⋯以及自称掉队而在寻找其队伍者，就地审讯枪决。

4 月 12 日，希姆莱更进了一步，他下命令说，对任何放弃市镇和重要交
通中心的指挥官“均可处以死刑”。守卫莱因河桥头的一些不幸的指挥官已
经成了这道命令的牺牲者。

3 月 7 日午后，美军第九装甲师到达雷马根附近的高地，距莱因河上游
可布林斯 25 英里。使美国坦克部队惊异的是，他们看到在莱因河上的鲁登道
夫铁路桥仍未遭受破坏。他们马上从斜坡冲到河边。工兵们急忙地切断他们
所能找到的一切爆炸物的引线。一个步兵排冲过大桥，当他们到达东岸时接
连发生两起爆炸。大桥震动了一下，但仍屹立着。守在岸边的缺乏战斗力的
德军很快就被击退了。坦克冲过桥去，傍晚在莱因河东岸建立了坚强的桥头
堡阵地。德国西部最后一个天堑就这样越过了。*

几天以后，3月 22 日晚上，巴顿的第三军团在美国第七军团和法国第五
军团的配合下，打了一个漂亮仗，拿下萨尔一巴拉丁那特三角地带以后，又
在美因兹以南的奥本海姆渡过莱因河。3月 25 日，英美军队已经完全控制了
莱因河西岸，并在两处地方渡河建立了坚强的桥头堡阵地。在 6周之内希特
勒在西线的兵力损失 1/3，并且损失了差不多可以装备 50 万人的武器。

3月 24 日早晨两点半钟，希特勒在他的柏林大本营召集军事会议研究对
策。

希特勒：我认为奥本海姆的第二个桥头堡是最大的危险。

赫维尔[外交部代表]：那儿的莱因河河面并不宽。

希特勒：足有 250 米。在这样险要的河上，只要有一个人睡着了就会带来可怕的不幸事件。

最高统帅想要知道是否“能派一个旅或相当的兵力到那里去”。一位副
官回答说：[1102]

目前派不出到奥本海姆去的部队，在赛纳军营只有 5 门反坦克大炮，它们将在今天或者明天准

备好，要在几天以后才能投入战斗。①

几天以后！就在他们开会的时候，巴顿已经在奥本海姆建立了一个 7英
里宽、6 英里深的桥头堡阵地，而且他的坦克正向东面的法兰克福推进中。
当年一度强大的德国军队曾以其不可一世的装甲军在欧洲横冲直撞，而在目
前这种危机的时刻，最高统帅所考虑的不过是拼凑 5门“要在几天之后才能
投入战斗”的破烂的反坦克大炮，去抵挡敌人强大的装甲部队的进攻，由此

                                                
① 元首会议，1945 年 3 月 23 日。这是保存下来的最后一份抄本。吉尔伯特在所著上引书中刊登了全文，

见该书第 141─74 页。



可见其所处困境之一般。*
到了 3月的第三周，美军已渡过莱因河。3月 23 日晚上，蒙哥马利所率

领的英、加、美强大盟军开始强渡下莱因河，分兵向德国北部平原和鲁尔区
推进。这时候希特勒把他的仇恨从进逼的敌人那里转移到曾给他赢得德国历
史上最大胜利的德国人民的身上。现在在这失败的冬天里，他认为人民已经
同他的伟大相比是远远配不上了。

希特勒在 1944 年 8 月对纳粹地方领袖的演讲中说，“如果德国民族在这
次斗争中被击败的话，它想必是太衰弱了：它在历史面前没有能够证明它的
英勇气概，注定只能遭到毁灭”。①

他的身体很快地垮了下来，这也使得他的心理受到有害的影响。指挥作
战的紧张，接二连三吃败仗所带来的震惊，久居地下室缺乏新鲜空气和活动
的有损健康的生活，更加经常的大发脾气，以及他遵照江湖医生莫勒尔的劝
告每天服用的有毒性的药品（这也是同样重要的因素）——这一切使他在
1944 年 7 月 20 日事件以前，健康已经受到损害。7月 20 日那天的爆炸，震
破了他两耳的鼓膜，常常引起他头晕目眩。在炸弹事件以后，他的医生们劝
［1103］他去长期休假，但是他拒绝了。他对凯特尔说：“如果我离开东普
鲁士，它就会沦于敌手。只要我在这里，它就保得住。”

1944 年 9 月，他病倒了，不得不躺在床上。11 月间，他回到柏林时恢复
了健康。但是他再也没有能恢复对自己可怕的脾气的控制力。1945 年前线来
的消息越发不妙，他暴跳如雷的时候就愈来愈多了。他发脾气时总是手脚发
抖，无法控制。古德里安将军曾描写过好几次这种时刻的情况。1 月底，当
俄国人已经打到距离柏林 100 英里的奥得河时，这位参谋总长开始要求把在
波罗的海地区被切断的几个德国师从海上撤出来。这时希特勒向他发作起
来。

他站在我面前晃着拳头，我那好心肠的参谋长托马尔不得不抓住我的衣襟，把我向后拉了一把，

他怕我会被揍一下。

据古德里安说，几天以后，1945 年 2 月 13 日，他们两人又在俄国战场
形势上大吵了两个钟头。

他站在我面前，举起拳头，脸上气得通红，全身发抖。狂怒使他变成了另一个人，完全丧失了

控制自己的能力。在每一次发作之后，他就在地毯边上走来走去，然后猛地在我面前停下来，重新指

着鼻子骂我。他几乎是放开嗓门嘶叫，两只眼睛鼓得要脱出来，额边的青筋也暴了起来。①

就是在这种精神状态和健康情况下，这位德国元首做出了他一生中最后
的重大决定之一。3月 19 日，他下了一道总命令，要把所有德国的军事、工
业、运输和交通设备以及所有的储备统统毁掉，以免它们完整地落入敌人之
手。这些措施要在纳粹地方领袖和“民防委员们”的协助下由军事人员执行。
命令最后说：“一切指示与本命令相抵触者均属无效。”①

这就是说，德国要变成一片荒漠不毛之地。可以使德国人民在战败后维
持生存的任何东西都不能保留下来。

坦率的军备和战时生产部长斯佩尔，从以前和希特勒的谈话中已经预料
到他会发出这样野蛮的指示，因此在 3月 15 日曾写了一个备忘录，坚决反对

                                                
① 艾伯特·斯佩尔在纽伦堡供词，《主要的审讯》，第 16 卷，第 492 页。
① 古德里安著上引书，第 341，343 页。
① 希特勒命令全文，《海军事务元首会议记录》，1945 年，第 90 页。



这种犯罪行为，并重申他认为战争已经失败的意见。3月 18 日晚上，他亲自
将备忘录交与元首。

[斯佩尔说]4 至 8 星期内，德国经济将要最后崩溃，这是可以料定的⋯⋯经济崩溃以后，战争就

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即使在军事上也是如此⋯⋯我们必须尽力保持一个基础，那怕是一种最原始的

状态的基础，使这个[1104]民族能够继续生存下去⋯⋯我们没有权利在战争的现阶段进行一种可以影

响这个民族的生存的破坏行动。如果我们的敌人要摧毁这个曾经无比英勇地作过战的民族，那么，这

个历史的耻辱应完全由他们承担。我们有责任使这个民族有一切的可能在遥远的将来得到复兴⋯⋯②

但是自己的命运已经注定的希特勒，对于他曾经表示过无限热爱的德国
民族的继续生存是毫无兴趣的。他对斯佩尔说：

如果战争失败，这个民族也将灭亡。这种命运是不可避免的。没有必要考虑这个民族维持一个

最原始的生存基础的问题。恰恰相反，最好由我们自己动手把这些基础破坏掉，因为这个民族将被证

明是软弱的民族，而未来只属于强大的东方民族[俄国]。而且，在战争以后留下来的人不过都是劣等

货，因为优秀的人已经战死了。

因此第二天，这位最高统帅公布了他那臭名昭著的“焦土”政策的指示。
元首的秘书马丁·鲍曼在 3月 23 日也发了一道同样野蛮的命令，这位胆小如
鼠的人物现在在希特勒宫庭中的地位超过任何其他纳粹暴吏。斯佩尔在纽伦
堡法庭上叙述道：

鲍曼的命令旨在把德国东部和西部的人口，包括外国工人和战俘在内，移至德国中部。数以百

万计的人必须徒步旅行。对他们的生存，没有准备任何条件，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没有办法准备。

这势必要造成不可想象的饥荒。

假如希待勒和鲍曼的其他命令——他们还发出一系列的补充指示——都
付诸执行的话，数以百万计的尚未在战争中死去的德国人也要送命了。斯佩
尔在纽伦堡法庭上总括各种“焦土”命令说，必须摧毁的有：

所有工厂、所有重要的电力设备、自来水厂、煤气厂、食品店、服装店；所有的桥梁、铁路和

交通设备；所有的河道、船只；所有的机车和货车。

德国人民之所以能够幸免这一次最后的灾难，除了因为盟军的进展神速
使得这次巨大破坏无法执行之外，是由于斯佩尔和一［1105］些军官尽了他
们非凡的努力。他们（终于！）直接违抗希特勒的命令，在国内四处奔走，
保证重要的交通、工厂和商店不被那些死心塌地服从命令的军官和纳粹党棍
们所炸毁。

德国陆军的未日现在来临了。
蒙哥马利元帅所率领的英加军队，在 3月的最后一周渡过下莱因河，向

东北推进，直趋不来梅、汉堡和波罗的海边上的卢伯克。同时，辛普逊将军
率领的美国第九军团和霍季斯将军率领的美国第一军团分别迅速地从北面和
南面绕过鲁尔区。4月 1 日，他们在利普施塔特会师。莫德尔元帅的 B 集团
军，包括第十五和第五十装甲军团，共计 21 个师，被包围在德国最大工业区
的废墟之中。它们撑持了 18 天，在 4月 18 日投降。德军 325000 名官兵被俘，
其中包括 30 名将官，但莫德尔不在其内。他不愿做俘虏，自杀身死。

莫德尔的部队在鲁尔的被围，使得德国西线出现了一个 200 英里宽的大
缺口，美国第九军团和第一军团的部队已无须再牵制鲁尔区，现在正通过缺

                                                
② 根据斯佩尔，见《主要战犯的审讯》，第 16 卷，第 497─98 页。这一部分（包括引用的希特勒和斯佩尔

的话在内）引自斯佩尔 1946 年 6 月 20 日在纽伦堡的证词，载《主要战犯的审讯》，第 16 页；另引自他为

自己辩护而提出的文件中，载第 41 卷。



口直趋德国心脏易北河。通往柏林的道路已经大开，在美国这两个军团和德
国首都之间只有几个零星溃散的德国师。4月 11 日晚，一天内挺进了大约 60
英里的美国第九军团先头部队到达马格德堡附近的易北河，第二天就在河岸
建立了桥头堡。美国人离柏林只有 60 英里了。

艾森豪威尔现在的目的是要在马格德堡与德累斯顿之间的易北河上与俄
国人会师，把德国分裂为二。虽然艾森豪威尔遭到丘吉尔和英国军事首脑们
的严厉抨击，责备他没有抢在俄国人前面到达柏林，因为对他说来这本是轻
而易举的事，可是艾森豪威尔和他的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的参谋们此时却
急于要想同俄国人会合以后马上向东南进攻，以便夺取所谓“民族碉堡”。
据说希特勒正在那里聚集残部，打算在南巴伐利亚和西奥地利之间的几乎无
法越逾的阿尔卑斯山中作最后抵抗。

“民族碉堡”其实只是一个幻影。它只存在于戈培尔博士的宣传中和中
了这种宣传之计的艾森豪威尔总部的小心翼翼的人们的心上。早在 3 月 11
日，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的情报就提醒艾森豪威尔说，纳粹正在策划在山
区修建攻不破的堡垒，而且希特勒将要亲自从伯希特斯加登的巢窟中指挥防
守。情报说，冰天雪地的山崖是“几乎攻不破”的。

［情报又说］在这里，迄今为止领导德国的那些力量，将能依靠天险和最[1106]有效的秘密武

器，继续存在下来，准备东山再起。这里的轰炸不着的工厂将生产军火，粮食和设备将贮藏在巨大的

地下崖洞里，经过特别选拔的年轻人将受游击战的训练，整个地下军队因此能得到装备和指导，以便

从占领军手中解放德国。

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的情报处，看来几乎已经有英美侦探小说作家渗
透进去了。总之，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对这份异想天开的情报是认真对待
的。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将军为“在阿尔卑斯山中进行旷日
持久的战争”的可怕的可能性大伤脑筋。他担心它会使美国人的生命遭受巨
大损失而且使战争无限期拖延下去。*

这是诡计多端的戈培尔博士最后一次以他的恫吓宣传成功地影响了战争
的战略过程。希特勒最初诚然考虑过退到奥地利—巴伐利亚深山中去进行最
后的抵抗，因为他是在那儿附近诞生的，一生中大部分的私生活是在那里度
过的，他喜爱那里，在伯希特斯加登山上的上萨尔斯堡上又有那唯一可说是
属于他自己的家，但是他迟疑不决，把事情耽误了。

4月 16 日美军进抵纳粹党召集大会的所在地纽伦堡，同时朱可夫率领的
俄国军队从奥得河上的桥头堡出击，在 4月 21 日进抵柏林郊区。维也纳已在
4月 13 日失守。4月 25 日下午 4点 40 分美军第六十九步兵师的巡逻部队与
俄军第五十八近卫师的先遣部队在柏林以南 75 英里的易北河上的托尔高会
师。德国南北被切断了。阿道夫·希特勒被孤立在柏林。第三帝国的未日已
经到来。



第三十一章  众神的末日：第三帝国的末日
[1107]

希特勒原来打算在 4月 20 日，他 56 岁生日那天，离开柏林前往上萨尔
斯堡，在神话般的巴巴罗沙山间堡垒中指挥第三帝国的最后决战。政府各部
大部分都已南迁，汽车上满载着政府文件和拼命要离开这注定要沦陷的柏林
的疯狂的官员。10 天以前，元首也把他的大部分侍从人员送往伯希斯特加
登，去收拾他的山间别墅伯格霍夫，专候他的到来。

然而命运已经注定他再也看不到他那心爱的阿尔卑斯山上的山间别墅
了。他没有想到未日会来得这样快。美军和俄军正神速地向前推进，以会师
于易北河上。英军已兵临汉堡和不来梅城下，被占领的丹麦有被切断的危险。
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已经沦陷，亚历山大率领的盟军正在向波河流域推进。
俄军在 4月 13 日拿下维也纳以后，沿着多瑙河挺进，而美国第三军团也在顺
河而下准备和俄国人在奥地利的希特勒家乡林嗣会师。在战争期间一直在修
建宏伟的大礼堂和体育场以作纳粹党的首府的古老城市纽伦堡已被包围，美
国第七军团的一部正绕过纽伦堡向纳粹运动的诞生地慕尼黑挺进。柏林已听
到俄国重炮的隆隆声了。

办事糊涂的财政部长、曾经在牛津大学领过罗得奖学金的施维林·冯·克
罗西克伯爵，一听到布尔什维克党人要来了，便离开柏林仓皇逃向北方去了。
他在 4月 23 日的日记中写道：“整整一星期，噩耗不断传来。我国人民似乎
正面临着最不幸的命运。”①

希特勒是在上年 11 月 20 日由于俄军的逼近，最后一次离开他在东普鲁
士腊斯登堡的大本营来到柏林的。自从东线战场战事爆发以来，他很少来柏
林，如今他就一直呆在柏林了。

12 月 10[1108]日，他才离开那里，到瑙海姆浴场附近的泽根堡的西线大
本营去指挥那场冒险的阿登战役。阿登战役失败后，他在次年 1月 16 日回到
柏林。直到他的末日为止，他都在总理府。总理府的大理石的大厅已被盟军
炸成废墟了。他就在下面 50 英尺深的地下避弹室中指挥他的正在崩溃的军
队。

他的健康在急剧恶化。2 月间第一次见到他的一个年轻陆军上尉，后来
在回忆当时他的容貌时说：

他的脑袋微微晃动。他的左臂松弛地垂着，手颤动得很厉害。他的眼里射出一种无法形容的闪

烁的光辉，给人以恐惧的、极不自然的感觉。他的面色和眼圈使人感到他已经精疲力竭。他的一切动

作都和衰老的人一样。②

自从 7月 20 日炸弹事件以来，他对任何人都不信任，甚至党内老伙伴也

                                                
①  卢茨·施维林·冯·克罗西克伯爵的未发表日记。我在《柏林日记的结尾》一书中选录了其中主要部分，

见第 190—205 页。
② 特莱佛一罗伯尔在《希特勒的末日》一书中也从那本书援引了材料。特莱佛—罗伯尔是历史学家，战时

曾任英国情报官员。他受命调查希特勒未日的情况。结果见他那本杰出的著作，所有要写第三帝国最后一

章的人都从这本书得到帮助。我自己还利用了其他材料来源，特别是目击当时情况的人的第一手叙述，这

些人有斯佩尔、凯特尔、约德尔、卡尔·科勒将军、邓尼茨、克罗西克、汉娜·莱契、格尔哈德·波尔特

上尉和约希姆·舒尔兹上尉，以及希特勒的一个女秘书和他的汽车司机。 格尔哈德·波尔特：《与希特勒

一起在掩蔽部里》，第 1 章。波尔特上尉先是古德里安、后是最后一任陆军参谋总长克莱勃斯将军的副官，

在战争的最后几天一直在地下避弹室里。



不例外。“所有的人部欺骗我”，3月里他向一位女秘书这样发火道：
我没有可以信赖的人。他们都背叛了我。这使我难过⋯⋯假如我出了什么事，德国便没有领袖

了。我没有继承者。赫斯疯了，戈林失去了人民的拥护，希姆莱不会得到党的赞同，而且他根本不讲

艺术⋯⋯你去想吧，有谁能做我的继承者⋯⋯③

人们也许会认为，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还在大谈继承问题，未免不够实
际，但在纳粹疯人国，人们却不这么想。不但元首为这个问题伤脑筋，而且
我们不久将会看到，那些主要继承候选人，也为这个问题着了迷。

虽然希特勒身体已经垮了，而且由于俄国人打到了柏林和西方盟军占领
了德国本土，可怕的未日已迫在眉睫，但是他和他的几个最疯狂的追随者却
顽固地盼望能在最后一分钟出现奇迹，使他们得救。他们之中，戈培尔尤其
如此。

4 月初的一个夜晚，戈培尔向希特勒朗读其元首喜爱的一本书：卡莱尔
所著的《腓德烈大王史》。他所朗读的这一章叙述的是七年战争中最黑暗的
日子，那时这位大王已感到日暮途穷，他对他的大臣们说，如果在 2月 15 日
以前他的运气仍不好转，他就要放弃战争，服毒自杀了。这一段历史的确很
合时宜，戈培尔无疑是用极其戏剧化的方式朗诵的。

[1109]“英勇的国王！[戈培尔继续念道]请您再等一等，您那受难的日子就要过去了。您那交

好运的太阳很快就要拨云雾而升起来照耀着您了。”2月 12 日，俄国女皇死了，勃兰登堡王室的奇迹

就出现了。

戈培尔告诉克罗西克，希特勒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④这场动人的情
景，我们就是从克罗西克的日记中看到的。

他们在这本英国人写的书的鼓励之下，从希姆莱的无奇不有的“研究”
室的档案里调了两张预卜吉凶的星象图来研究。一张是在 1933 年 1 月 30 日
元首就职时为他卜算的；另一张是一位无名星象学家在 1918 年 11 月 9 日魏
玛共和国诞生之日为它卜算的。戈培尔把这两个非凡的文件加以重新研究以
后所得出来的结论告诉克罗西克：

一个惊人的事实已经看得很清楚，两张星象图都预卜战争要在 1939 年爆发，并且预料到 1941

年以前的胜利和以后的节节失败，以及 1945 年初，特别是 4月的前半月的最大的打击。4月下半月我

们将要获得暂时胜利。然后是停滞状态，一直到 8月，才会有和平。在今后 3年内德国的处境很困难，

但从 1948 年开始德国就会东山再起。⑤

用卡莱尔和星象图的“惊人”预言所武装起来的戈培尔，在 4月 6日对
败退中的士兵发出了动听的呼吁：

元首宣称时来运转就在今年⋯⋯天才的真正品质在于它能意识到和确知即将到来的转变。元首

知道转变到来的确切时刻。命运给我们带来了这个人，因此在这内外交困的时刻，我们将要亲眼看到

奇迹⋯⋯⑥

不到一个星期，4月 12 日的晚上，戈培尔自信奇迹的“确切时刻”已经

                                                
③  艾伯特·佐勒：《希特勒私生活》，第 203—5页。根据这本书的法文本（书名叫《跟随希特勒十二年》），

佐勒是法国陆军上尉，派到美国第七军团任侦讯军官，因此有权提审希特勒四个女秘书中的一个；后来，

在 1947年，他与她合作写了这本回忆希特勒的书。她大概就是从 1933年起给希特勒当速记员的克里斯塔·施

罗德，一直到他死前一个星期才离职。
④ 克罗西克日记。
⑤ 同上。
⑥ 威尔莫特援引，见所著上引书，第 699 页。



到来。这是情况进一步恶化的一天。美国人已经出现在德骚一柏林公路上，
最高统帅部匆匆下令炸毁公路附近的两个最后剩下来的军火工厂。从此以后
德军只能依靠手头现有的军火作战了。这一天，戈培尔住在布赛将军在奥得
河前线的古埃斯特林的总部里。布赛对他保证说，俄国要突破防线是不可能
的，又说他要坚守这道防线，“直到英国人踢我们屁股为止”。戈培尔在第
二天将这些话告诉了克罗西克。

[戈培尔重述道]那天晚上他们一起坐在总部里，他发展了他的理论，根据历史的逻辑和正义，

情况肯定是要起变化的，正如七年战争中发生了勃兰[1110]登堡王室的奇迹一样。

“这一次又是哪一位俄国女皇要死掉呢？”一位军官问。
戈培尔也说不上来。但是，他回答道，命运“带来的可能性是多种多样

的”。
当这位宣传部长那天深夜回到柏林的时候，皇家空军把这座都城的市中

心又炸成一片火海。总理府和威廉街的阿德隆饭店的废墟在焚烧中。在宣传
部大楼的石阶上，一位秘书迎接戈培尔并告诉他一件紧急消息。“罗斯福，”
他说，“死了！”

从总理府到威廉广场的大火的照耀中看得很清楚，部长面色忽然开朗，
精神一振。

“把最好香摈酒拿出来！”戈培尔喊道，“给我接元首的电话。”
希特勒在马路对过的地下避弹室里躲避轰炸。他拿起电话机。
“我的元首，”戈培尔说，“我向您祝贺！罗斯福死了！星象图里写得

清清楚楚，4月下半月是我们的转折点。今天是星期五，4月 13 日。［其实
已经过了午夜。］转折点到了！”

希特勒的反应没有记录下来，但由于他从卡莱尔和星象图那里获得了鼓
励，他的反应是可以想象得出的。不过戈培尔的反应是有记录的。他的秘书
说：“他欣喜若狂！”⑦

那位昏庸的施维林·冯·克罗西克伯爵也高兴得要疯了。当戈培尔的国
务秘书打电话告诉他罗斯福死讯时，他叫了起来，至少是在他忠实记录的日
记里是如此。

这真是历史的天使降临了！我们感到她在我们的房里鼓翼的声音。难道这不是我们引颈翘望的

运气转变吗？

第二天早晨他打电话给戈培尔表示他的“祝贺”。他得意洋洋地把这件
事记在日记里。打电话似乎还不够，他又写了一封信，欢呼罗斯福的死是“老
天的惩罚⋯⋯上帝的礼物”。

长期以来掌握大权并在古老的欧洲大学里受过教育的部长先生们，如克
罗西克和戈培尔之流，竟然死抱住星象图的预言不放，在柏林的熊熊大火中
为美国总统的死亡而兴高采烈，认为这是上帝在最后的刹那间把第三帝国从
迫在眉睫的灾难中拯救出来的千真万确的迹象！柏林演出的最后一幕戏就是
在这种疯人院的气氛中演到最后闭幕的。

4月 15 日，爱娃·勃劳恩来到柏林与希特勒相会。德国人很少人知道她，
至于她和希特勒的关系，知道的人就更少了。她做他的情妇已有 12 年以上。
正如特莱佛—罗伯尔所说的，为了她[1111]的婚礼和葬礼，她在 4月间来到
了柏林。

                                                
⑦ 特莱佛—罗伯尔著上引书，第 100 页。这个情况是戈培尔的一个秘书英格·哈伯尔齐特尔夫人提供的。



她在本书最后一章里担当了一个有趣的角色，但她本人却不是令人感到
兴趣的；*她不是彭帕朵儿伯爵夫人那样的人物，也不是一位罗拉·孟特兹。
①毫无疑问，希特勒非常喜欢她，而且同这个脾气随和的女人在一起感到轻
松，但他总是不让她露面，不让她到他分设各地的大本营去，而他在战争年
代中大部分时间是在大本营度过的，甚至极少允许她到柏林来。她总是幽居
在上萨尔斯堡的伯格霍夫，消磨时光的方法是游泳、滑雪、读廉价小说，看
无聊电影、跳舞（这是希特勒所不赞成的）和没有个完的打扮，为了那远离
的爱人而憔悴。

元首的司机埃里希·肯普卡说：“她是德国最不幸的女人。她一生中的
大部分时间是在等候希特勒。”⑧

在纽伦堡一次提审中，凯特尔元帅描述了她的形象。
她身材苗条，容貌秀丽，大腿很美——人们可以看出——她沉默寡言，是一位非常、非常美丽

的金发女人。她很少露面，人们很少看到她。⑨

她出身于中下层家庭，父母亲是巴伐利亚人。纵然希特勒是个独裁者，
她的双亲当初坚决反对她和希特勒的暧昧关系。她曾在海因里希·霍夫曼在
慕尼黑开设的照像馆工作，霍夫曼将她介绍给希特勒。这件事是在吉莉·拉
包尔自杀以后一、二年发生的。我们知道，希特勒的这个外甥女曾经是他的
一生中一次非常热烈的爱情的对象。爱娃·勃劳恩看来也常常被她的爱人逼
得要发狂，虽然她的情况与吉莉·拉包尔有所不同。爱娃住在希特勒阿尔卑
斯山别墅的一套房间里，但因为不能忍受长期别高之苦，她在他们相识后的
最初几年曾两度要想自杀。但是她渐渐地习惯于那令人沮丧的既非妻子、也
非情妇的暖昧身份，满足于做一个伟大人物的唯一女伴，尽量享受极为难得
的共同在一起的时光。

她现在下了决心要同他死在一道。同戈培尔博士夫妇一样，她也不愿意
生活在一个没有阿道夫·希特勒的德国里。“那样的德国是不宜于一个真正
的德国人活下去的。”她临死前在地下室里对著名的德国女试飞驾驶员汉
娜·莱契这样说。⑩爱娃·勃劳恩头脑简单，在思想上对希特勒可以说毫无影
响，这也许就是他愿意跟她在一起而不愿同一位聪明的女人在一起的原因。
但是很显然，他对她的影响，就像对其他很多人的影响一样，是绝对全面的。

希特勒的最后重大决定

[1112]

                                                
① 鼓帕朵儿（1721—1764），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罗拉·孟特兹（1818—1861），是巴伐利亚国

王路德维希一世的情妇。——译者
⑧ 迈克尔·A·莫斯曼诺：《死前十天》，第 92 页。莫斯曼诺法官，战时任美国海军情报官员，曾亲自提审

在希特勒临死前几天与他在一起的人。
⑨ 凯特尔提审记录，《纳粹的阴谋与侵略》，附件 B，第 1294 页。
⑩ 《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6 卷，第 561 页（纽伦堡文件 3734—PS）。这是美国陆军向汉娜·菜契提审

希特勒在地下避弹室的最后几天情况的长篇摘要。她后来否认了自己所谈的一部分情况，但是陆军当局证

实它大体上是正确的，包含了她在 1945 年 10 月 8 日受提审时所说的情况。虽然莱契小姐是一个神经很不

正常的人，或者说，虽然她在地下避弹室度过这一段黯淡生活之后那几月中神经很不正常，但是她的叙述，

经与别人的证据核对，证明是关于希特勒临死前几天的有价值的材料。



4 月 20 日是希特勒的生日，这一天颇为平静地过去了，虽然在地下室里
参加庆祝的空军参谋长卡尔·科勒将军在日记里写着那是迅速崩溃的各个战
线进一步遭受灾难的一天。所有纳粹元老戈林、戈培尔、希姆莱、里宾特洛
甫和鲍曼都在座。此外还有仍然活着的将军们，如邓尼茨、凯特尔、约德尔
和克莱勃斯。最后一个人是新任、也是最后一任的陆军参谋总长。他们向元
首祝贺生日。

尽管情况很不妙，元首并不特别沮丧。正如在 3天以前他曾对他的将军
们所说，他仍然相信“俄国人在柏林城下要遭到最惨重的失败”。将军们比
他更了解情况，他们在庆祝会后的例行军事会议上敦促他离开柏林到南方
去。他们解释说，一两天内俄国人就要把通往南方的最后逃生之路切断了。
希特勒迟疑不决，未置可否。他显然不能面对这样一个可怕的现实：第三帝
国的首都马上就要被俄国人攻占了，而早在几年以前他就宣布这些俄国人的
军队是已被打垮了的。为了向这些将军们表示让步，他同意建立两个分开的
司令部，如果美军和俄军在易北河上会师的话，他准备派邓尼茨海军元帅去
指挥北方的司令部，至于南方的司令部也许会派凯塞林去；他对后者的任命
还拿不定主意。

当天夜间，大批人员撤离柏林。元首最信任的两个老部下希姆莱和戈林
也走了。戈林所带领的汽车大队满载着从他的豪华公馆卡林霍尔运出的金银
财宝。这两个纳粹元老在离开柏林时，都相信他们亲爱的领袖死期快到，都
相信自己将是继承人。

他们都没有再见到他。当天晚上也溜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去的里宾特洛
甫，也没有再见到他。

但是希特勒却还没有死心。在生日的第二天，他下令给党卫队将军菲里
克斯·施坦因纳，叫他向柏林南郊的俄国人发动全面反攻，柏林地区的所有
一兵一卒，包括空军中的地面部队，都必须全部投入战斗。

“所有按兵不动的司令官”，希特勒向留守柏林指挥空军的科勒将军喊
道，“都要在 5小时内被处决。你自己也必须拿你的脑袋保证最后一个人也
要投入战斗。”①

发命令那天和第二天，希特勒一直都在焦急地等待施坦因纳的反攻消
息。这是他多么脱离现实的又一例子。施坦因纳并没有反攻。他压根儿就没
有这么做。这次反攻仅仅存在于这位穷途末路的独裁者的狂热的脑海中。当
他最后被迫正视现实时，风暴就大作了。

4月 22 日，希特勒走向毁灭途中的最后转折点到了。从早晨[1113]开始
一直到下午 3点钟，他都在打电话，就像前一天那样，试图从各个指挥站了
解施坦因纳的反攻情况。没有人知道。科勒将军的飞机找不到反攻的影子，
地面指挥官也找不到它，虽然反攻应该是在柏林以南两三英里的地区进行。
甚至连施坦因纳本人，虽然他还活在人间，也无影无踪，更不要说他的部队
了。

希特勒在下午 3点例行的军事会议上大发雷霆。他怒气冲天地要求知道
施坦因纳的消息。凯特尔、约德尔等人都毫无所知。但是将军们却带来了其
他消息。由于把军队从柏林北面撤退下来支援施坦因纳，这样就大大削弱了

                                                
①  卡尔·科勒将军：《最后一月》，第 23 页。这是科勒的 1945 年 4 月 14 日至 5 月 27 日期间的日记。它

是关于第三帝国未日的一个有价值的材料来源。



北面阵地，俄军已经突破阵地，它的坦克部队已经到达城内。
最高统帅听到这样的消息实在受不了。所有还活着的见证人都说他已经

完全丧失了控制力。他一生中从来没有发过这样大的火，这就是未日了，他
尖叫道。每个人都背叛了他。除了背叛、撒谎，腐化和怯懦之外，没有别的。
一切都完啦！好吧，他愿意留在柏林。他愿意亲自保卫第三帝国首都。谁愿
意走，就可以走。他愿意在这里以身殉国。

别人表示不同意。他们说，如果元首退到南方去，还是有希望的，在南
方，斐迪南·舒埃纳尔元帅在捷克的集团军和凯塞林所率领的大量军队仍然
完整。已离开柏林到西北去指挥军队的邓尼茨和希姆莱（我们将要看到他正
在为自己打算）都打电话来敦促元首离开柏林。甚至里宾特洛甫也打电话来
说，他要搞一次拯救全局的“外交妙计”。但是希特勒对他们已经没有信心
了，甚至于对他的“俾斯麦第二”也失掉信心了——这是他以前在一时兴到
为之的时候曾经称呼他那外交部长的名字。他对大家说，他已经做出了决定。
为了向他们表明他的决定是不能收回的，他叫了一位秘书来当场面授了指
示，并命令马上广播出去。这个指示宣称，元首将要留在柏林，保卫它到底。

随后希特勒把戈培尔叫来，他邀请他、他的妻子和六个孩子从他们在威
廉街花园的被炸得一塌糊涂的公馆中迁到“元首地下室”来。他知道，至少
这位狂热的忠实的追随者和他的家属是愿意同他坚持到最后的。接着，他翻
阅文件，把他认为应该毁掉的检出来交给一名叫尤利乌斯·夏勃的副官带到
上面花园中去烧掉。

最后到了那天晚上，他把凯特尔和约德尔叫来，命令他们到南方去指挥
残余军队。在战争期间一直在希特勒身边的这两位将军和最高统帅最后告别
时的情况都留下了很生动的记载。①

当凯特尔说他不愿意离开元首他去的时候，希特勒回答说：“你要服从
我的命令。”一生中从未违抗过元首命令、甚至叫他去[1114]搞罪恶滔天的
战争犯罪行为时也唯命是从的凯特尔没有再讲下去，但不那么俯首贴耳的约
德尔却憋不住了。虽然他对元首忠心耿耿，替他卖了不少力气，但仍保留了
一点军人传统。在他这个军人看来，最高统帅是在放弃他对军队的指挥，在
大难临头之时推卸自己对他们的责任。

“你在这里没有办法指挥，”约德尔说，“你身边没有进行领导的参谋
部，怎样进行领导？”

“那么，戈林能够在南方把领导责任负起来。”希特勒反驳道。
当有人指出没有一个士兵愿为那位帝国元帅作战时，希特勒打断他的

话：“你说的作战是什么意思？还有什么仗好打的！”甚至疯狂的征服者眼
睛里的阴翳也终于消失了，或者说至少是上天在他平生最可怕的最后几天中
使他清醒了一阵子。

希特勒在4月22日的大发雷霆以及他留守柏林的最后决定引起了一些反
响。在柏林西北的霍亨里亨的希姆莱，从党卫队派驻大本营联络官赫尔曼·菲
格莱因打来的电话中获得了第一手消息，他对部下大喊道：“在柏林的人全
都疯了！我现在怎么办？”

“你马上到柏林去。”希姆莱的重要部下之一、党卫队办公厅主任戈特

                                                
①  凯特尔在纽伦堡的提审记录，《纳粹的阴谋与侵略》，附件 B，第 1275—79 页。约德尔谈的情况是当

天晚上告诉科勒将军的，后者记在 4 月 22 日和 23 日的日记中。见科勒著上引书，第 30—32 页。



洛勃·伯格尔说。伯格尔是那些真诚相信国家社会主义的头脑简单的德国人
之一。他哪里知道他的可敬的首长希姆莱，在党卫队瓦尔特·施伦堡将军的
鼓动下，已经与瑞典的福尔克·伯纳多特伯爵联系，商洽西线德军的投降问
题了。“我要到柏林去，”伯格尔对希姆来说，“你也有责任去。”

那天晚上到柏林去的是伯格尔而不是希姆莱。他的柏林之行是一件有意
义的事，因为他第一手描绘了希特勒在重大决定之夜的情况。当伯格尔到来
时，俄国炮弹已经在总理府附近爆炸起来。他发现元首“沮丧不堪，完全垮
了”，不禁大为震惊。他对希特勒决定留在柏林表示敬意，他说：“在人民
赤胆忠心地长期作战之后，谁也不能抛弃他们。”可是这句话却引起元首又
发了一顿脾气。

［伯格尔后来追述说］元首一直一言不发，这时忽然尖叫起来：“大家都欺骗了我！没有人告

诉我真实情况！军队欺骗了我！”⋯⋯他继续不断地大声喊叫。他的脸色又青又紫。我想他随时会晕

倒下来⋯⋯

伯格尔也是希姆莱战俘管理处的处长。在元首恢复平静以后，他们讨论
了有关一批重要的英、美、法战俘，哈尔德和沙赫特等德国犯人以及前任奥
地利总理许士尼格等人的命运问题。这些人[1115]正被运往东南以免落入进
犯德国的美军之手。伯格尔那天晚上要飞到巴伐利亚去主持此事。他们两人
还谈到在奥地利和巴伐利亚已经有分裂主义者暴动的消息。一想到在他的原
籍奥地利和第二故乡巴伐利亚竟会发生叛变，希特勒又痉挛起来了。

［伯格尔写道]他的手、腿和脑袋都在颤抖；他继续不断地喊：“把他们统统枪毙！把他们统统

枪毙！”①

到底这个命令是枪毙所有的分裂主义者，还是所有的重要囚犯，还是一
起都在内，伯格尔并没有搞清楚，但是这位头脑简单的人显然认为应该包括
所有的人在内。

戈林和希姆莱试图取而代之

科勒将军没有参加 4月 22 日的元首军事会议。他要照顾空军，“除此之
外，”他在日记里写道，“一天到晚受侮辱，我也受不了。”

科勒在地下避弹室的联络官埃卡德·克里斯蒂安将军于下午 6点 15 分慌
慌张张地打电话给他说：“这里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对战争最有决定意义的
事情！”两小时以后，克里斯蒂安来到柏林郊外维德派克一瓦尔德的空军司
令部，亲自向科勒报告：“元首已经垮了！”克里斯蒂安，这位和希特勒的
一位女秘书结婚的忠诚纳粹分子急得喘不过气来，除了断断续续告诉科勒，
元首决定以身殉国并焚毁文件外，别的甚么也说不出来。于是空军参谋总长
不顾英国空军刚刚开始的大规模的轰炸，即刻动身去见约德尔，想弄清楚那
天地下避弹室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科勒在柏林与波茨坦之间的克拉姆普尼茨（没有最高统帅的最高统帅部
的临时大本营现在设在这里）见到约德尔，约德尔把全部悲剧告诉了他。同
时他还对科勒透露了一件还没有人告诉过科勒的事情。这件事在以后几天疯
狂的日子中还产生了一个戏剧尾声般的发展。

                                                
① 特莱佛一罗伯尔著上引书，第 124 页，第 126—27 页。该书作者说，他在叙述伯格尔所说的情况时“有

些保留”。



“至于说到［和平］谈判，”希特勒对凯特尔和约德尔说，“戈林比我
能搞得更好些。戈林是精于此道的。他很会和对方打交道。”约德尔现在把
这些话重复给科勒听。①

这位空军将军认为他有责任马上飞到戈林那里去。由于敌人有监听站，
用无线电通话说明新发生的情况是既困难又危险的。戈林在几年以前就被希
特勒正式任命为他的继承人、现在元首又有[1116]意叫他去担任和平谈判的
事，这是丝毫不能耽搁的。约德尔同意这种看法。4月 23 日早晨 3点 30 分，
科勒坐了一架战斗机飞往慕尼黑。

中午时分他到了上萨尔斯堡，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戈林。这位正在期待（说
得好听一点）继承之日到来的帝国元帅竟出乎意料地小心谨慎起来。他说，
他不想上他的“死敌”鲍曼的圈套；从事情的发展来看，他的谨慎是有根据
的。他已陷于进退两难的困境。“如果我现在行动起来，”他对他的顾问们
说，“我可能被斥为卖国贼；如果不采取行动，就要被指责为在危急存亡关
头没有尽到责任。”

戈林把住在伯希斯特加登的总理府国务秘书汉斯·拉麦斯召来，征求他
在法律上的意见；他又从保险柜里拿出一份 1941 年 6 月 29 日希特勒的命令。
这道命令规定得明明白白，如果希特勒死去时，戈林将是他的继承人；如果
元首不能视事时，戈林将代表他。大家一致认为既然希特勒留在柏林等死，
在最后时刻与各个军事指挥部和政府机构割断了联系，他已不能视事，因而
戈林根据这道命令有明确的责任把权力接管过来。

但是戈林小心翼翼地给希特勒打了一个电报。他要把这一权力的委托肯
定下来。

我的元首！

有鉴于您已决定留守在柏林堡垒内，请问您是否同意我根据您 1941 年 6 月 29 日的命令，马上

接管帝国全部领导权，代表您在国内外充分自由地采取行动？如果在今晚 10 点钟还没有从您那里得到

回音，我将认为您已经失去行动自由，并且认为执行您的命令的条件已经具备。我将为了国家和人民

的最大利益采取行动。您知道在我一生这最严重的时刻我对您的感情，非语言所能表达。愿上帝保护

您，使您能克服一切困难迅速来此。

您的忠诚的

赫尔曼·戈林

就在当天晚上，希姆莱与伯纳多特伯爵正在几百英里之外的波罗的海边
卢伯克的瑞典领事馆内进行会谈。忠诚的海因里希——这是希特勒对希姆莱
的呢称——并没有要求继承权力；他已经在行使这种权力了。

他告诉这位瑞典伯爵，“元首的伟大生命快要结束了”。他说，一两天
之内，希特勒就会与世长辞。因此希姆莱催促伯纳多特马上告诉艾森豪威尔：
德国愿意向西方投降。希姆莱又说，在东方，战争仍将继续打下去，直到西
方国家来接替这一抗俄战线为止。现在这[1117]个自揽第三帝国独裁权力的
党卫队头目竟是这样的天真，或者说竟是这样的愚蠢，或者说竟是这样的天
真和愚蠢！当伯纳多特要求希姆莱将他的投降请求写下来的时候，他匆匆地
在烛光下起草了一封信——因为那天夜里英国空军前来轰炸，卢伯克的电灯

                                                
①  凯特尔是在提审时想起这段话的。见《纳粹的阴谋与侵略》，附件 B，第 1277 页。约德尔的说法见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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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灭了，他们两人是在地下室商议的。希姆莱在信上签了字。①

戈林与希姆莱很快地发现，他们的行动都失之过早了。虽然希特勒与他
的部队和政府部长们的联系，除了无线电之外，都被切断了（因为到 23 日夜
间，俄国人差不多已完成了对柏林的包围），但是现在他仍要表明，只靠他
的人格力量和威信仍能够控制德国，而且只要他通过悬在地下避弹室上空的
气球里的叽叽作响的无线电发报机讲一句话，就能够敉平“叛国阴谋”，即
使是他最重要的追随者所发起的“叛变”。

斯佩尔和另一位出色的妇女目击者（关于她在柏林最后一幕戏的动人表
现，下文即将述及）曾详细地记述了希特勒收到戈林电报时的反应。斯佩尔
是在 4月 23 日晚上坐了一架小飞机到被围的首都来的，飞机降落在离总理府
只有一个街区的横贯动物园的东西轴心大街东头的勃兰登堡门附近。斯佩尔
获悉希特勒决定留在即将被攻陷的柏林不走的消息之后，特地前来与元首告
别并向他坦白承认，由于“对个人的忠诚与对国家的责任之间的矛盾”（这
是他自己的话），他不能不违背元首的焦土政策。他完全估计他会以“叛国
罪”被捕，而且可能被枪毙，毫无疑问，如果独裁者知道斯佩尔在两月以前
曾试图要杀害他以及其他没有被施道芬堡炸死的人时，他一定会把他枪毙
的。

原来这位杰出的建筑师出身的军火部长虽然常常以超政治自豪，但也同
其他的德国人一样，终于觉悟了，虽然为时已迟。当他最后知道他的亲爱的
元首决定要通过焦土政策毁灭德国民族时，他下定决心要刺杀他，他的计划
是在柏林地下室召开全体军事会议时将毒气送进通风设备。因为不只是将领
们，而且戈林、希姆莱和戈培尔等人一定会参加会议，他希望将第三帝国的
全部纳粹领导和最高统帅部彻底消灭掉。他弄到了毒气，查看了空气调节系
统之后发现花园里的空气进口管子上装上了一个 12 英尺高的烟筒，这是希特
勒为了防止破坏亲自下命令安装的。他发觉将毒气注入烟筒而不被花园里的
党卫队卫兵发现是不可能的。因此他放弃了他的计划，希特勒又一次免遭暗
算。

现在，在 4月 23 日那天的晚上，斯佩尔向希特勒全部坦白了他拒绝执行
盲目破坏德国残余设备的经过。使他大吃一惊的是，希特勒竟未表示愤恨，
也没有发脾气。也许希特勒为他的年轻朋[1118]友——斯佩尔刚过 40 岁——
的坦率和勇气感动了吧。他对斯佩尔一向具有深厚感情，并且认为他是一个
“艺术家同行”。根据凯特尔的记载，希特勒那天晚上显得异常镇静，他下
定决心数天之内在这里死去这件事，好像给他带来了精神上和心情上的平
静。但是这是前一天大风暴以后的平静，也是另一个大风暴前夕的平静。

因为戈林的电报这时已经送到总理府。鲍曼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他先
把它扣压起来，然后这个阴谋能手将它作为“最后通牒”和“窃取”领袖权
力的一种叛逆企图递交给元首。

“希特勒怒不可遏，”斯佩尔写道。“他大骂戈林，他说他早已知道戈
林已经完蛋了，他腐化，吸毒。”这句话使这位年轻的建筑师“大吃一惊”，
他奇怪为什么希特勒会让这样一位人物身居高位如此之久呢？希特勒平静下

                                                
① 见伯纳多特：《幕落》，第 114 页；另见施伦堡著上引书，第 399—400 页。他们关于这次会议的说法大

体上是一致的。



来后又说：“让戈林去谈判投降罢，反正谁去谈判都没有关系。”①这句话也
使斯佩尔迷惑不解。但是希特勒的这种心情不过维持了一会儿功夫。

在讨论结束以前，希特勒在鲍曼的怂恿下口授了一道命令，用电报通知
戈林，说他犯了“叛国罪”，理应处以死刑，姑念其长期效劳党国，如果马
上辞去全部职务，可免一死。电报饬令戈林即刻回电是否辞职。这还未能使
这个蛆虫一样的鲍曼得到满足。他私自打了一个无线电报给驻在伯希斯特加
登的党卫队总部，命令即将戈林及其部下和拉麦斯以“叛国罪”加以逮捕。
第二天黎明之前这位第三帝国的第二号人物，纳粹头目中的最傲慢、最富有
的角色，德国历史上的唯一的帝国元帅和空军总司令成了党卫队的阶下囚。

3天以后，在 4月 26 日的晚上，希特勒谈起戈林时所讲的话，比在斯佩
尔面前所讲的强烈得多。

到地下避弹室来的两位最后客人

又有两位有趣的客人这时来到元首地下避弹室的疯人院。他们是憎恨成
性而且特别憎恨戈林的著名女试飞驾驶员汉娜·菜契和里特·冯·格莱姆将
军。他们在 4月 24 日接到命令，要他们从慕尼黑动身回到柏林，听最高统帅
面授机宜。但是他们的飞机在 4 月 26 日晚上降落在动物园机场时，被俄国
的高射炮的炮弹击伤，格莱姆的脚被炸坏了。希特勒走进手术室，医生正在
给将军包扎伤口。[1119]

希特勒：你知道为什么我召你来？

格莱姆：不知道，元首。

希特勒：因为赫尔曼·戈林已经背叛了我和祖国。他背着我和敌人建立了联系。他的行为是懦

弱的表现。他违抗我的命令逃到伯希特斯加登，从那里他给我打了一封可耻的电报。它是⋯⋯

当时在场的汉娜·莱契说，元首的脸开始抽筋，呼吸急促得像要爆炸似
的。

希特勒：⋯⋯一个最后通牒！一个愚蠢的最后通牒！现在什么都完了！我一切都没有了！没有

人效忠，没有人看重荣誉，我什么失望都尝到过，我什么背叛都碰到过！现在又加上这个！一切全完

啦！什么对不起我的事都对我干了！

我已立即下令把戈林作为帝国叛徒逮捕了，革掉他所有的职务，把他从所有机构中赶出去。这

就是我召你来的原因。①

希特勒就这样在地下室里任命躺在床上治伤的受宠若惊的将军为空军总
司令，其实他完全可以通过无线电提升格莱姆，那样也可以不致使他成为瘸
子，并且使他能够留在总部里，那是唯一能够指挥残余空军的地方。同莱契
小姐一样，格莱姆原来打算并且十分愿意同元首一起死在地下避弹室里的。
但是 3天以后，希特勒命令格莱姆离开柏林去处理一件新的“叛国”案件，
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犯“叛国”罪的在第三帝国的领导人中已不止戈
林一个人了。

在这三天中，汉娜·莱契有足够的机会目睹地下避弹室疯人院里的疯子
生活，其实，她自己也参加了这种生活。由于她同希特勒一样容易感情冲动，
她所留下来的记载是阴惨可怕，惊险多变的，但是大体上是真实可靠的（作

                                                
①  斯佩尔在纽伦堡的证词，见《主要战犯的审讯》，第 16 卷，第 554—55 页。
① 汉娜·莱契提审记录，同上，第 554— 55 页。



者把这个记载与其他目睹者的报告核对过），因此它在这部历史书的最后一
章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4月 26 日，她同冯·格莱姆将军到达的那天深夜里，俄国开始炮轰总理
府，炮弹的轰隆声和墙壁的倒塌声增加了地下室的紧张气氛。希特勒把这位
女飞行家叫到一旁。

“我的元首，为什么你要留在这儿？”她说，“为什么要使德国失掉你？
元首必须活下去，德国才能活下去。人民要求你活下去。”[1120] “不，汉
娜，”她说元首这样回答她，“如果我死去，这是为了我们国家的荣誉，这
是因为我作为一个军人，必须服从自己的命令，保卫柏林到底。”

［他继续说］我的好姑娘，我原来并没有打算这样做。我曾经坚信在奥得河的岸边可以保卫住

柏林⋯⋯当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仍旧失败以后，我是比别人都感到惊慌。在柏林被围以后⋯⋯我相信

我的留守会使全国军队效法我的行动前来解救柏林之围⋯⋯不过，我的汉娜，我仍抱有希望。温克将

军的军队正从南面打过来。他必须而且一定会把俄国人击退，以便解救我们。那时我们将举行反攻并

守住阵地。①

这是那天晚上希特勒所表现的一种情绪；他仍对温克将军的解围抱有希
望。但是不到一会儿功夫，当俄国对总理府的炮轰达到十分猛烈的时候，他
又陷入绝望中了。他给莱契一瓶毒药，另一瓶给格莱姆。

“汉娜，”他说，“你是那些准备与我同归于尽的人中的一个⋯⋯我不
希望我们当中任何人被俄国人活捉，也不希望我们的尸体被他们发现⋯⋯爱
娃同我决心把我们的尸体烧掉。你们想自己的办法罢。”

汉娜将毒药交给格莱姆，他们两人决定在“最后时刻真正到来时”将毒
药吞下去，而且为了万无一失，在服毒之后将紧绑在他们身上的重型手榴弹
上的引线拉掉。

一天半以后的 28 日，希特勒的希望，至少是他的幻想，又复燃了。他
在无线电话上对凯特尔说：

“亟盼柏林解围。海因里希的军队在于什么？温克在什么地方？第九军
团怎么样了？温克什么时候能与第九军团会师？”①

莱契描写那天希特勒的情形时候说：
他在地下室里踱来踱去，手里晃摇着被手汗浸湿得快要破碎的公路地图，只要有人在场，他就

同他策划温克战役。

但是温克“战役”，正如一周以前施但因纳的“反攻”一样，不过是元
首的幻想而已。温克的军队和第九军团一样已被消灭了。在柏林北面的海因
里希军队正仓皇向西撤退，为的是宁可当西方盟军的俘虏而不当俄军俘虏。

4月 28 日，地下避弹室这些走投无路的人整天都在守候着这 3 支军队、
特别是温克的军队的反攻消息。俄国先头部队距总理府只有几条街，他们在
从东面和北面以及从西面通过毗邻的柏林动物园逐步向总理府推进中。当援

                                                
①  同上，第 556 页。所有后边这些汉娜·莱契引述的话和叙述的情况都摘引自汉娜·莱契提审记录，载《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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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内容相同的电文，据记载， 约德尔收到电报的时间是 4 月 29 日 下午十一时。这恐怕错了，因为从希 特

勒的活动看，他在那天晚上那个辰 光已不会再关心任何部队所在的地 点了。



兵毫无消息时，希特勒听了鲍曼的谗言，又认为发生新的叛国阴谋了。晚上
8点钟，鲍曼打了一个无线电报给邓尼茨。

掌握军权的人不但不督促军队前来解围，反而保持沉默。叛变似乎已代［1121］替了忠诚。我

们仍守在这里。总理府已成废墟了。

不久以后鲍曼又给邓尼茨打了一个电报。
舒埃纳尔、温克等人必须火速前来解围，以证明他们对元首的忠诚。①

现在鲍曼是在为自己讲话。希特勒已经下了决心在一两天内死去，可是
鲍曼却想活下去。他也许不能继承元首，但是不管谁做继承人，他都希望在
幕后进行操纵。

那天夜间，伏斯海军少将终于给邓尼茨打了一个电报，说一切与陆军的
无线电联系都已断了。他迫切要求海军的无线电能够供给一些外界的消息。
不久消息果然来了一些，不是从海军部来的，而是从宣传部的收听站发来的。
这消息使阿道夫·希特勒大惊失色。

原来地下避弹室中除了鲍曼之外，还有一个纳粹官员想活下去。这人就
是希姆莱在总理府的代表赫尔曼·菲格莱因，一个在希特勒统治时代爬上高
位的典型人物。他系马夫出身，做过赛马的骑师，识字不多，后来成为臭名
昭著的克里斯蒂安·韦伯的部下，韦泊是希待勒最老的党徒之一，喜欢养马。

1933 年以后，他靠营私舞弊发了一笔横财，养了很多赛跑的马。菲格莱
因受到韦伯的帮助，在第三帝国内爬到很高的地位，成了党卫队所属部队的
将军。

1944 年，他被任命为希姆菜在元首大本营的联络官后不久，同爱娃·勃
劳恩的妹妹格利特结了婚，这就进一步提高了他在大本营的地位。所有后来
还活着的党卫队的头子们都一致认为，他同鲍曼联成一气之后，就迫不及待
地在希特勒面前出卖他的党卫队主子希姆莱。菲格菜因虽然声名狼藉，愚昧
无知，但似乎仍具有贪图活命的本能。当船快要下沉的时候，他是看得出来
的。

4月 26 日那天，他悄悄地离开了地下避弹室。第二天下午希特勒才发现
他失踪了。这引起了多疑的元首的猜疑，他派了一支武装的党卫队搜查队去
寻查。他们发现他身穿便服藏在俄国即将占领的夏洛登堡区他的家里。他被
押回总理府被褫夺党卫队的大队长官衔，并且被拘留起来。菲格莱因的企图
逃跑马上引起了希特勒对希姆莱的怀疑。这位党卫队首领有意离开了柏林，
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呢？在他的联络官菲格莱因擅离职守以后，他一直没有
消息。现在消息来了。

我们已经知道，4月 28 日是地下避弹室中十分难熬的一天。俄国人在日
益逼近。温克的反攻或其他任何的反攻都音讯全无。被[1122]围的人们通过
海军的无线电千方百计探询柏林以外的事态发展。

宣传部的无线电收听站收到伦敦英国广播公司的一则发生在柏林以外的
事情的消息。这是路透社从斯德哥尔摩发出的新闻，它极其耸人听闻，难以
置信，因此戈培尔的一位助手海因兹·洛仑兹在 4月 28 日深夜仓皇跑过遍地
弹坑的广场，来到地下避弹室，将收抄下来的这一消息交给他的部长和元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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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契写道，这则消息“给全体在场的人一个致命的打击。群情哗然，男
男女女都因震怒、恐惧和绝望而齐声嚎叫起来”。以希持勒为最厉害。女飞
行家写道：“他像一个疯子似地大发雷霆。”

海因里希·希姆莱，这个忠诚的海因里希也遗弃了这条即将沉没的船。
路透社的电讯谈到他和伯纳多特伯爵的秘密谈判以及他打算使西线德军向艾
森豪威尔投降。

希特勒对于希姆莱的绝对忠诚从不怀疑，这个打击实在不能再大了。莱
契说：“他的面孔通红，变得几乎认不出来⋯⋯希特勒在一阵子狂怒之后失
去了知觉，整个地下室一时鸦雀无声。”戈林至少还曾请求元首许可他接管。
但是这位“忠诚”的党卫队全国总队长连请求都不屑于提出；他一点招呼不
打便叛了国，和敌人进行了联系。希特勒在稍稍清醒以后对他的部下说，他
所遇到的所有叛国行为莫此为甚。

几分钟以后收到的消息说，俄军已经逼近离总理府只有一条街的波茨坦
广场，可能在 30 小时以后，即 4月 30 日的早晨，就会攻打总理府。这个打
击和这个消息标志着未日来临。这逼使希特勒马上作出他一生中最后的决
定。他在黎明时同爱娃·勃劳恩结了婚，立下遗嘱，派遣格莱姆和汉娜·莱
契去出动全部空军轰炸逼近总理府的俄国军队，并且命令他们将希姆莱作为
卖国贼加以逮捕。

“一个卖国贼决不能继承我为元首！”汉娜说他当时对大家这样说：“你
们必须出去做到使他绝不能继承我。”

希特勒已等不及对希姆莱进行报复了。不过这位党卫队首领的联络官菲
格莱因现在却在他的掌握中。他从禁闭室里将马夫出身的党卫队将军提出
来，严加审问关于希姆莱的“叛国”情况并指控他与希姆莱同谋。在元首的
命令下，菲格莱因被拖到总理府花园里枪决了。他娶了爱娃·勃劳恩的妹妹
做妻子这件事也帮不了他的忙。爱娃也没有出力去搭救他妹夫的性命。

“可怜的、可怜的阿道夫，”她对汉娜·莱契低声说，“所有的人都抛
弃了他，出卖了他。宁肯死一万个人，也不能让德国失掉他。”[1123]

德国虽然失掉了他，但爱娃在那最后的时刻里却赢得了他。4月 29 日凌
晨 1点到 3点之间，希待勒为了酬劳他的情妇的忠诚不贰，满足了她的愿望，
正式同她结婚。他一直认为婚姻会阻碍他把全部精力献身于领导他的党获得
政权，领导他的国家称霸世界。

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要他领导的了，而且他的生命也要结束了，他可以安
全地同爱娃做几小时的夫妻。

戈培尔找来一位名叫瓦尔特·瓦格纳的市议员，他当时正在离总理府几
排房子不到的一支人民冲锋队的队伍里作战。这位感到惊奇的议员在地下避
弹室的一间小会议室里主持了结婚仪式。从现在仍保存着的结婚证件中可以
看出元首的一位秘书称为“死婚”的部分情况。希特勒要求，“由于战事的
发展，结婚预告只能口头宣布，其他一切拖延婚事的事情均需避免”。男女
双方宣誓他们是“纯亚利安人种”，而且“没有使他们不能结婚的遗传病症”。
死到临头，这位独裁者仍坚持要遵守形式，只有在填写他父亲的名字（出生
名为施克尔格鲁勃），母亲的名字和他们的婚期时他留下了空白。他的妻子
签名时先用“爱娃·勃劳恩”，写到“勃”字，就划掉了重签上“爱娃·希
特勒，原姓勃劳恩”。戈培尔和鲍曼作为征婚人也签了名。

在简短的仪式之后，元首的私室里摆下了阴森森的结婚早餐。席上有香



摈酒。除了他的秘书们、留下来的将领克莱勃斯和布格道夫、鲍曼和戈培尔
夫妇外，他连素食厨师曼齐阿里小姐也请来参加婚礼宴会。有一阵子谈话集
中在过去的黄金时代，以及鼎盛时期中党的同志们。希特勒怀念地谈到他在
戈培尔结婚时做傧相的情景。即使到了最后的时刻，这位新郎还免不了老习
惯，要说个不停，回顾他这戏剧性的一生中的各个高潮时期。他说，现在全
完了，国家社会主义也完了。死对于他倒是一种解脱，因为他的相交最久的
朋友和支持者都出卖了他。结婚宴会上笼罩着阴郁的气氛，有些客人噙着眼
泪溜掉了。希特勒最后也溜掉了。他在隔壁房间里，把一位名叫格特路德·荣
格夫人的女秘书找来，开始口述他的遗嘱。

希特勒的遗嘱

他的遗嘱是两个文件。正如希特勒所希望的，遗嘱已被保存下来。它们
同其他的文件一样，对于本书是很有意义的。它们证实了这个曾经以他的铁
腕统治德国 12 年多、统治大部欧洲达 4年之久的人物没有从他的经验中学习
到任何教训。即使是从多次挫败和毁灭性的最后失败中，他也没有能够吸取
任何教训。不错，他[1124]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曾回想起他年轻时在维也纳街
头流浪的时代，曾回想起他早期在慕尼黑的喧闹的啤酒馆时代。他咒骂世界
上一切的坏事都是犹太人干的，不断吹嘘他那半瓶子醋的宇宙理论，叹息命
运再度击败德国，使它不能得到胜利和征服的机会。他把他对德国民族和全
世界的遗言看作是对历史的最后的呼吁。希特勒在这个遗言中，重弹他在《我
的奋斗》一书中的空洞的老调，又加上了些最后的谎话。作为一个已无可救
药地被绝对权力完全腐化了的醉心权势的暴君的墓志铭，这个遗言再也恰当
不过了。

希特勒称之为“政治遗嘱”的东西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他对后代的呼
吁，第二部分是他对未来的具体指示。

自从我竭尽绵薄，在德国被迫参加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充当一名志愿兵以来，已经有 30 多年了。

在这 30 名主中唯一指导着我全部思想、行动和生活的是我对人民的热爱和忠诚。这种热爱和忠

诚给了我力量，使我能够作出人世间最艰难的决定⋯⋯

说我或者任何其他的德国人在 1939 年要战争，是不真实的。需要和煽动战争的，完全是那些犹

太血统的或为犹太人的利益服务的国际政容。

我曾经为限制和控制军备提出过无数次建议，这是后代任何时候也抹煞不了的，也不能把战争

爆发的责任推到我的头上。我也从来没有希望在可怕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还会再有一次以英国或

美国为敌的世界战争。时光会飞逝，但是在我们城市和建筑物的废墟上，对最终要负责任的人们的仇

恨将永远不会消失。他们就是对眼前这一切负有责任的人们：国际犹太人集团和他们的支持者。

接着，希特勒重复了他的谎言：他在对波兰发动进攻的前 3天，曾向英
国政府提出合理解决波德问题的办法。

仅仅由于英国统治集团需要战争，这才遭到拒绝。他们之所以需要发动战争，一方面是由于商

业上的原因，一方面是他们受到国际犹太人集团的宣传影响。

其次，他不仅把千百万人死于战场和轰炸的“全部责任”，而且把他大
肆屠杀犹太人的“全部责任”，都推到犹太人的身上。然后，他就谈起他所
以决定留下来与柏林共存亡的理由。

这 6 年的战争尽管遭受种种挫败，但终有一天会被认为是一个民族争取生存的最光荣、最英勇

的表现而载入青史。在 6年后的今天，我不能抛弃这个国家的首都⋯⋯我要与千百万留守在这个城市



里的人们生死与共。而且，[1125]我不会落到敌人手中。我知道他们正需要由犹太人导演一场新戏，

采取悦他们歇斯底里的群众。

因此我决定留在柏林，在我认为元首与总理职位已经不能维持下去的时刻，以身殉国。看到我

们农民和工人的无比功勋和业绩，看到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年轻一代所做的史无前例的贡献，我将含笑

与世长辞。

遗嘱再往下是号召全体德国人“决不放弃斗争”。他终于不得不承认，
国家社会主义目前已经完蛋了，但是他向同胞们保证，由于士兵和他本人的
牺牲，

种子已经撒了下去，有朝一日会生长起来⋯⋯在一个真正团结一致的民族中，国家社会主义运

动将要获得光荣的再生。

希特勒在临死以前还要对陆军，特别是军官团，进行最后一次侮辱，他
认为他们对这次惨败负有主要责任。虽然他承认纳粹主义已经完蛋，至少是
暂时完蛋了，他仍然命令三军将领

以各种手段加强士兵们对于国家社会主义的信仰，以便提高他们的抵抗精神，并特别强调这一

事实：我，作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创建者，宁愿牺牲而不愿怯懦地辞职或者投降。

接着他就讽刺陆军的军官团：
希望我们的陆军军官将来像我们的海军那样，把决不放弃一城一地看作是荣誉攸关的问题；尤

其重要的是，指挥官们必须至死也要忠诚地克尽职守，做出光辉的榜样。

其实恰恰是希特勒的坚持要坚守“一城一地”“至死”（如斯大林格勒），
才造成了军事上的灾难。但是在这方面，也正如在其他方面一样，他没有吸
取到教训。

他的“政治遗嘱”的第二部分涉及继承问题。尽管第三帝国已在烈焰和
爆炸中化为废墟，希特勒在没有指定继承人、决定继承人所必须任命的政府
组成人员以前是不肯死去的。首先他不得不将以前指定的继承人除掉。

在我去世以前，我将前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开除出党，并剥夺 1941 年[1126]6 月 20 日*命令

中授与他的一切权力⋯⋯我任命邓尼茨海军元帅为德国总统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

在我去世以前，我将前党卫队全国总队长兼内政部长海因里希·希姆莱开除出党并革除他的一

切职务。

他认为陆军、空军和党卫队的将领们都背叛了他，使他不能获得胜利。
因此他能够选择的继承人只能是在他的征服战争中不能起大作用的小小海军
的首领了。这一选择也是对陆军的最后嘲笑，因为陆军在战争中出力最大，
死人最多。他还最后一次地谴责了自从建党以来除戈培尔以外两个最亲密的
合作者。

戈林与希姆莱不仅对我不忠，还瞒着我，违背我的意志私自与敌人谈判，并非法地企图夺取国

家控制权，从而给整个国家带来了无法弥补的耻辱。

在开除了叛国者和指定了继承人以后，希特勒又指定了邓尼茨的新政府
的组成人选。他们都是“诚实的人”，他说，“他们会以一切手段完成继续
作战的任务”。戈培尔将出任总理，鲍曼为“党务部长”——这是一个新职
务。赛斯一英夸特，这个奥地利的卖国贼和新近担任荷兰总督的刽子手，被
任命为外交部长。斯佩尔，同里宾特洛甫一样，被丢弃了。但是自从 1932
年被巴本任命为财政部长一直蝉联到现在的施维林·冯·克罗西史伯爵仍将
继续保持他的职位。此人是一个傻瓜，但必须承认，他在尽力保全自己方面
却是个天才。

希特勒不仅任命了他的继承人的政府，他还给它下了一道最后的典型的



指令。
最重要的是，我命令政府和人民要竭尽全力拥护种族法律，无情地打击一切民族的毒害者国际

犹太人。①

交待了这一点之后，这位德国最高统帅就完了。时间是 4月 29 日，星期
日，早晨 4点钟。希特勒把戈培尔、鲍曼、克莱勃斯将军和布格道夫将军召
来做见证人，他在“政治遗嘱”上签了字，然后他们也在这个文件上签字。
随后他又迅速地口述了他的私人遗嘱。在这一部分遗嘱中，他回顾了他的奥
地利下层中等阶级的出身，解释他为什么要结婚，为什么要同他的新妇一道
自杀；他还处理了他的财产，他希望这笔财产足够使他的遗族维持温饱[1127]
的生活。希特勒倒是没有像戈林那样利用他的权势为自己捞一笔大财。

在斗争的年代中，我曾认为我不能承担结婚所给我带来的责任，但是现在，当我生命行将结束

之际，我决定与我有过多年真诚友谊并自愿在柏林已遭围困之时来到这里与我同生共死的女人结婚。

她自愿作为我的妻子同我一道死去。这就弥补了由于我服务于人民而进行工作给我们两人所带

来的损失。

我的所有财物，不论其价值多少，都属于党，如果党不存在了，就归国家。假如国家也灭亡了，

那我就用不着再交待了。我这些年来所收集的绘画从来没有打算作为私藏，而完全是为了在我的故乡

多瑙河畔的林嗣建立画廊之用。

他指示遗嘱执行人鲍曼
把所有值得作为私人纪念品的东西交给我的亲属，并给他们一笔足够维持一个小资产阶级生活

水平的费用⋯⋯*

我的妻子同我决定死去，以免遭受被推翻或者投降的耻辱。我们希望我们的遗体将在我服务于

人民 12 年来进行大部分日常工作的地方立即火化。

希特勒在口述两份遗嘱之后已经精疲力竭，回到室内睡了。这时天已破
晓，曙光照到他生命中最后一个安息日的柏林。全城被浓烟笼罩着。俄国人
大炮的直射程之内的房屋在倒塌、焚烧。他们离威廉街和总理府已经不远了！

希特勒睡觉以后，戈培尔和鲍曼就马上忙碌起来。希特勒在他们作为见
证人签过字的“政治遗嘱”中，曾明确指示他们两人离开柏林参加新政府。
鲍曼十分乐意服从这一指示。尽管他对元首忠诚，但是如果他能避免的话，
他是不想同元首一道同归于尽的，他一生中唯一希望的是在幕后指挥的权
力，也许邓尼茨仍会给他这种权力。这是说，如果戈林在得悉元首去世的消
息后不篡夺宝座的话。为了确保戈林不致篡夺，鲍曼马上给在伯希斯特加登
的党卫队打了一个无线电报。

⋯⋯如果柏林和我们沦于敌手的话，必须将 4月 23 日的卖国贼消灭。战[1128]士们，负起你们

的责任！这关系到你们的生命和名誉！①

这是一道要谋害戈林和他的空军将领的命令，鲍曼早已使党卫队将他们
逮捕了。

戈培尔博士与鲍曼相反，但与爱娃·勃劳恩一样，是不愿意在他们敬爱
的元首已经逝世的德国活下去的。他早已把命运交给了希特勒。只是由于希

                                                
① 希特勒的政治遗瞩和个人遗嘱的全文载纽伦堡文件 3569—PS。他的结婚证书也在纽伦堡提出过。这三个

文件我在《柏林日记的结尾》一书中都引述了全文，第 177—83 页注。遗嘱的一个比较粗糙的英文译本载

《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6 卷，第 259—63 页。德文原文载《主要战犯的审讯》，第 41 卷，列在斯佩尔

文件项下。
① 科勒将军，（见所著上引书的第 79 页）提出了鲍曼无线电报的全文。



特勒，他才得以飞黄腾达。他一直是纳粹运动的主要预言家和宣传家，而且
在制造纳粹神话方面仅次于希特勒。为了使这些神话能够流传下去，不但元
首应当壮烈牺牲，作为元首最忠实的追随者，唯一没有背叛元首的党内元老，
也必须壮烈地死去，给后世留个榜样，有朝一日能够使国家社会主义的火苗
重新燃烧起来。

当希特勒休息之后，戈培尔似乎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回到他那地下室的
小房间里去写自己对当代和后代的遗言的。他把他的遗言叫做“元首政治遗
嘱的附录”。

元首已经命令我离开柏林⋯⋯到他所任命的政府里去担任一员领导。

我一生中还是第一次必须坚决拒绝服从元首的命令。我的妻子和孩子们也同我一起拒绝服从。

在最危急的时刻抛弃元首，实为人情和忠贞所不许；何况在今后余生中，世人将把我看作是一个可耻

的卖国贼和下贱的无赖，我不仅将会失掉同胞们对我的尊敬，也会失掉自尊心⋯⋯

在元首被叛逆的梦魇缠绕着的战时这些最危急的日子中，少不得要有一个人无条件地陪着他直

到最后牺牲⋯⋯

因此我相信我正在为德国人民的前途做一件最好的事情。在今后艰苦的岁月里，树立榜样比活

着更重要⋯⋯

基子这种理由，我同我的妻子一起，并代表我们的儿女（他们太小了，还不能表示他们的意见，

如果他们的年龄比现在大一些，也会毫无保留地同意我们的决定）表示坚定的决心：即使帝国首都沦

于敌手也不离开它，而要在元首的身边结束我的生命。因为如果我不能生活在元首的身边并为他服务，

生命对我个人来说是没有任何价值的。①

4 月 29 日早晨 5点半钟戈培尔写完了他的遗言。柏林已经破晓，但战争
的烟火遮住了太阳。在地下避弹室的电灯光下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头一件事
情是如何通过附近的俄国防线将元首的遗嘱带给邓尼茨等人，以便为后代永
远保存下来。

为了带出这个文件的副本选择了三名信使：希恃勒的军事副[1129]官维
利·约翰迈那少校，党卫队军官和鲍曼的顾问威廉·山德尔，以及前一天晚
上带来希姆莱叛变恶耗的宣传部官员海因兹·洛仑兹。多次获得奖章的约翰
迈那负责领导这一小组，设法通过红军防线。他要把这个遗嘱的一份副本交
给斐迪南·舒埃纳尔元帅，后者的集团军仍完整地坚守在波希米亚山中，而
且希特勒已任命他为新的陆军总司令。布格道夫将军在递交舒埃纳尔的文件
里附了一封信说，希特勒是在“今天收到希姆莱叛变的骇人听闻的消息之后”
写了他的遗嘱的，“这是他的不可变更的决定”。山德尔和洛仑兹要把他们
的副本带交给邓尼茨。山德尔的副本中也附了一封鲍曼的信。

亲爱的海军元帅：

因为所有的师团都未能前来解围，看来我们已经没有希望，元首昨晚口述了这份政治遗嘱。希

特勒万岁！

当天中午这 3位信使出发去执行他们的危险的使命。他们经柏林动物园
和夏洛登堡迂回西行，到达哈维尔湖前面的皮彻尔斯道夫。该地驻扎了希特
勒青年团的一个营，还在等待不见踪影的温克大军的到来。为了到达这里，
这 3个人已经成功地溜过了 3重俄军封锁线，柏林动物园中央的胜利碑，在
动物园前面的动物园车站，以及皮彻尔斯道夫的外围。他们还必须通过很多
俄军防线，还得经历很多的冒险。*虽然最后他们都一一通过了这些防线，但

                                                
① 戈培尔附录文稿在纽伦堡审讯中提出过。我在《柏林日记的结尾》一书中引用过，第 183 页注。



是已经太晚了，他们携带的文件对邓尼茨和舒埃纳尔已经没有用处，后者根
本没有见到这些送信人。

那天离开地下避弹室的还不止这 3个送信人。4月 29 日中午，希特勒又
恢复了暂时的平静，召开例行军事会议讨论战争形势，跟快 6年来他每天都
在这个时候召开会议一样，就好像路还没有走到尽头似的。克莱勃斯将军报
告说，昨夜和今晨俄军已进一步逼近总理府。剩下的可怜一点点守军的军火
供应越来越少。温[1130]克的援军仍无消息。有 3个军事副官感到无事可做，
又不愿同元首一道自杀，于是他们请问元首是否可以离开地下避弹室去打听
温克的下落。希特勒批准了这个请求，并命令他们催促温克马上行动。当天
下午这 3个军官便离开了。

不久，又有第 4人离开了，此人是希特勒的空军副官，战争开始以来成
为核心组织中的下级人物的尼古拉斯·冯·贝罗上校。贝罗也是不想自杀的，
他也感到在总理府的地下避弹室里已再没有什么有用的事可做。他要求元首
准许他离开，也得到了批准。希特勒这天真是十分通情达理。他也想到他可
以利用这位空军上校给他带出一封最后的信。这封信是写给凯特尔将军的。
鲍曼已怀疑他有叛国之嫌。希特勒在这封信中对陆军进行最后一次谴责，他
认为陆军辜负了他的期望。

毫无疑问，那天夜里 10 点钟所举行的情况汇报会上所获得的消息更加深
了元首对陆军的切齿痛恨。威德林将军负责指挥勇敢的、但是装备简陋而又
超龄的人民冲锋队和不足年龄的希特勒青年团队伍，正在被围的柏林牺牲自
己，以便使希特勒多活几天。据他报告说，俄军已沿萨尔兰街和威廉街推进
到空军部附近，距总理府只有咫尺之遥。他说敌人至迟于 5月 1日，也就是
说，在一两天内将打到总理府。

末日终于来临。甚至一直在指挥着即将前来为首都解围的纸上军队的希
特勒，也终于认识到这一点。他口述了最后一封信，命令贝罗带给凯特尔。
他在信上告诉这位最高统帅部长官：柏林保卫战现在已结束；他将自杀，决
不投降；戈林和希姆莱已经背叛了他；他已任命邓尼茨作为他的继承人。

他对于纵然是由他领导的但仍给德国带来失败的武装部队还有最后一句
话要讲。他说海军战斗得非常出色。空军也很勇敢，只有戈林应对空军丧失
战时初期优势负责。至于说到陆军，一般士兵打得很好而且很勇敢，但是将
领们辜负了他们，也辜负了他。

[他接着说]人民和武装部队在这次长期艰苦的斗争中，贡献了他们的全部一切。牺牲是巨大的。

但是很多人滥用了我对他们的信任。在整个战争时期，不忠和背叛使抵抗遭到破坏。

这就使我无法领导人民获得胜利。陆军参谋总部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陆军参谋总部是不能相比

的。它的成就远远比不上前线将士们的成就。

从这里至少可以看到一点：这位纳粹最高统帅的性格至死也［1131］ 没
有改变。全部伟大的胜利都归功干他。失败和最后的倒台则归咎于别人，归
咎于他们的“不忠和背叛”。

接下去是他的临别赠言，这是这个疯狂的天才人物一生中最后留下的有
记录可查的文字：

这次战争中德国人民所作的努力和牺牲十分巨大，使我不能相信会是白费的。目标仍然必须是

为德国人民赢得东方的领土。*

最后这句话是直接从《我的奋斗》一书中引来的。希特勒的政治生命是
从为优越的德国人民赢得“东方的领土”这一着迷的妄想开始的，现在他又



抱着这一妄想结束他的生命。千百万德国人民的死亡，千百万德国家园的被
炸毁，甚至于德国的灭亡，都不能使他相信，从东方斯拉夫民族那里夺取土
地，是决无实现可能的条顿式的梦想，且不谈道义问题。

希特勒和他的新妇之死

4月 29 日下午，地下避弹室收到了从外面世界传来的最后一批消息。法
西斯独裁者、希特勒的侵略伙伴墨索里尼已经命丧黄泉，陪着他死去的还有
他的情妇克拉拉·贝塔西。

他们是在 4月 26 日企图从科摩逃往瑞士时，被意大利游击队捕获，于两
天以后处决的。4月 28 日（星期六）晚上，他们的尸体被装上卡车，运到米
兰，抛弃在广场上。第二天，他们被倒吊在路灯杆子上，后来又被放下来扔
到路旁明沟里，让复仇的意大利人能够在那个安息日尽情地糟蹋他们。劳动
节那天，本尼托·墨索里尼与他的情妇合葬在米兰的玛基欧尔公墓的贫民墓
地里。意大利领袖和法西斯主义就是在这样悲惨的可耻下场下成为历史陈
迹。

墨索里尼不体面的下场到底有多少详细情况传到了希特勒耳中，现在还
不清楚。人们只能猜测，如果他知道得很多，那不过更加强了他的决心，不
让他和他的新妇或他们的尸体，如他在遗嘱中所写的那样，成为“犹太人导
演的一场戏，来取悦他们歇斯底里的群众”。

希特勒在获悉墨索里尼的死讯以后，马上进行他的最后准备。他毒死了
他心爱的名叫布朗迪的法国阿尔萨斯种名狗，又枪杀了家里的其他两条狗。
他将剩下的两名女秘书叫来，把毒药交给她［1132］ 们。当野蛮的俄国人打
进来的时候，如果她们想要使用的话，可以使用，他说，他很抱歉在诀别时
不能送更好的礼物给她们，他对她们长期忠诚的服务表示感谢。

夜已降临，阿道夫·希特勒的生命的尽头到了。他命令他的秘书荣格夫
人焚毁档案中的残余文件，并且命令所有地下避弹室的人在没有得到通知以
前不能入睡。大家解释这个命令的意思是希特勒认为他向大家告别的时候到
了。但是，据几位在场人的回忆，一直到半夜以后很久，大约是 4月 30 日早
晨两点半钟，元首才走出他的私人房间，来到作为饭厅的过道上，在那里等
候他的约有 20 人，多半是他的女部下。他同在场的人一一握手，嘴里叽叽咕
咕，也听不清说的是甚么。他眼里含着泪水，据荣格夫人的回忆，“他的视
线好像越过地下避弹室的墙，看着很远的地方”。

在他退回私室以后，一件奇特的事情发生了。地下避弹室里已经达到令
人不能忍耐的紧张气氛松弛下来了，有几个人到饭厅来跳舞。这个不可思议
的舞会发出的喧嚣声音很大，以至使元首那边下了命令叫他们安静一点。俄
国人可能在几个小时以后就打进来，把他们都杀光。虽然他们当中大多数人
一直在考虑如何逃命的问题，但是由于元首对他们生命的严格控制已经结束
了，在这短暂的片刻，只要可能，他们也想寻欢作乐一番。这些人看来真是
如释重负，因为他们竟跳了个通宵。

鲍曼却不是这样。这位阴险人物还有事情要办哩。他企图逃命的机会似
乎愈来愈少了。从元首自杀到俄军来到之前的这一段时间恐怕太短，很难逃
到邓尼茨那里去。如果逃不了，在希特勒尚未死去之前，他还能假借名义发
号施令的时候，他至少可以进一步拿“卖国者”来报仇雪恨。在最后一天夜



间，他还给邓尼茨打了一个电报。
邓尼茨！

我们愈来愈感到，这几天来，在柏林战场的各个师团一直在闲着。我们所获得的情报全受凯特

尔的控制，扣压，或者篡改⋯⋯元首命令你火速对所有卖国者进行无情的打击。

虽然他知道希特勒在几小时内就要死去，他在电报中还附加了一句：“元
首仍然活着，正在指挥柏林的保卫战。”

但是柏林已经保不住了。俄军几乎已经占领整个城市。现在仅仅是如何
保卫总理府的问题了。总理府已成了瓮中之鳖，希特［1133］勒和鲍曼在 4
月 30 日中午的最后一次情况汇报会议上已经了解到这一点。俄国人已经打到
柏林动物园的东边，进入波茨坦广场。他们离总理府只有一条街了。阿道夫·希
特勒实现他的决心的时候已经到了。

他的新妇这一天显然没有心思吃午饭，希特勒同他的两位秘书和素食女
厨一道进餐，她也许还没有意识到这是她替他做的最后一餐饭。大约在下午
两点半钟，他们快要用完午饭的时候，管理总理府车房的元首司机埃里希·肯
普卡接到命令，叫他立刻运 200 公升汽油到总理府花园来。要弄这许多汽油
是有困难的，但肯普卡终于搞到大约 180 公升，找了 3个人帮忙把汽油运到
地下避弹室的紧急出口处。①

为维金式*火葬收集汽油还在进行的时候，希特勒已用毕最后一餐。他把
爱娃·勃劳恩叫来，与他一道同他最亲密的伙伴们诀别。这些人是戈培尔博
士、克莱勃斯将军和布格道夫将军、他的秘书们和女厨曼齐阿里小姐。戈培
尔夫人没有在场。这位刚强而美丽的金发女人，同爱娃·勃劳恩一样，觉得
下决心同丈夫一道死去是容易的，但一想到要杀死她那 6个年轻的孩子们，
她就感到缺乏勇气了。这些天来这些孩子们整天在地下避弹室嬉戏，丝毫不
知有什么可怕的下场在等待着他们。

“亲爱的汉娜，”两三天以前一个晚上，她曾对莱契小姐说：“当最后
一天来到的时候，如果我对孩子们缺乏勇气，你必须帮助我⋯⋯他们是属于
第三帝国和元首的。如果第三帝国和元首不存在了，他们也就没有地方可以
生存了。我最害怕的是在最后一霎那变得太软弱。”她现在一个人呆在她那
小房间里，正在努力克服她那最大的恐慎。②

希特勒和爱娃·勃劳恩没有这样的问题。他们要结束的只是自己的生命。
与大家告别之后，他们回到自己的寝室。戈培尔、鲍曼和其他几个人，在外
面的走廊里等候着。过了一会儿，他们听到一声枪响，他们等待着第二次枪
声，但是却没有声音了。他们等了一会儿，轻轻地走进元首的房间。他们看
到阿道夫·希特勒的尸体趴在沙发上，还在淌血。他是对着自己的嘴放了枪
的。爱娃·勃劳恩躺在他的身旁。两支手枪滚落在地板上，但是新娘子并没
有用她的手枪。她服了毒药。

时间是 1945 年 4 月 30 日，星期一，下午3点 30 分。这是阿道夫·希特
勒 56 岁生日后的第 10 天，是他担任德国总理、建立第三帝国以来的整整 12
年零 3个月。第三帝国的寿命只不过比他多活一个星期。

                                                
① 肯普卡关于希特勒及其新妇之死的叙述，见他的两份经过宣誓的声明，载《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6

卷，第 571—86 页（纽伦堡文件 3735—PS）。
② 这些孩子们的名字和年龄是：赫拉，12 岁；希尔达，11 岁；赫尔莫特，9 岁；霍尔德，7 岁；赫达，5

岁；海德，3 岁。



接着就进行维金式火葬。没有人讲话，唯一的声音是俄国的[1134]炮弹
落在总理府花园里和打在四周弹痕累累的墙壁上的爆炸声。希特勒的侍从、
党卫队中队长海因兹·林格和一个勤务兵将元首的尸体抬出来，尸体是用军
用灰绿色毛毯包裹的，以便遮住那张血肉模糊的脸。肯普卡从露在毯子外面
的黑色裤子和皮鞋认定这是元首的尸体，因为希特勒总是穿着这样的裤子和
灰绿色上衣的。爱娃·勃劳恩因死的干净一些，身上没有血。鲍曼将她的没
有包裹的尸体抬出来，到了过道之后交给肯普卡。

希特勒夫人［这位司机回忆道］穿着一件黑色衣服⋯⋯我看不出身上有什么伤口。

尸体被抬到花园里，在一阵轰炸之后，趁机将尸体放在一个弹坑中然后
点燃汽油。以戈培尔和鲍曼为首的送葬人退回地下避弹室的紧急出口处，当
火焰上升时全体肃立，举起右手行纳粹告别礼。仪式很短，因为红军炮弹又
开始轰击花园，这些人赶紧退回地下室的安全处所，让汽油引起的熊熊烈火
去完成消灭阿道夫·希特勒及其夫人的遗体的工作。*对于鲍曼和戈培尔来
说，他们在失却了元首和独裁者的第三帝国中仍有任务要完成，虽然各人要
完成的任务是不相同的。

任命邓尼茨为继承人的元首遗嘱，现在还来不及由送信人送到他的手
里。必须用无线电通知这位海军将领。但是眼前已经丧失权力的鲍曼，甚至
到了这个时刻仍在迟疑不决。尝到过权力滋味的人要突然放弃权力是困难
的。最后他终于发了一个电报。

海军元帅邓尼茨：

元首任命你为继承人，以代替前帝国元帅戈林。任命状现在途中。你必须采取适应形势需要的

一切措施。

关于希特勒的死，他只字未提。
指挥德国北部军队并将他的总部移至石勒苏益格邦的普洛恩的邓尼茨，

接到这个消息大吃一惊。他和纳粹党的首领们不一样，并不想做希特勒的继
承人。在他的水手的脑瓜里也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两天以前他认为希姆莱
会做继承人，还跑到这个党卫队首领那里去向他表示支持。但是他由于从来
没有想到过违抗元首［1135］的命令，仍然相信希特勒还在人间，他发了下
面的回电。

我的元首！

我对您的忠诚是无条件的。我将尽一切力量解除柏林之围。然而如果命运一定要我作为您的继

承人统治德国的话，我将把战争打到底，无愧于德国人民的史无前例的、英勇的斗争。

海军元帅邓尼茨

那天夜间，鲍曼和戈培尔有了一个新的打算。他们决定尝试与俄国人进
行谈判。仍呆在地下避弹室里的陆军参谋总长克莱勃斯将军，曾经在莫斯科
做过助理武官，会讲俄语，他在莫斯科火车站曾受到过斯大林的拥抱，这事
曾轰动一时。也许他能够从布尔什维克那里得到一点东西。戈培尔和鲍曼特
别想要获得的是让他们安全通行，以便他们能够到邓尼茨的新政府那里去担
任新职。作为交换条件，他们准备放弃柏林。

克莱勃斯将军在4月30日子夜以后不久出发去见苏联指挥进攻柏林部队
的崔可夫将军。*陪同克莱勃斯前往的一位德国军官所记录的谈话是这样开始
的。



克莱勃斯：今天是 5月 1日，我们两个国家的伟大的节日。②

崔可夫：我们今天欢庆伟大的节日。你们那边的情形如何则很难讲。①

这位俄国将军要求在元首地下避弹室里的人以及在柏林的德国守军全部
无条件投降。

克莱勃斯的使命执行起来是要花时间的。5月 1日上午 11 点钟，他还没
有回来，已经等得很不耐烦的鲍曼，再给邓尼茨打了一个电报。

遗嘱已经生效。我将尽快地到你那里去。在我到来以前，我建议你不要发表这一消息。

这封电报的措词是含糊的。鲍曼就是不愿意直截了当地说元首已经死
了。他打算离开柏林之后争取头一个将这一件大事告诉邓尼茨，以便赢得新
任总司令的欢心；但是即将与他的妻子和儿［1136］ 女一道死去的戈培尔，
没有什么个人的原因不将那个简单的事实告诉邓尼茨。下午 3点 15 分，他给
邓尼茨打了一个电报——这是柏林被围的地下避弹室发出的最后一封无线电
报。

海军元帅邓尼茨

绝  密

昨天下午 3点 30 分，元首去世了。4月 29 日的遗嘱任命你为德国总统⋯⋯［以下是内阁主要人

员的任命名单。］

已遵照元首的命令，派人将遗嘱给你送去⋯⋯鲍曼打算今天到你那里去，并将情况报告你。关

于向报界和军队宣布此事的时间和方式由你决定。请复电。

戈培尔

戈培尔认为没有必要将自己的意图告诉新的领袖。在 5月 1日傍晚，他
执行了自己的意图。第一件事是毒死 6个孩子。他们的游戏终止了，每人打
了一针毒药、显然是头一天毒死希特勒的几条狗的那个医生干的。然后戈培
尔将他的副官、党卫队小队长古恩特·施瓦格曼叫来，要他去取汽油。

“施瓦格曼，”他说，“这是最可恶的背叛。将军们都出卖了元首。一
切全都完了。我将同我的妻子和家人一道死去。”他甚至对他的副官也没有
说，他已叫人将他的孩子们谋杀了。“你必须烧掉我们的尸体。你能这样做
吗？”

施瓦格曼向他保证，他能这样做，于是叫两个勤务兵去弄汽油。几分钟
以后，大约 8点半钟，天快要黑下来的时候，戈培尔博士夫妇走过地下室，
与正好在走廊里碰到的那些人告别，然后走上花园。在他们的请求下，一个
党卫队勤务兵对准他们的后脑勺放了两枪。4 桶汽油泼在他们的尸体上，然
后燃起火来，但这次的火葬搞得并不太好①。地下室里还活着的人都急着要参
加马上就要开始的大逃亡，没有时间花费在焚烧已经死去的人的尸体上。俄
国人第二天就发现了两具焦黑的尸体，马上就认出它们是宣传部长和他的妻
子的尸体。

5月 1 日晚上 9 点钟，元首的地下避弹室已经是大火熊熊，元首的侍从
人员约五六百人，大半是党卫队，在总理府的地下避弹室里窜来窜去准备逃
亡，据逃亡人中希特勒的裁缝后来回忆，他们就像一群砍了脑袋的母鸡。逃

                                                
② 在欧洲，传统的劳动节是 5 月 1 日。（美国官方规定的劳动节是 9 月 1 日。 — — 译者）
① 日尔根·托瓦尔德：《在易北河旁的结局》，第 224 页。
①  关于戈培尔一家之死的这段叙述是特莱佛一罗伯尔提供的，见所著上引书，第 212—14 页，它主要是根

据施瓦格曼、阿克斯曼和青普卡后来的证词。



亡的计划是徒步由总理府对面的［1137］威廉广场的地下铁道车站出发沿地
下铁道走到弗雷德里希街的高架电车站，然后渡过斯勃利河，穿过俄军防线
立即向北。有许多人逃脱了，另一些人却没有，鲍曼也在其内。

当克莱勃斯将军那天下午带着崔可夫将军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回到地下避
弹室的时候，鲍曼认定唯一活命的机会是跟着大伙一齐逃跑。他这一伙人企
图尾随一辆德国坦克，但据同他在一起的肯普卡说，一颗俄国炮弹正击中这
辆坦克，鲍曼几乎肯定已被打死了。在皮彻尔斯道夫大桥抛下他的一营年轻
战士、只顾自己逃命的希特勒青年团的首领阿克斯曼当时也在场，他后来供
述，鲍 曼的尸体躺在养老院街与铁轨交叉的桥的下面。月光照在鲍曼脸上，
阿克斯曼看不出他有什么伤痕。据他的估计，鲍曼在看到自己逃出俄国防线
的可能性已等于零的时候，吞下了胶囊毒药。

克莱勃斯将军和布格道夫将军没有参加集体逃亡。人们相信他们是在总
理府的地下室里用手枪自杀的。

第三帝国的结束

第三帝国比它的创造者多活了 7天。
5月 1日晚上 10 点钟刚过，当戈培尔博士夫妇的尸体在总理府花园中正

在焚烧，地下避弹室里的人们集结在一起准备从柏林地下铁道逃亡的时候，
汉堡广播电台突然终止播送勃鲁克纳的庄严的第七交响乐。一阵军鼓声之
后，一个广播员说道：

我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同布尔什维主义战斗到最后一息，今天下午在德国总理府的作战大

本营里为祖国牺牲了。4月 30 日，元首任命海军元帅邓尼茨为他的继承人，现在由元首的继承人海军

元帅对德国人民讲话。

第三帝国在弥留之际还在撤谎，就像它在建立之初一样。除了希特勒不
是在那天下午而是在前一天下午死去这一无关宏旨的事实以外，他也不是打
到“最后一息”时牺牲的。但是继承希特勒衣钵的人为了保持神话，为了要
控制仍在进行抵抗的军队，广播这个谎言是必要的，因为如果士兵们知道事
实真相，一定会感到他们被出卖了。

邓尼茨在晚上 10 点 20 分进行广播的时候也重复了这个谎［1138］ 言，
并大谈元首的“壮烈牺牲”。实际上他当时也不知道希特勒是怎样死的。戈
培尔的电报中只说他在头一天下午“死”了。但是这并不妨碍邓尼茨在德国
人民灾难临头的时刻，在这个问题上或者在其他问题上，把他们已经糊涂的
头脑弄得更糊涂。

［他说］我的任务是拯救德国，使它不致遭受向我们进攻的布尔什维克敌人的破坏。正是为了

这个目的，才要继续把军事斗争进行下去。只要英国人和美国人阻挠这个目的的实现，我们也就不得

不继续进行抵抗他们的防御战。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英美两国的作战不是为了他们人民的利益，

而只是为了在欧洲散布布尔什维主义。

这是一个拙劣的歪曲。这个海军元帅并不曾对希待勒在 1939 年与这个布
尔什维克国家结盟的决定提出过抗议，正是由于这一决定，德国才得以同英
国以及后来同美国作战。他在广播结束时抚慰德国人民说：“在我们做了这
样重大的牺牲之后，上帝是不会抛弃我们的。”

这些都是空话。邓尼茨知道德国的抵抗已经到了头了。4月 29 日，希特
勒自杀的前一天，在意大利的德军已经无条件投降。由于通讯设备受到破坏，



元首未能获悉这项消息，这就使得他的最后几小时能够舒服一点，不然的话，
他就更加不能忍受了。5 月 4 日，德军最高统帅部命令所有在德国西北部、
丹麦和荷兰的德军向蒙哥马利元帅投降。第二天凯塞林的 G集团军，包括驻
在阿尔卑斯山北部的德国第一军团和第九军团在内，都投降了。

同一天，即 5月 5日，新任德国海军总司令汉斯·冯·弗雷德堡海军上
将来到设在莱姆斯的艾森豪威尔的总部接洽投降。从最高统帅部的最后文件
中可以清楚看出，①德国的目的是想拖延几天，以便争取时间尽量把德国军队
和难民从俄国进军的道路上 撤出，使他们能够向西方盟军投降。约德尔将军
第二天也来到莱姆斯，帮助他的海军同僚进行策划。但这是徒劳的，文森豪
威尔看穿了这个诡计。

［他后来写道］我命令史密斯将军通知约德尔，除非他们立即停止一切的借口和拖延，我将封

锁整个盟军战线，并用武力阻止任何德国难民进入我们的防线。我不容许进一步的拖延。①

5 月 7 日凌晨 1 点半钟，邓尼茨接到约德尔向他报告的艾森豪威尔的要
求后，从丹麦边境的弗伦斯堡新成立的总部打电报给约德尔，授以全权在无
条件投降文件上签字。他们的花招失败了。

［1139］ 1945 年 5 月 7 日凌晨 2点 41 分，在艾森豪威尔总部——莱姆
斯的一所学校里，举行了德国无条件投降的签字仪式。这个学校不大，房子
是红色的。代表盟军在文件上签字的是瓦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代表
俄国作为见证人签字的是伊凡·苏斯洛巴罗夫将军，代表法国作为见证人签
字的是弗朗索瓦·赛维兹将军。代表德国签字的是海军上将弗雷德堡和约德
尔将军。

约德尔要求讲话，得到了允许。
这次签字以后，德国人民和德国武装部队的祸福吉凶，已交由胜利者决定了⋯⋯在这个时刻，

我只能表示希望胜利者会宽大地对待他们。

盟军方面对此没有反应。但是约德尔也许卧亿起 5年前双方所演的角色
与这次正好相反的另一个场合。当年一位法国将军在贡比臬签署无条件投降
书后，也曾发出类似的呼吁——结果毫无用处。

1945 年 5 月 8 日午夜，欧洲的炮火和轰炸停止了。自从 1939 年 9 月 1
日以来在欧洲整个大陆上第一次出现令人感到有点异样、但受到欢迎的平
静。在这 5年 8个月零 7天中，在 800 个战场上，在 1000 个被轰炸的城镇中，
有千百万的男女被屠杀；更多的人在纳粹毒气室里和党卫队特别行动队在俄
国和波兰的死人坑的边沿上被杀害——这一切都是阿道夫·希特勒的征服野
心所造成的结果。绝大多数的欧洲古城，都遭到破坏。天气暖和以后，无数
没有葬埋的尸体从瓦砾堆中发出了令人恶心的臭味。

在德国的大街上，再也没有穿长统靴的冲锋队齐步前进的声音了，再也
没有成群结队、身穿褐衫的人们的喧闹声了，再也没有元首从扩音器里发出
的尖叫声了。

经过 12 年 4 个月零 8天之后，这个“千秋帝国”已寿终正寝了。除了一
伙德国人之外，这段时期对于所有的人都是黑暗时代，而现在这个黑暗时代

                                                
①  约希姆·舒尔兹：《最后三十日》，第 81—85 页。这些记载是根据最高统帅 部在战争最后一个月的

日记。我在这 章中的许多文字都得助于这些材料。 这本书是在托尔瓦德指导下以《现代 史文件》为总书

名出版的几丁书中的 一本。
①  艾森豪威尔著上引书，第 426 页。



也在凄凉的暮色中结束了。这个“千秋帝国”，正如我们所见到的，曾将这
个伟大的民族，这个富有才智但又极易被引上歧途的人民，带到他们从来没
有经历过的权力和征服的高峰，现在它却土崩瓦解了，其突然和彻底，在历
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1918 年德国在最后的败北以后，德皇逃跑，帝制崩溃，但支撑这个国家
的其他传统机构依然保留下来。一个人民选出的政府。一支德国军队的核心
和参谋总部仍继续起着作用。但是 1945 年的春天，第三帝国却根本不存在
了。无论哪一级的德国政权都不存在了，千百万三军将士在本土上变成了战
俘。千百万居民，一直到乡村的农民，全被占领军统治，他们不但要依靠占
领军维持法［1140］律和秩序，而且从1945 年的夏季到严冬都要依靠占领军
所供给的粮食和燃料过活。这就是阿道夫·希特勒的愚蠢给他们带来的结果，
也是他们自己那样盲目、那样死心塌地地追随他的结果，虽然在 1945 年秋天
我回到德国的时候，发现人们对希特勒并不怎么痛恨。

人民还活着，土地也还在。但人民却茫茫然，流着血，挨着饿。当冬天
到来时，他们在轰炸的劫后残垣中，穿着破烂的衣服不停地打着哆嗦；土地
也一片荒芜，到处是瓦砾成堆。曾经企图毁灭其他许多民族的希特勒，在战
争最后失败的时候也想要毁灭德国人民，但与他的愿望相反，德国人民并没
有被毁灭。

只有第三帝国成了历史陈迹。



简短的尾声
［1141］

那年秋天，我回到那曾经不可一世的国家，在第三帝国的短短的年代中，
我曾在那里呆过很久。一切都难于辨认出来了。我曾在另一本书中谈到这次
见闻。①这里还要做的只是把这本书中出现过的其他突出人物的命运交代一
下。

在丹麦边境弗伦斯堡成立的邓尼茨残余政府 1945 年 5 月 23 日被盟军解
散了，全体成员均被逮捕。5 月 6 日，在莱姆斯投降的前夕，邓尼茨解除了
希姆莱的职务，打算借此来赢得盟军的好感。这个曾对千百万欧洲人民长期
操生杀大权并经常行使这项大权的党卫队头子，在弗伦斯堡附近流浪了一个
时期，5月 21 日，他同 11 名党卫队军官企图通过英美防线回到他的故乡巴
伐利亚去。希姆莱剃去、了短胡子——这一定使他很苦恼——左眼上贴着一
个黑眼罩，换上了陆军士兵制服。这帮人头一天就在汉堡与不来梅港之间英
国的一个哨所上被抓住了。经过盘问之后，希姆莱向一位英国陆军上尉承认
了自己的身份，于是他就被押到在卢纳堡的第二军团总部。他在那里被剥去
衣服进行搜查，然后给他换上一套英国陆军制眼，以免他可能在他的衣服里
暗藏毒药。但是搜查得不够彻底。希姆莱将氰化钾胶羹藏在他牙龈上的一个
小洞里。当 5月 23 日从蒙哥马利总部来的另一位英国情报官员命令军医官检
查犯人口腔时，希姆莱咬破了胶囊，在 12 分钟内便一命呜呼了，虽然用洗胃
和灌呕吐剂的办法尽力想使他活命，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

希特勒的其余亲密伙伴的寿命比较长一些。我到纽伦堡去看过他们。在
他们赫赫不可一世的时候，我常在这个城市里举行的纳粹党年会上看到他
们。现在在国际军事法庭的被告席上，他们[1142] 的样子大不相同了。他们
完全变了样。他们穿着敝旧的衣服，心神不宁地坐在位子上，再也没有从前
做领导人物时那种傲慢神气了。他们看起来像一群碌碌的庸才。似乎很难想
象，这些人在上次看到的时候曾经掌握过那样巨大的权力，居然能够征服一
个伟大的民族和绝大部分的欧洲。

在被告席上共有 21 个人。*戈林比我上次看见他时体重减少了 80 磅，他
穿着一套褪了色的没有肩章的德国空军制服。他由于坐在被告席的首位上显
然很高兴，这是在希特勒死后对戈林在纳粹政权中的地位的一种为时已晚的
承认。在飞往伦敦以前曾经是第三号人物的鲁道夫·赫斯现在形容惟淬，凹
下去的眼睛失神地瞪着前方。他装作健忘的样子，但是一望而知是个垮了的
人。里宾特洛甫的傲慢自大的神气终于完全消失了，低垂着头，面色苍白，
神情沮丧。凯特尔的趾高气扬也不见了。那位头脑糊涂的纳粹“哲学家”罗
森堡，看来也终于对现实有所醒悟了，这是把他带到这个地方来的客观事件
的功劳。

纽伦堡的犹太人陷害者尤利乌斯·施特莱彻也在那里。我曾看见他从前
在这个古城的大街上挥舞着鞭子昂首阔步，这个有虐待狂和色情狂的人看来
颇为颓丧。现在他已是一个衰弱的秃顶老头，满头大汗地坐着，眼睛瞪着那
些法官，心想这班人一定都是犹太人（这是一个警卫后来告诉我的）。第三
帝国负责奴隶劳动的头子弗里茨·沙克尔也在被告席上，眼睛眯成一条缝，
活像一头猪。他显得很紧张，身子不停地前后摇摆。坐在他旁边的是巴尔

                                                
① 《柏林日记的结尾》。



杜·冯·席腊赫，他先是希特勒青年团的头子，后来又成为维也纳的党领袖。
他的美国血统比德国的还多，看上去很像一个因为犯了某种过失被学校开除
的大学生。在被告席上还有沙赫特的继任者，目无定睛、其貌不扬的瓦尔特·丰
克。沙赫特博士也在那里，在第三帝国最后的几个月中，他曾被他所敬重过
的元首关进集中营，随时都在担心被处死刑。现在他非常气恼的是，盟军竟
会把他也当作战犯审问。弗朗兹·冯·巴本对希特勒的上台比其他任何德国
人都要负更大的责任，现在也被抓来当被告。他似乎老多了，不过他的曾经
多次侥幸脱险的老狐狸的神情，仍然刻画在他那干瘪的老脸上。

希特勒的第一任外交部长，旧派的德国人牛赖特是一个没有什么信仰和
原则的人，现在显得十分颓丧。斯佩尔却不然，在这一伙人中间，他给人以
最直率的印象。在长期的审问中，他的讲［1143］话很老实，无意逃避他的
责任和罪过。在被告席上，还有奥地利的卖国贼赛斯—英夸特、约德尔和两
位海军元帅——雷德尔和邓尼茨。希特勒的继承人穿着一身服装店做的现成
衣服，活像一个鞋店小职员。“刽子手海德里希”的继承人卡尔登勃鲁纳是
双手沾满鲜血的人，在受审时将会抵赖他的一切罪行。曾驻波兰的纳粹刽子
手汉斯·弗朗克也许会承认他所干的一些罪行，因为他最后终于有点悔悟，
按照他自己说的，重新发现了上帝并恳求他的饶恕。死到临头也同平时一样
毫无特色的弗立克也在那里。最后一名是汉斯·弗里茨彻。由于他的声音很
像戈培尔，他曾当过广播评论员，戈培尔曾将他安插在宣传部当一名官员。
看来法庭上所有的人，连他本人在内，都不明白为什么他也成了被告——因
为他的职位太小了——除非是把他看作是戈培尔的幽灵。后来他被开释了。

被开释的还有沙赫特和巴本。后面这 3个人后来在德国整肃纳粹法庭上
被判处很重的徒刑，但结果只服了很短的刑期。

纽伦堡法庭上被判处徒刑的有 7人：赫斯、雷德尔和丰克被判无期徒刑，
斯佩尔和席腊赫被判 20 年徒刑，牛赖特被判15 年徒刑，邓尼茨被判10 年徒
刑。其余的被判死刑。

1946 年 10 月 16 日凌晨工点 11 分，里宾特洛甫走上纽伦堡监狱死刑室
的绞架，接着一个一个相隔不久上绞刑架的有凯特尔、卡尔登勃鲁纳、罗森
堡、弗朗克、弗立克、施特莱彻、赛斯一英夸特、沙克尔和约德尔。

但是赫尔曼·戈林并没有上绞刑架。他骗过了刽子手。他在轮到他以前
两小时，吞下偷偷带入监狱里的毒药。他同他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和与他
争夺继承人的劲敌希姆莱一样，在最后也成功地选择了他自己的与世长辞的
道路；而对这个世界，他也同他们两人一样，曾带来那样惨无人道的灾难。



后  记

本书所受到的欢迎出人意料。
在我的出版商、编辑、代理人以及众多的朋友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相信

公众会买这样一部书——部头如此之大，注释如此之多，价格如此昂贵，所
叙述的又是这样一个题目。我的演讲代理人曾告诉我，人们对希特勒和第三
帝国已不再有任何兴趣，我的演讲必须换个话题。我的出版商事先仅印了
12500 册书。

因此，本书一经出版便吸引了相当一部分读者这一事实，对于我们大家
都是一个意外的惊喜。我本人从未掌握过销售情况，无论是西蒙一舒斯待所
出的精装本还是福西特所出的平装本。3 年前，我惊奇地获悉，《第三帝国
的兴亡》在“当月图书俱乐部”的销售册数超过了其历史上的任何其他书籍。
但究竟售出了多少册，我不清楚，本书在海外也颇受欢迎，这包括英国、法
国和意大利，尽管在德国情况稍差一些。

本书的书评文章，其分析之透彻，远远超出我的期望，德国的这类书评
不在此列。尽管从整体来说，学术界的历史学家们对本书及我本人态度冷淡
（似乎我是一个无权闯入其禁脔，但却擅自闯进去的家伙，他们说，只有教
授历史的人才能写出好的史书）。但也有显著的例外。

H·R·特雷弗-罗珀就是这样一个例外。当初获悉星期日的《纽约时报书
评》已将本书交给他去评论时，我感到诚惶诚恐。他是牛津大学一位颇受尊
敬的历史学家，我对他也极为尊崇——我认为他的《希特勒的最后日子》一
书很有价值。但在当时，英国的书评家们对美国作家极为苛刻，除此之外，
我还认为，作为一位知名学者，特雷弗一罗珀很可能与他的美国同行一样，
对试图撰写历史的记者不屑一顾。因此我得出结论，我可能会在这份出版物
上受到猛烈抨击，而该出版物对于美国作家及其著作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但特雷弗一罗珀亦有惊人之举。他的书评的标题明确提示了他要说些什
么。

我们这一世纪最黑暗之夜中的光明希特勒德国令人战栗的故事杰出的研
究成果生动感人的叙述“通常情况下，”特雷弗-罗珀在文章开头写道，“在
事件过后仅仅半代人的时间⋯⋯便去撰写这段历史是根本不可能的。但就第
三帝国而言，一切都极不寻常，甚至连它的最后覆灭也是如此。随着它的彻
底崩溃，（希特勒）统治的全部秘密也大白于天下，所有的档案文件都被缴
获⋯⋯

“现在，活着的证人能够与史实结为一体，这在以往是从未有过的。人
们所缺少的只是一位历史学家。威廉·夏伊勒正是这样一位历史学家⋯⋯”

这些令人陶醉的评论出现在文章的开头。它令我受宠若惊。结论部分同
样令我激动不已：“这是一部出色的学术著作，方法客观，论断公正，结论
无可辩驳。”

同样知名的《纽约先驱论坛报书评》的头版评论文章又使我的头脑清醒
过来。文章作者戈登·克雷格当时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历史学家。他的牛津同
行断言撰写第三帝国的历史我正当其人，他对此却完全不能同意。决不是！
他认为本书过于冗长且“不平衡”。他对我未曾读过一位默默无闻的德国史
学家的著作表示遗憾。事实上，我的书并非基于其他史学家的著作，而是基
于原始资料——缴获的德国秘密文件。如果说他注意到了这一点的话，他对



此也没有太深的印象。
在德国，说得温和一点，本书没有得到评论家们的多少好评。德国人根

本没有正视他们的过去。在西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的率领下，本书受到狂
暴的攻击，作者本人也受到中伤。“一名仇德分子！”阿登纳这样称呼我。
由于本书是如实记叙纳粹德国的历史以及德国人违背人类精神、侵害邻国、
侵害欧洲犹太人的种种罪行，而我又是让文件所记录的事实自己说话，因此，
我对德国人的强烈反应有些吃惊，但也并非完全意外。

现在，在《第三帝国的兴亡》出版 30 周年之际，世界突然面对着一个新
的重新统一的德国。不久之后，统一的德国将在经济上再次强大起来，如果
它愿意的话，也将在军事上强大起来，正如它在威廉二世和阿道夫·希特勒
时代那样。欧洲将再次面对德国问题。如果历史还有些借鉴意义的话，那么
德国邻国的前景并不十分乐观，在我的有生之年，它们曾两次遭受日耳曼军
队的入侵。后一次是由希特勒领导的，本书的读者当会记得，德国的行为是
一种野蛮的恐怖。

人们现在会问：德国人变了吗？许多西方人显然认为德国人变了。我本
人对此则没有把握，我曾在纳粹时代的德国生活和工 作，我的观点无疑因个
人的这段经历而蒙上了阴影。事实上没有人真正知道这一关键问题的答案。
完全可以理解的是，以前曾深受德国征服之苦的国家，已不想再心存侥幸了。

德国问题有解决的办法吗？或许，这有赖于以一个欧洲安全体系束缚重
新统一的德国。它将永远无法挣脱这一束缚去推行昔日的侵略政策。

从根本的意义上讲，自第三帝国覆灭以来，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正如
我在 1959 年撰写的前言的结尾部分所述，氢弹的出现已使阿道夫·希特勒这
类传统的征服者成为过去。如果真有一个新的希特勒式的冒险家试图领导德
国进行新的征服，那么，他将被原子武器所击退。这将迅速地制止德国的侵
略。然而，不幸的是，那也将是整个世界的末日。

因此，尽管氢弹以及准备用来发射氢弹的火箭、飞机和潜艇对这一星球
的生存构成了可怕的威胁，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们却至少有助于解决德
国问题。由德国人，或由任何其他人进行的血腥征服不会重演了。

这个世界上的那些走人歧途的政府和无所适从的人们如果能记住纳粹恐
怖下的黑暗和几乎席卷了全球的种族大屠杀，可能也将是有益的，而这正是
本书的宗旨。记住过去有助于我们理解现在。

威廉·夏伊勒
1990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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